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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２月８日）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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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马克思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３月８日）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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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６月２日） １８５………

２１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６月２日）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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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８月９日）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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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８月１６日）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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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８月１８日） ２０９……………………………

３６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８月２５日）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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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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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１年

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伊斯特勃恩１

１８８１年７月７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①

亲爱的摩尔：

我在上一封信中完全忘了谈钱的问题；肖莱马在场，使我的

行动受了点约束。你现在可以得到一百到一百二十英镑。只是要

问一下，你是不是想一次全拿到手，如果不是，给你寄多少，这

里留多少？你收到这封信时，请立即作出决定，以便我明天就可

以收到回信。肖莱马和彭普斯明晚恰好要去看戏，而我留在家里，

这样我就可以立即用琳蘅的名字开一张支票并带给她；你的夫人

或你可以决定如何处理这笔钱。

杜西和多·梅特兰两人都演得很好。小姑娘十分沉着，在舞

台上显得很可爱。杜西在充满激情的场面中演得很出色，但是看

得出来，她是在模仿艾伦·特里，就象雷德福模仿厄尔文一样。不

５

① 自１８７０年１１月到１８９４年１０月初恩格斯住在这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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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她很快就会改掉这种习惯的。如果她想给观众留下印象，就一

定得发展自己的风格，而这一点她自然是能做到的。

听说海洋空气到目前为止对你的夫人还未产生预期的效果，

在初期往往是这样的，但愿以后会产生这种效果。

彭普斯星期一①要和肖莱马一起去曼彻斯特把小莉迪娅接回

来。听说你们已写信给杜西，要她到你们那里去；这样，我可能

要过些时候，等彭普斯回到这里以后再走。我们大概很快要去布

里德林顿码头，然后，等肖莱马从德国回来，同他一起去泽稷岛；

至少现在的打算是这样。

我们大家向你的夫人和你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

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２

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７日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１１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不能在信里详谈，因为我有一大批信要寄发，而且孩子

们②有权利占去我的头一天。

从伦敦到多维尔的旅行，正象所希望的那样，很顺利。这就

６ 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７日）

①

② 马克思的外孙：让·龙格、昂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和马赛尔·龙
格。——编者注

７月１１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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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当我们从梅特兰公园①动身的时候，我妻子感到很不舒服，

但后来并没有因旅行而有什么恶化。一上船，她立即进入妇女室，

找了一个漂亮的沙发躺下。当时天气十分好，海面非常平静。在加

来上岸时，她的状况比离开伦敦时要好，因而决定继续旅行。按照

我们的票，去巴黎途中只有加来和亚眠两个站可以中途下来。她认

为亚眠太近了（从那里到巴黎大约有两小时路程），用不着停留。从

亚眠到克雷途中，她觉得要腹泻了，肚子也疼得越来越厉害。车在

克雷只停留三分钟，然而她总算用上了这个时间。我们于晚七时半

抵达巴黎，龙格在车站上接到了我们。然而要等着坐从这一站开往

阿尔让台的直达车，时间太晚了。因此，海关官员检查完行李，我们

就坐马车前往圣拉查尔车站，在那里稍等了一会，就乘火车前往目

的地，而我们到达时才十点钟左右。当时她觉得很不好受，不过今

晨（至少是现在，即十点钟左右）她的感觉比通常在伦敦同一时候

要好些。无论如何，回去时在中途必须有更多的停歇才行。

龙格今天将把我介绍给他的医生②，这样，腹泻一旦再犯，就

可以立即采取措施。

我们看到这儿大家都很健康。只是琼尼和哈利由于气温的变

化（白天的酷热严重地威胁着所有的孩子们，特别是琼尼）有点

感冒。住宅是一座避暑别墅，非常豪华，看来以前是供某富翁避

暑用的。

向彭普斯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摩尔

７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７日）

①

② 杜尔朗。——编者注

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马克思和他的一家自１８７５年３月到他逝世止住在这
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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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杜西已经把我的到来一事写信告诉了她在巴黎的通

信者①，所以龙格对我说，我的到来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他说，

《无政府主义者报》将把对选举运动３不怀好意的罪名强加于我。克

列孟梭对他说，对于警察我根本用不着担心。

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９日于约克郡

布里德林顿码头望海路１号

亲爱的摩尔：

昨天早晨还在我们动身４之前收到了你的信，知道你们一路还

比较顺利，我很高兴。你打算在回来的路上作些停歇，这很对，让

这样一个病人连续支撑十二个小时，的确太冒险了。但愿空气和

环境的改变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我们十点半起程，五点零五分到达这里，我少了只箱子，不

知是在什么地方搞错了，不过晚上就找到了。我们花了大约十五

分钟的时间找到了一个漂亮而价钱又不太贵的住所（和去年的那

两间相似，但在各方面都好得多）。昨天下了一点雨，不过看来今

天正在逐渐转睛。为了消度近来我们在伦敦又常常遇到的那种雨

天，前天我从杜西那里拿来了斯卡尔金的著作和毛勒关于领主庄

园的前两卷著作５。

８ 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９日）

① 卡尔·希尔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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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在这儿先住三个星期，也许四个星期，这要看天气和

其它情况而定。我这里有支票；要是你需要什么，请不要客气，告

诉我你所需要的大致数目。你的夫人绝对不应克己了；她想要什

么或者你们知道她喜欢什么，都应该使她得到满足。

杜西前天还在我们这里，我和她一道去取书，而且和她一起

喝了非喝不可的比尔森啤酒。在这里没有德国啤酒也可以过得去。

码头上的小咖啡馆里的苦麦酒好极了，和德国啤酒一样起沫。

请尽快来信，告知近况。

我们大家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燕妮。彭普斯嘱咐特别问候琼

尼，我也是这样。还请代向龙格致意。

你的 弗·恩·

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里德林顿码头

１８８１年８月３日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１１号

亲爱的弗雷德：

我在经济方面不得不这样压榨你，使我很为苦恼。但是由于

最近两年来我们家务中出现的混乱，我欠下了各种各样的债务，

这一切很久以来就使我感到很大负担。本月１５日我得付给伦敦

方面三十英镑，这件事从我们离开伦敦的那天起就一直压在我的

心头。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和在伊斯特勃

９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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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１
一样，总是时好时坏，不同的只是可怕的疼痛来得很突然，例

如昨天就是这样。我们的杜尔朗医生是一个很出色的医生，幸好

住得离我们很近，他立即采取了措施，使用了唐金有意储存下来

的一种烈性麻醉药。在这以后她①一夜睡得很好，今天的感觉如此

之好，一反常态在早晨十一点钟就起床了，并且同燕妮和孩子们②

一起逗乐取笑。（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腹泻就停止了。杜尔朗一开

始就说：如果这只是偶然现象，那就没有什么要紧，但也可能是

内脏本身受感染的症状。幸好不是这种情况。）

暂时的“好转”当然并没有阻止病情的自然发展，不过它却

使我的妻子产生错觉，并使燕妮坚定了（虽然我表示过不同意

见）必须尽可能在阿尔让台久住的信念。我对事情了解得比较清

楚，所以更加担心。昨天夜里实际上我是第一次又睡得比较安稳。

我觉得我头昏脑胀，好象头脑里有架水车在转动一样③。所以到目

前为止我只是呆在阿尔让台，既没有访问过巴黎，也没有写信鼓

励巴黎的任何人来看我。希尔施在《正义报》编辑部里对这种

“禁忌”已经向龙格表示了完全合理的惊讶。

此外，在最近的五天里，这里演出了一场科采布式的戏剧。

燕妮找到了一个很活泼的农村年轻姑娘作厨子，燕妮对她各

方面都满意，因为她对待孩子们也很亲热。她从最后的女主人雷

诺医生（也是阿尔让台的一位医生）的夫人那里，得到的只是一

个“否定的”评价，她就自动离职了。龙格的老母亲一有机会就

想对燕妮实行专制，她对这件事非常不满意，认为主动地给雷诺

０１ 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３日）

①

②

③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书斋》）。——编者注

燕妮·龙格和她的孩子：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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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写信是一件最刻不容缓的事。

雷诺太太是个漂亮的卖弄风骚的女人，她的丈夫是头野驴。所

以这对夫妇家里发生的事在阿尔让台议论纷纷。他们不知道，他

们以前的女仆就在同一个镇上重新找到了工作，并且还是在杜尔

朗医生的密友龙格先生家里，而杜尔朗医生的妻子却是雷诺太太

的情敌！这是值得注意的。

果然在一个美好的早晨雷诺太太来了——在此以前她本人和

小燕妮并不相识——，她告诉小燕妮，这个姑娘和男人们有不清

白之事（而这位太太呢？），此外更坏的是，这个姑娘是个小偷，偷

了她本人的一只金戒指；雷诺太太向燕妮保证，她愿意在家庭范

围内调解这件事而不诉诸“当局”，等等。总之，小燕妮把姑娘叫

来了，雷诺太太劝告她，同时又威吓她，姑娘承认了，把戒指还

给了她……接着雷诺医生向民事法官告发了不幸者。结局是：昨

天她被送到凡尔赛，交给了法院侦查员。你知道，在罗马法里，家

庭＝奴隶，法典①作为罗马法的残余，它把那些通常属于违警法庭

审理的轻微犯罪行为转交给陪审法庭审讯。

燕妮在此期间在民事法官——一个好样的人——那里采取了

一切可能的步骤，不过事情已由不得他了，因为已对这个姑娘正

式提出起诉。他记下了燕妮的证词，也把她指出的雷诺太太不合

法律的诉讼程序记录在案了，这些对姑娘毕竟是有利的。

燕妮为姑娘辩护使民事法官感到惊奇，但是他还是很幽默地

对待这一切。他问她：“您这岂不是为盗窃行为辩护吗？”——

“当然不是，先生，还是请您先从逮捕阿尔让台的，而且还要加上

１１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３日）

① 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法国的刑法典）。——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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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所有大盗贼做起吧！”

直接的后果是，她仍然没有厨子。伦敦来的笨姑娘——以前

在我们那里呆过的卡里的妹妹——在这方面完全不行，何况她为

四个孩子的事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顺便说一下。顶替了希尔施在《福斯报》的位置的那个诺尔

多获得了法国勋章！为此希尔施在《正义报》上揭露了他。《正义

报》抨击内阁说，它竟把勋章发给一个诽谤法国的人（诺尔多是

德匈犹太人，他为了维护俾斯麦，曾写书反对梯索的关于《真正

数十亿的国家》的著作６），就象发给想使美丽的法国承担一百亿而

不是五十亿赔款７的布莱希勒德一样。

现在正在巴黎的蠢驴诺尔多写了一封信答复《正义报》，信中

把自己打扮成法国的卫士，不过他当即被《正义报》和第二天的

《法兰西共和国报》给揭穿了。

祝好。

你的 摩尔

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８月６日于约克郡

布里德林顿码头望海路１号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前天晚上寄到这里的时候，由于信封的缘故，几乎是开

口的。已经约定好昨天去弗兰伯勒角游玩，所以今天才给你回信。

２１ 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８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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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不足道的三十英镑，你不必挂在心上。如果你没有不同意

见，我就如数把支票及时寄给杜西，而由你给她以必要的吩咐。如

果你需要更多一些，请告诉我，我把支票的数额开大一些。因为

我随身只带了几张空白支票，这些我还需将就着用。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关于病人①的消息。如果我处于你的地位，

我就会尽可能准确地遵守唐金规定的期限。你那里的医生②肯定

会在这方面帮助你的。如果疼痛加剧，甚至可能在途中发作，这

样你们就会狼狈不堪。

关于女仆的事，我们无论如何比可怜的小燕妮更觉得可笑；幸

好目前至少有个琳蘅在她那里！真不知道，在这样两位法国资产

者中间，该是哪一位使我们更为吃惊：是借口为燕妮寻找品德好

的女仆而一心一意使燕妮经常没有女仆的龙格的老母亲呢，还是

一旦收回戒指就违背自己的合乎公德的诺言（没有诺言她是绝对

收不回自己的戒指的）的诚实的医生夫人③？

这里的一切活动和通常的海滨疗养区一样，十分枯燥无味；而

且很遗憾，我不得不停止游泳，因为它总是使我的听力愈来愈差。

这对我来说是十分难受的，但也只能这样，如果我不想过早地象

奥耳索普那样变聋的话。我今天写信给劳拉，邀她来这里住一些

时候，这样她就可以安排在你们回去的时候再回到伦敦，或者随

后很快就回去。

附上龚佩尔特的来信，它会使你吃惊的。用不着我对你说，信

３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８月６日）

①

②

③ 雷诺。——编者注

杜尔朗。——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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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谈的是伦敦的贝尔塔·伯克尔那个住在曼彻斯特的姐妹的

事①。

给诺尔多授勋章一事的确令人不解。还在不久以前，我就在

《科伦日报》上看到了一篇对于他那本厚颜无耻的书《真正数十亿

的国家的纪事》８大加赞许的评论。不过与布莱希勒德作对比还是

对的，因为诺尔多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这个国家里，还可榨

取很多东西。这一点，饥饿的普鲁士容克们自然是会牢记在心的。

我的墨水快用完了，剩下一点刚够给劳拉写信，所以就用向

你们大家致衷心的问候来作结尾。

你的 弗·恩·

你不管希尔施之流，除你认为必要的以外，不多为巴黎分神，

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里德林顿码头

１８８１年８月９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刚刚收到你的信。这封信我用挂号寄发；龙格说，不必考虑

信被拆开的事；不过挂号信，特别是在阿尔让台这种小地方，发

送得快一些。

４１ 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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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①我们带着我妻子到巴黎去了一趟，她坐在敞篷车子

里观看了巴黎；她很喜欢这个城市（它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永远不散

的集市）。当然我们在中途停歇了几次，并且在咖啡馆前面的凉台

上休息了一会。归途中她一度感到不适，尽管如此，她还想再去。

她的情况和平常一样，有时感到难以忍受，有时接连几个小

时又好一点。由于越来越消瘦而更加虚弱了。昨天有小量的出血，

医生②认为这是虚弱的症状。我告诉他，我们应当严肃地考虑回家

的问题；他说，还可以等几天再作出最后决定。燕妮自己弄得我

很不好办：我向她说了本星期末回去的事，而她却把大批衣物送

到洗衣店去了，这些东西下星期初是取不回来的。无论如何我一

定打电报把我们动身的日期告诉你（如果事先来不及写信通知的

话）。奇怪的是，虽然我夜间睡眠很不好，而且白天操心和令人着

急的事也不少，可是大家都说我脸色很好，而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小燕妮气喘很厉害，因为房间里穿堂风很大，不过这孩子和

往常一样，表现得很顽强。

星期天我要带海伦③去看看巴黎，因此事先给希尔施写了一

封信，而且正赶巧了。他已经准备动身（这使考布很为遗憾并使

他的妻子感到伤心）去德国。他想向德国党的领导人表明，遭受

警察的威胁，没什么奇怪的。昨天他走了。

昨天雅克拉尔和他的俄国妻子④这可爱的一对曾在这里吃早

饭。今天还要招待利沙加勒和我们医生的妻子（和她的姐妹）。

５１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９日）

①

②

③

④ 安·瓦·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编者注

德穆特。——编者注
杜尔朗。——编者注
８月６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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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雅克拉尔那里得知，他曾参加过巴提诺尔的竞选大

会３，作为候选人出席的有：昂利·马雷、我们的雷尼亚尔博士以及

……皮阿，皮阿突然地——自然得到警察许可——出人意料地在

那里出现了。他遭到了难堪的嘲笑。当他谈到公社的时候，爆发了

一片喊声：“你们背叛了它！”雷尼亚尔的成就也并不大些。为了显

示自己的反常和深奥，这个傻瓜一开始便宣称：“我反对自由！”全

场发出了一片叫喊声。他接着作了解释，说他指的是“修道会的自

由”，这已无济于事。这位文化战士失败了，昂利·马雷也是如此。

或许极左派在人数上会有所增加，但主要的结局大概将是甘

必大取胜。在法国的条件下，短促的选举时间会使那些掌握着无

数“阵地”的骗子手们——那些能分配政府机构职位和支配“国

库”等等的人取得优势。如果“格雷维分子”①在甘必大最近几次

遭到失败后有力量把他的拥护者卡佐、孔斯旦和法尔赶出内阁，那

他们就能击败甘必大。“既然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追逐职位

的人、证券投机商及其他许多人对自己说，——可见甘必大是个

真正的人物！他们不敢攻击他的阵地，不能指靠他们。”尽管他干

了种种蠢事，但激进的和反动的报纸每天对他进行的全面攻击只

是加强他的地位。何况，农民还把甘必大看作是可能的共和主义

的最极端的代表。

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给小杜西去了一封信，给了她一些必要

的吩咐。我还需要一点钱，因为这次旅行的花费大些（此外，医

生认为，由于有海洋空气，在布伦呆一些日子对病人会起良好的

作用），需付给医生相当数目的款子，还要以某种方式偿还我们使

６１ 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９日）

① 茹尔·格雷维的信徒。——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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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燕妮负担的花销。

龚佩尔特在建立第三个（或者是第二个）家庭。恭喜！对一

个医生来说，这种行动是合理的。关于伯克尔女士，我的妻子在

曼彻斯特听到了各方面的赞许。

祝好。

你的 摩尔

比斯利越来越使自己处于可笑的境地。魏勒尔本该制止在

《劳动旗帜报》上颂扬麦克斯·希尔施。９

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１日于约克郡

布里德林顿码头望海路１号

亲爱的摩尔：

你的挂号信昨天晚上收到了，不过仍然是开口的，而且这次是

完全开口的。我把信封给你附上，你可以看看，它甚至没有粘住。

刚刚给杜西用挂号寄去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如果你想把其

余的二十英镑（你要的三十英镑以外的）中的一部分或全部寄到

巴黎去，那么由杜西来办比你去兑换直接给你寄到伦敦的支票要

快些。寄往巴黎的汇票，杜西很容易收到。

关于法国的选举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个议院反正开会开

不长，连名投票法一旦施行，它很快就会再度被解散。

７１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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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晨我通知希普顿先生①说，他再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

社论了。１０考茨基给我寄来一篇关于国际工厂立法的软弱无力的

作品，译文很糟，我作了修改并寄给了希普顿。１１昨天收到了校样

和希普顿的信，有两处他觉得“太激烈了”，并且对其中一处他还有

误解；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它们改得缓和些。我已做了并答复如下：

（１）星期二②建议我作修改（信是星期三收到的），而我的答复

要到星期四，即在报纸③出版之后才能寄到伦敦，这有什么意思；

（２）如果这对他来说太激烈，那末对于我的还要激烈得多的

文章他更该觉得是这样了，所以如果我停止供稿，对我们双方都

会更好一些；

（３）我的时间不再允许今后每周定期写社论。此事我本来打

算在工联代表大会（九月份）１２之后通知他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

如果我现在就停止供稿，也许他在这次代表大会面前的处境会得

到改善；

（４）毫无疑问，他有责任在关于麦克斯·希尔施的文章９排印

之前把它拿给我看看。我不能继续担任“报纸的撰稿人了，因为

它极力颂扬德国工会，而这些工会只能与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

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相比。”另

外我祝他一切幸运等等。这封信他今天早晨已经收到了。

最主要的原因我没有告诉他：就是我的那些文章对该报的其

他东西和对读者不起任何影响。如果多少有点影响的话，那就是

来自自由贸易的秘密信徒方面的不显露的反应。报纸依然是各种

８１ 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劳动旗帜报》。——编者注

８月９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００—２０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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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幻想的混合物，而在具体政治问题上或多或少

地——毋宁说是更多地——倾向于格莱斯顿。在一期或两期报上

似乎出现过的反应又不见了。不列颠工人完全不想再继续前进，他

们只有通过事变，通过工业垄断权的丧失，才能振作起来。而暂

时也只能是这样。

我们住在这里到今天已两个星期了，天气变化无常，大部分时

间都很冷，并且经常是阴天；不过雨下得并不那么多。我们在这里

至少还要再呆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无论如何不会更久。

我自从到这里以后，看的是《每日新闻》而不是《旗帜报》。

该报蠢得不可思议：鼓吹反对活体解剖！而在消息方面它同《旗

帜报》一样贫乏。

希尔施的消遣旅行①会给他带来害处；但对他毫无办法。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

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里德林顿码头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６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恩格斯：

我们明天必须动身，因为我收到梅特兰小姐的信，说杜西病

得很厉害，不让梅特兰小姐继续照看她，也不找医生看，等等。或

９１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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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甚至很可能得琳蘅陪妈妈①去伦敦；而我必须立即（也就是说

明天）到那里去。

你的 卡·马·

关于杜西的情况我当即写信给唐金医生了；但可能他已不在

伦敦。

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７日于约克郡

布里德林顿码头望海路１号

亲爱的摩尔：

刚刚收到你的电报。但愿你的夫人很好地经受住了这次旅行。

我所以这么说，是由于看来你们是坐夜班轮船到达的。情况怎样，

请来信谈谈。

我们动身的日期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到明天我们这一周就

要结束了，但由于种种情况，我们没有准备好。接到你的电报后，

我们和女房东商定了下半个星期的房租。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我

们将在下星期一②晚上回到伦敦。天气几乎老是阴沉沉的，变化无

常而且寒冷，从昨天起干脆下起雨来了。布里德林顿码头在这种

情况下令人感到极为无聊。

０２ 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７日）

①

② ８月２２日。——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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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必大在夏隆被哄下台去，这太好了！
１３

你的 弗·恩·

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望海路１号

亲爱的摩尔：

昨天晚上才收到你从阿尔让台寄来的信，知道了你突然到来

的原因。但愿杜西的病实际上并不严重，——她前天还给我写了

一封有趣的信；无论如何，希望今晚或明早能得到详细的情况，并

得知你的夫人是否和你一起到了布伦或加来，以及她是否留在那里了。

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没用参考书便研究了你的数学手稿，

我高兴地看到，我用不着其他书籍。为此我向你祝贺。事情是这

样清楚，真是奇怪，为什么数学家们要那样顽固地坚持把它搞得

神秘莫测。不过这是那些先生们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造成的。肯

定地、直截了当地令
ｄｙ
ｄｘ
＝
０
０
，这个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是没有的。

但是很明显，只有当量ｘ和ｙ的最后的痕迹消失，剩下的只是它

们的变化过程的表示式而不带任何量时，
ｄｙ
ｄｘ
才能真正表示出在ｘ

和ｙ上已经完成了的过程。

你无需害怕在这方面会有数学家走在你的前面。这种求微分

的方法其实比所有其它的方法要简单得多，所以我刚才就运用它

１２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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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了一个我一时忘记了的公式，然后又用普通的方法对它进行

了验证。这种方法很值得注意，尤其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通常

的方法忽略了ｄｘｄｙ等是完全错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

ｄｙ
ｄｘ
＝
０
０
时，而且只有那时演算在数学上才是绝对正确的。

所以，老黑格尔猜得完全正确，他说，微分法作为一个基本

条件要求两个变量都有不同的幂，并且至少其中的一个变量是二

次或１２次幂１４。现在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了。

当我们说，在ｙ＝ｆ（ｘ）这个公式中，ｘ和ｙ是变量，但是如

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一步，那末这只是一个没有任何进一步结果的

论断，而ｘ和ｙ暂时事实上仍然是常数。只有当它们真正地，也

就是在函数内部变化时，它们才真正成为变量，而且只有那时，才

能显示出隐藏于最初的方程式中的不只是两个量本身的关系，而

是它们的可变性的关系。最初的微商
ｙ
ｘ
表示在实际变化过程中，

即在每一特定的变化当中，这种关系是如何发生的；最后的微商

ｄｙ
ｄｘ
才表现出它的普遍的、纯粹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由

ｄｙ
ｄｘ
得出任

何的
ｙ
ｘ
，而

ｙ
ｘ
本身永远只适应于个别场合。但为了从个别场合

得出一般关系，个别场合本身应当予以抛弃。所以当函数完成由

ｘ到ｘ’的过程，并带着该过程的全部后果之后，可以放心地把

ｘ’重新取做ｘ；这已不是原来的ｘ，只是按名称来说还是变量ｘ，

它已经过了真正的变化，而且，即使我们重新把它本身抛弃，变

化的结果仍保留着。

最后，这里一下子弄清了许多数学家早就断言过，但是他们

未能提出合理论据来加以维护的一点，即：微商是最初的，而微

分ｄｘ和ｄｙ是推导出来的：推出这个公式本身要求，这两个所谓

２２ 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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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因子首先构成方程的一方，只有等到使方程回到它的这一本

来的形式
ｄｙ
ｄｘ
＝ｆ（ｘ）的时候，才能用它来作点什么，才使无理的

表示式被消除，而代之以有理的表示式。

这件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以致我不仅考虑了一整天，而且

作梦也在考虑它：昨天晚上我梦见我把自己的领扣交给一个青年

人去求微分，而他拿着领扣溜掉了。

你的 弗·恩·

１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里德林顿码头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大概你现在已经收到我前天从阿尔让台给你写的短信。从信

中你可以知道，我一个人来到这里，没有带我的妻子（不是象你

信里所当然设想的那样同她一起来的）。

接到杜西病情的消息后，我决定尽可能当天就动身；我的妻

子则应同海伦①一起于今天出发，而且是乘头等车，先到亚眠，在

那里过夜，然后过一天到布伦，在那里至少休息一天，如果她愿

意的话，住两天或者三天；从那里去福克斯顿，此后再根据她的

身体情况由那里直接回伦敦，或者乘以后的任何一班车回来（我

觉得最好是后一种办法）。把她留下，我自然是很难过的。但真正

３２１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日）

① 德穆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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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予她帮助的是海伦，我自己在跟前对她并不是绝对必要的。此

外，我的离开迫使她终于下决心告别阿尔让台，由于身体越来越

虚弱，这确实是必要的。

这样，星期二①晚七点三刻我乘特别快车离开巴黎，途经加

来，约于晨六点钟抵达伦敦。

我当即给唐金医生打了电报，而他到来时已是上午近十一点

了，他给杜西作了长时间的检查。她的神经处于极度的抑制状态；

她已经好几个星期几乎什么都没有吃了，吃的东西比唐纳医生在

其实验时吃的还要少１５。唐金说，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心脏正常，

肺部正常，等等。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胃的功能完全紊乱，不能接

受食物（大量饮茶使病情更为恶化；医生立即完全禁止她喝茶）和

神经系统严重的过度紧张，因此出现失眠、神经痛的痉挛等等。奇

怪的是这种衰弱现象早先没有出现过。他立即采取坚决措施并告

诉她——对这样一个固执的女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她

要是一个听话的病人，就没有任何危险；但她如继续固执己见，就

一切都徒劳无益（他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幸好她答应听话，既

然答应了，她是会履行诺言的。唐金说，以后她应当离开此地去

散散心。

我之所以提前出发，还因为我知道唐金在８月１７日以后要去

赫布里底群岛休假。为了杜西，他在这里呆到星期六，然后留一

个代替的人来照管杜西和我的妻子。

最近一次选民大会——在这个会上，甘必大先生从会场内知

道了他第一次在伯利维尔大会１６时只是从会场外的人群那里得知

４２ １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日）

① ８月１６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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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的参加者也都是些由甘必大自己的委员会所邀请的

人，这些人还是经过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们的两次清洗以后才准予

参加的。因此，这场丑剧便更为意味深长。两次笼罩会场的喊声

都是：加利费！甘必大由此得到一条教训，就是意大利的无耻行

径在巴黎是吃不开的。罗什弗尔如能公开发表演说，并能直接被

提为竞选人，甘必大无疑会遭到失败。伯利维尔的工人居民由于

公社事件减少了将近两万人，其大部分被小资产者所取代了。在

这种情况下，伯利维尔（两个区）无论是留下来的，还是新补充

进来的居民都是最落后的；他们的理想人物，超过甘必大的，就

是罗什弗尔了；这两个人１８６９年都在那里被选为议员。

至于在巴黎的工人党的状况，一个在这点上毫无偏见的人，即

利沙加勒承认，它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只有它一个算是站

在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对面的。它的组织虽然还很弱并且多

多少少是空的，但毕竟是有足够纪律性的：它能在所有各区提出

自己的候选人，能在各种集会上引人注目并使官方人士感到伤脑

筋。我自己从这方面注意了巴黎各种色彩的报纸，没有一家报纸

不被激起反对这个共同的祸患——集体主义工人党１７。

关于工人党领袖们的最后分裂，最好是我以后口头告诉你。

衷心问候彭普斯和伦德斯顿小姐。

你的 摩尔

５２１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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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里德林顿码头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９日夜１１时半 ［于伦敦］

  妈妈①和海伦②刚刚经过福克斯顿到达这里，他们在布伦停留

了一下。

我没有写信告诉你，龙格和小哈利都病得很厉害。目前家里

尽是不幸的事。

祝好。

卡·马·

６２ １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９日）

①

② 德穆特。——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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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２年

１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月５日于文特诺尔市

圣博尼费斯花园１号

亲爱的弗雷德：

白天寒冷而且下雨，夜里有风暴，这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在

这里１８碰到的天气和气候的一般特点。只有昨天例外：阳光灿烂，

天气干燥。从杜西接到的书信看来，英国南海岸到处如此。为数

众多的初愈病人及其他人士到处感到失望。走着瞧吧！也许天气

会好转的。

现在我也戴上了（需要时）“笼口”，换个说法就是口罩，这

使我在做必要的散步时少受一点天气变化的影响。

咳嗽或支气管卡他还是很顽固，而且令人难受，但好象有好

转，夜里不用服药能稍为睡几个小时，尽管附近海面上风声怒吼；

这种闹声反而能帮助入睡。

我的同伴杜西被神经性抽搐和失眠等症折磨得很痛苦。但愿

经常在新鲜空气中散步（因为她每天都为种种事情到“城”里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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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会对她起良好的作用。

自由协会的通告——就是不知道是北明翰的还是其他城市

的１９——真使我感到好笑，通告说，在一个什么周年庆祝会上，不

仅老布莱特，著名的教区委员和竞选老手张伯伦要发表演说，而

且老奥巴德亚①的“儿子”小约翰②·布莱特先生和几位科布顿

“小姐”也将光临。没有说起，是把一位科布顿“小姐”还是把她

们全都嫁给年青的奥巴德亚，以便用最适当和最可靠的办法延续

布莱特—科布顿的宗嗣。另一个场面是在阿伯康领导下召开的都

柏林三千大地主大会２０，他们唯一的目的是“维护……这个王国中

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和自由”。这些人物对副专员的愤怒是可笑的。

不过，他们反对格莱斯顿的论战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只是他的

高压法和他的五万士兵２１（更不要说警察了）才使这些先生们能对

他进行这样的批评和威胁。所有这些喧嚣自然为的是要约翰牛准

备清偿“赔偿费”。他这是活该。

从附上的狄慈根的信中你可看出，这个不幸的人倒退地“发

展了”，并正好“走到了”《现象学》③那里。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无

可挽救的。

我还收到莱茵哈特自巴黎寄来的一份很亲切的表示同情的

信，他还让我也问候你。他对我的终生伴侣④一直怀着极大的好

感。

我希望能重新恢复工作能力；遗憾的是离这一点还很远。

８２ １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月５日）

①

②

③

④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编者注
原稿为：“杰科布”。——编者注

奥巴德亚（Ｏｂａｄｉａｈ）：战栗教徒的英国旧绰号（取自古犹太传说中一个先知
的名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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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西向你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摩尔

１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月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我们高兴地得知，你们①的沉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另

外，虽因天气不利，你的健康状况未能得到重大改善，但毕竟取

得了很大的收获，复发的危险几乎完全消除了，而这也正是要你

到文特诺尔去的主要目的。

这里的节日明天即将结束，肖莱马要回曼彻斯特去了，辛勤

的工作又将开始，我为此高兴，否则就过分了。星期二在琳蘅那

里，星期五在彭普斯那里，昨天在拉法格那里，今天在我这里——

而早晨总是比尔森啤酒——，不能老是这样继续下去。琳蘅自然

一直同我们在一起，所以她不怎么感到孤单。

在收到这封短信之前，你大概在欣赏老威廉②的冠冕堂皇的

宣言。他在宣言里声明支持俾斯麦，并宣称这一切都是他的自由

意旨。２２关于在普鲁士由来已久的国王人身不可侵犯的那个地方

也很不错。尤其是面对着诺比林的散弹。２３这对亚历山大二世和三

９２１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月８日）

①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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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是个极好的安慰，他们的人身是不可侵犯的呀！此外，读这种

胡说八道的东西时，人们会觉得似乎处在查理十世时代的模仿剧

之中。

《旗帜报》又刊登了一篇奇文，是一个俄国将军写的关于局势

和虚无主义者２４的一封信，它和１８４５年普鲁士的将军们所写所说

的关于蛊惑者２５、自由派、犹太人、法国的可恶原则和健康的民众

核心对国王的永恒普遍忠诚的言论完全一样，这些自然并没能使

革命停止过一天。你看到，地方自治局是怎样造伊格纳切夫的反

的；有时用请愿的方式；有时就干脆拒绝参加会议。２６这是非常重

大的步骤，是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官方团体迈出的第一步。

但愿你们和我们这里都有好天气。你们避开了昨天的西北风，

这很好。肖莱马和我闲逛了一天，十二点半还从劳拉那里把琳蘅

送回家去，全部路程都是步行的。今天是讨厌的雨天，然而趁一

时的好转，我们和前天回到此地的赛姆·穆尔还是蹓跶了一小时。

现在外边又刮起了大风。杜西的身体怎样？我们大家问候她和你。

你的 弗·恩·

１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２日于文特诺尔市

圣博尼费斯花园１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在这里再呆一个星期试试看（今天开始第三个星期）；直到

０３ １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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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天气没有丝毫好转，反而更坏了。杜西星期一到伦敦去参加

一场戏的演出，然后再回到这里来。

我离开伦敦时，把你给我的四十英镑花了将近二十英镑，用

于必要开支。这里每星期的房租是两基尼，加上煤和煤气，除了

其它额外开支，大约要两英镑十五先令；其它开支一星期约四基

尼。这个窝巢由于气候优越竟需要这么大的开销。连同旅费我共

花了大约十七英镑，只剩下五英镑了，这不够最后一个星期的开

支（包括杜西计划外的伦敦之行以及下周我们可能一起返回的费

用）。如果你在下星期一以前能再给我寄几英镑来，我将十分感谢。

至于下一步的计划，首先应把杜西从给我作伴的角色中解放

出来（如果再出去，我完全可以不要人作伴）。这孩子的精神处于

抑制状态，这非常有害于她的健康。无论是旅行，无论是改换气

候条件，无论是医生，在这种情况下都无济于事。唯一能够为她

做到的，是满足她的愿望，让她在杨格夫人那里学完她的戏剧课

程。她急切地热望，以此来开始她所希望的那种独立的、活跃的

演员生涯，如果同意这一点，那末她认为这样的年纪，不能再耽

误时间了，这种想法无论如何是正确的。我根本不想让孩子认为，

似乎她当了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事实上，我确

信，当前杨格夫人才是她唯一的医生。她是个不外露的人，我说

的这些是我观察到的，而不是她自己说的。刚刚谈的这些，同最

令人不安的症状具有歇斯底里性质这一点并不矛盾，这种症状在

夜里，如梅特兰小姐（她在这里住了两天）对我讲的，尤为可怕。

但对于这种现象，除了她喜爱的和能把她吸引住的活动以外，暂

时尚无他法可治。对于她的“心事”我猜到一些，不过事情太微

妙了，不便于在信中谈论。

１３１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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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左尔格家的一封信，是老左尔格①写的，左尔格夫人和

小左尔格②也签了名。他们建议我开始新的生活，就是说，要我搬

到纽约他们那儿去住。无论如何这个想法是不错的！

在《工人呼声》上，卡·施拉姆曾引用我的话抨击卡尔·毕

尔克利２７，毕尔克利现在正在攻击施拉姆，向他证明说，他所引用

的全部引文和问题毫无关系，因为我没有在任何地方谈到过他毕

尔克利所提出的那种货币，即“带利息的抵押银行证券”。的确，

毕尔克利感到惊奇，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波兰人奥古斯特·采

什科夫斯基（《论信贷和流通》１８３９年巴黎版），虽然“严厉的蒲

鲁东”在《经济矛盾的体系》中同采什科夫斯基（毕尔克利银行

证券的“第一个发现者”）进行了大量的，但是客气的论战。这个

采什科夫斯基，如瑞士出生的毕尔克利所说，是个伯爵，另外他

还是个“哲学博士”③和“黑格尔分子”
③
，甚至是“马克思的同

乡”即“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波兹南议员”——就是这个伯

爵等等，有一天真的在巴黎（《德法年鉴》的时代）访问了我，他

弄得我简直一点不想，也无法去阅读他的拙劣的作品。值得注意

的是，早在为了土地贵族的利益并受他们的委托建立英格兰银行

的时代，就有人试图发明一种同他们称之为“个人的”信用货币

（象现代的银行券）相反的，应当同时充当流通手段的“实在的”

信用货币，但是毫无结果。毕尔克利在他重新独立发现的采什科

夫斯基“思想”的“历史性”诞生日期上，无论如何是大错特错

了！

２３ １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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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俾斯麦宣言①最初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普鲁士国王和

德意志皇帝混在一起了！作为德意志皇帝，这个家伙甚至没有一

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历，没有一点霍亨索伦的传统（在这方面，现

在最惹人注目的是旅行—— “普鲁士亲王”赴英宪制考察旅

行！２８）。俾斯麦——虽然很不高明地——打出了这张牌，这在蒙

森、李希特尔、亨奈耳之流作了令人作呕的充满效忠于皇上的保

证２９之后，这是很迷人的。或许，我们还会看到些东西。

你的 卡·马·

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首先附上二十英镑，计五镑的银行券四张：ＧＫ５３９６９、７０、７１、

７２，伦敦，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７日。此外，给了琳蘅十英镑，供她纳税，

并使她手头能有点钱。最后，下星期我将有更多的现金，这样你

回来以后我们就能安排下一步的计划。

你感到体力足以独自继续旅行，使我非常高兴。

施拉姆同毕尔克利的论战②，我浏览过一部分材料，觉得很可

３３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３日）

①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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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采什科夫斯基早在１８４２年前曾写过一本自然哲学植物学的

书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给《德国年鉴》甚或《哈雷年鉴》②

写过稿。

我们的巴黎朋友现在自食其果了。我们两人对他们所作的预

言，丝毫不差地全都应验了。他们由于急躁，把只要他们能够克

制和善于等待就可以利用的大好形势给弄糟了。他们象小学生

（以拉法格为首）一样陷入了马隆和布鲁斯为他们设下的圈

套，——马隆和布鲁斯完全采用旧同盟３０的手法，只是用暗示来

造谣中伤，他们从来不公开指名，而是秘密地口头说破这些暗示

——他们陷入了圈套，进行了指名的公开回击，现在他们将被加

上和平破坏者的罪名。此外，他们的论战也是幼稚的；这一点，只

要读一下对手的回答，就马上可以看出。例如，盖得把若夫兰极

其重要的地方放过去了，因为他讨厌这些，并且对下列事实保持

沉默，即尽管他持反对立场，全国委员会３１还是通过决定，认为若

夫兰的纲领比最低纲领３２要激进一些，因此，若夫兰获得了党所授

予的权力。若夫兰自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向盖得指出了这一点。３３拉

法格则把文章写得使马隆有可能这样来回答他：我们只是断定中

世纪市镇市民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仅此而已，而您，

拉法格先生，对这一点有争论么？现在，从巴黎寄来一封接一封

的抱怨信，说他们无可挽回地被打败了，而且在最近的全国委员

会会议上他们肉体上也要挨打；盖得极端绝望，正如他一个月前

极端自信一样，除了分裂之外，他找不到别的拯救少数派的办法。

现在，当他们惊奇地发觉他们必须自食其果的时候，他们就作出

４３ 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３日）

①

②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和《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编者注

看来是指奥·采什科夫斯基的著作《历史学绪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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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称赞的决定，把所有的个人恩怨放在一边。

我寄给你一份旧的《科伦日报》，但上面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关

于俄国的文章３４。

此外，由马隆和布鲁斯起草、若夫兰署名的载于《无产者

报》上的论战文章（反对盖得的），是一篇巴枯宁式论战文章的极

好样板，完全是《桑维耳耶通告》３５的笔调，只是更为粗鲁。

降低赎金法令３６就这样颁布了。在巨量的欠缴税款中小小的

几成能有多大意义呢！但没有收到的每一百万对于俄国国库却都

是有意义的。

此外，俾斯麦比所能设想的还要走运：帝国国会以三分之二

的多数掩护他去卡诺萨朝圣！３７但也是这届帝国国会唯一能取得

一致的事情。绝妙的多数：封建主、教皇至上主义者、分立主义

者、波兰人、丹麦人、亚尔萨斯人、几个进步党人、３８可怜的民主

党人和社会党人！

说到朝圣：今天早晨我碰到了弗尼瓦尔，他身穿紧系腰带的

蓝色夹大衣，头戴宽边帽，看起来活象一个前往圣地寻找圣安东

胡子的朝圣者。

热情问候杜西。

你的 弗·恩·

５３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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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５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非常感谢你寄来二十英镑。

我已经决定明天就动身，因为天气日益“寒冷”，这对于我发

肿的那边面颊毫无好处。这样一来我只是失掉两天时间，但因此

杜西却不必往返跑一趟了。

虽然一再警告，我们的人在巴黎还是上了大当①（拉法格和盖

得是活该）；不过，既然他们手中还有两种报纸②，那么他们凭借

一定的灵活性总还能保持住战斗阵地。

俾斯麦在帝国国会中供认德国工人终于“唾弃了”他的国家社

会主义，３９我认为，不仅直接地在德国，而且一般说来在国外这都

是一个巨大胜利。卑鄙的伦敦资产阶级报刊总是极力散布相反的

看法。

我接到老弗兰克尔从“国事犯监狱”寄来的极亲切的信，还

收到符卢勃列夫斯基的一封信，符卢勃列夫斯基显然是受日内瓦

的波兰党的委托而写的４０，然而他在激动之中不仅忘了代表党签

署，也忘了签上他本人的名字。

如果说若夫兰象《无产者报》上论战文章４１中所说的那样，当

６３ １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５日）

①

② 《平等报》和《公民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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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伦敦为维护盖得进行过反对当地“国际”的示威，那末无论

如何，这种示威是柏拉图式的，以致除了若夫兰本人或许还有他

最亲密的同伙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也就是说，它完全是“私

下”进行的。

祝好。

你的 摩尔

１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７日于马赛卡恩比埃尔大街

小路弗尔宫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杜西大概昨天给你寄了一封短信。我原来是想在下星期一才

离开巴黎，但由于我的健康状况根本没有好转，我决定立即动身

去马赛，从那里马上于星期六乘船去阿尔及尔。４２

我在小琼尼陪同下在巴黎只拜访了一个尘世之人，就是梅萨。

（结果，他——梅萨使我不得不闲扯了很多，除此以外，我回到阿

尔让台稍晚了一些，约在晚上七点。整夜失眠了。）我曾试图说服

他，请朋友们，特别是盖得，将会晤推迟到我从阿尔及尔回来以

后。但全都是白费。事实上，正是现在盖得受到各方面的猛烈攻

击，所以和我“正式”会晤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为了党的利益作

这种让步毕竟是应当的。因此我约定同他们会晤，盖得和杰维尔

同梅萨大致在下午五点以后应约到了博马舍林荫路８号“里昂和

７３１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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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罗兹旅馆”。开始我在楼下，在餐厅里接见了他们，陪同我由阿

尔让台（星期三下午）到那里的杜西和小燕妮也在场，由于小燕

妮在场，盖得有些发窘，因为他刚刚写过一篇反对龙格的很尖刻

的文章，尽管她（小燕妮）对此事并不介意。女孩子们一走开，我

就把他们先带到了我的房间，大约聊了一个小时，然后下楼去餐

厅——可是梅萨却趁机悄悄地溜掉了——，在那里他们还和我一

起喝了一瓶博韦酒。七点钟他们都“消失了”。此外，虽然我在晚

九点就已经睡下了，到一点钟那吵得要命的车辆声还没有停止；就

在这个时候（大约一点钟）我吐了，因为我又说得太多了。

在过里昂以前，马赛之行很顺利，天气很好。由于火车头出了

故障，先是在卡西停了一个半小时；而后在瓦郎塞机器又出了毛

病，虽然这次停车的时间不那么长。这时天气寒冷，刮着很厉害的

刺骨寒风。本应在将近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就可以到达［马赛］的，我

们却在清晨两点以后才到；虽然我穿上了所有的衣服，但还是冷得

有点打颤，我只好以“乙醇”御寒，并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它。最后

一个令人不愉快的考验是在马赛车站的最后一刻钟（或更长些）：

四面都是敞着的，寒风刺骨，领行李时的手续很繁复。

马赛今天阳光普照，但风本身还并不暖和。杜尔朗医生劝我住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旅馆里，我明天（星期六）下午五点就由这里动

身去阿尔及尔。“法国邮船航运公司”办事处就设在我住的这个旅

馆里，因此我当即在这里买了“赛义德号”的船票（八十法郎的一等

舱）；行李也是在这里托运的；这样，一切都再方便没有了。

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搞到一份《无产者报》（《平等报》这里也

出售）。我觉得，拉法格总是在增加新的不必要的事端，而且细节可

能和实际情况差得很远。至于他把傅立叶说成是“共产主义者”，现

８３ １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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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他因此遭到他们①的嘲笑时，不得不解释说，他是在何种意

义上把傅立叶称之为“共产主义者”的。对这种“大胆的论断”可以

不去管它，可以“解释”或者“补充”；最糟糕的是，总是不得不去摆

脱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发现他预言说得太多了。

衷心问候劳拉；我将从阿尔及尔给她写信。有一个保护人就

足够了；龙格给他的朋友费默写了一封长信，此人原来是流放到

阿尔及利亚的犯人（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后来高升为阿尔及

尔上诉法官。关于护照之类的事情没有问题。在旅客的票上，除

姓名外不写别的。

问候琳蘅和其他朋友们。

再见。

老摩尔

１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②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１日于阿尔及尔市东方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我于２月１８日，星期六，下午五点乘一艘非常好的轮船“赛

义德号”离开了马赛。航行迅速，所以星期一（２月２１日）凌晨

三点半已经到达阿尔及尔。４２但是，海上航行时很冷，并且尽管船

上一切都很舒适，但由于船舱里吵得要命的机器声、风声等等闹

９３１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１日）

①

②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没有署名。——编者注

即《无产者报》编辑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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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两夜没睡着觉。

在这里我又一次遇到和威特岛１８同样的误会，但是有相应的

改变。这就是，这次阿尔及尔的季节反常地寒冷和潮湿，而尼斯

和门顿相反地现在把大多数旅客都从阿尔及尔吸引过去了！总之，

我有些成见，我曾几次暗示先去里符耶腊。看样子，命该如此！善

良的法官①昨天极其殷勤地接待了我；在我抵达的前一天龙格的

信已经使他有所准备；他今天来拜访我，商量下一步的安排。到

时候我再详细告诉你。衷心问候大家。往法国和英国的信件不是

每天都发送的。来信写我的名字，并写上：由阿尔及尔市穆斯塔

法神父路３７号民事法庭法官费默先生转交。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弗·恩格斯先生

２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３月１日于阿尔及尔迎宾大道

穆斯塔法神父路“维多利亚旅馆”（现在

可以按上述通讯处直接给我寄信）

亲爱的弗雷德：

给你发的电报必定比明信片②先到，因为后者可能引起没有

必要的不安。事实是，由于许多小小的不利情况（包括海上的航

０４ ２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３月１日）

①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费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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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受病魔驱使于２月２０日在阿尔及尔登岸，当时冻得要死。

阿尔及尔的十二月是讨厌的，一月份天气很好，二月寒冷且较

潮湿。我还赶上了上述三个月的最后一个月中最冷的三天，——２

月２０、２１、２２日。我失眠，食欲不振，咳嗽得厉害，有点惘然若失，有

时犯重忧郁症，象伟大的唐·吉诃德一样。这样，是立即返回欧洲，

既未达到目的又白花了钱，而且还要在可怕的机器声振得人头疼

的那个船舱中再度过两夜呢？还是立即动身到离撒哈拉大沙漠很

近的比斯克拉去，可靠地摆脱这种误会？然而考虑到使用相应的交

通或运输工具又需要七、八天时间的旅行，这是很困难的，并且据

熟悉当地情况的人的意见，由于在赴比斯克拉途中可能发生意外，

对一个目前已是残废的人来说，这决不是没有危险的！

２月２２日下午温度计既然向我预报了好天气，而且我在到达

的当天就同善良的法官费默一起找妥了“维多利亚旅馆”，因此我

便离开了“东方大旅馆”（令人讨厌的空谈哲理的激进派艾什顿·

迪耳克也住过这个旅馆；此外，在《小庄园主报》和阿尔及尔的

其他小报上，每个英国人都是勋爵，甚至布莱德洛在这里也成为

布莱德洛勋爵了），带着行李到城东工事外的一个小山上来了。这

里的环境好极了：我的房间面对着地中海的一个海湾，阿尔及尔

港，以及象罗马剧院那样沿着小山坡层层高起的别墅（这些小山

的山脚下是谷地，上边是另外的一些小山）；远处是群山；而且可

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麦提福角后面——卡比利亚山脉中——的雪

峰，朱尔朱腊山脉的最高峰。（上面所说的小山全是由石灰石构成

的。）再也没有比这里早晨八点钟的景致、空气、植物——欧洲和

非洲奇妙的混合——更迷人的了。每天早晨大约从十点或者九点

起至十一点，我到谷地和比我住的小山更高的小山上去散步。

１４２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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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人们还是整天吃灰尘。起先，只是２月２３到２６日，

天气确实起了极好的变化（但我还是冻得够呛，以致这些天我穿

的衣服同在威特岛１８和在阿尔及尔市时不同的仅仅是，在别墅里

用轻便大衣换下了犀牛皮大衣，其他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变

化），但后来就开始了（从２月２７日开始到现在大约持续了九

天）所谓的ｔｅｍｐêｔｅ〔暴风雨〕，也就是既无雷鸣也无闪电的狂风，

这是连本地人都很害怕的恶劣天气。所以到现在事实上只有三天

真正的好天气。

同时，我的咳嗽一天比一天严重，痰多得厉害，睡眠少，而

主要的是有种很难受的感觉，似乎我的左侧完全瘫痪了，而且我

的精神非常不好。所以我请来了斯蒂凡医生（阿尔及尔最好的医

生）。昨天和今天我同他见了两次。怎么办呢？我马上要到阿尔及

尔去配他给我开的药；他给我作了非常认真的检查后，开的处方

是：（１）斑蝥火胶①，用小刷子蘸着“文身”；（２）溶于一定数量

水中的亚砷酸钠，吃饭时服用一汤匙；（３）必要时，特别是夜里

咳嗽时，服用一汤匙可待因和胶质镇静饮剂的合剂。过一星期他

再来看我。他为我规定的体操，要坚持做，但要严格限制；除了

消遣性的阅读外，禁止任何严肃的脑力工作。这样一来，事实上

我回伦敦的日期一点也早不了（反而要推迟一些）！因此一个人任

何时候都不应以过于美好的希望来安慰自己！

就写到这里吧，因为要到阿尔及尔买药去了。此外，你知道，

没有人比我更讨厌随便动感情的了；但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

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②——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

２４ ２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３月１日）

①

②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起皰硬膏，斑蝥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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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请告诉我在伦敦的女儿们①，让

他们给老尼克②写信，而不要等他先动笔。

彭普斯创造人的大事进展如何？请代我向她致衷心的问候。

请代我向海伦③，以及穆尔和肖莱马问好。

亲爱的老朋友，就写到这里吧。

你的 摩尔

附带说一句，斯蒂凡医生象我亲爱的唐金医生一样，总忘不

了……白兰地！

２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④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３月３日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收到了你２月２５日的来信和《每日新闻》的剪报（奥·

诺·⑤的悲喜剧式的英国国家的和爱情的秘密）。希望杜西最后会

不再以轻率态度对待自己的健康，并希望我的白鹦鹉⑥小劳拉跟

过去一样身体健壮，因为她进行大量的体育锻炼。我还没有收到

３４２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３月３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
注

奥里珈·阿列克谢也夫娜·诺维柯娃的笔名。——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德穆特。——编者注
卡·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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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任何回信。暴风雨——这里的神圣用语是Ｔｅｍｐêｔｅ——从

２月２６日起一直持续不断，尽管总是有不同的变化。

３月２日，我和所有住在一起的人一样，整天都被软禁在屋子

里；从清晨起，带有伦敦色彩的阴沉晦暗的天空就下起倾盆大雨；

但这一次却是头一回在一阵阵暴风中时而夹杂着雷电；到了下午

四点钟又是蔚蓝色的天空，再晚些则是非常美丽的月夜。气温整

天不断变化，时而下降，时而上升。在这期间，除了别的治疗方

法以外，我又开始了“文身”；第二天夜里，立即显著好转。今天

早晨，３月３日，头一件事就是“文身”；风没有吓住我，从九点

到将近十点一刻一直在有益健康的海洋空气中散步，这对我来说

是最愉快不过了；回来的时间恰好是在暴风再次到来之前。再过

几分钟就要叫我去吃早饭了，就利用这关键时刻把这封短信及时

奇出。

你的 摩尔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弗·恩格斯

４４ ２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３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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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
①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３日星期四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我的助理医生②刚刚（早饭后）把我胸部因昨天的涂擦而引起

的许多鼓得很大的水泡挑破，并作了其他处置；在这以后还需要

在床上躺一两个小时，我就在床上用明信片歪歪斜斜地写这封短

信，因为时间紧迫；问题是信差破例一早要从旅馆到阿尔及尔去，

以便把信件等送往那里的邮局（星期一、三没有往法国的邮班）。

自星期二（３月２１日）以来，除了必然的间歇外，又日夜都

有猛烈的暴风雨，雷鸣，偶而也有闪电，每逢晚上，尤其是深夜

都下大雨，而今天早晨也下了大雨。星期二的白天，在变得非常

灰暗的、阴森可怕的天空预示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首先使我感

到惊讶的是，在这次暴风雨中真正的非洲西洛可风所扮演的角色。

斯蒂凡医生昨天到这里来了；检查结果令人满意：病情好转；

还有胸部最下边一个地方以及背部的一个相应地方在发炎。下星

期（即大约下星期三或星期四）我的助理医生勿需再涂擦这两个

地方了；可见斯蒂凡是要把这专门留给自己来做。

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５４２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３日）

①

② 卡斯特拉兹医生。——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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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弗·恩格斯］

２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８—３１日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３月２８日。今天一清早就下起了讨厌的雨，——我就给杜西

写了一封短信。可是信刚刚发出，暴风雨就来了，这一次是头一

回来势那么凶猛：不仅狂风咆哮，大雨如注，雷声隆隆，而且还

夹杂着一个接一个的闪电。这样一直继续到深夜；和往常一样，气

温同时急剧下降。在近似半椭圆形的美丽的海湾里，海浪色调的

变化非常有趣：雪白的浪花拍打着海岸，由蔚蓝变成碧绿的海水

给浪花镶上了边。

３月２９日（星期三）。连绵不断的雨真讨厌，一阵阵呼啸的狂

风也同样讨厌；天气寒冷而且潮湿。

今天早饭（通常是在十一点一刻或十一点半开饭）前不久，斯

蒂凡医生抱着一个专门的目的来到我这里，他要把他所发现的背

部和胸部最下边的那两个地方“贡献”给“文身”之用，这两个

地方是他给自己留下的“攻击点”。和每次出诊一样，首先作仔细

的检查；左侧较大的那个部分有显著好转；我以前提到过的最下

边的那两个地方，目前听到的还是踏雪音，而不是赫尔姆霍茨的

乐调，这些地方只能逐步使之恢复正常（天气不好也影响更快地

６４ ２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８—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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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斯蒂凡今天第一次对我说，——显然因为他认为我的健康

已经大大恢复，可以无所顾忌地和我谈了，——在我到达阿尔及

尔时，旧病已经复发，而且病势极其严重。只有用斑蝥膏可以防

止渗出液。他说，病情的变化比他所预料到的要好。但在今后多

年之内，我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在我离开阿尔及尔时，他将给我

写一份诊断书，也可供我在伦敦的医生①参考。他说，象我这样大

年纪的人，一定不能让这种病反复发作。早饭后过了几个小时，我

所有被刺画过的皮肤感到非常难受，我觉得好象皮肤绷得很紧，简

直想要挣脱它；痛了整整一夜；搔痒是绝对禁止的。

３月３０日。早八点，我的助理医生、我的助手②来到我床前。

原来，由于不由自主的动作，水泡全弄破了；夜间发生了一场真

正的水灾，床单、绒毯、衬衣都湿了。可见，对“所攻击的”地

方“文身”起了应有的作用。我的殷勤的助理医生立即给我包扎

好，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和绒毯摩擦，而且可以保证以后吸水更顺

利。今天（３月３１日）早晨，卡斯特拉兹先生发现水终于出完了，

而且差不多完全结疤收口了。这样，我大概在一星期之内（从３月

２９日算起）可以进行第二次“文身”。那就更好。

３月３０日（昨天）。将近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天气变得暖和舒

适，所以我在走廊里散了散步；然后睡了一会，以补偿夜间的睡

眠不足，今天还要这样做，因为即使象３０日至３１日的那个夜间

那样，毫不觉得痛，但是由于严禁搔挠患处，夜间总是难以入睡。

今天（３月３１日）天气捉摸不定；不管怎样，暂时还没有下雨；

也许象昨天一样，快到中午的时候会比较“好”，这个时刻快到了。

７４２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８—３１日）

①

② 卡斯特拉兹。——编者注

唐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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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健康状况的报道，没有更多可补充的了；总的来说，一

切令人满意。

今天收到了小杜西的信。

顺便告诉你，不久前，她给我寄来一封随函附给你的信；写

信人的签名我认不出来，你定能认出。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现象：

这个克韦德林堡的律师是有他自己的世界观的！有一点我不明白：

这个人已把他打算要给我的他写的那本“书”寄到梅特兰公园①去

了呢，还是他先想得到我的确切地址，以便他的书能确有把握地

寄到？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杜西应该通知他书已收到，如果是后

一种情况，应该把我的“可靠”地址告诉他。

我亲爱的，你和家里的其他人一眼就会看出我在构词法、造

句、语法方面的错误；由于我还精神恍惚，我总是事后才能发现

它们。这就向你们表明，我距离“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

神”还差得很远。慢慢地进行治疗，大概以后总会见效。

吃早饭的铃刚刚打过，所以我得把这封短信准备好，让去阿

尔及尔的信差带走。

趁此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８４ ２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８—３１日）

① 即马克思在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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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①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４月４日星期二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你的明信片收到了；小劳拉３月２９日的信也来了。

衷心祝贺彭普斯。

总的说来，我的健康在好转；但天气和我开了玩笑。

３月３１日，星期五，白天费默来访——在此之前几小时我给

你发了一封信②；他顺便告诉了我一个阿尔及尔气象学家透露给

他的一个机密：下星期的前三天将有猛烈的西洛可风，接着将下

三、四天雨，然后真正的明媚的春天就会到来。谁不相信这一点，

谁就会犯错误。

然而星期六（４月１日）和星期一（４月３日）天气暖和（有

点“过于”闷），不过卷起了尘柱的风（这还不是西洛可风）把我

禁闭在我的走廊里；相反地，４月２日（星期天）早晨天气非常好，

因而吸引我散步达两小时之久。

昨夜狂风咆哮；今天早晨五点左右下雨，从八点开始没有雨

了，天空有云，风一阵阵地刮个不停。昨晚月光照耀下的港湾呈

现了一幅美妙的图画。对走廊前面的海景，我总是看不够。

９４２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４月４日）

①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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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问候肖利迈①和其他的人。

你的 摩尔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弗·恩格斯

２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４月②８日星期六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下午四点钟斯蒂凡医生给我作了检查。他十分满意，尽

管变化不定的天气往往引起新的感冒；他发现下边部位（胸左

侧）的渗出液几乎完全消失了；背部（左下部）一个地方还不见

效。昨天他通过用斑蝥火胶在皮肤上“文身”的办法专门对付了

这个地方，结果非常痛。由于这一次的“刺画”，整夜（４月７日

至８日）没有入睡，但是今天早晨，鼓起的水泡中的水分非常有

效地排除了。因此我相信，这块绊脚石现在很快就可以搬掉了。我

的助理医生卡斯特拉兹先生不得不给我弄了半个小时绿得象西瓜

一样的水泡；此后我得在床上躺到十一点半吃早饭的时候；因为

包扎好以后，残液还继续一滴一滴渗出；这时躺着最合适。

０５ ２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４月８日）

①

② 原稿为：“３月”。——编者注

肖利迈（Ｊｏｌｌｙｍｅｉｅｒ）是肖莱马的谑称，由英文单词列《ｊｏｌｌｙ》（“快乐的”，
“有醉意的”）和德国人的姓Ｍｅｉｅｒ（有“农夫”的意思）组成。——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不过斯蒂凡发现，由于天气不好，咳嗽有些厉害起来（但这

只是相对的，因为在这以前差不多已经没有了）；这个星期连着四

天我都可以利用早晨的时间去散步；从昨天中午开始，雨就下个

不停，夜间和今天白天下的是“倾盆大雨”；今天似乎打算在饭厅

里生点火，但是这里的壁炉，看来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这种目的，而

只是装样子用的。

早饭后，在中午两点钟的时候本来准备睡一下，以便多少补

偿一下昨夜的失眠，可是真见鬼，这个星期和下星期是法庭闭庭

期间。结果我的计划被待人非常亲切的费默法官打乱了，他直到

下午五点钟，即晚饭前不久才离开我这里。顺便说一下，费默在

谈话中还对我讲，在他任民事法官期间，采用（而且这是作为一

种“常规”）迫使阿拉伯人认罪的特殊刑讯方式；当然，这是“警

察”干的（就象英国人在印度所干的那样）；法官则装作对所有这

一切毫无所知。另一方面，据他说，假如有一伙阿拉伯人主要是

为抢劫而杀了人，后来真正的罪犯被查了出来，抓到了，判了罪

并且处死了，可是殖民主义者的受害的家庭对这样偿命也并不感

到满足。它要求再多“斩首”几个，至少要多杀半打无辜的阿拉

伯人。不过，这里的法国法官，即上诉法院，往往加以抵制，而

在某些地方单独办案的孤立的法官如果不暂时（他们的权力不能

比这更大了）把一打完全无罪的阿拉伯人以杀人或抢劫未遂等嫌

疑关进监狱，不提出起诉，那末在某种场合下他们自己的生命就

会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威胁。我们知道，欧洲殖民主义者不管是在

一个地方定居，或者是由于事务关系在“劣等种族”中暂时居住，

他们通常总是认为自己比漂亮的威廉一世更加神圣不可侵犯①。

１５２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４月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９页。——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而在对待“劣等种族”的那种无耻的傲慢自大和烧死活人祭摩洛

赫神般的残忍上，英国人和荷兰人要超过法国人。

彭普斯的家庭使命大有希望，而海德门的政治使命，相反地

应当认为大有问题。你的短信①使他懊丧，那是这个青年人自作自

受，何况他对我耍无赖是完全预计到我自己出于“宣传上的考

虑”不会公开损害他的名誉。４３他确实了解这一点。

跳康康舞的英雄博登施泰特和臭不可闻的美学代表人物弗里

德里希·费舍是威廉一世的贺雷西和味吉尔。４４

顺便说一下。你寄给我的《科伦日报》上刊载的那篇谈论斯

柯别列夫的文章非常有趣。

今天（星期六）这封短信不可能发出了，因为星期一、三、六

一般没有开往马赛的“邮船”；而每逢星期日轮船却破例在中午一

点从阿尔及尔起航，所以信件应该在早晨十一点以前（星期日）送

交邮局。阿尔及尔的“维多利亚”旅馆每逢星期日一清早就派信

差把信送走。其余几天是在阿尔及尔开往马赛的轮船出发之前即

下午五点半把信送走。

可是，我真希望这封短信明天就能送走，因为斯蒂凡医生最

近一次检查的结果特别良好。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２５ ２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４月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９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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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８日星期二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收到了你的信，小杜西的信以及“皇家的”①邮件。

我在最近给小劳拉写信②时曾预言，“两个最好的日子”将来

临；但是信还没写完，西洛可风（正式的天气预报和法国的其他

文件中用Ｓｉｒｏｃｃｏ这个字，有时写一个ｃ，有时写两个）就刮起来

了，它的呼啸声在我看来是预报的“强烈大气运动”的序曲。我

已向劳拉承认，我对这种东西已经厌倦了，说实在的，“对非洲已

经厌倦了”，我决定一旦斯蒂凡医生不再“需要我”，就立即离开

阿尔及尔。

从４月１４日（白天）到４月１７日——阵风，暴风雨，大雨，

太阳的酷热，冷一阵热一阵地不断（几乎时时）变化着。今天一

大清早天气非常好，但是现在，早晨十点钟，风又重新吹起了它

那令人极其厌烦的调子。——气象局在昨天的公报——不如说是

预报——中说，５月３—４日，特别是５月７—８日将有“强烈大气

运动”（再往后它目前看不出来）；而除此之外，还说在这个五月

３５２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８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９７—３０４页。——编者注

双关语：“皇家的”（《Ｋａｉｓｅｒｌｉｃｈｅｎ》）和“凯泽尔的”（《Ｋａｙｓｅｒｌｉｃｈｅｎ》）两
个形容词相似。恩格斯通过阿·凯泽尔银号给马克思寄钱。——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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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一星期将发生所谓“地震活动”（这种“地震活动”据说是由

于潜在的地震而周期性地发生的）。

１６日（星期天）斯蒂凡医生来了；他用叩诊检查后，说：“胸

膜炎”的痕迹（指“复发”）再也没有了；相反地，他说，他对支

气管的状况感到不如上次检查时那样满意（也是左侧）。尽管如此，

他还是用了很大的精力来给我“文身”（星期天即４月１６日午饭

后的全部时间和直到星期一清晨前的整整一夜，我感到非常难受，

真佩服他的精力！）——话又说回来，斯蒂凡医生完全同意我的看

法，支气管炎和这里的天气有密切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在阿尔

及尔继续呆下去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他认为，如果不发生什么料

想不到的情况，譬如说这里的天气显著好转，或者我的健康状况

恶化（这种可能性很小），那就可以让我带着诊断书于４月底离开。

所以，我可能乘坐来阿尔及尔时坐过的、船长还是那个马塞（一

个很漂亮的青年人）的那艘“赛义德号”，于５月２日回到马赛，

然后从那里前往卡恩、尼斯或门顿去寻求幸福。因此不要再从伦

敦给我寄任何信件或报纸，除非在收到这封信之后马上就投寄。如

果在这期间，上述决定有什么改变，我将立即从这里给你们写信。

恐怕在我以及卡斯特拉兹一家离开非洲的时候，“铁”就要来

到阿尔及尔了；现在大家都在准备逃跑。这封信内容贫乏，你要

原谅。由于费精力给我“文身”，４月１６至１７日夜间，我没有睡

着；４月１７到１８日没有任何疼痛，因为助理医生①昨天早晨七点

钟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但长新皮肤时感觉发痒，第二天夜里又弄

得我彻夜未眠。此外，因为今天一清早我就享受了清晨散步的快

４５ ２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８日）

① 卡斯特拉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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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而且达两小时之久），所以 üｗｂｅｇｒｉｙｐ〔您知道〕（不记得荷

兰人是怎么写的，反正是 üｂｅｇｒｅｉｐ〔您知道〕！——鬼知道，这个

《Ｂｅｇｒｉｆｆ》〔概念〕他们怎么用的这么多——这个声音我在扎耳特博

默耳４５从罗特豪斯牧师现在离了婚的妻子——后来我的表妹①嫁

给了他——的口中听到后，至今犹在耳边响着），总之，你知道，

我应该睡觉去，以补偿几个不眠之夜。在这个时候：睡吧，“你还

有什么要求呢！”②不过我必须先向你讲一讲法国当局对一个可怜

的强盗，一个可怜的阿拉伯人，不断犯罪的职业杀人犯进行的恶

毒戏谑。只是到最后，这个可怜的罪犯被“送去见上帝”——象

伦敦佬说的那样——的时刻，他才得知，不是被枪毙，而是被斩

首！这违反协议！这违背诺言！尽管有协议，他还是被斩首了。还

不仅如此。他的亲属们曾希望，就象过去法国人允许做的那样，把

头和身子拿回去，以便能把两者缝合起来，然后埋一个“全尸”。

可是办不到了！于是哀号，咒骂，发狂；而法国当局断然拒绝，而

且是第一次！当躯干进入天堂的时候，穆罕默德就会问：你把自

己的脑袋丢在那儿了？或者问：脑袋为什么失去了躯干？你不配

进天堂！你滚到基督狗那儿去吧！亲属们因此而痛哭流涕。

你的 老摩尔

在亲切交谈中斯蒂凡告诉我，他虽然完全不懂德文，但他是

德国人的后代——关于此事我以前没有打听过。他的父亲是从普

法尔茨（兰道）迁到阿尔及尔来的。

５５２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８日）

①

② 引自亨·海涅诗歌集《归乡集》。——编者注

安东尼达（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２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４月２８日星期五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收到了你的信和《科伦日报》。

我写这封短信只是想告诉你，５月２日（星期二），我将乘坐

来阿尔及尔的那艘“赛义德号”离开阿尔及尔，船长还是那个

“海军中尉马塞先生”。上星期三，我参观了由六艘装甲舰组成的

法国舰队；我当然是仔细观看了旗舰“柯尔培尔号”，舰上的一个

军士，一个漂亮的有学识的青年，把一切都详尽地给我看了并作

了表演。临别时他以真正的法兰西精神对我说：他讨厌这种无聊

的职业，他说希望尽快退伍。我和我的同伴（同住“维多利亚”旅

馆的三个房客）得到许可，在“公事”结束以后才能参观舰艇。我

们乘坐舢板，或者说是小船，荡来荡去，就这样，从那上面观看

了旗舰和其他五艘装甲舰的演习。明天白天在“柯尔培尔号”上

有“舞会”；我本来也可以通过费默得到一张请帖，但是没有时间

了。因为星期二（４月２５日）斯蒂凡作了最后的检查；用火胶

“文身”已作完了；复发的胸膜炎暂时完全消除了，尽管这样，明

天（星期六）下午三点我要到他那里去取他的诊断书，并且与他

告别。现在天气有时炎热，但实际上，整整一个星期（今天也是

这样）刮着飓风——狂舞着的西洛可风（夜间是不停的飓风，白

天往往是一阵阵凶猛的飓风）。这就是我的咳嗽至今没有减轻的原

６５ ２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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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以是从阿尔及利亚逃走的时候了。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老摩尔

顺便说一下，太阳迫使我去掉了预言家的胡须和“假发”，不

过（因为我的女儿们比较喜欢我过去的样子）我在把自己的头发

献给阿尔及尔理发师的祭坛之前去照了像。像片下个星期天（４月

３０日）取。我一定从马赛给你们寄几张去。你们会相信，考虑到

做了长达整整两个月之久的火胶刺画（我在用巴伐利亚的路德维

希的风格写４６），——而且我实际上没有一天完全安宁的日子

——我还是勉强作出了欢快的样子。

２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５月８日于蒙特卡罗“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在我（五月初）离开阿尔及尔４７以前两三个星期，气象台已预

告海上有暴风雨。果然，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天，不停地刮着猛烈

的西洛可风，同时天气酷热。不过，阵风，尘柱和突如其来的、虽

然有时是很快就过去了的气温下降，破坏了酷热的天气。这期间

我的支气管卡他加剧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由于海上有暴风

雨（５月４日至５日的夜里），船舱里也感觉到有穿堂风；我在大

雨中到达马赛（５月５日早晨），并且一直到尼斯雨都没停。我又

７５２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５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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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雨天（昨天）带到了蒙特卡罗；今天天气非常好。你看，我

和雨有不解之缘，因为在我到来之前，不论是尼斯，还是蒙特卡

罗都几个月没有下过雨。不过这次的雨只是捉弄了我一下；没有

什么严重影响，不象在阿尔及尔那样。

５日和６日我在尼斯逗留，很快就感到那里的风变化无常，根

本不能指望气温稳定。今天，在这里和我在同一旅馆下榻的一个

（在英特拉肯居住的）外科医生德拉肖博士肯定了我这个短时间的

经验。他利用假期旅行的机会，游览过尼斯及其近郊和里符耶腊

一些最著名的地方，同时他还有业务上的考虑：他想弄清楚什么

地方最适宜于推荐给患肺病、慢性支气管卡他等等的病人。他坚

决反对尼斯，主张蒙特卡罗，认为甚至比门顿还强。德拉肖博士

今天就要返回自己的祖国瑞士去。

你通过亲身的观察４８，或者通过书报和绘画，对于这里极为优

美的风景是很熟悉的。它的许多特色使我鲜明地回想起非洲的自

然景色。

至于“温暖干燥的空气”，那末，一般说来，这样的空气不久

之后到处都会有。太阳的黑子预示着辐射的强烈作用，所以法国

恐怕会有干旱。

为了做到心安理得，我明天去听听这里的一位德国医生库奈

曼的意见。我把斯蒂凡医生（只是从他的名片上我才知道了斯蒂

凡还是阿尔及尔医学院的代课教授）的诊断书带在身边，这就使

我不必多讲废话。——斯蒂凡医生刚一宣布胸膜炎已消失，我就

立即开始按他（斯蒂凡）的规定在胸部和背部（左侧）的最上面

的部位涂擦碘酊。从上船的时候起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再做这件

事，况且用自己的手在自己的背上做这件事很“费劲”，虽然德拉

８５ ２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５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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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医生建议我借助镜子试着做。走着瞧吧。无论如何我想先和库

奈曼医生谈谈。我打算尽可能多地在新鲜空气中走走。

在蒙特卡罗娱乐场的阅览室里，法国和意大利的一切报纸几

乎都有；德国报纸陈列的情况还不错，英国报纸很少。我从今天

的《小马赛人报》上知道了“卡文迪什勋爵和伯克先生被刺杀”４９。

这里的人们，譬如在“俄罗斯”旅馆中一起进餐的人们，对于娱

乐场赌博厅里的情况（轮盘赌桌和ｔｒｅｎｔｅ－ｅｔ－ｑｕａｒａｎｔｅ①赌桌上

的情况）倒是更感兴趣。特别使我开心的是一个大不列颠的后代，

他愁眉苦脸，怨天尤人，暴躁易怒，为什么？因为他绝对相信他

能“捞到”一些金币，结果却输掉了一些金币。他不懂得即使用

不列颠式的粗鲁也不能“制服”福图娜。

必须结束这封信了，因为这里的信件先得派人送到摩纳哥去

投寄。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２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０日于（摩纳哥）

蒙特卡罗“俄罗斯”旅馆

亲启

亲爱的弗雷德：

这里所写的东西不必给孩子们看，因为这会白白地使他们担

９５２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０日）

① “三十和四十”又名“红与黑”，是一种赌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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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受怕。不过我至少应该把自己最近的感受告诉某一个人。

在最近的一封信（我记不确切是直接给你的，还是给杜西或者

劳拉的）中我写过，会见库奈曼医生①之后将把详细情况告诉你。

会见是在５月８日进行的；他是亚尔萨斯人，有渊博的科学（医学）

知识；例如，还在收到你的信以前，他就把科赫博士关于杆菌的发

现告诉我了。他是一个很有实践经验的人，年龄不下于五十二至五

十四岁，因为１８４８年时他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作为政治家，

他把《时报》看作是适合自己气质的机关报；他说科学已经使他确

信，一切都只是“缓慢地”向前运动；不能有丝毫的革命急躁情绪

——否则此后它会迫使“后退”几乎同样远（譬如就象艾希特纳赫

的游行５０一样）；首要条件是教育群众和“非群众”等等。总之，在政

治方面他是一个共和主义的庸人；我在这里提到这一切，是为了说

明我为什么不和他谈论这个问题，而只限于谈论摩纳哥专制暴君

查理三世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政策。他认为我是１８４８年事件

的参与者，但是除了这个时期的以外，关于我后来的社会活动，我

丝毫没有让他知道。现在来谈本题吧。起先，他根据我通过他的女

仆转给他的名片（上面写着：博士）判断，我是医学博士，而我转交

给他的斯蒂凡医生以及我新结识的英特拉肯的医生②的名片，使

他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了，此外由于库奈曼想知道在伦敦谁给我看

过病等等，我把唐金医生的名片也交给了他，我说他是我的朋友雷

伊·朗凯斯特教授的朋友。随后我把斯蒂凡的诊断书给他看了。

这样，因为他认为我本身是医学博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

０６ ２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０日）

①

② 德拉肖。——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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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和他是同行，所以在对我进行了听诊和叩诊之后，他就把一切

和盘托出了。使我焦急的是胸膜炎又犯了，虽然不太严重，而且只

是在背部左侧的一个地方；支气管炎反而或多或少是慢性的！库奈

曼原想经过他上一两次斑蝥膏之后，就可把事情（胸膜炎）了结；但

是，５月９日（星期二）第一次上斑蝥膏，５月１３日（星期六）我第二

次去找库奈曼；他第二次开了斑蝥膏的处方；要到５月１６日（星期

二），等伤口收口之后才能上；５月１９日（星期五）我到他那儿去

了；进行了听诊和叩诊；他发现情况已好转，因为渗出液减少了；他

主张今后不必继续使用斑蝥膏了（因为这些医生怕病人忍受不了

每个星期都要重复的某种程度的痛苦和折磨），他说，现在我可以

只用碘酊（斯蒂凡开给我治支气管炎的处方）涂擦上边以及胸部和

背部左侧的下边就行了。我不同意这样做，如果渗出液还没有完全

消失，我宁肯再上一次斑蝥膏（５月２３日，星期二）；我从斯蒂凡医

生那儿听说，对于胸膜炎，碘酊只是一种疗效不大的、不可靠的药

物，用这种药物会把治疗时间拖长。库奈曼医生对于我决定英勇地

接受治疗，显然是更为高兴；我现在希望，５月２６日或２７日他会

告诉我，这回的第二次旧病复发（暂且）已告结束。

的确，在这一方面“命运”这次和过去一样，甚至几乎和缪尔纳

博士的悲剧５１中描写的一样，很不吉利。为什么库奈曼说我的支气

管炎是这样一种“慢性的”呢（而且我早就料到我会“听到”这种说

法的）？因为在整个里符耶腊，天气这样罕见地、反常地变坏了；不

过，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正常的，因为从一月份到五月初非常缺雨，

甚至几乎完全没有下过雨；过于好的温暖的气候不能不引起反作

用。我很简单地向他作了解释，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从阿尔及尔来到

这里的罪过；从５月４日起我随身把雨带到了马赛，而我现在呆的

１６２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０日）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这个地方的天气，在经过某种抵抗之后，也相应地变得有了我早已

熟悉的阿尔及尔“恶劣天气”的特点了。这需要很大的耐性，从我的

通信者方面来说，尤其是如此。老是重复类似的东西太枯燥了。多

么无益的、没有内容的、而又付出了昂贵代价的生涯！

明天我给杜西写信①，因为她的信已经搁在那儿很久很久没

有回了。今天行动不方便，因为我一弯腰，由于同内衣或衬衣磨

擦，上斑蝥膏以后长起来的新皮肤还在作痛。请注意：我给孩子

们写的是真的，但不是全部。何必使他们耽心呢？

你的 摩尔

当库奈曼医生第一次看病后拒绝收费时，他把我看作“医

生”同行的错觉消除了；他得知我是外行，因而应当“慷慨破

费”时，他变得迷人极了。

３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５月３０日 ［于蒙特卡罗］

亲爱的弗雷德：

自从５月２３日给我涂上斑蝥膏（在蒙特卡罗的第三次）以来，

到今天为止，我确实一直在和库奈曼医生见面，但只是为了“支气

管炎”。至于胸膜炎，今天已作了长时间的最后的诊察；渗出液“消

失了”；剩下的就是所谓的干性胸膜炎；液体一点儿也没有了，但还

２６ ３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５月３０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８—３１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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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象布料摩擦的沙沙声——如果为了通俗一点可以这样不正确地

形容的话。库奈曼认为，为了顺利地结束这件事，最好我今天再涂

一次斑蝥膏，然后到卡恩去呆几天，在这以后可以到巴黎去。

在他看来，我得胸膜炎只不过是非常偶然的，一般说来按我

这样强壮的、正常的体格，本来可以永远不得这种病；但是根据

同样的理由，在四十年以前我也可以得这种病——偶然嘛！由于

有复发的可能，要根除这种病比较困难。

因为我美丽的前胸后背全部暴露出在他的面前，他便叫我注

意：由于患胸膜炎，过去左侧比右侧扩大了；现在相反，左侧

（说的是患处）比右侧紧缩了，而这正是我治疗的结果。为了完全

根除胸膜炎的最后的残余，即所说的难忘的标记，建议晚些时候

到空气比较稀薄的山区去住一个时期。肺部必须通过这样一种锻

炼，即周围环境本身强迫它进行的锻炼才能重新得到“矫正”。我

当时很难听懂那些细节，因为他为了使我更能听懂（关于细节方

面的）法语起见，常常辅之以亚尔萨斯的德语，而有时辅之以某

些美国式的英语。不过斯蒂凡医生第一天就告诉我的一点是清楚

的，他说：您的胸腔还是原样子；因此如果形成的多余的组织压

缩了一侧肺所占的地方，那末这一侧肺就只好满足于较小的空间。

随着这个组织的消失，这一侧肺重新相应地扩张。我刚刚从库奈

曼处回来，现在将近下午六点，邮局就要停止（六点）今天的工

作了。由于今天夜里我要上最后一次斑蝥膏，明天根本谈不到写

信的问题；后天我应该休息，因此在６月２日或３日你们“未

必”（因为我还要收拾行装）能继续得到我的消息。

致衷心的问候。

老摩尔

３６３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５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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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６月５日于卡恩

亲爱的弗雷德：

５月３０日，在背上打了最后的（在蒙特卡罗）烙印；５月３１

日，继续施行的手术把我软禁在家里；６月３日，我从库奈曼处解

放出来，当天就离开了。他建议我无论如何要在卡恩逗留几天５２，

因为单是为了使手术后的伤口“干燥”，也必须这样做。

于是，我就在上流社会的懒汉或冒险家的这个巢穴里混了整

整一个月。这里，自然景色非常优美，而在其他方面，是个无聊

的地方；它是“宏伟的”，因为完全是由大旅馆构成。除了属于流

氓无产阶级的旅馆、咖啡馆等等的听差和仆役之外，这里没有任

何平民“群众”。这个老强盗窝，即摩纳哥，座落在凸出的山岩上

面，三面海湾环抱，它至少是个古老的中世纪意大利式的小城市；

另一方面，迅速发展起来的康达明，大部分建筑在摩纳哥“城”和

“赌博场”（即蒙特卡罗）之间的下面靠海的地方。确切地说，康

纳哥，这是“政治”，“国家”，“政府”；康达明，这是普通的“小

资产阶级”社会；而蒙特卡罗，这是“娱乐场所”，并且由于赌博

场的关系是整个三位一体的财政基地。值得注意的是，格里马耳

迪们本性难移；过去他们靠海上掠劫为生，比如，他们之中的一

４６ ３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６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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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①给洛兰佐·梅迪契写信说：他们的土地有限而且贫瘠；因此，

大自然本身就促使他们从事海上掠劫；洛兰佐一定会因此而宽宏

大量，保证每年给他们赠送“礼物”，因为他们未“敢”抢劫佛罗

伦萨的船只。这就是洛兰佐每年付给他们一点赡养费的原因。

在神圣同盟战胜拿破仑之后，达来朗为了消遣从流亡者中间

选中一个极坏的恶棍即过去摩纳哥的暴君②作为自己的伙

伴，—— 于是达来朗制造了一场恶作剧：让他，即“弗洛雷斯

坦”③的父亲“为了王朝正统原则”而“恢复王位”。这两个恢复王

位的人——在黑森—加塞尔恢复王位的人④和在摩纳哥恢复王位

的人５３——是值得写进普卢塔克的新版本⑤中去的一对。而且热那

亚人①（主要是靠抢劫钱财为生）和德国“族长”
③
是多么好的对比

啊。

我们的库奈曼医生仍然为一件事而暗自悲伤，他（库奈曼）已

经就职当了现在最显贵的（完全瞎了的）查理三世的御医，但由

于持有自由主义信念被辞退了，并且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了一个英

国人（皮克林医生）。在自然选择中，即在挑选小国的小暴君的御

医时，英国人占了上风，这当然是由于这个畜生的天性本身起了

保证作用！但最可恶的是：这个皮克林医生本人，在他由于自然

选择应召去当御医之前，在摩纳哥得了重病，库奈曼医生给他治

疗并且治好了他的病。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伤心的、非常不幸的

悲剧是很多的！

５６３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６月５日）

①

②

③

④

⑤ 普卢塔克《比较传记》。——编者注

威廉一世。——编者注
弗洛雷斯坦一世。——编者注
奥诺雷四世·格里马耳迪。——编者注
朗伯托·格里马耳迪。——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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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奇怪，这种热天气使我的由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不是好

转，而是恶化了。当然，得感冒的“借口”就更多了！但是，库

奈曼（而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他象通晓法国的医学文献

一样地通晓英国的、德国的医学文献，是肺病和胸腔科专家）不

同意你关于返回巴黎的意见。他说我不能进行这样一次在途中不

断停歇的旅行。说现在的天气不仅白天炎热，而且晚上也温暖；现

在得感冒的主要危险是在火车站上；我在旅途中停歇得越多，复

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在卡恩必须带两瓶好的波尔多陈酒，

供旅行时饮用。跟斯蒂凡医生一样，他的论据是：无论是医治胸

膜炎，还是医治支气管炎等，都应把胃看作基础；应当吃得好而

多；甚至要强迫自己“习惯于”这样做；要“喝”“好酒”，如果

不能多走路、爬山等，可以经常乘车等去散心；要尽量少思索等

等。

于是，遵照这个“教导”，我正走在定会成为“白痴”的道路

上，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有摆脱支气管卡他。

老加里波第因得支气管炎而“永生了”５４，这对我是一种慰藉。

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因为什么而“去见上帝”，完全是无关紧

要的。

我从５月３日来到这里，今晚离开。在尼斯，以及这次在卡

恩都例外地有大风（虽然是暖和的）和尘柱。连大自然也具有某

种小市民的幽默（例如，早在旧约里就说用尘土喂蛇，就象幽默

地预示达尔文说蚯蚓以尘土为食物一样５５）。且看里符耶腊所有地

方报刊上流传的这样一个自然界的笑话：５月２４日有一场可怕的

大雷雨，特别是在门顿；雷电劈了紧靠车站（门顿）的一个地方，

并且把在它附近行走的一个市民脚上的一只鞋底劈落了，而那个

６６ ３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６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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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其他地方却安然无恙。

热情问候你们大家。

老摩尔

我要过几天之后才把我来到巴黎的消息告诉朋友们。我还必

须尽量少和“人们交往”５６。我感到杜尔朗医生是一个出色的咨询

医生。

３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
①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６月９日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１１号

亲爱的弗雷德：

你知道，就象假释犯一样，每到一个新地方５７，我都必须到最

近的医生那里去报到。所以，昨天去杜尔朗医生处进行了检查。健

康情况和离开蒙特卡罗时一模一样。对于支气管炎，我将试用恩

吉安的硫矿泉水治疗几个星期，从阿尔让台到恩吉安坐车要十五

分钟左右。如果硫矿泉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那杜尔朗医生就想

让我到比利牛斯山区（科特雷）去。（库奈曼医生也向我讲过同样

的意见，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已开始给我吃硫磺片。）恩吉安的

一位专家②是杜尔朗的密友，杜尔朗将为我写一封介绍信给他。总

７６３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６月９日）

①

② 弗纪埃医生。——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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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杜尔朗医生认为，我的健康状况和体力同离开的时候已大不

一样；在经过两次复发并且用过十四次斑蝥膏之后，我的健康状

况还这样好，连他也感到惊讶。

问候你们大家。

老摩尔

龙格每天晚上给我带来他完全用不着的《旗帜报》。我还没有

给加斯科尼人①写信。咳嗽迫使我谢绝朋友的访问。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先

生

３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②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５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我本以为能把大约自上星期以来的进展情况告诉你的。但是

我刚一来到，更确切地说是在我来到后的第二天，气温就降低了。

这样一来，就如杜尔朗医生和他的朋友恩吉安的医生③说的那样，

天气目前还不允许我开始用硫矿泉水进行治疗。按我过去的状况，

８６ ３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弗纪埃。——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拉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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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烟的幸福时期，这种天气对我来说可真是好极了！尽管天空

相当经常地被云遮盖着，不时下雨，刮风，与其说象夏天，不如

说象深秋，然而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这仍然是很舒服的天气！

昨天——在我给圣保罗，加斯科尼人①写了信以后，——他

来看了我。我见到他，很高兴。在得到我进一步的指示以前，他

将按照我的意见对我来到此地一事保守秘密。

我睡得早，起得晚，同孩子们和小燕妮②一起度过白天的大部

分时间，到目前为止一直尽量利用每个有利的时刻进行短时间的

散步。我在这里感到自己比在阿尔及尔，蒙特卡罗或卡恩的任何

时候都好。而且这里的天气看来也将好转。我第一次去恩吉安之

后马上给你写信。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小杜西作为目击者写了一个关于海德公园群众大会的很有意

思的报道。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弗·恩格斯

９６３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５日）

①

② 燕妮·龙格和她的孩子们：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拉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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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２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你的信到来时离邮局下班总共只有几分钟了，邮局关门早得

要命，因此只能写几行。

直到今天才能把进展情况告诉你，因为从星期天到昨天都是

雨天，我的硫磺治疗曾经中断，到今天才恢复。科特雷现在冷得要

死，而且那里的治疗季节一般要到七月中旬才开始。因此恩吉安这

里正是时候，虽然天气至今还不适于不间断地利用水疗院。也许其

他的人可以不太在乎，但有“余迹”的人就不得不小心谨慎。杜尔朗

医生说，全部困难在于要避免能引起胸膜炎复发的各种情况。

让纽约的先生们自己“翻印”自己负责好了，只是要他们别

任意增补。５８

星期天我们等海伦①来。

因为我还必须避免作任何长时间的谈话，所以，让拉甫罗夫

知道我在此地，目前还为时过早。他恰恰是一个能够使我整整聊

上几个小时的人。

问候小燕妮②。

你的 卡·马·

０７ ３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２日）

①

② 原稿如此，但马克思显然是指杜西。——编者注

德穆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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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
①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４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收到挂号信；今天在巴黎取了钱。由于天气的种种变化，

我的胯股附近得了肌风湿；加上其他种种原因，结果２２日到２３日

的那个夜间由于剧痛未能入睡；第二天一天没有吃东西（昨天仍

然在恩吉安作了硫磺吸入疗法）；杜尔朗晚上来了，用涂擦鸦片的

办法给我治好了；这样一来，这次事故就消除了，只剩下一点肌

风湿的轻微的症状。

至于恩吉安，那末第一个应当回答的问题——因为这要看各

人的情况——是这里的硫矿泉水作用够不够大？无论如何，莱茵

哈特在这里治好了自己的支气管炎，更早一些时候龙格也是如此。

龙格在他结婚前好久好久的时候，还去过科特雷。科特雷海拔约

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米。如果我用不着为了支气管卡他到那里去，

我将非常高兴；不管怎样，在目前还谈不上去科特雷。海伦②将到

圣拉查尔站下车，龙格去那里接她。

祝好。

摩尔

１７３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４日）

①

② 德穆特。——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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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弗·恩格斯先生］

３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①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７月４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夏季是从７月１日（或者更确切些说，只是从７月２日）才

真正开始的。到目前为止我已洗了两次带淋浴的硫矿泉水浴，明

天洗第三次。从来还没有尝试过比用水龙带满身浇水（换个说法

就是淋浴）更美妙的事了。从浴池出来站在一种木板搭的台子上，

而且处于“天然”状态，然后管浴疗的人，象音乐家使用他的乐

器一样，使用水龙带（大小和消防水龙带差不多），一面指挥身体

的动作，一面在一百八十秒钟（即三分钟）之内忽弱忽强地轮流

扫射身体的各个部位（头部，大脑区除外），一直到腿和脚都包括

在内，并且不断地逐渐增加喷水量。

你看得出，一个人在这里为什么会不想写信：早晨八点半我要

到达火车站（也就是说这正是去恩吉安的开车时间）；近中午时回

到阿尔让台；接着马上吃早饭，之后觉得非常需要休息，因为各种

形态的硫磺使人疲劳；然后在户外散步等等。硫磺蒸汽使吸入治疗

室内昏暗不清；在这里要呆三十至四十分钟；每五分钟在一个特定

２７ ３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７月４日）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没有署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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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桌旁（从一个带开关的锌管中），吸入以特殊方法喷射出来的含

有硫磺的蒸汽；每个人从头到脚都用橡皮裹住；吸完之后大家一个

接一个地围着桌子行军，这是但丁《地狱》中的无罪的场面①。

问候肖莱马。我有一张我在阿尔及尔照的像片要给他。

拉法格自认为是这里的伟大的预言家。对他来说巴黎是世界

上唯一值得人生活的地方。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弗·恩格斯先生

３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８月３日星期四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１１号

亲爱的弗雷德：

难以写信的原因如下：早晨七点半开始洗脸，穿衣，喝晨咖

啡等；八点半坐车去恩吉安，多半要到中午才回来，然后在阿尔

让台同家里人一起吃早饭；中午两点到四点休息，然后散步，和

孩子们玩，所以听和看（特别是思维）的能力，丧失得比黑格尔

本人在《现象学》②中还厉害；最后，晚上八点吃晚饭，一天的活

动就这样结束了，哪里还有写信的时间呢？

小杜西帮助小燕妮做很多很多的事，很难说她在这里是休息；

３７３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３日）

①

②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编者注

指但丁《神曲》中对地狱的描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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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西对孩子们和可怜的小燕妮①非常好，她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

表现出了在伦敦没有发挥出来的特长。

杜西和劳拉还没有见面，她们也未必急于见面。出于礼貌，她

们还是应当在我这儿哪怕是见一次。

现在首先谈谈健康情况。我的治疗是６月１７日开始的。天气

至今不大象（法国）平常的夏天，以致恩吉安六月开始的疗养季

节，对于有水疗院的疗养区来说，被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

此这里的人们希望八月和九月会“好一些”。气温不断变化，天空

经常布满着云，预示着尤其在中午以前有雨和暴风雨，风很大，空

气充满着水蒸汽，因此总是闷热——就象是伦敦的“闷热”状态。

法国人好不容易摆脱了和英国的联盟；英国的气候（我指的只是

伦敦的气候）似乎反而越来越加入这里即巴黎及其近郊的国籍了。

至少今年是如此。当然，间或也有一些天或一天中的某些时候天

气是很好的。在这种条件下我在治疗过程中不得不与“一些愉快

的障碍”作斗争。大概琳蘅记得，有一天弗纪埃医生给作了检查，

几个小时之后杜尔朗医生又给作了检查，两次检查都得出了同样

的结果：嘶哑声已消失，同时“支气管”卡他也已消除。关于

“这类情况”我没有告诉过你，因为我预感到这种支气管卡他还绝

没有嘶哑地发出它的最后一音。事实上，当天气突然变坏时又听

到了嘶哑声。咳嗽并没有“消失”（的确减轻了好多），这我知道；

但在咳嗽性质发生变化之后，可能还留下一点儿咳嗽。

本星期一（７月３１日）弗纪埃医生在听诊时发现还有嘶哑声，

虽然减弱了些；他说，天气恰巧对于这类病特别不利。病人平均

只能进行三个星期的硫矿泉水治疗；实际上很多人无法长期忍受

４７ ３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３日）

① 燕妮·龙格和她的孩子们：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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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治疗而不得热病，等等。根据我的总的来说算是强壮的体格，

他认为，——因为咳嗽还使我得不到安静，特别是每天早晨——

最好把治疗延长到八月中旬，继续作吸入疗法，沐浴，淋浴以及

喝硫矿泉水；若是超过这个期限那就不适宜了。当然，我完全听

从医生们的劝告。的确，另一方面，要实现去恩格丁５９的计划显然

会太晚了；弗纪埃和杜尔朗都担心，这样我可能要冒气温变化不

定的危险，尤其是在我这种状况下，没有特殊的必要不应这样做。

我希望你无论如何到这里来几天（拉法格一家很容易在巴黎

给你找到住处），这不仅是为了我可以和你讨论今后怎么办，特别

是你知道，在用过所有这些可恶的斑蝥膏之后，我是多么渴望再

见到你！何况是在我几次濒于死亡之后！

小劳拉给我写信说，杰维尔将于８月２日晚坐车到他的故乡

塔布城去。但因我表示想要见见他，梅萨提议８月２日在他家里安

排一顿早饭，我可以趁此机会同拉法格一家，以及杰维尔和盖得见

面。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这类邀请。（由于热闹的谈话或者闲聊，事

后我至今仍然感到疲劳。）事情经过良好。我觉得《公民报》的人就

埃及事件６０等所举行的一些公开集会是成功的；至于他们报纸的

成绩，那末，相反地，还不能令人满意。顺便提提，且不说那些所谓

的社会主义报纸，相当多的最有影响的一部分巴黎报刊，也比伦敦

报刊要独立自主得多。尽管有大多数职业政客的压力，尽管有在甘

必大直接领导下共同行动的《法兰西共和国报》、《时报》和《政治和

文学辩论日报》的密谋，另外，尽管金融巨头（路特希尔德等）——

同英国人一起对埃及进行十字军远征，对他们有直接利害关系

——企图实行收买，巴黎报刊还是戳穿了想同英国或同四国同

盟６１一起去进行干涉的一切阴谋（甚至弗雷西纳的伪装起来的阴

５７３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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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如果没有这些报刊，克列孟梭就不可能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在

伦敦哪里有“独立自主的”报刊的一点点影子呢？

我确实不记得，洛里亚的伟大著作①
放在我的藏书中的什么

地方；而且我认为，它不值得你花工夫去寻找。你知道，读了这

部“著作”以后（或者更确切地说，读了这本书的前半部，因为

我没有耐心再读下去，后半部只是翻了一下，看了看洛里亚先生

怎样幻想用恰当的方式来建立他的标准理想——小土地所有制即

小农所有制），洛里亚在私人场合对我的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和

在公开场合的“优越”腔调，以及为了便于反驳而对我的观点所

作的某种歪曲——所有这些都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高兴。但是，尽

管按最初的印象我不想和他发生任何关系，我还是比较密切地注

意了他，因为他显示出有才能，因为他啃了很多书本；因为他，这

个可怜的家伙，给我写了很多关于他渴望求知的信；因为他还很

年轻，而他那绝非青年人的，而是自作聪明的古旧的倾向，看来，

部分地要由意大利的条件来解释，部分要由他所受的教育来解释；

最后，因为他在当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掌握、而有时还不

无成效地掌握了他在《资本论》中找到的研究方法。使我感到

“好玩”和高兴的是，他为在自己的《土地所有制》①中证明《资本

论》已经过时而洋洋自得。虽然如此，我过去只是对这个青年人

的“性格”有怀疑。

但是，当我读完了这两本小册子②，在杜西来到这里两天以

后，我就向她说出了自己最后的、明确的并且是非常肯定的判决，

６７ ３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３日）

①

② 大概是指阿·洛里亚的小册子《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和《人口规律
和社会制度》。——编者注

阿·洛里亚《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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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用语，——你猜怎么样？——就是小杜西也惊讶地发现，竟

和我给她看了的你７月３１日来信的用语一字不差地完全相同！所

以，我们——你和我——不仅得出了完全一模一样的结论，而且

对这一结论用了完全相同的表达方式！在这种条件下，今后对待

他可以只限于采取讽刺性的防御，而不以任何其他的方式作出反

应！他比小考茨基要坏许多倍，后者至少有些善良的愿望。

顺便说一下希尔施，如果他确实曾和梅林一起行动６２，那末党

永远也不会原谅他这一点。如果我能见到他，那末一定直接叫他

回答。但是，对于有关我的情况的争论，最好保持沉默。否则，工

人们会怎么想呢——似乎我只是装病并且很不必要地浪费了这么

多的时间和金钱！

拉法格一家下星期将搬到他们那所真正的住宅去，住宅很好，

而按这里的房租讲，据说是很便宜的。再见，老朋友。并向琳蘅

问好。

你的 摩尔

３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８月１０日星期四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下星期二我将从弗纪埃医生处得知，我应最后同恩吉安告别

呢，还是仍需继续治疗一些日子。

很遗憾，我不得不通知你，如果我（和劳拉一起）要离开这

７７３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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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到瑞士去（有人建议我去斐维或类似的地方），在动身之前我还

需要添补一些钱。首先，我偶然发现房东坚持要燕妮（这里人们

是不开玩笑的）交付三个月的房租，今天我不得不花了很大的力

气去弄钱来解决这件事。

此外，我希望琼尼和杜西一起到伦敦去（只有一个人反

对，——就是龙格，他根本不关心这样做是否会减轻小燕妮的负

担，以及这是否会对琼尼有好处）；到那时我还要给杜西一些钱，

让她在英国带着小男孩到海滨去住两个星期。龙格先生不让琼尼

到我们这里呆半年的主要借口是：为了身体健康，琼尼需要诺曼

底的海洋空气，因此龙格打算把他送到住在卡昂的老龙格夫人那

里去。

事实上琼尼在这里变野了：在法国居住期间，他连在读书写

字等方面已经学到的那一点点东西也忘记了；由于生活无聊（即

由于［无］①事可做），他变得不听话了，给小燕妮增加的麻烦比其

他三个孩子②更大。龙格先生对这个孩子“什么”也不管，他的

“爱”就表现在他为了每天能见到他几分钟而不愿让他离去，因为

龙格在阿尔让台午饭前多半是躺在床上，下午五点又要到巴黎去。

由于小燕妮面临的情况③，龙格以后根本无法管住琼尼这个

孩子。杜西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者，她会把他引上正路。因此龙

格至少失去了下面的“借口”，这孩子不能去英国（在那里杜西同

样会把他送到学校去），因为他必须“去海滨”。他应当“去海

滨”，不过是在英国。

８７ ３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分娩。——编者注

燕妮·龙格的年岁较小的孩子：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手稿照片上此处有插入号，但无插入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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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开支以外，在给医生①付了钱和购买了

各种必需品之后，我剩下的钱就不够支付从这里去瑞士的旅费了。

这样压榨你，我感到很不好受，但是如果不直接回伦敦的话，没

有这笔钱是不行的。

祝好。

摩尔

据法国各报，即巴黎各报，首先是《时报》报道，李卜克内

西即将去巴黎，目的是“和德国的工人建立联系并看望从阿尔及

尔回来以后住在阿尔让台的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我认为这

样的简讯６３散发着“警察的”气味，甚至对李卜克内西来说也太轻

率了。如果他还能在这里见到我，我就要对他完全坦率地指出他

的“轻率举动”（全都出于他喜欢妄自尊大）。

３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０日于大雅默斯市６４

哥伦比亚坊１０号

亲爱的摩尔：

钱来了，我今天立即去银行定购了一张一千二百法郎的支票。

可望于星期二收到它。

９７３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０日）

① 弗纪埃。——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上星期二医生大检查的情况如何？①至今还没得到任何消息。

如果支票兑现有困难，那就干脆把它寄回，我再改用汇票给

你寄到巴黎去。寄支票这种事只是一种万不得已的办法。

彭普斯和婴儿②都很愉快，小家伙已经有两个牙了。肖莱马过

一个星期以后要到德国去。开饭了，只好就此搁笔。

你的 弗·恩·

４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

大雅 默 斯

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１日星期一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１１号

亲爱的弗雷德：

“变成现银”③是在前天实现的。

从上星期一开始，整个一周天气特别坏；下雨（有时寒冷），有

暴风，闷热；主要是潮湿，然而巴黎当局却“正式”通知“缺水”。这里

的官僚甚至在发生圣经里面讲的那种大洪水的时候，也能制造出

饮用、洗涤、家庭和工业等等用水“正式缺水”这种事来。

昨天我最后一次去恩吉安的吸入治疗室，进行了沐浴和淋浴，

在临别的时候，弗纪埃医生就地给作了检查，结果如下：

（１）支气管的嘶哑声大大减少了，要不是可恶的天气，也许

０８ ４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戏指收到了恩格斯寄来的钱。——编者注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见本卷第７７页和下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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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完全消失了；

（２）胸膜炎的摩擦声依然如故；这是早已预言过的难治之症。

在最好的情况下——而这种情况绝不是常见的——，这种胸膜炎

留下的纪念也要保存若干年。让我到日内瓦湖去——到目前为止，

那里传来的天气预报是很好的——，因为两位医生①都认为，支气

管卡他的最后遗迹可能会在那里自行“消失”。走着瞧吧。对于呼

吸山地空气以进行肺部锻炼来说，季节太晚了，首先应该避开寒

冷。

按医嘱这一次只能在白天去瑞士，所以我得在第戎过夜，第

二天才能慢慢腾腾地向目的地前进。希望根除任何引起“复发”的

因素。

小杜西已经在上星期三带着琼尼走了；我们收到了她的来信；

一切顺利。她打算８月１９日（星期六）和琼尼一起到伊斯特勃恩

去。因为从她的教育目的着眼，首先必须使这孩子一开始就绝对

处于她的监督之下，所以杜西选择了这个滨海的小城市，在那里

他找不到任何“朋友”。

遗憾的是小燕妮常闹小病。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她

得不到任何安静和休息。

劳拉身体很好；明天她和我一起走。

利沙加勒同布鲁斯一伙的争吵６５产生了一个良好的结果，即

后者不再拥有任何一家日报了。外交家马隆在这件事情当中对布

鲁斯采取中立态度，因为他（马隆）不敢与《不妥协派报》总编

辑罗什弗尔相逆，冒昧地在该报对布鲁斯之流表示同情（马隆也

１８４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１日）

① 杜尔朗和弗纪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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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敢于”这样做）。

盖得和他那一派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

衷心问候肖利迈和彭普斯。

祝好。

摩尔

龙格先生以其习惯的待人接物的态度，要带鲁瓦到我这里吃

饭；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为此找到适当的日子，却选择了今

天，而今天我需要收拾行李等等，此外我得去和杜尔朗医生告别，

最后还想和小燕妮单独在一块呆一会儿。

４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大雅 默 斯

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４日于洛桑北方旅馆

亲爱的 ［弗雷德］：

昨天从第戎到洛桑６６途中一直下雨，天气较冷。晚九点在雨中

到达洛桑。我向茶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里是什么时候开始

下雨的？回答是：才下了两天（也就是我从巴黎动身的那天起）。

真有意思！

我们打算今天到斐维、蒙特勒等地去看看，以便选择住处。信

暂时寄到洛桑，留邮局待领。还希望能及时得到若干后备“弹

药”，以便随时应付各方面的用途。收信人写沙尔·马克思博士，

不要写卡尔·马克思。

２８ ４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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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格到我动身的那天为止还是那个老样子。我前两次在阿尔

让台逗留时６７，龙格一直答应《资本论》的译者鲁瓦这个可怜鬼同

我会面；每次龙格都没有找到适当的时间。而这一次，龙格又纠

缠着要我同鲁瓦会面，我就让他安排在最近一个月之内。结果怎

样呢！恰好在我要动身的那一天——当时我要收拾行李，要去和

杜尔朗医生告别，还有很多话要和小燕妮谈——，龙格没有预先

通知我，就跑到巴黎把鲁瓦弄来，把他带到阿尔让台吃饭（在中

午一点钟）。这一天刮着寒冷的东北风，我同可怜的鲁瓦在花园里

进行了推托不了的谈话，结果我得了感冒。这要感谢龙格！

顺便说一下。一个在巴黎为德国许多资产阶级报纸效劳的德

国记者写信给我，极其阿谀奉承地向我表示敬意。他认为凭良心

应该告诉我，他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也不是这派报纸的记

者；但是，他说德国“社会”各界对官方关于我的健康状况的报

道感到不安；因此他请求到阿尔让台访问我，如此等等。

当然，我没有答复这个阿谀奉承的下流文人。

问候你们大家。

摩尔

等咳嗽再次好转，我一定到日内瓦拜访老贝克尔和符卢勃列

夫斯基。

３８４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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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洛 桑

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５日于大雅默斯市

哥伦比亚坊１０号

亲爱的摩尔：

电报刚刚收到，匆匆写这封短信谈几件事。星期三①晚上接到

了你的信②，但就在那一天，在接到来信之前我已把从阿·凯泽尔

银号那里拿到的、开给巴黎希尔施长子的一千二百法郎凭票即付

支票给你寄往阿尔让台。第二天我就写信给燕妮，告诉她信里装

有什么，并请她仔细办好一切。从那里取款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们在这里还要呆两个星期，在这里，大家的健康有很大的

增进，只有肖利迈在天气不好的时候，风湿病间或发作。他星期

一要到德国去，我将同他一起去伦敦；打算把杜西和琼尼带回来。

希望你那里的天气比我们这里最近四天的天气要好些，但又

能有海洋空气对我们所起的那种作用。小家伙③的食欲增长得惊

人，体重显著增加。

大家衷心问候你和劳拉。

你的 弗·恩·

对德·巴普用手枪射击杜韦尔惹６８一事你作何感想？啊，绿眼

４８ ４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５日）

①

②

③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见本卷第８０—８２页。——编者注
原稿为：“星期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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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妖魔！①

４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洛 桑

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６日于大雅默斯市

哥伦比亚坊１０号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收到你②和劳拉从洛桑寄来的两封信，现在我利用

房中暂时出现的安静时刻给你写信。这一次天气不好，不是你而

是《纽约先驱报》预报的低气压区造成的。如果杜西可以把以前

这里下雨的原因归咎于你在巴黎时离我们太近，那末现在我们必

须指出，最近天气变得潮湿起来是恰恰发生在你远离我们这里的

时候，而且星期三晚上，我们这里和你们洛桑一样，也是大雨倾

盆。今天早晨仍然是一阵接一阵的大雨，而预报所说的以后会有

的好天气还不知何时到来。

龙格这样不懂事，真见鬼！在寒冷的东北风中偏偏在花园里

接待鲁瓦，难道这是绝对必要的吗？

埃及的战争６９开始很顺利。《科伦日报》直截了当地断言，英

国人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就把亚历山大里亚炮台打哑了，其余五小

时继续进行炮轰完全是为了摧毁城市。——迅速占领运河业已顺

利地实现了，不过我刚一得悉，沃尔斯利在放人登上战舰的时候

５８４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６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８２—８３页。——编者注

莎士比亚《奥赛罗》第三幕第三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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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故意大肆张扬说，目的是去炮轰阿布基尔，当时我就对一切都

明白了，我就能向肖莱马说出与现在所执行的完全相符的全部作

战计划。后来我从过期的几号《科伦日报》上得知，经伊斯美利

亚向开罗进军的计划早在十天到十二天以前全伦敦就都知道了。

机密保守得多好啊！这个计划本身是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作出的最

合理的一个。不过不可能很快付诸实现。固然，狡猾的英国人运

去了野炮，但是既无马匹也无骡子驮运。目前正在南欧和非洲购

买骡子。在一个平坦的没有森林的国家进行侦察，系留汽球是不

可缺少的，原来拒绝使用这种气球，现在却在追运。在亚历山大

里亚近郊埃及人的筑垒阵地前面加强了侦察，但这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谁也不会那么蠢，会把自己的兵力展开在筑垒阵地前面。沙

福依尔附近的英勇事迹非常可笑——五个小时的战斗，两个英国

人负伤！沃尔斯利已有三万人，目前正在要求调遣他的第三师，但

这个师还只是在动员中。而当这个师到达的时候，在他占领亚历

山大里亚和开罗之后，也未必有足够的军队去肃清三角洲和占领

沿岸各城市。如果阿拉比很聪明，避免任何决战，向中埃及和上

埃及撤退的话，事情就会大大拖延下去。且还不说，在尼罗河稍

微提前涨水的情况下，掘穿大堤就可以使英国人的一切全都付之

东流。不过越来越有可能，事情的最终解决不会是通过军事行动，

而是通过幕后的外交把戏。

有一件颇为不错的小事：担任不列颠协会主席的卡·威·西

门子揭露了官僚主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７０在英国，米制同旧

制一起合法使用已经多年。人们还是很想从巴黎订购米原器和公

斤原器的精确复制品。但是如果有人希望从有关机关获得这些单

位的精确的、经过检验的复制品，那末该机关就会回答说：议会

６８ ４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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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条例并没有授权它也没有责成它办理这件事。但是如果你

作生意时使用的不是该机关所许可的米和公斤，那末这就是欺诈

和犯罪。于是，这个小小的“很有道理的”疏忽就把整个条例一

笔勾销了，结果是，算了吧，一切照旧。顺便谈谈，正如西门子

所断言的，从大陆上普遍采用米制时起，保留旧制对英国工业非

常有害；许多机器之类据说现在已不能出口，因为它们适合于另

一种量度，而不适合于米和公斤。

但愿你的咳嗽逐渐痊愈，并且终于等到较好的天气。你旅行

时在轮船上要多加小心。晚间水上常常寒冷多雾。在明年春天以

前，看来，你还需要多加保重，然后你的支气管炎将最终根除；此

后到高山疗养区进行一些肺部锻炼，到那时我们就渡过难关了。

窝州有一种上好的伊服尔酒，很值得推荐，尤其是陈的。还

有一种纽沙特尔红酒，叫科塔伊酒，这种酒有些起泡沫；泡沫在

酒杯中构成一种星状，这种酒也相当好。最后，维尔特林（瓦尔

特林纳）酒是瑞士最好的一种酒。此外，我住在那里的时候７１，普

提布尔格酒、马康酒和波若列酒都非常好，而且不贵。你大胆地

饮这些酒吧，如果漂泊不定的生活终于使你感到厌倦了，你就想

一想，这毕竟是能够使你恢复过去精力的唯一办法；这种精力可

以暂时保养一下，但有朝一日它对我们是大有用处的。如果你见

到贝克尔和符卢勃列夫斯基，请代为问候。

全体“伙伴”衷心问候你和劳拉，我下一次就给她写信。

你的 弗·恩·

７８４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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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①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９月４日于斐维市勒芒湖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劳拉将详细写信告诉你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事件，或者确切些

说，并非没有的事件，因为我们住在这里７２就象生活在乐土中一

样。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沿湖游览了一番。

８月３１日我收到了小燕妮的信，附有你的信和一张支票；我

已将支票交给这里的任顿银号，以便在巴黎兑取。

８月３１日、９月１、２、３日天气非常好（昨天太热）。今天有

暴风并下雨；但愿这场雨不会变得连绵不断。奇怪的是，我仍然

老是咳嗽，看来我是斐维唯一咳嗽的人，至少我没有遇到第二个。

不过我的一般状况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我和劳拉一起爬上了这里

的葡萄园高地，以及蒙特勒的更高的葡萄园，一点也没有感到呼

吸困难。

巴黎市参议会议长桑让先生曾到我们旅馆里访问过我；他是

我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期间在伦敦认识的流亡者之一。他送给我一份曾

被派往罗马参加颂扬加里波第活动７３的代表团（桑让本人也是其

中的一个成员）向巴黎市参议会所作的正式报告；报告主要是颂

扬“桑让”自己，因为他总是代表其他法国代表发言。他还把一

８８ ４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９月４日）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没有署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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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论》拿给我看，这册书似乎是他到离此不远的森林中幽

居时给他作伴的。

英国人在埃及６０迄今还没有获得象沃尔斯利所“预告过”的那

种十分迅速的成功。

昨天我从《日内瓦报》附刊上看到，微耳和先生再次论证，他

远远超过达尔文，他实际上是唯一有学问的科学家，正因为如此，

他“蔑视”有机化学。７４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弗·恩格斯先生

４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斐 维

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明信片①和劳拉的信都收到了。使我高兴的是，终于有了好天

气，但愿这种天气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星期六回到这里；杜西、琼

尼和我们一起在雅默斯度过了一个星期。

对桑让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一直在想，这个雍容大度的好心

肠的人可能会担负什么使命呢，最后终于在报纸上看到：市参议

会议长！这实际上早在１８５０年在他的脸上就已显露出来了。

我手头有任顿银号的若干伦敦期票。

９８４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２日）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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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打算在瑞士游览一下，那末你可以选择的最好最方

便的旅程是，从日内瓦经伯尔尼前往英特拉肯和布里恩茨，从那

里越过勃留尼格（只有三千一百五十英尺高）到费尔瓦德施泰特

湖，如果你有兴致的话，可继续前往苏黎世。这对于初愈的病人

来说是一种轻松的旅行，而且你可以看到瑞士的几个风景最优美

的地方。在英特拉肯和琉森或靠近费尔瓦德施泰特湖的某个地方，

可多停留一些时间。在日内瓦湖上，莫尔日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从那里可以眺望勃朗峰最美的风景。

埃及事件６０越来越暴露出有俄国外交在当中捣鬼。格莱斯顿

在由可爱的奥里珈①给他足擦了一通肥皂②之后，现在不得不让一

个手艺更灵巧的师傅给他刮胡子。英国必须在和平时期占领埃及，

以便使可怜的俄国因此也在和平时期不得不为了自卫而占领阿尔

明尼亚。高加索的部队已向边境推进，仅卡尔斯一地就驻有四十

八个营，——这支部队一直处于充分准备状态。为了证明格莱斯

顿赞同再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可怕得不堪言状的土耳其人的

压迫下解放出来，恰恰在目前，故作姿态地把柏林会议７５之后派往

小亚细亚去监督改革的英国全权代表们召回，并公布他们的报告，

从这些报告来看，土耳其人把他们愚弄了，一切都是老样子，官

吏的腐败作风没有铲除。帕麦斯顿死了，格莱斯顿万岁！也乐于

在埃及同俄国人结成联盟的甘必大万岁！遗憾的是，美好的旧时

代过去了，俄国已经不是站在俄国外交的背后，而是站在它的对

面了。

０９ ４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２日）

①

② 这里是用《ｅｉｎｅｉｆｅｎ》一字的几种意思构成的双关语，直译为“擦肥皂”，转义
是“哄骗”，“巧妙地欺骗”。——编者注

奥里珈·阿列克谢也夫娜·诺维柯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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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设法到你那里去一趟，但是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哪

怕是一时出事，那末我们的全部财务安排就会陷于紊乱。这里找

不到一个人我可以赋予他全权，让他办理毕竟有点复杂的收款等

事宜。唯一合适的人是赛姆·穆尔，但他已外出，而这些事只能

就地办理。此外，我曾盼望至少今年夏天你能来，哪怕时间不长

也好。你不可能在这里度过今年冬天，这一点在你离开英国和你

旧病复发之前我就知道了；这我当时就告诉琳蘅了。现在，在旧

病复发之后，你要过一个象春天一样的冬天，这是绝对必要的，而

且我高兴地得悉，杜尔朗和弗纪埃一致坚决主张这样做；尽管由

于你不在这里，我感到非常寂寞，那也只好如此，在你彻底恢复

健康之前，其余一切都应退居次要地位。但这里十分重要的是，财

务秩序别受到破坏，因此我认为在这一切能够继续下去的时候，我

的最严格的义务就是保证自己不遭到任何意外。

加特曼发明了一种电灯，得了专利权，他把这个专利权按照

一个订得非常坑人的合同以三千英镑卖给了一个骗子手，因此，他

能否得到钱，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钱，是十分令人怀疑的。他现在

又找到了一个职务，但能否长久？对于他的经常不断的时起时落，

很难搞清楚。

非常感谢杜西带来的阿尔及尔礼物。匕首是地地道道东方的，

锋芒所及，寸草不生。烟斗我还要给它配一个烟管才能试用。彭

普斯对她的阿拉伯手镯感到非常自豪。她在忙于布置自己的新居，

看样子，还要弄一个星期。她的小家伙①在雅默斯明显地长个儿

了。琼尼从昨天起，进幼稚园（在格拉弗顿坊，在你以前的住所

１９４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２日）

①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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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

大家衷心问候你和劳拉。

你的 弗·恩·

４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６日于斐维市勒芒湖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正当我坐下来给你写信的时候，茶房送来了《日内瓦日报》，上

面载有倍倍尔逝世的消息①。这是可怕的，是我们党的一个极为重

大的不幸！他是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工人阶级中罕见的人物。

你对我的忘我的关怀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对此我内心时常

感到惭愧，——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就计划一定要在伦敦哪怕是度过十月

份，并且一定和你在一起。弗纪埃和杜尔朗也不认为这是冒险，如

果十月的天气还可以的话。这还是可能的，尽管九月份多雨。这

里的气压计８日上升，９日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下降到１２日

的最低点，１３日又上升（达到几乎同１１日同样的高度），此后下

降，从昨晚起又重新缓慢上升。虽然整个来说瑞士全境都在下大

雨，刮大风（多次发生山崩并因此而造成了许多“伤亡事故”），但

斐维附近却是例外，天气比较好（早晨和晚间头几个小时寒冷，也

２９ ４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９４－９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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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种例外）。因此我们延长了在这里逗留的时间。这里的空气

是有益于健康的。尽管一天当中温度和空气湿度不断变化，我的

健康还是在好转。我认为我的支气管卡他已变为普通卡他。不过，

只有到日内瓦我才能证实这一点，我打算在那里找一个高明的德

国医生看一下，即让他给我听诊一下。尽管你建议的旅行①令人神

往，但在目前瑞士的天气条件下，未必能实现。今年这里的葡萄

收成，看样子，“不怎么样”。还可以看到，在米迪峰下了雪——

并且较通常为早；在汝拉山脉这是“正常”现象。

伯尔尼《联邦报》宣称沃尔斯利是一个几乎比老拿破仑还卓

越的统帅。

同俄国人一起搞的阴谋②，有个难题；很可能，俾斯麦乐于让

俄国人去搞鬼，不过那时就必须使奥地利得到“安慰”，并且要使

普鲁士的君主制得到补偿。因此，俄国人进入阿尔明尼亚可能导

致普遍战争，这也许是符合俾斯麦的意愿的。

顺便说一下。那把匕首，从它做得很粗糙这点你想必已经看

出，是卡比尔人７６制造的。至于烟斗的管子，我随身带了三根（在

植物园的存货中只给一支烟管配到烟斗），是竹子的。带管子的事

我不想麻烦海伦③和杜西了，因为管子太长，她们的箱子放不下，

我决定自己带回伦敦。

从劳拉刚刚收到的小燕妮的信中得知，龙格带着狼④和哈利

到奥卞去了。遗憾的是，小燕妮的健康令人担心，这点在巴黎时医

３９４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的外孙埃德加尔·龙格的绰号。——编者注

德穆特。——编者注
同上。——编者注
见本卷第９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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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弗纪埃和杜尔朗）就告诉我了。小燕妮正在不安地等着来自伦

敦的关于琼尼的消息；自小杜西带琼尼到雅默斯去以后，她没有得

到任何音信。小劳拉今天也写信给小燕妮，也告诉她：琼尼一切都

好，而且，象我们从你的信①中知道的，他已经进了幼稚园。

衷心问候小杜西、琳蘅、彭普斯和——可别忘了——我的外

孙②。

我们如果离开斐维，一定给你写信。

你的 摩尔

普鲁士的恶狗没有用监狱等等来促使倍倍尔的死亡吗？

４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斐 维

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③和劳拉的信于今晚九点收到，我立即跑到杜西和琳

蘅那里，把必要的内容告诉了他们。

关于倍倍尔逝世的假消息，使我们这里的人也极为震动。早

在星期六晚上就有很多材料说明这是假的，刚刚收到的《正义

报》刊登的李卜克内西的电报也说，倍倍尔尽管病情严重，但现

４９ ４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让·龙格（琼尼）。——编者注
见本卷第８９—９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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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正逐步恢复健康。

我回来的时候，恰好来了消息说，燕妮生了一个小女孩①，而

且一切都再顺利没有了。

你们如离开斐维，请留下通讯处（留邮局待领或其他方式）。

明后天再详谈。

你的 弗·恩·

衷心问候劳拉。

４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８日于巴黎７７

亲爱的弗雷德：

劳拉的信（我在里面附了一个便条）因一时疏忽留在劳拉房

间的书桌上，所以要到邮局关门后才能投寄。但是为了不耽误时

间，我再重复一下：如果杜尔朗医生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允许我

渡拉芒什海峡的话，请尽快从伦敦给我寄银行券来（通讯处照旧，

仍寄阿尔让台）。

今天所谓的苍天降了倾盆大雨，尽管阿耳方一直害怕“水荒”。

关于伦敦的天气状况，望立即写上两行告知。

你的 摩尔

５９４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８日）

① 燕妮·龙格的女儿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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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９月３０日于巴黎

亲爱的弗雷德：

正当我准备从阿尔让台到这里来（即到圣拉查尔车站）接劳

拉，同她一起在巴黎吃完午饭，然后把她带回阿尔让台的时候，正

巧邮差给我送来了你的信和附件。劳拉大约一刻钟以后到来，可

能会把你给她的信带来。

今天杜尔朗医生给我作了检查，小燕妮也在场。湿罗音消失

了，还有点笛鸣音，不过这种顽固的卡他差不多已经消除，其性

质已经根本改变了。我的总的健康状况，据医生说，已大大改善，

说我甚至“发胖了”。

他坚决主张我在伦敦居留的时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两个星

期，如天气非常好，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他担心的与其说是轻

度的寒冷，不如说是潮湿的空气。他认为我无论如何不能乘晚班

特别快车经过加来，必须白天到加来去，而且只能第二天乘早班

轮船离开那里。

此外，他表示应该及早到威特岛、泽稷岛、莫尔累（布列塔

尼）或波城作冬季旅行。总的说来，他认为到南方太远的地方对

我没有好处，除非必要时才能这样做。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我住

在斐维比住在较为温暖的蒙特勒更合适。他的出发点是，正常的

气温等等不会因为我的到来而突然再次发生剧变。他最后声明，只

６９ ４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９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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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得到关于最近几天的令人放心的气象预报之后，才能最后

“许可”我前往伦敦（法国医生对伦敦的气候抱有强烈的成见）。他

说，如果我不犯任何错误，他现在有把握完全治好。因此在星期

二以前我不会离开。

以金融骗子杜克累尔为代表的法国政府，如果知道我在这里

（特别是在议院闭会期间），也许会打发我出去旅行而不经杜尔朗

医生的许可，因为在罗昂和圣亚田各自召开的社会主义者（两种

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７８上的“马克思派”和“反马克思派”已经

作了可能作的一切，使我难于在法国呆下去。不过我也得到一些

补偿，臭名远扬的同盟式党徒——马隆、布鲁斯等人—— “悄悄

地”诽谤说，马克思是“德国人”，也就是“普鲁士人”，所以法

国的“马克思派”是祖国的叛徒，他们以为这似乎（我们的布鲁

诺①喜爱的用语）会对人产生影响，但这个希望“完全”落空了；

这帮人甚至一次也没有敢“公开”提出这种诽谤。这是一种进步。

克列孟梭病得很厉害，还没有完全复原。他在生病期间离开

巴黎的时候也带着《资本论》。看来，对法国真正或所谓的“进

步”领袖们说来，在目前这已成为一种时髦了，真是如果“魔鬼

病了……”７９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不要忘了肖利迈。

摩尔

离开法国之前，我一定写信或打电报。

７９４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９月３０日）

① 鲍威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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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①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希望你一切顺利。８０寄上两号《平等报》，昨天寄出两号旧的

《科伦日报》。今晚这里狂风大作。昨天关于引渡在直布罗陀的马

塞奥的短暂辩论８１，是格莱斯顿及其同伙的耻辱。琼尼今天拔掉了

两颗牙，他的勇敢精神完全出人意外，连沙曼医生也惊讶不已。别

无新闻。

你的 弗·恩·

星期三晚

５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明信片已收到；我们本来有些不放心，因不知你在旅行的第

二天感觉怎样。一切都好！附上拉法格的来信——总之，布里萨

８９ ５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日）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克、皮卡尔和布伊毕竟一度动摇过！
８２

想必你已知悉，在腊万纳，安得列阿·科斯塔当选，在挪威，

共和派多数当选。８３

附上《平等报》和你一直感兴趣的两个“此地人”的最新功勋。

你的 弗·恩·

５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劳拉今天给我来来一封短信，从这封信看来，《平等报》的命

运８４明天才能决定，但前景是很好的。

你看过今天的《旗帜报》没有？上面刊载的来自法兰克福的

电讯说，自伊格纳切夫抵达巴黎以来，俄法妥协的新的尝试正在

进行，看来，目前采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据说，如果法国在

引渡带炸药的人８５方面表现出某种更大的积极性，俄国人将在突

尼斯、埃及等地给予法国有力的支持。由此，法国就开展了警察

运动！且看，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会向议院提出什么提案。

拉法格寄给我一份《无产者报》，上面载有在圣亚田宣读的对

他、盖得以及其他人的起诉书８６。纯粹巴枯宁主义的，而且是非常

软弱无力的拙劣作品：最有力的论据，是那些互相矛盾的、反映

一时情绪的拉法格致马隆的信，马隆放心地公布了这些信，看来，

他并不怕拉法格公布他的信。他是对的，这些先生们对自己的材

９９５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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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使用得很是时候；如果在此以后拉法格硬要拿出马隆的信来，那

已经是饭后送芥末了。我明天把这件东西寄给你，不过由于伯恩

施坦的缘故，你必须退还给我，我也许还要用它去对付他。我所

需要的材料伯恩施坦不是想不寄，就是想连同需要的材料一起把

有关工厂立法的半个图书馆寄来，我已制止他这样作——但愿还

来得及①；我每天都在等着瑞士工厂法，我已经替你订了德国最新

的工商业条例，其中也包括工厂法８７。

这里别无新闻。

你的 弗·恩·

５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８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展出的德普勒的实验８８你认为怎样？龙

格答应给我找德普勒的著作（专门证明可以通过普通电报线进行

远距离输电）８９已经将近一年了。情况是，德普勒的一个密友达尔

松瓦尔博士是《正义报》的编辑，他发表了德普勒的各种研究成

果。龙格照例每次都忘了把这些东西寄给我。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你转寄来的“报纸”，在那上面，舍布鲁克

和里弗斯·威尔逊作为“伦敦债券持有者的保证人”而大出风头！９０

００１ ５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８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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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旗帜报》上登载的关于下院的辩论中，格莱斯顿为这些保

证人被足骂了一通，因为这个里弗斯·威尔逊还在英国国家债务

管理局担任很高的（即报酬优厚的）职务。显然，格莱斯顿被弄得狼

狈不堪，他起先试图对此采取轻蔑的态度，但当人们宣布要提出反

对里弗斯·威尔逊的决议来进行威胁时，格莱斯顿就撒谎说，他实

际上对加尔威斯顿和伊格尔铁路公司等毫无所知。我们的伟大而

神圣的老人①在直布罗陀“引渡”一事
９１
上所作的表演也颇不逊色。

大家都记得，这个格莱斯顿在奸诈狡猾的官僚寡头政界中，并非徒

劳地曾同格莱安之流一起受教于罗伯特·皮尔爵士门下。

查理·迪耳克爵士在埃及问题上笨拙地胡说八道，愚蠢地推

托躲闪，无耻地支吾搪塞，这对他来说是完全理所当然的９２。他既

没有格莱斯顿的那种虔诚的诡辩，也没有已故的帕麦斯顿的那种

风趣的嘲笑。迪耳克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教养的暴发户，他把自己

的厚颜无耻看作是伟大。

因为我在这里常买《旗帜报》，所以也在该报上发现了你提到

的法兰克福的电讯②。

顺便说一下。如果伯恩施坦给我寄来《年鉴》③，那就好了，上

面有奥尔登堡（我记得作者的姓好象是这样的）论述我的价值理

论的文章９３。虽然我并不需要这篇文章，但是如果我手头有一份关

于当时人们维护什么观点的材料，总是要好些。在我给荷兰小牧

师④写信的时候，这一切我都记得；从那时到现在，这段时期我一

１０１５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８日）

①

②

③

④ 指斐·多·纽文胡斯（见本卷第１５２—１５５页）。——编者注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编者注
见本卷第９９页。——编者注
格莱斯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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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生病，同时我的妻子逝世了，这是我记忆力不断衰退的时期。

这里经常是狂风怒号，尤其是傍晚和夜间；清晨多半下雨，或

者至少是阴天；白天经常有放晴的时候，这个时间必须抓紧利用；

但整个说来天气是不稳定的、变化无常的。例如上星期日四点钟，

我去爬小山，在那里沿着蓬曲施的一条小路散步，小路通到蓬曲

施的阶梯式上升的最高的一群房屋（最低的紧靠大海）；再往前去，

小路便时上时下，蜿蜒于山脊与斜向大海的山坡之间（上次和杜

西到这里时，我没敢爬上这条小路）。在这里可以漫步几个小时，

尽情地同时享受山地空气和海洋空气。当时象夏天一样热；蔚蓝

色的天空只有朵朵透明的小白云，可是突然下起冰凉的雨来，霎

时间天空乌云密布。我的肌风湿（在左胸，接近旧的患处）看来

要归功于此，星期一夜间疼得如此厉害，以致星期二我不得不违

背自己的愿望请医生来看。我的老处女麦克利恩在回答我的问题

时说，有两个医生常来她家。最大最红的人物是“伊·格·辛克

勒·科格希尔，皇家肺结核病医院医生”。我问是否就是我几乎每

天都在她家门前不愉快地遇到他的马车的那个老怪物。是的，就

是这个人。原来，他经常看望一个长住这里的老女人，“她没有什

么大毛病”，但“她喜欢找医生，每星期至少三次”。我谢绝了这

个保护人。第二个医生是为她的其他房客治病的，相反地，据说

是一个年青人，詹姆斯·姆·威廉森医生。我请了这一位，他的

确是一个可爱的年青人，没有丝毫祭司气味。实际上，除了一种

擦剂外，他并没有给我开什么药。（在这种肌风湿持续发作的时候，

我感到很不舒服，因为这种病引起不愉快的感觉，特别是在咳嗽

的时候。）总之，他对这种坏天气表示遗憾。至于咳嗽，最近还在

伦敦时就开始越来越讨厌和具有痉挛性了，不过在这方面，我自

２０１ ５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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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就是医学顾问，但愿不要医生的帮助很快就能消除。

为了在户外散步时不致受到变化莫测的风和反复无常的气温

的太大影响，我不得不带一个口罩备用。

《旗帜报》和《地球》上登载的一封信，在这里引起了一场大

争吵，这封信说，文特诺尔是伤寒的主要发源地，并且最近好象

已有几个得病者死亡。对这一“诽谤”，目前地方报刊上正在发表

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答复。但最滑稽的是，文特诺尔市政厅的庸

人们竟打算借此对写信人以诽谤罪提出起诉！

祝好。

摩尔

５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①我当天晚上就给杜西看了。琳蘅和琼尼为了观看市

长的就任游行，一早就到派尔希②的办事处去了，晚上我们大家聚

集在彭普斯家里吃晚饭。琼尼十分可爱，彭普斯家的鹅非常好吃。

你找到了一个称心的医生，我很高兴。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

人有一个医生在身边，总要好一些，如果为了任何小事都往这里

３０１５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①

② 罗舍。——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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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那有什么好处？但愿风湿病和咳嗽现在有所好转。

今天给你寄去两号《平等报》以及该报的一期周刊。根据

（里昂）全国理事会的宣言９４你可以确信，里昂人依然是些纯粹不

学无术的人。关于同巴黎资本家谈判的进行情况，没有任何进一

步的消息８４；也就是说，看来还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迪耳克在回答使之难堪的问题时所持的无礼态度实在令人吃

惊，然而看来这正是那些支持他的自由派暴发户所非常喜欢的。９５

现在，他们很快就会感觉到辩论结束的后果。直布罗陀事件日益

恶化；不但警察局，而且地方长官①即法官也发出了引渡的命令；
８１

州长在报上看到关于此事的消息，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同时，俄

国人正日益逼近波斯和阿富汗，正在修筑通向波斯的麦什特的道

路，并且修筑从撒马尔汗经布哈拉通向阿富汗的巴耳赫（古代的

巴克特里亚）的道路，他们在土耳其搞阴谋，连他们在东鲁美利

亚的被庇护者阿列科－帕沙也觉得太过分了，然而这一切不管是

伟大的格莱斯顿还是渺小的迪耳克，都没有觉察到。俄国人无疑

是打算在明年春季采取某种行动。至于他们贷款的情况，你大概

已从关于波提—巴库铁路的优惠借款的报道中知道了。他们不得

不用某个公司作掩护，而且还接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啊！

福尔马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开展了维护马隆的运动：在

文章９６结尾甜蜜蜜的辩护腔调中，明显地可以听到马隆的低声细

语。对于威廉②在《正义报》上对卞尼格先的大肆吹捧，你认为怎

样？即使诚实的威廉这样做，也太过分了。

瑞士工厂法８７也在今天寄出。奥尔登堡的文章一有机会我就

４０１ ５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①

② 显然是指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在英国，地方长官即民事法官，也是最高警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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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伯恩施坦订购①。看来，伯恩施坦先要经过一番考虑，然后才给

我写信，在法国事件上我根据他自己的论据，以充分的理由向他

证明②，他的结论是错误的，所以他未必还能说出什么来。

辩论结束以后，下院已经完全降低到大陆议会的水平了；从

它现在的组成情况来看，这种地位对它是完全适合的。

我很想知道德普勒在慕尼黑所作的实验③的详细情况；我完

全不明白，一向公认的而且工程师们在实践中（在他们的计算中）

仍然在应用的导线电阻计算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存在。在此

以前人们认为，在同一种导线材料的条件下，电阻按照导线横截面

缩小的比例而相应地增大。希望龙格能把这些著作寄来。这个发

现使十分巨大的、一向白白浪费的全部水力立即可以得到利用。

现在要包捆报纸了。这里大家都很健康。

你的 弗·恩·

５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无产者报》奉还。④很难说谁更伟大，——是向马隆和布鲁

斯倾吐自己预言家的灵感的拉法格呢，还是马隆和布鲁斯这两位

５０１５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④ 见本卷第９９—１００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００。——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８２—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２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０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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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一对明星。这两个人不仅有意撒谎，而且甚至自我欺骗，仿

佛外部世界除“阴谋”反对他们以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仿佛实

际上所有人的大脑结构同这一对贵人的一模一样。

拉法格具有黑人部落的坏特征：毫无羞耻之心；我指的是那

种显得可笑的羞耻之心。

然而，如果不是有意毁灭报纸①，如果不是指望（这是难以置

信的）政府提出起诉把报纸埋葬掉，那末已经是时候了，是拉法

格停止吹嘘他在未来革命中必将建立赫赫功勋的幼稚大话的时候

了。这一次他自己把自己大大愚弄了一通。自然，由于害怕某家

告密报纸摘登被查禁的《革命旗帜报》上的可怕的、警察认为非

法的无政府主义言论，——要知道这家《革命旗帜报》比保尔·

拉法格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地道的预言家“走得更远”，——由于

害怕这种革命的竞争，拉法格就引证自己的话来证明（近来他有

一个坏习惯，不仅听任自己的预言在世界上流传，而且还通过自

我引证来“肯定”这些东西），《革命旗帜报》——也就是无政府

主义——仅仅是抄袭了拉法格等人的深奥哲理，只不过在时机不

成熟的时候准备把它付诸实现而已。预言家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他

们视为自己灵感的东西，相反地常常只是留在他记忆中的过去的

回音。而拉法格所写的东西和他自己所“引证的东西”，实际上无

非是巴枯宁处方的回音。其实，拉法格是巴枯宁的最后一个学生，

他是笃信巴枯宁的。他该重新看看他和你合写的关于“同盟”的

小册子②，这样就会明白，他的最新武器是从哪里借来的。是的，

他花费了很多时间才理解了巴枯宁，而且是错误地理解了巴枯宁。

６０１ ５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篇文章是
在保·拉法格参与下写成的）。——编者注

《平等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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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

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

今天天气非常好，我该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了（现在还只

是上午十点半）。

在上封信中我告诉你，我想不求助于医生来消除咳嗽，但是

威廉森医生郑重警告我说，我还是应该高高兴兴地同意服药。实

际上药剂对我是有效的；它的主要成分是硫化奎宁，其余的成分

如吗啡、哥罗仿等等，在过去强迫我服用的药剂中是一直有的。

加特曼发明事业的分娩阵痛情况如何？

祝好。

摩尔

从昨天《旗帜报》刊载的议会辩论的报告中你自然会知道，

“极可尊敬的”里弗斯·威尔逊带着痛苦的心情恭恭敬敬地把自己

的方案送上了祖国的祭坛，解除了他自己和高贵的娄即舍布鲁克

所共同担负的保证人的职务。９０里弗斯·威尔逊该多痛苦啊！

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０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本周末（也就是在下星期一，１１月２７日）我将陷入困境。因

为我应该事先在一周以前把这种情况告诉你，所以我现在就这样

７０１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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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在离开伦敦之前，我付给议会书商圣金约五英镑，付给科

尔克曼（书商）约两英镑，此外因各种杂事花了三英镑。

杜西和琼尼在今天三点钟左右天气尚好的时候，从我这里走

了。

我非常不安地等候巴黎的消息。拉法格、盖得等人招致法庭

的追究９７，这是不可原谅的。这是可以预料到的；这都是由于“害

怕”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竞争的缘故！真幼稚！

祝好。

你的 卡·马·

５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我正想问你“储备”情况怎样，今天恰好接到了你的来信①。

附上三十英镑支票，你可以象往常那样去兑取。这样，下星期一

或许就在本星期六你便可以拿到钱，如果你舍得花一个先令的电

报费，星期五就可拿到。

附上（１）穆尔的一篇数学研究９８。代数方法只不过是一种变

相的微分方法，这一结论当然只是就他自己的几何作图法而言，在

这里也还算正确。我已写信告诉他说，你对于人们如何用几何作

８０１ ５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１日）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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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法来体现事物这一点，是完全不重视的，应用曲线方程便足够

了。此外，你的方法和老方法的根本差别在于：你把ｘ变为ｘ，也

就是使之真正起变化，而其他人则是从ｘ＋ｈ出发，这终归是两个

量的和，而不是表示一个量在变化。因此，你的ｘ纵然通过ｘ 再

变回到原来的ｘ，毕竟和原先的已不是一回事；而如果先把ｈ加到

ｘ上，然后再把它减去，ｘ是始终保持不变的。但是，变化的每一

图解都只能表示出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即结果，也就是一个已经

变为常数的量；表示线段ｘ及其附加线段的是ｘ＋ｈ，也就是一根

线段的两节而已。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ｘ如何变为ｘ′并再变为

ｘ，这是不可能用图象表示出来的。

还附上（２）刚刚收到的伯恩施坦的一封信，望阅后退还给我。

（彭普斯带着小家伙①来把我打断了，所以这封信不得不就此

结束，因为我打算在五点半把它发出。）

我不知道，对福尔马尔所作的马隆式的历史叙述９６要不要给

以某些斥责。对马赛代表大会９９只字不提，这已是严重歪曲历史

了。如果伯恩施坦在给最后一篇文章９６作的注释中不指出这一点，

那就有必要加以驳斥。

《平等报》我读完后即寄出。拉法格答应写的信和往常一样还

未收到。他用教授的口气给侦查员写的公开复信１００是幼稚的。这些

人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千方百计想使自己被捕一样。幸好内阁状

况不稳，所以他们也许还能逃脱。

杜西和琼尼昨天平安到达。

你的 弗·恩·

９０１５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１日）

① 女儿莉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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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２日于文特诺尔市

圣博尼费斯花园１号

亲爱的弗雷德：

支票已收到，谢谢！

正象你也马上看出来的那样，赛姆①在批评我所运用的分析

方法９８：他若无其事地把这种方法抛在一边，他不研究这种方法，

而去研究我还只字未曾提到过的几何应用。

我未尝不可以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所谓微分方法本身的全部

发展，——这种方法始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神秘方法，继之以达

兰贝尔和欧勒的唯理论的方法，终于拉格郎日的严格的代数方法

（但始终是从牛顿—莱布尼茨的原始的基本原理出发的），——我

未尝不可以用这样的话去对待分析的这一整个发展过程，说它在

利用几何方法于微分学方面，也就是使之几何形象化方面，实际

上并未引起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太阳刚刚出来，正是适于散步的时刻，因此在这封信里我就

暂且不再谈数学了，不过以后有机会还要回过头来细谈各种方法。

伯恩施坦关于普鲁士铁路“国有化”的消息很有意思。

我不同意他认为马隆—布鲁斯组织１０１规模庞大的看法；盖得

０１１ ５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① 赛米尔·穆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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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圣亚田代表大会上“人数众多的”（！）代表团所作的分析

并没有被驳倒；不过这已是无谓的争论了。法国真正的工人党的

第一个组织是从马赛代表大会９９开始建立的；马隆当时在瑞士，布

鲁斯还不知在什么地方，而《无产者报》——以及它的工团——

采取了否定的立场。

艾莫斯这头蠢驴——英国官吏在埃及的喉舌——给《对埃及

人的掠夺》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凯提供了在《现代评论》上发表

《答辩》１０２的机会，从而使得他的当事人的处境极其困难。里弗斯·

威尔逊、罗塞耳和戈申以及同他们一起的英国内阁更是被凯弄得

非常狼狈。

祝好。

摩尔

５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我昨天附有三十英镑支票的信，想必已收到。

加特曼星期天晚上带着发明家的如痴如狂的陶醉心情，来到

我这里。他说，从星期五起，他的伽法尼电池开始工作，使一个

有强大电阻的电流计转动了，起初指在５０°以上，现在经常指在

４６°。它似乎不仅会均衡地工作三个月，而且会均衡地工作六个月

到一年，而不必进行校正。但是，由于他的这项革新尚未取得专

１１１５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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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许证，他不想让购买者看到。据说这里又需要我来干预。我

坚决拒绝了，我建议派尔希①来处理这个很简单的和容易解决的

事情（也这样做了），并劝告加特曼将来向他的英国购买者提供过

去向他们出售过的那种商品，而不是什么其他好一些的或坏一些

的商品。这会不会起作用，还是个问题。这个年青人狂热地工作

着；工作和狂热使他精疲力尽，他只是在清晨三至五点钟睡一下，

面色很难看，不过他的穿着更讲究了，每次来都换一套西服。在

他获得专利特许证的新的革新中有这样一项：为了防止电池中的

氢氧化钾溶液ＫＯＨ受空气中二氧化碳的作用和防止它变成碳酸

钾，他往溶液中注进了油，并且象派尔希说的，他怎么也理解不

了为什么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地，油脂和碱变成了一种象肥皂似

的东西，而且真的是肥皂！

不久以前我终于间接地买到了全套的精装本《日耳曼古代史

史学家》，你猜是谁出卖的藏书？——施特鲁斯堡博士！在这里我

在普卢塔克关于马利乌斯的著作中找到一处，如果把它同凯撒和

塔西佗的著作②对照一下，就可以把全部土地关系弄清楚了。

基姆布利人“迁移了，但不是一下子，也不是通过连续不断的远征来实

现的，而是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里，年复一年地越来越远地向前推进，就这

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过斗争和战争，他们走遍了整个大陆”１０３。

这一处同七十年以后凯撒描绘的苏维汇人每年更换新的耕地

的情形对照一下，就说明了日耳曼人迁移的方式：在什么地方过

冬，春天就在什么地方播种，而收割以后就继续迁移，直到冬季

再停留下来。至于说他们通常在夏季耕种土地（如果不是代之以

２１１ ５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①

② 凯撒《高卢战记》；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编者注

罗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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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的话），这对那些从亚洲带来农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对的。

从基姆布利人那里我们还看到迁移的过程，而在凯撒时代它就结

束了，那时莱茵河成了他们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两处还说明，为

什么凯撒的著作１０４中说“他们根本没有私有的和单独的土地”：在

游牧生活时期，只可能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上共同耕种土地，把土

地分段划界是不可思议的。在土地公有制下，朝个体耕种方面的

进步——相应地也是个退步——，后来在塔西佗的著作中谈到了。

杜西交给我各种报纸，让我转给你，我加上了一份《平等

报》。《平等报》的粗鲁，看来确实给了检察机关以深刻的印象；姓

名地址仍是拉法格亲手写的。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拉法格的信，阅后退给我，因为这是我今天早晨才收到

的。总之，大概几天以后他就得进监狱。这是些不可救药的蠢材。

如果盖得和拉法格在蒙吕松坐牢，那末报纸①的情况就会相当糟

糕。政府不敢在巴黎审判他们，但是悄悄地、一个一个地在外省

３１１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平等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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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使他们不能为害，这一点它是能够做得出来的。在报纸还没

有站稳脚跟之前，他们本来是不应当为此提供任何借口的，可是

没有这样做，却干出了巴枯宁式的蠢事。

我曾要拉法格寄给我关于两党力量对比以及马雷—果达尔事

件的材料１０５。你看看他的回答。显然，正是为了迎合工团，马隆及

其同伙牺牲了马赛代表大会９９以来运动的纲领和全部历史。因而

马隆表面上的强大实际上是他的虚弱。如果把自己的纲领降低到

最普通的工联的水平，那自然容易拥有“广大的群众”。

我在电学方面获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你可能还记得我对笛

卡儿—莱布尼茨关于ｍｖ和ｍｖ
２
作为运动量度争论所发表的意

见１０６；这些意见归结为：ｍｖ是机械运动在传递机械运动本身时的

量度，而
ｍｖ２

２
是其运动形式改变时的量度，按照这种量度，它转化

为热、电等等。而对于迄今为止问题只是由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

得到解决的电学来说，被看做电能代表的电动势的量度是伏特

（Ｅ）——电流强度（安培，Ｃ）乘电阻（欧姆，Ｒ）的积。

Ｅ＝Ｃ×Ｒ。

当电能在传递中不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时，这是正确的。但

是西门子在不列颠协会最近一次会议上以主席身分发表的演说７０

中，与此同时提出了新的单位——瓦特（称之为Ｗ），它应表示电

流的实际的能（即区别于其它运动形式，俗称能），它的值等于伏

特×安培，Ｗ＝Ｅ×Ｃ。

但Ｗ＝Ｅ×Ｃ＝Ｃ×Ｒ×Ｃ＝Ｃ
２
Ｒ。

电气中的电阻和机械运动中的质量是一回事。因此，无论在

电的运动中还是在机械运动中，这种运动在量上可以测量的表现

形式——一种是速度，一种是电流强度——在不变换形式的简单

４１１ 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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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中，作为一次因数发生作用，反之，在变换形式的传递中——

作为平方因数发生作用。可见，这是由我首先表述出来的运动的

普遍自然规律。但是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１０６

你家里一切均好；不过到处都是劣质啤酒，只有西头的德国

啤酒不错。

你的 弗·恩·

６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７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拉法格的信。对拉法格和盖得的愚蠢行为的气愤我先前

在给你的信中①就发泄过，因而已经消了一些。真是不可思议，一

个在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怎么能这样轻率地——不客气地

说，这样愚蠢地——不知为了什么而去冒丧失一切的危险！拉法

格关于中了魔的财政部的文章１０７非常成功。

至于巴黎的“工团”，我从巴黎公正人士的言谈里得知（在阿

尔让台逗留期间１０８），这些工团可能比伦敦的工联还要坏得多。

你对于平方在变换形式的能的传递中所起的作用的论证非常

好，为此向你祝贺②。

祝好。

摩尔

５１１６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７日）

①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０５—１０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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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今天收到的倍倍尔的信。他所未能马上看懂、但能使他

们摆脱反社会党人法１０９的“迷惑不解的东西”，自然是俄国爆发危

机①。奇怪的是，这些人都不能习惯于这样的思想，即推动力应该

来自那里。要知道，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解释过这点。他指望爆

发一次新的大危机，我认为这为时过早；象１８４２年的那种中间危

机是可能出现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遭受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工

业最落后的国家——德国，它只好满足于世界市场需求的残屑余

渣。

盖得在蒙吕松第一次审讯后当即被释放，无论是巴赞还是拉

法格都没有被捕，相反地，巴赞在《平等报》上发表了致他那个

地区的警官的一封信，信中对密探在他住宅周围进行监视提出抗

议，并且通知警官，何时可以在家里逮捕他。这些人的幸运多于

智慧。我要到五点半的邮班走了以后才能读完《平等报》，所以你

将随明天第二次邮班收到它（两号）。

我从一个旧书商那里得到一本《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波兰宪

法的产生和消灭》，１７９３年版，没有注明出版地点。１１０这是你经常

６１１ ６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① 见本卷第４１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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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书，书中详细描述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对待波兰人的

卑鄙行径。价值整整一个马克！

加特曼那个能点亮六盏斯旺白炽灯的电堆应在明天完成。如

果事情成功了，也就是说，如能在一个长时间内连续发光，从而

事实上证实了电流强度的恒定性，那么，电堆就会立即公开展出

并“建立”一个经营这种电堆的公司。加特曼还将把各种展品拿

到水晶宫１１１去展出，那里不久将举行新的电气展览。他和派尔希①

为他找到的银行家都为这一发明而感到欢欣鼓舞。

这里一切都好。

你的 弗·恩·

６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４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倍倍尔的来信１０９，这封信使我很感兴趣。我不认为最近可

能出现工业危机。

十一月的天气尽管变化很大，但总的说来是好的。十二月初严

寒来临，继而冰雪融化，道路泥泞。今天天气很好，尽管如此，我却

被判处软禁。因为近来我的嗓子有些嘶哑（当然不是由于说话造成

的），喉头感觉不适，咳嗽加重，虽然我作了正常的、不间断的、长时

７１１６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４日）

① 罗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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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散步，睡眠反而更坏了，所以只好又请医生。要离开这些先生

真不那么容易！这不过是喉头卡他；但是他却认为，在炎症没有好

以前，我必须呆在家里。除服用温和的药物外，他让我吸安息香的

蒸汽（里边还掺了一种我觉得好象是哥罗仿之类的东西）。今天又

给我做了听诊和叩诊——这是我来后的第三次，他认为其他方面

都正常。几天之后他再来看一下，以便决定是否可以解除软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报》上为我的价值理论而互相反驳

的三个争论者——拉弗勒、卡菲埃罗、康德拉里——都在胡说八

道１１２。但是，如果就康德拉里从马隆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

一书中摘录的关于我的价值理论的引文而论，马隆事实上比这三

个见识浅薄的人还要肤浅。

但愿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①一切都好。我期待那里的简短来

信，但我知道，可怜的杜西工作很繁忙。

祝好。

摩尔

６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②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８日于文特诺尔

  随信把今天收到的载有关于希普顿及其同伙消息
１１３
的《无产

者报》寄还给你（顺便说一下，拉法格在《平等报》上大肆颂扬

８１１ ６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８日）

①

②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马克思在伦敦的住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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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为支援一次法国“罢工”而进行的募捐。总之，任何一个

偶然的刺激都马上会使他按照“既定的”方向转动）。

至于今天收到的你最近一张明信片中提到的那一号错寄给

我、应当还给你的《无产者报》，根本就没有收到。它本来应当在

昨天、今天或者至迟在本星期内寄到，但是情况并非这样；也许

是邮局把它遗失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收集有关普鲁士国有矿山等企业中工

人待遇问题的资料（详细的），以便用来评价瓦盖纳—俾斯麦的国

家社会主义。

祝好。

摩尔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弗·恩格斯先生

６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关于《无产者报》的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我给你寄那一包《平

等报》和《科伦日报》的时候，还打算寄给你谈到工联的那一号《无

产者报》，我以为已经把它放到包里了。我包装时，有人在房间里，

所以包得有点匆忙。第二天我在自己这里发现了谈到工联的那一

号《无产者报》，但是没有找到登载圣亚田卑鄙事件的另外一号１１４，

９１１６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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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断定，我再次把这一号寄给你了。今天在白天的光线下面我

检查了所有这一切，发现它仍装在你寄回给我的那个信封里；大

概，这就是我未能找到它的原因。

从你给杜西的明信片中，我知道，你仍被软禁在家——在这样

的雪天和雪后道路泥泞的情况下，这无论如何是最好不过的了；不

过，也许很快会变好（不是指“最好不过”，而是指天气比现在好）。

你要作好准备，你患胸膜炎后在北方度这第一个冬天，呼吸道会得

点小毛病，只有经过来年夏天的治疗才能完全治好。

为了最后彻底弄清楚塔西佗的日耳曼人①和美洲的红种人间

的相似之点，我从你的那部班克罗夫特著作②的第一卷里作了一

些摘要。这种相似确实特别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生产方式如此不相

同——这里是渔业和狩猎业，没有畜牧业和农业，那里是向农业过

渡的游牧业。这正好说明，在这个阶段，生产方式不象部落的旧的

血缘关系和旧的两性（ｓｅｘｕｓ）相互共有关系之解体程度那样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前俄罗斯美洲地区的特林基特人就不可能与

日耳曼人极其相似，而且，大概比你的易洛魁人与之更加相似。１１５

那里面解答的另一个谜是：由妇女承担主要劳动和非常尊敬妇女，

两者是如何很好地协调起来的。其次，我为我的推测找到了证据，

即在欧洲，最初在克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那里发现的初夜权是旧的

两性共有关系的残余：在两个相距很远并且起源不同的部落中，部

落的代表萨满都有初夜权。我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东西，关于日耳

曼人的问题暂时感到满足了。墨西哥和秘鲁我不得不放得更靠后

０２１ ６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８日）

①

② 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编者注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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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况是：班克罗夫特的著作我已交还，却取来了毛勒的其余著

作，这样，现在全部著作１１６都在我这里了。我必须阅读它们，以便写

结尾的论马尔克的文章①，这篇文章写得很长了，虽然我重新改写

了两三次，但是仍然感到不满意。用八至十页的篇幅来概述马尔克

的产生、兴盛和衰落，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要我还有点时间，

就把这篇文章寄给你，以便听取你的意见。我自己很想摆脱这个不

足道的东西，重新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１１７。

看一看神圣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在所谓原始部落那里可

以看到——，这很有意思。神圣的东西最初是我们从动物界取来

的，就是动物；相反地，“人的戒律”在上帝的诫命面前，就象在

《福音书》中那样，被看作污秽的东西。

加特曼的可点六盏斯旺灯（每个白炽灯泡的光度是六烛光）的

电堆装置，应该昨天完成，但是，不知是否成功了。

我将提醒伯恩施坦注意萨尔布吕肯，我早就这样做过。但是

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１０９的情况下，要在那里弄到材料会有困

难。颁布非常法之前，就曾竭力使这个区保持清洁。

《平等报》我在下一次邮班寄去。拉法格还没有被捕，因为给

我寄报纸时的姓名住址是他自己写的。

关于工联代表团１１３：在可能派的大会上，法国人为了表示欢迎

而唱了《马赛曲》的时候，可敬的希普顿及其同伙决定，要给以

应有的报答，于是便齐唱了《天佑女王！》②。《科伦日报》是这样

报道的，这份报纸，我已寄给劳拉。

但愿你的喉头和天气都好转！

你的 弗·恩·

１２１６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８日）

①

② 英国国歌。——编者注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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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１８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晚上九点二十分刚收到这封信。当然，保尔①到蒙吕松法院去

受审以后，会马上被释放的。明天我就暂且给劳拉寄一笔必要的

钱去。梅特兰公园４１号一切都好。

６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关于马尔克的附录②。请于星期日寄还给我，以便我能在

星期一检查一遍——今天我没有来得及完成最后的检查。

这里所提出的对中世纪的农民状况和十五世纪中叶以来第二

次农奴制的起源的看法，我认为一般说来是无可争辩的。我重读

了毛勒的全部著作１１６中一切与此有关的地方，在那里面几乎找到

了我的全部论点，而且都有证据，此外，也有一些正好相反的论

断，但它们不是缺乏证据的，就是从这里恰好没有涉及到的时代

２２１ ６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①

②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拉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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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这种情况特别出现在第四卷《领主庄园》的结论中。在

毛勒的著作中这些矛盾的产生是由于：（１）他习惯于不分主次地

和杂乱无章地引用一切时代的证据和事例；（２）他具有法律偏见

的残余，每当问题涉及对发展的理解时，这种偏见就对他起阻碍

作用；（３）他对于暴力和它的作用注意得非常不够；（４）他具有

“开明的”成见：似乎自从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必定会不断朝着更美

好的方向进步，这不仅妨碍他认识真正进步的对抗性质，而且也

妨碍他认识个别的倒退情况。

你可以看出，这篇东西绝不是一气呵成的，而确实是一段段

拼凑起来的。初稿虽是一气呵成的，但可惜有错误。我只是逐步

掌握了材料，因此作了很多修改。

附带谈一下，农奴制的普遍恢复是妨碍十七和十八世纪德国

工业发展的一个原因。首先，行会中的相反的分工，同工场手工

业中的分工相反的分工：分工不是在手工工场内部实行，而是在

行会之间实行。在英国这里，工业向没有行会组织的农村迁移。在

德国，这种作法因为农民和从事农业的小市镇居民变为农奴而受

到阻碍。但是由于这一点，一出现外国工场手工业的竞争，行会

本身也就终于瓦解了。至于妨碍德国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其他原因，

在这里我就不谈了。

今天又是整天浓雾弥漫，整天都点着煤气灯。加特曼的电堆

大概不能用于照明，至多只能对电报等有用。关于这一点，等事

情彻底弄清以后再详谈。

祝你健康，希望你很快就会遇到可以外出的天气。

你的 弗·恩·

３２１６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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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昨天被人打断了，今天继续写。大概你已看出我的信写得多

么匆忙，——起先在修改手稿①时，后来在写信时，彭普斯和婴

儿②都一直在打扰我。你关于农奴制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几乎全部

——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消失的意见，使我最感兴趣，因为以

前你在这个问题上表示过某些不同的看法。在易北河东部地区，德

国农民的自由，是通过移民牢固地确定下来的；在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毛勒③认为，当时“全体”农民都重新获得了自由（也

许比十四世纪稍晚一些）。他认为德国南部也是这样，正是在那个

时候依附农民受到最好的待遇。在下萨克森，情况也是大致如此

（例如新“佃农”，实际上是世袭的佃农）。他只是反对金德林格④

的农奴制似乎在十六世纪才产生的观点。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农

奴制重新复活了，再版了，我觉得这是毫无疑义的。麦岑⑤指出首

先重新谈起关于东普鲁士、勃兰登堡、西里西亚的农奴问题的年

４２１ ６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④

⑤ 奥·麦岑《一八六六年以前普鲁士国家边陲地带的土地和农业关系》。——
编者注

尼·金德林格《德国农奴依附关系的，尤其是所谓农奴制的历史》。——编者
注

格·路·毛勒《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编者注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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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是十六世纪中叶；汉森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材料①也

是如此。毛勒把这叫做温和的农奴制，如果是把它和九至十一世

纪的农奴制——其实那是古代日耳曼奴隶制的继续——相比较的

话，他是正确的；如果是指根据十三世纪和以后的法典地主对农

奴拥有审判权，他同样是正确的。但是，同十三和十四世纪——

而在德国北部还有十五世纪的农民的实际地位相比，则新的农奴

制无论如何也不是温和的了。尤其是在三十年战争１１９之后！在中世

纪依附关系和农奴制度的等级举不胜举，以致《萨克森之镜》１２０甚

至根本不谈农奴的权利，自三十年战争以来，则大大简化了，这

也是很说明问题的。总之，我迫切地希望知道你的意见。

也是彭普斯打扰得我没能在提到俄国公共所有制的地方加一

个注释，说明这个消息是从你那儿来的。

附上老贝克尔②的来信；幸好我能马上领会那个委婉的暗示，

给他寄去了五英镑，因为我刚好卖了股票，而且当天就拿到了现

款。

附上两号《平等报》，希望明天能送到；你可以从上面看到，

拉法格已当即被释放，昨天晚上大家已在巴黎等待他。

加特曼的电堆：当他仅仅装上一个由很长的导线构成电阻的

电流计，因而电力只是逐渐地消耗时，一切都进行得很好。但是

当他一装上电灯，电阻集中在一点，即集中在细而短的灯丝上时，

就一切都完了；氢马上使银电极极化，微弱的电流只是使灯丝发

出微弱的红光。现在他又在埋头搞其他的各种改进方案，但所有

５２１６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６日）

①

②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编者注

格·汉森《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农奴制的消灭和一般说来地主与农民
关系的改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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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案说明，他没有找到症结所在。不过供给他经费的那些先

生们是否愿意继续实验，还是个问题。

你考虑一下，你是否能够在一月份的头一个星期在你那里替

我和肖莱马订两个床位？如果没有什么干扰的话，我们很想去你

那儿玩几天。但是由于肖莱马的风湿病等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

阻挠。不过，如果我们得知你能把我们安排在你那里或邻近的地

方，以及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最后告诉你我们到达的时间，那我

们是可以对此作出相应的安排的。

你的 弗·恩·

６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８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手稿①寄还；非常好！

医生②刚才又来过；不能说我感到有好转，宁可说恰好相反。

外面不冷，但是有雨，潮湿，所以医生坚持，不出现好天气，他

就不能让我出去；否则，他说他不承担责任。

真见鬼！必须有耐性！

祝好。

摩尔

６２１ ６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８日）

①

② 威廉森。——编者注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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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昨天下午五点钟收到你的信，今天早晨收到手稿①。你的评价

太过誉了，至少就形式而言，我是不敢当的。今天中午天气很好

且又暖和，所以，你大概终于能够从软禁状态中释放几个小时吧。

不过，我们这里从中午一点钟开始雾又越来越浓，因而有时天阴

暗得象夜间一样。

波多林斯基的东西１２１我是这样看的：他的真正发现是，人的劳

动能够比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更长久地使太阳能保留在地球表面上

并起作用。他由此得出的全部经济方面的结论都是错误的。我手

头没有这个东西，但我不久前还在意大利文的《人民》上看过。如

何使包含于一定数量的食物中的一定的能量通过劳动变为比其本

身更多的能量，这个问题我是这样为自己解决的：假设一个人每

天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为一万个热量单位的能量。这一万个热量单

位永远等于一万个热量单位，而且如大家知道的，在转化为其他

形式的能时，实际上由于摩擦等等要损耗一部分，这一部分不能

变为有用的能。在人体内甚至要损耗很大的一部分。因此，在经

济劳动过程中所用的体力劳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等于一万个热量

７２１７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９日）

①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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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它总是要少一些。

由于这个缘故，体力劳动还远远不是经济劳动。这一万个热

量单位所完成的经济劳动，绝不是这一万个热量单位本身整个地

或部分地，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的再生产。相反地，它们的大部

分消耗掉了，即耗费于人体热量的增加和散发等等上，它们所留

下来的有用的东西，只是排泄物的肥效。人通过耗费这一万个热

量单位所完成的经济劳动，宁可说是在于把他从太阳那里获得的

新的热量单位固定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这些新的热量单位和最

初的一万个热量单位的联系仅仅在于这种劳动。新的热量单位，即

由于耗费包含于一天食物中的一万个热量单位所固定下来的单

位，究竟是五千、一万、两万或一百万个热量单位，这完全取决

于生产资料的发展水平。

而要用数字把这一点表示出来，只有在最简单的生产部门，即

狩猎业、渔业、畜牧业和农业中才有可能。在狩猎业和渔业中，甚

至不固定新的太阳能，而只是利用已固定的太阳能。并且很明显，

从一个人的正常的营养来说，他通过狩猎或捕鱼所获得的蛋白质

和脂肪的数量，并不取决于他所消耗的这些物质的数量。

在畜牧业中能的固定程度，取决于有计划地把通常很快就枯

萎、死亡、腐烂的那部分植物变为牲畜的蛋白质、脂肪、皮肤和骨头

等等，也就是说，固定一个较长的时间。这里的计算就很复杂了。

在农业中，计算更为复杂，这里要把包含于辅助资料、肥料

等等中的能量也加进去。

在工业中，这种计算是完全不可能的：投入产品中的劳动，大

部分是完全不能用热量单位来表示的。例如对一磅棉纱来说这也

许还可以想象，因为它的韧性和抗拉力还勉勉强强可以用力学公

８２１ ７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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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示出来，不过，在这里这已经是完全无益的学究气了，而对

于一块未加工过的布，那就是荒谬的了，对于经漂白、染色、印

花的布，则尤为荒谬。一个锤子、一个螺丝钉和一根针里所包含

的能量，其大小是无法用生产费用来表示的。

我看，用体力量度来表示经济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

波多林斯基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劳动的人，不

仅是现在固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过去固

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能的储备——煤炭、矿山、森林等等方面

的浪费的情况，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从这个观点来看，狩猎和

捕鱼也并不是固定新的太阳热，而是利用并已开始消耗原先积累

起来的太阳能。

其次，人通过劳动所作的是有意识的，而植物所作的则是无

意识的。植物是变换了形式的太阳热的巨大吸收体和贮藏体，这

是早已尽人皆知的。既然劳动可以固定太阳热（这在工业和其他

部门中绝不是时时都能做到的），所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把

动物消耗能和植物贮藏能的天然机能结合起来。

波多林斯基离开自己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而走入歧途，因

为他想为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寻找一个新的自然科学的论据，因而

把体力的和经济的东西混为一谈。

附上四十英镑的支票，以便在你需要的时候能够凭它取钱，从

而保证你无后顾之忧。

关于杜西去的事，我今天晚上和她谈谈。至于我们，当然肖

利迈马上就同意了。更确切的要等他来后才能商量好。明日详告。

你的 弗·恩·

９２１７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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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再来谈谈波多林斯基①，我要作一个修正：通过劳动积蓄能，

实际上只有在农业中才行；在畜牧业中，一般说来，植物积蓄的

能只是转移给动物；这里其所以谈得上积蓄能，那只是因为要是

没有畜牧业，饲料植物就会无用地枯萎掉，而在畜牧业中则被利

用了。相反地，在所有的工业部门中只消耗能。最多也只能考虑

到这样一种情况：植物产品——木材、稻草、亚麻等等——和积

蓄了植物能的动物产品，通过加工得到利用，也就是说，比听任

它们自然腐烂，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因此，一切工业劳动者都

要靠农业、畜牧业、狩猎业和渔业的产品维持生活这一早已尽人

皆知的经济事实，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用物理学语言来表达，但

这未必有多大的益处。

附上劳拉的信；燕妮的情况事实上并不很坏，只要她好好地作

系统的治疗就行，这样做之所以必要，并不是由于有直接的危险，

而是因为如果对这一切不在意的话，就可能产生最不愉快的后果。

加特曼放弃了他在这里搞的全部事业，明天又要启程到海外

去。这最好不过了。他订的一些合同使自己在这里承担了这么多

０３１ ７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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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上的责任（在某些场合下又没有履行这些责任），以致他本

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有这些事，以后和你面谈，他要走了，我

感到高兴。他曾经常向我借钱，现在弄清楚了，当时他每星期挣

五至六英镑！

你认为伯恩施坦有时轻率从事，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过在

这方面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试看拉法格在《牧师和商人》一文

（１２月２０日的《平等报》）中的新发现，以及同一号上杰维尔所搞

的毫无改进的魏特林主义的最新改版吧！

我很高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①，照实业界人士的说法，我们

“达成协议”了。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

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

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

早就有了。这一事实甚至曾经使我和另一些人在中世纪农奴制问

题上感到迷惑不解；人们很爱轻易地单纯用征服来说明它，这样

解决问题又顺当又省事。顺便说一下，你可看看梯叶里的著作②。

在古代土耳其半封建制度的全盛时期，土耳其基督徒的地位

也有某些与此相似之处。

彭普斯来吃饭了，已经五点了，我必须听从形势的支配。祝

愿美好的天气会重新把你治好。

你的 弗雷德

１３１７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①

② 奥·梯叶里《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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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３年

７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 诺 尔

１８８３年１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匆匆随信寄给你：（１）拉法格的信，（２）倍倍尔的信，（３）赫

普纳的信，其中的第二、第三两封信请寄还给我。

终于得到了关于燕妮健康状况的消息，从中可以看出实际的

情况。在我看来，事情不是想象的那末坏；可怜的孩子由于过度

紧张和害怕治疗而变得非常虚弱了，不过，毫无疑问，在劳拉的

护理下会很快恢复的。我马上给劳拉寄去了十五英镑，五英镑的

零头是为了使劳拉去看燕妮以及给她买东西时手头不致于太窘。

在燕妮能重新料理家务之前，最好还是让琼尼继续留在这里。

倍倍尔关于德国工业的报道很有意思，但我看应该带点盐对

待它①。正在不断发展的，大部分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大概还有

机织业，可是对纱线征收的关税不允许输出纺织品。自从合并亚

２３１

① 意思是说采取批判的态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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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萨斯以来，他们那里的纱锭供过于求，从１８７０年以来冶金工厂

也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在真正的大工业中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大量发展的呢？甜菜糖竟然使他产生这样大的好感，这也说

明眼光短浅。国家向生产糖的容克支付利润一事，这已经在邦议

会中讨论过了。

赫普纳。这个小犹太人（显然是在他的同伴约纳斯怂恿下这

么做的）想拿手枪顶着我们的胸口来要求为《宣言》①写序言，对

此你的看法如何？我认为，对于这种无赖的信件，或者根本用不

着回答，或者最多让他去找莱比锡版的序言②；如果这个序言不能

使他满意，那就让他干脆不要印《宣言》好了。

如果你要给左尔格写信谈加特曼的问题（假如你还没有做这

件事的话），你最好能加几行关于小赫普纳的事。

邮局快关门了——我为了钱的事进了一趟城，接着又寄了钱，

所以晚了。

你的 弗·恩·

７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０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你立即把拉法格的信转寄给了我，这很好；它给了我很大的

３３１７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０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
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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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尤其是今天我同时还收到了拉法格直接寄来的信，而从这

封信来看，情况似乎已经好转。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无论如何

现在不要让琼尼走。在燕妮痊愈以前，这根本谈不到。如果使女

孩子的处境更加困难，那是不可饶恕的。今天我还要直接给龙格

写封信。最好你自己给小燕妮写几句话，讲讲这个意思。你就讲，

地方军①不会因此就失去琼尼。

奇怪的是，现在每当神经受刺激，我的咽喉就立即被卡住，就

象红色沃尔弗②卡住自己的兄弟——粮食投机商
１２２
一样。我想说

的是，几天以前我收到巴黎的坏消息后的最初时刻所受的惊吓，引

起了咳嗽痉挛性地发作，险些把我憋死。可怜的小燕妮患气喘病

时一定常常有这种极其痛苦的感觉。

至于“小赫普纳”，我的意见是和他打“商务性”的交道。应

当通知他，他可以随意翻印我们为莱比锡版写的序言③，也通知

他，俄国人去年出版了一种新译本④。如果他认为没有我们专写的

新序言就不值得翻印《宣言》，那末，他自己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怎

么办最合适，就让他怎么办吧。“拿手枪顶着胸口”——这是“我

们自己人”的气质和风度，因此，在和小赫普纳打交道时，对此

只好象对某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勉强容忍了。

从可怜虫迈斯纳那里我收到了１８８１年的账目１２３；照他的话

说，这是不景气的一年，但是这关系不大，因为，按照他本人的

通知，在１８８２年书就将近售“完”；１８８１年卖掉的愈少，１８８２年

４３１ ７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
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指在巴黎的亲属。——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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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的就必然愈多。我的长时间的沉默一定使他不安。穆罕默德

终于向他降临了；可惜我还不能寄一包校样①去，这是他更想要的

东西。由于长期软禁在家，解禁只是例外，特别是由于经常恶心，

或者文雅地讲，用南德意志话讲，即用卡尔·布林德太太（原科

亨太太）的说法，由于天天“呕吐”（这是咳嗽的结果），我至今

不能尽快地进行校对。我想只要耐心和严以律己，还是会很快重

新走上正轨的。

摩尔

５３１７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０日）

① 指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校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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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１８８１年１月—１８８３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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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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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１年

１

马克思致沙尔·龙格

巴 黎

１８８１年１月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龙格：

我这里积攒了一大堆旧报纸，要找出登载着总委员会（包括

它的委员－公社社员）同大名鼎鼎的布莱德洛进行论战１２４的那一

号《东邮报》，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不过我想列斯纳手头有《邮

报》。其实对您来说这完全不重要。布莱德洛诋毁公社社员；正如

您当时在《邮报》上向他声明的那样，他重复《自由》和《夜晚

报》这类报纸上的最卑鄙的诽谤；他疯狂地攻击总委员会的宣言

《法兰西内战》①，等等，——所有这些都未必能够使他在巴黎资

产阶级的眼里受到损害。但是这一点还是可以简单提一提，因为

这能够说明一个人的为人。在１８７１年９月《东邮报》上发表的总

委员会总书记（当时总书记是黑尔斯，但提他的名字就会给予他

过多的荣誉）对布莱德洛的答复中，就曾写道：

９３１

①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肆意破坏私人住宅（梯也尔的炮轰）是布莱德洛先生的朋友们所干的

事情…… 在共和国时期，罗什弗尔曾因违反出版条例罪被判处终身流放。

如果布莱德洛先生也因自己的演说被判处终身流放，那该怎么样啊！”

重要的是，总委员会（它的会议记录摘要曾登载在《东邮

报》上）揭露了布莱德洛曾经是普隆－普隆（他当时在伦敦）所

豢养的食客，并且在巴黎有可疑的交往关系。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９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我提到过，不久以前，布莱德洛曾到过巴黎，在

那里曾和戴特罗瓦和艾米尔·德·日拉丹来往（这件事是一个用

阿扎马特或别的土耳其名字作笔名的法国人告诉我的，而他是从

一位女士那里听说的，这位女士大概是布里蒙，她参加过我下面

要讲的那次集会）。艾米尔·日拉丹设宴招待过他，出席宴会的有

一些可疑的，即波拿巴派的女士，席间布莱德洛吹嘘自己在伦敦

的所谓声望，使自己陷入了可笑的境地。

如果布莱德洛说，在他与布里蒙相识的那个时候，她是一个

热心的爱国者，那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在色当战役１２５以前，所有

的波拿巴派，就他们希望自己的皇帝①胜利这一点来说，他们都是

爱国者。在色当战役之后，他们仍然是爱国者，因为在他们看来，

只有路易·波拿巴复辟，即使是在俾斯麦的协助下复辟，才能拯

救法国。

不言而喻，您不应当引用我的话。至于布莱德洛和布里蒙的

友谊的详情细节，勃朗（老头子）可以提供。

布莱德洛同总委员会论战时曾经得到《夜晚报》（一家巴黎报

纸）的支持。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２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赛拉叶报告说：

０４１ １ 马克思致沙·龙格（１８８１年１月４日）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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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读了《夜晚报》上一篇为布莱德洛辩护的文章。文章说，他〈布莱

德洛〉①给报纸〈《夜晚报》〉写稿，使报纸感到荣幸，他是政府的可靠拥护

者，他与那些蛊惑阴谋毫无关系。”

当格莱斯顿解散议会（迪斯累里借此把他推翻了）时，布莱德

洛讲演的大厅挂着巨幅标语：“别了，破坏圣像者，人民的救星！欢

迎，圣斯蒂凡教堂的伟大勇士！”１２６但是他失算了。他没有当选为议

员，尽管他写信给布莱特和“伟大的自由党”的其他领袖，公开央求

支持（央求好评），但他们对他的回答非常冷淡。他吹嘘说自己曾和

终身主教（英国国教教会的）共进午餐，这也未能帮助他。

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布莱德洛之所以比较走运是由于下面的

原因。他是那些支持格莱斯顿的亲俄运动，反对迪斯累里，叫喊

得最凶的蛊惑者之一，而且事实上是那个想要不惜任何代价再次

捞到“官家的羹肴”的政党的最狂热的代理人之一。此外，在当

时面临着的决定性的选举战中，决不会轻视任何一个选区。辉格

党和激进党的那套假正经不得不抛到了九霄云外。

虽然北安普顿的很多鞋匠属于布莱德洛的“宗派”，但这还不

能保证他在这个城市当选；上次所有这些鞋匠一致投了他的票，但

他还是落选了。不过还有另一个自由党候选人也难以当选，因为

他以搞“可疑的金融交易”出名，此外，他还因另一方面的丑事

丢了脸（他被人打过耳光）。此人就是拉布谢尔。他是《每日新

闻》的三个所有者之一，因此，也是那个自由党的大亨，虔诚派

教徒资本家赛米尔·摩里的同伙。要让布莱德洛或拉布谢尔各自

单独地当选是很难的，如果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成功。虔诚

１４１１ 马克思致沙·龙格（１８８１年１月４日）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
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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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教徒赛米尔·摩里对无神论者布莱德洛的公开推荐（在报上发

表了一封信）保证了北安普顿信教的人投他的票，而布莱德洛则

保证了该市不信教的鞋匠投拉布谢尔的票。这样一来，他们两人

都由北安普顿选入了议会。

布莱德洛的无耻透顶，特别表现在他要尽手腕排挤掉其他一

切有声望的无神论宣传家，因为他们象罗女士那样，不愿意成为

他个人的忠实仆从（科学宣传家们正在转向其他社会阶层）。他用

把党的全部基金占为己有的手段达到了这一目的。他甚至做到使

伦敦全部讲演厅不对其他人开放，同时他用党的经费为自己修建

了一个讲演厅。因此，罗女士及其他人只好局限于在外省讲演。如

果您对此感兴趣（不过我觉得不值得去了解细节），您可以通过那

些与此直接有关的人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情报。

祝好。

卡·马·

您能否告诉我关于爱·福尔坦这个人的某些情况，他给我写

了几封信，对我用“我亲爱的老师”这个称呼。他的要求很

“低”。他在研究《资本论》，提出要每月写摘要，并逐月惠寄给我；

而我则应每月修改它，向他解释他所理解错了的地方。等他不慌

不忙地写出最后一个月的提要，并且经我修改退还给他，他就会

得到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这份手稿，按他的说法，“将以万丈光

芒普照法兰西”。

仅仅由于时间不足，我也不同意他的建议，但无论如何应该

回他一封信。可能他的愿望是非常好的。在给他写信之前，我想

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目前他住在博韦市巴黎门街２２号。

２４１ １ 马克思致沙·龙格（１８８１年１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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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马克思致某人１２７

伦 敦

１８８１年１月３１日于 ［伦敦］

西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①

阁下：

请把随函寄上的单子中所开列的报纸等寄给我。此外，如能

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工厂法简明手册，我将对您非常感激。

我这里有几份工厂法，但是一个法国众议院的议员求我替他

搞到一本能从中找到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资料的手册。记得工厂

视察员雷德帕思先生仿佛出版过这类东西。１２８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３４１２ 马克思致某人（１８８１年１月３１日）

① 马克思及其一家从１８７５年３月到他逝世住在这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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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１年２月１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①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耽搁了很久，终于动手给您写回信。

不过，既然您打算很快就到这里来，对您惠寄给我的那本书②

写详细的书面批评，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了，我将有机会和您面谈

这一问题，所以这里只稍微谈点意见。

（１）第６６页以及后面几页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剩

余价值和资本赢利之间，除了对可变资本或全部资本的百分比计

算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际差别。《反杜林论》第１８２页

上引用了《资本论》中与此有关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１２９

（２）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
１３０
硬要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

他们解答一个谜，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

剩的威胁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那我也绝无

义务去实现他们的愿望。为这些人解决他们由于自己的混乱的超

智慧所产生的一切疑问，或者，譬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

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

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

４４１ ３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１８８１年２月１日）

①

② 卡·考茨基《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编者注

恩格斯从１８７０年９月到１８９４年１０月初住在这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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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在他们要求

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让他们首先学会阅读和抄写吧。

况且，我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当前

刚刚在形成中的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和真正的大农业，生产出堆积

如山的生活资料，使我们大有窒息的危险；当前是变革的前夜，这

种变革除了其他后果之外，还应使地球上的人口得到增殖——您

在第１６９—１７０页上所谈的，很肤浅地涉及到这个问题——，这种

变革在欧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

欧勒的计算法１３１，其价值跟下面这种计算法一样，照这种计算

法，一个克劳泽在公元第一年起按复利计算，则每隔十三年增加

一倍，那末现在就应为大约
１×２１４４

６０
盾，即体积超过地球的一大块银

子。您在第１６９页上说美洲的社会关系和欧洲差别不大，这只是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是对的，即假使您观察的都是一些沿海的大

城市，或者只是这些关系的表面的法律形式。广大美洲居民无疑

地生活在非常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移民源源而来，就能证

明这一点。而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仍然需要三十年以上。这里根

本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

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

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

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

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

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

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

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

５４１３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１８８１年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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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

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

其实，早在１８４４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德法年鉴》第１０９

页）：“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

主义）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

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

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１３２

暂时到此结束——其余的问题等以后当面和您讨论。您要到

这里来，这样做很好。您是年青一代中真正想学到点东西的少数

人中的一个，而在无批判的气氛下，现在德国出的一切历史和经

济书籍越来越糟，对您来说，摆脱这种气氛将是很有益处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４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１年２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附上给考茨基的信①，请转寄给他。我不知道他给我的维也纳

的地址是否还适用。

新年以后出版的五号《社会民主党人报》说明它有很大的进

６４１ ４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２月２日）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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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击败者”的悲观失望的调子和傲慢骄矜的美德互为补充，小

市民的温顺和莫斯特式的革命词句交相为用，还有，同莫斯特纠

缠不休——所有这一切都停止了。调子变得流利而且坚定了，如

果这样发展下去，报纸就会不是麻痹德国的群众，而是激励他们

的勇气。既然您那里有《新莱茵报》，您可以不时翻阅一下。正由

于我们对自己的敌人持鄙视和嘲笑的态度，在戒严前的六个月里

我们获得了差不多六千个订户，虽然在１１月我们不得不一切从头

开始１３３，１８４９年５月我们又拥有原来的订户数目，而且甚至更

多。《科伦日报》现在承认自己当时只有九千个订户。

既然您那里好象是缺乏小品文，那末您可以设法转载１８４８年

第４４号上的诗歌《今天早晨我到杜塞尔多夫去了》，——标题大

体可用：《一八四八年吞食社会主义者的人（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４日

《新莱茵报》上的小品文）》，作者署名：格奥尔格·维尔特（１８５６

年死于哈瓦那）。１３４总之，继续这样干下去吧！

您的 弗·恩·

《不要偷窃！》和为处死路易十六作的辩护１３５很好。

５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１３６

彼 得 堡

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阁下：

现在匆忙地写几行字来答复您友好的来信。

７４１５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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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兰兹格特回来以后，总的来说，我的健康已经恢复了，但

一连几个月的恶劣天气使我有幸得了影响睡眠等等的慢性鼻炎和

咳嗽。而最坏的是我妻子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尽管我请了伦敦

的一些最有名的医生。此外我还有一大堆琐琐碎碎的家务，谈起

来都令人感到腻烦。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我一直不得不，而且现

在仍然不得不费力地读完一大堆从各个国家，特别是从美国寄来

的蓝皮书１３７，这样我的工作时间只勉强够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我的

医生们多年来就严禁我在夜间做任何工作。由于上述种种原

因，我在通信方面就积欠了许多债。而且，我家里现在忙乱得不

可开交，因为我大女儿龙格夫人和孩子们①要从伦敦迁居到巴黎

去，她的丈夫②（这一时期他一直在伦敦皇家学院当教员）在大赦

以后成了巴黎《正义报》的编辑之一（克列孟梭在马赛发表的半

社会主义的演说就是他示意的１３８）。您可以理解，在我妻子目前的

健康情况之下，这次分别是多么痛苦。我们的外孙——三个小

男孩——对她来说，正如对我本人一样，是无穷尽的乐趣的源

泉。

现在先谈一谈随信附上的手稿１３９。它的作者是拉法格先生，我

第二个女儿③的丈夫，是我身边的学生之一。他请我向您询问一

下，您是否能帮助他成为彼得堡杂志《祖国纪事》或《言语》的

撰稿人（我认为，这是他能寄以希望的仅有的两种杂志）。如果有

这种可能，他委托您修改和删节一切不合圣彼得堡气候的地方。至

于他的“名字”，可以只用姓名开头的字母。无论如何，您会有兴

８４１ ５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９日）

①

②

③ 劳拉。——编者注

沙尔·龙格。——编者注
让、昂利和埃德加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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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读完这篇手稿。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您的文章１４０，这篇文章的确是极富

于“独创性的”。因此，它才受到人们的抵制。只要冲破墨守成规

的思想罗网，那末遇到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抵制”——这是墨守

成规的人一碰到困惑不解的事物时所使用的唯一的自卫武器。我

在德国已经受了多年的“抵制”，而在英国现在仍然在受到抵制，

稍有不同的是，在这里人们对我的攻击往往是这样荒谬和愚蠢，以

致要是作公开回答都会使我感到难以为情。您就继续这样干下去

吧！照我的意见，您下一步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上层阶级在

农业中的代表，地主们的债务的惊人增长，并且要指出，他们是

怎样在“新的社会支柱”的监督下在社会蒸馏器里面“结晶”的。

我很想看到您和《言语》的论战。一当我的生活的航船开进

比较平静的水域，我一定对您那本《概况》发表更加详细的意见。

但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能不谈一谈。土壤日益贫瘠而且又得不到人

造的、植物性的和动物性的肥料等等来补充它所必需的成分，但

它仍然会依天气的变化莫测的影响，即依不取决于人的种种情况，

继续提供数量非常不一的收成；但从整个时期，比如说从１８７０年

到１８８０年来观察，农业生产停滞的性质就表现得极其明显。在这

种情况下，有利的气候条件迅速地消耗土壤中还保有的矿物质肥

料，从而就为荒年铺平道路；反之，一个荒年，尤其是随之而来

的一连串的歉收年，使土壤中含有的矿物质重新积聚起来，并在

有利的气候条件再出现的时候，有成效地发挥作用。这种过程当

然到处都在发生，但是，在其他地方，它由于农业经营者的限制

性的干预而受到调节。在人由于缺乏财力而不再成为一种“力

量”的地方，这种过程便成为唯一起调节作用的因素。

９４１５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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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１８７０年你们的国家获得了一次极好的收成，但是，那

一年是一个顶点，紧接着便是一个很坏的年头；大歉收的１８７１年

可以看做一个新的小周期的起点，这个周期在１８７４年达到了新的

顶点；随后紧接着便是１８７５年的荒年；然后又开始高涨，这次高

涨以１８８０年这个更坏的荒年告终。如果把整个时期总起来看，就

可以看出，平均年产量总是一样的，各个年份之间以及各个小周

期之间的差别纯粹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我在前些时候曾经写信①告诉您，如果说英国所经历的一次

严重的工商业危机并没有在伦敦引起金融上的彻底破产，那末这

种例外现象只能用法国货币大量流入来解释。现在，连英国那些

墨守成规的人也看到并且承认这一点。例如《统计学家》杂志

（１８８１年１月２９日）写道：

“金融市场在过去一年之内所以如此安稳，完全出于偶然。法兰西银行在

秋初让它的黄金储备量从三千万英镑减少到二千二百万英镑…… 去年秋

天我们无疑地是费了好大劲才逃避了这场致命的危险。”（！）

英国的铁路系统和欧洲的国债制度一样，都在同一个斜面上

滚动。各个铁路公司的董事中当权的巨头们不仅举借数额越来越

大的新债，来扩大他们的铁路网，即扩大他们象君主专制一样进

行统治的“领土”，而且扩大他们的铁路网，以便获得新的借口举

借新债，从而有可能向债券、优先股票等等的持有者支付利息，以

及间或以稍稍提高红利的形式给那些受骗的普通股票持有者一点

小恩小惠。这种巧妙的办法迟早会导致一场可怕的灾祸。

在美国，铁路大王不仅象过去一样受到西部的农场主和其他

０５１ ５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９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马克思１８８０年９月１２日给尼·弗·丹尼尔
逊的信。——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工业“企业家”的攻击，而且还受到商业界最大的代表——纽约

商会的攻击。铁路大王和金融骗子古耳德这个大吸血鬼曾经对纽

约商业巨头们说：

“你们现在攻击铁路，是因为你们认为它们由于目前不受欢迎，最易受到

损害；但是你们要当心啊！继铁路之后，会轮到各种公司〈在美国人的方言

里意思是股份公司〉，然后轮到各种形式的合伙资本；最后就轮到任何形式的

资本；这样，你们就在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共产主义的倾向在人民当中现

在就已经愈来愈普遍了。”

古耳德先生真是“嗅觉灵敏”。

在印度，不列颠政府面临着的，即使不是一次总起义，也是

严重的麻烦。英国人以租税、对印度人毫无用处的铁路的红利、文

武官员的养老金、阿富汗战争及其他战争的支出等等形式，每年

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他们不付任何代价地从印度人那里拿

走的东西——不包括他们每年在印度境内攫为己有的在内——，

即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的价值，超过六

千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髓

的过程！那里荒年一个接着一个，而饥荒的规模之大，是欧洲迄

今为止所无法想象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组织的真正的谋反

正在进行中；不列颠政府意识到有某种东西正在“酝酿”中，但

是这些笨蛋（我指的是政府官员）被他们自己那套议会的言谈和

思考方式所愚弄，甚至不愿意弄清事实真相，不想了解这种迫在

眉睫的危险严重到什么地步！欺骗别人结果也欺骗自己，这就是

议会智慧的真谛。这倒更好！

您能否告诉我您的文章里引证过的朗凯斯特教授的著作《论

退化》已经译成俄文没有？１４１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上月我们这里来了几个俄国客人，其中有季别尔教授（他目

１５１５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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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住在苏黎世）和卡布鲁柯夫先生（由莫斯科来的）。他们曾经整

天整天地在英国博物馆里进行研究。

没有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①的消息吗？

顺便提一下：扬松最近的把俄国和欧洲作对比的统计学著

作②——已引起强烈的反应。我倒很想看一看。

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如果拉法格的文章在彼得堡找不到“安身之地”，请您把它寄

还给我。

６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最尊敬的同志：

我长时间没有回信，是因为我想在答复您１月６日的信时附

上一份修正表，这些修正您在再版《资本与劳动》１４２时也许是必须

作的。由于家务事忙乱以及一些事先预料不到的工作和其它的干

扰，这份表我还没有完成，因此暂且先寄给您这封短信，没有附

２５１ ６ 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２日）

①

② 尤·埃·扬松《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编者注

格·洛帕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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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因为如果我继续沉默会引起您的误会。我认为必须修改的地

方都是一些细节；主要的东西，问题的实质，已经讲清楚了。

感谢您的友好的献辞；您用这一献辞亲自向我们的资产阶级

敌人提出了挑战。

《伟人传》１４３的作者①是一个学校视察员之类的人，他写信请

我把我的传记材料寄给他；此外，他还让他的出版者找我的妹夫

尤塔，要尤塔说服我答应他的请求，因为我往常对这类请求都加

以拒绝。这位先生——《伟人传》的作者——给我写信说，他不

同意我的观点，但承认这些观点的重要性，并对我表示尊敬等等。

就是这个人后来厚颜无耻地把声名狼藉的普鲁士间谍施梯伯的诽

谤谰言写入了他的小册子，即硬说——大概是在某一个波恩讲坛

社会主义者１３０的怂恿下——我有意捏造引文；然而这位正人君子

甚至没有花功夫去读读我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同极可尊敬

的布伦坦诺进行论战的文章１４４，如果他读了我的文章，他会看到布

伦坦诺起先是在《协和》杂志（工厂主的刊物）上责备我“在形

式上和实质上都进行了伪造”，后来又作狡辩，似乎他对此不是这

样理解的等等。一家荷兰杂志愿意向我提供篇幅来驳斥那个“学

校视察员”，不过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根本置之不理。就是在伦敦

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

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

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

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

３５１６ 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２日）

① 阿·凯迪伊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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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１４５
，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

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

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

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

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

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此

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

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

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

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

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

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

那末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特殊

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

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

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

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使凡尔赛分

子的吹牛马上破产，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１７８９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有相应

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是

一样明确的，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

的一切国家里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在十八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

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

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

４５１ ６ 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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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

的幻梦曾经煽起古代基督徒反对罗马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

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

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理解，被旧时代幽灵的化

身——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

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

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

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性的时刻还没有

到来；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

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

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复去的

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７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巴 黎

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４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燕妮：

大名鼎鼎的雷尼亚尔把他的著作推荐给你，想取得你的“同

情”。１４６这位雅各宾党人，正捍卫英国可敬的新教和英国的庸俗自

由主义，而且使用的就是这种庸俗自由主义的历史体系，的确值

得深表同情。不过，我们且看看他的“事实”。

５５１７ 恩格斯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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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４１年三万新教徒被屠杀”。——这里，爱尔兰天主教

徒的处境同巴黎公社一样。凡尔赛分子屠杀了三万名公社社员，却

把这说成是公社的恐怖。在克伦威尔时期，英国的新教徒至少屠

杀了三万爱尔兰人，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兽行，就捏造一个神话，

说什么这是为了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杀戮三万新教徒实行的报复。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

因为奥尔斯脱是从占有它的爱尔兰人——在１６００—１６１０年

那个时期他们的土地是公有的——手中夺去，而被交给苏格兰的

新教徒——军事殖民主义者的，所以在１６４０年以后的动荡时期，

这些殖民者感到自己的占有不安全。英国政府在都柏林的清教徒

的官方代表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苏格兰国民公约派１４７的军队准

备在奥尔斯脱登陆，并且要杀绝所有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爱

尔兰的两个最高法官之一威·帕森斯爵士宣称，一年以后爱尔兰

将不再剩下一个天主教徒。正是在英国议会里一再重复的这些恐

吓，激起奥尔斯脱的爱尔兰人于１６４１年１０月２３日举行起义。但

是并没有发生任何屠杀。当时所有的历史文献都说爱尔兰人仅仅

是打算实行大屠杀，甚至两个是新教徒的最高法官（１６４２年２月

８日的告示）也宣告说，“他们的阴谋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大屠

杀，未能得逞”。但是在１６４２年５月４日，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

把爱尔兰妇女剥光衣服扔进河里（在纽里城），并且屠杀爱尔兰人

（普兰德加斯特《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殖民》１８６５年版）１４８。

（２）“爱尔兰是英国的万第１４９”。——爱尔兰是天主教的，新教

的英格兰是共和的，因此爱尔兰是英国的万第。但毕竟有一个小

小的区别：法国革命要把土地交给人民，而英国的共和政治则要

在爱尔兰把土地从人民手中夺走。

６５１ ７ 恩格斯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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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雷尼亚尔以外，多数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清楚，如果抛开教

义上的种种争吵和注解的话，全部新教改革是一个广泛筹谋好了

的没收地产的计划。开始是夺取教会的土地。随后在那些新教掌

权的地方，天主教徒被宣布为叛乱者，于是他们的土地就被没收。

但爱尔兰的情况特殊。

普兰德加斯特说：“看来，因为英格兰人认为上帝犯了一个错误，把爱尔

兰这样一个好地方赐给了爱尔兰人；所以英格兰人力图纠正这个错误差不多

已有七百年之久了。”

爱尔兰的全部土地问题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把爱尔兰的地产

没收过来转交给英国殖民者的历史。这些殖民者在克尔特社会的

魔力之下，经过不多的几代已变得比土著更爱尔兰化了。然后又

进行新的没收和新的殖民；并这样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

在十七世纪，整个爱尔兰，除不久前已经苏格兰化了的北部

以外，进行新的没收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

致不列颠（清教徒的）议会授权查理一世出兵去征服爱尔兰的时

候，曾决定拿应当在爱尔兰没收的二百五十万英亩土地作抵押来

筹集这笔军费！贷出这笔款项的“冒险家”１５０还有权任命这支军队

的军官。这些冒险家瓜分土地的办法是这样的：即他们在奥尔斯

脱得到每一千英亩土地须出贷款二百英镑，在康诺特须出三百英

镑，在曼斯特须出四百五十英镑，在伦斯特须出六百英镑。如果

居民起来反对如此乐善好施的计划，那他们就是万第派！也许雷

尼亚尔会有机会在什么时候出席国民公会，那时候他大概会仿效

长期国会１５１的例子，用同样的办法去同可能出现的万第作斗争。

“废除惩治法典１５２！”——不过，要知道，这些法律的大部分被

废除的时间不是在１７９３年，而是在１７７８年，当时英国受到了起

７５１７ 恩格斯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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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抗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威胁，第二次废除的时间是在１７９３年，

当时出现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威胁，为了同它作战，英国需要获得

尽可能多的兵员！

“皮特给梅努特提供了津贴！”１５３——这种施舍很快就被托利

党人取消了，只是在１８４５年才由罗·皮尔爵士重新恢复。但是只

字未提这位大人物还给过爱尔兰另一件礼物（这是他第一次博得

雅各宾党人的好感），即不仅是“数量可观的”、而且是真正慷慨

的“津贴”——用来收买爱尔兰和英国合并１５４的三百万英镑。议会

的一些文件表明，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衰败城镇”和名义上的

选区所花费的一项开支，数目就不下于一百二十四万五千英镑

（奥康奈尔《关于爱尔兰问题致女王的备忘录》）。

“得比勋爵建立了国民学校的制度”。１５５——确实不错，他是为

什么他这样做呢？请看看菲茨吉本写的《一八六八年的爱尔兰》这

本虔诚的新教徒和托利党人的著作，或１８２６年议会委员会委员关

于爱尔兰教育的官方报告。由于英国政府不管教育，爱尔兰人才

把教育子女的事情自己抓起来。当时，英国的父母们坚决主张把

子女送进工厂去挣钱，而不是送到学校去学习，爱尔兰农民却踊

跃地自己出钱办学。学校的教师是流动的，他在每个村子各呆几

个月。人们给他找一间小房子，每个孩子每周交学费两个便士，冬

天再交点泥炭。夏季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靠近篱笆的田地上进行

教学，所以这种学校当时以“篱笆学校”［ｈｅｄｇｅ－ｓｃｈｏｏｌｓ］著称。

当时也有一些游学的学生，他们腋下挟着书本从一个学校到一个

学校，可以毫无困难地从农民那里得到膳宿。１８１２年，爱尔兰有

四千六百所这种“篱笆学校”，在议会委员会委员这一年的报告中

说，这种教育

８５１ ７ 恩格斯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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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多于福”，“人们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而接受这种教育，尽管我们认为有

可能对它进行某些纠正，但是，看来要制止它的普及是不可能的：可以改善

它，但决不能阻挠它”。

可见，这些真正的国民学校并不符合英国人的目的。为了消

灭它们就创办一些假国民学校。在这些学校里世俗的东西少到什

么程度，从下面的事实即可看出：课本中所编选的都是从天主教

和新教的圣经里摘出来的片断，而且经过都柏林的天主教和新教

的大主教认可。请把那些直到今天仍然对义务上学叫嚷不已的英

格兰人同这些爱尔兰的农民对照一下！……

８

马克思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１５６

日 内 瓦

１８８１年３月８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４１号

亲爱的女公民：

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

２月１６日的来信。很遗憾，我对您赐问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

发表的简短的答复。几个月前，我已答应彼得堡委员会１５７就同一题

目写篇文章。不过，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

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

９５１８ 马克思致维·伊·查苏利奇（１８８１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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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

才彻底完成了…… 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

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３１５页）１５８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

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

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３４１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

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

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

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

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

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

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

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０６１ ８ 马克思致维·伊·查苏利奇（１８８１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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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恩格斯致斯·弗·考夫曼

伦 敦

［草稿］

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１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考夫曼先生：

在回答您本月９日的盛情来信的时候，遗憾的是，关于作保

问题，我不能满足您的愿望。对于作保，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给

自己定了一条永不变更的规则，如果能出钱，我宁肯立即拿出钱

来，而不愿作保。但是我现在手头没有钱；即使我有钱，我又可

以不用它，我认为把它交给德国的党是自己的首要义务，我们现

在必须把多余的每一分钱交给德国的党。①

希望您能找到其他办法筹得不足的款项。

仍然忠实于您的②

１６１９ 恩格斯致斯·弗·考夫曼（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１日）

①

② 这封信没有署名。——编者注

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但是我还有另一种考虑。近十年来我经常看到，这
里的一些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成员变换频繁，因此常常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未等我作的保证到期，协会１５９就奉行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方针了，归根到底，要
我替莫斯特先生作保，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应该提出来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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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这里附上一些关于禁止通奸的材料１６０。您是否能用得上，我自

然不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您应当考虑好，谈这一问

题是否会弊多利少。无论如何，我愿意告诉您一种谈论这个戒律

而又不陷于庸人劝善的办法；我所掌握的搜集到的关于这一问题

的历史材料，对您总是会有用的。

此外，报纸①总的说办得很不错。个别的几号很好。要是少登

几篇象论国家社会主义那样的学理主义的文章１６１，是不会有害处

的。怎么能把杜尔哥同奈克尔，尤其是同可怜的卡龙相提并论呢？

杜尔哥是十八世纪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奈克尔是金融贵族的

最实际代表，拉菲特们和贝列尔们的先驱，卡龙则是个典型的贵

族，他的办法是收入多少就花多少：“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②。怎

么能把这些人，特别是杜尔哥、甚至奈克尔，同俾斯麦相提并论

呢？俾斯麦充其量也只是象卡龙那样，想不择手段地弄到钱；再

说，难道可以丝毫不加考虑地把这个俾斯麦同施特克尔、而另一

方面又同谢夫莱之流相提并论吗？他们也都各自具有完全不同的

倾向。如果说资产者把所有这一切混为一谈，那末决不能由此得

２６１ １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２日）

①

② 据说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讲的话。——译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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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结论说，我们也应当不加批判地这样做。学理主义的根源正是

在于相信对手自私自利的和眼光狭小的论断，并且根据这些论断

来建立体系，这种体系当然是以它们为基础，并且随着它们的破

产而破产。对俾斯麦来说，第一是为了钱，第二是为了钱，第三

还是为了钱，而他弄钱的借口纯粹依对外部情况的考虑而变换。如

果在帝国国会是另外一些人占多数，他就会抛弃他现在的一切计

划而制定相反的计划。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根

据在理论上是那样无知、在实践上是那样变化无常的俾斯麦这个

畜生所采取的任何步骤来作出关于现代社会破产的结论，正如不

能根据象施特克尔那样的小丑的精神上的舞蹈病，或根据象谢夫

莱这样一些“思想家”的废话来作出这样的结论一样。这些人根

本不“想”宣告现代社会破产（这大约就是他们所“想”的全部

东西）。恰巧相反，他们纯粹是靠想方设法去重新修补现代社会而

活着。且看谢夫莱是一个怎样的思想家：在《精髓》一书中，这

个愚蠢的士瓦本人承认，他对《资本论》中的一点（最简单的一

点）思考了整整十年才理解，而他的理解却荒谬已极！１６２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

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１６３、皇家陶瓷厂

——都叫做“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

而进行的捏造。对这种捏造我们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

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末，只要提出下面

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

是：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

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

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

３６１１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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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工

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

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

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此外，我认为您对报纸应当采取的方针的看法同我的看法完

全一致；我还感到高兴的是，近来，报纸不再象当初那样滥用

“革命”一词了。在１８８０年的严重动摇１６４以后，起初这是很好的，

但最好还是和莫斯特针锋相对，谨防夸夸其谈。不连篇累牍地用

“革命”一词也可以表达革命的思想。其实，莫斯特这个可怜虫已

经完全不知所措了，他已经不知道往哪儿靠岸了，何况弗里茨舍

和菲勒克在美洲的成就１６５使他最后的希望遭到破灭。

报纸现在能够真正激励和振奋我们在德国的人，而对这些人，

至少对所谓的领袖们，这有时是非常需要的。我又收到了几封诉

苦的信，已作了适当的回答。菲勒克起初也很灰心，但他去伦敦

呼吸了几天自由的空气之后，又恢复了朝气。报纸应当把这种自

由的空气带到德国去，为此首先必需蔑视和嘲笑敌人。只要人们

又学会了嘲笑俾斯麦之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不应当

忘记，人们，至少是大多数的人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尤其

是一大批鼓动家和编辑很不舒服地从非常舒服的状态中被摇醒过

来。因此，现在必需提高情绪，同时要不断地提醒人们，俾斯麦

之流同他们在谋刺事件２３之前一样，仍然是蠢驴，仍然是骗子和仍

然是在历史进展面前无能为力的可怜的蠢人。因此，对这伙混蛋

的任何朝弄都是有价值的。

关于爱尔兰，只说这么一点：爱尔兰人只有过分聪明，才会

不知道起义对他们来说会是灭亡；只有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战

４６１ １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２日）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争的情况下，起义才有成功的希望。在此期间，爱尔兰人迫使格

莱斯顿在议会中实行大陆式的会议规则１６６，从而破坏了整个英国

议会制度。他们还进一步迫使格莱斯顿抛弃了自己的一切空话并

且变得比最激烈的托利党人更象托利党人。高压法１６７通过了，土地

法案１６８会被上院或者否决，或者阉割，那时就会开始争吵了，即各

党派的秘密分化就会公开。从格莱斯顿上台时起，辉格党人和温

和的托利党人，也就是全体大土地占有者正在悄悄地联合成一个

土地占有者的大党。一旦这点完全成熟，家族的和个人的利益就

会得到调整，或者，例如一旦土地法案使这个新党走上社会舞台，

内阁和现在的多数马上就会垮台。那时新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会出

来对抗新的保守派，但是除了工人和爱尔兰农民以外，没有任何

其他后盾。为了在这里不再发生愚弄和欺骗，在约瑟夫·考恩

（新堡选出的议员）的领导下刚刚在组成一个无产阶级激进派。约

瑟夫·考恩是一个老宪章主义者，即使不是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

也是个半共产主义者，并且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爱尔兰在促成

一切；爱尔兰是帝国内的推动因素。这些我是私下跟您谈谈。关

于这个问题下次详谈。

祝好。

您的 弗·恩·

请您代我向考茨基问候，因为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所以详

细地答复他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您见到博伊斯特，请代为问候。

５６１１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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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８１年３月２８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老朋友：

我马上给你寄钱去，只要你使我有可能这样做，即把你的新

地址告诉我的话。我寄时必须写明新地址，而我在《先驱者》上

面找到的那些地址，我觉得未必适用，而且可能引起麻烦。只要

我得到你的复信，你马上就会收到一百法郎和详细的答复。

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２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１８８１年３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菲勒克（附上他的明信片）想要我告诉您关于波士顿大会的

情况；但是正象在一些复杂的事情当中常有的那样，这里也碰到

了许多障碍：（１）哈尼的信写晚了一个星期，（２）他忘了附上报

纸上的报道，这篇报道我昨天才收到。今天我把它交给了正在此

地的考茨从，让他加工一下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用。１６９

６６１ １１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８１年３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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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大会虽然通知工作做得差，但开得很好；到会的有一

千五百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德国人。第一个发言的是去年夏天访

问过我们的美国共产主义者斯温顿（他是一家纽约大报纸①的所

有者），接着是弗里茨舍，最后发言的是反对奴隶制的杰出人物温

德耳·菲力浦斯，除了约翰·布朗以外，对于消灭奴隶制和胜利

地进行国内战争，他比任何人贡献都大；这是美国也可能是全世

界第一流的演说家。他向德国人表示感谢，因为１８６１年，所有大

城市的德国体操协会的会员用生命掩护他免受美国的一些暴徒的

袭击，并为联邦保存了圣路易斯城。１７０他讲得怎样，我只举一个例

子：

“由于离战场很远，我不想冒昧地对斗争方式加以评论。我遥望着距离此

地四千哩以外的俄国，看到深重的灾难正笼罩着它的人民。但是我希望总会

有人把人民从这种灾难中解救出来。如果这只能靠匕首来实现，我就欢迎匕

首！这里会有一个美国人对此加以责难吗？如果有的话，那就请他看一看

〈指着挂在墙上的相片〉在邦克斯山附近牺牲了的约·沃伦吧。”

这话是在３月７日讲的，而在１３日，一颗炸弹做到了匕首未

能做到的事情１７１。

据今天的《旗帜报》报道，英国政府已就谋杀的文章对莫斯

特起诉！１７２如果俄国大使馆和格莱斯顿一定要把小傻瓜汉斯②变

成一个大人物，那只好听他们的便。不过还很难知道，莫斯特是

否会被判罪。一些大报就炸弹事件所表示的道义上的愤慨，多半

只是一种礼节上的表态，这里的资产者为了保持体面，任何时候

也不会拒绝这种表态。一些更加如实地反映情绪的幽默报纸，对

７６１１２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１年３月３０日）

①

② 汉斯是约翰（莫斯特的名字）的小名；小傻瓜汉斯是德国民间童话里的一个
著名人物。——编者注

《太阳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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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而在诉讼结束以前，还可能发生许

多变化；因此，要十二个陪审员作出定罪所必需的意见一致的判

决，还完全没有保证。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可以说，温德耳·菲

力浦斯的行动（一位年青的美国记者威拉德·布朗对此起了促进

作用，他去年常到马克思这里来，并且总的说来在美国报纸上尽

可能地帮助他们，为他们作了必要的宣传）具有重大的意义。效

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证明说，在美国的德国人，甚至资产者，

对俾斯麦的崇拜正在消失。但是 ①同李卜克内西一起作第二次

旅行的希望未必能够实现：因为不可能很快地再度到那里去。况

且彼得堡的重大事件和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看来将使起码要在

明年才能进行的这次旅行成为多余。亚历山大三世，不管愿意不

愿意，势必采取某种坚决行动来掀起一场狂潮恶浪，在这之前可

能发生短时期的残酷迫害，而瑞士大概很快就会实行大批的驱逐

出境。同时老威廉②越来越糊涂，并且眼看就要一命呜呼；俾斯麦

日益疯狂，看样子他想千方百计地扮演普鲁士的疯狂的罗兰这个

角色；各资产阶级政党日益加剧地解体，政府的横征暴敛达到顶

点。即使我们全都袖手旁观，事变也会迫使我们走上前台，并为

我们准备好胜利。在总危机临近的时候，早已预言过的全世界的

革命形势正在成熟；瞎眼的敌人在为我们工作；加速世界崩溃的

发展规律，正在全面的慌乱中和通过这种慌乱发挥作用；——看

到这一切真是令人高兴。

８６１ １２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１年３月３０日）

①

② 指威廉一世。——编者注

指菲勒克；因为德文Ｖｉｅｒｅｃｋ是四角形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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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１３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８１年４月４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在邮局即将下班之前给你写这封信，因为刚刚给你汇去四

英镑，即一百法郎八十生丁，但愿你能及时收到。我需要得到你

的地址，因为这里邮局要求有地址，否则不接收汇款。李卜克内

西没有实践他的诺言，我要责备他，他们应当为你做点事情①。

不过，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同志们又重新鼓起了勇气；有

一个时期，我们的多数同志吓破了胆；现在报纸②也办得很不错

了。头脑简单的莫斯特真是走运：他的《自由》本来已经奄奄一

息，而英国政府忽然最出色地帮了它的忙１７２。令人莫解，怎么会做

出这样难以置信的蠢事，不过我们这里自由派把持一切，而他们

是任何愚蠢卑鄙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他们做得如此匆忙，以致

直到现在甚至还不知道根据法律的哪一条来对莫斯特进行审判！

但是俾斯麦曾需要使用这种手腕来在帝国国会中进行关于社会党

９６１１３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８１年４月４日）

①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恩格斯１８８０年１２月２４日给约·菲·贝克尔
的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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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辩论
１７３
，由于我们的格莱斯顿首相老是想着被刺死的亚历山

大①，所以事情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现在他们草拟起诉书就很困

难，而更加困难的是挑选给莫斯特判罪的陪审员。这样一来，莫

斯特就会廉价地变成一个知名人物，虽然只不过是在一个短时间

内，而俾斯麦即使现在有点得意，但他终究会再次落得名誉扫地。

马克思和我衷心问候你。

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４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１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小燕妮：

你们走了以后，这里就变得寂寞起来了——你不在了，琼尼、

哈拉和“茶！”先生②不在了！当我听到与我们的孩子们相似的声

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在海峡

的彼岸。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你们有一所好的、适合于孩子们的

住房；其他方面看来比在伦敦稍微差些——不过气候除外，你会

逐渐感到那里的气候对气喘病也有良好的作用。

我又给妈妈③请来了由朗凯斯特教授推荐给我的一位新医

０７１ １４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指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马克思的外孙埃德加尔的绰号。——编者注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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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是唐金医生；看样子他是一个富有学识的聪明人，不过对

妈妈的病来说，我看所有的医生实际上都一样好。但是，医疗顾

问的变换可以使她宽心，最初一段时间——多半为时不久——，她

对新的埃斯库拉普赞不绝口。龙格的单片眼镜在他走后马上就找

到了，它确实放在你们的卧室里。我们决定让希尔施给捎去，不

过这个好搬弄口舌的人，在有机会大肆搬弄口舌的时候，看来无

论如何是不能离开伦敦的。仅仅一个“可怕的”莫斯特案件１７２，对

于这只鹿①来说，就是取之不尽的（尽管决非“水晶般清澈”的）

源泉。现在他威胁说，要到４月１８日才走。此外，他发现了他过

去非常厌恶的考茨基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从这个Ｋａｕｔｚ②显出

酒量很大的时候起，恩格斯对他也宽容多了。当这个可爱的人第

一次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是说这个Ｋａｕｔｚｃｈｅｎ
②
，我脱口第一

句就问他：您象不象您的母亲③？他保证说一点也不象，我就暗暗

为他母亲庆幸。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

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

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不过，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

算个正派人；我尽可能地把他打发到我的朋友恩格斯那里去。

前天这里成了道勃雷④俱乐部，而昨天除了梅特兰的两个姑

娘以外（朗凯斯特和唐金医生也来了一会儿），海德门和夫人⑤突

然来到我们这里，他俩爱好久坐。我喜欢她那种思考和言谈的爽

１７１１４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④

⑤ 玛蒂尔达·海德门。——编者注

道勃雷是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一个人物。——编者注
敏娜·考茨基。——编者注

《Ｋａｕｔｚ》（其指小词是《Ｋａｕｔｚｃｈｅｎ》），怪人，和姓Ｋａｕｔｓｋｙ（考茨基）发音相
似。——编者注

双关语：希尔施，原文Ｈｉｒｓｃｈ，是姓，也有牡鹿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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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毫无拘束而又果敢的风度，然而可笑的是，她以某种景慕的心

情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洋洋自得、喋喋不休的丈夫的一张嘴！妈

妈（当时快到晚上十点半了）疲倦得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了。不过，那

场哑剧还是使她开心了一阵子。事情是这样的，杜西在道勃雷们中

间发现了一个新的神童——一个叫雷德福的人；这个青年已经是

个律师，但是他鄙视法律学，他和瓦尔德霍恩干同一行工作。他的

仪表很好，是厄尔文和已故的拉萨尔的混合体（但是同拉萨尔所固

有的犹太侯爵的那种犬儒主义的、无耻地纠缠不休的举止毫无共

同之处）；这是一个聪明的、还有点出息的青年。多莉·梅特兰拚命

向他献殷勤，——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妈妈和杜西在吃晚饭

的时候，一直互相使眼色。最后，梅特兰先生也来了，他头脑十分清

醒，想起要同邻座的好教训人的海德门争辩关于格莱斯顿的问题，

而招魂者梅特兰是信奉格莱斯顿的。当时我很不舒服，咽喉痛，所

以当这伙人全走了的时候，我很高兴。真是怪事，没有社交根本不

行，而当有社交的时候，又想竭力回避。

加特曼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分正在乌里治辛勤地劳动；不论

用任何语言同他谈话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日内瓦的俄国流亡者

要求他拒绝承认罗什弗尔１７４，而且要公开发表声明。他不可能也不

愿意这样做，仅仅由于彼得堡委员会给罗什弗尔写过言过其实的

信，而罗什弗尔已在《不妥协派报》上发表了这封信，他也不可

能这样做。事实上日内瓦人长期以来力图使欧洲相信，实际上是

他们在领导俄国的运动；现在，当他们自己散布的这个谎言被俾

斯麦之流抓住了的时候，当这个谎言变得对他们有危害的时候，他

们却作出相反的断言，妄想使全世界相信他们自己是无辜的。事

实上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空谈家、糊涂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他们

２７１ １４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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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战争舞台”上的影响完全等于零。

你是否注意到了圣彼得堡对谋杀事件组织者的审判１７５？这真

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

实干的英雄人物。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彼得堡执行

委员会１５７如此努力活动，而发表的宣言却非常“克制”。它的做法

与莫斯特和其他一些孩子般的空谈家的幼稚做法截然不同，后者

把刺杀帝王当作一种“理论”和“法宝”加以鼓吹（象迪斯累里、

萨维奇·兰多尔、马考莱、马志尼的朋友斯坦斯菲尔德这样一些

非常天真的英国人就是这样做的）；相反地，前者力图使欧洲相信，

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

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象对待希沃斯的地

震１７６一样。

由于这件事情，下院发生了一件大丑事。（你知道，这些可怜

的格莱斯顿分子为了迎合俾斯麦和哥尔查科夫，拿倒霉的莫斯特

作样子，想要扼杀英国的出版自由，——不过他们未必能够得

逞。）丘吉尔勋爵（出身于马尔波罗氏族的一个厚颜无耻的年青的

托利党人）就《自由》的津贴金问题向查理·迪耳克爵士和布拉

西——内阁里的两个下等角色——提出了质询。他们对此断然否

认，而丘吉尔不得不说出向他提供这些情况的人。于是他说出了

回避不了的马耳特曼·巴里先生！我随信给你寄去《每周快讯》

（迪耳克的报纸，由“伟大的迪耳克”的弟兄、“哲学激进派”艾

什顿·迪耳克主编）上关于这件事的剪报以及马耳特曼·巴里发

表在《每日新闻》上的声明。显然，迪耳克在胡说八道；这个自

命为未来“英吉利共和国总统”的吹牛大王是多么卑贱，由于害

怕失掉自己的职位，他竟然按照俾斯麦的指示来决定赏给或不赏

３７１１４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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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哪些报纸一英镑！加特曼一到伦敦，艾什顿·迪耳克就请他吃

早饭，如果这件事也弄得尽人皆知，那又会怎么样呢？不过加特

曼当时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展览”。

顺便谈一下孔德主义者－叛徒马克西。《正义报》给这位好汉

的荣誉太多，对他过分客气。英国的自由派这个独特的集团和比

他们更坏的变种——即所谓的激进派实际上认为《正义报》的作

法是犯罪，即它不顾传统、不顾协议，对这些流氓和骗子所采取

的态度不合常规，不支持自由主义的大陆报刊上所传播的关于他

们的神话！仔细想一想，伦敦报刊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攻

击是多么卑鄙无耻，而当有人认为需要进行反驳的时候，要在这

些报刊上说一句话，登几行答辩又是多么困难，既然如此，就难

于维持下列的原则了，按照这个原则，巴黎报刊既然批评了“伟

大的”格莱斯顿这个头号伪善者和旧学派的诡辩家，就有义务给

格莱斯顿提供整栏整栏的篇幅发表马克西先生的散文，使马克西

能够殷勤地报答他预先给与的赏赐。

即使格莱斯顿关于爱尔兰的政策（高压法１６７和武器法
１７７
的政

策）如此正确，正象它如此虚伪那样，难道这就能成为说这个人

“慷慨大方”和“宽宏大量”的根据吗？好象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

关系是决定于这一点似的！还是应当让马克西明白，这种柏克司

尼弗式的空话在伦敦有公民权，但是在巴黎没有！

让龙格读一读今天《泰晤士报》上帕涅尔在科克的演说；在

那里他可以找到对于格莱斯顿的新土地法案１６８所应当说的东西的

实质；同时不应当忽视，格莱斯顿通过事先采取的种种卑鄙措施

（包括剥夺下院议员的言论自由１６６），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现在爱

尔兰发生大规模的逼迁，而法案只是一种纯粹欺骗，因为贵族已

４７１ １４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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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莱斯顿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再也不害怕土地同

盟１７８了，他们无疑将把法案否决掉，或者把它阉割得使爱尔兰人自

己最终也去投票反对它。

千遍地吻孩子们；问候龙格。亲爱的孩子，来信讲讲你的健

康怎样。再见。

你的 老尼克①

亲爱的琼尼，你喜欢法国吗？②

１５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单印本；但是根据多方面的考虑，我们希

望通读这些演说的全文。考茨基可能已经请您把速记记录１７９寄来

用几天。在帝国国会和邦议会里说了许多最好不说的话１８０，由于对

问题不完全了解，所以我们不能对它加以评论。

您关于想要离开报纸③的声明，使我们感到惊讶和很不愉快。

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这样做，如果您能收回这个决定，我们

将非常高兴。您一开始就很善于编辑报纸，采取了正确的调子，并

５７１１５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这几个字，马克思用大的印刷字体写在信头上。——编者注
卡·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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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表现了应有的机智。对于编辑报纸来说学识渊博并不那样重要，

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而这一点您几乎经常

都能做到。譬如考茨基就不能做到这一点，他总是有很多的次要

观点，也许这对于杂志上的长文章是适用的，但是在需要迅速作

出决定的报纸上，就往往弄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在党的机关

报上这是不行的。考茨基和您在一起也许完全合适，但是我担心，

如果光他一个人，理论上的犹豫不决会经常妨碍他直接从坚决进

攻的立场出发，而这种立场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必需的。我

想不出，现在有谁能够代替您，现在李卜克内西正在坐牢１８１，不能

到苏黎世去，况且除非万不得已，这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帝国

国会里更需要他。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您非留下来不可。

如果说我们还没有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发表文章，那末您可以相信，这决不是因为您领导报纸的关系。恰

恰相反！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在德国发表的那些言论。虽然答应

过我们，说这种事不会再重复了，说今后将明确地表达出并且始终

不渝地坚持党的革命性质。不过我们想先看看实际行动，而且我们

不大相信（不如说根本不相信）某些先生们的革命性，正是因为这

样，我们非常希望看看我们所有的议员的发言速记记录。您用过以

后，把它们寄来用几天，这对您当然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保证很快

退回。这将有助于排除我们和德国党之间现在仍然存在的——这

不是我们的过错——最后的障碍。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谈谈。

格莱斯顿大概在为莫斯特准备凯旋。未必能找到十二个一致

同意给莫斯特判罪的陪审员，而哪怕有一个陪审员认为莫斯特无

罪，整个审判就完蛋了；当然还可以组织另外一批陪审员再进行

一次审判，但这几乎在任何时候也行不通。何况控告莫斯特所根

６７１ １５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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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１８６１年的法律
１８２
还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总的来说律师们的意

见是，这个法律的条文不适用于这一案件。

阿盖尔以爱尔兰土地法案１６８把某些公有土地交给佃农为理由

而退出政府，这成为这个法案在上院的命运的不祥之兆。同时帕

涅尔顺利地在曼彻斯特开始了自己的周游英国的宣传旅行。大的

自由派联盟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其实，尽管这里一切进展缓慢，但

是更加扎实了。

总之，不要刚遇到些困难就屈服，不要灰心丧气，要象以前

一样继续安心编辑报纸。在万不得已时，请写信到莱比锡去，叫

他们派一个人来协助您；也许这是消除您必需克服的种种困难的

一个最好的办法。

一旦您找到新人的时候，您还来得及谈离开的问题。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６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１８８１年４月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已征询过一个内行人士（一个交易所

经纪人）的意见，看看当事人应怎样做较好，——是继续付款给

“大不列颠相互公司”（办事处设于奇普坡大街１０１号，这就是那

个大不列颠相互保险公司吗？），还是停止付款。我得到的答复是：

７７１１６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１８８１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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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恐怕除了按照他们提出的要求继续付款以外，别无他法”（ｗｅｆｅａｒ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ｂｕｔｔｏｋｅｅｐｏｎｐａｙ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ｌｌｓａ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ｍａｄｅ）。

爱德①已给我们寄来了帝国国会中辩论戒严和伤亡事故保险

法的速记记录１８３。我们对你的两篇演说表示祝贺。我们尤其喜欢那

篇关于保险法的演说。演说中使用了以讽刺占优势的正确的调子，

这种讽刺是高尚的，又是以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为依据的。对法律

草案已批判得淋漓尽致，无需乎作任何补充了。我应当坦白地告

诉你，同时还以马克思的名义来说这样的话：这是我们读到过的

你的演说中最好的一篇，辩论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整个帝国国

会中旋工倍倍尔是唯一有教养的人。

在二读时你也许可以增添这样几句话：诸位先生，你们也许

会问我们，良心怎么能允许我们投票赞成给这个政府拨款，即使

这些款项是用于资助那些遭受不幸的工人？先生们，在普鲁士邦

议会和你们自己为批准拨款作了安排之后，帝国国会在财政问题

上的权力，即握紧钱袋迫使政府作出让步的可能性就等于零了。帝

国国会和邦议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批准预算的权力，毫无代价地放

弃了这一权力，所以这区区几百万根本算不了什么。——况且过

去的一切拨款都是为了剥削者的利益（保护关税，以高于其价值

３０％的价格去购买铁路——莱茵河地区的股票原来的行市低于一

百二十，由于政府提出收买铁路而上涨到了一百五十，现在到了

一百六十！）；而这一次的款项至少是为工人们而拨付的！

总之，你提出的通过法律草案的条件，能使你完全无后顾之忧。

冯·普特卡默老兄１８４，这个粗野的容克和官僚是一个何等做

８７１ １６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１８８１年４月２８日）

① 指爱德华·伯恩施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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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而凶恶的蠢才！

你的 弗·恩·

马克思向你衷心问好。

爱德写信说，他暂且留下①。

１７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４月２９日于 ［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４１号

亲爱的燕妮：

我祝贺你顺利分娩；至少，从你能亲自给我们写信来看，我

认为一切都好。我们家的“女性那一半”都希望，“新来的人”②增

加人类“最美好的一半”；而我却宁愿在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出生

的孩子们是“男”性。他们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

期。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

“新来的人”出生的日期几乎和你的、琼尼的和我的生日碰在

一起了。他和我们一样偏爱欢乐的五月。我自然是受妈妈③（和杜

西，尽管她自己或许会有时间写信）的委托，向你表示一切最良

好的祝愿，不过我不知道这种“祝愿”有什么用处，也许只是为

了掩饰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吧。

９７１１７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４月２９日）

①

②

③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马赛尔·龙格。——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７５—１７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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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能逐渐地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仆，使你的“家务”有

条不紊。恰巧在现在这样一个紧要的时刻你如此操劳，真使我有

些不安。

从你上次来信看来，琼尼的健康有好转。我有幸亲自见过的

三个孩子①中他的确是身体最弱的一个。你告诉他，昨天，当我在

公园——我们的梅特兰公园——散步时，一个魁梧的人，公园的

看守人，突然向我走来，打听琼尼的消息，最后告诉了我一件重

要的事情：他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并让位给一个更年青的

“力量”。他走后，“南安普敦勋爵”酒馆１８５将失去一个常客。

在“我们的圈子”里——这是比斯利给起的绰号——没有多

少新鲜事。彭普斯还在等待着博伊斯特的“信息”，同时又在顾盼

着考茨基，但他至今尚未“表明态度”。她将永远感激希尔施，因

为他不仅提出了正式的“求婚”，而且在他遭到拒绝以后，就在他

去巴黎以前，又提出了“求婚”。这个希尔施越来越令人讨厌。我

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坏。

伦敦人最新的狂热是吹捧迪斯累里，这些约翰牛洋洋自得，陶

醉于自己的宽宏大量。他们在死者临终前还敬之以烂苹果和臭鸡

蛋，在他死后却对之顶礼膜拜，这难道不“高尚”吗？同时这教

育了“下层阶级”：尽管他们的“天然首长”在争夺“肥缺”中相

互倾轧，死亡却揭露了一个真理，“统治阶级”的领袖永远是“伟

大而卓越的人物”。

正当由于从美国进口粮食和牲畜，爱尔兰（以及英国）的土

地必定要跌价的时候，格莱斯顿要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花招——只

０８１ １７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４月２９日）

① 燕妮·龙格的孩子：让（琼尼）、昂利和埃德加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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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愚蠢的政党”不了解这一点——，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他使

国库为土地所有者服务，使他们能够按已非其所值的价格把这些

土地卖给国库１８６！

爱尔兰土地问题的实际困难——决不光是爱尔兰有这些困难

——非常之大，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让爱尔兰人实行地方自治，从

而使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约翰牛十分愚蠢，不能理

解这一点。

正巧恩格斯来了，他向你致以衷心的祝贺，因为已经是投邮

的时候了，我不能不结束这封信，只好就此搁笔。

问候琼尼、哈利和可爱的“狼”①（他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孩

子），并问候他们的爸爸龙格。

你的 老尼克

１８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５月３１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燕妮：

非常感谢你亲切的来信。你能在百忙中坐下来给我们写信，真

是太好了。让我马上来谈谈最主要的事情。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

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妈妈②还是很快就会到你那里去的。星期天

１８１１８ 恩格斯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５月３１日）

①

②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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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对我说过，医生①认为，她已经很强健，可以旅行了。她的健

康状况往往变化很大，有时她整天都能支持住，甚至晚上还去看

戏，有时却又深受剧痛的折磨，并且一连几天几乎不能起床。不

过这种发作，看来只是发一下就过去了，并不引起显著的恶化。但

是她还在继续消瘦下去，这似乎是唯一的经常的症状，这种症状

如果不消除，就可能成为危险的症状。这是一种什么病我一点也

不知道，并且我常常感到医生们也不知其所以然，不管怎样，他

们在诊断方面意见很不一致。当杜西给你写信的时候，恰巧妈妈

的病正在发作，所以对医生说的当时她暂且不能旅行这句话，我

觉得，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解。医生本人很愿意她去，因为他期

望环境的改变会产生好的效果。

现在谈谈摩尔所采用的土耳其浴。这你不必担心，他采用这

种疗法只是由于他的一条腿患风湿性僵硬，妨碍他行走。至于他

的感冒，天气已经暖和起来，很快就会完全复原，到海滨去旅行

就能痊愈——这是我的看法。我刚才同他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

去走了一走，希望散步会对他有好处。妈妈也曾出去过，这就是

说，她目前的情况并不太坏。

我高兴的是，尽管乡村生活有种种细小的不方便，但房屋、花

园和周围的大自然还是使你感到愉快，这毕竟是最主要的；其它

的东西，或者你会逐渐设法克服，或者你会对它们习惯起来。我

特别羡慕的，当然是葡萄酒窖以及一般的酒窖，对它们我们在伦

敦这里只能望洋兴叹。

自从你和龙格迫使克列孟梭在突尼斯问题上持唯一“正确

２８１ １８ 恩格斯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５月３１日）

① 指唐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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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
１８７
以后，你们的确受到了老科勒特的极大重视。我完全可

以想象出这个老头子看到巴黎一家大日报①在宣扬真正正统政策

时的欢欣鼓舞的心情，你想想，这个老家伙毕生维护王权，而现

在却在谈论救世的共和国。

我们在这里过得和往常一样，所不同的只是鲍利夫人正在我

们这里；她把她丈夫前妻的长女带到曼彻斯特去，她要在那里鲍

利的一个老朋友家住一个时期。她不象以前那样胖了，但还是那

样活跃。上星期天，我们出乎意料地走运：得到了一些车叶草，并

用一打摩塞尔酒酿造了三大钵五月葡萄酒，这些酒正好就被我们

为数相当多的一伙人喝光了。我们共十四个人，都很愉快。琳蘅

也在，她今天早晨告诉我说，她曾有点不舒服；“她有生以来从未

经历过这样厉害的醉后的头痛”（请不要宣扬这件事情！）。鲍利夫

人很惋惜这次未能在这里见到你，她要求代她衷心问候你。

加特曼昨天来告诉我们说，他要去美国，这对他很合适，他

在乌里治的西门子发电厂中找到短期的工作以前，怎么也不能够

在这里找到适当的职业，但是，现在这短期工作也完了。他说，去

几个月就回来。

彭普斯的感觉和往常一样，有时头痛。我唯一的病是左耳听

力越来越差。我希望，也许夏天会痊愈。

衷心问候龙格。彭普斯和我都向你问好。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３８１１８ 恩格斯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５月３１日）

① 《正义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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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

纽 约

１８８１年６月２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亲爱的斯温顿先生：

我未必需要向您介绍带这封信的人——我的亲密的朋友加特

曼先生。托他给您带去一张我的相片。这张相片很不好，但这是

我剩下来的唯一的一张。

至于亨利·乔治先生的书①，我认为它是拯救资本主义制度

的最后的尝试。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是更早的一些李

嘉图的追随者（激进派），早就设想可以通过由国家占有地租的办

法使一切得到纠正。关于这种学说，我在《哲学的贫困》（发表于

１８４７年，是反对蒲鲁东的）１８８中曾经提到过。

马克思夫人向您致良好的祝愿。不幸的是，她的病越来越危

险了。

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菲勒克”到了美国的时候，变得如此糊涂，竟然把我的朋友

恩格斯同我弄混了，他把我向您致意说成是恩格斯向您致意；对

４８１ １９ 马克思致约·斯温顿（１８８１年６月２日）

① 亨利·乔治《进步和贫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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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另一个美国朋友，他也是这样做的，从那位朋友的来信中，我

才知道了这个误会。

２０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８９

霍 布 根

１８８１年６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热情地向你介绍持这张名片的人——我的朋友加特曼。

２１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１年６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让持信人，我们的朋友列甫·加特曼到你那里去，他是莫

斯科的知名人士。我认为没有必要对他特别加以介绍，来提请你

关心他。他在美国逗留期间，如果你能给他某种帮助，这就是为

共同事业服务，就是对马克思和我两人的情谊。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５８１２０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１年６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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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６月６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唐·吉诃德：

我直到现在才给你写信，这的确是我的过错，不过你知道，我

在这方面总是怀着善良的愿望，但行动跟不上。其实没有一天我

不想念你和可爱的孩子们①。

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忧：我曾患了一次严重的感冒，几乎象

已故的塞格温的慢性鼻炎那样没完没了；不过现在快要好了。

关于妈咪②，你知道——她患的那种病无法可治，她的确愈来

愈虚弱。幸好疼痛不象在类似情况下通常产生的那样严重，直到现

在她每星期去伦敦各剧院看几次戏，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她现在能

惊人地支持住，但是去巴黎旅行是根本谈不上的。丽娜·舍勒尔昨

天完全出乎意外地来了，我认为这很好，她将在这里住一个月左

右。

琼尼收到我寄给他的《狐狸—莱涅克》③了吗？这可怜的小家

伙，有人读这本小书给他听吗？

今天（银行假日１９０）和昨天都下大雨，冷得要命，这是天父经

常为他的伦敦平民教徒储备着的讨厌的东西之一。昨天他就用雨

６８１ ２２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６月６日）

①

②

③ 歌德《狐狸—莱涅克》。——编者注

指马克思夫人燕妮。——编者注
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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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了帕涅尔的支持者在海德公园的示威
１９１
。

加特曼上星期五去纽约了。我高兴的是，他现在没有危险了。

但是他干了一件什么样的蠢事啊！——他在动身的前几天通过恩

格斯向彭普斯求婚——而且是用书面的方式，同时他向恩格斯表

示，他认为，他这样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换句话说，他（加特

曼）相信彭普斯会同意他（加特曼）的求婚。彭普斯的确使劲向

他卖弄过风情，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激发考茨基。我刚刚从杜西那

儿知道，同一个加特曼在她动身去泽稷岛之前向她提出过求婚。但

是最近一次最恶劣，因为那个为俄国运动捐躯的著名的彼洛夫斯

卡娅同加特曼“自由”同居过。她不久以前刚刚死于绞刑架下１９２。

从彼洛夫斯卡娅到彭普斯，这真是太岂有此理了，所以现在妈妈

对这种行为，并且对所有的男人都非常厌恶！

龙格论述爱尔兰问题的文章很好。我们大家都以为他出了什

么事，因为一些时候以来他的名字在《正义报》上越来越少见了。

你看到或者听到过备受赞扬的希尔施的什么消息吗？今天我收到

了他寄来的两份纽约的报纸。

只有一条值得提及的新闻。据说有一个美国人①发明了一种

割煤机，它能使采煤工人现在的大部分作业成为多余（也就是说不

需要在掌子面和矿井中“割”煤了），留给采煤工人的任务只是把煤

敲碎和装车。这一发明如果成功——完全有理由这样设想，它将有

力地推动美国的发展，并且严重地动摇约翰牛的工业优势地位。

妈咪还让我告诉你，丽娜②到这儿来是参加马丁·塔波尔的

一个成功的崇拜者的女儿莉沙·格林的婚礼的。

７８１２２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６月６日）

①

② 舍勒尔。——编者注

杰弗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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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正在尽力使妈咪开心和愉快。

海伦①衷心问候你。

好了，现在你替我多多地吻琼尼、哈拉和高尚的狼②。对那个

“伟大的陌生人”③，我不敢这样随便。

你的气喘病怎样？它还折磨你吗？我简直不能想象，有四个

孩子，可只有一个有名无实的女仆，你怎么能有喘口气的时间。

再见，亲爱的孩子。

老尼克

２３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６月１７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燕妮：

匆匆答复今天早晨刚收到的你１５日的来信。我上次给你写信

时，医生④坚持让你妈妈⑤到巴黎去，但她自己不愿去，说她感到

自己还没有强健到可以去旅行的程度。几天以后，医生发现她确

实更加虚弱了，因此他不能再建议她去巴黎了。她的确日见消瘦，

８８１ ２３ 恩格斯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６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④

⑤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唐金。——编者注

马克思的外孙马赛尔·龙格于１８８１年４月出生，马克思还没有见过他。——
编者注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德穆特。——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并且今天她向我诉说自己日益虚弱，特别是穿衣服感到很困难。她

现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当我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医

生曾劝她起床和出去散步。现在医生对摩尔说，他俩最好是去伊

斯特勃恩，并且要立即动身。我们曾试图说服她，她当然是竭力

反对，说如果她必须到什么地方去的话，那就去巴黎，等等。当

时我们对她说，在伊斯特勃恩呆两个星期，或许会使她的体力恢

复到能够去巴黎的程度，等等，等等。说到这里，我就离开他们

了。结果如何，大概过一、两天杜西会告诉你，因为当时她说很

快就给你写信。

不管这是什么病，不断地日益消瘦并且软弱无力，显然是一

种严重的症状，特别是这种症状，看来，并未停止发展。多数医

生认为：只要不超越一定的限度，这本身并不是一种危险的症候；

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事例，突然不再虚弱下去了，体力也恢复了。我

希望，到海边休养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只要她肯去就好了！

对摩尔来说，变换一下环境也有好处。他也需要稍微休整一

下。他夜间咳嗽已经不那么厉害了，睡眠也好了一些，这已经不

错了。

丽娜·舍勒尔来得正好，现在住在你们家，她还是象往常那

样活跃和厚道，但更聋了。她来了，使你妈妈很兴奋。我希望她

会在这里住一个时期。

赛姆·穆尔上星期顺利地通过了最后的律师考试。

我从杜西处知道，你找到了一个新的女仆，看来她使你满意，

因此你的家务负担也必然会减轻。

这封信就写到这里，因为我想早一点把它交给早晨的邮班寄

出去，希望明天晚上它能到达你那里。帕涅尔小姐的信我过几天

９８１２３ 恩格斯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６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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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还给你。向龙格和琼尼致衷心的问候。

爱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４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今天中断了别的工作，终于打算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可

是真见鬼，客人一个接着一个，因此我剩下的时间已经未必够在

邮局关门前给你写封短信了。所以，只能简略地谈谈。

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你的儿子①。半年多来，咳嗽、感冒、

咽喉痛和风湿病使我深居简出，回避社会交往，所以我和他大约

每星期进行一次随便的短时间的谈话，我发现，他对我们观点的

领会头际上比看起来的要好得多。总之他是一个有才能的、能干

的青年，并且很有学识，性格可爱，而最主要的是精力充沛。

刚刚离开我的最后的客人是菲勒克和他的新婚妻子②——她

娘家也姓菲勒克。这位先生从美国回来以后１６５，我没有见过他。前

几天他让考茨基带着各种文据（其中一份是李卜克内西写的，他

自己签了字并代表倍倍尔签了字）来要我签字。这些文据都涉及

到通过菲勒克与《纽约人民报》等就林格瑙的遗产１９３问题所达成的

某些协议。我拒绝签字，因为象我声明过的那样，我只能通过我

０９１ ２４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

①

② 劳拉·菲勒克。——编者注

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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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全权总代表左尔格就这件事情进行谈判。同时，我向菲勒克

声明，按照我的意见，首先应当从仍保留在纽约的在美国募集的

全部捐款的剩余部分中给你拿出一百二十美元，以便付给圣路易

斯的律师。菲勒克今天通知我说，他已立即向纽约方面发出了相

应的指示，而在莱比锡人面前由我承担责任。他来得很适时，否

则明天我就会向莱比锡发出正式抗议书，反对莱比锡党的领导人

的行动方式，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至今的态度是好象他们有权单

独决定一切似的。

事后菲勒克对我说，你要求补偿你所花费的八十美元。我对

他说，我们这些遗嘱执行人认为，如果诉讼失败，在诉讼结束后

给你补偿，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还在收到你寄来的那本亨利·乔治的书①以前，我已经得到

了另外两本：一本是从斯温顿那里得到的，一本是从威拉德·布

朗那里得到的；因此，我把一本给了恩格斯，另一本给了拉法格。

今天我只能非常简单地谈一下我对该书的意见。

这个人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他根本不懂剩余价值的本

质，因此，就按照英国人的榜样，在关于剩余价值的已经独立的部

分的思辨中，即在关于利润、地租和利息等等的相互关系的思辨中

兜圈子，而他思辨的水平甚至比英国人还要低。他的基本信条是：

如果把地租付给国家，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共产党宣言》里

讲到过渡措施１９４的地方，你也能找到这种要求）。这本来是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它最早（撇开十八世纪末提出的类似要求不

谈）是由李嘉图的第一批激进的信徒在他刚去世以后提出来的。

１９１２４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

① 亨·乔治《进步和贫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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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７年，我在一篇反对蒲鲁东的著作里曾经谈到这一点：“穆勒

（老穆勒，不是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后者仅仅是略微变换形

式地加以重复）、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要

求地租由国家占有以代替捐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

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的一个无用的累赘。”１９５

如上所述，我们自己也把国家占有地租看做其他许许多多过

渡措施中的一种。这些措施，如《宣言》也指出的，充满了内在

的矛盾，这是必然的。

但是，第一个把激进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要求变

为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并且宣称这种措施可以解决现代生产方

式中所包含的种种对抗的人，是科兰。他生于比利时，当过拿破

仑的骠骑兵军官，在基佐当权的后期和小拿破仑１９６执政的初期，他

住在巴黎，写了一部多卷本的关于他的这个“发现”的专著①以造

福世界。他还有另一个发现，就是：虽然没有上帝，但是有“不

灭的”人的灵魂，而且动物“没有感觉”。如果动物有感觉，即有

灵魂，那末我们就是食人生番，在地球上就不可能建立正义的王

国。他的少数残存的信徒，多半是比利时人，多年来每月在巴黎

的《未来哲学》杂志上宣扬他的“反土地私有论”和有灵魂论等

等。他们自称“有理性的集体主义者”，并且吹捧这个亨利·乔治。

普鲁士的银行家、曾做过彩票收集者的东普鲁士人萨姆特

（这是一个大傻瓜），继他们之后独立地也拼凑了关于这种“社会

２９１ ２４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

① 让·吉·塞·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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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一大本书①。

从科兰算起，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

们丝毫不触动雇佣劳动，也就是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想以

此哄骗自己或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

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可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

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

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

亨利·乔治的论调显然也露出了这种狡猾的，同时也是愚蠢

的用心。这对他来说是更加不能原谅的，因为他本来应当相反地

提出问题：在美国，广大人民曾经相对地，即同文明的欧洲比起

来，容易得到土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地）现在还是

这样，那末怎样解释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工

人阶级的奴役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得更迅速、更无耻呢？

另一方面，乔治的书以及它在你们那里引起的轰动，其意义

在于，这是想从正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次尝试——

虽然是不成功的尝试。

看来，亨·乔治根本不了解那些与其说是理论家不如说是实

践家的早期美国抗租者１９７的历史。不过，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也

是一个天才的美国式的广告家），例如他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

的论加利福尼亚的文章１９８就能证明这一点。他还有一种令人讨厌

的傲慢无礼、自命不凡的态度，这是所有这些发明灵丹妙药的人

的显著特点。

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不幸得很，我妻子②的病是不治之症。

３９１２４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

①

②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阿·萨姆特《社会学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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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天我同她到海滨的伊斯特勃恩去。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卡·马克思

２５

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

伦 敦

［草稿］

１８８１年７月２日于伊斯特勃恩市１

萨塞克斯区特米纳斯路４３号

阁下：

马克思夫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危险，需要我经常照料她，所

以对您６月５日的来信回答晚了。

老实说，当我发现您在伦敦逗留期间对您当时已经酝酿好并

已实现的计划——把遭到《十九世纪》拒绝的文章经过某些修改，

作为《大家的英国》的第二、三章，即您对联盟纲领的说明１９９加以

发表——如此严守秘密时，我是感到有些吃惊的。

您的来信中根本没有提及为我准备的这个意外的东西，您写

道：“您是否认为，我应当在引用您的书时提到您的名字，等等”。

我觉得，这个问题您应当在发表之前提出，而不应当在发表

之后。

您任意使用《资本论》这一尚未译成英文的著作，却不提著

作本身或它的作者，蒙您赐告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许多人〈英国人〉对社会主义和这个字眼感到

４９１ ２５ 马克思致亨·迈·海德门（１８８１年７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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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您在第８６页上招唤“社会主义恶魔”，难道是为了减少这

种“恐惧”吗？您的第二个即最后一个理由是，“真正的英国人害

怕外国人教训他们”！

无论是在“国际”时期，还是在宪章运动２００时期，我都没有发

现这种情况。且不谈这点。如果“真正的”英国人的这种恐惧吓

坏了您，那您为什么又在序言的第６页上告诉他们说，第二、三

章的“思想”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东西，无论如何都打上了非

国产品的印记呢？您要与之打交道的英国人，未必那样愚蠢，以

致相信上述引文是出自英国作者的手笔。

尽管您的理由有些可笑，但我还是完全肯定，假如提到《资

本论》和它的作者，那是个大错误。党的纲领应当避免对于个别

作者或著作的明显的依赖性。我还想补充一点，对于您从《资本

论》中借用来的那类新的科学发现，党的纲领也是个不合适的地

方；把这些新发现放在一个明确宣布的目的与这些新发现毫无共

同之处的纲领的说明中，是完全不妥当的。把它们写进为建立一

个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的说明中，也许有某种意义。

蒙您厚意告知，您的小册子，“虽然上面标明‘价格半克朗’，

并没有公开发行”，而“只是”为了“分发给民主联盟的成员等等。”

我完全相信，您的意图正是这样，但是据我所知，您的出版者却

持有另外的观点。我的一位朋友，在我的书房内看到了您的小册

子，想得到一本，记下了它的名称和出版地点，６月１３日通过自

己的书商威廉斯和诺盖特去定购，接着就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小册

子以及６月１４日的发票。

所有这些都使我得出一个唯一实际的结论。万一报刊抓住您

的小册子进行批评，那我可能就要被迫出来讲话，因为第二和第

５９１２５ 马克思致亨·迈·海德门（１８８１年７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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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有一部分引文是直接从《资本论》中译来的，但没有加上引

号同其余的文字分隔开，其余的文字很大一部分也不确切，甚至

使人产生误解。

我给您写信完全是开诚布公的，我把这看作是友好往来的首

要条件。

马克思夫人和我向海德门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马·

２６

恩格斯致诺里斯·阿·克洛斯

纽 约

［草稿］

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２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致诺里斯·阿·克洛斯先生

阁下：

可惜时间不允许我写一篇使您感兴趣的评论①。但是，如果您

本人愿意了解大不列颠工人运动的当前情况，您可以在周报《劳

动旗帜报》上找到一切必要的材料，它的出版社的地址是：白衣

僧街２号。到目前为止该报共出了十二期。大部分没有署名的社

论是我写的１０。

６９１ ２６ 恩格斯致诺·阿·克洛斯（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２日）

① 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为此必须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及其活动的历史，如果
不是从采用蒸汽引起的产业革命开始的话，至少要从１８２４年开始，我没有功
夫这样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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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和莫斯特先生建立联系，您可以按伦敦西区托登

楠大院路２５２号的地址给《自由》编辑①写信，他会告诉您在目前

情况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如能在您来伦敦时看到您，我将很高兴。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２７

恩格斯致《自由》编辑部

伦 敦

［草稿］

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２日 ［于伦敦］

致《自由》编辑部

有人②从美国给我介绍了一位诺里斯·阿·克洛斯先生，《纽

约星报》驻爱尔兰记者，这位先生写信给我说：

“如果莫斯特先生愿意向纽约公众作某种声明，我很乐意为他提供这种

机会。”

对此，我答复他说：

如果您想要和莫斯特先生建立联系，您可以按伦敦西区托登

楠大院路２５２号的地址给《自由》编辑写信，他会告诉您在目前

情况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特此奉告。

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７９１２７ 恩格斯致《自由》编辑部（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２日）

①

②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编者注

卡·施奈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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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２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燕妮：

医生①刚刚来看过妈妈②，我们准备在本星期二或星期三动

身，准确日期，我们将用电报通知你。

望立即回信，因为在你没有告诉妈妈要从这里给你带些什么

以前，她是不会离开伦敦的。你知道，她喜欢张罗这类事。

附上五英镑，用作租赁卧具等等所必需的零星开支；其余的

等我到达时再付给你。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才同意接受你提出

的安排。

至于希尔施向你讲的关于拉法格的事情，那简直是撒谎。我

从一开始就确信，拉法格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巴黎通信者写过任何

类似的东西。

再见，亲爱的孩子。千遍地吻孩子们。

老尼克

８９１ ２８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２日）

①

②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唐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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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巴 黎

１８８１年８月①６日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１１号

亲爱的希尔施：

我在这里已经将近两个星期了；既没有去巴黎游览，也没有

拜访任何熟人。我妻子的状况不允许这样做。

由于她日益虚弱，我也许得比原先的计划大大提前离去，所

以我想（如果没有意外事情干扰的话）明天一早就同琳蘅和琼尼

去巴黎。我将去看你，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还打算让你陪陪

我们。

问候考布。

你的 卡·马克思

３０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１８８１年８月９日 ［于阿尔让台］２

亲爱的小劳拉：

我只能给你写几行字，因为邮件就要送走了。

９９１２９ 马克思致卡·希尔施（１８８１年８月６日）

① 手稿为：“７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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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①越来越虚弱，情况令人担心。因此我本来想（因为我们

现在只能作短途旅行）无论如何于本星期末动身，并且已把这一

点告诉了我们的病人。但她打乱了我的计划，昨天把我们的衣物

送出去洗了。这样一来，下星期初以前就别想动身了。

也许——这要看她的健康情况如何——我们在布伦停留几

天。医生②认为（如果各种情况都顺利）目前海洋空气可能有助于

增进健康。

下次给你写详细一些（不过，为此你应当立即把你们的新地

址告诉我）。衷心问候保尔③。

你的 老尼克

３１

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

伦 敦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０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４

尊敬的希普顿先生：

寄还按照您的愿望修改过的校样１１。我觉得，对第一处您理解

得不正确，而第二个改动纯粹是形式上的。无论如何，我不理解，

这种修改能有什么用处，因为星期二要求修改，星期三这里收到，

而星期四，即在报纸④出版后才能寄回伦敦。

００２ ３１ 恩格斯致乔·希普顿（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④ 《劳动旗帜报》。——编者注

拉法格。——编者注
唐金。——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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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此。如果您对这些非常温和而不伤人

的东西都开始感到过于激烈，那末，这就使我产生一个想法：您

对我本人的往往激烈得多的文章更加会有同样的感觉。因此我不

得不把您的意见看作是一种征兆，并得出结论：如果我停止为您

寄社论，那对我们双方都会更好一些。这样做比继续到我们必将

发生公开决裂的时刻，要好得多。此外，由于时间不够，今后我

决不能定期写社论１０；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早就得出了必须采取

这一决定的结论，并考虑在工联代表大会１２以后付诸实现。不过，

我愈早停止为您写社论，也许，您在这次代表大会面前的处境会

愈好。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在发表关于德国的麦克斯·

希尔施工会的文章９之前，您应当把文章的清样或校样寄给我，因

为在您的撰稿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对此问题有所了解并且可以

提出必要的意见。无论如何，我不能继续担任报纸的撰稿人了，因

为，它不同我商量，就颂扬这些工会，而这些工会只能与被中产

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

英国工联相比。

再多余地补充一点，尽管如此，我还是祝愿《劳动旗帜报》在

各方面获得成就，而且，如果方便的话，我将不时给您提供大陆

方面的零星消息。

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１０２３１ 恩格斯致乔·希普顿（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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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

伦 敦

［草稿］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５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尊敬的希普顿先生：

我不能理解，对考茨基先生的文章１１您怎么能作这样奇怪的

解释。对第一处您反对说，国家干预违背“许多著名工会活动

家”的意愿。当然是这样，因为他们灵魂深处是曼彻斯特学派２０１的

信徒，而要是听他们的意见，就不可能有任何工人阶级的报纸。但

是，我对文章的这个地方所作的补充本来应当使您相信，这里指

的是，而且指的仅仅是象在英国老早就通过工厂立法合法化了的

那种国家干预，如此而已，——这是甚至您的“著名活动家”也

不反对的东西。

至于第二处，考茨基先生的文章说：对竞争战争实行国际调

整，如同对公开战争实行调整一样，都是必要的，——我们要求

一个为了全世界工人的日内瓦公约２０２。“日内瓦公约”是各国政府

为了战时保护伤员和野战医院而签订的条约。因此，考茨基先生

所要求的东西，也就是各国政府之间的一个类似的协定，以保护

不仅一个国家的，而且是所有国家的工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免

除过度的劳动。我完全不能理解，您怎么能够把这点解释为号召

全世界的工人在日内瓦召开一次代表会议①
。

请您同意，您对问题作如此错误的理解，这件事无论如何不

２０２ ３２ 恩格斯致乔·希普顿（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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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使我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
②
。

至于论述希尔施的文章９，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埃卡留斯先生

是我们事业的叛徒，我决不可能给为他提供版面的报纸写文章。

况且我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进步。《劳动旗帜报》和过去一样，

仍然是传播关于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形形色色的和互相矛盾的

观点的工具，在它刚办起来的时候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假

使不列颠工人阶级中间存在着力图摆脱自由派资本家影响的流

派，现在这种情况就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既然到目前为止这种

流派还没有表现出来，那我就应当得出结论说，它并不存在。如

果有确凿的迹象表明存在着这样的流派，那我就要尽一切力量帮

助它。可是，我不认为，每星期写一栏文章，可以说是淹没在

《劳动旗帜报》上提出的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观点之中，这对于它

的建立会有多少帮助。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由于时间不够我已决定在工联代表

大会１２之后停止写稿；所以在此以前我是否还写几篇文章，没有任

何意义。

最后，我等待和期望着更美好的时候。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

  ① 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如果您懂得文章的意思，您就应当立即看出：文章

中提出的措施具有直接实践性质，并且如此容易实现，现在的一个欧洲政府
（瑞士政府）已决定着手实行这一措施；通过把工厂立法和劳工法变为各国国
际协议的对象，使所有工业国的劳动时间相等的建议，对于工人有很大的直
接利益。对于英国工人尤其是这样，除了瑞士以外，英国的工人比其他任何
地方都更好地受到免除过度劳动的保护，因此遭到劳动日长得多的比利时、
法国、德国工人们的不公平的竞争”。——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３０２３２ 恩格斯致乔·希普顿（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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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６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明天要离开，所以这次没有机会再和您见面了。但是，既

然我已经找到我来巴黎的路，以后我会随时来看看的。

就此搁笔，再见。

完全属于您的 卡·马克思

３４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７日于约克郡

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在海边４已经三个星期了；趁坏天气到来的机会，在我于星

期一，即２２日离开之前给您写一封短信。如果有时间，还要给考

茨基写一封信①，不管怎样，他很快就会收到答复以及他的登在

《劳动旗帜报》上的那篇文章１１的印样。

４０２ ３３ 马克思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１４—２１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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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还的那些反犹文章，您大概已经收到了；我把它们寄给了

考茨基，因为您没有告诉我比较准确的地址。我从来没有见过如

此拙劣而幼稚的东西。这个运动只具有在德国当资产阶级怯懦时

由上面策动的任何运动所具有的那种意义：这是使保守派在选举

中获胜的竞选手段。只要选举一过，或者运动在此之前就已超出

了上面规定的限度（象目前在波美拉尼亚那样），它就会立即按照

上面的命令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连痕迹也永远消失了”①。

对于这类运动应当嗤之以鼻，而我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

正是这样做的。此外，卡尔·希尔施突然急于想去柏林一趟，并

且真的去了，他从那里给我来信说：

“反犹太人运动完全是由上面布置并且几乎是由上面指挥的。我曾经到

一些最简陋的酒馆里去过，没有一个人对我的鼻子感到厌恶；不论是在公共

马车上，还是在铁路上——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反犹太人的

话。推销反犹文章的半官方报纸只有很少的读者。德国人对犹太人怀有本能

的敌意，但是我在工人和进步的小资产者和小市民中间所看到的对政府的仇

恨更强烈得多。”

关于柏林警察局的一千零一个密探，他说，大家都认得他们，

“因此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非常愚蠢：老是坐在同一些啤酒馆里、同

一些桌子跟前”２０３。

您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
２０４
很好。您说，俾斯麦的国有化

癖好是不值得我们为之辩护的东西，但它象正在发生的所有这类

东西一样，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对我们有利；另外，您说，知识

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如果有点价值，就会自己到我们这边来，

如果还要我们去招募他们，那末，他们只会用旧酵母的残余损害

５０２３４．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７日）

① 歌德《渔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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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看法都很好。还有其他很多地方也很好，当然对一些

个别提法总是可以提出一些异议的。一般说来，最近的一号①又非

常好：在谋杀事件２３和颁布非常法
１０９
以后，被领袖们抛弃了的正确

的、有朝气的并且是充满胜利信心的调子，现在又重新出现了，代

替了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叫做“把裤子当喇叭”的那种调子。

您对布莱德洛的痛骂好极了。２０５

对个别地方提几点意见：

（１）您完全不必这么夸奖瓦累斯。２０６这是一个可怜的，文学界

的，或者不如说是耍笔杆说漂亮话的人，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人物，

他由于没有天才而转向极端派方面，以便利用一种倾向，所谓的

观点，并借此把自己的恶劣作品塞给公众。在公社时期，他只是

说说漂亮话，如果说他也作过什么事情，那也无非是带来了危害。

不要轻信巴黎伙伴们（马隆就很轻信他们）关于这个荒诞可笑的

吹牛者的话。在格雷维当了总统以后，他给格雷维的信２０７说明他是

什么样的政治家：他请求格雷维由上面发布命令建立社会主义共

和国等等；这封信使大赦推迟了几个月。

（２）西班牙人绝非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德里有一个非常

好的核心（从前的“新马德里联合会”２０８），此外，有一些很好的人

员，特别是在瓦伦西亚和卡塔卢尼亚的一些不大的工厂城市里；还

有一些分散在各地的人员。最积极努力和最有远见的是我们的朋

友霍赛·梅萨，他现在巴黎，是一个优秀青年，与盖得及其他巴

黎人进行合作和保持着联系。如果您需要关于西班牙的消息，可

用法文给他写信（马隆可以直接把信转给他，或者通过盖得也行，

６０２ ３３ 马克思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６日）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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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没有他的地址）。您就说是我介绍的。

总之，我的意见是，象您这样的年青人，在自己的工作中成长

得如此之快，而且又如此适合这一工作，当然应该继续做这个工

作。克格尔是否也能干好，我很怀疑，况且他目前还在坐牢。他的

理论观点我不了解；他是否有比办地方性和讽刺性报纸更大的能

力，无论如何这还没有得到证实。英国人常说：ｌｅｔｗｅｌｌａｌｏｎｅ——

一动不如一静。老实说，我对任何变动都是不信任和不满意的。

现在谈谈最最革命的代表大会２０９。拉法格弄到了一个意大利

人，他是大会代表，但不知为什么被撵走了。此外，拉法格在一

个卖葡萄酒和食品的法国商人——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那里

遇见了这一帮里的各种各样的人。查明：

（１）代表大会代表有二十几个人，其中主要是持有其他地方

的委托书的伦敦居民。还有几个法国人、意大利人和一个西班牙

人。会议是公开举行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名记者，没

有一条狗，也没有一只猫去参加。白白地等了三、四天听众，结

果什么也没等着，于是他们通过了一个了不起的决议：宣布会议

为秘密的！

（２）得到证实的第一点是：对于空空如也的整个无政府主义

运动普遍存在着悲观失望情绪，这几个空谈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

确实没有任何支持者。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和自己地区的这种情况，

尽管每一个人都用关于运动在自己地区取得巨大成绩的弥天大谎

去欺骗别人，但是每一个人还是相信别人的谎话。幻想破灭得如

此厉害，代表们甚至当着外人的面也不能掩饰对其本身空空如也

感到惊讶不已的心情。

（３）只有一次群众大会（当然他们邀请了记者参加），以及后

７０２３４．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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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愚蠢的托利党人和更愚蠢的激进派在议会提出的荒谬的质询，

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代表大会。在目前虚无主义流行的条件下，报

刊想靠报道一个至多有七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来捞取资本，这是

意料中的事。

所以，如果说《自由》谈到第６３号代表２１０等等，那末，这是

指委托书号码，委托书是由一个、两个或三个人发给的，空白的，

或填有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住在伦敦的某一个人的名字的，或者是

由一二十个人发给去伦敦的代表的。实际到会代表总数是二十多

一点，不是近三十，实际到会的外地代表，确实不足十名。

请注意！使用这一切材料时应当谨慎小心，因为我的这些消

息是第三手的。譬如，可以用疑问的口气：是否这么回事？要知

道，这些先生们总是揪住任何一个不准确的词句不放。这已经是

历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老传统了。请看一下《所谓国际内

部的分裂》中这些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报告，

或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关于分裂以后他们的第一次代表大

会的报告。２１１他们的无政府状态，首先表现在每个人都想当军官，

没有一个人想当士兵。顺便说一说，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阿德马

尔·施维茨格贝耳（这样一个名字！）把担任任何一种国家职务都

痛骂为对无政府主义的背叛，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当瑞士联邦军

的中尉！

同时衷心问候考茨基，一遇雨天我就给他写信。

您的 弗·恩格斯

８０２ ３３ 马克思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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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可爱的孩子：

七点钟左右我回到了伦敦，即梅特兰公园。

小杜西脸色苍白，身体消瘦。她已经几个星期几乎没有吃任

何东西（毫无夸大）；她的神经系统处于极度衰弱的状态；因此经

常失眠，双手颤抖，面部有神经痛的抽动等等。

我立即给唐金医生打了电报。他昨天上午十一点钟来了，对

杜西进行了长时间的询问和检查。他说她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心

脏正常，肺部正常，等等，而只是由于任性的生活方式，胃功能

完全遭到破坏，神经系统极度衰弱。

他把杜西给吓唬住了，她已答应遵守他的嘱咐，你知道，她

只要作了让步，答应了，就会照办。虽然如此，她的健康只可能

很慢地恢复，而我回来得正是时候。再稍微晚一点，情况就可能

变得很危险。

在我们动身以前，唐金就告诉我说，他打算日内离开伦敦到

赫布里底群岛去。为了杜西，此外还想等候关于妈妈①的消息，他

在这里还要呆到周末。

写封信来告诉我关于妈妈的情况：她是否从你们那里动身了

９０２３５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日）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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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龙格和哈拉怎么样？你自己以及其他的可爱的孩子们①怎么

样？

你的新女仆的情况怎么样？

顺便说一下，萨拉②（恩格斯的萨拉）现在每天帮助杜西料理

几个钟头的家务，这个姑娘的性格非常好，什么事情都能做。杜

西说，萨拉非常乐意到你那儿去，但彭普斯根本没有对她说，莉

齐已不在你家里了，你正在找人代替。她和杜西说过，也和我说

过，现在也愿意到你那里去，只是害怕一个人去法国。但这没什

么。过些时候我或许能亲自带她去。

亲爱的孩子，再见吧！没有任何事情比和你以及亲爱的孩子

们一起度过的日子能使我更快乐的了。

问候最亲爱的杜尔朗医生。

千遍地吻孩子们。

你的 老尼克

杜西向狼③和你们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０１２ ３５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派克。——编者注
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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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本想早一些答复你５月１３日的来信，但在莱比锡实行“小

戒严”２１２以后，我预料你也许会告诉我另外的秘密通讯处；既然没

有等来新通讯处，现在就仍用旧的，信中还附上杜西·马克思给

李卜克内西夫人的信，我们也没有她的通讯处。

伯恩施坦依然来信说他想离开《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且建议

现在让克格尔参加，然后使之成为他的继任者。我认为任何变动都

是有害的。伯恩施坦出乎意料地如此称职（例如，他的论“知识分

子”的文章２０４，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以外，写得很出色，而且采

取了完全正确的方针），以致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克格尔在这方

面至少还没有经过考验，而情况又是这么摆着：应该避免任何试

验。我已力请伯恩施坦留任，我认为最好由你们来说服他。在他主

持之下，报纸愈办愈好，他本人也变得更好了。他具有真正的机智，

能迅速领悟，这和考茨基截然不同；后者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但

却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

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和我们大家在个人关系上是很

喜欢他的，他在长篇评论文章中有时也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尽管他有最好的意愿，他还是斗不过自己的本性，这比他更强

大。在报社内有这样一个学理主义者，是一种真正的不幸；甚至爱

１１２３６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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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①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中对他的一篇文章也不得不加

上一段批评性的结尾。可是，他为奥地利写了一张农民传单②，这

篇东西显示出某种象他母亲③那样的小说家的才能；撇开某些学

术用语不谈，这张传单写得很好，会起有益的作用。

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信谈了邦议会演说的问题，我收到了他的

回信，信中说这是“策略”（但是我恰恰认为，这种“策略”是我

们公开合作的障碍！），他说，不久在帝国国会中将发表另外的演

说。诚然，你已经这样做了１８８，但是对李卜克内西的“帝国首相的

诚实”２１３这种不妥当的和完全多余的说法，又如何解释呢？也许是

他企图用这种字眼来进行讽刺，但记录中看不出这一点，而资产

阶级报刊却怎样大肆利用了它啊！我再也没有答复他：反正无济

于事。但是连考茨基也告诉我们说，李卜克内西向全世界，例如

向奥地利，写信说，马克思和我完全同意他，赞同他的“策略”，

而人们也都相信这一点。事情再不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了！《自

由》也在大肆嘲笑哈特曼④在讨论伤亡事故保险法时发表的演

说２１４，如果引用的那些话属实，那么这个演说真是叫化子式的。

在法国，工人候选人在巴黎获得两万张选票，在外省获得四

万张选票２１５；如果领导人从建立集体主义工人党
１７
以来不是接二

连三地干了蠢事的话，情况还会更好。但是就是在那里，群众也

比大多数领导人好。例如，在外省，个别的巴黎候选人之所以丧

失了数以千计的选票，是因为他们在那里也使用了空洞的革命词

２１２ ３６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５日）

①

②

③

④ 格奥尔格·威廉·哈特曼。——编者注

敏娜·考茨基。——编者注
卡·考茨基《美国来的表兄弟，对农民有教益的故事》。——编者注
爱德华·伯恩施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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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这种词句也是巴黎所固有的，如同嘈杂声响为手工工场所固

有一样），但是在那里，人们却严肃对待这种词句，他们说：没有

武器和组织，如何进行革命？此外，法国的发展正在经历着它那

种合乎规律的、正常的和十分必要的和平方式的过程，这在目前

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未必能把外省真正

吸引到运动中来。

我非常了解，你们感到手痒，因为在德国一切都在对我们如

此有利地发展着，而你们却被束缚了手脚，不能利用仿佛自然而

然地纷纷落到你们手中的一切成就。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在德国，

有许多人（菲勒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不能进行合法宣传，

他已经完全灰心丧气了）过分重视公开宣传，而轻视历史事件的

真正动力。只有经验才能纠正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不能加以利用

的成就，对我们来说还远没有因此而丧失。只有事变本身才能唤

醒冷淡消极的人民群众，如果说这些被唤起的群众在目前情况下

思想依然有点混乱，那么当六十万张选票突然增加两倍，当不仅

萨克森，而且所有大城市和工业区也都落入我们手中，农业工人

也处于容易接受我们思想影响的状况的时候，那时解放的语言所

起的作用就会更加巨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影响就会更加

强烈。这样通过冲击来争取群众，比利用公开宣传来逐渐吸引他

们，更为重要，何况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公开宣传的可能性很快

又会被夺走。容克、教士和资产者在目前的关系下是不会容许我

们来摧毁他们的立足点的，因此最好是由他们自己去干这件事。重

新刮起另一种风的时候将要来临。目前你们不得不自己去对付各

种艰苦工作，忍受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卑鄙行径，而这不是开玩笑

的。但是，不要忘记对你们和我们的全体同志所采取的任何一个

３１２３６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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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行为。报仇的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利用。

你的 弗·恩·

菲勒克在哥本哈根；通讯处如下：哥本哈根，留邮局待领①。

３７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 黎 世

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过一两天您就会从邮局收到：（１）登有您那篇引起了许多好

笑事情的文章的《劳动旗帜报》；（２）８月１８日出版的一期《自然

界》杂志；（３）退还您的手稿。

我把蹩脚的译文稍加修改之后，便寄给希普顿作社论用。但

是好样的希普顿看不懂那篇文章１１，要求我修改②，不过象往常一

样已经太晚了。对于对工人有利的“国家干预”这个词，这位先

生不知想了些什么，但想的恰恰不是其中的意思，他忘了这种国

家干预在英国早已以工厂法的形式存在。更坏的是：他把“我们

要求一个为了工人阶级的日内瓦公约２０２”这句话了解为您要求在

日内瓦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来调整这件事！！对这种混蛋有什么办法

呢？我借此机会实现了我要同《劳动旗帜报》断绝关系的决定，因

为这家报纸不是变好，而是更坏了。

４１２ ３７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７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０２—２０３页。——编者注

恩格斯写在信纸边上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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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杂志上您会看到约翰·西蒙在这里的国际医学会

议上的发言，这是医学科学对资产阶级的真正的起诉书。约翰·西

蒙是枢密院２１６的卫生视察员，实际上是全不列颠卫生警察的首脑；

他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此频繁地引证，如此赞扬的那个人，

也许他是１８４０—１８６０年时代那些忠于自己的职责、态度认真的老

官吏中的最后的一个，对他说来，资产阶级的利益往往是他履行自

己职责时的主要障碍，他不得不经常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

他对资产阶级的本能的憎恨是很强烈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资

产阶级在牧师的领导下，掀起反活体解剖运动，攻击他这位医生，

干涉他的专业部门，但他不象微耳和那样，用软弱无力的说教来回

答，而是把矛头对准敌手，向他们进攻：他把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

做大规模的商业性实验与医生对动物做一些科学实验相对比，他

这就第一次把问题说到点子上了。把这个发言摘录出来，可以作为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篇绝妙的小品文。２１７

话又说回来，会议已一致宣布活体解剖对科学是必要的。

您的传单①证明，您继承了您母亲②的小说家的才能。我对这

张传单比对您从前的一切作品都更加喜欢。如果细心润色，还可

以把某些语句加以修改。我劝您再版时最好这样做一下。用书面

德语写太难懂，而诸如《Ｒｅａｋｔｉｏｎ》③之类的学术性词汇，农民根

本不懂，最好避免。这篇小东西值得您从这个角度把它认真地加

以改写。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一张传单。

您在奥地利的那些莫斯特的拥护者，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就

５１２３７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这个词有“反作用”、“反应”、“反动”等意思。——译者注

敏娜·考茨基。——编者注
卡·考茨基《从美国来的表兄弟，对农民有教益的故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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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通过沉痛的教训学得聪明一些。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总会损失许多一般说来是优秀的分子；但如果优秀分子自己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却不顾一切地去搞秘密活动，那他们就无可

救药。幸而无产阶级运动具有再生产的强大能力。

菲勒克和他的妻子①不走运，在苏格兰碰上了恶劣的天气；他

们已坐船去哥本哈根，并且已经到达那里。他们将暂时留在那里；

通讯处是：哥本哈根，留邮局待领。

我们的法国朋友们近两年来由于过分热心、有小组习气、喜

欢夸夸其谈等等，干了许许多多蠢事，但他们还以为干得太少。

《公民报》好象已被出卖给了波拿巴派，波拿巴派虽然还没有把我

们的人赶出门外，但已不再给他们钱，总是虐待他们，很象是想

迫使他们罢工，以便借此把他们摆脱掉。况且，正如在不顺利时

常常发生的那样，我们的人互相争吵。最倒霉的一个是布鲁斯，他

真是一个好样的人，但是糊涂透顶，竟然认为整个运动的首要任

务只不过是要使他过去的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改变信仰而已。按

照他的倡议，曾经通过了一个放弃提出候选人的荒唐决定２１８。但

是，法国的合乎规律的和平发展进程，归根到底只会对我们有利。

只有当外省卷入运动（如１８７１年以来发生的那样）并在国家中，

即在正常的法律形式下作为独立力量出现（如越来越经常出现的

那样），才能结束法国从巴黎历次革命开始的、而随后被外省反动

势力往后拉了许多年的、迄今为止的撞击式的发展形式，而有利

于我们的共同利益。如果到那个时候巴黎采取行动的时刻到了，那

末外省就不会反对它而会支持它。

６１２ ３７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７日）

① 劳拉·菲勒克。——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大家衷心问候您。

您的 弗·恩·

３８

马克思致卡尔·考茨基２１９

苏 黎 世

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１日 ［于伦敦］

特急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附上给您母亲①的一封短信，以及给我女儿②的一封短信。要

是您把您母亲在巴黎的住址告诉了我，就可以节省时间了。

我本想请您母亲来我家作几天客，同时带她游览一下伦敦。我

的妻子③得了不治之症，悲局日益临近，因而妨碍这样做。我现在

成了护士。

我定期收到《工人呼声》。它使我感到开心，但并不使我感到

惊讶，因为我对自己的瑞士人已有数十年的了解了。

至于麦圭尔先生，根据您的来信判断，他应在伦敦。我们的

纽约的朋友们怎么谁也不给他写介绍信？我从一开始对美国社会

主义者一直抱某种怀疑态度，特别是我知道，他们当中与希普顿

有联系的一些人脾气特别古怪，而且爱好宗派主义。但尽管如此，

７１２３８ 马克思致·考茨基（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１日）

①

②

③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敏娜·考茨基（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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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圭尔先生可能是一个卓越的党的活动家。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我的妻子和女儿①问候您。

３９

马克思致敏娜·考茨基

巴 黎

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１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尊敬的夫人：

给您寄去一封写给我女儿②的短信。阿尔让台紧靠巴黎，从圣

拉查尔车站乘车，大约只需要二十分钟。

要不是我妻子得了重病，恐怕是不治之症，使我们中断了同

外界的交往，我本来是准备请您来伦敦到我家作客的。您的儿子③

大概已转告您，我们全家多么赞赏您的作品。

真诚地祝您身体健康。

最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８１２ ３９ 马克思致敏·考茨基（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１日）

①

②

③ 卡尔·考茨基。——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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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非常感谢您把《平等报》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我。２２０除了所谈的

那个问题以外，这也使我有机会向您说明，马克思，其次还有我

对法国运动是采取怎样的立场的。根据这一个例子，您就可以看

出我们对同情我们，也引起我们同情的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运

动采取的立场。

我很满意的是，您现在不能给《平等报》以经济援助。拉法

格的信又是这样一种冒失行为，法国人，特别是波尔多—里昂以

南各地出生的人，往往少不了这种冒失行为。他如此深信这一步

骤的英明，同时又如此深信其必然破产，甚至对自己的妻子①（她

多次阻止他这样做）也只是在事后才说出这一点。我们这里都一

致反对《平等报》第３号②，只有拉法格例外，他一直主张“总得

做点事情”，而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事先就同他们讲过，他们

的五千法郎（如果有那么多的话）只够出三十二号。如果盖得和

拉法格硬要在巴黎得到个报纸的葬送者的名声，我们也没法阻止

他们，但我们不再给以帮助。如果将来出乎意料，报纸的情况好

转，并且确实是好，那末在困难的时刻人们终究还能设法帮助一

９１２４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

①

② 指《平等报》第３种专刊。——编者注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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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但绝对必要的是让这些先生们最后学会好好使用自己的经费。

问题是，我们的这些准备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朋友们，全都

毫无例外地在最近十二至十五个月内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第

一个错误是盖得犯的，他出于荒谬的纯洁主义，阻止马隆应聘担

任薪金一万二千法郎的《不妥协派报》工人专栏编辑的职位。整

个吵闹就是从此开始的。接着对《解放报》也做了一件不可原谅

的蠢事：马隆让里昂人（法国最坏的工人）的虚伪诺言骗了，而

盖得则极力坚持不惜代价地出版日报。后来由于候选人问题２１８发

生了无谓的争执，这里很可能是盖得犯了您所谴责他的那种形式

方面的错误，但是在我看来，事情清清楚楚，是马隆寻找争吵借

口。最后是声名狼藉的冒险主义者博博，即塞孔迪涅先生参加而

后又退出《法兰西公民报》，——退出是没有任何政治理由的，因

为这只是由于不支付稿费而引起的。后来，盖得与身分非常复杂

的人们一起参加了最新的《公民报》，马隆和布鲁斯则参加了可怜

的《无产者报》，而过去这两个人——至少是马隆——却一向背地

里斥责该报是个平凡的大老粗的报纸。

《无产者报》是眼界极其狭隘的一伙爱耍笔杆的巴黎工人的报

纸。它有个规定：只准许真正的手工工人参加会议和撰稿。对

“有教养者”怀有极其愚蠢的魏特林式的憎恨，那是自然的事。因

此，报纸的内容十分空洞，但是它却奢望成为巴黎无产阶级观点

的真正表达者。所以，对于包括两种《平等报》在内的所有同时

出版的报纸，虽然表面上显得十分友好，却一直怀有隐蔽的不共

戴天的仇恨和阴谋。

如果马隆现在断言，法国工人党力求把《无产者报》变成自

己的机关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家进行竞争的《平等报》干什

０２２ ４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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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那末，马隆本人比谁都更为清楚：（１）两种《平等报》最初

也是同《无产者报》同时存在，（２）原因很简单，因为《无产者

报》毫无用处——马隆对《无产者报》工作人员的了解一点也不

比盖得差，（３）《无产者报》的几个笨蛋加上马隆和布鲁斯还远没

有构成法国工人党。所以，马隆知道：这一切都是胡诌的托词，这

是他想把《无产者报》变成自己的机关报，因为他在所有其他地

方都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是，是什么东西把马隆和布鲁斯同这家浅薄小报联结在一

起呢，这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共同的嫉妒。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一

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

的巴黎，现在忽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的现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就

觉得非常可怕。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况且马克思，他的天才、

他的几乎可以说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他的渊博得出奇的学问，

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

为此需要一个更进步的时代。如果说，这样一来，法国社会主义者

（即他们的多数）不得不好歹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东西，那末也仍然

免不了要有些嘟嘟囔囔的。《无产者报》的人们断言盖得和拉法格

是马克思的传声筒，他们在同比较亲密的人的谈话中把这一点解

释成企图将法国工人出卖给普鲁士人和俾斯麦。在马隆先生的所

有著作中，这种嘟囔也表现得很明显，而且方式很不体面：马隆力

图为马克思的发现另找一些始祖（拉萨尔，谢夫莱，甚至德·巴

普！），或者把马克思的发现硬归之于他们。当然，对党员——不管

他们是谁——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行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某

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用

这类办法去向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争夺完全是他个人的发现，这就

１２２４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是表现出大概只有排字工人才能有的狭隘性，排字工人的自以为

是，您大约根据经验是相当了解的。我完全不理解，怎么能妒忌天

才。天才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我们这些没有天才的人一开始就

知道，这是我们所达不到的；只有十分渺小的人才妒忌天才。马隆

采用的那种隐蔽的方法，也丝毫无济于事。他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个

蠢人，处处显得缺乏知识和批判能力。如果将来有一天必须研究一

下他的妙不可言的“从最早期起”（！！）的《社会主义史》和其他著作

的内容，那时就可以使他很不愉快地感觉到这一点。

布鲁斯大概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平庸的糊涂虫。在无政府主

义中他把无政府状态，即反对政治活动和反对选举抛弃掉了，但

把所有其他的词句，特别是策略，都保留下来。现在，他在《无

产者报》上的那些篇幅很长、矛头指向盖得（他没有点名）的文

章中，自作聪明地谈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建立一个排

除（盖得！！）独裁的可能性的组织。他在著述方面和理论方面是

一个绝顶的庸材，却非常善于搞鬼，如果这种人又能起某种作用

的话，那末这是拉法格、盖得和马隆的共同罪过。

最后谈谈盖得。他有极其清晰的头脑，在理论方面远远超过

其他巴黎人，他是少数完全不认为现代社会主义起源于德国有损

他们体面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①。正因为

如此，《无产者报》的先生们就散布说他简直是马克思的传声筒，

而马隆和布鲁斯则带着悲伤的神色继续贩卖这种说法。除了这一

伙人以外，谁也没有这个念头。由此得出什么结论，下边再谈。说

他贪权，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成

２２２ ４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

①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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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就这个意义来说，都贪权。如果说盖得是

企图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达到这种目的，而马隆则是用拐弯抹角的

方法，那末这也只是说明盖得的性格和马隆更加谙于处世之道，特

别是同这种不愿听从任何指挥、却甘愿上当的巴黎人打交道时，更

是如此。而对于任何一个有些价值的人，我任何时候听人说他贪

权，我也只能由此做出结论说，实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盖

得有完全不同的缺点。第一，有巴黎的偏见，似乎必须经常反复

地说“革命”这个词。第二，他非常急躁。他的神经有毛病，他

认为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他想无论如何要身历某些重大事件。由

此，以及由于他的病态的激昂情绪，就产生了他的过分的、往往

是有害的活动欲望。

此外，如果您再考虑到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只会把分歧理

解为个人之间的分歧，您就会明白，这些先生们是怎样刚取得一

些小小的成就便断定已经达到了目的，熊还没打死，就来分熊皮，

并因此争吵起来。

不过，盖得的小册子和文章是用法文发表的小册子和文章之

中最好的，而且他是巴黎最好的演说家之一。所以我们一向认为

他是一个爽直而可靠的人。

现在谈谈我们。我们，即马克思和我，同盖得根本没有保持

通信联系。只是当有某种事务上的原因时，我们给他写过信。拉

法格给盖得的信的内容我们只知道个大概，而盖得给拉法格的信

我们也远没有全部看过。他们可能彼此交换过什么计划，但我们

一无所知。马克思，我也是一样，不时通过拉法格向盖得提出过

这样或那样的建议，但他未必有什么时候听从过。

但是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

３２２４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领草案
３２
。导言①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

由马克思向盖得口授的：工人只是在成了他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

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占有方式或集体占有方式；个体占

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战胜，而且将日益被战胜；所以，剩

下的只是共同占有，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

数语就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是我少见的，说得这样简明扼要，

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

我们做了某些增减，但是很难说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这可以

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盖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工资最低额的谬论

放到纲领里去，因为对纲领负责的不是我们而是法国人，所以最

后我们只得随他的便，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荒诞无稽

的。

布鲁斯当时在伦敦，也许他是很乐意出席的。但是盖得的时

间很有限，并且不是没有根据地预料到布鲁斯会引起一场关于他

自己也不懂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无聊争论，所以他坚持不要布鲁

斯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的事情。可是布鲁斯对盖得的这种做法

耿耿于怀，从此他那反对盖得的集团便产生了。

法国人后来讨论了这个纲领，做了一些改动以后便通过了，其

中马隆所作的改动决不能认为是什么改进。

后来，我还在《平等报》第２号②上写了两篇关于《俾斯麦先

生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就我所知，这就是我们积极参加法国运

动的全部经过。

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

４２２ ４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

①

② 指《平等报》第２种专刊。——编者注

卡·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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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是：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

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

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

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

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

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

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马隆也曾想到这里来，但是他想通过拉法格得到马克思的特

别邀请；他当然没有得到这种邀请。我们愿意同其他任何人，也

愿意同他进行善意的商谈，但是要邀请他！为什么？我们什么时

候邀请过人呢？

马克思以及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

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

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

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

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

我还要指出两个事实：

（１）不是别人，正是盖得同拉法格在《平等报》给马隆树立

了完全不应当有的声望，可以说是创造了神话，之所以这样，只

是因为盖得作为一个纯粹法国式的著作家确信他身边务必要有一

个工人。

（２）我受通信者的委托通知您：曾担任会议（在这次会上马

隆反对了坏蛋吕利埃）主席的利沙加勒写道：在会议正要开始之

前，吕利埃要求马隆和他谈判几分钟。马隆走了出去就没有回来，

最后，他的委员会去找他（利沙加勒是委员会和会议的主席），才

５２２４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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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他正在同那个曾被他（十分正确地）斥之为最坏的家伙的吕

利埃极其友好地一起喝酒，并且几乎就要和平地达成协议了！如

果马隆当时不是必需在九点钟去苏黎世参加代表大会１４５，恐怕就

会和解了。这样的人还想要做个政治活动家！

梅萨的通讯处如下：巴黎巴克大街３６号，霍·梅萨。

关于这封信，马克思一点也不知道。他因患支气管炎及各种

并发症已经卧床十二天了；但从星期天起，已经没有——如果谨

慎小心的话——任何危险了。我受了不少惊恐。现在情况好了。我

希望我们明天即１０月２７日就向世界表明，我们还活在世上。衷

心问候您和考茨基。

您的 弗·恩·

关于《平等报》，我认为最好是起初不要创办任何新的报纸，

待党内情况更加明朗一些再说。假使他们一定要这样去干，无论

是我们或是其他的人都不会去阻止他们，只是我不能设想，这一

次在《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之间怎么避免得了一场纠纷。这

虽然不会成为世界灾难，但是看来毕竟是多余的幼稚病。

考茨基是怎么搞的？但愿他不要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尔萨

斯主义者！

６２２ ４０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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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４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老朋友：

收到你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明信片２２１太晚了，来不及及时给你

写信。从那时起，我们这里发生了各种不幸的事情。马克思夫人

病重，已卧床不起好几个月，而现在马克思又得了支气管炎，同

时引起了各种并发症，按他的年龄和他的整个健康状况来看，这

真是非同小可。幸亏最严重的情况已过去了，现在马克思并没有

任何危险；但整天大部分时间他还得在床上躺着，他很虚弱。

现在由邮局汇上四英镑，即一百法郎八十生丁，这次我只能

给你寄这一点。希望这点钱到得正是时候。虽然我很高兴地得悉，

你已能至少是开始谋生了，但这只是开始而已，我很遗憾的是，自

己近来相当拮据，因此未能早日给你以援助。

要是任何一个所谓的世界代表大会开得象这次一样没有公开

大吵大闹，我总是感到高兴的。参加这种代表大会的往往有形形

色色的人，其中一部分人所抱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去在大众面前摆

一摆架子，正因为如此，他们任何蠢事都能做得出来。不过这一

次还可以过得去。

我们在德国的同志在选举中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２２２尽管这

一次所有其他的政党都倾巢出动，他们在二十三还是二十七个区

７２２４１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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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数目我未能得悉）的复选当中还是被通过了。所有这一切是

在非常法１０９和戒严的压制下，在没有报刊、不能集会、没有任何公

开宣传工具，并且在确信党内成千人在生活上会为此又蒙受牺牲

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了不起的事，它已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

英国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能得到多少席位，这并不重要。

无论如何，能在帝国国会中去说出必须说的话，这就够了。我们

在许多大城市里争得了立足点，而不是丧失它，这个事实就是非

常好的，为我们德国的小伙子们欢呼吧！

你的 老弗·恩·

４２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如果说有某种外来的事件使马克思的健康又有所恢复的话，

那末这就是选举了。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现得如此出色。

在英国，１８４８年大失败２２３以后，工人消极起来，最终屈服于资产

阶级的剥削，仅仅保持了工联为提高工资的斗争。在法国，无产

阶级在１２月２日２２４以后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而在德国，三年当中

迫害闻所未闻，压迫有加无已，根本不可能有公开的组织，甚至

根本不可能自由交换意见，但是在这以后，我们的小伙子们不仅

保存了自己原先的全部力量，而且还更加壮大起来了。并且恰恰

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壮大起来了，即运动的重心由半乡村的

８２２ ４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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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地区转到了大工业城市。

在萨克森，我们的基本群众是手工纺织工人，他们注定要被

蒸汽纺织机所淘汰，他们仅仅靠一点点微薄的工资和副业（种菜、

雕刻木头玩具等等）来勉强维持生计。这些人的地位在经济上是

反动的，他们代表着衰亡的生产阶段。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象

大工业工人那样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天然代表。这并不是说，他们

天生是反动的（例如这里手工纺织工人的残余——“保守工人”的

核心终于变成了的那样），不过，他们毕竟不太可靠，特别是由于

他们处于极其贫困的状况，比城市工人的反抗能力小得多，同时

由于他们的散漫性，比大城市居民更容易受政治上的奴役。在

《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的那些事实２２５以后，这些不幸的人们还能

英勇地保持这么大的数量，这种英勇精神实在令人惊叹。

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全国性的大运动的真正核心。贫困使他

们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１８６５—１８７０年时期——比大城市居

民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观点。但也正是这种贫困本身使他们较不

可靠。溺水者抓稻草，他等不及打救他的船离岸。船就是社会主

义革命，稻草就是保护关税和国家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那

里，在我们的一些老的区里，几乎只有保守派有过战胜我们的机

会。如果说凯泽尔那时候能够在保护关税问题上这样胡说八道２２６，

而其他的人又不敢给以适当的反驳，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象

倍倍尔给我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岂不正是那些选民，尤其是选凯

泽尔的那些选民！

现在这一切都起了变化。柏林、汉堡、布勒斯劳①、莱比锡、

９２２４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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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顿、美因兹、欧芬巴赫、巴门、爱北斐特、佐林根、纽伦

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瑙加上开姆尼斯①和厄尔士山地区——

这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基地。按其经济地位来说是革命的阶级，成

了运动的核心。并且运动已均衡地扩展到德国的一切工业区，正

是现在它从局限于少数地方性中心的运动，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这是最使资产者感到害怕的。

对于候选人，我们愿寄于很大的希望，虽然对他们中的某些

人，我觉得很难这样指望。但如果倍倍尔再次落选２２２，那就是真正

的不幸。只有他能以其真正的机智驾驭住大批新的和确实怀有形

形色色新打算的成员，并防止出丑。

至于法国人，那末最好目前不要去触动马隆和布鲁斯先生，看

看他们能够干什么。但这点未必能做到。《平等报》日内即将出版；

布鲁斯会照旧悄悄地进行诽谤，在《无产者报》上不指名地攻击，

而对方沉不住气，会去上当，首先对他进行公开抨击，然后就会

被宣布为捣乱分子、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和妄图实行独裁的

人。这真是毫无办法。这些人怎么也等不及对手自己去碰一鼻子

灰，而对手正需要用论战来延长其生存。马隆，尤其是布鲁斯，如

果被置之不理，也许在半年之内就会自己把自己（也许是相互）毁

掉。否则这就会延长时间。

兰斯代表大会２２７几乎象所有这种代表大会一样，堪受外界颂

扬，但一经仔细分析，却是个骗局。大会所代表的许多“联合

会”当中，只有中部、北部和东部三个“联合会”是实际存在的，

其他的都只是纸上的东西。阿尔及利亚联合会选出了资产者昂利

０３２ ４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① 现在称作：卡尔·马克思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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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雷（一个激进派议员）做代表！！这就说明马隆的同盟者是些

什么人。盖得要求在全国委员会里仅仅有实际组织的联合会才能

有代表，但是被否决了。《无产者报》上的公报撒了谎，对此只字

未提。可见，代表大会的半数代表和全国委员会的半数委员不代

表任何人，最多不过是“未来的音乐”２２８。已经完全被马隆和布鲁

斯抓到手的《无产者报》，之所以如此匆匆忙忙地被宣布为正式机

关报，就是因为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事先同不久就要出版的《平

等报》捣乱。关于组织问题的一切决定，照例都不是出于内在的

合理的动机，而是根据派别的机会主义的考虑作出来的。

今春，拉法格在巴黎的时候，马隆请他设法给他的新版《社

会主义史》搞到一篇马克思的序言，这件事情是很能说明马隆对

马克思的恐惧病的。当然，拉法格讥笑了他，说他大概是对马克

思很不了解，才会认为马克思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

乔·豪威耳，这个在斯泰福幸运地落选了的“工人候选人”，

当然是这里会耍政客手腕的前工人中最坏的坏蛋。他不久以前是

工联议会委员会的书记（当然是一个领薪水的职务），在此期间他

亏空了公款，虽然这件事情勉强掩饰过去了，但他还是被赶走了。

关于波兰人的事情２２９，我近日一定写信告诉卡·考·冯·克

兹堡①。现在请向他转达衷心的问候。

马克思还很虚弱，目前不让他到室外去，不让他多干事，不

过他毕竟明显地在恢复健康。他夫人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１３２４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① 考茨基的绰号，克兹堡原文为Ｋａｓｂｕｒｇ，Ｋａｓｅ意为干酪，同Ｋａｕｔｓｋｙ（考茨
基）的发音近似。——译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４３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７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好小燕妮：

你当然了解，我现在顾不上写信。因此，我只能寄给你这几

句话。因为我还根本不能走出自己的房门，所以医生绝对禁止我

参加送殡。我之所以服从，还因为亲爱的亡人①在她去世的前夕对

护士说过轻视任何仪式的话：“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

肖莱马是自己从曼彻斯特来这里的。

我至今还不得不用碘酊在胸部、背部等处文身，由于定期重

复这样做，使皮肤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很难受的灼痛。这种处

置只是为了防止在恢复健康期间旧病复发（实际上我只是有点轻

微的咳嗽了），这现在对我效力很大。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

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你想象一下吧，一方面是世界

末日，而另一方面是牙疼得要命的人！

那一次我虽然有过各种犹豫，还是决定到巴黎去了，我现在

回想起这件事来就感到非常高兴！可贵的不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人同你和孩子们②一起度过的那段时间本身，——那段时间由于

某家庭暴君和厨房米拉波的形象而“有点儿”暗淡，——而且是

她患病的最后时期对那段时间的回忆！无疑地，在这个时期怀念

２３２ ４３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你们也许比你和孩子们在这里更使她感到高兴。

她的墓离可爱的“沙尔”①的墓不远。

她及时咽气，这对我是一个安慰。由于肿瘤的位置非常罕见

（因此它是活动的，能改变位置），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产生特有的

难以忍受的剧痛（但是注射吗啡后抑制住了，这是医生有意留到

临终时才用的，因为在长期使用的情况下，连吗啡也不再起任何

作用）。如唐金医生预先告诉我的，病势带有逐渐衰亡的性质，同

年老衰竭一样。甚至在最后的几小时，也不用同死亡进行任何斗

争，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

美丽，更加明亮！

顺便说一说，向来忠实地和我站在一起的恩格斯，按照我的

请求曾经给你寄去一期《爱尔兰世界》周刊，其中载有一个爱尔

兰主教反对土地所有制（私有制）的声明。这是一个最新新闻，我

告诉过你妈妈，她认为你也许会把这个新闻刊登在某家法国报纸

上以便吓唬法国教权派。不管怎样，这说明这些先生们是善于唱

各种调子的。

（有一个名叫瓦·让德尔②的人，在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正

义报》上登了一篇题为《德国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在

这篇文章中企图证明自己的沙文主义是正确的，理由是他继拉弗

勒之后真正相信我们的朋友鲁·迈耶尔（在他的《第四等级的解

放斗争》一书中）的幻想的统计。而实际上，所谓的天主教社会

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存在的整个时间内只有一次选了一个议员参

加帝国国会，而且这个唯一的议员选举后就立即只以“中央党３８党

３３２４３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尼基廷娜的笔名。——编者注

燕妮·龙格的儿子沙尔·龙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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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身分出现”。另一方面，至于天主教工人组织的数目，那末我

们的鲁·迈耶尔使法国感到幸运的是，他认为法国的这种组织的

数目比德国要多得多。）

刚才我收到了１２月７日的《正义报》，我在其中的“新闻”栏

内发现一篇悼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显然，她〈指你们的母亲〉同特利尔的律师①的儿子卡尔·马克思结婚

不是没有种种困难的。当时需要克服不少偏见，其中最大的当然是种族上的

偏见。人所共知，这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是犹太血统。”

这种事是纯粹的臆造；当时用不着克服任何偏见。我认为，我

把这些文艺的“夸张”算作沙·龙格先生的创作天才，是不会错

的。就是这个作者，在谈论关于限制工作日和工厂法时，在另一

号《正义报》上提到“拉萨尔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虽然前

者关于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或者说过一个字。如果龙格在

自己的文章中永远不再提我的名字，那就是给我的莫大恩惠了。

暗示你妈妈偶然写的一篇匿名通讯报道（实际上是为帮助厄

尔文而写的）２３０，我认为是轻率的。当她给《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写

稿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给被《正义报》称之为完全反动的和庸俗

的《法兰克福报》写过稿），该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同社

会主义政党还或多或少有友好的关系。

至于“冯·威斯特华伦家族”，那末他们不是莱茵人，而是不

伦瑞克人。按父系说，你母亲的祖父②曾是著名的不伦瑞克公爵的

秘书（七年战争时）。因此，他很受不列颠政府的宠信，并同阿盖

４３２ ４３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克利斯提安·亨利希·菲力浦·冯·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威斯特
华伦的父亲。——编者注

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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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家族的近亲①结了婚。他论述战争和政治的著作曾由冯·威斯

特华伦大臣发表。２３１另一方面，“按母系说”，你母亲的外祖父②是

普鲁士的一个小官吏。实际上你母亲生于勃兰登堡的萨尔茨维德

尔。所有这一切，不是非知道不可的，但是，不了解这些情况，就

无法纠正别人写的“传记”。

我亲爱的孩子，现在给我寄一封详细叙述琼尼等人活动情况

的信吧。当昂利很想来的时候，没让他到我们这里来，我总觉得

遗憾。这是一个需要全家照料的孩子，要全家只照料他一个人才

好。在需要你照顾的这么多孩子当中，他是一个重大的负担。

多多地吻你和你的“小家伙们”。

你的忠实的父亲 卡·马·

我对迈斯纳关于需要出《资本论》第一卷新版即第三版的通

知颇为不满。本来我想一俟我重新觉得自己有了精力，就以全部

时间专门从事第二卷２３２的收尾工作。

请以我的名义写几句话给莱茵哈特。我找不到他的通讯处。他

是你妈妈的熟人。③

５３２４３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③ 最后两段是马克思补写在信头上的。——编者注

霍伊贝耳是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编者注
珍妮·威沙特（彼得罗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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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①

日 内 瓦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你从报上大概已经知道我妻子②逝世了（她是１２月２日去世

的）。你当然理解，在受到这个无可弥补的损失后的头几天，我根

本不能写信。真的，除了她的弟弟即在柏林的埃德加尔·冯·威

斯特华伦外，你是迄今为止由我亲自通知这件事情的唯一的人；其

他的朋友或熟人都是我的小女儿③通知的。

我的妻子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然是你的忠实的朋友，她对于党

没有帮助你这样一个坚定而英勇的老战士和你的忠实的终身伴

侣④为争取生存而斗争，表示了正当的不满。

我自己还有病，但健康渐趋恢复；胸膜炎加上支气管炎曾严

重到这种程度，以致有一段时间，即有几天，医生们对我能否恢

复健康都表示怀疑。再见，亲爱的朋友。问候你的夫人。

卡·马·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瑞士）日内瓦活水镇沃朗德路约·菲·贝克尔先生

６３２ ４４ 马克思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④ 伊丽莎白·贝克尔。——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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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的妻子①经过长期而痛苦的疾病之后于本月二日逝世了。

为了照顾病人，我同她一起度过了秋天，开始是在英国海边的一

个小地方（伊斯特勃恩），后来在阿尔让台（离巴黎大约有二十分

钟的路程）。在阿尔让台，我们能够同我们的大女儿（龙格夫人）

以及她的四个对外祖父和外祖母十分依恋的小男孩②（大的③约五

岁）生活在一起感到非常愉快。

这次在我亲爱的妻子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到巴黎去，从我这方

面来说，是很冒险的。但是，我听从了我的好朋友唐金医生的意

见，决定这样做，好让她得到这么一次最后的愉快！

偏不凑巧，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我自己的健康状况相当不

稳定，在我们返回伦敦以后，我突然得了支气管炎，且并发了胸

膜炎，因此在我妻子生命的最后六个星期中有三个星期我不能同

她相见，虽然我们是住在两个相连的房间里。

到现在我还不能出门。当时我差点要“离开这个邪恶的世

界”了。现在医生们想让我到法国南部，甚至到阿尔及尔去。

７３２４５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让。——编者注

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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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收到的从各地寄来的吊唁信，对我是个取得安慰的丰富

泉源，因为所有这些信件（除了唯一的一封俄国人的以外）都表

示了真挚的同情以及对我亲爱的妻子的出色品质的真正的了解和

赞扬。

我的德国出版者①通知我，要出《资本论》第三版。这个通知

来得很不适时。第一，我首先应该恢复自己的健康，第二，我想

尽快地完成第二卷２３２（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它）。我现在特

别想完成它，以献给我的妻子。

不过，无论如何，我要同我的出版者商妥，我对第三版只作

尽量少的修改和补充；但是，另一方面，我将要求他这一次只印

一千册，而不是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印三千册。将来作为第三版

的这一千册售完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对该书作出目前如换一种情

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

永远是您的忠实的朋友 阿·威廉斯②

４６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的儿子③从这里亲自给你带去的消息，一定使你对于我亲

８３２ ４６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奥托·迈斯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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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永世难忘的终身伴侣①逝世（１２月２日）的消息有所准备。

我自己的健康还没有怎么恢复，未能去对她表示最后的敬意。我

实际上至今一直被软禁在家里，不过，下星期我打算去文特诺尔

（在威特岛）。

最近这场病之后，我已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

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来专门恢复自己的健康。

需要出新的德文版《资本论》。２３２这对我来说很不是时候。

你们的亨利·乔治越来越暴露出他是个骗子。

我希望小左尔格平安到达；请代我问候他。

你的 卡·马克思

英国人近来开始起劲地研究《资本论》等等。在最近的十月

的（或十一月的，我记不清楚了）那一期《现代评论》上登载了

约翰·雷伊写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２３３（很不象样，错误

连篇，但是正如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前天所说的那样，还“公正”）。

为什么“公正”呢？因为约翰·雷伊没有断言，我四十年来宣传

有害的理论，是出于“坏的”动机。“我必需称赞他的宽宏大量！”

至少要对自己所批评的东西有足够了解的这样一种“公正”，看来

是具有不列颠庸俗习气的下流文人所根本不懂的东西。

还在这以前，六月初，有个名叫海德门的人（以前他自己硬

闯到我家里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大家的英国》。小册子是想阐

述“民主联盟”１９９的纲领，——民主联盟是不久以前由半资产阶

９３２４６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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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半无产阶级的各种英格兰和苏格兰激进派团体组成的①。关于

劳动和资本的两章，不过是逐字逐句照抄或复述《资本论》而已，

但是这个家伙既不提书名，也不提作者；为了使自己不被揭露，他

在自己的序言的末尾说：

“至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思想和大部分实际资料，我要感谢一位伟大

的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的著作，等等，等等。”

这个家伙写了一些荒唐的辩白信给我本人，例如说什么“英国

人不喜欢外国人教训他们”，“我的名字非常令人憎恨，等等”。尽管

如此，他的小册子——就它剽窃《资本论》来说——做了很好的宣

传，虽然这个人是一个“脆弱的”生灵，他甚至没有足够的耐心（而

要想学点东西，这是首要条件）去踏实地研究问题。所有这些可爱

的中产阶级作家——如果不说是专家的话——都满怀着一种非满

足不可的愿望：立即利用顺风传到他们耳朵里的任何新思想来捞

取金钱，或者捞取名誉，或者捞取政治资本。这个家伙好几个晚上

来我这里剽窃，想捞取和用最省力的办法学到点东西。

最后，１２月１日的最近一期《现代思想》月刊（我将寄一份

给你）发表了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的一篇文章《现代思

想的领袖。第二十三——卡尔·马克思》。

目前这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

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不过作者所提供的关于我

的传记资料大部分是不真实的，等等。在对我的经济原理的阐述

及其译文（即摘自《资本论》的引文）中，有许多错误和混乱的

地方，虽然如此，用大号字印成的广告在伦敦西头②的墙上到处张

０４２ ４６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①

② 伦敦西区，那里住的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９４—１９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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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宣传这篇文章的发表，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我最重要的

是，还在１１月３０日我就收到了上述的一期《现代思想》，使我亲

爱的妻子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得到了愉快。你知道，她是多么

热情地关怀所有这类事情。

４７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我亲爱的孩子：

刚才杜西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乘马车把给我们孩子们的一箱圣

诞节礼物运往托运公司去了。海伦①请我特地指明她送的小短上

衣一件是给哈利的，一件是给埃迪②的，一顶小毛线帽子是给帕③

的；其次，劳拉送的一件“天蓝色小外衣”也是给那个帕的；我

送的一套水兵服是给我亲爱的琼尼的。妈咪④在她生命最后几天

里，有一天曾非常快乐地笑着对劳拉说起，我们同你带琼尼到巴

黎，在那里给他挑了一套西服，他穿起来活象个小小的“醉心贵

族的小市民”⑤。

我从各地和从各种民族、各种职业等等的人们那里收到的吊

１４２４７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④

⑤ 茹尔登，是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的人物。——编者注

马克思夫人燕妮。——编者注
马赛尔·龙格的绰号。——编者注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德穆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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唁信，都赞扬妈咪，都充满了非常真诚的心情，非常深厚的同情，

这是罕见的，而通常这只不过是奉行故事而已。我认为这是因为

她一切都自然而真实，朴素而不做作；因此她给人的印象是富有

朝气和乐观愉快。赫斯夫人甚至写道：

“由于她的逝世，自然界毁坏了它自己的杰作，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

样聪慧而慈爱的女人。”

李卜克内西写道，没有她，他也许已沉沦于贫困的流亡生活

之中，以及其他等等。

尽管她外表柔弱，但她生来是多么异乎寻常地结实，由一点

即可看出：尽管她卧床这么长时间，但她身上没有任何褥疮，这

使医生深为惊讶。我最近一次患病时，只卧床两星期，就长了好

些褥疮。

因为自从我恢复健康以来，天气一直很坏，所以直到现在我

仍被软禁在家里。但是按照医生们的嘱咐，我下星期应该到文特

诺尔（威特岛）去，然后从那里继续南行。杜西同我一起去。

你会收到（由同一个邮班同时寄出）刊登在《现代思想》月

刊上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①。英国的评论如此热烈地为我们的事

业辩护，这是第一次。妈咪还赶上了高兴地读到这篇文章。摘自

德文“本文”的引文太坏（我是想说英文译得太坏），我已经请杜

西把我们留给朋友们看的那几份加以修改。《生平》那一节里面的

错误无关重要。

我亲爱的孩子，现在你能给我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好好地注

意自己的身体！我希望同你一起再度过许多美好的日子并很好地

２４２ ４７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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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自己当外祖父的义务。

千遍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忠诚的 老尼克

关于维凡蒂等人我本来能写好多东西，不过大概杜西已把这

方面的内容据为己有了。

４８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 黎 世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于今天下午三点五十分收到了您和伯恩施坦的电报，现高

兴地通知您，马克思的健康现在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可以把他

——首先——送到英国的南海岸去了。他在本星期内到那里去；等

他又能稍微习惯于户外活动，不用担心旧病复发时，他大概要继

续往欧洲南部，并在那里住一些时候。

我未能用电报回答您，因为那样我就得去中央电报局，而彭

普斯同她的丈夫①以及赛姆·穆尔（他们大家都向您衷心问好）照

例在我这里吃饭，再晚一点，如您所知道的，总还有其他人来。明

天拍电报就未必有意义了，因为这封信大概会差不多同样快地寄

到。

３４２４８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８日）

① 派尔希·罗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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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兰人，日内写信
２２９
；最近这里事情极其杂乱。

《平等报》又重新出版了。第１号里面，几乎所有的文章开头

都写得很好，但结尾都令人大失所望。２３４第２号我还没有看到。

衷心问候伯恩施坦。

您的 弗·恩格斯

４９

恩格斯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２９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同志：

我高兴地通知您，关于卡尔·马克思得了绝症的消息，纯属

谎言和捏造。他的病（支气管炎和胸膜炎）现在已经好了，他根

据医生们的建议今天到文特诺尔（在威特岛上）去了；医生们希

望，那里温暖的气候和干燥的空气会很快使他完全恢复健康。您

的信我一定转寄给他。

您的顺从的仆人 弗·恩格斯

４４２ ４９ 恩格斯致斐·多·纽文胡斯（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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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恩格斯致列甫·尼古拉也维奇·加特曼
①

伦 敦

［草稿］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底于伦敦］

  我这里有一封从美国寄给你的信，但是嘱咐我把这封信只交

给你本人。你能来取信吗？

你的

５４２５０ 恩格斯致列·尼·加特曼（１８８１年１２月底）

① 这封信没有署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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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２年

５１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月４日于文特诺尔

圣博尼费斯花园１号

亲爱的小劳拉：

今天是文特诺尔第一个还不错的晴天。据说，在我们来到１８以

前天气非常好。从那以后，每天刮大风，彻夜狂风暴雨；每天早

晨象在伦敦一样，总是乌云密布；气温比伦敦低得多，而且最令

人厌烦的是时常下雨。（当然，空气比伦敦“清洁”。）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我的咳嗽，实际上是支气管卡他，与其说

是减轻了，不如说是加重了。尽管这样，还是有进步，因为我不服鸦

片剂等等夜里能自然地睡一段时间了。不过总的状况还没有达到

可以进行工作的地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逗留的第一个星期即将

结束的时候，似乎在开始好转。如果天气更暖和一些，对于象我这

样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休养地。

我的同伴①（这只限我们之间谈谈）几乎什么也吃不下；神经

６４２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性抽搐使她很痛苦；要是不去购买必需品或稍微散散步，她就整

天读书写字；她很沉默寡言，事实上，她同我一起呆在这里似乎

只是出于义务感，就象一个把自己作为牺牲品的蒙难者似的。

没有从燕妮①那里得到关于圣诞节礼物的新消息吗？这事使

我不安。

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在这里，我直到现在遇到的只是消极

的东西，因此不能告诉你任何积极的东西，只能告诉你一个很大

的发现：在这里代表地方文坛的就有三家报纸，这里甚至有艺术

学校和科学研究所，科学研究所在下星期一晚上要举行关于印度

的种姓和“手工业”的大型讲演。

我今天收到了莱茵哈特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最诚

挚地、怀着最深厚的同情谈到我们的巨大的不幸②。德国资产阶级

报纸迫不及待地宣布，有的说我死了，有的说我在最近的将来必

然要死亡，这使我很开心；为了它们，“这个与世界失去联系的

人”也一定要重新成为有活动能力的人。

威拉德·布朗从纽约给杜西写了一封信；他委托在新奥尔良

的一个很亲近而有资格的朋友照料你们家的事情。这位朋友写道，

骤然看来这里发生过大骗局，不过首先他应该进行详细的调查，以

便掌握确凿的证据。

随信寄去《泰晤士报》上（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的）金融论文

的剪报，给保尔③做为笑料，这篇文章显然是萨伊先生和路特希尔

德先生给登出来的。

７４２５１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月４日）

①

②

③ 拉法格。——编者注

指马克思夫人燕妮逝世。——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问候保尔和海伦①。）

再见，我亲爱的孩子。望快来信。

你的 老尼克

５２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１月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今天匆忙给您写信，为的是解释一下最近一号《平等报》上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奇怪说法。问题在于盖得好心好意邀

请全“苏黎世的”著名死敌②来主持报纸的德国部，而那个人当然

没有忘记通过这种方法来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存在而《灯笼》不

存在这点表示自己的不满。为了事业的利益，对此事请切勿介意。

如果有任何类似的事情重演，我们就立即加以制止。但我们感到

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直截了当地立即指责了议员先生们

的胆怯，从而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定，而某些人在倍倍尔不

在时大概是想回避这个决定的。２３５

不过，《平等报》的人们得到的幸运超过了他们实际上应当获

得的。马隆和布鲁斯真丢尽了脸，他们趁若夫兰当候选人的机会，

违反兰斯代表大会２３６决议，提出了一个温和的纲领，并且索性隐瞒

了在兰斯讨论过的事项中他们感到不痛快的一项（巴黎出版的

８４２ ５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月６日）

①

② 卡尔·希尔施。——编者注

德穆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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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报》第４号第７版）。这样，他们就使《平等报》有正当的

理由声明，——在当时情况下，从策略上考虑，这是必要的，——

追求独裁的真正的“权威主义者”不是盖得等人，而是马隆等人；

既然现在斗争已经公开进行，当然我们完全同情盖得和他的朋友。

此外，《平等报》同往常一样，在内容方面远远超过《无产者报》。

马隆和布鲁斯又在象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那样重新活动起来：他

们指责别人有独裁的欲望，而自己却不顾党的决议，想在维护

“自治”的幌子下实行统治。

马克思在威特岛，在文特诺尔，但是他来信说①，那里的天气

非常恶劣，比我们这里还坏。不过，可望天气很快发生变化，不

管怎样，旧病复发的危险现在已经几乎排除了。资产阶级报刊迫

不及待地散布消息说，他最近必将死亡，这对他是有利的，他说：

“现在我更应该长久地活下去，以刺激刺激这群恶狗。”

考茨基还必须再忍耐几天；现在肖莱马在这里，我最多只能

研究点自然科学；此外有许多需要东奔西跑的事情要到下星期才

能结束。那时，就象达姆斯塔德人肖莱马所说的，如果有时间，我

一定给他写信谈谈波兰人问题②。

衷心问候考茨基和您。

您的 弗·恩格斯

９４２５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月６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６０—２６５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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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艾米尔：

在各种干扰和障碍（其中也包括节日的吃吃喝喝）消除以后，

我终于得到了充分的安宁，现在我可以最衷心地向你、小绿蒂①、

伊丽莎白②和她的未婚夫③祝贺他们订婚。１８４２年秋末，我同奥古

斯特·埃尔布斯勒一起去曼彻斯特２３７的时候（从那以后，我同他只

在巴门见过一、两次面），自然，我连想也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同

我的侄女结婚。的确，当时谁都还没有想到这两个青年人。对于

这件事可以作出种种适当和不适当的评语，不过我且不作了，因

为这本来是每一个人都能很容易地想到的，况且这对青年人正忙

于现在和将来的事情，他们根本抽不出时间去管对他们还没有出

世的那个时代所做的完全不必要的议论。

不过，我倒希望订婚及其最近的和长远的后果在我们家庭里

发生得稍许缓慢一些，当然，在象我们这样人口兴旺的大家庭里，

在我们所经历的六十年当中，从起点一开始，这种事就是按平方

比增长起来的，反对这种自然规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我觉得身体总的说来相当好，只是左耳几乎听不见了，而且

０５２ ５３ 恩格斯致艾·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卡·亚·埃尔布斯勒。——编者注

伊丽莎白·恩格斯。——编者注
夏绿蒂·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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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冬天我都伤风；不过我对此早已习惯了。温和的冬天无论如

何会帮助你摆脱肺炎的后遗症，或者哪怕使它有所减轻；今天这

里虽然下毛毛雨，但又暖和得我上街都不用穿大衣了。

热情问候你们大家、小绿蒂、特别是未婚夫妇。

你的 弗里德里希

能在这里见到艾米尔①，我将很高兴。

５４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

科 伦

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２日于威特岛 ［文特诺尔］

圣博尼费斯花园１号

我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

就是在我给您写信的那一天，我的女儿②在她从伦敦带来的

文件中还发现了我的一张比较旧的照片。当时我立即把它装在现

随信附上的信封里寄往科伦，但“帝国邮局”把它退还给我了。

劳驾请通知我您的准确地址。然后我再把这个罪证寄给您。

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１５２５４ 马克思致阿·丹尼尔斯（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２日）

①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艾米尔·恩格斯，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侄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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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亲爱的朋友：

随信附上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几句话①；因为这是供

俄文译本用的，所以在修辞上不象用原著文字德文发表所必须的

那么考究。

我几天以前才回到伦敦。因为我患了胸膜炎和支气管炎之后，

遗留下了慢性支气管卡他，我的医生②希望把它治好，所以让我到

文特诺尔（在威特岛）去，因为那个地方甚至在冬天也常常是暖

和的。不过，这一次我在文特诺尔逗留的三个星期中，那里的天

气潮湿而寒冷，天色阴沉，雾气弥漫，而在同一个时间里，伦敦

却几乎是夏天的天气，可是这种天气在我回到伦敦时已结束了。

现在，他们想把我送到南方的某个地方去，也许是到阿尔及

尔。无法进行选择，因为意大利我不能去（米兰有一个人曾被捕，

因为他的姓同我的相似）；我甚至不能从这里乘轮船经过直布罗

陀，因为我没有护照，而那里甚至英国人也要看护照。

如果这种该死的“英国”病不是如此影响脑子的话，不管医

生和我的亲友们多么坚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干这种浪费大

２５２ ５５ 马克思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３日）

①

② 唐金。——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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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间的事。此外，如果旧病复发，即使在复发之后我能恢复健

康，那也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虽然如此，我首先还是要在这里试

着干点事。

寄给您一期《现代思想》，其中载有关于我的一篇文章２３８。作

者所引用的传记资料是完全不真实的，这点不必向您多说。您的

通信者，我的女儿爱琳娜向您问好，她已在寄给您的那一本上修

改了英文译错了的摘自《资本论》的引文。但是，不管巴克斯先

生译得多么糟糕，——我听说他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毫无

疑义，他是第一个对现代社会主义真正感兴趣的英国评论家。他

那如此真诚的语言和充满信心的语调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有个

约翰·雷伊，——我觉得他好象是某英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

师，——几个月以前在《现代评论》上就同样的题目发表过一篇

文章２３３，这篇文章很肤浅（他虽然故作姿态，引用了我的一系列显

然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著作），但却充满了真正的不列颠人由于他们

特有的愚蠢而渗透全身的那种傲慢。他竟然宽宏大量地推断，我

——在几乎四十年当中——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而是按照

信念用错误的理论把工人阶级引入了歧途！一般说来，这里的人

们开始力求对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有所了解。一方面有爱尔

兰和美国，另一方面有农场主和大地主之间、农业工人和农场主

之间、资本主义和大地主所有制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在产业

工人阶级中有某些活跃的迹象，例如，不久以前下院补选时，有

些地方的工人以鄙视态度否决了由公认的工联首领们提出的、由

“人民的威廉”即格莱斯顿先生公开推荐的工人的官方候选人（特

别是否决了国际的叛徒卑鄙的豪威耳２３９）；在伦敦示威性地建立了

激进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主要由工人、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混合组

３５２５５ 马克思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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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它们坚决地反对“伟大的自由党”、官方的工联主义、“人民

的威廉”等等，——所有这一切使不列颠的庸夫俗子恰好在目前

产生了获得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知识的愿望。遗憾的是，评论、杂

志、报纸等等利用这种“需求”，仅仅是为了向读者“提供”那些

卖身投靠、不学无术、阿谀奉承的每行得一便士（即使是他们每

行得到一先令）的下流文人所写的乌七八糟的东西。

这里在出版名为《激进报》的“周报”，该报充满善良的愿望，

在使用语言方面是大胆的（这种大胆就是放肆，而不是有力量），

并企图戳穿不列颠报刊编造的谎言，尽管如此，成效不大。该报

缺乏的，就是精明的编辑。几个月以前，他们曾书面和我接洽。当

时，我同我亲爱的妻子①一起呆在伊斯特勃恩
１
，后来在巴黎

２
等地，

所以直到现在他们还未能同我商谈。其实我认为这没有什么用处。

我越读他们的报纸，就越是深信该报是不可救药的。

我的女儿②提醒我，早就该结束这封信了，因为还有几分钟邮

局就要发寄邮件了。

祝好。

卡尔·马克思

４５２ ５５ 马克思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３日）

①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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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５、３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今天才着手答复您１２日的来信。马克思同他最小的女儿①

已从威特岛回来了，两人都觉得身体好多了。马克思很结实，昨

天同我毫不停歇地散步了整整两个小时。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工作，

另外，在吃午饭的时候（即在下午五点钟）拉法格夫妇经常来，而

且有好的比尔森啤酒，所以我白天的时间大部分都白白地过去了，

而从三年前我的左眼受了损害（患慢性结膜炎）时起，我就避免

在灯光下写东西。

既然现在我恰好在马克思这里，就请您以他的名义衷心感谢

赫希柏格提出的恳切建议；但马克思未必能采用它；关于他到南

方去的问题，唯一能肯定的是，他不会到里符耶腊去，而且根本

不会到意大利去，这完全是由于警察当局的缘故。对于正在恢复

健康的人来说，首要条件是避免警察找麻烦，当然，除俾斯麦帝

国以外，意大利在这方面给我们的保障是最差的。

关于德国“领袖”中的情况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

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

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

５５２５６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５、３１日）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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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
２４０
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

了。一千人因此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件，对他们来说，他们没

有直接处于革命者的状况即没有被放逐到国外去，这是一种不幸。

否则，许多现在垂头丧气的人都会转到莫斯特的阵营里去，或者

无论如何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过于温和了。这些人大部

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处于相当反动的

环境中，在社会上备受排斥，为了自己的生活而依靠庸人，因而

大多数人自己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

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影响下，在他们中

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

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

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

守，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

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把人弄得筋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

反抗；这样，在这个“大幼儿园”２４１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

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

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

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

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

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

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

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

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

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而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

６５２ ５６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５、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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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围绕着一些在别

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

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

的力量的斗争。因此，您能在真正的、没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

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叫。

这一次各种稀奇古怪的人被选入帝国国会，这是必然的。尤

其遗憾的是，倍倍尔没有当选２２２。只有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政治的

远见和充沛的精力，不致容许蠢事发生。

有我们的议员郑重参加辩论的速记记录２４２，您能否在用过以

后寄给我们用一两个星期？记录由我负责归还。报纸的报道是完

全不能信赖的，对此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实，我们无法

使任何一个议员，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把应受谴责的发言寄给

我们。

１月３１日

这封信不得已又中断了。顺便说说，正逃往美国的小赫普纳

曾经到过这里，他囊空如洗，精神空虚。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微

不足道的人，他写了一本用心善良的小册子论述法庭判决词的强

制执行、票据法、犹太人问题以及邮政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

枯燥而又枯燥的东西；他十年以前原有的犹太人的机智２４３都见鬼

去了；我几乎要劝他去受洗礼呢！不过，由于他的缘故，我便有

机会了解新的帝国司法法规。这是一些极端乌七八糟的东西。普

鲁士邦法的所有的全部肮脏东西同拿破仑法典２４４的一切卑鄙货色

拼凑在一起，但却没有拿破仑法典的优点。法官拥有在一切方面

自由决定之权，除了纪律条例之外，他们不受任何约束，所以在

政治事务中他们的决定当然将取决于而且现在就是取决于他们的

７５２５６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５、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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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断”。这样一来，在德国普遍存在的那种环境下，法官必

然会成为行政当局的官吏和警察意志的传达者。此外，有人讲

（这句俏皮话大概是文特霍尔斯特讲的），莱昂哈特在临死的时候

说过：“现在我对普鲁士人实行了报复，我给他们制订了一个使他

们必然毁灭的诉讼程序。”

毕尔克利的那种有息的和应起货币作用的抵押证券，比老年

黑格尔分子波兰人采什科夫斯基的糊涂透顶的方案还要陈旧得

多。２４５这类想要造福世界的计划，早在成立英格兰银行时期就编造

过。因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根本没有谈信贷（简单的债务

关系除外），所以在那里对信用货币最多只能从它们的最简单的形

式（价值符号等）以及从它们最附属的货币职能的观点来加以研

究，而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去研究有息的信用货币。因此，毕尔克

利对施拉姆说：《资本论》中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接触到我的特殊

纸币，这点他说得对，而施拉姆援引《资本论》证明说，毕尔克

利对货币的性质和职能一窍不通２７，这点他说得也对。不过这还没

直接揭露毕尔克利关于货币的特殊方案的全部荒谬性；为此，除

了一般地证明这种“货币”不能实现根本的货币职能之外，还要

求对这类证券所真正能够实现的职能进行专门的研究。要知道只

要毕尔克利一说：“我同马克思有什么关系？我是追随采什科夫斯

基的”，则施拉姆反对他的全部论据一下子就不能成立了。——幸

好《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干预整个这件事情。所有的这种鼓动

大概会自行沉寂下去。

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关于这点在《共产

党宣言》中就已经讲了，在《新莱茵报评论》上也根据到１８４８年

为止的资料指出过，而除此之外，还指出过，繁荣的恢复会破坏

８５２ ５６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５、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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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
２４６
在进行详细分析的时候，必

须注意中间危机，它们有些是比较带地方性的、而有些是比较带

特殊性的；这种局限于纯粹证券投机事业内的中间危机，现在我

们正在经历；１８４７年以前，这些危机是有规则的中间环节，所以

在我的《工人阶级状况》①中周期还是确定为五年。

在法国，双方都犯了严重错误，但最后是马隆和布鲁斯迫不

及待地把事情弄到危机的程度并把《平等报》赶出去（联合会联

盟２４７没有任何权力这样做），他们这样胡作非为，是不会有好结果

的。象马隆和布鲁斯这样一些老奸巨猾的阴谋家，竟然干出这样

愚蠢的事来，如果不是他们再也不能等待的话，那是无法理解的。

显然，《无产者报》已奄奄一息；如果该报停刊，他们就没有报纸

了，而对手却有两家报纸②。因此，当他们手中还有一家报纸传播

他们的决定的时候，必须把问题解决。现在他们为了反对盖得和

拉法格等人而广泛进行的种种卑鄙勾当和彻头彻尾的捏造，特别

是若夫兰的那篇并不是由他本人而是由布鲁斯和马隆写的论战文

章３３，——这一切都纯粹是旧巴枯宁同盟
３０
的作风，都唤起我们旧

的回忆。《社会民主党人报》作得很对，在情况还不大清楚以前，

绝不干预；我想，弄清情况并不需要很多时间。

我原来还想就波兰人问题写封信给考茨基，不过今天无法做

到了。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９５２５６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５、３１日）

①

② 《平等报》和《公民报》。——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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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２月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终于着手答复您１１月８日的来信了。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实际任务之一（而一次革命的实际的、非幻想

的任务总是可以通过这一革命而得到解决的），是恢复中欧那些被

压迫、被分割的民族，因为一般说来当时它们是有生命力的，特

别是已经成熟得可以独立了。对于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来说，这

一任务由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波拿巴、卡富尔、俾斯麦根据当时的

关系予以解决了。剩下的是爱尔兰和波兰。这里可以撇开爱尔兰

不谈，它只是非常间接地影响大陆的事务。而波兰地处大陆中部，

使波兰保留分割状态的，正是一再把神圣同盟２４８联结起来的那种

联系，所以波兰使我们很感兴趣。

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

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１８５９年以前，在意大利根本谈不

上社会主义，甚至当时算是最有力的因素的共和主义者，也并不

很多。共和主义者到１８６１年以后才多起来，以后，他们的最优秀

的力量投入了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拉萨尔

在幸运地被枪弹击中的时候，已经准备承认事业失败并准备放弃

事业了。只是在１８６６年大普鲁士统一小德意志的问题实际解决了

以后２４９，拉萨尔派也好，所谓爱森纳赫派
２５０
也好，才有了意义；只

０６２ ５７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２年２月７日）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是从１８７０年波拿巴进行干涉的渴望彻底破灭以后，事业才具有很

大的规模。假如在我们这里还保留着旧的联邦议会２５１，那我们的党

会怎么样啊！匈牙利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从１８６０年起它才被卷入

现代的运动：上层是欺诈，下层是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

有可能。１８３０—１８４８年，贫乏的共和的国际主义寄希望于法国，认

为它负有解放欧洲的使命，其后果是法国的沙文主义日益加强，以

致法国解放世界的使命，以及与此相联的领导运动的长子权利，直

到现在还在步步妨碍着我们（在布朗基主义者身上表现为讽刺的

形式，而在譬如马隆及其同伙身上也表现得很强烈）。而在国际①

里，法国人也把这个观点当做天经地义的东西来坚持。只有事变

才能说服（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说服）他们——以及许多别的

人，使他们相信，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

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只要

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末不论是国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

党的发展，还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同除流亡者以外

的任何波兰人的真正的国际交往的发展，都不可能。每一个波兰的

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

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

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

展的基本条件。②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

波兰社会主义者，我比之为不愿意要求首先废除反社会党人法１０９，

实行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要有斗争的可能，

１６２５７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２年２月７日）

①

② 恩格斯在手稿中删去了由此到本段末的几句话。——编者注

指第一国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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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关于在最近一次革命之前波兰是否能恢复的问题，没有什么

意义。我们根本无意阻止波兰人去努力争取为自己进一步发展所

极其必需的条件，或者要他们相信，从国际观点来看，民族独立

是很次要的事情，而事实上则相反，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

基础。此外，在１８７３年德国同俄国差一点打起仗来２５２，所以当时

波兰完全可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恢复，成为以后的真正的波

兰的萌芽。如果俄国的先生们不在最近停止自己的泛斯拉夫主义

阴谋和在黑塞哥维那的挑唆２５３，他们就会招致一场他们自己、奥地

利和俾斯麦都控制不了的战争。黑塞哥维那的事态严重，只有俄

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政党和沙皇感到有兴趣；波斯尼亚匪帮则同现

在在那里活动的愚蠢的奥地利大臣和官僚一样，并不引起人们多

大的兴趣。因此，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甚至不经过起义，

而仅仅由于欧洲的冲突就恢复独立的小波兰，正如资产阶级所发

明的普鲁士小德意志的建立并不靠这个资产阶级所幻想的革命道

路或议会道路，而是靠战争一样。

因此，我坚持这样的意见：欧洲有两个民族不仅有权利，而

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先成为国家的民族：这就是爱尔

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

际的民族。波兰人在一切危急关头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在革命战

争的一切战场上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使他们失去恢复波兰的期望，

或者使他们深信一个新波兰不久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他们

就会对欧洲革命失去任何兴趣。

我们尤其没有丝毫理由在波兰人不可避免地渴望独立的时候

去阻挡他们。第一，他们在１８６３年发明和运用了俄国人现在很有

２６２ ５７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２年２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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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地在仿效的斗争方法（《柏林和彼得堡》附件二）
２５４
；第二，在

巴黎公社中，他们是唯一可靠而有才干的统帅２５５。

然而，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意向的是那些人呢？第一，是欧洲

的资产者，波兰人从１８４６年起义２５６以来，并且由于自己的社会主

义倾向，对他们失去了任何信任；第二，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

者和受他们影响的人，例如以赫尔岑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的蒲鲁东。

要知道，在俄国人中间，甚至在他们的优秀人物中间，现在已摆

脱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和回忆的人寥寥无几；俄国的泛斯拉夫

主义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正象法国的天生的革命

倡导权在法国人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一样。其实，泛斯拉夫主义是

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

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骗局总有一天会烟

消云散的，但目前还能给我们造成不少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正在

准备着一场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作为拯救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

反动势力的最后一线希望；战争会不会发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发生，只有一点是无疑的：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本身

出色地进行着的向革命方向的发展，将完全被破坏，并且被推到

现在还很难预言的其他道路上去。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因

此失去三年到十年，那时情况很可能是：在德国，可能也在俄国，

宪制的“新纪元”２５７的到来将有一个短时间的延期；在德国领导下

实现小波兰；对法国进行报复战争；各民族互相进行新的挑拨离

间；最后，产生新的神圣同盟。所以，泛斯拉夫主义虽然已经快

进坟墓了，或者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甚地成为我

们的死敌。卡特柯夫们、阿克萨柯夫们、伊格纳切夫们及其同伙

都知道，只要沙皇制度一被推翻，俄国人民一登上舞台，他们的

３６２５７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２年２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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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就永远结束了。因此，在国库空虚而又没有一个银行家肯借

给俄国政府一文钱的时候，就产生了进行战争的这种热望。

一切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恨死了波兰人，因为他们是唯一的反

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斯拉夫人，即神圣的斯拉夫事业的叛徒，而这

些人是必须用暴力包括在大斯拉夫沙皇帝国之内的，帝国未来的

首都将是沙皇格勒，即君士坦丁堡。

您可能要问我，难道我对小的斯拉夫民族和被插进斯拉夫民

族中去的三个楔子——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人——分割

得支离破碎的那些民族不抱任何同情吗？的确是少极了。捷克斯

洛伐克人呼救道：“上帝呵，世界上竟没有人公正地对待斯拉夫人

〈原文如此〉！”①，彼得堡予以响应，于是捷克的整个民族运动都盼

望沙皇“公正地对待”他们。其他的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

人，斯洛文尼亚人，加里西亚人，卢西人（至少是一部分）的情

况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维护这些目的。只有在沙皇制度崩

溃以后，这些小民族的民族意向同想取得世界霸权的泛斯拉夫主

义倾向脱离了联系时，我们才能给予他们行动自由，而且我深信，

对于多数奥地利—匈牙利的斯拉夫人来说，只要有六个月的独立，

他们就会央求接受他们回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些小民族

拥有他们现在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硬说自己拥有

的那种权力，即阻止修筑通君士坦丁堡的欧洲铁路网的权力。

至于在瑞士的波兰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这是流亡者的争论２２９，

很少有什么意义，而对于流亡的人来说意义最小，他们三年以后

就要庆祝自己的一百周年纪念日，而且在全体流亡者想要进行什

４６２ ５７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２年２月７日）

① 扬·科勒《光荣的女儿》，第三篇《多瑙河》。——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么活动，或者，哪怕是制定什么计划的时候，他们那里就一个接

着一个地提出方案，并用一种新的所谓理论代替另一种理论。我

们之所以不赞成《平等》杂志的先生们的观点，其原因就是上面

讲的那一切；我们在为庆祝１８３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五十周年而写

的、在日内瓦的大会上宣读过的信①中，把这一点通知了他们。您

可以在报告（《报告文集》，《平等》杂志丛书第一辑，１８８１年日

内瓦波兰文版第３０页起）中找到这封信。日内瓦的俄国人的一些

激进而响亮的词句，显然给《平等》杂志的先生们留下了印象，现

在他们想表明，对民族沙文主义的指责与他们无关。这种错误想

法之所以产生，仅仅是由于一些地方性的和暂时的原因，它是会

消失的，不致于对波兰本身有特别的影响，所以不值得花工夫来

详细地加以驳斥。

波兰人将通过什么方式同旧波兰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

乌克兰人，以及同德国人达成关于边界的协议，这个问题暂时并

不使我们感到兴趣。

然而，甚至在所谓“被压迫”国家内工人也很少受教授和资

产者的泛斯拉夫主义欲望的毒害，这一点已由波希米亚②的德国

工人和捷克工人的出色的团结所证明。

就此搁笔。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５６２５７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２年２月７日）

①

② 捷克。——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
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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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０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病得这样厉害，我们只听说你面部有丹毒

性炎症，这种病大都是很容易好的。假使我知道真实情况的话，尽

管当时我自己手头很紧，而各方面又都纷纷要钱，那我也会马上

给你寄一点现款去。不过，现在也还不晚，所以我给你邮汇了四

英镑，即一百法郎八十生丁，大概你已经接到汇款通知单了；由

于在这里手续上出了差错，我在今天以前未能把这件事情通知你。

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下面这件事可以认为几乎是一种幸运：

马克思在他妻子①生前的最后时日里，被自己的疾病折磨得很厉

害，以致他不可能更多地去考虑即将到来的、而且果真临到了他

头上的不幸。虽然半年多以来我们就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情况的

严重程度，但这件事情本身仍然不能不是一个残酷的打击。昨天

马克思到法国南部去了４２；他从那里要往何处去——大概只有到

巴黎时才会最后确定。无论如何现在不会去意大利，在病体初愈

的时候，就连警察找麻烦的可能性，也应加以避免。

我们已经慎重考虑过你的建议２５８，我们认为实行这个建议的

时机还没有到来，但是，它是很快就会到来的。首先，一个新的

６６２ ５８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０日）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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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正式改组的国际，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西班

牙都只能引起新的迫害，最后只能是二者择一：或者是放弃这一

事业，或者是使这个组织成为秘密的。后一种做法是不幸的，因

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阴谋和暴动的欲望，同样不可避免地会让

密探混进来。甚至在法国，也完全有可能重新利用那个还根本没

有废除的反对国际的法律２５９。

其次，在目前《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争吵不休的情况下，

对法国人根本不能有所指望，可是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但

这样做也有它的坏处。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站在《平等报》方

面的，但是我们仍然要避免现在就公开出面支持这些人，因为，尽

管我们明确地向他们提出警告，他们还是一再犯策略上的错误。

第三，同英国人一起办事，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困难。在

五个月当中，我一直力图通过《劳动旗帜报》（我为它写过社

论１０）从论述往日的宪章运动开始来传播我们的思想，看看这样是

否能得到一些反应。但毫无结果，因为那位编辑①，一个好心的但

是很软弱的人，最后对我在该报所写的大陆上的异端邪说也害怕

起来了，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打算②。

所以，只剩下这样一个国际，这个国际，除比利时以外，仅

仅限于流亡者，因为除了日内瓦及其近郊，连瑞士人也不能指

望，——请看一看《工人呼声》和毕尔克利。但是，花费力气去

建立一个仅仅由流亡者组成的协会，未必是值得的。因为同荷兰

人、葡萄牙人、丹麦人共事也是得不到什么成果的，而同塞尔维

亚人和罗马尼亚人打交道越少越好。

７６２５８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０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００—２０１页。——编者注

希普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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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实际上是继续存在着的。各国革命工人

之间的联系，就其能够实现而言，也还是保持着的。每一个社会

主义的报刊都是一个国际的中心；从日内瓦、苏黎世、伦敦、巴

黎、布鲁塞尔、米兰向四面八方伸展出许多线，互相交叉，而我

实在看不出，在目前，让这样多的小中心聚结在一个大的主要中

心的周围会给运动带来什么新的力量——恐怕这只能增加摩擦。

但是，正因为如此，当需要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的时机已经到来

的时候，这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并不需要长期的准备。每一个国

家的先进战士的名字在其他一切国家中都是人所共知的，任何一

个由大家签署并为大家拥护的公开行动都会发生巨大的影

响，——这和大多是人们不知道的旧总委员会①委员们的名字完

全不同。正因为如此，在这种行动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之前，即当

欧洲的事变会促使它诞生之前，应当暂不采取这种行动。否则就

会损害它将来的效果，而且这只不过是一种徒劳无益之举。这样

的事变正在俄国酝酿着，在那里，革命的先锋队就要出击了。照

我们看来，应当等待这一事变以及在德国必然产生的反应，——

到那时，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的时机就

到来了，不过到那时，它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

一个行动的团体了。因此，我们坚决主张，这样一种优越的斗争

手段，绝不应当在还比较安静的时期，即革命的前夜就使用它，损

害它，从而削弱它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你再次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同意我们的

意见。现在，我们俩都祝你早日痊愈，并且希望很快听到你又完

全恢复健康的消息。

永远是你的 老弗·恩·

８６２ ５８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０日）

① 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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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①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８日于 ［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非常遗憾，今天午饭后没有碰到您；不过我希望，假使您今

天晚上能收到这张明信片的话，可否劳驾明天，即星期天下午七、

八点之间到我这里来一下。您可以在我这里见到一些朋友。我们

大家都很高兴和您见面。

您的 弗·恩格斯

［恩格斯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西中央区托登楠大院路阿尔弗勒德街１３号彼·拉甫罗夫先生

６０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２、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立刻给您回信：（１）因为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问题变得越

９６２５９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８日）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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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尖锐了，（２）因为现在，在马克思走了４２之后，我又要真正

坐下来进行工作，今后再也没有时间来作如此详细的阐述了。

速记记录２４２今天寄还。十分感谢。其中大部分都有点平淡无

力，不过，既然没有十足的无耻言论和背离原则之处，我就已经

感到满意了。今后您如能随时寄速记记录来，我必将感激不尽。过

去在萨克森邦议会中所犯的重大错误１８０已经得到纠正，这使我非

常高兴。我想，《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于自己的行动２３５所取得的成

果可能十分满意。签署声明对于布洛斯来说准是一剂难咽的苦

药。２６０我非常高兴的是，尽管有警察和其他方面的阻挠，订户增加

到了四千以上，而且报纸能在德国正常传播。对于一种被查禁的

德国报纸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１８４８年以前出版的种

种报纸，运进国内要容易得多，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和书商支持它

们，不过报费总是收不回去。而这一次工人付款，这也证明，他

们多么守纪律，他们和运动多么休戚与共。当事态发展到紧要关

头的时候，我丝毫也不为我们德国的青年担心。他们定能出色地

经受住任何考验。有庸俗习气的不是他们，而只是那些领袖先生

们，后者一开始就不是率领群众，而仅仅是在群众的推动下才向

前走。

既然您已经同情“被压迫的”南方的斯拉夫人，所以我的信

并没有说服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原先——因为我

们大家起初都是从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走过来的——我们从那里

学会了这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我还记得，我花了多

少时间和作了多少研究之后，才摆脱了这一套，——不过，已经

彻底摆脱了。

但是，我要请您别把我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意见强加在我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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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奥格斯堡《总汇报》已经使用了多年的一些奥地利的官方论

据，同我毫不相干。其中正确的东西，已经过时，而没有过时的

东西，又不正确。我决没有丝毫理由抱怨奥地利的离心运动。一

旦俄国爆发了革命，也就是说，一旦那里召集了某种代表会议，

“对付俄国的堤防”就会变成多余的东西。从那一天起，俄国就会

忙于内部事务，泛斯拉夫主义就会彻底垮台，帝国的崩溃就会开

始。泛斯拉夫主义只不过是“有教养的阶层”、城市和大学、军队

和官吏的人为的产物；农村对它毫无所知，甚至领地贵族也如此

窘困，以致于诅咒一切战争。从１８１５到１８５９年，奥地利尽管实

行胆小而愚蠢的政策，的确曾经是一道对付俄国的堤防。可是现

在，在俄国革命的前夜，重新让它充当“堤防”角色，那就意味

着延续奥地利的存在，重新为它的存在提供历史的根据，推迟它

无法避免的崩溃。这真正是历史的讽刺：奥地利容许斯拉夫人进

行统治，就是自己承认，至今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已经不存在了。而

且，对俄国的战争，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斯拉夫人在奥

地利的统治。

您说，将来一旦各斯拉夫民族（又把波兰人除外！）再也没有

根据把俄国看作是他们的唯一的解放者的时候，泛斯拉夫主义就

完蛋了。这说起来容易，听起来也似乎有道理。但是，第一、泛

斯拉夫主义的危险——既然存在这种危险——不在边远地区，而

在中心地区，不在巴尔干，而在给沙皇制度提供兵员和金钱的八

千万奴隶当中。由此可见，就是应该把杠杆摆到这里，要知道它

已经摆好了。难道要用战争再把它搬开吗？

第二、各小斯拉夫民族把沙皇看作是他们唯一的解放者，这

种情况怎么会产生，我不打算作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看法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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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够了；我们无法改变这种看法，而且只要沙皇制度没有推翻，

这种看法会一直保持下去；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小

民族就会站在沙皇制度一边，即站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整个西方的

敌人一边。只要情况是这样，我就不可能对它们的直接的、迅速

的解放感兴趣，它们同它们的盟友和庇护者沙皇一样，仍将是我

们的直接的敌人。

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

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

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

同他们毫不相干。亚尔萨斯人也受压迫，将来我们再次丢开他们

的时候，我会感到高兴。如果在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夜，他们想

要挑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再次煽动这两国人民去互相残杀，

从而把革命推迟下去的话，那我就要说：“且慢！欧洲无产阶级可

以忍耐多久，你们也可以忍耐多久。当他们得到解放的时候，你

们自然也会得到自由，而到那个时候以前，我们不许你们阻挡正

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去路。”对斯拉夫人来说也是这样。无产

阶级的胜利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不是象沙皇能够给

他们的那种虚假的和暂时的解放。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为

欧洲和它的发展作任何事情、反而是这种发展的障碍的斯拉夫人，

应该具有哪怕是同我们的无产者同样的耐性。为了几个黑塞哥维

那人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夺去比黑塞哥维那的全部人口还要多

千倍的生命，依我看，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是这样的政策。

沙皇怎样去“解放”呢？请去问问乌克兰的农民，叶卡特林

娜起先也曾把他们从“波兰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过（借口是宗

教），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后来吞并他们。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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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实质上是什么呢？就是要侵占君士坦丁堡——仅此而已。只

有实行这种侵占才能有力地影响俄国农民的宗教传统，鼓动他们

去保卫神圣的沙皇格勒，延长沙皇制度的寿命。只要俄国人一占

领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独立和自由就完了：这些

兄弟们（ｂｒａｔａｎｋｉ）很快会感觉到，过去甚至在土耳其人统治下他

们还要好过得多。这些兄弟们完全是因为幼稚透顶，才相信沙皇

关心的是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本身的利益。

您说，大塞尔维亚也可以成为同奥地利一样的对付俄国的好

堤防。我已经讲过，从革命运动已经在俄国强大起来的时候起，我

就认为这种“堤防”的理论一文不值。我也说过，我怀着满意的

心情期待着奥地利的崩溃。现在我们且来谈谈这些小民族的特质，

因为当说到我们的同情心的时候，对这种特质也是应当加以考虑

的。

经过两代到四代，在普遍的欧洲革命之后，建立大塞尔维亚

无疑是可能的；而目前，在它的成员的现有文化水平的条件下，同

样无疑，它是不可能的。

（１）按宗教信仰来说，塞尔维亚人分为三部分（数字引自沙法

里克的《斯拉夫人通信集》，都是１８４９年的数字）：正教徒二百八十

八万人；天主教徒，包括讲塞尔维亚语的所谓克罗地亚人在内，共

二百六十六万四千人，不包括克罗地亚人在内，则为一百八十八万

四千人；伊斯兰教徒五十五万人。而对这些人来说，现在宗教比民

族性还更重要，并且每一种宗教信仰都想取得统治地位。在这里没

有取得哪怕使信教自由成为可能的那种文化上的进步以前，建立

大塞尔维亚只会导致内战。——请看附上的《旗帜报》。

（２）国内有三个政治中心：贝尔格莱德、门的内哥罗、阿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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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①。不管是克罗地亚人或门的内哥罗人，都不愿意服从贝尔格

莱德的统治。相反地，门的内哥罗人和他们的朋友，即克里沃什②

和黑塞哥维那的一些落后的小民族，都要保卫自己的“独立”，反

对贝尔格莱德和任何其他的中央政府，不管它是不是塞尔维亚人

的政府，他们都将象对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一样加以反对。这种

独立的含义是，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对压迫者的仇恨，就从自己的

“被压迫的”塞尔维亚同胞那里盗窃牲口和其他动产，如同他们在

一千年以前所做的那样；谁要侵犯他们这种抢劫的权利，谁就是

侵犯他们的独立。我可以满有把握地断言：在欧洲中部存在着这

样一些落后的小民族，这是时代的错误。即使这些人具有瓦尔特

·司各脱所歌颂的苏格兰高地居民——其实他们也是劫夺牲口的

大盗——的那些优点，我们最多也只能谴责现代社会所采用的迫

害他们的方法。如果我们执政，我们也应当结束这些好汉们积习

已深的、象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和施因德汉斯一样进行抢劫的

那种自古以来的传统。要是有一个大塞尔维亚政府的话，它也非

这么办不可。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建立大塞尔维亚，意味着

重新挑起现在黑塞哥维那人正在进行着的那种斗争，即挑起同门

的内哥罗、卡塔罗③、黑塞哥维那的一切高地居民的内战。

因此，仔细分析一下，建立大塞尔维亚，决不象泛斯拉夫主义

者和腊施之流的自由派企图向我们描绘的那样简单和不言而喻。

话又说回来，您要同情这些落后的小民族，尽可听您的便；何

况他们本来就够有诗意的了，并且正在创作着完全是古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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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韵的民歌（古塞尔维亚的诗歌是很优美的）；为了证实这一点，

我甚至可以把《旗帜报》上的一篇文章寄给您。但是，他们过去

是、现在仍然是沙皇制度的工具，而在政治中是不容许有诗意般

的同情的。假使这些好汉们的起义会引起世界大战，从而破坏我

们的整个革命形势，那末，为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利益，应当毫不

惋惜地牺牲他们以及他们盗窃牲口的权利。

总之，如果产生一个大塞尔维亚，那它只会是一个扩大了的

塞尔维亚公国。塞尔维亚公国干了什么事情呢？它仿效奥地利的

榜样，建立了一种由在西方——大部分是在维也纳——受过教育

的贝尔格莱德人和出生于其他城市的人组成的开明的官僚制度；

这些人对农民的公共所有制关系毫无所知，并且仿效奥地利的榜

样，颁布沉重地打击这种关系的法律，从而，农民大批大批地遭

受贫穷和剥夺，而他们在土耳其人统治时代却享有充分的自治权，

富裕起来，纳的税也少得多。

保加利亚人在自己的民歌中作了自我描绘，不久前一个法国

人把这些民歌编成集子在巴黎出版①。这些歌谣很多是写火灾的。

房屋着了火，一个年青妇女被烧得奄奄一息，因为她的丈夫不救

她却去救黑母马。在另一首歌谣中，一个年青妇女去抢救首饰，却

因此而把自己的一个婴儿遗弃在烈火之中。如果例外地有什么崇

高勇敢的行动，那总是土耳其人干的。您在世界上什么地方还可

以找到这种蠢猪式的人吗？

而且，假使您看一下有关这个地区的一张象样的语言分布图

（例如在上述沙法里克的那本书中，或看基佩尔特１８６７年的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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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多瑙河下游各国地图），那末您就会相信：关于解放巴尔干的

这些斯拉夫人的事情决不那么简单，除了塞尔维亚地区以外，整

个领土都布满了土耳其的移民区，而且同希腊的沿海地区犬牙交

错，更不用说萨罗尼加是西班牙的犹太人的城市。的确，一些正

直的保加利亚人目前正在迅速地清除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的

土耳其人，把他们打死，赶走，烧掉他们的房屋。假如过去土耳

其人也这样干，而不是扩大保加利亚人的自治权，不是把他们的

税款减得比现在交纳的要少，那末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关于战争，我觉得您对待它过于轻率了。如果事态发展到爆发

战争，那末俾斯麦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使俄国成为进攻的一方，因

为他能等待，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不能等待。假如德国和奥地

利要卷入东方的战争，那就只有很不了解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

才预见不到马上就会掀起复仇的沙文主义叫嚣，而无疑是怀有和

平情绪的多数法国人民在这种叫嚣面前则必然会保持沉默，这就

会使得法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成为进攻的一方，那时将占统治地

位的沙文主义很快就会提出对莱茵河左岸的要求。我觉得很明显，

在这种条件下，德国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结果，爱国沙文主义也

会重新在德国完全占上风。这样一来，种种前景总的说来都于我们

不利。而如果战争真的爆发，那末，这样一场在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以后

的第一次欧洲战争的结局，是完全不可预料的，所以我无论如何也

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战争爆发，那也没有办法。

现在再说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目前在德国我们正面临着这样

的形势，它正在越来越快地加速革命的到来，不久就必然会把我

们党提到首位。我们自己甚至不需要为此作任何事情——只要让

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就够了。况且，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纪元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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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一个持自由主义态度的，极其优柔寡断、动摇不定的新皇

帝①，他简直是天生的路易十六的角色。我们所缺少的唯一的东

西，就是适时的从外面来的推动。而俄国的形势会成为这种推动，

在俄国爆发革命，现在只不过是几个月之内的问题了。在俄国，我

们的同志简直使沙皇变成了俘虏２６１，使政府陷于混乱，使民族的传

统动摇。即使不再遭到新的重大打击，崩溃也一定会在最近时期

内到来，这种崩溃将延续若干年，正如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间的情形一

样；因此，它影响西方，特别是影响德国的时间会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运动将逐步地增长，而与１８４８年不同，那时到３月２０日

反动派就又在全欧洲甚嚣尘上了。总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美

好的革命形势。能够破坏它的只有一件事：斯柯别列夫本人在巴

黎说过，只有对外战争能够把俄国从它已经陷入的泥坑中拔出来。

这场战争可以医好我们的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给沙皇制度所

造成的一切创伤。这无论如何足以结束沙皇的俘虏般的处境，把

全国人民的愤怒转移到社会革命者身上，使他们失去现在他们所

得到的自由派的支持，——那时候，所作的一切牺牲就会白费，而

不得不在更加不利的环境下一切从头开始；不过类似的把戏未必

能够玩两次，并且，您可以相信，在德国，我们的人也要末跟爱

国的叫嚣同流合污，要末会招致一场反对自己的狂暴行动，两次

刺杀事件２３后出现的那种狂暴行动同它相比都等同儿戏；那时候，

俾斯麦就不会象过去一样以反社会党人法１０９来对付最近的选举，

而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手段了。

如果保持和平，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就会狼狈不堪，而必

７７２６０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２、２５日）

① 威廉二世。——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然很快就会实行退却。那时候，皇帝①充其量也只能再作一次最后

的尝试——依靠那些垮了台的、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的老官僚和

将军。这种情况延续不了几个月的时间，此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出

路，只能召集自由派，即召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国民议会，而就

我对俄国的了解来看，这就意味着１７８９年方式的革命。难道在这

种情况下我希望发生战争吗？绝对不希望，甚至即使有二百个高

贵的强盗式的部落会因此而毁灭。

关于这点已经说够了，现在来谈谈毕尔克利。他的小册子②我

没看就塞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我尽力在自己这里或者在马克思

那里找找。因此现在我不能准确地谈出他所希望的是什么东西。

２月２５日

我刚才把马克思的住宅翻遍了，但小册子还是没有找到。按

照我们的分工，这类专门性的问题由马克思进行研究，因为他生

病，我们未能讨论这件事情。

假设毕尔克利允许每一个苏黎世的土地所有者按照自己的领

地得到相应的抵押，而且这种抵押券可以作为货币来流通。那末，

这样一来，流通货币的总量就决定于上述地产的总值，而不是决

定于足够供流通之用的、数目要小得多的总额。所以，现在问题

就很明显：

（１）要末抵押券不能变换现金，这样，根据马克思表述的规

律２６２它们就要贬值；

（２）要末它们可以变换现金，这样，它们的一部分，即对于

８７２ ６０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２、２５日）

①

② 卡·毕尔克利《银行的民主改革》。——编者注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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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来说是多余的一部分，就会回到银行去进行兑换，不再成为

货币，并且银行自然要为此投入资本。

然而一种生息的、因而每天都在改变着本身价值的货币代用

品，仅仅因为这一点就不适于作流通手段；不仅折合为现款的商

品价格需要从头议定，而且这些证券本身的价格也需要从头议定。

假使苏黎世人能够把抵押券变换现金，而不赶紧拿到银行去兑换，

不照旧只是使用既方便又无息的老货币，那他们就是比我所认为

的还要更糟糕的商人了。如果州银行把自己的资本和它所能收集

到的一切存款都投入抵押，那就不知道它从何处去获得新的流动

资本了。

假使抵押券不能变换现金，那它们很快就会不再成为货币。那

时人们就将从外面——幸好世界比苏黎世州稍大一点——获得硬

币和可靠的纸币，并且使用它们，因为绝对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这

种可怜的抵押券当作货币接受，那时，这种抵押券，正如您正确

地说的，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的不动产押据而已。如果政府一定

要把它们当作货币强加给公众，那是它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只是私下说说，请您不要以我的名义去使用上述那些话，因

为，再说一遍，小册子我没有看，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关于

这个问题的古典经济学文献；而对类似这样的东西是不能这么随

随便便加以批评的，也没有把握不会遭到反驳。不过，这种东西

无论如何是胡说八道。

马克思已于星期一早晨到达阿尔及尔４２，我和医生们一直劝

他到那里去，可是他不太愿意。他在那里有一个熟识的民事法庭

法官①，此人曾被波拿巴放逐过，对阿拉伯人的公共所有制关系很

９７２６０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２、２５日）

① 费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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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他提出要向马克思阐述这个问题。

衷心问候您和考茨基。

您的 弗·恩·

６１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３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朋友：

《１８８２年财政改革年鉴》上有下列地址：

迪耳克，温·艾什顿，西南区海德公园门１号，

还有——查理先生，西南区斯隆街７６号。

我从您那里回来，在家里发现了唐金医生（就是前些时候给

加特曼看过病，也给马克思家看过病的那个人）的一封来信，他

信中说：

“几天以前我收到了加特曼的一封信（上面的地址是：培德福德广场亨特

利街１４号），他在信中问我，他可不可以来看看我。我马上给他写了回信，给

他两个日期让他选择，但此后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信。

假使我的信遗失了的话，请告诉我，您知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如

果您见到他，劳驾向他转达，他可以在任何一天晚上十一到十二点之间到我

这里来（西区北贝克莱街６０号）。”

您可否劳驾把上述的信通知加特曼？既然唐金的信没有寄到，

我想，大概是门牌号码写错了，对那个号码我也没有把握，因为

我也只是从唐金那里知道的。因此，我不知道确切地址，无法直

０８２ ６１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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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同加特曼联系，所以请您作作中介，因为，您说过，他住的地

方离您很近。

我给唐金写信说，我希望几天后能告诉他更确切的消息；如果

可能的话，请设法在星期日下午告诉我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情况。

您的 弗·恩格斯

６２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①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３日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孩子：

气候一直很好；我住在阿尔及尔城堡外小山上的一所非常舒

适的别墅里。现在我需要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安静；但愿很快恢

复健康。

吻所有的孩子们；问候龙格。

深深爱你的 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法国）巴黎阿尔让台镇梯也尔林荫路１１号沙尔·龙格夫人

１８２６２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３日）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６３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２年３月１６日于 ［阿尔及尔］“维多利亚”

旅馆（同过去一样，来信通过费默。）

我亲爱的孩子：

通过费默收到了你的信以后，我派信差到“东方”旅馆去，也

在那里查询一下，他给我取来了你２月２４日的信。

现在简单地给你谈谈我的健康状况。

由于我咳嗽加重，痰多，失眠等等，我把斯蒂凡医生请来了

（他还给我同旅馆中隔壁的旅客看病），于是从２月２６日他第一次

给我诊察以后，我一直由他治疗。这是一个非常果断而严格的人。

他发现，由于自从我离开巴黎以来一直到现在为止的种种不利因

素凑合在一起，我的左侧——因为患胸膜炎而变衰弱——机能不

正常。治疗的主要药物是斑蝥膏（用斑蝥火胶在左背和左胸“文

身”的办法来排除液体），它对我很有效，另一种是“镇静”药，

治咳嗽的；最后，还有亚砷酸钠（无味，象水一样）——每次饭

后服用。只要天气许可，让我继续在早晨进行短时间的散步。

遗憾的是（要是有良好的天气，厉害的咳嗽也许自然好了），

３月６日开始咯血，而在３月８、９两日大量吐血以后，比较轻微

的咯血一直继续到１２日，１３日咯血才彻底好了。这样，这件不愉

快的事拖了一个星期；斯蒂凡医生努力进行了治疗：禁止任何活

动（当然也包括散步），几乎也完全禁止谈话，规定进行热足浴等

２８２ ６３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３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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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外还开了效力很强的药剂。同时，继续用斑蝥膏、治咳嗽

的镇静药等等给我进行治疗；这样一来，咳嗽的确是大大减轻了。

天气也开始渐渐在变化，虽然它还不十分好。我们的别墅（“维

多利亚”旅馆）座落在小山上，面前就是海湾，两旁是象罗马戏

院座位那样一层层高起的别墅；这里空气非常好，甚至不需要在

我住的和旁边的其他房间的前面的小走廊上，或者在作为下楼的

通道的凉台上散步。医生①要在给我的患病部位再作一次检查之

后，才准许我散步。应当说，近来我不仅又有了食欲，而且终于

又睡得着了。（实际上，从２月１６日在巴黎旅馆的那一夜起，到

上述的这个时候为止，一直连续不断地失眠。）

总之，结果是这样，正如我已向伦敦写信说过的②，由于这一

次愚蠢的、考虑不周的旅行，现在我的健康又处于我离开梅特兰

公园③时的那种状况。不过，我应当说，许多来到这里的人都遭受

了，而且现在仍然在遭受着同样的厄运。最近十年来，阿尔及尔

从没有过这样糟糕的冬季。在有了威特岛１８和其他地方的经验以

后，当时我自己是犹豫不决的，但恩格斯和唐金彼此互相激发了

对非洲的热情，而且他们两人都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情报，都没

有考虑到今年的气候异乎寻常。我几次力图用暗示的方法告诉他

们，最好还是先去门顿（或尼斯），因为拉甫罗夫从他的俄国朋友

们那里得到了非常好的消息，可是我那好心的乐观的老弗雷德④

——我重复一下，只在我们之间说说，他容易由于爱护人而害了

３８２６３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３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伦敦的一条街，马克思住在这里。——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０—４３页。——编者注
斯蒂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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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于这类事情却丝毫听不进去。

我应当告诉你，两位女士，这家别墅式的旅馆的两位女主人，

对我照顾得十分周到。至于作斑蝥膏的手术，年青的药剂师卡斯

特拉兹先生（他从十二月份起就作为病人同他母亲一起住在这

里）十分殷勤，他给我“文身”，然后把胀得鼓鼓的水泡挑破，接

着把受到了一些刺激的皮肤缠上绷带等等。这一切他都做得极其

小心谨慎，他非常客气地自愿给我帮忙。

对于我来说，再没有比阿尔及尔市，特别是它的郊区的夏天

和春天更具有魔力的了，假使我身体健康而且我所有的亲人（尤

其是几个外孙①）都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感到自己如同在《一千

零一夜》中一样。每当我从你那里得到关于可爱的孩子们的消息

时，我总是非常地高兴。杜西也给我写信说，她惦记着孩子们，她

很想再跟他们在一起。不过至少在一个月之内恐怕我不能离开这

里，因为首先我得在斯蒂凡医生的指导下彻底做完一个疗程，实

际上，只有到那时才能开始进行真正的空气治疗（当然，那时的

天气要稳定下来才行）。

《正义报》（同《公民报》的论战）我没有看过，而且除了

《平等报》以外，根本没有见过任何一家巴黎报纸。从你来信中知

道杜西机敏地避免了灾祸２６３，我非常高兴。当利沙加勒出版自己的

《战斗报》时，当然，你会把它的头几号寄给我。我不相信会搞出

什么名堂；不过走着瞧吧。

在我来到这里的头几天（还住在“东方”旅馆的时候），好心

的费默使我累极了，我是说，他使我翻山越岭地满城跑，此外过

４８２ ６３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３月１６日）

① 让·龙格、昂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和马赛尔·龙格。——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多的讲话也使我累极了。我让他知道我是一个残废人以后，很快

就把这一切结束了。不过他是希望我好；现在他知道，安静、孤

单和沉默是我的公民天职。

替我吻所有的孩子们。问候龙格。多多地吻你，亲爱的孩子。

你的 老尼克

６４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０日星期一 ［于阿尔及尔］

我亲爱的保尔：

您３月１６日的亲切来信我今天（２０日）就接到了，可见，它

在路上的时间显然比从伦敦来的一般信件要少得多。

首先，我的好样的加斯科尼人，“上穆斯塔法是什么意思？”穆

斯塔法是一个人名，如同约翰一样。沿着以色列路走出阿尔及尔

市，就能看到前面有一条长的街道。这条街道的一边，在小山的

脚下，耸立着一幢幢四面是花园环绕的摩尔式别墅（“维多利

亚”旅馆就是其中之一）；另一边——沿着大路——遍地是象阶梯

一样层层下降的房屋。所有这些总称为上穆斯塔法；下穆斯塔法

是从上穆斯塔法的斜坡起直到海边。两个穆斯塔法构成一个市镇

（穆斯塔法），镇长（这个人用了一个不是阿拉伯的，也不是法国

的，而是德国的名字）随时用官方海报向居民作各式各样的通

知，——可见，制度是很软弱无力的。上穆斯塔法的街上正在不

断地修建新的房屋，拆除旧的房屋等等，虽然从事这种工作的工

５８２６４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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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健壮的人，而且是本地居民，但是他们在做完头三天工作

以后就害热病。因此，他们工资的一部分是企业主提供给他们每

天服用的奎宁。这种习惯在南美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我亲爱的预言家。您的消息这样灵通，以致在信中说：“您一

定在贪婪地阅读阿尔及尔出售的一切法国报纸”；其实，连“维多

利亚”旅馆的其他旅客从巴黎收到的几种报纸我也不看；我的全

部政治读物只限于《小庄园主报》（阿尔及利亚的小报，类似巴黎

的《小报》、《小法兰西共和国报》等等）的电讯。这就是一切。

燕妮给我写信说，她把您也提到的龙格的文章寄来，但我一

直没有收到。我从伦敦收到的唯一的报纸，就是《平等报》，但它

根本就不能叫做报纸。

圣保罗，您这个怪人！您是怎么知道的，或者是谁告诉您说，

我要“用碘酊涂擦皮肤”？您会要打断我说，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

情，但是其中暴露出您的“物质的事实”的方法。根据爪子可以

辨认狮子！实际上，我不是象您说的“用碘酊涂擦皮肤”，而是要

让人用斑蝥火胶在背上刺画，以便排除液体。第一次，当我看到

被这样刺画过的左侧（胸和背）时，我觉得它真象是种上了甜瓜

的小菜园。从３月１６日我给恩格斯写信的时候起，无论是背上还

是胸上（胸上也刺画），都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可以再作这种手术

了；这种手术在２２日以前不能再作了。

您说：“附上一封准会使您发笑的邀请信。”有可能。但是这

封“附上的”信还在您自己的手中，您怎能想叫我发笑呢？等以

后有机会时，我要向费默先生提及他过去的同志——蒲鲁东主义

者拉法格。现在，医生①不让我出去，我就趁此不许任何人来经常

６８２ ６４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０日）

① 斯蒂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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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

雨照旧下个不停。气候竟如此反复无常；天气时时变化，经

历着各种节气，或者由一个极端突然跳到另一个极端。尽管如此，

还是看得出有逐渐好转的倾向，不过需要等待。而与此同时，从

我刚离开马赛起到现在为止，尼斯和门顿的天气都一直非常好！但

曾经有过一种固定的看法——对此我是没有责任的——这就是非

洲的阳光和这里的有奇效的空气！

上星期六，我们把和我们同住在“维多利亚”旅馆的一位名

叫阿尔芒·马尼亚德的旅客埋葬在上穆斯塔法；这是一个还很年

青的人，是巴黎的医生打发到这里来的。他原在巴黎一家银行做

事，在阿尔及尔期间，老板们继续付给他薪金。不过，为了使他

的母亲满意，他们打了电报来叫把他的尸体挖出来送回巴

黎，——而且这一切费用也由他们支付。这样慷慨的事，甚至在

那些掌握着“他人钱财”的人那里也是少见的。

我的睡眠逐渐在恢复；没有得过失眠症的人，是不能体会到

彻夜不眠的痛苦终于消除时的这种愉快心情的！

向我亲爱的白鹦鹉①和所有其他的人问好。

您的 卡·马克思

７８２６４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０日）

① 劳拉·拉法格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
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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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７日星期一 ［于阿尔及尔］

我亲爱的孩子：

今天（３月２７日）收到了你的信。你知道，当我每次得到你

的音信的时候，我是多么幸福。我的信没有向你隐瞒过最坏的事

情，因此，你也完全可以相信，我说自从我给你写了上一封信①以

来，我的健康状况不断好转，这完全是实话。失眠（原来这个病

最糟糕）好了，食欲恢复了，咳嗽再没有大发作，相反地，已大

大减轻。不言而喻，因为斑蝥膏有强烈的作用，每星期只能上一

次，所以左侧胸膜（肺组织本身还根本没有伤及）的疗程还需要

一些时间。当然，天气极不稳定，时常突然变化，有暴风、酷热、

严寒和雨，实际上，好的时刻只是罕见的现象；要有稳定的，与

季节相称的，暖和的和“干燥的”天气，那只是梦想。例如，昨

天我们还以为决定性的转变来了，——天气非常好，我还去散了

散步——但是今天天空晦暗阴沉（带有黑色），大雨倾盆，狂风怒

号。这里的人们已经厌倦到了极点，因为很明显，这样的天气从

十二月份（包括十二月在内）以来对于阿尔及尔来说就是完全不

正常的。而问题就在于，本来应当预先弄清这种情况，而不应碰

运气地作这样的旅行。

只在我们之间说说：虽然威特岛１８的天气不好，可是我的健康

８８２ ６５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７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８２—２８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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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却大为好转，以致当我回到伦敦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不已。况

且在文特诺尔，我是安心的；而相反地在伦敦，恩格斯的担心

（还有多嘴的拉法格也认为，我需要的只是“散步”、新鲜空气等

等）实际上弄得我心绪不宁。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情况

了；所以当时我那样着急地一定要离开伦敦！可见，最真实诚挚

的爱可以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

还有什么更危险的东西呢！

亲爱的孩子，正象我已经告诉过你的①，我很走运，我在这里

所交往的都是些心地善良的、友好的、朴实的人们（瑞士籍的法

国人和真正的法国人；在我的别墅式的旅馆中，既没有德国人，也

没有英国人）。莫里斯·卡斯特拉兹先生自告奋勇在斯蒂凡医生的

指导下来帮助我；甚至尼姆②也不见得更能体贴入微。所以，我的

孩子，你不要因为我好象无人照顾而感到苦恼。不论是男人或女

人对我的照料都十分周到，另一方面，我享有“病人”的特权——

当我想一个人呆着或者不想管周围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沉默不语，

不闻不问等等。

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注意法国的、英国的和其他国家的日报，

我只阅读电讯。我希望得到的，就是象龙格论罢工那样的文章

（拉法格在给我的信中非常赞扬这些文章）。关于马萨尔的蠢事，到

现在为止，除了你写信告诉我的以外，我一无所知。

请你写信给希尔施，让他把他在亚当夫人的杂志上发表的文

章２６４寄给我。我多么盼望有朝一日飞毯能把琼尼送到我这里来。我

可爱的孩子要是看到摩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土耳其人、黑

９８２６５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７日）

①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８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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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之，所有这些巴比伦人，以及掺杂有“文明的”法国人

等等和迟钝的不列颠人的这个东方世界的服装（大部分是非常优

美的），会感到多么惊奇。替我吻我的小哈利，高尚的狼和伟大的

帕①！

我亲爱的孩子，现在再见吧，并代我问候龙格。

你的 老尼克

暂时还谈不上做什么工作，甚至不能为了再版而校订《资本

论》②。

６６

恩格斯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３月３１日左右于伦敦］

阁下：

感谢您给我寄来了小册子２６５。著名的老托姆·斯宾斯又被重

新提了出来，使我很高兴。

我将很高兴地同您个人结识，只要您和我的朋友马克思搞好

关系的话，——我看到，您认为目前值得引证马克思的著作了。

致敬意。

弗·恩·

０９２ ６６ 恩格斯致亨·迈·海德门（１８８２年３月３１日）

①

② 指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指马克思的外孙、燕妮·龙格的儿子：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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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２年４月６、７日 ［于阿尔及尔］

我亲爱的孩子：

费默法官刚才给我带来了你３月３１日的信；我对你的来信总

是感到极为高兴，但是，我亲爱的孩子，你哪有时间写信呢？我

经常为你的小家务担忧，因为你得在艾米莉这样糊里糊涂的怪人

的帮助下去料理，何况单是你的四个小家伙①本身就要占去甚至

一个最能干的女仆的全部工作时间。

你答应给我的几号《正义报》，前几天费默已交给我了（上面

也有希尔施的作品，这是从亚当夫人的《评论》②上转载来的
２６４
）。

龙格论罢工的文章写得很好。顺便说一下，在一个地方他说，拉

萨尔想出来的只是词句（而不是发现了李嘉图和杜尔哥等人确定

的规律本身）。２６６而实际上他——拉萨尔——是借用了“有文化的”

德国人所熟悉的歌德的说法，而歌德则是把索福克勒斯的“永恒

不变的规律”③改为“永恒的铁的规律”④。

费默不得不在我的“房间”里沉默地坐在我的对面看书，等

着我把给杜西的信写完（那一天我收到了她的以及恩格斯的来

１９２６７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６、７日）

①

②

③

④ 歌德《神圣的》。——编者注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编者注
指《新评论》。——编者注
指燕妮·龙格的孩子：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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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交信差送到城里去。

今天我在等着斯蒂凡医生。如果他来的话，我就能够在这封

明早将要发出的信中把他检查的结果告诉你。其实，我的健康恢

复得还不错，尽管对于一个渴望重新获得活动能力并结束这种残

废者的无聊职业的人来说还是缓慢的。但是这种拖延都是由十分

异常的阿尔及利亚的坏天气造成的。费默在这里住了十二年，从

来不记得有这样的天气。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变化无常的——

真正的四月天气，突然由阳光灿烂变为下雨，由酷热变为严寒，晴

朗的天空变成阴暗的、几乎是乌黑的天空，干燥的空气变成充满

水蒸气的空气；总之，天气绝不是“靠得住的”，或者说远不是这

里一般认为是平常的、“正常的”阿尔及利亚的“春季”天气。虽

然如此，在风不特别大和不下雨的时候，四月的早晨还是舒适的，

因此，我今天、昨天和前天才能享受早晨散步的快乐。这样，我

连续三天每个早晨都愉快地散步了一、两个小时。

刚才从象阶梯一样层层高起的小花园（满园红花盛开）传来

的喧闹声打断了我。花园有一条通向我们的阳台（它与我们别墅

的第一层是连接着的）的林荫道，而我的房间（还有另外的五

间）是在二楼，对着阳台顶上的小走廊；阳台和走廊前面是海景，

四面是迷人的全景。就这样，喧闹声把我吸引到走廊。如果小琼

尼站在我身边，看到下面花园里那个漆黑的真正黑人拉着小提琴

跳舞，带着愉快而开朗的笑容敲打着长长的金属响板，用自己的

身体做出优美的动作，那他会多么快活地从心眼儿里大笑起来啊。

阿尔及利亚的黑人以前多数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等等的奴隶，但

在法国人的统治下得到了自由。

就在他即黑人的后面，有另外一个人，仪表端庄、微带温和

２９２ ６７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６、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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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笑容，在观看这场黑人表演。这是个摩尔人（英文是Ｍｏｏｒ，德

文是Ｍｏｈｒ）；顺便说一下，在阿尔及利亚把一小部分离开了沙漠

和他们的村社，在城市里和欧洲人住在一起的阿拉伯人称为摩尔

人。他们身材高于一般的法国人，他们有椭圆形面孔，鹰勾鼻子，

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乌黑的头发和胡须，但他们的皮肤有各种颜

色，从近乎白色到深褐色。他们的服装——甚至是穷人的——都

漂亮而雅致：穿短裤（或者长衫，不如说是用白色细毛料做的托

加）或者带风帽的斗篷；他们用缠头或者一块作裤腰带用的白凡

尔纱包着头（在气候不好，天气炎热等等的时候，风帽也作此

用），他们平常光着脚，不穿鞋，只是有时穿黄色的或者红色的摩

洛哥皮做的鞋子。

甚至最穷的摩尔人，在用斗篷“披身的艺术”方面，在走路

或站立时所表现出的自然优雅和高贵气度方面，都胜过欧洲大演

员（他们在骑骡子或驴子，偶尔也骑马的时候，一般不象欧洲人

那样跨在它们身上，而是把两条腿放在一边，表现出懒散地沉入

幻想的样子）。

上面说的在我们花园中站在黑人后面的那个摩尔人开始叫卖

“橙子”和“公鸡”（也有母鸡），——这两种商品合在一起卖是令

人奇怪的。在这个甚至现在还没有失去其庄严的摩尔人和正在跳

舞的得意地微笑着的黑人之间，有一只鸟庄重地走动着，这是一

只极为高傲的孔雀（我们这里一个房客的），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

蓝脖子和一条非常漂亮的长尾巴。我是多么想听到我的琼尼看到

这个三重奏时的响亮笑声啊！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饭后有一部分时间我当然是同费默交谈，

他给我带来了你的信，而后回到阿尔及尔去了）。现在下雨；气温

３９２６７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６、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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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然下降，使人感到极不舒服。向杜尔朗医生致良好的祝愿！

１８８２年４月７日

雨下了一整夜；今天早晨天空多云，但没有雨；空气清爽，尽

管水蒸气太多了。我散步了一小时（早晨九至十时），我担心会碰

上雨，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下。由于斯蒂凡医生前天没来，昨天也

没来，我今天早晨给他写了封信；无论如何今天就把这封信发出，

不能等医生检查的结果了。斯蒂凡医生不会在下午五点钟以前来。

你看，这是个好迹象，医生开始对我放松些了，——就是说，他

不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不严格遵守出诊的时间间隔了。

如果我能回到我外孙们和他们好妈妈的身边，我该多么幸福

啊！我根本不愿意在这里呆得比医生认为绝对必需的时间更长些。

多多地吻你。

你的 老尼克

附去一份剪报，这是从恩格斯寄给我的一份美国的德文报纸

上剪下来的。这是对最近的“德国奴才诗歌”的有趣的批判。我

希望龙格尽力研究一下。

亲爱的孩子，我已经把这封信封上了，可是又不得不拆开它。

斯蒂凡医生来得比我预料的要早些。经过新的检查，他断定——

我很高兴，我能把这点告诉你，——在这段时间我的左侧恢复得

几乎也象右侧那样好了。

４９２ ６７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６、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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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０日于 ［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校样２６７退还给您。如果我不是希望昨天

晚上见到您并对您说：“基督他复活了吗？”２６８，这件事情我早就做

了。

您能不能费心把序言的德文稿给我用几天？《社会民主党人

报》要求我们把这个序言寄给它，既然序言已经在《民意》杂志

（我们因自己作为它的撰稿人而感到自豪）上发表了，那末这就不

会有什么不方便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据我看，我们的思想被表达得很好。

６９

恩格斯致倍尔托特·施帕尔

伦 敦
［草稿］

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２日 ［于伦敦］

阁下：

我不认识您，也不认识您说的卡·施米特先生。如果您指的

５９２６８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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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政府主义者卡·施奈特先生，那他定能带您到玫瑰街的俱乐

部２６９去，使您得到帮助。鉴于《自由》的撰稿人攻击德国社会民主

党２７０，我不大愿意资助这个派别的拥护者。何况我还不了解您是属

于哪个派别的；众所周知，在托登楠街４９号有一个与德国的大党

有关系的德意志俱乐部２７１，我相信，这两个俱乐部不致让一个从祖

国逃出来的党内同志饿死。

在一个大的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们因在德国受到警察的迫害而

大感经济匮乏的情况下，我由于财力所限，无法还去资助敌视社

会民主党的那些派别的拥护者。但是如果托登楠街的协会同意给

您某种帮助的话，我很乐意出自己的一份。

致深切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

７０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①

霍 布 根

［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通过邮局给你寄去了已经出版的几号《平等报》。以后出

版的还会给你寄去。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他的胸膜炎复发了，现

在差不多完全好了。但今年冬天他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希望很快

就能收到你的信。你的儿子②在做什么？

６９２ ７０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日）

①

② 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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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恩格斯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美国纽约霍布根弗·阿·左尔格先生

７１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１４日星期四 ［于阿尔及尔］

我可爱的白鹦鹉：

我由于到现在才给你写信而在责怪自己，但这并不是因为有

什么特别的事情要从这里写信告诉你。我经常回想起你在伊斯特

勃恩２７２，在我生病的燕妮①的床边，当你每天来亲切探望，使唠唠

叨叨的老尼克感到如此快乐的时候的情景。但是，亲爱的孩子，你

要知道：整个上星期和这个星期，费默都在度复活节假。他的住

宅在米歇尔街（这样叫上穆斯塔法的一段路），位于耸立着“维多

利亚”旅馆的小山的脚下。这个旅馆离费默那里很近很近，不过

他得“爬山”，因为往上没有铺设道路。实在说，他在这段时间里

如此热心地看望我，以致我想在午饭后写信的美好的打算成了泡

影。一般说来，费默先生决非令人讨厌的客人，也还算幽默。在

我给他看了几号《公民报》和《平等报》之后，他到我这里来时，

７９２７１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１４日）

① 指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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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盖得的那种一直要继续到用印刷油墨预先把最后一个压迫者资

产者斩首为止的“未来的恐怖主义”进行了不少的讥笑。费默不

喜欢阿尔及尔；他，他的全家都不适应这里的气候（热病等等常

来拜访），——虽然这一家的全体成员，从他的夫人开始，都是

“土著人”。但最主要的还是，法官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很简朴的

生活。在殖民地的主要城市里生活费用一向是很高的。有一点他

是赞同的——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同时又是中央政权所在地的其

他城市，都没有这里这么行动自由：警察缩减到最必需的最少数

量，社会中的放荡不羁现象闻所未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

有摩尔人的影响。事实上穆斯林居民不承认任何隶属关系：他们

认为自己既不是“臣民”，也不是“被管理的人”，除了在政治问

题上以外，没有任何权威，——这正是欧洲人所不能理解的。阿

尔及尔的警察为数不多，而且大多数是土著人。同时，在按其本

性来说都是放荡不羁的各种民族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况下，往往

必不可免地发生冲突，并且卡塔卢尼亚人不辜负自己的老名声：在

他们的白色或红色的腰带里——他们的腰带不是象法国人那样系

在衣服底下，而是象摩尔人等一样扎在外衣上——就象经常佩戴

着“饰针”一样，佩戴着长匕首，这些卡塔卢尼亚的子女不分青

红皂白地“使用”它们来反对意大利人，法国人等等，以及当地

人。顺便说说，几天前在奥兰省捕获了一伙制造伪币的人和他们

的头目——以前的西班牙军官；原来，他们的欧洲代理机关设在

卡塔卢尼亚的首都巴塞罗纳！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没有被捕，偷

偷地逃到西班牙去了。这个新闻以及其他的类似新闻，我都是从

费默那里听来的。法国政府方面向费默提出了两种有利的建议：第

一，去新喀里多尼亚，他同时被指派在那里建立新的诉讼程序，薪

８９２ ７１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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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是一万法郎（并且连家属一起都免费乘车到那里去，到达那里

以后还有公家的免费住宅）或者，第二，去突尼斯，在那里他也

可以得到比这里更高的法院职位，条件也更优惠。已经给了他时

间进行选择；他将接受其中的一个建议。

从费默先生自然要转到天气上来，因为他非常爱咒骂天气。从

复活节的星期一（这一天也包括在内）起，我没有放弃过一次早

晨的散步，尽管只是昨天（１２日）和今天没有出现过变化无常的

四月天气。昨天——虽然我们经受了轻微的西洛可风，即几阵疾

风——天气基本上是好的；在早晨九点钟（１２日），背阴地方的气

温是１９５°，而在太阳下面是３５°虽然我早上已经散了步（４月１２

日），午饭后我又去阿尔及尔观看了几天前驶入它的港湾的俄国装

甲舰“彼得大帝号”。

官方气象局预告说４月１５—１６日（将有暴风雨）和４月１９、

２１、２５、２７、２９、３０日将有强烈的大气运动；不过四月下半月的

天气总的来说将是好的；但是，与此同时恐怕随着五月的到

来，——作为对没有真正的阿尔及利亚的春天（因为它只是昨天

才开始的）的一种补偿——难以忍受的暑热马上就要来了。无论

如何，我不愿意做天气实验站的实验对象。最近四个半月以来天

气非常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天晓得阿尔及尔会给我们准备下

什么。大多数有远见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兰克”）前天就离开

了非洲海岸。我只能呆到斯蒂凡医生声称我的左边已经修好为止，

至于患胸膜炎留下来的瘢痕就不去管它了，关于这点非常有学问

的唐金和休谟医生当然都知道。令人不愉快的是，在这里，咳嗽

经常复发，尽管不厉害，但总是使人厌烦。

这封信中断了，这是最愉快的：有人敲门；请进！罗扎利太

９９２７１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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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女仆之一）给我送来了你，亲爱的白鹦鹉和好样的加斯科尼

人①的信——一封长信，在信纸上，和信封上一样，已经有“国民

联合公司”２７３的公章。看来这次事情成功了。这不是卡·希尔施先

生所袒护的企业！另一方面，更多地触动我的，当然是我的白鹦

鹉要走了。希望这还不是很快就发生的事情。姨母白鹦鹉对小燕

妮和她的孩子们②来说，将是很难得的，这对我来说也是某种补

偿；况且也没有必要成年呆在伦敦；巴黎又这么近。顺便说一下。

拉法格是否给彼得堡寄去了文章的续篇２７４（我不知道第一次寄去

的东西怎么样了）？非常重要的是不要失掉彼得堡这样的点；它的

重要性将与日俱增！对于往那里写通讯的人来说也同样如此！

这封信又中断了：时间是午后一时，我已经答应同卡斯特拉

兹夫人、她的儿子③和我们旅馆的另一位旅客克劳德夫人（来自纽

沙特尔州）去参观“哈马公园”或“实验公园”。要到吃饭的时候

（晚上六点钟）才回来，而在饭后我从来还没敢写过信。所以，明

天才能写完这封信。只是为了给白鹦鹉增加一些有益的知识，我

再谈一点：１５４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在皇帝查理五世（或者以西班牙的

历史为依据是查理一世）指挥下二万四千名士兵正是在这个“哈

马”登陆的２７５；一个星期以后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杰出的残余败军装

上了船，这些船是在２６日的暴风雨中保存下来的，好不容易被多

里亚收集在麦提福附近。这个地点，即麦提福角，位于阿尔及尔

港湾终止的地方，在阿尔及尔对面东岸上，我从“维多利亚”旅

馆的走廊上用好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它。

００３ ７１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１４日）

①

②

③ 卡斯特拉兹医生。——编者注

燕妮·龙格和马克思的外孙：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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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４日星期五

此刻，即午后一时左右，我开始写这封信，是想对上面写的

作点补充。昨天白天同１２日一样，天气晴朗。１２和１３日的傍晚

（晚八时左右）都很暖和——这是很不寻常的——但同时又凉爽

（相对来说），因此确实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今天早晨暖和得有些

“闷热”，但在后两小时风刮得很大，昨天预告的１４到１５日的

“暴风雨”可能要来了。

昨天午后一时我们走下去，到了下穆斯塔法，电车把我们从那

里送到“哈马公园”或“实验公园”，这个公园被用来作为公共娱乐

的地方（有时还奏军乐），作为栽培和推广当地植物的苗圃，最后还

作为进行植物科学实验的植物园。整个公园占有很大的面积，一部

分是山地，另一部分是平原。要想更仔细参观，至少需要一整天，除

此之外，还需要有一个譬如象费默先生的朋友、老傅立叶主义者杜

兰多先生这样的内行的人作陪，杜兰多是植物学教授，在“法国登

山运动员俱乐部”举办星期天定期游览时，他是该俱乐部一个小组

的领导人。（很遗憾，我的健康状况以及斯蒂凡医生的严格禁令，至

今还不容许我参加这些游览，虽然我已被邀请过三次了。）

这样，在进入“实验公园”以前，我们喝了咖啡，——当然

是在露天里——喝摩尔人的咖啡。摩尔人的咖啡做得非常好，我

们坐在长凳上喝。有六个来参观的摩尔人……①，坐在粗糙的矮木

板台子上面，弯着腰，交叉着双脚在享受着自己的“小咖啡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咖啡壶）带来的愉快，同时在一起玩着纸牌

（这是文明对他们的征服）。下述场面使人非常吃惊：这些摩尔人

１０３７１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１４日）

① 手稿上字迹不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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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有几个穿着很讲究，甚至很豪华，其余的穿一种我不妨暂且

叫作“短衫”的衣服，看样子过去是白色毛料的，但现在已经破

烂不堪；然而在真正穆斯林的眼睛里，这类事情，幸运或者倒霉，

都不会造成穆罕默德的子女之间的差别。他们在社交中绝对平等

——是完全自然的；相反地，他们只是在风俗习惯受到破坏的时

候，才意识到这种平等；至于谈到对基督徒的仇恨及最后战胜这

些异教徒的希望，那末他们的政治家正当地把这种绝对平等感，把

这种平等的实际存在（不是在财产或地位上，而是在人格方面）看

作是支持这种仇恨并且不放弃这种希望的保证。（然而没有革命运

动，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关于“实验公园”的平原部分，我只指出一点：它被非常美

丽的三条纵向的大林荫路所切开；在主要入口的对面是梧桐林荫

路，其次是“棕榈林荫路”，这条路的尽头是由七十二棵大棕榈树

组成的绿洲，一直延续到铁路和海岸，最后是木兰和一种无花果

树（ｆｉｃｕｓ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林荫路。这三条大的林荫路又被许多其他横

着穿过去的林荫路所切断，例如长长的令人惊叹的“竹子林荫

路”，“纤维质棕榈”、“龙血树”、“桉树”（塔斯马尼亚的蓝色树胶

树）林荫路等等（后几种生长得非常快）。

当然，在欧洲植物园里是不可能有这类林荫路的。

在一个周围全是梧桐树的圆形大广场上，午饭后演奏了军乐，

军士，即乐队的指挥穿的是通常的法国制服，相反，乐队（一般

士兵）穿的是红色的肥大灯笼裤（东方式样的），白色薄呢鞋系着

裤脚口，头上戴着红色非斯卡帽。

在公园的树木里面，我没有提到橘子树、柠檬树、还有扁桃

树，橄榄树等等（虽然正是它们也使我闻起来感到很愉快），更没

２０３ ７１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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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到仙人掌和芦荟，它们（同野生的橄榄和扁桃一样）野生在

我们住所附近的乱木丛中。

虽然我很欣赏这个公园，但我必须指出，这次参观以及类似

参观中令人不愉快的方面，就是无法避免的石灰粉，尽管午饭后，

回家以后，夜里，我都感觉很好，然而石灰粉的刺激所引起的咳

嗽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感到伤脑筋。

我今天还在等待斯蒂凡医生，但这封信我不能拖延不发；因

此，关于他诊断的情况就要晚些再报告给弗雷德①。

最后，象士瓦本的迈尔通常说的那样：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稍

微高一点的历史观点上。和我们同时代的游牧的阿拉伯人（应当

说，在许多方面他们都衰落了，但是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使

他们也保留下来许多优良的品质）记得，以前他们中间产生过一

些伟大的哲学家和学者等等，也知道欧洲人因此而嘲笑他们现在

的愚昧无知。由此产生了下面这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短小的明哲的

阿拉伯寓言：有一个船夫准备好在激流的河水中驾驶小船，上面

坐着一个想渡到河对岸去的哲学家。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哲学家：船夫，你懂得历史吗？

船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生命！

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

船夫：没有！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

哲学家刚刚说完了这句话，风就把小船吹翻了，哲学家和船

３０３７１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１４日）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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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两人都落入水中，于是

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不会！

船夫：那你就失去了你的整个生命！

这个寓言会使你对阿拉伯人产生某些好感。

多多地吻你和问候你。

（向大家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７２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当我从拉甫罗夫那里知道序言①已在《民意》杂志上发表时，

我就立即要求②给我原稿的副本，但原稿在巴黎，放在拉甫罗夫的

写字台里。不过他打算写信到那里去要。后来我到马克思那里找

草稿，也无结果。最后我向拉甫罗夫要来了俄译文的单印本，以

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己动手把它译回德文：我担心这项工作

会由随便一个俄国人来做，而事实果然如此。２６７到现在拉甫罗夫才

把附上的原稿副本寄给我。其实，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也是有过

错的。我曾准备给您寄明信片，但肖莱马和阿道夫·博伊斯特正

４０３ ７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７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９５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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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里作客，同时因为我们很多时间是同拉法格夫人（她的丈

夫①在巴黎）和杜西·马克思在一起，我便把明信片的事给忘了。

但为了使您相信我并不是缺乏善意，过些时候我将把手稿寄给您。

您反对了盖泽尔这个可鄙的懦夫２７６，我向您表示敬意。

私下说说：马克思自２月２１日起在阿尔及尔，他在路上得了

感冒，到那里胸膜炎又复发了，他遇上了极坏的天气，但现在几

乎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他还要在那里呆多久，暂时还不知道。他

总是碰上倒霉的天气。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７３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４月２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寄给您《科伦日报》上论“希尔施男爵”２７７的剪报。值得注意

的是，资产阶级报纸认为应当痛斥这种招摇撞骗的人。如果有篇

幅，值得全文转载，这会成为一篇精彩的小品文，特别是因为它

出自《科伦日报》。如果您不把它全文转载，那就请您用后还给我。

《序言》②的手稿也请在方便时还给我。

５０３７３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４月２１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见上一封
信）。——编者注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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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马茂德－奈迪姆－帕沙同马茂德－达马德－帕沙

（苏丹①的内兄弟）一样，是俄国人出钱在君士坦丁堡收买的大奸

细。一个俄国人波利亚科夫也想谋得土耳其的铁路租让权，但没

有得到（因为俄国人不能在准备向土耳其开战的同时又去央求土

耳其人），此后，俄国人最为关心的当然是，给唯一同他们竞争的、

而且又是受到奥地利庇护的奥地利人希尔施造成这样的条件：即

让希尔施和他的奥地利都为土耳其所憎恨，而土耳其人仍然没有

统一的铁路网。其实，土耳其财政上任何相对的削弱对俄国都是

有利的。于是奈迪姆干着自己的营生，希尔施给他钱，因为他把

土耳其出卖给希尔施，而俄国也给他钱，因为他完全出卖土耳其。

俄国外交是大手大脚的，不象小店主对自己的竞争者那样斤斤计

较，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出路，它可以把虚假的或暂时的优势让

给象奥地利这样的对手，以便利用这种优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衷心问候您和考茨基。

您的 弗·恩·

７４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２年４月２８日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孩子：

只说三言两语：我想，只有在海滨居住才能对可怜的哈利有

６０３ ７４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４月２８日）

①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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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应当赶快带他和他的小兄弟们①到诺曼

底去。你的推测完全象孩子一样，以为我可以事先不同你和我的

外孙们见见面（不管见面的地点是诺曼底、巴黎或者别的什么地

方）就回英国去。

至于谈到我的健康，情况正在继续好转，否则斯蒂凡医生不

会允许我离开“非洲”。我想，在里符耶腊的“过渡”阶段只需两

周或两周左右就足够了。

亲爱的孩子，向你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７５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５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您能否再寄给我若干份论早期基督教②的单印本或登载该文

的那一号报纸？我很想要那篇文章，它对宣传是有用处的；我想

把它寄给那些平时看不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人。有三、四份

就够了。

附上一篇短评③，它对证明美国的资本积聚正在以何等惊人

的速度进行，是有意思的。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ｏｎｄｓ是美国公债券。

７０３７５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５月３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论美国资本的积聚》。——编者注

弗·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编者注
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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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ＹＣ 和ＨＲＳｔｏｃｋ是纽约中央铁路—哈德逊河运公司的股

票；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是地产。

一美元等于四马克多一点，以整数计，等于四马克或五法郎。

我很高兴地看到，人们到处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一边反

对可怜的胆小鬼的抽泣。

达尔文的信——一封极为亲切的信——当然是写给马克思

的。但是，对４月２８日在《公民报》上发表的拉法格的文章《达

尔文的淘汰说和统治阶级》，你要加小心：他在文章结尾发现了一

种什么新的文昌鱼，真笑死人。拉法格在巴黎，我刚给他写了一

封信，对他的拉法格氏文昌鱼大大嘲弄了一番。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但愿此地的协会１５９不致使您对民主联盟
１９９
产生错觉。民主联

盟目前没有任何意义。它的头目是一个沽名钓誉的议会候选人，名

叫海德门，以前是保守党人；他只有靠爱尔兰人的支持和专门为

了达到爱尔兰人的目的才能够召开群众大会，而且他自己在群众

大会上只能扮演第三流的角色，否则，爱尔兰人简直会向他吐唾

沫。

格莱斯顿大丢其丑；他的爱尔兰政策全部破产了，他不得不

放弃对福斯特和爱尔兰总督库伯－坦普尔（帕麦斯顿是他的继

父）的支持，呼喊“父亲，我犯了罪”：爱尔兰议员①被释放了，高

压法１６７不再延长了，决定将农民欠的地租废除一部分，另一部分根

８０３ ７５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５月３日）

① 帕涅尔、达维特、狄龙、奥凯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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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合理的分期偿还条件由国家支付。
２７８
另一方面，托利党人现在已

经恍然大悟，他们想挽救还能够挽救的事情：当事态还没有发展

到农民夺取土地的时候，最好让农民按照普鲁士方式依靠国家帮

助交纳租金，这样，土地所有者总还可以捞到一点东西！爱尔兰

人的确迫使行动迟缓的约翰牛有时稍微动一动。这一切都是开枪

射击２７９的结果！

７６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５月６日于蒙特卡罗

“俄罗斯”旅馆

我亲爱的白鹦鹉：

我到达蒙特卡罗４７这儿总共才几个小时。我甚至怀疑能否找

到足够的时间来写已经答应给恩格斯写的信（无论如何他晚一天

就会收到信）。

现在，我得为各种小事东奔西跑。寄给你一张照片，另一张

给弗雷德①；没有一种艺术会使人更难看。

老尼克

９０３７６ 马克思致·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５月６日）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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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２年５月８日于蒙特卡罗

“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小燕妮：

蒙特卡罗——给你寄出这封短信的地方，是构成“摩纳哥”国

家的三位一体的三个（并列的）地方（摩纳哥、康达明和蒙特卡

罗）之一。环境非常优美，气候比尼斯甚至比门顿还要好。

当然，我总是碰到滑稽的事——把头两个雨天（一月以来

的）带到了这里，好象是雨专门在等待着我从阿尔及尔到来似的。

但是，如果不算这一点，我遇到了非常好的天气。

你从我最近一封信①中已经知道，我的胸膜炎算是对付过去

了；支气管卡他只能逐渐好起来。其实，空气很快会到处变得干

燥和温暖（相反地，人们不得不担心缺乏雨水）；太阳的作用将特

别厉害，因为它整个儿蒙上了大黑点。一句话，到处很快会出现

对我有利的天气。

由于不知道我将在这里呆多久，所以希望立即从巴黎告诉我，

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找到你们。最好是给我这里打电报，因为打一

个三、四个字的电报就可以把必要的一切通知我了。

多多地吻孩子们。

你的 老摩尔

０１３ ７７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５月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０６—３０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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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利用被打断了的午休时间来给您写信。关于童贞马利亚－

伊西达，这是一个小问题，由于篇幅不够我未能涉及。２８０迷信马利

亚和迷信所有的圣徒一样，发生在比我所探讨的要晚得多的时期

（当时一些诡计多端的神父把信多神教的农民所喜欢的庇护神改

造成为圣徒还给他们），最后，这种解释本来还应当从历史上来加

以证明，为此就需要对这个问题作专门研究。关于光轮和月华的

问题也是这样。不过，迷信伊西达，在罗马帝国时代，这是国教

的一部分。

复本位制。主要的是我们应当——特别是在许多“领袖”关

于我们党在经济问题方面对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对这种优越性，

这些先生们自己是完全没有份的）胡吹一通之后——避免在经济

方面严重地损害自己的威信，不要象这些先生们丝毫不知羞耻地

干出的那样，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博得某一部分工人的欢心，取得

选举中的胜利或其他某种成就。总之，他们以萨克森正在开采银

矿为根据，认为可以采取两本位制的欺骗行为！他们为了多获得

几个选民，建议我们党在无疑应当成为党的支柱的这样一个领域

内使自己蒙受洗不清的耻辱！

可是我们的著作家先生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同资产阶级著

作家一模一样，认为自己有对什么都不学习和对什么都发表议论

１１３７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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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权。他们给我们胡诌了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就其经济上的无

知、新出笼的空想主义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来说，未必有什么东西能

同它们相比，俾斯麦把它们禁止了，这是帮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忙。

关于两本位制问题，现在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两本位制，而

是金银价值的比例为１５
１
２
∶１的这种特殊的两本位制。这一点是

必须加以区别的。

两本位制变得愈来愈不可能实行了，因为金银价值的比例过

去至少大致是稳定的，只有缓慢的变化，而现在则天天发生很大

的波动，即首先朝着下述方向波动：白银的价值由于其开采量大

大增加而下降，在北美尤其是这样。黄金储备枯竭，这是白银巨

头的捏造。但是，不管白银的价值变化的原因如何，事实还是事

实，对此我们首先应当加以注意。白银正在日益丧失其作为价值

尺度的能力，而黄金则保持着这种能力。

现在，两种金属的价值比例大约是１７
１
２
∶１。白银的占有者

却想把原先的比例１５
１
２
∶１重新强加给全世界，但这是不可能

的，正如不可能把机器纺织的线纱和纺织品长期地到处保持在手

工纺织的线纱和纺织品的价格水平上一样。铸造铸币并不决定铸

币的价值，而只向获得者保证它的重量和含银量，铸币无论如何

不能把银的价值从１７
１
２
磅变为１５

１
２
磅。

这一切在《资本论》关于货币的那一章（第三章，第７２—１２０

页）里面２８１，论述得非常明白，非常详尽，所以这里再也没有什么

可说的了。关于近来波动问题的材料，请参阅泽特贝尔的《贵金

属的生产和比值》（１８７９年哥达、佩尔特斯版）。泽特贝尔是这方

面的头号权威，而且是德国币制改革之父；还在１８４０年以前他就

２１３ ７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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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采用等于
１
３
塔勒的“马克”。

总之，如果按照１５
１
２
磅白银＝１磅黄金的折算来铸造银币，

那末这种银币一定会流回国库去，因为任何人都会设法使之脱手。

美国在使用按照旧的含银量铸造的、但只值九十分的银元时就经

历过这样的情况；俾斯麦在他想用强制办法使已经停止流通、已

被黄金代替的银塔勒重新流通的时候，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况。

银行行长戴兴德先生以为借助于两本位制德国可以不用足值

的黄金而用次等的白银来偿还外债，这样一来就可避免任何黄金

危机；这一手一旦成功，对于国家银行来说当然是极其方便的。不

过，这一切的唯一后果，将是戴兴德先生证明自己根本不适合于

当银行行长，与其坐在国家银行里，不如坐在学校的板凳①上。

假使普鲁士容克能够用１７
１
２
∶１行市的白银偿还自己的抵

押债务或偿付抵押的利息，那他们当然也感到幸运，因为这种抵

押的交易原来是用１５
１
２
∶１行市的白银做成的。而因为这是在国

内发生的，所以，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这种欺诈当然是可以实现的，

只要贵族找到人借给他们１７
１
２
∶１行市的白银，使他们能够按１５

１
２
∶１的行市去偿还债务。因为贵族本身缺乏还债的资金。但是，

他们也不得不按１５
１
２
的行市去借白银，这样一来，对于他们来说

就什么变化也没有了。
至于德国的白银生产，那末用德国矿石冶炼与用南美矿石冶

炼（在莱茵河）比较，前者所占的地位一年比一年小。１８７６年，德

国白银总产量约为二十八万磅，其中用南美矿石冶炼的有五万八

３１３７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０日）

① 文字游戏：《Ｓｃｈｕｌｂａｎｋ》—— “学校的板凳”，《Ｒｅｉｃｈｓｂａｎｋ》—— “国家银
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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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磅，但从那时起，后者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非常明显，把

白银贬低为辅币，必然会更加降低它的价值；与作货币用的白银

相比，作其他用的白银为数很少，由于白银停止作为货币流通而

有更多的白银投入市场，作其他用的白银的增长也不会快多少。

用不着去考虑英国会在什么时候实行两本位制。任何一个金

本位制的国家现在都不可能重新长期实行两本位制。普遍的两本

位制本来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所有的人现在达成协议，重新

按照１５
１
２
∶１的行市来定银价，他们还是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事

实，即银的价值只是１７
１
２
∶１，绝对没有办法反对这一事实。否

则，人们也可以同样成功地做出如下决定：二乘二等于五。

在我们被驱逐的头几年，班贝尔格尔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

是一个很正派的热心的人，是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秘书。后来我

们再没有见到过他。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７９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早就想给你写信。尤其是因为我不知道马克思是否已经答

复了你最近的那封信。他曾经一再答应我要这样做，但你也知道，

当一个人生病时，情况会是怎样的。因此，今天我终于给你写这封信。

马克思起先去威特岛１８，但那里的天气又寒冷又潮湿。后来取

４１３ ７９ 恩格斯致奥古·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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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巴黎赴阿尔及尔。他在旅途中再次得了感冒，在阿尔及尔又碰

上寒冷而潮湿的天气以及随后气温的急剧变化。这次感冒又转为

胸膜炎（肋膜炎），没有在这里初患时那么来势猛烈，但拖了很长

的时间。他现已基本痊愈，并且在非洲的暑热终于到来之前，已

跑到蒙特卡罗即摩纳哥公爵①的赌场里去了。一当夏天真正来临

时，他将离开那里与龙格夫人及其孩子们一道到诺曼底海滨去，在

七月初以前未必回得来。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咳嗽这个老病根彻

底除掉，看来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在阿尔及尔拍了照，气

色又显得很好。

在总的来说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的选举中偏偏你遭到失

败２２２，真是一大不幸。在许多新的和多少有点不可靠的当选人当

中，本来就加倍地需要有你。起初看来这是一次令人颇为遗憾的

失误，但现在情况似乎有些好转了，因此使我倍觉高兴（马克思

也感到同样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勇敢态度，它敢于

挺身出来坚决反对布罗伊埃尔之流的哀号和怯懦，尽管有布洛斯

和盖泽尔这样一些议员站在他们一边。２８２有人曾探听我们的意见；

菲勒克给我写了一封对该报表示大为不满的信，对此我已十分友

好但又十分坚决地把我的看法告诉了他；此后我就没有再听到他

的音信。赫普纳曾路过这里，“心绪忧伤，囊空如洗”②，并且抱怨

不已；他写了一本调子十分低沉的小册子③，从中我看出他在精神

上已消沉到何等程度。两个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社会民主党人

报》不顾及德国的现行法律，德国法庭以所传播的报纸的内容为

５１３７９ 恩格斯致奥古·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２５７页。——编者注

歌德《抒情诗集》中的一首诗：《掘宝者》（此处系套用）。——编者注
查理三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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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口，给传播人加上侮辱陛下、叛国等罪名而送进监狱。但是，报

纸本身以及对我们的同志的审讯报告都充分表明，这些禽兽法官

不管该报写些什么，总可以找到判罪的借口。要出版一种使法官

抓不着把柄的报纸，这还是一种有待发明的艺术。同时，这些先

生们还忘记了，如果机关报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软弱无力，他们

就会驱使我们的人大批大批地转到莫斯特的营垒中去。话又说回

来，我还是劝告伯恩施坦①（我们迄今一直尽可能给他以道义上的

支持），要使用讽刺和讥笑的方法去稍微缓和一下自己那种义愤填

膺的腔调，因为这种腔调如果不是变得枯燥无味，就会愈来愈走

向极端，那时它就变得荒谬可笑了。

前天辛格尔到我这儿来了，我从他那里得悉，秘密通讯处还

可以用，以前我对此没有充分的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使

用这个地址了。辛格尔有另一种考虑。他属于这样一种人：这些

人认为对任何东西实行国有化都是半社会主义的措施，或者无论

如何也是预备性的社会主义措施，因而暗暗热衷于保护关税、烟

草垄断、铁路国有化等等。所有这一切全是胡说，是片面地被夸

大了的反对曼彻斯特主义２０１斗争的遗产；这种胡说特别是在投奔

到我们方面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分子当中追随者最

多，因为，这种胡说可以使他们在同自己那些资产阶级的及“有

教养的”人士争论时占上风。据辛格尔说，不久以前在柏林你们

那里辩论过这一问题，他——幸亏——是少数。我们无论在政治

上或经济上都没有权利为了这样一些细小的打算使自己的名声受

到损害。我曾试图向他阐明：（１）照我们的看法，在德国，保护

６１３ ７９ 恩格斯致奥古·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３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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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完全不适用（在美国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的工业是在贸易

自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并成为有输出能力的，但是对于这种输出

能力来说，外国的半成品在国内市场上竞争是绝对必需的；生产

比国内的需要多出三倍产品的钢铁工业，利用保护关税仅仅是为

了对付国内市场，反之，正如经验所证明的，在国外却要采取倾

销价格；（２）烟草垄断是一种如此微不足道的国有化，以致我们

在辩论中甚至不能拿它来作例证。总的来说，不管俾斯麦能否将

它付诸实现，我都毫不在乎，因为不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结

果只会对我们有利；（３）铁路国有化只是对股东们有利，他们可

以把股票高价卖出去，而对我们却没有丝毫利益，因为如果我们

首先把国家掌握在手中的话，我们可以同样迅速地象收拾国家一

样，收拾几个大公司；股份公司业已提供证明，资产者本身是何

等的多余无用，因为全部管理工作都是由雇佣人员去做的，而国

有化对此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论据。但辛格尔对这种国有化过分

固执己见，只同意我一点：即从政治观点看来，你们采取的否定

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

邮局快关门了。衷心问候你和李卜克内西。

你的 弗·恩·

７１３７９ 恩格斯致奥古·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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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①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１日于蒙特卡罗

（摩纳哥）“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孩子：

我欠你的债已经很久了，本来我打算今天（星期天）给你写

一封长信，但人是这样想，可事要由温度计来安排。今天例外地

天气非常好，因此想到户外去过一天，不想“坐下来写信”。而晚

上我不写信：我已经答应过我的卫生顾问。

同朋友费默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过：只要我一登上法国南部

的海岸，天气立即会发生变化。果然——我就是这种“不走运的”

人，而且我为自己的这种特点而自豪——预言部分地实现了。从一

月初起，里符耶腊出现了有如夏季一般的罕见的好天气，只有一些

爱唠叨的人抱怨雨水少。从５月４日我到达马赛时就开始下雨，有

时整天整天地下，更经常的是下半天，并且几乎总是夜间有雨；气

温总的是下降；有时刮冷风；一般地说，天气不稳定，变化无常；空

气里——即使不是经常地——充满了水蒸气。尽管如此，这里的天

气还是比较好的，暖和的，虽然不是我的肺部现在恰恰需要的那种

干燥和稳定的天气。但是，无论在意大利或在其他地方，目前都没

有更好的天气：卡恩、蒙特卡罗和门顿是三个最有益于健康的地

８１３ ８０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１日）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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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气温最平稳，平均温度比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高。

你的 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马克

思小姐

８１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①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６日于蒙特卡罗

“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孩子：

每当我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幸福，虽然我觉得过

意不去，因为你的老尼克剥夺了你的一部分晚上休息时间。

我的健康正在随着天气而好转。可能我六月初迁往卡恩并在

那里呆一周左右。一切都要根据医生的意见和六月份夏天开始时

的情况而定。

拉·（我说的是从古巴岛来的那个人）的报纸②出了一些重大

的差错，多半是由于无知和想“走得尽可能远”的幼稚愿望造成的。

至于《战斗报》，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那上面有什么精彩的

东西。诚然，我只读了开头的四号，不过我总归会有时间看它的！

我的心同你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惦念他们。但是经过一系列

９１３８１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６日）

①

② 保尔·拉法格；指的是《平等报》。——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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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愉快的“医疗”试验，我不再着急了。无论如何，希望很快

同他们在一起。

你的 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巴黎阿尔让台镇梯也尔林荫路１１号沙尔·龙格夫人

８２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８日于蒙特卡罗

“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小杜西：

无论在恩格斯的信中或昨晚收到的你的信中，我都没有发现

倍倍尔的信。大概是由于疏忽大意，信还留在伦敦。无论如何，这

事与我无关。

今天背阴的地方是二十四度，大致从我给你寄明信片①的那

天起暑热开始了（虽然天空还不象熟悉此地情况的人所要求的那

样没有一点云彩）。在这种情况下，原想给你寄一个详细报道的

“善良愿望”又不能实现了；但这是个不大的损失。

至于从阿尔及尔启程的海上旅行，我只说一点，天气对这次

旅行是很不利的；特别是５月４日至５日的那个夜间有猛烈的暴

风雨；我的船舱（而且我不得不同一个里昂的普通商人合坐）里

０２３ ８２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８—３１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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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风很大。当我们一早（５月５日）到达马赛时，正下着寒冷的滂

沱大雨。轮船不能靠岸，只好把乘客和行李由小船转运，后来，使

我们大为满意的是，在我们被允许进入尼斯以前，我们不得不在

寒冷的而且有穿堂风的海关炼狱中呆几小时。这些使人感冒的

“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的机体的工作，并使我在蒙特卡

罗重新投入埃斯库拉普的怀抱；如果单单是治疗“支气管”，那我

就不需要埃斯库拉普，只要按斯蒂凡医生开的方子服药就行了。我

想，库奈曼医生过几天会放我走（可能在下星期二，５月３０日）。

所以，我在六月初以前无论如何逃不出这个强盗窝。我是否还要

在这里呆得更久，这要由库奈曼医生决定。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

在一般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增加敏感性（因此，他们更容易旧病

复发）。例如，在北方，由于突然吹了一点穿堂风而引起胸膜炎、

支气管炎等等的急性发作，这是不可想象的事，而在阿尔及尔，法

国居民则必须经常保持警惕。有位弗略里太太，现在就住在这里

的“俄罗斯”旅馆，她由于患支气管炎从巴黎到卡恩去了；在三

月份和四月份，她在那里完全恢复了健康，还心情愉快地去爬山

等等。为了巩固疗效和散心，她从卡恩到了蒙特卡罗，在这短短

两小时的路程中，在昂提布的火车站上感冒了，现在她感觉自己

比以前在巴黎时还要坏些。据那些不是为了娱乐或赌博而到这里

来的人说，他们十个人中大约有九个成了旧病复发的牺牲品。

歌德在赞美“脱去”老蛇皮的人①的时候，大概没有把脱去人

造“假皮”算做返老还童的过程。

下次，当天气不象今天这样“烤人”的时候，我一定再给你讲讲

１２３８２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８日）

① 歌德《温和的讽刺诗》第５节第８６行（此处系套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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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盖罗尔施坦公国的一些事情。（这里总离不开奥芬巴赫的音

乐，离不开施奈德尔小姐２８３，离不开穿着过于讲究的宪兵——他们

不到一百人）。这里大自然很美，而且它还经过艺术的修饰，我指的

是魔术般地出现在不毛的山岩上的花园，它们有时顺着陡坡倾斜

而下，直到迷人的蓝色大海，宛如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平台。但是，摩

纳哥—盖罗尔施坦的经济基础是赌场。只要明天关闭赌场，整个摩

纳哥—盖罗尔施坦就会进入坟墓！我不喜欢去赌场；你想象一下，

在饭店，在咖啡馆等地方，人们谈论和窃窃私语的几乎全是关于轮

盘赌以及“三十和四十”①。例如，一会儿某个年青的俄国女人（某

俄国外交官的妻子，“俄罗斯”旅馆的一个房客）赢了一百法郎，当

场又输了六千法郎；一会儿某人已经没有回家的路费了！另一些人

输得倾家荡产；只有极少数人在这里赢了很少一点钱走了；我指的

是赌徒中的少数人，而他们几乎全是富人。在这种场合下根本谈不

到精打细算等等；只有很小很小的机会可以碰上好“运气”，尽管如

此，如果人们有一笔可观的赌注，他们就会拿它去冒险。我了解，这

也吸引着女人：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和半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女学生

和女市民，全都跑到这里来，这是这里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的。我

想，除了会同赌场一起沦落下去的摩纳哥—盖罗尔施坦以外，尼斯

如果没有这个蒙特卡罗的赌场，也不能作为一个时髦的城市维持

下去，在冬季，上流社会的人士和冒险家们都麕集在这里。尽管如

此，这种赌场同交易所相比，是多么幼稚的游戏啊！

（该换掉这个笔尖和墨水了：用它们写字真要一套完整的艺

术！——这话我是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的。）

２２３ ８２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８日）

① “三十和四十”，又名“红与黑”，是一种赌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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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场（那里面也进行赌博）的右边紧挨着的是“巴黎咖

啡馆”，它的旁边有一个小亭子；那里每天都张贴着耀眼的广告，

不是印的，而是画的，有作者姓名的缩写字；人们花六百法郎可

以从他那里知道白纸黑字写的全部科学秘密，即只要有一千法郎

就能在轮盘赌或者“三十和四十”中赢得一百万。而真有不少人

去上这个为傻瓜设下的圈套！确实有很多男女赌棍都相信这种纯

属碰运气的赌博的科学；先生们和女士们坐在“巴黎咖啡馆”门

前或娱乐场的美丽花园的条凳上，手持计算表（铅印的），低着头，

在乱写乱画计算着什么东西，或者，一个人深思熟虑地对另一个

人述说他所喜欢的是“哪一种办法”——是否应该赌“级数”等

等，等等。可以认为，人们入了疯人院。摩纳哥的格里马耳迪①和

他的盖罗尔施坦公国，以及赌场的承担人都发财致富，并且归根

到底比被他们哄骗的人对奥芬巴赫有“更大的兴趣”。

如果我的住址有变化，我一定打电报通知你。无论如何，回

家的时候——首先我要去巴黎——我会一路“小心谨慎”并在中

途停顿。

向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３２３８２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８日）

① 查理三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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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①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２年６月４日于卡恩

亲爱的孩子：

我将在６月６日开始的那周的头几天中的一天到达。我不能

说准确；这取决于事先无法预料的种种情况。因此，如果你不去

为我到达的准确日期和钟点而操心，那就使我很感激了。以前我

常说，没有任何事象有人到车站来接我那样使我心绪不宁。也不

要对任何人说（包括加斯科尼人②、俄国人③和希尔施）你在那周

等我。我希望到梯也尔林荫路１１号你的家里得到充分的安静。

你的 老尼克

所谓“安静”我是指“家庭生活”，“孩子们的喧闹”，整个这

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巴黎阿尔让台镇梯也尔林荫路１１号沙尔·龙格夫人

４２３ ８３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８２年６月４日）

①

②

③ 拉甫罗夫。——编者注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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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①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７日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１１号

亲阅

亲爱的孩子：

我曾经同恩格斯讲好——并已经口头告诉过保尔②，——只

要我能去瑞士（大约在七月下半月），将由你陪同。说实在的，我

恐怕不能再次一个人冒险去作这样的旅行。你看，这也就多多少

少成了你的义务——作山谷老人的旅伴。

另一方面，由于我应当在这里至少还要逗留三个星期左右来

完成在恩吉安的硫矿泉水疗程，所以我希望海伦③和杜西在这段

时间内到这里来住一个短时期。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过海

伦和杜西。

小燕妮邀请拉法格明天来一趟。

再见。

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北区交叉路特雷姆利特小林坊３７号保尔·拉法格

５２３８４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德穆特。——编者注

拉法格。——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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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

８５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托我办的事，我最近几天内一定完成。订购《平等报》的

报费我将转寄给在巴黎的拉法格，并向他要一个收据，哪怕是非

正式的收据。至于《劳动旗帜报》，如果我从７月１日才开始订阅，

你决不会吃亏；那报纸越来越不象话了。

马克思在阿尔及尔大约住了两个月，在那里他的胸膜炎又复

发了，我好象已写信告诉过你①。病治好以后，他就到摩纳哥的蒙

特卡罗去了，胸膜炎又发了一次，不过这次较轻。三个星期以前，

他从那里去巴黎，现在他的女儿龙格夫人那里，住在巴黎附近的

阿尔让台。他每天从阿尔让台到恩吉安去用当地的硫矿泉水治疗

他的慢性支气管卡他和咳嗽。他总的健康状况很好；至于他以后

的旅行路线，那全由医生决定。

给我们寄来的《宣言》②的英译文，不经过彻底修订根本不能

用。不过你了解，在目前的条件下，修订是绝对办不到的。

列甫③已经好几个月毫无音信了。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应当

６２３ ８５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加特曼。——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９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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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其自便。我这里甚至没有他的地址。顺便说说，一些时候以来，

我常收到利林塔尔医生从纽约寄给列甫的通知，我只能通过巴黎

把这些通知转交给他。这个利林塔尔是谁？

拉萨尔派到了美国以后，他们的领袖欲必然表现出来。这些

以真正福音的唯一传播者自诩的人，对处在精神上愚昧状态中的

美国人不可能不飞扬跋扈。而且，当他们在德国的埃盘日益丧失

以后，他们必须在美国占据新地盘。不过，我们倒很幸运地在德

国摆脱了他们；在美国，一切都发展得快十倍，他们很快就会退

出舞台。

我相信，你的眼睛会好起来，如果你加以保护的话。有一次

我也不得不为这种事忙碌，我知道这是多么讨厌的事情。

一般说来，德国的情况非常好。虽然，党内著作家先生们曾

经企图使党发生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驯服的、有教养的转变，但

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处处受到的侮辱，使他们

普遍地比三年前更加革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大概你

已经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看到了。在那些领导人中，这次倍

倍尔也表现得比谁都好。李卜克内西就稍微摇摆了一下，不仅因

为他伸出双手不经慎重选择地欢迎每一个只要有一点点社会民主

主义思想的“有教养者”，而且因为他的女婿，那个胖胖的、又笨

又懒的布鲁诺·盖泽尔是最绝望的抱怨派２８４中的一个。这班先生

当时极力想用温良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

法１０９，因为这项法令剥夺了他们的稿费收入。只要这个法令一旦被

取消（资产者本身也不指望现在的帝国国会或另一个什么样的帝

国国会延长这个法令，因为它完全没有效果），就一定会发生公开

的分裂，而菲勒克、赫希柏格、盖泽尔、布洛斯之流就会形成一

７２３８５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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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的右翼；在他们还没有最后垮台以前，可以间或同他们进

行谈判。这种意见我们在反社会党人法刚一颁布时就说过了①，当

时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在《年鉴》②上发表了一篇在当时的情况下可

耻到了极点的文章，评论过去党的活动，并要求党采取比较文雅

礼让的做法。２８５

问候阿道夫
③。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请告诉阿道夫，彭普斯生了一个小女孩④。

８６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只能凭记忆来答复你的信，因为我已把它交杜西转寄给马

克思⑤，此后就没有看过了。

马克思住在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他的女儿⑥那里大约已经有

８２３ ８６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燕妮·龙格。——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２０页。——编者注
莉莲。——编者注
左尔格。——编者注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
人的通告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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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星期；据说他气色很好，变黑了，象一个真正的“摩尔”（你

知道，这是他的绰号），情绪很好，只是由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还

使他伤脑筋。为了根治此病，他终于不得不成为硫磺帮２８６的一个成

员而让福格特称心满意。也就是说，他在附近的恩吉安用硫矿泉

水进行治疗。至于他下一步到何处漫游，将由医生决定。

事态迟早会发展到同党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发生冲突并

使左右两翼分裂，对于这一点，我早已不再存有任何幻想，我在

为评述《年鉴》上的那篇文章而起草的书信①中，就曾直率地声明，

我认为这种情况是我所期望的。２８５你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只能

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我在上一封信②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一点，因

为在我看来用不着急于实行这种分裂。如果这些先生们自愿决定

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右翼，那么很快就会一切都好了，不过他们未

必会这样做；他们知道，他们将是一支纯粹由军官组成而没有士

兵的军队，就象“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一样，这个纵队在１８４９

年的战役中参加到我们这方面来２８７，而且还表示只愿意“在勇敢的

维利希的指挥下作战”。当我们问到这支英雄纵队由多少战士组成

时，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们怎样哈哈大

笑起来：一个上校，十一个军官，一个号兵和两个士兵。当时这

个上校费尽心机想装得象个不屈不挠的施因德汉斯，他有一匹马，

却又不会骑。——这些先生们全都想当领袖，但他们只有留在我

们党内才能冒充领袖，因此他们就小心翼翼地防止引起决裂。另

一方面，他们知道，当反社会党人法１０９仍然有效的时候，我们也有

９２３８６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１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１４—３１７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
人的通告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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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避免党内分裂，同时对分裂我们又不能公开辩论。因此我们

将不得不容忍他们在书面上和口头上的埋怨和呻吟，一直到我们

重新有可能在本国国内和在工人们的面前就原则上和策略上的争

论问题同他们划清界限为止——只要他们不走得太远，不迫使我

们提前实行分裂的话。目前，反社会党人法反正快要寿终正寝了，

当它一旦废除，按照我的看法，就必须坦率地讲明情况；那时候

这些先生们的行为本身就会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一旦他们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右翼时，可以根据情况在能够接

受的限度之内和他们商定采取某种共同行动，甚至和他们结成同

盟等等。不过未必有这种必要：决裂本身将把他们的软弱无力彻

底暴露出来。他们在群众中既无支持者，自己又无才能，也无知

识，有的只是自命不凡，而且十分严重。话又说回来，到时候就

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管怎样，通过分裂我们可以使问题明朗，并

且可以摆脱那些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异己分子。

我们不必担心那时我们再也没有象样的帝国国会候选人了。

那纯粹是一种偏见。假如有一个工人在帝国国会中说话时偶尔把

《Ｍｉｒ》和《Ｍｉｃｈ》①混淆起来，那末我们只要问这样一句就够了：难

道霍亨索伦们早就学会了把《Ｍｉｒ》和《Ｍｉｃｈ》区别清楚吗？且不

去说那些元帅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他所宠爱的路易莎在

用《Ｍｉｒ》和《Ｍｉｃｈ》时甚至比奥·卡佩尔出的错误更多。如果俾

斯麦委派一些工人——他们虽然说话有语法错误但投票时却很内

行——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成员而不感到难为情，难道我们倒

要为此感到害羞吗？我知道，这对于有的人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

０３３ ８６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１日）

① 《Ｍｉｒ》是德语“我”字的第三格，《Ｍｉｃｈ》是“我”字的第四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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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但对我们来说，丝毫不是这样。同时，这也许会结束我们的

议员的一种极其荒谬的做法——大家轮流发言，这似乎是“民主

的”，而实际上并不如此。一个政党哪儿有这么多好的议会演说家

呢？而当我们在帝国国会里有二百个人的时候，那又将怎么样呢？

有一点你是完全可以指望的：如果事态发展到同这些先生们

冲突起来，并且党的左翼公开反对他们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如何

会同你们一道走，并且积极地、光明正大地行动起来。如果说我

到现在才用自己的名字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人出面２８８，

那末要知道这纯然是因为上述这些先生如此长期地对该报施加了

影响的缘故，也是因为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再保持

这种影响的缘故。

你知道，在巴黎，工人党的队伍中正在闹不团结。在最近一次

法国中部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无产者报》的那帮人（马隆、布鲁斯

等），干脆毫不客气地把《平等报》的人（这是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盖

得、杰维尔、拉法格等）开除出去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完全正确地

谴责了这种做法，《平等报》译载了这段话。２８９对此，《无产者报》答

复说：他们一派已向德国党的领导讲明情况了，并且说是随后已经

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关于此事你了解什么情况吗？《无产者

报》的那帮人是一伙极其厚颜无耻的爱撒谎的人，但另一方面，我

记得有许多例子，莱比锡《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对于法国人和

法国的事务干过一些十足的蠢事。你能否告诉我一些实际情况？我

将设法寄给你《无产者报》的剪报。马隆、布鲁斯及其同伙感到担任

工人的候选人这个角色太无聊了；因此他们就和某些激进派资产

者和著作家联合起来，并邀请其余的这类人参加这个联盟；他们认

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更快地当选。他们对《平等报》所采用的斗

１３３８６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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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手段和巴枯宁主义者的那种卑鄙龌龊的老手法一模一样。

你的 弗·恩·

８７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２９０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６日于伦敦］

  ……爱尔兰运动中有两派。第一派，最早的一派，是土地派，

这一派，起先是由被英国人剥夺了土地的克兰首领以及天主教大

土地所有者组织的、得到农民支持的强盗活动（这些强盗在十七

世纪时称为托利，现代托利党人的名称就是直接从他们那里借用

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按地区和省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发反抗土

地掠夺者——英国大地主——的运动。Ｒｉｂｂｏｎｍｅｎ（绿带会员），

Ｗｈｉｔｅｂｏｙｓ（白光团员），ＣａｐｔａｉｎＲｏｃｋ①，Ｃａｐｔａｉｎ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月

光队长）２９１等等的名称虽然改变了，但反抗的形式，即不仅枪杀可

恨的大地主及其代理人（大地主的收租人）②，而且也枪杀那些用

暴力把别人从农场赶走而占据该农场的农民，以及进行抵制、写

恐吓信，举行威胁性的夜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象在爱尔兰

的现代英国土地占有制一样古老，即最迟从十七世纪末叶起就存

在了。这种反抗形式是压制不了的，暴力对它也无能为力，它只

能随同产生它的原因一起消灭。但从本质来看，它具有地方的、分

２３３ ８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６日）

①

② 这一段括弧中的译文和说明看来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加的。——编
者注

岩石队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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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性质；它永远不会成为普遍的政治斗争形式。

实行合并（１８００年）１５４以后，城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族反对

派很快就开始出现了，它也象在一切拥有没落小城市的农业国

（例如，在丹麦）一样，把律师当成了自己的天然领袖。这些领袖

也需要农民；因此他们不得不去寻找那种得到农民拥护的口号。因

此奥康奈尔起先找到了解放天主教徒２９２的口号，后来又找到了取

消合并的口号。最近，这一派迫于土地占有者的卑鄙行径，选择

了另一条道路。土地同盟１７８在社会方面追求更为革命的（也是在爱

尔兰可以达到的）目的——彻底消灭掠夺土地的大地主，而在政

治上却抱着相当和平的态度，只要求地方自治，也就是要求成立

一个与全不列颠议会并存并从属于它的爱尔兰地方议会。而这一

点通过立宪的道路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被吓破了胆的土地所有

者已经在叫喊必须（甚至托利党人也支持这个建议）尽快豁免农

民所欠的地租，以便挽救尚可挽救的东西。另一方面，格莱斯顿

也声称，扩大爱尔兰自治权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除了这两派以外，在美国国内战争以后，又出现了芬尼亚运

动２９３。参加过这一战争的几十万爱尔兰士兵和军官，是抱着为解放

爱尔兰而筹建一支军队的秘密念头而去的。战后美英之间的纷争

成了芬尼亚社社员的主要推动力量。如果事态发展到发生战争的

地步，几个月之后，爱尔兰就会变成合众国的组成部分，或者至

少会成为一个受它保护的共和国。英国根据日内瓦仲裁法庭的裁

决心甘情愿对亚拉巴马号事件２９４承担和付出的赔款，是为了收买

美国不去干涉爱尔兰而付出的一种代价。

从这时起，主要的危险已经消除。为了镇压芬尼亚社社员，警

察的力量已足够了。每一次秘密活动中必然会发生的叛变也有助

３３３８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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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不过变节的只是一些领袖，这些人后来就成了直接的奸细

和伪证人。流亡到美国的领袖在那里的移民中间从事革命活动，而

大部分都象奥顿诺凡－罗萨一样堕落下去了。凡是在这里看到过

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欧洲移民情况的人，对这一切都会感到熟悉，——

当然，这只是用美国人固有的夸大的眼光来看。

现在，毫无疑问，很多芬尼亚社社员已经回来了，并恢复了

旧日的武装组织。他们形成运动中的重要因素，迫使自由派采取

比较坚决的行动。但是除了恐吓一下约翰牛之外，他们什么也不

能达到。诚然，约翰牛在其本土以外的帝国范围内正在明显地变

弱，但是，这里离它的家是那么近，它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镇压

爱尔兰的任何起义。首先，在爱尔兰配置了一万四千名“警官

队”——用步枪和刺刀武装起来并受过军事训练的宪兵。其次，有

三万左右的常备军，并且还很容易调来同等数量的常备军和英国

民军来加强它。此外还有舰队。约翰牛对起义的镇压，是以残酷

无比著称的。如果没有外来的战争或战争危险，爱尔兰起义丝毫

没有成功的机会，但这方面的危险只能来自两个强国：法国，尤

其是合众国。不过法国根本就谈不上。在美国，各个政党为了争

取爱尔兰人的选票，都在献媚，许下了很多诺言，但毫不兑现。它

们并不想为爱尔兰而卷入战争。它们甚至希望左右爱尔兰的是一

种促使爱尔兰人更多地流亡美国的局势。显然，一个二十年之后

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的国家，是不大愿

意去从事那种可能而且势必妨碍它本国蓬勃发展的冒险行动的。

二十年之后，它就会完全以另一种语言来讲话了。

但如果产生了同美国作战的危险，英国会欣然满足爱尔兰人

的一切要求，不过就是不会答应他们完全独立，由于地理位置的

４３３ ８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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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种独立根本不符合它的愿望。

因此，爱尔兰人只剩下一条一个一个地逐步夺取阵地的立宪

道路了，不过芬尼亚社社员的那种充满秘密性的武装阴谋会仍然

是非常起作用的因素。但是这些芬尼亚社社员自己却愈来愈习惯

于独特的巴枯宁主义；刺杀伯克和卡文迪什４９只能有一个目的：破

坏土地同盟和格莱斯顿之间的妥协。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妥

协对爱尔兰说来是最好的结局。由于佃户欠了地租，大地主把几

万名佃户赶出家园，而且是在武装力量的保护下行动的。阻止这

种有系统地灭绝爱尔兰人口的做法（被赶走的人或死于饥饿，或

被迫迁往美国）是当前第一要求。格莱斯顿准备提出一个法案，要

仿照奥地利１８４８年封建义务赎金的办法来付清欠款：三分之一由

农民支付，三分之一由国家支付，三分之一由大地主自认损失。土

地同盟本身的建议也是如此。由此看来，凤凰公园的“壮举”如

果不是道地的愚蠢，就是纯粹巴枯宁主义的、广告式的、毫无目

的的“以行动进行的宣传”。如果这种宣传没有产生类似赫德尔和

诺比林的愚蠢行为２３所产生的那种后果，那只是因为爱尔兰的情

况毕竟不完全与普鲁士相同。因此，让巴枯宁主义者和莫斯特派

把这种幼稚的行动去和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为相提并论吧，让

他们拿尚未到来的“爱尔兰革命”去进行恐吓吧。

在谈到爱尔兰的时候，还有一点应当记住：决不可无条件地

赞扬任何一个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决不可在他入土以前对他表示

支持。克尔特人气质和对农民的惯常剥削（爱尔兰的一切“有教

养的”阶层，特别是律师就是靠此过活的）使得爱尔兰的政治活

动家非常容易贪赃受贿。奥康奈尔竟然每年从农民那里拿整整三

万英镑作为自己的鼓动费。为了实行合并，英国使用了一百万英

５３３８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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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来进行贿赂，有人指责一个受贿者说：“您出卖了自己的祖国”。

这个人回答说：“对了，而且我感到万分高兴的是，我有一个可以

出卖的祖国。”①

德国历届政府、警察和法官对我们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越来越

卑鄙无耻，就是用最厉害的字眼来评论它们还显得太软弱无力。但

是，既然单是一些厉害的字眼不一定使语言具有足够的力量，并

且经常重复象坏蛋之类的字眼，其效力就逐渐减弱，因而只得使

用越来越“厉害”的字眼，而这样就有陷入莫斯特—施奈特文风２９５

的危险，那末，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

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

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我认为，《社

会民主党人报》最好是象最近几号所做的那样，在一切可行的地

方采用早已行之有效的讽刺笔调。偶尔给以打击将更为有效。倍

倍尔在这方面也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何况您的记者现在对那种猛

烈抨击当前事件的做法也十分担心。

针对《平等报》刊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谈到中部联合

会代表大会开除它的拥护者的那段文章的译文，《无产者报》登载

了一篇虚伪文章２９６，谈论什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外联络委员

会和法国全国委员会进行友好通信的问题。您是否能告诉我一些

关于此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道存在着这样的对外联络委员会；莫

非就是鼎鼎有名的联络局２９７？

《战斗报》已奄奄一息——这是个失败，而且是应得的失败。

利沙加勒原来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记者；他和他的同僚马隆和布鲁

６３３ ８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６日）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原文到此为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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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在反对盖得等人——马克思派、ｎéｂｕｌｏｓｉｔéｓ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ｓ①等等的

时候，诉诸巴黎人的仇恨德国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这一切都

没有妨碍利沙加勒向《公民报》的所有者②提出自己要参加该报编

辑部！当然，编辑部立即拒绝了这一要求（这只是私下说说）。

马克思在阿尔让台自己的女儿③家里，他避开巴黎，用恩吉安

的硫矿泉水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和咳嗽；总的来说，他的健康得到

了恢复并且感觉良好，但他还必须多加保重。

我让阿道夫·博伊斯特转交给您一本米拉波著的《柏林宫廷

秘史》，不知他是否给您了？这本书《社会民主党人报》倒可以很

好地加以利用。

您的 弗·恩·

８８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７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立刻答复您最近的来信，否则，遇上星期天，信要三天以

后才能寄到。

关于梅林事件６２，此地有一个熟人曾告诉过我；我马上知道了

作者和幕后提词人。自从希尔施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计划

７３３８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７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燕妮·龙格。——编者注

布龙默施坦。——编者注
德国的糊涂思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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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于您和倍倍尔在场而遭到如此彻底的破产之后，他便对

“苏黎世派”怀着令人可笑的满腔怒火。我们相当经常地毫不含糊

地向他表示过，我们在这方面不会支持他，他的行动完全由他自

己负责，——但这只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他不再用抱怨来打

扰我们。不过，他早已又在巴黎了（在那里人家容忍他），并且于

上星期天，即７月８日，同某个丽娜·哈舍尔特小姐结了婚。

至于这个问题本身，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介入。梅林散布了

关于我们的大量谣言，如果我们只反驳某一点，那就会间接地承

认其余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已经多年没有理采任何谎言，除

非万不得已非要我们回击不可。因为我们的人掌握着《人民报》，

只要简单地报道一下六月某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载了一篇

有我署名的文章２９８就够了。这是最好的回答。正如所设想的那样，

您自己也可以引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这个材料并且补充说

明，马克思和我对我们的公开行动总是预先互相商量好的。我很

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正好现在发表出来，这是

对这一切愚蠢行动的毁灭性打击。

同时我认为，您把赫希柏格搁在一旁，做得很对。本来他正

想纯粹以个人名义出现，因而他可以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自己

出来为自己辩护。我不知道，如果把同《年鉴》上的文章有关的

旧事２８５重新提出来，是否会帮他的忙；如果因此在党内产生对我们

立场的怀疑，我们可能会被迫回头来谈这个问题，而我至少认为

这完全是多余的。

因为马克思在阿尔让台深居简出，并且尽可能不让旁人知道

他住在那里，所以，据我所知，他没有同希尔施见面，也未必渴望见

到他。马克思需要安静，因此，在不是绝对必要的时候，即在希尔施

８３３ ８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７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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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抛出什么东西来的时候，我不想用这件事去打扰他。

我收到了考茨基的涉及各种问题的长信，甚至不是一封而是

两封２９９，但正象我已经写信告诉您的那样①，现在我没有更多的时

间来进行内容如此广泛的通信，况且为了有可能深刻地考虑某些

个别的问题并得出答案，我必须对它们进行专门研究。这就是我

沉默的唯一原因。

我根本不知道有任何一部关于宪章运动的好著作。如果我能

够让我们在波士顿的老朋友哈尼（前《北极星报》编辑）来写宪

章运动史，那他的确是一个合适的人。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我本人同希尔施根本没有任何通信联系，因此我决没有理由

把我对这一事件的观点告诉他。如果有机会，我当然要加以利用。

８９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纽 约

［草稿］

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赫普纳先生：

我迟迟没给您回信，是由于马克思患病并一再更换地点。只

９３３８９ 恩格斯致阿·赫普纳（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５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６９—２７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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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近，我才能同他进行事务上的通信。我们对您所计划的事业

的意见①如下：

因为在法律上您完全有权利在那里翻印欧洲出版的东西，所

以我们认为您最好充分利用这种权利，不必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如果您想翻印《共产党宣言》，我们丝毫也不能反对；而且我们根

本不会想到要对此提出抗议，除非是作了删改——历史文件是根

本不容许删改的——或作了不恰当的注释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我们不能给您写序言，除了因为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以外，主要是

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由于某种连带责任使自己跟一件我们既不

能、也不愿意过问的事情有了关系。因此，您完全可以按照自己

的意见决定是否翻印其他著作的问题，我们决不会埋怨您在出版

我们的书籍的同时还出版别的什么书籍。

对于我的《工人阶级状况》②，也是一样。如果您照原样翻印

这一著作，我决不能反对。可是，如果我给了您特别的许可，我

就有责任对该书作增订和注释，使它跟现在的情况联系起来，而

这就得费半年功夫。此外，我应当事先有保证，就是这件工作一

旦开始了，就得进行到底。

我想我已向您说明了，为了您的利益，您最好是自己做自己负

责。除非迫不得已，我们决不会妨碍您的事业，宁可说恰巧相反。

至于新的《资本论》浅说，马克思对于这类版本有过许多不

愉快的事，所以不能向他提这样的建议，特别是现在。不过马克

思给莫斯特编写的浅说第二版３００改正了（这只是
·
私
·
下
·
说
·
说！）一些

０４３ ８９ 恩格斯致阿·赫普纳（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５日）

①

②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７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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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错误，并作了某些增补，因此这本浅说还是有它的长处的，

可以翻印。

我能够推荐给您翻印的别的东西好象不多了。莱比锡的书籍

多半是讨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一些议会候选人的博士论文。茹尔

·盖得的法文著作大部分是好的，但它们过于偏重法国情况。白

拉克的《打倒社会民主党人！》对您也许不适用。倍倍尔的议会演

说是在德国出现的符合我们意向的最好的东西，不过，显然是针

对当前大众所注意的问题而写的；拉萨尔的著作充满了经济学上

的错误，而且他的全部观点早已过时了。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

尔的建议》提出了正确的批判，不过还不彻底。

还是请您自己选择吧。祝您工作顺利。

您的 弗·恩·

９０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①

巴 黎

［１８８２年７月３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早就想对您寄来俄文版《宣言》３０１表示感谢，但未能给您写

信，因为关于马克思的情况无可奉告，而又严禁我把他住在阿尔

让台的消息告诉在巴黎的任何人。遗憾的是，医生规定他尽可能

少说话，这个禁令迫使他还要隐居下去。

１４３９０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８２年７月３１日）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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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瓦列夫斯基顺便来看过我，当时我不在家。只有马克思小

姐①见到他，而他没有留下地址。大概，他来了几天之后就走了，

但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去向。好象他有回祖国的打算。马克思小姐①

在阿尔让台。如果您去向龙格打听，也许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您的 弗·恩·

［恩格斯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法国巴黎圣雅各路３２８号彼·拉甫罗夫先生

９１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８２年８月９日于伦敦

老朋友：

昨天我未能给你邮去汇票。但今天我已经办了这件事，邮局

会付给你五英镑，按牌价可折合一百二十六法郎。收到你的信，知

道你的生活情况，我很高兴。我本来也想多方设法使你、马克思

和我又能够相聚在一起，但今年未必会有这种可能；这个夏天你

也许还能够见到马克思，但这要取决于医生让他到什么地方去。这

封信没写完，其余的只好拖几天再写，邮班很快就要走了，而我

还必须给伯恩施坦写一封详细的有关各种问题的信。

祝你现在同往常一样身心健康，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你的 老弗·恩格斯

２４３ ９１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１８８２年８月９日）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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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８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今天只是匆匆忙忙提出几点意见，因为日内我要去海滨，忙

得不可开交。

（１）关于德文版《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也早就

在考虑，特别是自从我看到这本书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

引起了真正的革命以来。３０２我高兴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一致。

但是写一个比较简练的德文本，比起那个写得比较自由的法文本

来，困难要大得多。把这个东西写得通俗而又不损害内容，也就

是要使它能够成为人人易懂的宣传性的小册子，任务是艰巨的，但

是我去海滨时一定尽力而为。什么时候您能开始刊印？刊印需要

多少时间？当然，那时应当把校样寄给我（象法国人所作的那样，

一式两份，这会提供很大的方便）。

（２）显然您认为，从我们的老交情考虑，李卜克内西有正当

权利向您索取我的信①，并且您也有责任把那封信给他使用。我认

为这没有什么使我感到不满的地方。以往您不可能知道，我和李

卜克内西之间发生的许多不和的事，十之八、九是由于他的这类

自作主张的做法引起的：未经许可发表私人信件，对我的文章加

３４３９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８月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３２—３３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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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荒诞的或同原文意思直接矛盾的注解等等。这次他又十分令人

不能容忍地利用了我的信。这封信是直接针对您的文章而写的。２９０

而李卜克内西却这样看待它：似乎其中提供了“我的”关于整个

爱尔兰问题的论述。这是极其轻率的，特别是有人拿出达维特的

演说来反对我的信，但到写信的时候他还根本没有发表演说，演

说与那封信毫不相干，因为达维特和他的国家土地所有制那时还

只有点征候。当李卜克内西想要表明自己的“优势”时，他总是

这样轻率从事。好吧，让他闹笑话去吧，但是他不应当在这里滥

用我的书信。因此他使我不得不请求您将来（我想说得尽可能得

体和更合乎外交词令）把我的信件给他时，顶多是让他看看，而

不要把原件留在他那里，也不要给他抄件。

（３）我把有关希尔施—梅林问题６２的必要情况告诉了马克思，

虽然我把此事尽可能说得幽默些，我还是担心如果卡尔施①偶然

见到马克思，他会度过不十分愉快的一刻钟。

（４）我觉得在埃及问题上您过于袒护那个所谓的祖国党了。３０３

关于阿拉比我们知道得不多，但是可以十拿九稳，他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帕沙，他不愿把税收让给财政巨头，因为他按照道地的东

方习惯只想自己饱私囊。农民国家中常见的历史正在那里重演。从

爱尔兰到俄国，从小亚细亚到埃及——在农民国家中，农民的存

在为的是受人剥削。从亚述帝国和波斯王国的时代起就是如此。萨

特拉普——另一种说法即帕沙——这是东方剥削者的主要人物，

正如商人和法学家是现代西方的人物一样。不承认欠总督３０４的债

务，这当然是件好事，但试问：下一步怎么样呢？我们西欧社会

４４３ ９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８月９日）

① 卡尔·希尔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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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不应当象埃及费拉
３０５
或一切罗曼人那样，轻易上这个钩。真奇

怪！罗曼语国家的一切革命者都抱怨说，过去他们进行革命总是

对别人有利，——其原因很简单：他们往往被“革命”这个词所

迷惑。只要某地刚一发生暴乱，整个罗曼语族革命界总是根本不

加批判地欣喜若狂。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支持被压迫的费拉，但

不必同时赞成他们现在的种种幻想（要知道农民需要遭受世世代

代的欺骗，才能通过切身经验醒悟过来），我们可以反对英国人的

暴行，但绝对不必因此而支持他们现在的军事对手。在一切国际

政治问题上，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那些在政治上感情用事的党

派的报纸应当采取非常小心谨慎的态度，我们德国人既然具有理

论上的优越性，我们就有义务在这方面通过批评来证明自己的这

种优越性。

不过，批评得够多了！可惜我今天已经没有时间给您寄小品

文栏的材料３０６。我很想用事实向好样的卡尔施证明，关于我同《社

会民主党人报》的关系他向梅林编造了一些什么样的胡说八道。不

过您不久就会收到材料，那时候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注释中直

接提一下这件事，——当然，不要点卡尔施的名，他现在已经不

那末好受了。

趁此衷心问好。只要有可能，我将从海滨给您去信，也将给

好样的考茨基去信；我现有的他的通讯处大概已经过时。最近的

通讯处是奇给某个用法国姓的女人，——但愿这确实只是一个秘

密通讯处？

您的 弗·恩·

５４３９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８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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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２年８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附上订阅《平等报》的收据；从这些出色的生意人那里比这

再好的我也无法给你弄到了。自从劳拉·拉法格去巴黎以后，我

们在这里再也没有看到和听到关于这一报纸的情况了。共付了十

四先令。

今天分两包给你寄去７月１日—８月５日的《劳动旗帜报》。

如果你专门订阅这种报纸，那是毫无意思的。我干脆把我这一份

寄给你，省得往纸篓里丢。

马克思还在阿尔让台，正在用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治疗慢性支

气管炎。他还必须谨防胸膜炎复发。其他的事情，医生们知道，或

许也不知道。

匆匆草此。

你的 弗·恩·

６４３ ９３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２年８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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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０日于大雅默斯市

哥伦比亚坊１０号

亲爱的艾米尔：

我们——肖莱马、彭普斯、小家伙①和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十

天。６４今天我才着手给你回信，这是海滨疗养区愉快的懒散造成的

过错。

首先，我已把你直接介绍给赛姆·穆尔，请求他把他的市内

事务所的地址寄给你（律师们的这些事务所叫做ｃｈａｍｂｅｒｓ），因为

我这里没有这个地址，而白天只有在那里可以找到穆尔。你可以

看到他是一个具有本民族的一切优点而没有其任何一点缺点的典

型的英国人。当然他也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也讲德语，虽然讲得

不很流利。他乐意尽力帮助你，他比我能对你更有用。当一个人

弃商已经将近十三年，而且离开曼彻斯特也已经十二年之后３０７，他

在那些以互相勾结为首要原则的人们中间的影响就很小了。而穆

尔只是在三、四年以前才弃商，他仍旧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更

能做到某些事情。例如，我甚至不知道那些同我有过来往的人是

否还活着，他们过去的公司是否还存在，他们是否把整个企业都

卖出去了。如果我把你介绍给欧门和罗比，也许不会有好处，反

７４３９４ 恩格斯致艾·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０日）

①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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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害处；这些人不会让你看他们的工厂，并且最后会在交易所

里叫他们所熟识的其他纺纱厂主和工厂主对你有所警惕。

生产针织纱和缝纫线的工厂，你是没法进去的，因为据我所

知，除了欧门—罗比工厂以外，在曼彻斯特没有这类工厂。有各

种纺纱企业，但你在那里只看得到旧式的并纱机，因为这些工厂

主把未加工的纱拿去出售。怎样才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工厂，这取

决于每个个别场合的情况，但是，一般说来，我一向认为，最好

是向介绍给你的人说实话，坦率地说明你的身分。许多德国搞纺

纱业的人企图用取巧的办法钻进去，结果几乎总是有人揭穿他们

并且在交易所里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其他人，此后就什么也不给他

们看了。这里的竞争比在德国规模大得多，象在德国经常玩弄的

小手腕，在这里是根本吃不开的。

肖莱马十月初也会回到那里去，他也能够帮助你。首先，欧

门—恩格斯公司给德国大信托公司的推荐对你很有用处，它将给

你进一步的帮助，甚至能够指点你，在什么场合不说明你的身分

是恰当的。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就要开饭了。总的来说，我们在这

里生活得很好。美好的天气、比尔森啤酒、海洋空气和海水浴，把

我星期一（即你动身的那一天）患的胃病完全治好了。彭普斯和

肖莱马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８４３ ９４ 恩格斯致艾·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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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阿尔 让 台

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７日于大雅默斯市

哥伦比亚坊１０号

我亲爱的燕妮：

多谢你的来信。即使寄个明信片来，我也很满意。你拆开了

我给摩尔的信并关心该信①的内容，我很高兴。

我收到了洛桑来信②和斐维来电
７２
，电报中附有他们的

③新地

址：勒芒湖旅馆，看来他们想在那里住下去。至于谈到摩尔的健

康，我很高兴收到了你的清醒而无偏见的报道。劳拉见到他仅仅

几小时，她得到的印象似乎过分乐观，另一方面，杜西在阿尔让

台又见到了他，她却感到颇为失望，认为他没有多大好转。我完

全同意你的意见，即我们有一切理由对他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这

些成绩是在一直缠住他不放的很坏的天气下，并且是在三次——

其中两次是非常严重的胸膜炎复发之后取得的。我从未指望他今

冬能够呆在英国，这一点在他动身去阿尔及尔以前我就向海伦④

和其他讲话谨慎的人说过。因此这对我来说并不是意料之外的。我

９４３９５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④ 德穆特。——编者注

马克思和劳拉·拉法格的。——编者注
见本卷第８２—８３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８４页。——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感到失望的只是他在冬季以前未必能到这里来呆几周。不管怎么

说，我感到满意的是，医生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这就

更易于使他服从。由于支气管炎仍未痊愈，他还要在恩吉安或科

特雷呆些日子，然后在山区——在阿尔卑斯山区或比利牛斯山区

——施行气候疗法，这将重新使他完全恢复工作能力。但是，正

象你所说的，如果旧病复发，这一切就会受到影响，不过，现在

这种可能性很小，特别是由于他已取得了经验。

我亲爱的燕妮，我知道，你承受了多么沉重的负担，而且现

在还是这样。我常常惦记你，并且由于一点也不能帮你的忙而心

里不安。当我每天早上去尼姆①那里喝比尔森啤酒的时候，你和摩

尔几乎是我们每天经常谈的话题。但是我知道，我勇敢的燕妮不

会失去勇气，当你将接受最近的考验②时，我希望和期待你把家务

安排好，使自己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静。

你想象不到，彭普斯自从到这里来以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

化。她为自己的小孩③忙个不停；穿着打扮、娱乐、闲逛——这一切

看来她全忘了。她对小家伙照顾得很周到，她情绪很好，很有耐心。

的确，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即使现在她长出两个牙齿的时候，

她也几乎总是在笑。我们希望母亲和孩子将这样继续下去。

肖莱马向你衷心问好，他明天动身去德国，我同他一起到伦敦

去办事，要去一两天。只要天气不撵我们走，我们还要在这里逗留

两周；从上星期二起，天气极不稳定。可怜的派尔希④是上星期三

０５３ ９５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④ 罗舍。——编者注

女儿莉莲。——编者注
分娩。——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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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的，看来，他注定要在潮湿中度假期——这对风湿病患者来

说是不妙的前景。至于谈到我，海洋空气和海水浴大大地增进了

我的健康，但愿今年冬天我能好好地做一番工作。

我们大家向龙格、你和孩子们①衷心问好并致良好的祝愿。

爱你的 弗·恩格斯

９６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您确实应该原谅我，让您如此久等回信。由于我遇到了相当

多的各种各样的干扰，为了最终能着手工作，我只得放下所有次

要的事情，并且除绝对必要者而外把一切通信都搁置下来。因为

您在殖民地问题２９９上向我提出了绝非那么容易解决的课题，所以

您的信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并且连善良的瓦尔特也被遗忘了。

如果瓦尔特和布劳恩博士到这里来，我将乐意见见他们，并

且欣然为他们做需要我去做的一切。其余的都好办。但是，说实

在的，瓦尔特在这里研究什么呢？要知道这正是首先应当解决的。

是社会主义本身吗？为此他无须到这里来，这一点他在奥地利和

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能够办到；况且进行这种研究的源泉，即

值得阅读的文献，很快就会枯竭。是政治经济学吗？是历史吗？关

１５３９６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２日）

① 燕妮·龙格的儿子；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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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问题的资料在英国博物馆里浩如烟海，以致没有经验的人

可能马上会被它们弄得晕头转向。是自然科学吗？这方面需要讲

义，讲义在这里出奇的昂贵。我认为，在把这个人送到这里来以

前，应当确定明确的研究计划——至少是大致的——，如果把这

个计划告诉我，我就很容易判断，这个计划在什么地方能完成得

最好，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此外，如果不掌握哪怕是

少许英语知识，他在这里就会寸步难行。我想，他最好是首先用

半年左右来学点法文和英文，以便在出国前至少能勉勉强强学会

用这两种语言阅读。此外，如果他想顺利地从事研究，他总还应

当在历史方面、地理方面以及如有可能还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

具备某些初步知识。他在这方面的情况怎样，我不知道，但如果

他的这些知识很欠缺，那末最好先把他送到维也纳去，让他在自

己的朋友的指导下初步获得这些知识，并且先大致知道怎样才能

独立地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否则在伦敦这里，多半是白花钱。这

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许这一切并不完全恰当，但是因为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文化程度，所以我想，不管怎样我应

该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如果您把有关这方面的更详细的情况告诉

我，那您就不致久等回信了。您知道，总的来说，我一向赞成把

有抱负的青年人送到国外去，使他们能开扩眼界并摆脱在祖国必

然会产生的地方偏见。

不过，关于瓦尔特的问题，您不要对马克思抱很大的希望。他

在五月以前未必回得来，而且在回来以后大概还必须十分保重，以

便有可能完成他的工作。问题在于，现在还严禁他多说话，而且

晚上他也需要安静，否则他夜里睡不好觉。白天他当然愿意工作。

在应该摆脱掉长久不愈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时候，而且在三次重犯

２５３ ９６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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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胸膜炎之后，必须注意不仅要彻底治好疾病，而且要不让

它复发，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六十五岁的时候——这本身就令人十

分操心。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

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

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

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依我看，真正

的殖民地，即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

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

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

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

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

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

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是任何革命都

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

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

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

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

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

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

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

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

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埃及的事件６０是俄国外交制造的。让格莱斯顿侵占埃及（埃及

还远未落入他的手中，他即使能够得逞，也还绝不是说他已经能

３５３９６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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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住埃及），是为了使俄国可以占据阿尔明尼亚，——按照格莱

斯顿的说法，这样做又可以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伊斯兰教的压迫

下解放出来。在这件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幌子、把戏、借口。这

种企图是否会成功，很快就会见分晓。

热情问好。

您的 弗·恩·

扎克斯博士刚才寄给我他所著的关于绍林吉亚一书①，为此

请代我向他表示感谢；我一读完它，就给他回信。

我的秘密通讯处：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派·怀·罗舍夫人，不

必信封里套信封。这就是彭普斯；顺便提一下，她已经有一个女

孩②。虽然，彭普斯已不住在我这里，但这无关紧要。

９７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在大雅默斯疗养区，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成——五个人呆在一

个房间里，其中还有我的侄女③的四个月的婴儿
②
，因此，什么事都

不能干，我也就没干任何工作，逍遥自在，大喝上好的比尔森啤酒。

４５３ ９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彭普斯。——编者注

莉莲。——编者注
艾·扎克斯《绍林吉亚的家庭工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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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天我将开始工作，并且在完成小册子①以前不再中断。

您建议在序言中谈谈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我自己的愿望。但是，在序言中清算不了这

些臭东西，不然序言就会弄得太长。此外，我缺少关于伤亡事故

保险等等问题的材料，就是说，没有必不可少的有关的法案。

这个题目早已在我的脑子里盘旋，我也很明白，应当写点关

于这方面的东西。因此，我准备写（为《社会民主党人报》）一系

列论述现在德国流行的假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每篇文章将自成

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以后这些文章可以出单行本。３０８第一部分：

俾斯麦的社会主义——（１）保护关税，（２）铁路国有化，（３）烟

草垄断，（４）工人保险。但为此我必须有：

对第２点——标明最近时期国有化的铁路（贝尔格—勃兰登

堡、柏林—格尔利茨、柏林—施特廷、勃兰登堡—波兹南）在国

有化之前不久的行市的行情通报，以及如可能时，还必须有国家

为这些铁路付出的价格；

对第４点——俾斯麦的法案，提交帝国国会时的那个本子。

如果您能给我搞到这个，那我就有足够的材料了。

不过，我还想加上第二部分并在其中批判被拉萨尔使用开的，

我们的人有时也还在重复的那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例如“铁的工

资规律”２６６，“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
３０９
（而不是归工人们）等等。这

比第一部分更需要，这里需要作彻底清算，而如果这将触怒不幸

被接受到我们队伍里来的拉萨尔派“领袖”３１０中的某一位，那就更

好了。因此，老实说，第二部分对我来说最为重要。

５５３９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３日）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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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知道，对神圣的斐迪南①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批评，

是否合乎某些人的口胃。他们大概会认为，在党的机关报上出现

这种东西，就会挑起党内分裂和破坏曾经同拉萨尔派订立的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切一旦写出来可以全部出单行本而不必先在

《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总之：或者全部都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然后出

单行本，或者马上出版单行本，或者索性作为没有写成的东西暂

时撂下。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请随意选择，如果有必要，请同其

他人商量商量。但我们一旦商定了的东西，就应当付诸实行。我

由于《杜林论》一书曾遭遇过不愉快的事情，即莫斯特提出抗议３１１，

现在我不能再一次遭遇这种事情了。

其实，对于俾斯麦精神和与它有关的一切，在《社会民主党

人报》上专门论述关于可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的两篇文

章３１２中，已经讲得很好了。我推测这是倍倍尔写的；如果不是，那

末党就可以庆贺自己有了第二个这样的人，他非常善于洞察事物

本质，抛弃一切次要考虑，同时写得非常简洁明了。文章好极了。

您为德国某些人的委靡不振进行辩解的话，我也已经不止一

次地自言自语过。但是，尽管如此，这都是自古以来德国人的那

种意志薄弱和缺乏毅力，以及企图不是在工人面前而是在庸人面

前表现出自己是可尊敬的好心人而根本不是可怕的食人生番（有

人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的倾向。这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为

他们所受的一点点教育是解放工人所绝对必需的，据他们说，工

人自己不能解放自己，只有靠他们去解救。在他们看来，只有靠

６５３ ９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３日）

① 拉萨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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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养的”市侩的帮助，工人阶级才有可能获得解放；贫穷的、

软弱无力的、“无教养的”工人怎么能够自己取得解放呢！

昨天我给考茨基写了封信①。他断定说，他在那里发现了几个

出色的哲学博士。如果他们确实出色，他们会很受欢迎。

阿道夫·博伊斯特能给您唱《布雷的牧师》的曲调３１３。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９８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斐 维

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０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但愿摩尔已经收到我１８日的短信②。今天虽然有些困难，但

我应履行我对你的诺言。工作了一整天，一直干到六点，然后才吃

晚饭，现在整九点，所以我仍感到胃里有点儿负担，此外派尔希③

正坐在房里，不过好在他已被《约瑟夫·安得鲁斯》④吸引住了。

我熟悉斐维吗？要知道，１８４９年９月我在那里驻扎过两星期

左右７１，我熟悉从维耳讷夫到日内瓦的瑞士沿湖一带的地方，熟悉

７５３９８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④ 菲尔丁的一部长篇小说。——编者注

罗舍。——编者注
见本卷第９４—９５页。——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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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迪峰和勃朗峰等地。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们军官们就驻扎在

你们住的岸边的旅馆里。当时维利希常在湖边树荫下的空地上训

练他的两匹马。

只是很遗憾，你们一点儿也不能按我给你们指引的路线①走。

伯尔尼的南方高原地区在很多方面都胜过日内瓦湖。但如果摩尔

想在十月来英国一游的话，你们不久就得离开阿尔卑斯山了。但

愿他到这儿来不会有什么危险。否则这是愚蠢的。正如关于他过

冬的地方一样，也让医生去决定吧。不过如果他打算来，就不要

拖得太迟了。我们这里的气候一直不错，但相当冷，尤其是在晚

上和早晨；昨天下了一整天雨，今天没雨了，但几乎一直是阴沉

沉的。附带说一句，摩尔的气压统计数字②和我们在雅默斯时的体

验完全一致，只不过是我们在那里遇到的下大雨的一天正是气压

计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当时杜西老是祷告，希望那个愚蠢的东西

再降下来！

那种有星状泡沫的酒，是科塔伊酒的特质，据我所知，别的

纽沙特尔酒没有这种特质，也没有这么好。

我很想知道是谁编造了那个关于倍倍尔的谣言③。直到上星

期五（巴黎报纸是在这一天报道的），《科伦日报》对此毫无所知，

起码是根本没有提到。看样子这是由梅林编造，由希尔施在巴黎

捅出来的。我可能猜错了，但如果这是事实，我一点也不会感到

奇怪。另外还有什么人能那么快就在《战斗报》和《公民报》上

登出讣告，引用（起码是登在《战斗报》上）倍倍尔
·
很
·
久
·
以
·
前关

８５３ ９８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指报纸上关于倍倍尔已死的荒诞报道。——编者注

见本卷第９２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９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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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完全主张合法手段的那次讲话呢？当时我们大吃一惊。星期

五晚上，托登楠街工人协会２７１的两个成员来找我，问我那是不是事

实？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同一天晚上，杜西得到了一份登

载着上面提及的那篇文章的《战斗报》。《正义报》的沉默可能是

因为龙格不在。当时想在咖啡馆里找德国报纸是徒劳的；有点什

么消息的报纸，星期六再也不会留在餐桌上了。在星期六晚上，杜

西终于收到了她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我没有收到），而那报上

不但没提及这事，反而说倍倍尔身体很好，又可以出来走动了。假

使失去倍倍尔，那是不可弥补的。不仅在德国，就是在别的地方，

哪里还能找到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在年青的一代里，哪能找

到一个在理论上那么明确，在实际工作中那么机敏，同时又是那

么沉着果断的人？幸好，这并不是事实，当所有的疑虑都已消失

时，我感到的宽慰是难以形容的。

我还特别感到高兴的是，燕妮已度过难关，终于实现了许多人

长久以来所抱的期望①。我想她准是经受了一段很难熬的时刻。杜

尔朗一定已找到人照顾她，梅特兰公园４１号的人②深信他已这样

做了，在这种情况下，“创造者”③不在，也许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小彭普斯④在生水痘，很不安静，变得爱哭了。这一切不要几

天就会过去的，不会使她感到太烦躁的，只不过她的舌头上长了

两个小泡，加上两只正在生长的乳牙，使她的嘴感到很痛。此外

一切都很好。

９５３９８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④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沙尔·龙格。——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和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指燕妮·龙格生了女儿燕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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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向你和摩尔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伯恩施坦说，《布雷的牧师》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杜西自从回到这里来以后，到上个星期天为止，已经给燕妮

写了三封信了！

９９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寄上序言②以及第一节和第二节③。第三节以及结尾的文章都

已完成，结尾的文章约七页，论述古日耳曼的土地公共所有制

（《马尔克》）。但是，我想再认真审读一遍，因此要稍为在我这里

搁一搁。

书开头的介绍我不能同意。当拉法格出版法文版的时候，马

隆寄给他一个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类东西，所以马克思便同拉

法格写了这个导言３１４，这个导言在那里也许还合适。但对于我个人

出版的德文版来说，这就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了。顺便说说，当马

０６３ ９９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２日）

①

②

③ 指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的章节。——编
者注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编者
注

恩格斯《布雷的牧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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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回来的时候，我也许设法给您写一本关于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５２年

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小册子３１５。应当找个时候做这件事。但一大半资

料在马克思那里，而他塞到哪里去了，只有天知道。

当然，两个伤亡事故保险法案，以及秋季提交帝国国会的有

关社会问题的一切新法案我都需要。

坚决谴责间接税的要求，我们早在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就提出

来了３１６，拉萨尔正是从这里抄袭了这种要求。您关于拉萨尔的其他

意见，我注意到了。对于其中的某些意见，可以提出一些异议，但

是问题不在这里。对拉萨尔个人完全不会涉及，但我毕竟不得不

扫除一种幻想：似乎拉萨尔在经济学方面（以及在其他一切方

面）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①。

我很高兴，文章的作者原来是福尔马尔②；这证明他进步很

大。您所说的有关反社会党人法１０９的一番话，我完全同意。只有在

这项法律完全彻底废除的情况下，废除才会对我们有利。而只有当

多少有点新的生气进入德国政治小铺的时候，当直接酝酿着革命

的事件——新纪元２５７、俄国的宪法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这才能发生。到那时，毫无疑问，我们必将在现在我们只占极少数

的一切地方获得多数，并且赢得除萨克森以外的一切大城市。

你们对法国人的抱怨，这是大家经常发出的抱怨。他们经常受

个别人一时的情绪和影响的支配。《公民报》我不看，《平等报》收到

得也很不按时，我甚至不知道，这家报纸是否还存在，因此怎么也

不能断定，近来这些人在干什么。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同布鲁

１６３９９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２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５６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５５—３５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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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不能和好。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只承认可以参加选举的彻

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他和马隆把其他人撵出了中部联合

会３１７，使斗争尖锐到极点，布鲁斯还在斗争中采用了纯粹巴枯宁式

的策略：诽谤、造谣和一切可能的卑劣手段。虽然另一方的策略有

时是荒谬和幼稚的，虽然它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使我们外国人

无法维护他们（我们在这里一贯拒绝维护他们），但主要的是，无论

如何不能同布鲁斯搞任何合作。他的小集团想用“同盟”３０的手法

掌握整个运动，只要他没有得逞，他是不会甘休的。

话又说回来，“工人党”的两派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占巴黎工人

群众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工人群众至今还追随克列孟梭这类

人；盖得反对克列孟梭的论战也带有过多的个人性质，而且完全

不是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的。其实，克列孟梭是一个很可以发展的

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比现在走得更远，特别是如果他懂得了问

题在于阶级斗争的话；当然，只有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才会懂

得这一点。盖得固执己见，认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甘必大的

“雅典共和国”比起克列孟梭的“斯巴达共和国”危险要小得多，

因此想要预防后者，似乎我们——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可

以阻止某个国家经历其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也没有考虑，在

法国，我们不经过克列孟梭式的共和国，未必能够从甘必大式的

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而如果不这样理解必然的历史联系，以及

事变发展的大致进程，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党的政策。但是我

已经对这些人不抱希望，随便他们怎么干算了。比利时人的劝告

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给选举基金库寄钱的约·斯图·穆勒的侄女和养女名叫海伦

娜·泰勒，因此，应当把她和艾伦·姆·泰勒区别开来；虽然两

２６３ ９９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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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字都取“海伦”的意思，它们毕竟是有严格区别的。

关于加尔西亚，我毫无所知。俱乐部３１８有人偶尔来看我，因此，

有机会时我一定向那里打听一下。

顺便说说。谁在《公民报》和《战斗报》上散布倍倍尔逝世的谣

言？我们在这里和马克思在斐维７２（他在那里度过了三周），当时都

大吃一惊，而在《正义报》星期一晚上登出李卜克内西辟谣的电报

以前又没有任何可能核实这个消息；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有无报道，我们都根本不能指靠，因为它早在星期四就出版了。

马克思现在大概已经在回阿尔让台的途中，也许他要在日内

瓦停几天。他的身体好些了，但由于夏季的坏天气，疗效大受影响。

如收到手稿，请在来信中提一笔；并且把手稿和校样一起寄

来，当然，按印刷品邮寄。其他的东西①还可以在我这里搁多久而

不致影响工作？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１００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们因为你的缘故受了一场很大的虚惊。一周以前，本月１５

３６３１００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３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６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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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①，星期五晚上十点钟，协会
１５９
来了两个人找我，询问两号《公

民报》刊登你已逝世的消息（并有讣告）是否真实。我回答说很

不可靠，但说不出任何肯定的东西。由于一个很无聊的人坐在我

这里，虽然我再也没同他多谈，但他还是不走，所以直到十一点

钟以后我才跑到杜西·马克思那里；她还没有睡。她那里有一份

《战斗报》，也载有讣告，对消息的来源没有任何说明，却作为确

实无疑的新闻加以报道。这样一来，就引起普遍的惊慌。这个会

给德国的党带来极大不幸的消息，至少很象是真的了。英国报纸

由于沉浸在埃及事件３１９的喜悦之中，对此丝毫没有报道，这是完全

能够理解的。况且，我在星期六晚上没有接到《社会民主党人

报》，虽然这倒是常有的情况。幸而，我在星期天早晨得悉，杜西

已接到她那份《社会民主党人报》，从该报的内容判断，这个消息

是很不足信的。到咖啡馆中查阅德国的报纸，是毫无希望的，因

为它们每天更换。我们就是这样不知究竟，万分痛苦，直到星期

一晚上终于送来了《正义报》正式辟谣时为止。

马克思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在日内瓦湖畔的斐维，在反动的

《日内瓦报》上读到了这段新闻，该报自然是作为确实消息报道的。

他在心绪极度紊乱中当天就写信给我②，他的信恰巧就在上面说

的那个星期一晚上寄到，所以我还能利用早晨的邮班寄给他这个

叫人高兴的消息③，即一切全是捏造。

不，朋友，你没有权利这样年青就离开我们。你比我年青二

十岁，我们还要共同坚持许多有趣的战斗，在此以后，当我与世

４６３ １００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９４—９５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９２页。——编者注
原稿为：“１６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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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辞时，你还有义务留在火线上。既然被误传死去的人应比所有

的人都更长寿，那么你也和马克思一样３２０，现在大概注定要成为一

个十分长寿的人了。

真见鬼，是谁散布这种愚蠢的流言？又是那个爱撒谎的梅林

在背后搞的吧？６２

我在两、三个月前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即我就党内温良分

子的问题答复你的那封信①，你收到了吗？

在这个期间，大概你已不止一次地看到，你要我在《社会民

主党人报》上公开撰稿的希望正在实现。就在昨天我还把《反杜

林论》三章中的头两章在大加修订和通俗化之后，寄给了伯恩施

坦，这三章应当按法文版本３０２的式样用德文出版
②。其余的也弄好

了，不过只要不妨碍出版，仍把它留在我这里，以便我可以把最

困难的这一部分再好好地审阅一遍。有一篇论述古日耳曼的土地

公共所有制的长文③作为附录。当你入狱时，我建议你设法从某个

图书馆弄到格·路·冯·毛勒著《德国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

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的历史概论》和他的《德国马尔克制度史》。

在德国，有能够不抱成见和不抱“学者”偏见地看待这些事物的

人，来熟悉一下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上面这些著作是主要

的，阅读它们会使你在一切有关土地所有制问题和农业问题的辩

论中有最坚实的根基。

根据福尔马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写的几篇文章（关于

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可能性３１２）来看，此人有了很大进步。如果这

５６３１００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２８—３３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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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在其他方面也得到证实，我将感到很高兴。我们极其需要能

干的人。

马克思正在摆脱三次胸膜炎给他带来的后果而慢慢复元。为

了医治那由支气管炎引起的、根深蒂固的、十分折磨人并且妨碍

睡眠的咳嗽，他曾在阿尔让台利用过附近的恩吉安硫矿泉水，但

由于恶劣的天气以及他的整个健康状况，医疗效果比几乎肯定可

以预期达到的要差。随后他和拉法格夫人去斐维三个星期；前天

他应当已从该处动身——先去日内瓦，然后去巴黎，如果天气容

许，在十月份会到这里来住几个星期。他无论如何不应在伦敦过

冬，至于是在英国南部或在其他什么地方，必须由医生决定。但

我从他的信中看出，健康的恢复虽然因恶劣的夏季天气而受到阻

碍，却仍不断取得进展。

朋友们，你们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似乎“小戒严”２１２使你

们所有的人——正象疾病使马克思那样——变成真正飘泊的荷兰

人①了。

当你看到李卜克内西时，请代我向他衷心问好。

整个埃及事件是犹太人（路特希尔德、埃尔兰格尔，等等）对

旧日在法老统治时期被逐出埃及的一种报复。３２１

你的 弗·恩·

６６３ １００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３日）

① 根据神话，一个荷兰的航海者被惩罚无休无止地在海上飘泊，永不靠
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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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９日于 ［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亲爱的白鹦鹉：

这里的天气不坏，也就是说，有几个小时相当好，阳光灿烂；

其它时间天空布满了云，有时下起毛毛雨。但是总的来说，天气

不冷，只是早晚经常有雾。

肖莱马星期六到伦敦来了，但只作短暂的友好访问——今天

晚上他又要去曼彻斯特，因为明天他要在那里的讲台上“造孽”。

他向你致良好的祝愿。

恩格斯很生气，因为已经好几个月不给他寄《平等报》了，我

的那一份也不再寄到伦敦来了。订购《公民报》包括寄到伦敦的

邮费需要多少钱？我离开巴黎时完全忽略了这件事，你回信后，我

立即给你汇款。

昨天我们在恩格斯那里吃午饭。彭普斯和小家伙①以及派尔

希②当然也在那里。小家伙很活泼；无论如何比她妈妈唠叨得有意

思得多。

昨天晚上唐金来看望我，但他只在本周内才会给我做医疗检

７６３１０１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９日）

①

② 罗舍。——编者注

女儿莉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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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他发现我的气色好了些。他认为，在英国即将到来的雾季中，

威特岛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地方。

琼尼很快活，并且一般说来是“幸福”的，虽然常常令人感

动地谈到自己的妈妈①和哈利。在杜西的指导下，他现在又习惯于

每天早上用“冷水”从头到脚冲洗了。他的“健康”是再好不过

的了。按时早睡（晚八点），这对他也是有益的。他的学识已达到

这样的高度：已经能认“大写字母”以及钟表上的大罗马数字。

我非常焦急地等待从你那里知道燕妮的消息——她的健康状

况和家事。龙格一家②回来了吗？

伟大的鼓动家圣保路斯③当然又在波尔—罗亚尔林荫路的宝

塔里坐上了王位。来信给我讲讲他的奇闻趣事吧，但首先是讲讲

你自己——你近况怎样，身体怎样。

咳嗽仍旧使我苦恼，这简直是一种警告，我必须彻底根除它，

以便重新获得全部工作能力。

琳蘅和琼尼向你问好。

祝你健康，我亲爱的和忠实的旅伴白鹦鹉。

老尼克

８６３ １０１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９日）

①

②

③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沙尔·龙格和儿子：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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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早就想写信告诉您法国的情况，但是一直到现在才动笔。这

也好，我这样倒可以一举两得了。

（１）圣亚田。尽管有比利时人的好意劝告，不可避免的事还

是发生了，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经分开了。７８这是一件好事。起初，在

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

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

的。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为马隆和布鲁斯所迷惑。他们两人都是

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

密“同盟”３０的共谋者（他是十七个创始人之一）。但是，毕竟还应

当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他们是否连同巴枯宁的理论一起放弃

了巴枯宁的实践。事情的进程表明，他们接受了纲领（同时歪曲

了它，马隆给它加进了许多坏的东西），不过暗中却想推翻纲领。

在兰斯和巴黎开始的事情３２２，在圣亚田完成了。党纲的无产阶级的

阶级性已经被抛弃了。１８８０年的共产主义的导言３２３，已被１８６６年

国际章程的导言所代替，而１８６６年的国际章程之所以不得不那么

一般地表述，正是因为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非常落后，而又不能

把他们摈除在外。纲领的正确要求都被取消了，因为每个地方组

织有权为了任何一种特殊目的随意制定自己的单独的纲领。这个

９６３１０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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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圣亚田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

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这两

个人能够对旧纲领提出的最严重的责难，就是这个纲领推出去的

人比吸收进来的人还多。这一点现在已得到补救：蒲鲁东主义者

和激进派３２４再也没有理由留在党外了，而如果事情照马隆这一帮

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那末福尔马尔所抱怨的“革命稀粥”３２５就会

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正式说法。

在所有的罗曼语国家中（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对待代表大会

的代表资格证向来是很宽的。这些代表资格证很多都是见不得阳

光的。当这种事情还没有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当问题还只涉及次

要事情的时候，其危害性还不那么大。但是巴枯宁主义者把这种

做法变成了（最初是在汝拉）常规，他们一贯地伪造代表资格证，

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夺取领导。现在在圣亚田就是这样。在筹备代

表大会的时候，完全使用了巴枯宁的一整套旧策略，对这个策略

说来，撒谎、诽谤、阴谋诡计，一切手段都是好的。布鲁斯只是

在这方面才是能手。但是这些人忘记了，这在小的支部里和在汝

拉这样小的地区是能够得到胜利的，而在一个大国的真正的工人

党内就必然要使那些干这种事情和要这种手腕的人遭到毁灭。圣

亚田的表面的胜利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而马隆和布鲁斯很快

就会彻底完蛋。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

派２５０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

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

恶棍没落以后，团结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我们的人去谋取团

０７３ １０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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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也是过于匆忙了。
３１０
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

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

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

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

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

此外，甚至罗昂派也很需要经常的尖锐的批评。他们常常醉

心于革命的词句和毫无根据地渴望行动。

（２）《公民报》—《战斗报》。还在夏天，当《战斗报》处境困难，钱

都耗费在广告和类似用途上，资本家扭头不顾，而利沙加勒又同马

隆—布鲁斯决裂的时候，利沙加勒就向盖得建议把两家报纸合并

起来，他们两人都是主编，每人都有权从另一家报纸编辑部撤销三

个人。利沙加勒想用这样的手段排除他所怀恨的拉法格。《公民

报》的编辑们一致拒绝了这一点。《战斗报》的处境每况愈下。于是

利沙加勒背着《公民报》的编辑们同该报的所有者（一个荷兰金融

家①）达成了关于两家报纸实行合并的协议，指望用这种“政变”的

办法迫使编辑们听命于他。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公民报》的编辑们

一天也未停止过出版报纸，而且向法院控告所有者破坏合同。这样

一来他们就使利沙加勒的全部阴谋遭到了破产，利沙加勒大丢其

丑，连他自己也承认这点，于是使出自己最后的手段，挑动“懦夫拉

法格”（他在《战斗报》上这样称呼拉法格）进行决斗，应当相信拉法

格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干这种事的。利沙加勒被这种波拿巴式的

举动把自己永远毁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党为了反对圣亚田派而

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自己的报纸的时候，把该报的生存当赌注，

以挽救自己个人的快要完蛋了的报纸，不惜任何代价（如果他的手

１７３１０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① 布龙默施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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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得逞的话）改变报纸的性质，并且与该报的所有者资本家结成联

盟来反对党的代表，反对编辑，这是不能容忍的。

如果附上的材料用语太激烈，请把它缓和一下。小册子①的印

刷情况如何？马克思在这里（这要保密！），但愿他能到英国海滨

去过冬。

您的 弗·恩·

这封信将于１０月２０日傍晚五时寄出，您在明天晚上或星期

日②早上可以收到。

１０３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１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前天我们收到了保尔③寄来的迁移后的《公民报》
３２６
的头两

号。从《正义报》上我们已经知道，高贵的普罗斯比尔④试图给予

工人党以什么样的日阿尔纳卡式的打击３２７；从上述两号《公民报》

上我们看到，这一打击没有得逞，而根据《公民和战斗报》对

“懦夫保·拉·”⑤所开的不高明的一枪，我们知道，普罗斯比尔是

２７３ １０３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④

⑤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利沙加勒。——编者注
拉法格。——编者注
原稿为：“星期六”。——编者注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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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非常灵通的，他被迫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让人看看他实际

上是个什么人——卡桑尼亚克式３２８的莽汉。自然，保尔不会这样愚

蠢，竟落入这一圈套。

我们已经两天既没有收到《公民报》，也没有收到《公民和战

斗报》了，而今天连《正义报》也没有来。因此我们完全摸不清

头脑。是《公民报》因为缺乏经费出了两号以后就停刊了呢，还

是应当完全归功于法国人的卓越的组织天才我们才没有收到它？

你知道，象这样的紧要关头，必须经常供给我们一些在此地不能

得到的消息。昨天我给伯恩施坦写了一封长信①，谈到马隆—布鲁

斯，也谈到上面这件事；而在巴黎每天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重

要的是马上将它们正确无误地通知伯恩施坦。我没有材料怎么能

做到这一点呢？难道巴黎的朋友们真的没有可能去做这种对于他

们自身利益极关重要的事情吗？

今天我从摩尔处听说，你给他去了信，燕妮似乎好一些。摩

尔觉得身体一般说来很好；唐金给他进行了诊察，由于发现他大

有好转（除了最后两次胸膜炎留下的不可避免的痕迹之外）甚至

感到惊异；唐金认为，摩尔可以到英国的南部海滨去过冬。他应

当快点动身；我们这里天天都是极为潮湿的天气，不过还暖和，而

且当别人那里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这里就开始有浓雾了。

但愿你能够在哪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突然到这里来，看看所发

生的变化。摩尔晚上当然不能出来，因此我这里除了彭普斯一家

和偶尔海伦②来之外，没有任何人来。“科利木”完全消失了。前

几天伟大的洛里亚又顺便来了。情况是这样的，这天晚上肖利

３７３１０３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①

② 德穆特。——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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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①在这儿，因为我们都稍带醉意，可怜的洛里亚只好忍受了某些

嘲笑；他问海伦，她是否也研究过政治经济学；而对我们说，他

在柏林尝过摩塞尔酒，他说，这种酒的味道象糖水一样。你可以

想象得出，引起了多强烈的哄堂大笑。我看，——可怜的书呆子

饱尝了我们这伙“尖酸刻薄”的人一顿嘲笑。你想想看，他不愿

相信你和杜西是姊妹，当他听到谁是你们的父亲时瞪大了眼睛。

今天亚历山大罗·奥尔德里尼先生来找摩尔，当时我也在那

里，但是大家坚决——这使我很高兴——不接见他。如果摩尔见

了他，天晓得，以后又会有多少这类扎纳德利来找他。

彭普斯一家过得很好，他们已在自己的新房子里住了两星期

或将近两星期，但是因为现款不够，房子还没有完全陈设好家具。

小家伙②曾患胸脓肿，不过正在好转。查理③和贝万小姐已经结婚

三星期了；从他们获得幸福结局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他们。

现在已经是邮局快关门的时候了，因为想让你明天早上收到

这封信，我应当搁笔了。衷心问候保尔，如果你看见盖得和梅萨，

也衷心问候他们。

爱你的 弗·恩·

４７３ １０３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看来是勒兹根。——编者注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肖利迈（Ｊｏｌｌｙｍｅｉｅｒ）是肖莱马的谑称，由英文单词《ｊｏｌｌｙ》（“快乐的”、“有
醉意的”）和德国人的姓Ｍｅｉｅｒ（有“农夫”的意思）组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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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急于把巴黎事件①的结局通知您，因为我想巴黎人不会给

您寄材料去——我们自己在这里也不得不向这伙人强行索取材

料。

总之，《公民报》继续由旧编辑部出版，同时，利沙加勒在两

个无政府主义者马耳斯和克里埃的帮助下编辑《公民和战斗报》。

星期五晚上，《公民和战斗报》为了万达·克里洛夫的一篇小品文

企图（通过警察）使《公民报》被没收，原先的《公民报》的所

有者、荷兰金融家、现在利沙加勒的合伙人布龙默施坦还曾对该

报提出所有权的要求。由于及时得到警告，小品文被撤销，前去

没收的警官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星期日，《公民和战斗报》编辑部

声明，如果再出现没收《公民报》的企图，它的全体成员（三

人）就要辞职。就在那个星期日晚上，《公民报》按照律师建议改

名为《两个世界的公民报》后以非法命名被没收，这又是按照布

龙默施坦的要求进行的。星期一，更确切地说是星期二早上，该

报又以《国际公民报》的名称出版，并且要求《公民和战斗报》编

辑部遵守自己的诺言，实行辞职。后者不想这样做。马耳斯和克

５７３１０４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７１—３７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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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埃私下宣称，他们以后无论如何要辞职，但是现在不这样做；克

里埃以所谓参予孟索－累明事件３２９的罪名，被逮捕入狱。

当时《公民报》编辑部如果不把报纸改名，每天都要担心遭

到没收，所以四天以前已改名为《平等报》，与此同时还要继续出

版周报《平等报》。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们已

经三个星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了。况且我们今天连

《平等报》也没收到。而法国人卓越的组织天才在我们的朋友那里

却恰巧表现为组织惊人的混乱，所以由此还得不出任何结论。

想借助于法官和警察来搞掉《公民报》的企图，撕下了利沙加

勒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他是极端愚蠢和卑鄙下流的罕见的结合物。

马克思请您寄一本瑞士工厂法８７给他。如果您能告诉我们德

国现行的工厂法大约是在哪一年通过的，以及这是一个专门的法

律还是帝国工商业条例８７的一部分，我们将非常感激您。这样我们

就能设法弄到它。马克思为了出第一卷第三版①需要它，为此他答

应有机会时给您寄点什么东西供《社会民主党人报》之用。过几

天他就动身到威特岛去，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那里过冬（从这

里乘车五六小时到达）。

您的那位加尔西亚先生是许多渺小的民主主义者之中的一

个，他们在伦敦这里到处闲逛，参加一切团体。３３０他们的最新领袖，

或者如施梯伯所说的主脑３３１，就是狂热民主派的钻营家、在最近的

选举中遭到了失败的议会候选人海德门律师。谁也不跟这些小人

物走，他们只是相互支持。他们分裂成各种各样的宗派和一帮非

宗派的摇摆不定的一般民主派。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在大众面前显

６７３ １０４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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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己的重要性。加尔西亚的通讯中之所以大量列举许多并不出

名的名人，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管有多少善

良愿望，但是也不乏充当主角的愿望。因此我劝您要非常小心地

对待这个人的信件：硬要把一个小集团（它二十年来用过各种各

样的名称，采取过许多不同的形式，但仍然如此微不足道）装扮

成有影响的党，——他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就是如此。不过，我

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存在，不是为了使这些十分卖力的阳

萎病患者闻名大陆。附上这些小团体之一的一张入场券，加尔西

亚是该团体的书记，不久前他曾请我到那里去作报告；当然，我

拒绝了。

以最迫不及待的心情等着关于俾斯麦的材料。如果马克思现

在就动身，我就要开始认真地工作，而如果我坐下来进行一项早

就应当完成的巨大的工作①，那我就不能那么快抽得开身，所以预

先通知您，那时候您就只好等一等。假使材料已经在我这儿，我

马上就能着手，并且在此以前就能搞完。倍倍尔答应了，但是什

么也没有寄来，而现在他又即将坐牢，李卜克内西已经被关进去

了３３２，从其余的人那里我更得不到什么了！

附上给考茨基的信。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７７３１０４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① 恩格斯显然是指《自然辩证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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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终于着手给你写信了。马克思又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星期，他

后天要去威特岛，因此我一直没法安静地做点事。

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我非常喜欢的是第一篇３１２，因为它给了

“右翼”的抱怨派先生们以应有的回击，这些先生们甚至不惜接受

那些对党来说要比反社会党人法１０９本身还要坏的条件，来争取废

除反社会党人法，这无非是想借此重新筹办象《审判报》之类的

报纸，从而又得以回到旧日的写作方面的“埃及的肉锅”３３３。我以

为，针对这些先生们——文章就是针对他们的——指出下面的一

点，是完全正确的，即：接受使党的处境更加恶化的条件，自愿

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是很容易实现的；应当强调指出，靠屈膝乞求

的办法我们是很难摆脱反社会党人法的。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也是纯理论的问题。我认为，这

个法律将会被那些导致革命而且不久就会到来的事件一扫而光。

第二篇文章我相当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有两、三个人一直在

旁边谈话，否则我就会从作者对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国的影响，同时

大概也就认清了我们的福尔马尔。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确

的。３３４“都是反动的一帮”
３３５
这种说法终于在长久期待之后被实现

了。这里是所有的正式党派纠合在一起，那里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组

８７３ １０５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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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严整的队伍；一场大决战，一下子就会全线胜利。实际上事情并

不那么简单。刚刚相反，实际上，正如你也指出过的，革命是在绝大

多数人民以及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被孤立了的政府、并

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还能继续存在下来的正

式党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个促使一个和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后，

只有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福尔马尔所谈的彻底分裂，与此同时，我

们取得统治权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假如我们和福尔马尔一起立刻

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那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

末尾论及新策略的那一段话，我当时没怎么重视，——无论

如何，要是人们手头有刑法典，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使人坐牢的

东西。但是，如果有人偶尔向这方面偏了，这不是了不得的事，因

为另一方面偏得也不少。如果说我把这一点看得太轻了，那末我

以为你则看得太重了。根据菲勒克在《南德意志邮报》上兴高采

烈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右翼在怎样想方设法利用你的反驳。３３６我

不认为我们在德国的同志会由于福尔马尔的文章就真的立即接受

他的说法。不过对他要求宣布“我们要秘密组织起来”这一点，应

当断然拒绝。

我焦急地等待关于俾斯麦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两人①正在

坐牢３３２，大概，我只好再等一些时候。不过，如果我那时要埋头于

另外的、也是我早该动手的长篇文章②，那我就不能把它中途搁

下，而不得不把俾斯麦往后推了③。

在法国，期待了好久的分裂发生了。７８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

９７３１０５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３５５—３５６页。——编者注

恩格斯显然是指《自然辩证法》。——编者注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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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

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

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

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

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

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

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

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

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

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

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

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

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

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

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我希望这封信能在你入狱以前到达你手里。马克思和杜西衷

心问候你。马克思的健康正在完全恢复，如果胸膜炎不再犯，明

年秋天他的身体将会比近几年以来都好。如果你在《Ｋａｆｉｇｔｕｒｍ》①

（在伯尔尼的叫法）碰到李卜克内西，请代我们大家问候他。

你的 弗·恩·

０８３ １０５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８日）

① “塔笼”（监狱）。——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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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请你们
·
定
·
期把每日出版的《平等报》寄给瑞士苏黎世《社会

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他们将寄给你们《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交换。这是不相等

的交换——用周报换日报，但对你们方面还是有利的。这可以使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随时了解巴黎发生的事情，而您自己也

明白，一个多少是无产阶级的编辑部不可能订阅所有在巴黎出现

和消失的报纸。

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党人报》获得巴黎消息的主要来源是

福尔马尔，他是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以前当过军官，受伤后两腿

瘫痪了。他是马隆的朋友，您可以想象，马隆是怎样唆使他反对你

们的党。马隆不仅利用了大量的错误，——你们也竟然在这方面帮

了他的忙（譬如九月号上发表的莱昂·皮卡尔关于在巴黎的德国

人的荒唐文章３３７），而且按照自己惯用的手法向他说了好多谎话。

不过，福尔马尔是个好小伙子，他在德国出版了一本非可能

主义的小册子３１２，其观点已使他今后不能再在法国当可能派了。不

妨找个机会同他谈谈，并向他指出问题的另一面。我没有他在巴

黎的地址，但不难找到。

我正在苏黎世出版经过大量补充的德文版《空想社会主义和

１８３１０６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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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
３３８
。我得到书以后将立即给您寄几本去。它大约比

您的译本３０２长一倍。是否有可能根据德文版出版新的法文版？

我再说一下，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提供消息对您来说是特

别重要的。伯恩施坦的愿望非常好，但我们不可能从这里让他了

解我们自己也常常不知道的事情。最好找个机会写信给他，请他

提供点情况等等。这就是马隆用以博得人们好感的和你们总是忽

视的无害的方法。我劝您随时想到，巴黎不再是世界的首都（再

也没有这样的首都了），更不是整个世界。

衷心问候劳拉。

昨天马克思在我这里吃午饭，晚上我们都在他那里吃晚饭并

喝罗木酒直至深夜一点，今天他到文特诺尔去了。

完全属于您的 弗·恩·

１０７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仍未收到校样①（刚寄到，１１月３日）。然而我收到了倍倍

尔寄来的１８８２年伤亡事故和疾病保险法案，但不是纯粹俾斯麦社

会主义的、未受帝国国会投票影响的最初的草案１８３。我很希望收到

的正是这个草案以及另一个有关伤亡事故保险银行的草案；没有

２８３ １０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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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什么都做不成
３３９
。

收到“波兹南侯爵”①，十分感谢。关于其他铁路的详细情况

我不需要。有１８７９年年初或年中（在铁路国有化的某些情况开始

为人所知以前）以来的股票行情就足够了；那时和现时的行情的

不同足以表明，国家是怎样收买资产阶级的。

从许多方面来说，拉萨尔都是一个好的法学家，并且对罗马

继承法有足够的研究，能以自己的知识博得法学家的敬佩（这是

他喜欢用的说法；在英国博物馆参观罗塞达碑３４０的时候，他对马克

思说：“你看怎样，我是否值得花半年功夫博得埃及学家的敬

佩？”）。在德国，如果某人从一定的理论观点出发对某一点有所发

展，这就足够了，并且法学家现在忘记了，拉萨尔所发展的理论，

是逐字逐句地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中剽窃来的，况且在

运用于罗马继承法时这种理论还是不正确的；罗马继承法不象黑

格尔所说的是从“意志”中发展而来的，而是从罗马的ｇｅｎｓ即氏

族家庭公社的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氏族家庭公社，大部分法

学家也都知道得不多。其实，我只是想说，我得破除那种说拉萨

尔是有创见的思想家的神话②，而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不知道《无产者报》上刊登的拉法格的信③，我打算向巴黎

方面去要报纸，但未必能从那里得到。如果报纸还在您那里，请

给我寄来。我会还您的。总之，马隆应该当心点：拉法格那里有

一堆他写的有损其名声的信。

３８３１０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９９—１００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６１页。——编者注

“波兹南侯爵”（《Ｍａｒｑｕｉｓ－Ｐｏｓｅｎｅｒ》）是勃兰登堡—波兹南铁路公司（Ｍａ
ｒｋｉｓｃｈ－ＰｏｓｅｎｅｒＥｉｓｅｎｂａｈ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在交易所的外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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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卡尔的荒谬文章，当然，在《公民报》上被宣布不予赞同
３３７
，

马克思本人看到过。不过，那个给您寄去文章，并用蓝铅笔在一

些地方划了着重号的人并不懂法语；他把皮卡尔借甘必大领导的

……爱国主义同盟的……资产阶级剥削者之口说出的话当作《公

民报》沙文主义的表现而加了着重号！我把这段话用红铅笔打了

着重号。皮卡尔喜欢做盖得的反对派，因此他塞进这篇文章，以

捉弄盖得；如果那里是一个正正经经的编辑部，就不会刊登这种

胡说八道的东西。

现在来说说“《公民报》编辑们在果达尔问题上极不体面的

举动”１０５。我们偶然之中清楚地知道了这件事情；在巴黎，无论是

当事人，或者完全是局外人，都不止一次地向马克思讲过这件事。

在某次会议上发生了那个事件之后，果达尔来到《公民报》编辑

部，盖得对自己过去的无政府主义伙伴仍有点私人感情，在那里

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在心平气和的谈话之间，果达尔突然毫无

理由地打了盖得一记很重的耳光。其他人都跑过来。果达尔带着

无政府主义的胆怯退缩到角落里：人们还不至于会虐待他这个俘

虏吧！而幼稚的《公民报》工作人员，没有狠狠揍他一顿，却进

行劝说并且决定，应当真的把他放走，因为他是俘虏！！可惜果达

尔就这样没有尝尝棍棒的滋味，趁机马上跑掉了。但是第二天晚

上，明知大多数编辑不在，十二个武装的（拿着粗棍子等等）无

政府主义者闯入编辑部，并以种种威逼手段要求赔罪。然而马萨

尔态度强硬，他们便只好什么也没捞到就走了。而中部的联合会２４７

立刻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它好几个晚上都派了工人保卫编辑部，无

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现在我倒要请您告诉我，“极不体面”等等究竟在什么地方。

４８３ １０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３日）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从您的信的整个内容我得出的结论是，您没有定期收到《公

民报》，因此，您除《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以外，必然局限于

在巴黎的同志的报道，而这些同志自己所采用的完全是马隆及其

同伙的消息，并且看样子对他们表现了相当轻信的态度。但是，党

的机关报主要是受身处异国首都的同志——他们又是常常变动的

——的影响来判断另一国家的工人运动，依我看来，这无论如何

是不应当容许的。在国外的德意志协会，无疑是关于国外运动的

消息的最坏来源。它们往往不能了解运动的全貌；它们多半只局

限于一些狭窄的固定联系，因而不能跟上周围运动的步伐，并且，

即使它们的影响等于零，它们还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它们比起

德国本国的群众来仍是了不起的。假如我们对此地协会１５９的不稳

定的多数的意见哪怕是稍加考虑，难道我们能够自由地判断英国

的运动或非运动吗？在纽约的德意志协会不就是那样不加批判地

对待美国工人运动的吗？每个协会首先要求的是别人承认它的作

用，因此，如果它没有一个很有魄力又很有理智的领导，就容易

堕入外国那些玩弄诡计的人的罗网。

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

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

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

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如果

《公民报》去年夏天的销售量为二万五千份，并取得了那样的地位，

以致使利沙加勒为了夺取它①竟拿自己的名誉下赌注，那末，这在

一定程度上毕竟好象同流传的所谓威信扫地的情况相矛盾。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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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同这点相矛盾的是这个事实：威信扫地没有妨碍这些人享有这

样的威望，即他们被驱逐出《公民报》以后，当天就创办了一家

新的大型日报３２６，几乎完全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ｏｕｖｒｉｅｒｓｅｔｐｅ

ｔｉ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ｓ，——拉法格语）的支持使该报整整两周免受旧

《公民报》所有者①的阴谋诡计的破坏，并已经找到一个资本家，他

们明天就要同他就报纸②问题最后达成协议——行还是不行。在

这样雄辩的事实面前，马隆大概只好把自己的“威信扫地”留给

自己。而马隆先生本人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当他请求罗什

弗尔给他在《不妥协派报》上发表的文章增加稿费时，那人答复

他说：“如果您写得少些，我会付给您多些”。让马隆试试口袋里

一文不名能否在巴黎创办日报，以表明他享有怎样的威望！

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吧。我请拉法格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

辑部寄《平等报》作为交换③，他今天写信给我说，他将这样做，

因此请您也给《平等报》编辑部寄《社会民主党人报》。如果您将

来没有按时收到《平等报》，您只要写几个字——发个明信片就行

了，通讯处是：巴黎波尔—罗亚尔林荫路６６号保·拉法格。

至于福尔马尔的文章３１２，第一篇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它把

矛头指向那些叫嚷不惜任何代价废除反社会党人法１０９的人。第二

篇文章我只是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我正准备出发并且身边有三、

四个人在闲谈。否则，对于他在文章末尾要求党采用过分粗暴的

语言，我不会象实际上所做的那样，掉以轻心。在这个问题上，倍

倍尔是正确的３３４，但是我认为，他对于这一点看得太重了。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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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真正缺点（我虽然发现了这个缺点，但没有重视），在于幼

稚地设想即将到来的革命应当从整个世界分为两军开始：“这里是

韦耳夫派！这里是魏卜林派！”３４１；一方面是我们，另一方面是整个

“都是反动的一帮”３３５。这就是说，革命应当从第五幕开始，而不是

从第一幕开始，——第一幕是一切反对党共同反对政府及其弊

端，从而取得胜利，在这以后，在胜利者当中，一些政党一个接

一个地被淘汰，退出舞台，这就会最后使人民群众完全转到我们

方面来，到那个时候，福尔马尔的有名的决战方能开展。但这一

点在这里是次要的，文章的实质在于证明如果按照“右翼”先生

们的愿望行事，当然我们可以摆脱反社会党人法，但党要接受比

这个法律本身更坏的条件，不过这些先生们又可以出版象汉堡

《审判报》之类的报纸，并把这些报纸冒充为党的机关报。在这一

点上，我完全同意福尔马尔，这个看法我也写信告诉了倍倍尔①。

昨天我邮汇给您（里斯巴赫旧公路１３７号）十二先令即十五法

郎十生丁，交付我和马克思的订阅费。请告诉我下次付款的日期。

祝贺报纸印数接近七千份②！

您的 弗·恩·

经您修改之后，序言③中提到有关维登代表会议
３４２
的任何话

都是多余的，因此我把它删去了。请寄给我两份校样④。已校好的

我将在今天或明天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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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谨向您肯定敝函昨日已发，并荣幸地奉告，本月１日尊函已

妥收无误，勿此作复。”您看，旧的公文格式尚未完全忘记。

立即给您写信，以便使您省去许多多余的麻烦。感谢您盛情

地找到并寄给我们所有这些书籍，但“目前我们实在不能利用它

们”。问题在于，在第三版①中，马克思只想修改和补充有关工厂

立法现状的材料，为此他需要这些法律的准确的文本，别的什么

都不需要。无关紧要的东西，诸如劳动保护条例、责任条例等等，

对于这一目的没有任何意义。至于我写论述俾斯麦的著作３３９还需

要的东西，我昨天已写信告诉您，这就是不久前国有化的六条铁

路从１８７９年年初或年中以来的股票行情和俾斯麦的伤亡事故保

险等法案的第一稿。如果我需要即将问世的扎林格的最新出版

物②（我很感谢您提醒我注意它），我在四、五天内能在这里搞到。

非常感谢您告知有关加尔西亚的情况；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还

会遇见他。他对于某些工联领袖为在拉芒什海峡铺设隧道进行鼓

动一事所发表的议论，是完全正确的。那全是一批始终甘愿卖身

投靠（摩里手下的）激进资产阶级的人；——这一次，《劳动旗帜

８８３ １０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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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编辑乔·希普顿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隧道修筑公司犒赏这

些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不会纯粹出于热情去花旅费等等。固

然，这一切确实是无辜的，但希普顿现在毕竟尝到了资产阶级的

金钱的滋味，而且由于他毫无骨气和沽名钓誉，这可以使他走得

很远。童贞已失，那末其他老奸巨猾的“工人代表”可能很快就

会使他完全俯首听命。

我愿意相信，巴黎方面正在纷纷给您寄去支持马隆和反对盖

得的信件。但您援引的那个记者自己暴露了他在这件事上不是个

内行，他声明他是受了当时对德国人的激烈攻讦的影响而写的，并

指责您履行自己作为党机关报编辑的职责，即批判地和概括地

“鸟瞰”全部问题，而不象他自己那样，为一时的和地方性的事件

所支配。而如果这个人两个月过去了仍旧为那篇倒霉的文章①纠

缠不休，如果他仅仅根据这么一件事就给一个重要的工人派别下

结论，难道党的机关报也应当那样狭隘吗？如果在巴黎有许多非

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工人向可恨的德国人发泄自己的沙文

主义，难道《公民报》应对此负责吗？无论如何它的责任不会大

于在巴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下列事实所负的责任：在巴黎、伦

敦、纽约和美国其他一切大城市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到

紧要关头时，他们同意减少工资，从而使当地工人（在美国甚至

有爱尔兰人！）的工资降低，因此给德国工人群众造成并不十分冤

枉的坏名声。最后，如果他对那篇文章这样厌恶，为什么他不反

对它呢？这篇文章已经被宣布不予赞同——诚然，是以相当缓和

的形式，——但马克思告诉我说，依巴黎的记者们看，这是完全

９８３１０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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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得去的方式，当地任何一家报纸对待犯了过失的编辑，只要这

家报纸没有受到压力，通常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而本来是可以施

加这种压力的，并且很简单。只要写封抗议信，并由某人或某代

表团把它交到报纸①办事处，编辑部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了。假使值

班编辑（可能就是皮卡尔本人）加以阻挠的话，那么只要威胁一

下说，如果《公民报》明天不刊登这封信，这封信当天就要送到

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去，这就足够了。也许您的记者的法

文不够好，那可以去请教福尔马尔；福尔马尔不在时，希尔施是

会乐意帮忙的。如果这些人这样做，就会受到尊敬并使《公民

报》得到有益的教训，而我也会为此感到高兴。但起初象绵羊般

驯服地忍受一切，而后却唉声叹气——这纯粹是德国的作法，并

招来了对德国人理所当然的鄙视。如果我们竟然容忍来自法国人

和英国人方面的这类东西，如果我们的人在德国也这样没有骨气，

这会给我们造成什么结果呢？在巴黎的德国社会党人在要求党的

机关报重视他们关于法国运动的意见之前，首先应当证明，第一，

他们总的来说能够不抱成见地和毫不偏袒地进行批评，第二，他

们在法国人面前能捍卫自己。过去在这里这两点都不具备。

您说在巴黎出版日报有害处，我不能同意。周刊在巴黎只能

对狭小的范围发生影响；为了影响群众，应当有日报。我们也曾

反对过出日报，因为那时没有任何机会弄到一家日报并且那时发

生了把《解放报》迁往里昂２１８的幼稚做法。现在情况不同了。《公

民报》使自己和自己的编辑在巴黎出了名，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

报纸不得不同它进行论战并且都被击溃了，如果我们现在失去这

０９３ １０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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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日报，便是一大失败。下面的事实同这一点丝毫没有矛盾：报

纸不可能是理想的、十全十美的，它的由整个委员会进行编辑工

作的虚假民主，常常造成事实上没有任何编辑部，就象刊登皮卡

尔的文章时的那种情况。但是拉法格不久前给我寄来了约二十号

谈到分裂问题７８的报纸，除了早就受到斥责而且在周报上也可能

出现的某几点之外，我根本没有发现报纸就那么糟糕。任何熟悉

巴黎报刊情况的人事先都会说，每周出两次的报纸，是不可思议

的，它将是个死胎。要么是周报，要么是日报。《公民报》迅速变

成了日报《平等报》（它现在在巴黎的销售量已超过五千份），这

表明，前《公民报》编辑部现在肯定有很大的把握出版日报。

现在谈谈克列孟梭的群众大会。用德国的尺度来衡量这件事

以及巴黎其他事件，是根本不行的。当选民不让甘必大在他的选

区讲话１３时，所有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报刊都感到兴高采烈。现在

在克列孟梭身上发生了同样的情况３４３。克列孟梭是个冷静的、谨慎

的人，他完全愿意继续前进，如果他认为有这种必要的话；他甚

至愿意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如果能够说服他这样做的话：“请说服

我吧！”他的选区的工人便采取非常有效的说服办法，向他指出，

他的议席非常不稳。这也许会促使他懒洋洋地去研究一下社会主

义。

但是，干这种事的人究竟是谁呢？仅仅是盖得及其同伙吗？不，

要知道会议的主席是若夫兰，他是马隆的朋友，克列孟梭在蒙马

特尔的选举中的未来的对手！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在同资产阶级

进行斗争时象平时一样，举止那样彬彬有礼，竟投票选举马隆派

的主席，并且同马隆的拥护者一致行动。如果工人的行为应当受

到指责，那末这种指责在更大的程度上应当针对马隆的拥护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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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针对盖得的拥护者。

《公民报》上的话无非是说，这种反对克列孟梭的策略今后还

应当保持下去。既然这种策略是成功的，为什么今后不继续采用

它呢？我原来想看一看，《无产者报》能否在会上对《平等报》采

取以牙还牙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可以使我作这种推

测的任何理由。但即使现在发生这种事情，这也毫无意义并且未

必会长期继续下去。

现在要赶快在邮班出发以前——否则这封信要到星期一早晨

才能送走——对您筹划的修改纲领的运动说几句话。我认为这是

非常不适时的。纲领不好，但谁也没有再谈这件事了，修改纲领

应做得无懈可击。所以，当不能公开选举代表时，也就是说，当

不能对任何代表资格证提出异议时，如果不是十分必要，最好不

要触及纲领。修改纲领会使右翼有借口把自己装扮成真正捍卫党

的原则、忠于经过考验的旧纲领等等的人。在把这个纠纷的苹果

抛到被捆住了手脚的党里来以前，请好好考虑考虑。

一切政治侨民的最大危险就是渴望行动：该发生什么事吧，该

干点什么事吧！于是就去干些他们并不明白其意义，后来他们自

己才确信最好别干的事情。也许您和福尔马尔也有点渴望行动的

毛病吧？此后对于这种事您可要当心啊！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马克思在文特诺尔，即在威特岛８０上，他感觉良好。

２９３ １０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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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９、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劳动旗帜报》我已订到１２月３日，付了四先令五便士，并

已通知希普顿把以后的全部收据寄给我。所以，如果你想停止订

阅，那就快些告诉我。

马克思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身体好多了，现在他需要的只

是呼吸新鲜空气和注意保重。他的一些次要的病已经好多了，明

年夏天有把握治好。主要的是今冬不能让胸膜炎复发，因此他到

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去了８０，我刚才收到了他从那里寄来的短信①。

如果条件允许，他将在那里很好地从事第三版②的工作，并且可以

指望，并不需要他花费太多的时间。总的说来，他精神很饱满，情

绪也很好，如果到明年秋天以前一切都很顺利，他的健康将会比

最近几年都好。

感谢你告诉我关于利林塔尔的消息。现在我对此人已经非常

了解，就象从小学起就已同他相识一样。

我高兴地得知，你的阿道夫③情况很好；但愿他很快就会找到

３９３１０９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９、１６日）

①

②

③ 小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指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００—１０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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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能迅速上进的道路。他的来信我都收到了，可惜，象许多其

他信件一样，我还没有给以答复。

赫普纳——是个真正倒霉的人，他在进行抨击时，譬如他反

对舍维奇时，尽抓些鸡毛蒜皮的事。谁会这样赞赏“德国文化”！

他首先应当了解美国文化。而这正是典型的德国作风。这么一个

从德国外省小市镇出来的人，立刻就想教训美国。不过美国将会

“驯服”他，但因为他有才能，并且也还算机灵，所以可能还是很

有用的人。

１１月１６日

瞧，这是怎么搞的。这封信一个星期以前我写了半截，到今

天才继续写，但愿能够写完。

拉法格从春天起就在巴黎，他的妻子①随后于夏天到了他那

里。她和马克思一起到斐维７２呆了一个月。事情是这样：马克思起

先在阿尔及尔４２，之后在蒙特卡罗（摩纳哥）
４７
，在这两个地方，他

的胸膜炎都复发了。以后他到阿尔让台５７龙格那里住过，从那里去

邻近的恩吉安用硫矿泉水浴治疗他的慢性支气管炎。后来他到了

斐维，最后回到这里。

你知道，拉法格（在我的大力帮助下，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

想向他自己的妻子学习德文）用法文出版了我的《反杜林论》的

三章（引论，和第三编《社会主义》的前两章），冠以《空想社会

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题目。这本小册子在法国很受欢迎。多

数人懒得读象《资本论》那样厚的书，因此薄本小册子的作用快

得多。我现在要把这本小册子作一些解释性的补充用德文出版３０２，

４９３ １０９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９、１６日）

①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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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已经在苏黎世，第一印张已经印好了。小册子一问世我就给

你寄去。同时你们那里有一个ｉｎｕｔｒａｑｕｅｌｉｎｇｕａ①给美国群众作启

蒙工作的斯蒂贝林博士。这个人充满着美好的愿望，但没有理论

的头脑，因而相当混乱。

《平等报》现有每天出一次的和每周出一次的。每天出一次的

（它代替《公民报》，我们的人被用财政手腕从该报排挤出来了②）

能否维持下去，要看和一个有钱的先生的谈判成功与否。《社会民

主党人报》对我们的人和马隆之间的分裂，反应过于软弱。但老

奸巨滑的马隆（巴枯宁秘密“同盟”３０十七个创始人之一）很善于

谄媚逢迎，因而骗取了在巴黎的德国人的信任，再加上我们的人

干了一些糟糕透顶的蠢事，结果现在巴黎人拚命对苏黎世施加压

力。此外，连李卜克内西从这里路过巴黎回家时也和马隆来往。如

果拉法格和盖得不再干太大的蠢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我还是能

对付的。

问候阿道夫。

你的 弗·恩·

５９３１０９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９、１６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７１—３７２页和第３７５—３７６页。——编者注

直译是：用两种语言（即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这里是指用英语和德语。——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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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①１０日于 ［文特诺尔］

圣博尼费斯花园１号

我亲爱的小杜西：

总的来说，我绝不能抱怨文特诺尔。天气反复无常，狂风暴

雨，时而多雨，时而干燥，时而晴朗，时而寒冷，等等，但尽管

如此，很少有雾，有充足的新鲜空气，除了不多的几天以外，通

常一天总有几小时适合长时间散步。昨天和今天的天气相当凉，但

从十一点到两点，在海滨（孩子们常在这里玩耍，他们使我想起

可怜的哈利）和在我们散步的悬崖下面，直到火车站，甚至到小

山岗，都不缺阳光！

亲爱的孩子，你不应当忘记，我决不是在身体好的情况下到这

里来的。相反地：几乎连续不断的痉挛性咳嗽，多痰，以及近两周以

来夜间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决不是良好的自我感觉的

征候。这不可能在一天内发生变化，但是必然会向好的方面变。

实际上，我还是很方便的，在我收到（今天）唐金医生从伦敦寄

来的药方之前，我就去找威廉森医生看了风湿病。不过，风湿病的

患处离胸膜炎复发的老病灶很近，以致威廉森医生只是经过仔细

听诊和叩诊以后，才使我确信，自从唐金医生最近的一次检查以

６９３ １１０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

① 原稿为：“２月”。——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后，一切正常。咳嗽减轻了，但威廉森今天（第二次）来看我时劝我

再服一种药；他说，这种药能使我更快地过渡到只须多吸新鲜空气

和在户外作长时间的散步便可望完全恢复健康的阶段。

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工作，而是在做各种准备。

你那里有没有威廉·兰伦德的《庄稼汉皮尔斯的控诉》，如果

没有，你能否替我到弗尼瓦尔那里去弄到一本，或者，书不贵的

话，看能不能从“古籍”①发行的书中买到一本。

然后请看看，你能否在一套（旧的）《平等报》中（我指的是

以前的《平等报》周报）——放在我床旁的桌上——把巴黎官方

经济学家称赞对欧洲来说是廉价的华人劳动的那篇文章３４４，更确

切些说是报道，给找出来？有一期以前的马隆的《评论》②（摆在

沙发后面我的一个书架上）所讨论的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个关于华

人劳动的问题。如果是，而又找不到《平等报》，你能否把这一期

寄给我。

我的琼尼在做些什么呢？不再咳嗽了吗？问候他和琳蘅。你

的身体怎样？

我终究要给可怜的小燕妮③写封信。我很难过；担心她承受不

了这个重担④。

祝好。

老尼克

７９３１１０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④ 即面临的分娩。——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社会主义评论》。——编者注
指“英国古籍学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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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今天下午三时收到您的电报，我当即回电说：“不可能”。因

为当时我手头没有您的地址，我想，既然“回电费付讫”，发报处

会知道把回电发往何处，所以我的电报只写：“维也纳，考茨基”。

而刚才，即晚上九点半，我收到了附来的条子。要找出那封有住

宅地址的信是不可能的；我能做到的一切，就是马上给您写信，以

便不致错过早晨的邮班。

为了不再象我过去多年以来那样分散自己的精力，我应当把

自己的撰稿活动局限在一个最狭小范围内——只限于给《社会民

主党人报》撰稿，而且只有在实际上有必要的时候，或者在必须

——象不久以前回答梅林的荒谬行动６２时那样——表明在《社会

民主党人报》和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敌对情绪的时候，才给它撰

稿。由于马克思患病和外出，同各国党的全部通信工作完全落在

我的身上，这对我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如果我想要

在晚年完成自己的比较巨大的著作３４５，我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参加

您的杂志①的工作，当然，我祝它获得各方面的成功。

我现在尤其不可能写一篇论述达尔文的文章。我曾写信对伯

８９３ １１１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① 《新时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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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坦说过，将来在我写作过程中接触到这个题目时，他是会收

到这样一篇文章的；不过这还不是一个月能够做到的，这部分地

是由于他的过错，因为他自己鼓励我写完全属另一个领域的著作，

我自己也认为这更加必要①。因此，在我把这件事做完，并且重新

回到自然科学，搞起动物学来以前，写文章的事根本谈不到。如

果我写一篇泛泛论述达尔文的文章来敷衍塞责，这不论是对您还

是对我都没有好处。因为时间已经晚了，所以我只能感谢您告诉

我关于当地情况的有趣的消息，最后，对您的订婚②表示衷心的祝

贺。

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１１２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首先十分感谢您送来关于国有化铁路的资料。这完全够用

了。３４６我从倍倍尔那里得到了１８８２年伤亡事故和疾病保险法案，

不过我还需要１８８１年的相应的法案１８３的最早文本，恰恰是在这一

文本中俾斯麦对穷人的突如其来的同情表现得最为充分；在第二

种文本中，资产阶级议员的投票已经大大地钳制了他，所以这已

经不是完完整整的俾斯麦了。

９９３１１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①

② 同路易莎·施特腊塞尔订婚。——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５５—３５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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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呼声》以前马克思收到过，但大概是没有续订，所以现

在不再给寄报纸来了。

福尔马尔的文章９６，除了几处次要的地方以外，纯粹是重弹马

隆的旧调３４７。１８７１年以来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在这里完全被歪曲

了，这本来是不应该轻易放过的。例如在第二篇文章中责备盖得

没有参加一些小集团（后来由那些小集团发展成了《无产者报》或

纯粹的合作社派，他当时恰恰是同那些小集团作斗争的）！似乎后

来的《无产者报》派总的说还接纳了一个“非工人”！而主要的歪

曲就是杰维尔在１１月１９日的《平等报》上（《创刊五年》——

《平等报》的历史）所正确指出的那一点：在几次代表大会上为

“集体主义派”纲领进行的斗争和在１８７９年马赛代表大会上这一

纲领的胜利９９。关于这一点福尔马尔只字不提。我不能设想福尔马

尔是有意进行这种捏造，但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他怎么能不知道

这一点，而且他关于法国工人运动史的全部知识怎么能只限于马

隆认为有必要告诉他的那些东西。

他只字不提马赛代表大会，是要隐讳一个重要的事实：法国

工人党在三年以前承认了集体主义派纲领９２，所以马隆背离这一

纲领肯定是倒退了一步。既然必须使我们在德国的人对法国运动

的历史不要了解成这个样子，即似乎它应当是按马隆的当前需要

那样发展的，而是要了解它的实际进展情况，所以这一错误非纠

正不可。据我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上述

杰维尔的文章，这正是因为它毫无论战的性质。如果您那里已经

没有这篇文章了，请用明信片通知我，我便立即把它寄给您。

不过，让马隆小心点吧。假使我们要象他通过福尔马尔描绘

盖得的活动那样，对他的事业和功绩详细地，但更准确地加以描

００４ １１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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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那他就会狼狈不堪。我们还保存着他反对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

起义的全部文件。他参加运动是在事后，是在事情的进展好得出

乎他的预料的时候。

至于两个派别的力量，我已请拉法格写信告诉我这方面的情

况。３４８罗昂派在巴黎有十五个小组，在这些小组的帮助下，《平等

报》维持了整整一个月，这无论如何是很能说明他们的情况的。在

外省，据拉法格说，他们有很大的势力。北部联合会３４９实际上支持

他们，它不愿意干预巴黎的纠纷，但忠于旧的集体主义派纲领，而

且在自己的《苦役犯》的第１页上刊载了这个纲领。罗昂派最近

将在鲁贝召开有北部的全体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而且与北部联

合会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另一家外省的工人报纸《南特的

被剥削者报》，也在第１页上连同导言一起刊载了旧的纲领，转载

了《平等报》上的一些文章，杰维尔是该报的撰稿人。这样，外

省仅有的两家工人机关报都站在罗昂派一边。在外省，如不把北

部计算在内，凡有工人组织的地方——兰斯、厄皮纳、里昂、整

个阿里埃煤矿区、波尔多、昂古列姆、罗什福尔——我们到处在

打击可能派，他们只是在布列塔尼和马赛还有点势力。

马隆以他自己的没有纲领的绪论这一施给乞丐的稀汤吸引着

许多人，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如果建立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

个谁都可以参加的党，那末这就不成其为党了。受到马隆和福尔

马尔如此青睐的老宗派主义者，多年来已证明自己毫无力量，最

好是让他们安然死去。至于工团，那末，如果把每一个同英国工

联一样，只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根本不关心运动的

罢工协会，——如果把所有这些协会都列入工人政党，那末实际

上会组成一个维护雇佣劳动，而不是消灭雇佣劳动的党。正如马

１０４１１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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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告诉我的①，巴黎的这些工团多数甚至比英国工联更次。为了

迎合这些人而放弃任何党纲，是不能带领他们前进的。真是闻所

未闻：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个这样的党，根据它的含含糊糊的

绪论（完全是按照也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在五百年以后实现的“共

产主义者”米凯尔的精神制订的３５０）势必得出结论，每一个小组都

可以制造它自己的纲领！

可是，工团对马隆有什么好处呢？它们不缴纳会费，它们不

派遣代表参加联合会理事会，它们在分裂以前只是名义上属于联

合会联盟２４７，而且现在也只是名义上还属于那个联盟；它们的作

用，正象拉法格说的那样，纯粹是柏拉图式的。它们在这里只是

充当配角。马隆的其他小组的情况如何，从下面拉法格的一段话

可以看出：

“在第十七区，我们的朋友在代表大会以后组织一个小组，马上就有二十

九人参加。为了同我们捣乱，可能派把他们的一个我听说总共只有二十个人

的小组分成五个小小组，统一于地方的联合会委员会。手法颇妙，但这只能

欺骗局外人和远离此地的人。”３５１

巴枯宁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据拉法格说，可能派只是在蒙

马特尔才真正有些势力，并且在那里也组织得很好。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

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

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巴黎的组织数量不多

（果真如此，我还不理解可能派为什么不敢出席罗昂派关于两个代

表大会３５２的辩论会），这可以由于报刊的影响而一倍或两倍地得到

２０４ １１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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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巴黎记者们怎能认为圣亚田派是“真

正的工人政党”，我真是无法理解。首先，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党，

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就象此地的工人一样。但是他们在一开始

就象此地的工人一样完全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把他

们联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因为他们

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那些为激进派搜罗一批工人选民的工人领

袖的行为，在我看来，是直接的背叛。

为了取笑，我还根据您的意见问了关于果达尔的事３５３。这位果

达尔同他的老师马雷一样，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在土鲁斯的机

会主义报纸上撰稿。按照任何惯例，而不仅是按照巴黎报界的惯

例，拒绝刊登这样一个人的所谓反驳文章，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的朋友又干了一件最大的蠢事，在报纸①的生存还

没有保证的时候，就以自己的最最革命的吹牛给自己招来了迫害。

您知道，盖得已经被捕，大概，随后就该拉法格了。假使这两个

人都去坐牢，那就会失去最积极的——不仅是作家，而且是组织

者。杰维尔懒惰，马萨尔当编辑部秘书倒不坏，但是要在困难的

条件下保存报纸，这两个人恐怕不行。其他三个人我就不去说了。

老公社社员布里萨克和布伊宁可说是个累赘，而皮卡尔是一个平

庸的记者。

您根本不要相信，似乎盖得和拉法格想要使所有的组织“绝

对服从自己的领导”。这是全部巴枯宁的策略的一张惯用的王牌，

在法国，当没有其他论据的时候，也总是经常把它抛出来。

３０４１１２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① 《平等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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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报》同国外的关系！您只要了解这个编辑部的混乱和它

的德语水平就知道了！要是将来拉法格被释放了，您最好直接给

他写信——他至少会去做需要做的一切。任何别的主意我出不了。

如果您想要利用小册子①的内容摘要，这我完全同意。结尾的

文章②您现在很快就能收到。施米特事件好极了。
３５４
波拉基早就在

伦敦设了一个私人警察所；在姓名地址簿上它被列在调查局（共

有十八个）当中——波拉基，伊格纳齐乌斯·保罗，西区帕丁顿

草坪１３号（离我很近），《外国警察报》记者。

但愿我对印数③将达七千份所表示的祝贺又迟了。不过今天

可以祝贺我六十二岁生日。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１１３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４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我昨晚九点半收到你的来信，哪怕是写几个字赶今早的邮班

寄给你也来不及了，因为这里九点以后投递的寄往外国的信件要

到次日晚间才送走。

４０４ １１３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印数。——编者注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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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里几乎没钱了，我已交给派尔希①一张支票，要他今天在

市内替我取钱。但他最早也得六点前才能回来，要赶五点半的邮

班给你寄银行券也来不及了。不过，我一拿到这笔钱就给你寄去，

帮你度过头几天。毫无疑问，保尔②的遭遇会跟盖得和巴赞过去的

情形一样，只要那场在严肃的皮康面前受审９７的喜剧一结束，如果

不是今天，最迟明天就会获得自由。我已把保尔的和你的信转寄

给摩尔，今天早晨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尼姆③。

当我能给你实在的安慰时，再给你详细写信。

爱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１４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４日于威特岛文特诺尔

市圣博尼费斯花园１号

最亲爱的白鹦鹉：

你的信我全部按时收到了，我真是个大罪人！——只是到现

在，从刚收到的将军来信④知道保尔
②
被捕以后，才给你写信。将

军已把保尔的信和你的信附在他自己的信里转给我，所以我已了

解情况了。保尔大概过几天会重新获得自由。

５０４１１４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④ 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１２２页）。——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拉法格。——编者注
罗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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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报》同国外的关系！您只要了解这个编辑部的混乱和它

的德语水平就知道了！要是将来拉法格被释放了，您最好直接给

他写信——他至少会去做需要做的一切。任何别的主意我出不了。

如果您想要利用小册子①的内容摘要，这我完全同意。结尾的

文章②您现在很快就能收到。施米特事件好极了。
３５４
波拉基早就在

伦敦设了一个私人警察所；在姓名地址簿上它被列在调查局（共

有十八个）当中——波拉基，伊格纳齐乌斯·保罗，西区帕丁顿

草坪１３号（离我很近），《外国警察报》记者。

但愿我对印数③将达七千份所表示的祝贺又迟了。不过今天

可以祝贺我六十二岁生日。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１１３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４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我昨晚九点半收到你的来信，哪怕是写几个字赶今早的邮班

寄给你也来不及了，因为这里九点以后投递的寄往外国的信件要

到次日晚间才送走。

４０４ １１３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印数。——编者注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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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早些给你写信呢？因为我没有什么令人快慰的事

值得告诉你，而你已从将军的信里知道，我自己觉得身体不错，只

是患了气管卡他被软禁了两个来星期，但胸膜炎或支气管炎没有

复发。这是令人极其快慰的事，因为大多数和我同时代的人——

我指的是和我年岁相同的人——现在已纷纷入土。世上有的是壮

驴，还要珍惜老驴的生命干什么呢？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保尔写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①，既幽默又

泼辣，既扎实又生动，而在这以前往往出现一些极端革命的词句，

使我看了生气，因为我始终把它们看作“夸夸其谈”。我们的人最

好把这类专长让给那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实质上是现存

秩序的支柱，而根本不会带来无秩序—— 他们生来就是蠢

才，——混乱不是他们的过错。现时他们为“暗检室”３５５这一“社

会灾祸”效了劳。他们最坏的是，甚至最客观的“法院侦查员”——

假如世上有这种侦查员的话——也不得不公开宣布：他们是绝对

“没有危险的”！假如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不是这样极其“无辜”，人

们可以宽恕他们的一切！但他们决不因此就是“圣徒”。亨利七世

（他战胜了理查三世）请求一个教皇②把亨利六世列为圣徒，这个

教皇说了句很恰当的俏皮话，他回答说：“无辜”（即“白痴”）还

不足以尊为“圣徒”。３５６

我的孩子，无论如何你在这里会遇到比在其他多数地方——

包括法国和意大利——更好的天气。我住在这里象个隐士一样，除

了威廉森医生外，谁都见不着，同他见面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十分

６０４ １１４ 马克思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①

② 尤利乌斯二世。——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１５页和第４０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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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

总之，孩子，只要你的义务允许你（因为，用法国的雇佣文

人的话来说，保尔同当局的光荣斗争引起人们的同情），就到我这

里来住吧！

有几本在神圣的罗斯而不是在国外印刷的新出版的俄文著

作３５７证明，我的理论正在那个国家迅速传播。不论在什么地方我所

取得的成就都不会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正

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

你的 尼克

１１５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派尔希①在昨天晚上七点钟以后才把钱送来，所以在今天以

前什么事也办不了；这里附上一张五英镑的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它的号码我已记下来了，现冒险把它立即全部寄出。

毫无疑问，在此以前，至少是现在，你对保尔②的命运
９７
已经

清楚了。我相信，现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了，即使还没有回到巴黎。

不过我担心蒙吕松的波拿巴派和其他保守派法官会让他们③每人

７０４１１５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拉法格和盖得。——编者注

拉法格。——编者注
罗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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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个月的“隐居生活”。很明显，政府打算在巴黎明目张胆地实

行迫害以前，先在外省制造一些先例。因此，蒙吕松的检察机关

已着手办案——既然已着手办案，那法官就一定会使之达到预期

的结果——，其目的仅仅在于挽回审判官们的声誉。既然这一案

件肯定会提交违警法庭审理，那末，就甚至不可能产生在由陪审

法庭审理的条件下还可能产生的那一点点疑问。

短期监禁本身将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其实，我认为，它

给保尔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不过，他们的期限大概正赶上《平

等报》最需要保尔和盖得他们两人的时刻。而最近以来报纸大有

改进。这也许是巴黎的生活同积极的撰稿活动相结合的结果，不

管怎样自从保尔克服了学者先知的那种教条主义，并开始机智俏

皮地写文章以来，最近他的文章写得好多了。关于候选人崩图的

那篇文章３５８很吸引人；但是我觉得其中处处可以发现女性手笔的

痕迹。关于中了魔的部（我忘了法文标题）那篇文章１０７，也给人以

同样的印象，这篇文章摩尔也特别喜欢①。现在，假使保尔和盖得

要坐牢，报纸就会失去灵魂。杰维尔只是偶尔显得机智有趣；一

般说来他并不笨，但是呆板，有学究气；马萨尔是善良基督教徒

的反面，因为他是一个肉体愿意而心灵（ｅｓｐｒｉｔ）软弱的人。这样，

我不得不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得出结论说，在报纸处于财政危机

的情况下，保尔和盖得恰恰是最需要的两个人。因此，恰好现在，

即在无政府主义者大肆吹牛的时候，在同他们的最最革命的姿态

进行竞争的时候，如果保尔和盖得被置于这种困难境地，那将是

非常令人惋惜的。

８０４ １１５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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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那里情况如何，我希望你站在自己三十年的高度来沉着

冷静地看待这些小小的痛苦，就象在波拿巴将军入侵时，金字塔

站在自己四千年的高度沉着冷静地看待法国军队和波拿巴本人那

样。

燕妮①的情况怎样？她好些吗？我在梅特兰公园②很少听到她

的消息，连她们③自己也知道得不多。

热爱你的 弗·恩·

１１６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６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早就盼望弄得一些钱，以便再给你寄五英镑，昨天我终于

弄到了，当晚你的明信片也来了。因此，我立即给你邮汇了所说

的五英镑即一百二十六法郎，但愿你能按时收到这笔钱。

我很高兴地得悉，你已经摆脱了所有州里的和市里的无谓事

务——这种事情简直是白白浪费时间，从这当中，除了诽谤和无

谓的烦恼而外，什么也得不到。顺便说一下，索拉里这头笨驴还

是每次给我寄两份《先驱者》。那里的发行工作真不错啊！

无政府主义者每年都自杀，每年却又死灰复燃。只要没有开

９０４１１６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爱琳娜·马克思和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伦敦的一条街，马克思一家住在这里。——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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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真正的迫害，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这的

确是通过迫害可以消灭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宗派。无政府主义之所

以经常复活，因为总是有一些好出风头的人追逐廉价声誉。无政

府主义似乎就是专门为此而创造的。不过，使自己遭到危险——

那可不行！因此法国现在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迫害，只有当这种迫

害不是纯粹装样子，不是警察的欺骗时，才会使这帮人受到损害。

但是不管怎样，总会有人成为牺牲品，这就是孟索的可怜矿工３２９。

不过，我对无政府主义的小丑们已经如此习惯了，以致当这种小

丑的模仿同真正的运动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他们只是在象奥地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里有危害性，而且也仅

仅是暂时的。还有汝拉，那里有分散在各家的钟表制造业，也是

这种荒唐行为的天然中心，在这里你的打击将是有益的。

医生允许马克思在英国南部海岸过冬，他住在威特岛已经将

近一个半月了。到目前为止，他的两种主要疾病的情况很好：无

论是胸膜炎还是支气管炎，都再也没有任何痕迹了。当然，要是

天气和我们这里一样坏（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浓雾，好不容易

算是过去了），对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患各

种轻微的感冒，而在马克思的健康状况下，感冒会拖得很久，很

伤脑筋。不过如果情况仅仅是这样，那还不要紧。很可能明年夏

天还会让他到瑞士去，如果这样，你当然会见到他。

拉法格夫人的地址是：巴黎波尔－罗亚尔林荫路６６号。她的丈

夫不久以前被捕，不过现在又恢复自由了。问题涉及他在外省的

一些演说，蒙吕松的法院侦查员①曾传唤他和盖得，他们不但没有

０１４ １１６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６日）

① 爱·皮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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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反而在《平等报》上无情地嘲笑了他一通。当然，随后就

发出了逮捕令，虽然拉法格每天都到编辑部去，根本没有隐藏起

来的打算，甚至还声明他要在一些会议上发表演说，并且发表了

演说，但是出色的巴黎警察还是花费了三个星期才搜捕到他。拉

法格，在他之前的还有盖得，在蒙吕松经第一次审问后即被放出

来了。不过他们还有可能被关押几个月。

你知道，法国的工人党分裂了７８。马隆和布鲁斯迫不及待地想

当议员，因此他们必须尽快地弄到一群选民。于是建立了一个没

有纲领的党（的的确确如此，因为在绪论的许多“鉴于”之后势

必得出结论，每个地方组织都可以制订自己的纲领），他们乐于接

纳各种败类，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他们就

把那些只是以在代表大会上推翻旧纲领为条件而接受旧纲领的人

搜罗到党内来。盖得、拉法格以及其他人由于多数票的反对而失

败，那些仍然忠于纲领的人都转移到了罗昂。我们的人不会运用

策略，并且犯了一些无法挽回的错误，但是他们会设法达到自己

的目的，“可能派”的领导地位是不会长久的。我们的人拥有每天

出版的《平等报》这个非常有力的杠杆，而且他们完全以事业的

利益为重，这一点对于马隆和布鲁斯这种好闹纠纷的人是谈不上

的。

祝你健康，老朋友，坚强些，我们还不会那么快就衰老，你

知道，我们的路还长着呢！

你的 弗·恩·

１１４１１６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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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肖莱马埋怨说，他已很久没有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了；他

的订阅期限已满，因此早在一个月以前他就给我寄来一张支票

（我给忘了），现附上，他希望再订阅一年，而“余下的钱供党使

用”。

关于马尔克①这篇手稿，我不得不通篇重新改写了三次，为

此，我又阅读了毛勒的十卷厚本著作１１６中的五、六卷，此外，还把

它们同其他的史料作了比较。现在我已将手稿寄给马克思，他埋

头钻研这些问题３５９比我时间长得多，深入得多，预期他在星期一把

它退回。

马隆在愚弄福尔马尔。否则，他肯定会纠正福尔马尔的如下错

误论断：《平等报》攻击“同盟分子”时，指的是巴枯宁的“同盟”３０。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对可能派就是这样称呼的，因为现在已经

分不清他们和社会主义同盟３６０的成员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

同盟是大约在四年以前由原先的公社财政代表茹尔德在其他现在

的和过去的蒲鲁东主义者（如龙格）的合作下建立起来的，它是《正

义报》的社会主义后备力量。想必您看到过那里在选举期间曾谈起

２１４ １１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６日）

①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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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同盟。在最近众议院普选中，这个同盟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并

且获得了——至少是在某些选区——和工人党大致相同的票数。

如果说福尔马尔尽管在巴黎住了一年半还不知道这个情况，那就

是马隆有意向他隐瞒了这一点，就象向他隐瞒了其他许多事情一

样。轻率地同一帮人结交的时候，这种事是常有的。

福尔马尔真可笑，他吹捧马隆是守纪律的党员，而指责别人

破坏纪律９６。究竟是谁破坏纪律？是那些高举旧旗帜的人呢，还是

那些直接为了背叛旧旗帜、代之以新旗帜而网罗支持者的人呢？如

果马隆不是预先网罗了那些蓄意废除旧纲领并且正是为了这个目

的而受网罗的人的话，他怎么会在圣亚田７８获得了多数呢？

马隆和他的克洛维斯·雨盖之间为了路易·勃朗而发生的争

吵，妙不可言。这也算作一个党！

你可以看出，北部联合会３４９已经公开表示支持罗昂。

拉法格在最近几号《平等报》上发表了几篇非常好的文章，例

如关于候选人崩图的文章３５８就是其中之一。对这些文章来说俏

皮话比学理主义的预言要合适得多。

劳驾把肖莱马没有收到的那几号补寄给他。

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３１４１１７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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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希望后天会放你出来一昼夜３６１，这样，这封信你就不难收到了。

我上一封信①中你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无非是这样的意思：

我认为，非常法１０９的废除要么是直接通过具有革命性质的事件（例

如在俄国进行新的打击或者召开国民议会，这会立刻对德国产生

影响），要么是通过一些总归是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和替革命作准备

的事件（在柏林的王位更替，俾斯麦死去或下台），——两者都几

乎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个“新纪元”２５７。

美国的危机——如同这里的危机以及还没有在各地消除的德

国工业的困难一样——在我看来决不是真正的危机，而只不过是

前次危机中生产过剩的余波。由于数十亿的投机热潮，上一次德

国的经济崩溃是提前到来的；这里②和美国的经济崩溃却是按照

正常的期限即在１８７７年来临的。但生产力在任何繁荣时期都从来

还没有得到过象１８７１—１８７７年期间那样的增长；因此正象

１８３７—１８４２年间那样，这里的和德国的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在

棉织业和制铁业方面产生了长期的困难；市场至今还不能把全部

４１４ １１８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①

② 英国。——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７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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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消化掉。由于美国的工业迄今主要仍是为受关税保护的国内

市场而生产，所以在那里，生产的迅速增长很容易引起地方性的

中间危机，但这种危机归根结底只会缩短美国成为有输出能力并

作为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而出现于世界市场的时间。因此，我并

不认为——马克思也这样看①——真正的危机会在通常爆发的期

限以前很早就到来。

我认为，发生欧洲战争将是一种不幸；这一次的战争会具有

非常严重的性质，战争会在长时期内到处煽起沙文主义，因为每

个民族都会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已经处于胜利前夕的俄国革命

者所进行的全部工作会变得徒劳无益，前功尽弃；我们的党在德

国会立即被沙文主义洪流淹没和冲垮，在法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

况。那时可能产生的唯一好结果，就是恢复小波兰，但这种情况

其实也可以通过革命产生，而且是自然地产生。由于战争失利而

出现的俄国宪法，比通过革命道路夺取的宪法，会具有完全不同

的、宁可说是保守的意义。我认为，这种战争会把革命推迟十年，

固然，以后革命会更为彻底。总而言之，又嗅到了战争的气味；俾

斯麦拿出了和奥地利的同盟来示威，这和１８６７年他在卢森堡事件

中拿出和南德意志的同盟３６２一样。春天是否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且

等着瞧吧。

你说的关于德国工业的情况，特别是明确地证实制铁业生产

者之间的卡特尔合同已被撕毁一事，使我们很感兴趣。这是不能

持久的，至少对于那些不搞欺诈就活不下去的德国的工业家来说

是如此。

５１４１１８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１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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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耶尔的书
３６３
我们这里迄今尚未看到，因此你告诉我们的情

况，对我们来说还是新闻。马克思会跟他的红衣主教并列在一起，

这原是可以料想得到的；迈耶尔对于他能从曼宁红衣主教那里直

接到马克思那里去，总是感到特别满意，他从不放过机会谈论这

一点。

洛贝尔图斯在他的《社会问题书简》①中几乎发现了剩余价值

的踪迹，但是他没有再向前走，否则，他就得抛弃他一心要帮助

那些困于债务的容克的全部幻想，而这是我们可爱的洛贝尔图斯

所不愿意的。不过，正象你所说的，他比起德国所有的庸俗经济

学家，包括那些本来只是靠我们所抛弃的垃圾过活的讲坛社会主

义者１３０在内，要好得多。

卡尔②求婚的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闻。据目睹者告诉我

说，这次婚礼仿佛进行得如此无精打采，以致一个参加这次不按

宗教仪式举行的婚礼的人竟感叹地说：“这是第一流的葬礼！”

我昨天已把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手稿，即关于马尔克制度和

一般德国农民简史的附录３３８寄往苏黎世。因为毛勒写得很不好，往

往从一个论题跳到另一个论题，在初读之下难以抓住头绪。我一

收到校样，就把全书寄给你，因为它不单是摘录毛勒的著作，而

且也间接地予以批判，同时还包含有很多新东西。这是几年来我

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

把它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他“有教养者”。

该搁笔了，否则就来不及趁晚上的邮班把这封信用挂号寄出。

６１４ １１８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①

② 即卡尔·希尔施。——编者注

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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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人看样子还不至于拆①挂号信，到目前为止，一切来信都正

常，长期的经验使我学会了比较准确地辨别这种事情。

请将附上的圣诞节贺节片转交你的夫人②，并代我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１１９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③

伦 敦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２３日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孩子：

我从劳拉的信中（这封信是恩格斯为了沟通消息今天寄给我

的④）得悉，小燕妮⑤又患了这种严重的炎症。如果对它不加注意，

我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我们还是应当考虑（并且在琳蘅动身

到我这里来以前和她商量一下），我们是否应当至少把哈利从小燕

妮那里带走，甚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他到这里来。小燕妮带

着这些孩子哪能有时间去治病！但另一方面，如果另外的人取代

了琼尼的位置，那我们的琼尼（在卫生方面）将会多么受忽视！

哈利特别加重了可怜的小燕妮的如此困难的处境。

你把兰卡（或者是兰克，记不清了）的《生理学》带给我；此

７１４１１９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④

⑤ 燕妮·龙格。——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３０页。——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没有署名。——编者注
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

双关语：《ｂｅｓｔｉｅｂｅｒｎ》（拆）是由普鲁士政治警察头目的姓Ｓｔｉｅｂｅｒ构成的，与
《ｄｕｒｃｈｓｔｏｂｅｒｎ》（“搜查”，“挖掘”）发音相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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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把弗里曼那本不大好的书（《欧洲史》）也带给我，因为它可

以供我作年表用；它放在我的卧室里，在放报纸和其他东西的书

架上。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马克思小姐

８１４ １１９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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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３年

１２０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８３年１月８日于文特诺尔

圣博尼费斯花园１号

亲爱的小杜西：

星期六我收到了威廉森医生的短信，其中附有弗·贝肖医生

给威廉森的信，贝肖的信上注有：１８８３年１月４日，滨海圣莱昂

纳兹市勇士广场５号。信里提到：

“我们这里整整一个星期几乎连绵不断地下雨或者是潮湿的天气，但从

２日起，相反地，天气干燥起来。从那时起，每天下午有阳光，尽管不多。我

争取明天告诉您更多的情况。我认为，总的说来哈斯廷斯的气候比南岸大部

分地方要干燥，虽然也许因此气温要低一点”，等等。

星期六（１月６日），这里天气挺好，但这只是中午；昨天天

气也干燥，但是冷一些；跟往常一样，空地上阳光很充足。昨天

和前天我都散步了；今天看样子也是好天。如果不是直接晒着太

阳，总的说来还有点凉。但无论如何气温有希望逐渐增高。

如果这里天气捉弄人，可以转到哈斯廷斯去，至于到了变换

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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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本身就会有好处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离开文特诺尔到哈斯廷斯去是有些好处的，但是到同威特岛条件

差不多的文特诺尔附近的南岸各地去，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我仍在同积痰进行艰苦的斗争；星期六早晨起床时，咳嗽痉

挛性地发作，以致我想喘几秒钟气都不行。我想，这是神经受了

刺激——替小燕妮①担心所致！这不必多讲了。我想立即到阿尔让

台去，可是一个生病的客人，恐怕只会更加重孩子的负担！要知

道谁也不能担保，走这一趟不会引起我至今幸免的旧病复发。但

是，不能去看望孩子，心里总是很难受的。

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１２１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８３年１月９日 ［于文特诺尔］

我亲爱的好孩子：

你这样经常和这样详细地给我写信，真是可爱，但我不愿意

占用你仅有的那一点点可由你来支配的“空闲”时间。你的信是

在我给你发了信②，从海滨散步回来后才收到的。巴黎方面暂时没

有任何新消息。

０２４ １２１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３年１月９日）

①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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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正想不顾风声怒号出去“徒步旅行”，这时候我的医

生①来了；他说我必须呆在家里，因为外面很冷。他又给我进行了

听诊。一切还是老样子，即患慢性卡他（因此嗓子还一直是嘶哑

的），但如果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我的健康状况好转了，因为

令人担心的地方完全没有触及。但是几乎没有间断过的咳嗽，本

来就非常讨厌，由于每天呕吐，变得简直无法忍受了。这常常使

我不能工作，而医生却相信——他还相信，这就不错了！——能

够使我摆脱这种折磨（靠刚刚给我开的药剂）。走着瞧吧。

顺便讲一下：在我的卧室或我的书桌里，在皮夹子或哪个小

盒子内，应当还有几张我在阿尔及尔照的相片。要是你能找到，可

以给我寄两张来。我已答应送一张给威廉森太太。

迈斯纳先生昨天给我寄来了他１８８１年的账目１２３；收入很少，

但１８８２年必定会多一些，因为他同时还告诉我，余存的《资本

论》很快就会售完。当然，他急着要校样②。何况他很久很久没有

听到我的任何消息了。现在他终于要得到我的详细答复了。

考恩关于埃及的演说，实质上还是过去海德门的英国政治的

“未来的音乐”。３６４这些长吁短叹的资产者（而考恩在这方面也是资

产者），这些可怜的英国资产者，在日益加重的对历史使命所负的

“责任”的重荷之下呻吟，而又如此无法反抗这种历史使命！不过，

就连考恩一想到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牢固的侵略基地加上从三角

洲到开普兰的“不列颠非洲帝国”的这幅迷人妙景，也垂涎三尺。

图景真不坏呀！事实上，还有比征服埃及——在一片和平景象中

１２４１２１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３年１月９日）

①

② 指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威廉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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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更无耻、更虚伪、更伪善的“征服”吗！甚至这个考恩

（而他无疑是英国议员中最好的一个）也衷心赞扬这类“英雄业

绩”；“我国军事实力的光辉显示”。可怜的考恩！他是地地道道的

不列颠“资产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以为作了一笔很大而且非

常有利的交易；他看不出，既然“政治”在这个事件中起作用，英

国“年迈的伟人”只不过是另外一些非不列颠人的狡猾之徒手中

的工具而已，而戈申之流泰然自若地承担起了对于“内部”利益

的“责任”。

考恩有时迷信到这种地步，以致认为达费林勋爵真正是超群

绝伦的外交天才。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

代我吻吻我的外孙①。

再见。

老尼克

１２２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０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孩子：

附上的拉法格的信（望以后寄还给我），使我对小燕妮②感到

很放心，虽然拉法格——可能是为了安慰我——把整个事情说得

２２４ １２２ 马克思致爱·马克思（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０日）

①

② 燕妮·龙格。——编者注

让·龙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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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乐观；但是看样子直接的危险过去了。

他所写的有关狼、帕①（他现在崇拜狼）的情况等等很有意思。

在目前状况下，现在把琼尼送到阿尔让台去是根本不合时宜

的（恩格斯也同意我这个意见）。在燕妮能重新亲自料理家务以前，

他不能回去。只应注意主要的东西，而不必考虑次要的东西，过

去没这样做，差点没把燕妮害了。多几个月或少几个月，这并不

要紧，何况可怜的孩子一回去就会陷入一片紊乱之中。

小杜西，我希望你立即写封信给小燕妮，讲讲这个意思。我

今天还要往《正义报》给龙格写几句，讲一下这件事。

你应当给小琼尼讲讲他的小兄弟的情况；当然你也要把拉法

格信中的主要内容告诉琳蘅。

昨天天气很糟糕，今天也远不是“美好的”，很潮湿。可我今

天还想自己的散步……②

１２３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先是节日，后是丧日③，一直受到干扰。您自己可以理解，我

几乎连片刻的空闲时间也没有，马克思从文特诺尔回来之后，由

３２４１２３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指燕妮·龙格逝世。——编者注

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燕妮·龙格的两个儿子埃德加尔和马赛尔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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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支气管炎（幸好目前还不严重）被软禁在家里，他不能多说话，

而全部家务又需要料理。（只是此事切勿在报上透露，要是马克思

看到好样的菲勒克在今天的《南德意志邮报》上轻率地，并且有

些部分又是不真实地谈论这件事，他就会发火。）

尽管如此，我终于还是为您抽出了一个来钟头。至于随信奉

还的龚贝尔的信，龚贝尔同海涅笔下的龚佩利诺①有共同特点，那

就是也对证券感兴趣。一般说来，这是在国外的德国社会党人的

极好的标本，因为他显然在巴黎住过。由于为这些人创造了一种

他们本人完全没有出力的、往往只是理解得极其粗浅或者根本不

愿意花力气去理解的理论，所以他们当中每一个孤陋寡闻的人都

认为自己高于所有其他外国人。他从海尔布朗或是其他什么闭塞

的角落来到伦敦或巴黎，却因为这里不重视他孤陋寡闻的见解而

感到震惊。他不去扩大自己的眼界，不去学会一点东西，却偏要

变得比以前还要目光短浅，因为这样更能显示他与冥顽不灵的外

国人的不同之点，也就是他的臆想的优越性。可是这类人统治着

德国侨民团体，如果他们现在使您吃苦头，那您不妨回想一下，是

谁在颁布反社会党人法１０９以后力图通过集中之类的办法使这些团

体起不应起的作用呢？假如您当时象现在这样清楚地了解这些人，

就未必那么热心了。

“一批光明磊落的人”——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哈赛尔曼或

弗里茨舍以及凡是被驱逐出国或自行来此的人都能说得出来的其

他许多人光明磊落呢？

龚佩利诺谈起自己的证券时，就眉飞色舞。这位孤陋寡闻的

４２４ １２３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８日）

① 海涅《旅行札记》。——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义侠骑士如此假仁假义地反对例行的做法——这些做法诚然令人

很不愉快，但其对党的实际益处仍然远远超过可能的害处——，这

肯定是有用意的。工人没有证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证券交易专

栏。就是说，只有也想靠证券赚钱的小资产者才要求在自己的党

报上设立一个好意的、正直的、道德的证券交易专栏。第一，指

点如何最好地剥削工人（证券收入也是无酬劳动的利润），不是社

会主义报纸所应干的事。第二，如果龚佩利诺仍然要求社会主义

的报纸这样做，那么这决不利于说明他的社会主义，更不利于说

明他的商业天才。我也有证券，有时买进卖出。但我总不至于天

真到作买卖时要到社会主义的报刊里去找主意。谁干这个、倒了

霉，那他活该。阿伯拉罕·龚佩利诺，去受洗礼吧！

格里伦贝格尔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普特卡默的伪善态度

的回答３６５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样做是对的。不要象许多人还在

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

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

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

击。我们的策略从来就是这样，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

已经相当成功地战胜了一切敌人。老弗里茨①在给他的将军们的

一个指令中说：“总之，我们士兵的天才就是善于进攻，仅仅这一

点就很了不起”３６６；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德国工人。但是如果凯泽

尔②在辩论非常法的时候——假定 ③的简要记录是确实的——

退缩和诉苦，说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匹克威克式的革命者３６７，那该怎

５２４１２３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菲勒克；Ｖｉｅｒｅｃｋ——姓，《ｖｉｅｒｅｃｋ》—— “四角形”。——编者注
麦克斯·凯泽尔。——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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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办呢？那就应当说：整个帝国国会和联邦会议
３６８
都只是靠革命建

立起来的；老威廉在并吞三个王位和一个自由市３６９的时候也曾经

是革命者；全部法制、全部所谓的法律基础都只不过是完全反对

人民意志的和直接反对人民的无数革命的产物。德国人的这种思

想上和意志上的该死的委靡状态（有人如此卖力地把它同“有教

养者”一起带到党内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掉啊！

邮局要关门了。我也许遗漏了您来信中的个别事项，待一有

机会，我立即答复。谢谢寄来的照片。您什么时候寄来校样①呢？

祝好。

你的 弗·恩·

１２４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３年２月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１ 相信您已收到１２月２０日由这里用挂号寄出的最后一部

分手稿（《马尔克》）３３８。但是印刷厂拖拉得真不象话。如果这样继

续下去，您可以重印扉页，在上面注明１８８４年。到底什么时候能

出下一印张？

２ 无论是伤亡事故保险法的最初草案，无论是倍倍尔对这个

问题的演说，我均未收到。但是我觉得，采取专门行动来反对俾

６２４ １２４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８日）

① 指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德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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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麦的社会主义，现在似乎为时已晚。菲勒克的小报①对它已失去

任何兴趣；辛格尔以前深深地迷上了国有化，近来已完全抛弃了，

而且简直是革命的了，而帝国国会里的一帮懦夫——布洛斯、盖

泽尔之流，看来即使不是丧失了希望，那至少也是丧失了勇气。在

这种情况下，何必用大炮轰蚊子呢？我觉得，应当让俾斯麦的社

会主义自己埋葬自己。就是说，剩下的事情就是批判拉萨尔的余

毒了。但是，如果小册子②印得还是这样慢，恐怕连这个攻势在其

发动之前就过时了。

３ 您对马隆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人不是那样愚蠢，或者确

切些说，不是象他装的那样笨拙。这是个假装头脑简单的人，他

从巴枯宁主义者那里学会了如何悄悄地逼迫人家还装出人家逼迫

他的样子。您总有一天会相信我是对的。

４ 交易所税。在英国这里，它老早就以简单的、最普通的印花

税形式存在着，就是在转让时交纳占支付额的０５％的印花税和

五先令手续费（无记名股票这里很少，不用纳税）。结果只是在没有

实际转让的差额交易中进行着真正的股票投机。所以课税只涉及

所谓的“大宗投资”。因此根本不能做到使股票投机商无法逃税。

我反对这个，（１）因为我们一般只要求直接税而反对一切间

接税，以便人民知道和感觉到，他们交纳多少和应当怎样向资本

进攻；（２）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成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您把反对交易所的嚎叫称作小资产阶级的行为，这是很对的。

交易所只改变着从工人中已经窃得的剩余价值的分配，而这种分

７２４１２４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８日）

①

② 指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德文版。——编者注

《南德意志邮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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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点对于工人，作为工人而言，起初也许是

根本无所谓的。但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

本的积聚，因此这是象蒸汽机那样的革命的因素。

征收出自道德目的的课税，这也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想法

——只有征收啤酒税和白酒税还勉强有理由可说。这种主张真是

可笑之极和反动透顶。如果交易所不在美国造成巨大财富，在这

个农民国家里怎能产生大工业和社会运动呢？

您如果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是很好的，但是要慎重。不要

给施特克尔之流以可乘之隙。

５《资本论》第三版２３２。看样子要拖延些时候，因为马克思还在

生病。呆在经常下雨的文特诺尔，对他没起什么好作用。又加上女

儿①死了。他三个星期前回来了，嗓子哑得只勉勉强强能说话；在

这种情况下，不能要求很多（只是关于这一点切勿在报纸②上透

露）。

６ 我们将非常感谢您寄来洛贝尔图斯和迈耶尔的书③。这个

人曾经接近于发现剩余价值，但他在波美拉尼亚的领地妨碍他做

到这一点。

十分感谢所寄的照片。

考茨基把他论美洲粮食的小册子④寄给了我。真是绝妙的讽

刺：三年前主张限制人口增长，因为否则人就会没有东西吃了，而

现在却发现，人口还不够多，甚至光是美洲的产品也吃不完！３７０之

８２４ １２４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８日）

①

②

③

④ 卡·考茨基《大洋彼岸的食物竞争》。——编者注

约·卡·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该书系鲁·迈耶
尔编辑并作序出版。——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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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发生这种怪事，是因为对所谓的“问题”是一个一个地、不

加联系进行研究。这样，当然就成了那个违反杜林意愿的“在事

物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的辩证法３７１的牺牲品。

我高兴地得知，霍亨索伦家族里又有一个专好男风的人。这

还不足以说明全貌。卡尔亲王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也确实

“迷恋”这种事，但也“迷恋”女色。顺便说一下：阿道夫·博伊

斯特把米拉波的《柏林宫廷秘史》转给您了吗？这本书是我叫他

带给您的。如果没有，您到他那里去取。书中有关于弗里德里希

－威廉二世的极其珍贵的材料，重要的地方都折了页。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

１２５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谨向您肯定敝函昨日已发①，现附上给考茨基的信②，他原先

的地址可能已经不适用了。

再来谈谈交易所税，我们完全用不着去否定交易所的“不道

德行为”和诈骗行为，我们甚至可以一针见血地把它如实地描绘

成资本主义赢利的顶峰，在那里所有权完全直接变成了盗窃；不

９２４１２５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０日）

①

②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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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还应当做出进一步的结论：摧毁现代经济的这个表现得最清楚

的顶峰，绝对不利于无产阶级，而相反地应当让它充分地自由发

展，以便使最蠢的人也开始明白，现代经济会造成什么后果。有

些人尽管不是交易所的经纪人，却贪得无厌地搞证券投机，因此

必然成为掠夺的牺牲品，我们让这些人去表示义愤吧。当交易所

和“实力雄厚的实业界”互相角斗的时候，当那些也企图进行证

券投机并由于这种投机而不可避免地被抢劫一空的地主，在剥削

阶级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互相斗争中成为第三方的时候，——那

时候，我们就将成为第四方：欢笑的一方。

还请您把准确地址——街名和门牌号码寄给我。否则我无法

寄钱，而为了购买六本关于施米特的小册子①我需要把钱寄上，我

和肖莱马希望把小册子寄往德国，请您办一下。

我应该就此搁笔了。

您的 弗·恩·

１２６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终于能够给您写回信，并对您寄来的一切表示感谢。您不

能想象，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干扰使我不仅不能工作，而且连最紧

０３４ １２６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０日）

① 《德国秘密警察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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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的信也不能写。自从马克思生病以来，全部重担都落在我一个

人身上，另外函询等等的数目也增加了一倍。况且我晚上不能写

字，因为写字使眼睛感到疲乏并且引起失眠。因此，全部文字工

作只能用白天的几个小时去搞，而冬天这里白天又很短；加之，此

地路远，如果需要去城里跑一趟，几乎总是要花去整整一个工作

日。最近我有多少事情要东奔西跑呀！

不谈这些了。《新时代》我还没有看到，但是今天我要给狄茨

写信。为了邮寄订费，我需要知道街名和门牌号，——这是这里

的规矩。

您的关于美洲食物生产的著作①很适时。迈耶尔先生大概感

到很自豪，因为您大量地利用了他的报道。３７２他是否还在维也纳，

您有时跟他见面吗？

世界历史的讽刺多妙呵！三四年前，您作为一个新出笼的马

尔萨斯主义者，宣传必须人为地限制人口的增长，否则，我们大

家很快就会没有东西吃了。现在您却证明说：人口不多，甚至吃

不完欧洲本身的产品以及美洲生产的过剩食物。埃林杜尔伯爵，请

替我猜破这个自然之谜吧！②可见，现在必须收起来的不是面包篮

子，而是那块尽人皆知的小海绵。不过，这绝不妨碍资产阶级家

庭有效地采用这种或另外一种什么方法保持孩子数量和收入相协

调，避免过密的生育损害妇女健康等等。但我的意见仍然是：这

是丈夫和妻子，大概还有他们的家庭医生的私事（关于这种事，我

本人推荐过一种被您叫做“腊契博尔斯基法”的方法），而我们的

无产者今后将一如既往，生育无数的后代，保持自己的美名。

１３４１２６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０日）

①

② 亚·缪尔纳《罪》第二幕第五场。——编者注

卡·考茨基《大洋彼岸的食物竞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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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的杂婚一文
３７３
，我还坚持我过去的看法：共妻（和对妇

女来说共夫）是部落内部性交关系的起点，这大概不会使您感到

奇怪。相反地，用嫉妒去作心理上的解释，就是硬把后来的看法

扯进去，这种解释被成百的事实所驳倒（下面要谈到这点）。达尔

文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权威，正如在经济学方面一样——他的马

尔萨斯主义就是从经济学中弄来的。关于猴子，在这方面我们几

乎一无所知，因为动物园里的观察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又难于对

野猴群进行观察，即使是做了一些观察，也不可能是精确的、完

全的，更不可能用来做结论。大猩猩和猩猩根本就不必考虑，因

为它们不是群居的。您所引证的实行松弛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始部

落，我认为是蜕变了的——班克罗夫特①谈到的加利福尼亚半岛

居民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原始状态的标志不是粗野，而是部落

古老的血缘关系保留的程度。因此，从这个或那个部落的一些个

别现象作出某些结论之前，首先必须确定每一个别场合下的这种

关系。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半岛居民中，这种古老的关系大大削

弱了，并且没有被什么另外的组织所代替；这是蜕变的令人信服

的标志。而他们所提供的证据也是反对您的。在他们那里，妇女

也定期回到共有状态。这就是主要的一点，可您却完全不提。可

以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凡是在强制放牧３７４下土地定期重新回到共

有状态的地方，原先都实行过完全的土地共有制，我认为，可以

同样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凡是妇女定期回到——实际地或象征性

地——共有状态的地方，原始时期都实行过共妻。这种情形不仅

在您的加利福尼亚半岛居民那里发生，而且在许多其他印第安人

２３４ １２６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０日）

① 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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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以及在腓尼基人、巴比伦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克尔特

人那里也都——实际地或者象征性地——发生，可见这是远古就

有的，而且是广泛盛行的，这完全驳倒了嫉妒这种心理论据。我

很想看看您将来如何克服这个困难，因为您是回避不了它的。

恰好彭普斯偕丈夫孩子①来了，就此搁笔。经常是这样。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

１２７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６—１７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我开始写这封信（下午四点钟），但什么时候才能写完我没有

把握；我最近经常受到种种打扰，除了晚上，根本没有时间，而

晚上我又不敢多写，因为这使眼睛疲劳。

你的《萨拉斯－伊－戈梅斯》②，整个说来是一部杰作。语言

与原作一样辛辣，这是我们品尝新的红葡萄美酒时喜欢的那种辛

辣，一种健康的辛辣，它使夏米索的三韵句诗比其他任何诗人的

更接近于但丁的三韵句诗。我逐行地全部同原作作了对照，表达

原作的准确性使我感到惊异。但我希望你把某些地方改一改，使

译文完美无瑕。正象你自己说的，结尾译得仓促了，事情也确实

３３４１２７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６—１７日）

①

② 阿·夏米索《萨拉斯－伊－戈梅斯》。——编者注

派尔希·罗舍和女儿莉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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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下面具体谈一谈。

序诗。第３三韵句：“它这样矗立着”——它不能“矗立”，因

为只有从船桅顶上才能看到它。———“从柳里克”：这样不行，

因为夏米索本人就在“柳里克”船上。

第５三韵句：我看要改译。《ＤｅｎＶｅｒｓｕｃｈｚｕｗａｇｅｎ》①，指的

就是冒险驾船安然通过该纬度地区各岛屿周围的珊瑚暗礁所造成

的激浪。

第７三韵句第３行：缺一个音节，《ｏｕｒ》②不能作双音节的词

用。

第１５三韵句：译文“虽然……这可能被擦掉”会引起误解。

原作说得明白，所写的东西，已经被人们自己的脚擦掉了。

第３１三韵句第１行：“这寒冷的岩石”根本不行，因为“它

透过鞋底烫着他的双脚”。

第一篇。第１三韵句：《ＩｃｈｓａｈｂｅｒｅｉｔｓｉｍＧｅｉｓｔｅ》③——不能

在开头把这省略了。读者根据译文会以为那个人已经完全占有了

这一切想象中的宝库，只是在末尾——第８三韵句——才说明所

有这一切不过是奇妙的幻想，而且由于开头的省略也还是说得不

够明白。去寻找财富的勇敢水手的形象是整个这一部分的基础，因

此，故事一开始就应当把他突出出来。

第４三韵句第１行：《ａｎｄｆｏｒｍｙｓｅｌｆｔｏｏｗｅ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

ｇａｉｎ》④，不看原作就不明白。

４３４ １２７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６—１７日）

①

②

③

④ “我自己也满意和得益了。”夏米索原作则是《Ｕｎｄｓｅｌｂｅｒｈａｔｔ’ｉｃｈＲｕｈｅｍｉｒ
ｇｅｗｏｎｎｅｎ》—— “而我为自己获得了安宁”。——编者注

“我脑海里已经浮现出”。——编者注
“我们的”。——编者注
“冒险尝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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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三韵句第３行：《ｃａｂｉｎｓ》①给这一行加了一个多余的音

节，并且不准确。《ＤｅｒｕｎｔｒｅＲａｕｍ》②，按水手的说法是《ｈｏｌｄ》，

而且这是个单音节的词。

第二篇。除一处外没有什么毛病，而且这也是个笔误。第１６

三韵句第１行：《Ｆｏｒ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ｓｉｇｈｔｅｄｍｅ》③漏了《ｈａｖｅ》。

第三篇。第７三韵句：我认为《ｗｏｒｓｅｒｆａｒ》④的说法较好，但

庸俗的读者是否喜欢这种说法呢？你能变成一个竟用《ｗｏｒｓｅｂｙ

ｆａｒ》
④
这种说法的庸人吗？

第１５—２０三韵句：你自己的几种方案表明，你对自己的译法

不十分满意。我完全相信，这里可以想出新的成功的处理办法。结

尾部分很好。

开头和末尾通常是薄弱的环节，因为开头你工作还没入门，末

尾你已经有点疲倦了，但是我想，你把这一切搁一些时间以后，一

定能够重新精力充沛地来做这件工作，并作出你定能够作出的成

果。

摩尔也想读完译文，但不是现在就读。最近他夜里睡眠很不

好，使他不得不打消自己的精神嗜好，所以他不看小说而开始看

出版书目了。但前天夜里睡得很好，所以昨天他看起来完全象另

外一个人。还有一个好的迹象：他的双脚以前每晚都是冰凉的，只

有用热芥末水洗了才暖和过来，最近两天晚上却十分暖和，根本

不需要洗了。慢性喉炎和支气管炎在慢慢好转，但咽东西仍疼痛，

５３４１２７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６—１７日）

①

②

③

④ “坏得多”。——编者注

“因为他们看见了我”。——编者注
“底舱”。——编者注
“船舱”。——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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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子很哑。等我去看望他以后今晚再继续把这方面的情况告诉你。

他昨天的食欲很好；尼姆①大显身手，发明了一些适合他的病情的

新菜肴。

２月１７日。我昨天从梅特兰公园②回来已经是夜里一点钟了，

所以我未能写完这封信。摩尔感觉自己几乎和往常一样，但不看

书目而又看起弗雷德里克·苏利埃的作品来了——无论如何这是

个好征兆。你看，他现在每天都喝一品脱牛奶，可是他原来是个

非常讨厌牛奶的人，甚至牛奶放在桌上都受不了！不管怎样这对

他是有好处的。除罗木酒外，他有时（特别是在喝牛奶时）还喝

白兰地，大约每四天喝一瓶。

最糟糕的是，他的病是这样复杂，以致在应当注意最紧急的

方面——呼吸器官——以及有时应当用安眠药的时候，就顾不上

其他方面，例如胃的状况；你知道，他的胃根本不是非常健全的

消化器官。但他的食欲依然相当好，我们也尽量设法主要供给他

量少营养多的食品。

我认为，我们的朋友过分急于出新的《平等报》。如果保尔③

和盖得不得不根据木兰法庭的判决“服刑”９７——这毕竟是完全可

能的，那报纸怎么办呢？盖得那篇发刊词３７５，根本不符合要求。他

关于普选制选出的法官所发表的议论，既完全适用于普选制本身，

也完全适用于共和国和任何其他政治制度。如果法国先生们不知

道如何利用这种普选制，那对他们来说就更糟糕了。要是把选举

法官的权利给我们在德国的人，他们在一切大城市里会在选举中

６３４ １２７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６—１７日）

①

②

③ 拉法格。——编者注

伦敦的一条街，马克思一家住在这里。——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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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并使柏林变成老威廉和俾斯麦坐立不安的地方，除非他们实

行政变。但是，因为我的对手说黑的，我就说白的——这纯粹是

服从对手的规则，这是一种幼稚的政策。我担心盖得的无政府主

义的好吹牛的旧习气又会出乎意料地和相当彻底地暴露出来，这

样一来他就会走入绝境。

保尔的《两个倒霉的人》好极了。这正是他的拿手好戏①。

１２８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最近同菲勒克发生了小争执，使我同他断绝了关系。他可

能要去苏黎世出席代表大会３７６并在那里的私人谈话中提到这件

事，因此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只听他的一面之词。所以我委

托您向菲勒克将要与之谈到这件事的每一个人宣读这封信，至于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则不管情况如何，都要读给他俩听。

还在圣诞节之前，菲勒克，或者确切些说，他的妻子②，寄给

我一张慕尼黑的工程师戴恩哈特的名片，上面写着三个化学－物

理－工业方面的问题，要我如有可能的话给查询一下。我把名片

寄给了在曼彻斯特的肖莱马，他根据所提的问题立即看清这是个

钻营的和缠人的发明家，他在极其简单的答复后面还写了一句

７３４１２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日）

①

② 劳拉·菲勒克。——编者注

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箴言”。下面就是名片归还菲勒克时的样子：

“１ 在英国的造纸厂里，臭氧是否已经同氯和氯化石灰一样用于漂白废

布？——否！

２ 同工业中采用的其他漂白剂相比，臭氧是否在技术或经济方面有重

大的优越性？——否！

３ 提取臭氧并使之应用于工业企业，是否遇到重大的困难？——是！

工程师克·戴恩哈特”（印在名片上）。箴言：“发明家，别缠人！”

这就是名片归还时的样子。如果菲勒克不想让自己的戴恩哈

特看这个箴言，他只须把问题和答复转抄在一张纸上或一张明信

片上，这样，问题也就了结了。

可是我收到了《南德意志邮报》第７号（１月１７日的）（它是

菲勒克为交换《劳动旗帜报》寄给我的），并在“信箱”栏看到如

下的一段话：

“本市戴恩哈特工程师先生：《电工技术革命》的作者给我们写信说，尽

管曼彻斯特的肖莱马教授先生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仍然断定，臭氧可借助

于发电机提取”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这种完全是私人的通信怎么到了报纸上而不

是投进真正的信箱呢？菲勒克又怎么竟敢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刊

登私人信件呢？这封私人信件肖莱马纯粹是出于对菲勒克的好意

给戴恩哈特写的，据菲勒克本人证明，戴恩哈特是个极端缠人的

家伙。要么菲勒克不明白他干的是什么事情，要么他是出于对

“箴言”的报复而这样做的。

同时，在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和对它们的答复中，根本就没有

讲到臭氧能否借助于发电机提取；根本就没有提到发电机。可见，

菲勒克间接地硬说肖莱马否定臭氧一般可借助于发电机提取，是

公然歪曲事实真相，硬把肖莱马从未有过的看法强加在他身上。但

８３４ １２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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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把这位名声超出欧洲的化学家在化学－物理学问题上从

未发表过的看法强加给他，他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何况这是在学

府集中的城市慕尼黑公开做的，要知道那里也有化学家和物理学

家，他们可能从报纸上看到这一点。因此我把报纸寄给了肖莱马，

认为这是自己的直接的责任。肖莱马给我寄来了如下的给菲勒克

的信：

“如果有人〈我凭记忆引述〉未经许可发表私人信件，那是不体面的。如

果同时还歪曲这个信件，那就太不正派了。”

肖莱马因此要求将名片全部内容：问题、答复和箴言都公布

出来，以澄清事实。

为此菲勒克给我来了一封长信，说戴恩哈特就臭氧的问题一

连给他写了三封信（可见“发明家，别缠人！”的说法是完全中肯

的！）；他在收到肖莱马的信的同时也收到了我的信，我的信对他

来说等于顶着胸口的手枪（这是撒谎，他可以把信给人看看；我

只不过是要求他有礼貌地完全满足肖莱马的要求），但是据说，肖

莱马信中提出的要求使他更为难堪。他说箴言他不能公布（肖莱

马当然也没有当真这样要求），至于其他内容，只有肖莱马收回自

己信中的侮辱性言词才能公布。他说，他现在还看不出他错在哪

里，对于我们以“这种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方式”提出的要求，他

应当拒绝答复。

“我并不知道，肖莱马教授先生看《南德意志邮报》，我怎么能设想您在

这种情况下竟把那张报纸寄给了他？！您会成为我的密告者，这种可能性我本

来认为……是不存在的，假如您能帮我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十分恼怒的教

授平静下来，我只会感到高兴。”他说他的读者，１１１２是党内同志……，希

望不要要求他做“一个自尊的人不能做”的事，等等。

总之，这个人，根据其本人供认，盗用肖莱马的名字，歪曲

９３４１２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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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而又希望他不知道此事。我把此事告诉肖莱马（我是唯

一的一个让他卷入此事的人），我竟成为菲勒克的“密告者”。受

害人竟不是肖莱马，而是菲勒克，尽管肖莱马还只是极其温和地

批评了菲勒克的行为。关于歪曲肖莱马的话，根本没有提到。

我们的复信菲勒克可以向任何人宣读。我们给他寄去了一份

不是给他而是给编辑部的声明，也就是说，我们打算把它发表，并

且建议把问题和答复也一并刊登出来。菲勒克又是怎样做的呢？起

初他在“信箱”栏客气地表示道歉：

“我们对此次令人遗憾的误会十分抱歉，并设法使之圆满解决。”

而后来呢？在２月９日出版的第１７号上，我们读到：

“关于电工技术革命问题。曼彻斯特的肖莱马教授先生对向他提出的问

题作了如下答复，现在我们刊登于此，以澄清一个〈！〉误会〈！〉”：（下面是

问题和答复。）

澄清“误会”，结果是把事情弄得十分模糊；本来应当使肖莱

马满意，结果反而企图嘲笑他，再次滥用他的名字。在这以后，我

就把《南德意志邮报》原封不动地寄回去了。于是，菲勒克又寄

来明信片，质问为什么他应该受到这种侮辱人的（对他来说一切

都是侮辱！）拒绝方式，等等。对此我也是用明信片答复的，我的

答复如果他愿意的话，让他自己读给您听好了。肖莱马写信告诉

我，“必须同这类猪猡断绝任何关系”。我也这样做了。

您的 弗·恩格斯

０４４ １２８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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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２８日，３月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您的信昨天晚上收到了。《平等报》又垮台了；我请您在《社会

民主党人报》上就此事公布如下事实（见附页①）。但愿这些人终于

会变得聪明一些，不要根据类似的合同去出版日报。起诉不会有任

何结果，而只会白白花钱，任何一个法国法庭都会以不受理社会党

人的起诉和使他们打输官司为乐事，而报纸反正恢复不了。

顺便说说，盖得和拉法格被控告违反刑法典３７７第９１条：进行

密谋和煽动内战——死刑。多么无耻的把戏！

好在他们现在至少不能再公开声明自己同那些无政府主义者

团结一致了，因为那些人在坐牢，——那是一些玩火的孩子，当

他们挨打的时候，就装作世上最无辜的小孩。布鲁塞尔有个笨蛋，

炸弹在他自己的裤兜里爆炸了！炸药从此变成了纯粹的笑柄。

现在谈谈另外的问题。由于菲勒克竟敢在《南德意志邮报》上

对肖莱马采取了一个卑鄙的行动，我同他断绝了关系。我寄给肖

莱马的信②中详细地谈了这件事，他如果同意这封信的内容，明天

会直接从曼彻斯特把信寄给您（现附上此信——它已退回给我了，

１４４１２９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１日）

①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附页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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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忘了在信上签名）①。我无须乎向您说明，如果菲勒克和弗

里茨舍不是作为党的正式代表到这里１６５，我们当时会很冷淡地对

待他们。但由于上述情况，另外还因为马克思当时身体不好，我

才不得已稍微履行一下接待的义务。此外菲勒克他现在的妻子②

当时同我的侄女③很要好（她俩当时都秘密订了婚），等等，等等。

我当时十分明确地向他表示了我对他的庸俗民主主义倾向的看

法。总之，我同他有过瓜葛，现在必须加以断绝。

象菲勒克对肖莱马采取的这种行为，恐怕连擦皮鞋的都受不

了。要知道，肖莱马无疑是整个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仅居马克思之

下的最著名人物。我二十年前同他相识时，他已是共产主义者了。

当时他是英国教授们手下的一个贫寒的私人助手。现在他是皇家

学会（这里的科学院）会员，他在他的专业——单烃（石蜡及其派生

品）化学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威。他的巨著化学教程，虽然是他

和罗斯科合著的④，但几乎完全是他一个人写的（这是所有的化学

家都知道的），此书被认为是英国和德国目前最好的一部著作。他

的这种地位是在国外，在同那些最大限度地剥削他的人们进行斗

争中取得的，——是完全靠真正科学的劳动取得的。他没有做过任

何一件昧良心的事。同时他在任何地方也毫无顾虑地以社会主义

者的身分出现，经常在大学讲师的餐桌上朗读《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的俏皮话等等，但他正当地要求人们不要象菲勒克那样，用这样

或那样的借口，违反他的意愿，把他拖到公众面前去。明天再写吧；

２４４ １２９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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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亨·恩·罗斯科和卡·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编者注

玛丽·艾伦·罗舍。——编者注
劳拉·菲勒克。——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恩格斯补写在信纸的下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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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半夜了，我已经打破了自己晚上不写东西的规矩了。

２月２８日

请不要在报纸上总是称呼我为“同志”。第一，我讨厌任何称

号，既然在所有值得重视的德国报刊中，如果不是攻击，都不加

称号，只是称呼名字，那么我们也应该照此办理，除非指明“同

志”是要确实告诉读者，此人是党员。在讲台上和在口头争论中

适用的和惯用的东西，有时在报刊上则是根本不容许的。此外，我

们在这里根本不是狭义的“同志”。我们属于德国党的程度，未必

大于属于法国、美国或俄国党的程度，我们很少受德国的纲领的

约束，正象我们很少受最低纲领３２的约束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作为

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表的这种特殊地位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但是这

种地位不容许我们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党，至少是在我们回到德国

并直接参加那里的斗争以前。现在这不会有什么意义。

您说李卜克内西犯了吸收庸俗分子的过错，我们早就有这个

意见。李卜克内西虽然有许多极好的品质，但有一个缺点，就是

竭力把“有教养的”分子拉进党内，在他这个以前当教师的人看

来，如果一个工人有一次在帝国国会里把ｍｉｒ和ｍｉｃｈ①混淆起来，

那就是最糟糕不过的事了。无论如何不应当提菲勒克这样的人当

候选人，因为他在帝国国会里会比成百个用错了《Ｍｉｒ》的人使我

们更加丢脸，顺便说一下，甚至霍亨索伦们和元帅们有时也用错

过。如果“有教养者”和根本就是来自资产阶级的人不是完全站

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就只会有害。如果他们确实站在无产阶

级立场上，他们会是非常有益的，应当欢迎他们。其次，李卜克

３４４１２９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１日）

① ｍｉｒ是德语“我”字的第三格，ｍｉｃｈ是“我”字的第四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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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西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为了一时的成果而不加考虑地牺牲将来

的更大成果。非常冒险地派菲勒克和弗里茨舍去美国，就是一例。

目前一切还平安无事，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弗里茨舍今后在美国

不会给我们丢脸呢？以后会有人说：这是正式派去的德国社会民

主党在美国的代表啊！奥本海默事件３７８证明，在推举候选人时，对

于这类人，应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

又写不完了！

３月１日

我们一直在党内同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作最无情的斗

争，因为这种习气从三十年战争１１９以来就在蔓延，现在已经沾染了

德国的一切阶级，成了德国人的遗传病，成了奴颜婢膝、俯首帖

耳和德国人的一切传统的恶习的亲姊妹。就是这种习气使我们在

国外受人嘲笑和轻视。它是我们当中一片委靡不振和意志薄弱的

主要原因。它既经常笼罩着王位，也经常笼罩着鞋匠的小屋。只

有在德国形成了现代无产阶级以后，才出现了一个几乎完全没有

感染这种德国遗传病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斗争中显示出它目光远

大，精力充沛，态度乐观，意志顽强。难道我们不应该反对又人

为地使这个健康的而且在德国是唯一健康的阶级感染庸人的目光

短浅和委靡不振这种旧遗传病毒的一切企图吗？但是，刺杀事件２３

刚一发生，反社会党人法
１０９
刚刚通过，领导者们就惊慌失措，恐惧

万分，这只能证明他们自己在庸人中生活得太久，而且处于庸俗

舆论的压力之下。党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完全成为庸人的党，但

是的确象是那样的党。幸而这一切现在已经克服了，但是在反社

会党人法通过以前不久吸收到党内来的那些庸俗分子，主要是大

学毕业生和多半是没有毕业的大学生，还仍然留在我们的队伍中，

４４４ １２９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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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警觉地注意这些人。您在这方面帮助党，这使我们很高

兴。您在那里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务。

不过您不要把《年鉴》中那篇不幸的文章２８５放在心上。文章替

交易所经纪人辩解。但是一个人自己可以当一个不错的交易所经

纪人，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并因此仇恨和蔑视交易所经纪人阶

级。难道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要为我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进行

辩解吗？要是有人想要在这方面责难我，那他就会遭到惨重的失

败。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

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

您对追求敌人的赞扬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讲坛社会主义

者１３０放一个小小的赞许的屁，《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也欣然

记载下来，对此我们往往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米凯尔的叛变就

是从他的如下命题开始的：“我们应当在各方面争取资产阶级的赞

许”３５０。鲁道夫·迈耶尔可以尽情地奉承我们
３６３
——但他之所以也

受到赞许只是因为那真正有价值的《政界的滥设企业者》①。我们

当然从未同他谈论过重大问题，而所谈的几乎仅仅是关于俾斯麦

之类的事。迈耶尔至少是个也懂得威吓贵族老爷们的正派人，而

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人，不象现在在意大利也是很盛行的一切讲

坛社会主义者那样。他们的典型人物阿基尔·洛里亚不久前来过

这里，但访问过两次之后就再也不来了。

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

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实

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

５４４１２９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１日）

① 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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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

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

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

过普通电线输送到迄今连想也不敢想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

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

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

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末到最后它终将成

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

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以致于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管理愈来愈不

能胜任。笨蛋菲勒克只是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特别喜爱的国有化的

新论据：资产阶级所不能做的事，应当由俾斯麦来做。

舒马赫的事使我很难过。但愿这只是一时的；他总的说来还

是个活跃、果断的人。可是，正如您所说的，这是德意志帝国的

可恶的气氛！

由于许多缘故，我不打算出席代表大会３７６。目前大陆的情况使

我宁愿留在这里。

考茨基把他论述婚姻的著作的第二部分３７３寄给了我，在这里

面他又想偷偷地贩卖共妻是派生现象的主张。但这是行不通的。我

还要给他写信讲这一点①，并把信也寄给您。考茨基的不幸在于，

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次，一

个人如果写这么多，那就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搞不出来。要是想得

稿费，他可以写些通俗的东西，腾出些时间来深入地全面地研究

科学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所成就。

６４４ １２９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１日）

①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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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风的人》把我们笑死了，我已将它寄到曼彻斯特去了，

它在那里会大受欢迎。

马克思还没有恢复工作能力，他经常不出房门（他是在他的

女儿①逝世后立即回来的），在看法国小说。看来他的病情很复杂。

我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比较好的季节。

您的 弗·恩格斯

只是不要在报上②登载关于马克思健康状况的任何消息。菲

勒克在《南德意志邮报》上把我偶而告诉他妻子③（他本人几乎从

未给我写过信！）的消息歪曲得面目全非，我当然是将此事瞒过了

马克思，否则他会揪我的头发。这件事菲勒克也丝毫没有得到我

的允许就做了。

１３０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３年３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收到了您关于婚姻问题的第二篇文章３７３，既然其中包含有

对我关于第一篇文章的批评意见④的回答，那我就再讲一下；我现

７４４１３０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３年３月２日）

①

②

③

④ 见本卷第４３２—４３３页。——编者注

劳拉·菲勒克。——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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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恰好有一个钟头的空闲时间，明天我就抽不出空了。

首先我认为，您否定共妻是原始现象，又想硬把它说成是派

生现象，这是绝对不容许的。凡有共有制的地方——不管是土地

的、或者妻子的、或者任何东西的共有制——，共有制就必定是

原始的、来源于动物界的。后来的全部发展就是这种原始共有制

的逐渐消亡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例子能证

明，共有制是作为派生现象从最初的个人占有发展来的。我认为

这个论点是如此无可辩驳，如此有普遍意义，即使您能给我指出

一些似是而非的例外，不管这些例外乍看起来是多么振振有词，我

也认为它们不能作为否定这一论点的证据，而只不过是一个尚待

解决的问题而已。

其次，您在第一篇文章中硬说嫉妒起决定性作用，而在第二

篇文章中又把它完全抛到一旁，这是不行的。在第一篇文章中，松

弛的一夫一妻制主要是由嫉妒推论出来的，如我说过的，其他理

由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嫉妒能战胜天然的性

的共有制——而您毕竟间接地认为存在这种共有制：“在部落内盛

行过充分的性交自由”——，如果嫉妒因此能够把这种天然的自

由限制在暂时的一夫一妻制的范围内，那么嫉妒就更能够战胜较

小的障碍了。部落共同占有战俘是小得多的障碍。妻子总是妻子，

不管她是自由人还是女奴隶；但如果是女奴隶，而不是享有通奸

权利的自由妇女，则丈夫的嫉妒确实可以更容易地使独占得到保

证！不过一旦产生与战俘的婚姻，男子的嫉妒便会立刻消失，在

原始状态中男子曾觉得如此厌恶的共有制，也变成可以接受的和

愉快的了，甚至在实行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以后，甚至在实

行后房制的闪语系各族中，丈夫也完全不反对让自己的妻子在一

８４４ １３０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３年３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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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间内到寺庙或任何地方去委身于所遇见的任何男人。不，亲

爱的，您不应那么轻率从事。您应当坚持到底，即使这样做对您

不太方便。既然嫉妒使原始的性的共有制成为不可能，那末性的

共有制从而就一下子永远地，一直到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被

铲除了。或者是您的第二篇文章反驳第一篇文章，或者是相反。

再者，您说妇女自由在第一阶段促进了一夫一妻制，因为当

时还谈不到压迫，我不同意这一点。性的共有制是以压迫为基础，

这一论据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现代的歪曲，其前提是只讲男性

和按照
·
他
·
们
·
的意愿共有女性。这是同原始状态格格不入的。性的

共有制是对两性而存在的。如果说您是要驳倒错误的见解，那这

还驳不倒被曲解的确凿事实。

其次，您把一切性的共有制及其遗迹归结为劫夺异族妇女，硬

说这种婚姻形式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曾极度风行，可是又举不

出任何一点证据。

以下就湮没在假说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些假说中的有些东西

对于一定时期和一定］①地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总结您做得太

急了，就象特别快车一样。我们无法这样迅速地弄清这些问题。虽

然克尔特的Ｃｌａｎ②，罗马的ｇｅｎｓ
②
，德意志的Ｇ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②
——都是

一个部落的分支，但是它们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而且它们的起源

肯定也是不同的。在各非克尔特民族中克兰的种类也各不相同。

我坚信，您如果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或者经过若干时间再来研

究它，那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也许您会惋惜您在这个极其

困难的领域竟采取了如此仓促的态度。您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但

９４４１３０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３年３月２日）

①

② 氏族。——编者注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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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结论做得太匆忙了，而且太看重了所谓人类学家的意见，这些

人我看全都患有一种讲坛社会主义的斜眼症。即使您把巴霍芬使

性的共有制神圣化和神秘化的说法①驳斥得体无完肤，而性的共

有制仍然是事实。

好了，午饭铃响了；请不要见怪，我仍然是——

您的 老弗·恩格斯

１３１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１８８３年３月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今天我不得不凭记忆给你回信，因为你的来信还在马克思那

里，而我又想立刻写信祝贺你后天出狱。

你描述的关于德国工业迅速增长的情况，使我极为高兴。现

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正在经历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所经历过的事

情：交易所正在把所有完全闲置或半闲置的资本动员起来，把它

们吸引过去，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通过这种办法提供给工业

支配的这些资本，导致了工业的振兴（绝不应把这种振兴和商业

繁荣混为一谈），既然事情动起来了，就会愈走愈快。俾斯麦时代

和拿破仑第三时代只有两点区别：当时法国的繁荣是由于相对的

自由贸易；而在我们这里，尽管实行了对德国来说恰巧是完全不

０５４ １３１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３年３月７日）

① 约·雅·巴霍芬《母权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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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保护关税制度，事情仍在向前发展。其次，俾斯麦时代使

数量大得多的人失业。这部分地是由于我国同只生两个孩子的法

国相比人口增殖得要多得多，部分地是由于波拿巴曾用他的巴黎

建筑工程造成对劳动力的人为的需求，而我国在数十亿时代７之

后，这种情况很快就停止了；显然，还有一些我所不了解的其他

原因也起部分作用。不管怎样，市侩的德国终于开始变为一个现

代国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迅速获得成就是完全必要的。

阅读德国的资产阶级报纸和议会发言，就仿佛生活在亨利七

世和亨利八世的英国：同样都埋怨流浪的祸害，同样都叫喊强迫制

止流浪，叫喊使用监狱和鞭笞。这最能证明，生产者和他们的生产

工具的分离，小生产之被机器排挤，以及机器的改善，进行得多么

迅速。但这些资产者企图用道德说教和刑罚手段去消除他们本身

的行为所必然带来的后果，他们是多么荒谬可笑和卑鄙无耻啊！可

惜你不在帝国国会２２２里，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题目。

你在萨克森邦议会心安理得地举行宣誓３７９的先例，已经有了

仿效者。意大利人一致决议，宣誓不应成为障碍，而且科斯塔已

毫无怨言地宣誓了８３。正是这些人，尽管参加选举并且让别人选举

他们，却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

我的小册子①在苏黎世被拖延得简直不象话，但现在似乎已

经印好了；我不知道在苏黎世这个小城市装订是否要拖这么久，无

论如何，我还在等候给我的样本，而样本我迄今还未收到。论马

尔克的文章②将会使你弄明白毛勒著作中的许多东西；他写得极

其缺乏条理，不过他的著作还是卓越的。他的一本书我读了五、六

１５４１３１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３年３月７日）

①

②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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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下星期还要读一遍，然后把他所有其他著作
１１６
联系在一起再仔

细研究一下。

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的是，那位满嘴仁义道德和笃信宗教的

普特卡默起先在帝国国会里挨了格里伦贝格尔的痛骂，然后又在

《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挨了几次痛骂３６５。现在他该小心一些了吧！

小赫普纳在纽约把《我们的目的》３８０翻印了，据说作了修改，其

中附有一幅小画像，画的本该是你，但实际上画出来的却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因我只有该书的第一版，所以无法判断他是

否越改越坏以及改坏了什么。如果你没有他的这一版本，我可以

寄给你，你应看看，你在美国人的概念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现在该搁笔了，我要到马克思那里去；他的健康仍然不好。如

果现在是两个月以后的季节，天气和空气就会起好作用，但现在

我们这里刮东北风，风势和飓风差不多，而且风雪交加，——这

怎么能把这根深蒂固的支气管炎治好！

问候李卜克内西。

你的 弗·恩·

１３２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０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今天早晨还没收到保尔①的来信，我想在这冰天雪地又刮着

２５４ １３２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０日）

① 拉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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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的天气，你不会过于急着来伦敦。不过，如果你打定主意要

来，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

昨天晚上，唐金去看摩尔了，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他对摩

尔的健康的估计比两星期以前要好得多。他说，摩尔肯定不比那

时差，而是比那时好；如果我们能够使他支持两个月，就大有恢

复健康的希望。当然，由于吞咽有困难，他还在不断地衰弱下去，

不过我们一定得强使他进饮食。这就是杜西昨晚在一张明信片中

给我写的以及今天尼姆①告诉我的一切；我今晚能见到杜西，如果

得到更详细的消息，我再立即给你写信。唐金认为，肺脓肿目前

正日趋好转。近四个（或五个）晚上，没有盗汗了，不过代之而

起是白天有一点发烧，这当然也会使他虚弱。

他把《无产者报》和盖得委员会的回答，还有那一号“可恶

的”《公民和战斗报》交给我替他保存。因此，可以把保尔寄的那

份同其他的东西一起交给苏黎世②使用。所以这回幸好可以处理

事情的事务性的方面了，但鉴于摩尔目前的健康情况，如果只有

他一人掌握全部的材料的话，这不是时时都靠得住的。

马隆和布鲁斯这些前巴枯宁主义者，是一伙肮脏透顶的家伙。

这样赤裸裸的伪造，要是在巴黎以外的任何地方，满可以永远置

他们于死地了。但因漂亮话对巴黎人有极大的影响，谁知道“手

工业工人”③不会搜集到多少千张选票呢？不管怎样，让我们期待

最好的结果吧。

衷心问候保尔。

爱你的 弗·恩格斯

３５４１３２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让·巴普提斯特·杜美。——编者注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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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恩格斯致沙尔·龙格

阿尔 让 台

［电报］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于伦敦

  马克思今天下午三时突然逝世；请候信。

恩格斯 于伦敦

１３４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３８１

霍 布 根

［电报］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于伦敦

  马克思今日逝世。

恩格斯 于伦敦

４５４ １３３ 恩格斯致沙·龙格（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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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我的电报想必您已经收到。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本来大有希

望，但是今天早晨体力突然衰竭，接着就完全入睡了。在两分钟

之内这个天才的头脑就停止了思想，而这正是发生在医生们给了

我们最大的希望的时候。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

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

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

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

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

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

长期徘徊。

其余的下次再谈。现在已是午夜十二点钟了，整个下午和晚

上我都不得不写信并且为各种事情奔忙。

您的 弗·恩·

５５４１３５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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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从我给倍倍尔夫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通讯处——的电

报里，您大概已经知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党遭受了多么严重

的损失。上星期五医生①——伦敦最好的医生之一——还告诉我

们，他完全有希望恢复健康，只要食物使他的体力得到恢复，他

就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壮。而且正是从那时候起，他的胃口又

开始好一些了。但是今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去的时候，看到全家都

在掉泪：他的病情很坏；琳蘅说他处在半睡的状态，叫我上楼去

看他，当我上了楼的时候——此时她离开房间不过两分钟光景

——他已完全睡着，但是长眠不醒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

头脑停止思想了。关于致死的直接原因，没有医生的意见我不好

判断；整个情况是这样复杂，以致医生们要把它详细写出来，也

要花费许多笔墨。然而，现在这毕竟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最近

六个星期以来，我饱受了惊恐，而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我看来，起

初他的夫人②去世，接着，在他非常危急的关头燕妮③又去世，这

些都起了作用，加速了他的逝世。

６５４ １３６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燕妮·龙格。——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唐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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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

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

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

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

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３７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５日于伦敦

老朋友：

去年秋天你还见到了马克思３８２，你应该感到高兴，今后你再也

见不到他了。昨天下午二时四十五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

不过两分钟，我们发现他已在安乐椅上安详地长眠了。我们党的

最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想，我生平所知道的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停

止了跳动。可能是发生了内出血。

现在，我们两人差不多是１８４８年以前的老近卫军中最后的两

个人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子弹呼啸着，朋

友们倒下去，但这些对我们两人来说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当

中有谁被子弹打中，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要击中要害，别让

我们长时间受折磨。

你的老战友 弗·恩格斯

７５４１３７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５日）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１３８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５日晚１１时４５分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的电报已于今晚收到。衷心感谢！

当时要把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定期告诉你是不可能的，因为病

情一直变化不定。现在简单地谈谈主要情况。

在他夫人①逝世前不久，１８８１年１０月，他得了胸膜炎。痊愈

后，在１８８２年２月被送到阿尔及尔，由于路上碰到寒冷潮湿的天

气，到那里又得了胸膜炎。那里天气一直很坏；他的病刚一治好，

由于夏天的酷暑即将到来，他被送到蒙特卡罗（摩纳哥）去。到

那里他又得了一次胸膜炎，但病势较轻。那里天气也很坏。最后，

病治好了，他到了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住在他的女儿龙格夫人

家里。在那里，他用附近的恩吉安的硫矿泉水医治他的慢性支气

管炎。那里虽然天气仍旧不好，但治疗还是有效的。然后他又到

斐维住了六个星期，九月间，他从那里回来时，看起来健康几乎

完全恢复了。医生许可他到英国南部的海滨去过冬。而他自己对

无所事事的漫游生活已感到很厌倦，所以，要是再一次把他流放

到欧洲南部去，也许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而对他的精神却有害处。

当伦敦雾季开始的时候，他被送到威特岛去。那里阴雨连绵；他

８５４ １３８ 恩格斯致弗里德·阿·左尔格（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５日）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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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感冒了。新年时我和肖莱马想去看他，但是得到通知，要杜西

马上到他那里去。紧接着燕妮①去世了；他回到这里的时候又得了

支气管炎。由于过去的种种情况，加上他这么大的年纪，这是很

危险的。此外还产生许多并发症，尤其是肺脓肿以及体力异常迅

速的衰竭。虽然如此，病情总的是在好转；上星期五，给他治病

的主要医生②（伦敦最好的青年医生之一，是由雷伊·朗凯斯特专

门推荐的）还给了我们莫大的希望。但只要在显微镜下观察过一

次肺部组织的人都知道，肺部化脓的地方血管壁穿孔的危险是多

么大。所以，六个星期以来，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拐角的地方的时

候，我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昨天

下午两点半钟——这是白天探望他的最合适的时间——我到了他

家里，看到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

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

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

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

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

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

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

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

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

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

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

９５４１３８ 恩格斯致弗里德·阿·左尔格（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５日）

①

② 唐金。——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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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

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

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①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象废

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

庸人们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我

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这要比那样好一千倍。

根据过去发生的、连医生也不如我了解得清楚的情况来看，我

认为只有这一条出路。

尽管这样，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

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

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

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

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那些土名人和小

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

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

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

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

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你的 弗·恩格斯

０６４ １３８ 恩格斯致弗里德·阿·左尔格（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５日）

① 引自伊壁鸠鲁给美诺寇的信《论道德》第２章（此处系套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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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 敦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列斯纳：

我们的老马克思于昨天下午三时平静而安详地长眠了。致死

的原因首先大概是内出血。

葬礼将在星期六十二时举行，杜西请你务必参加。

匆匆草此。

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４０

恩格斯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３８１

纽 约

［电报］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６日于伦敦

卡尔·马克思于本月十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法国阿尔让台①

逝世。数星期以来马克思患支气管炎，又加上肺脓肿，最后由于

内出血而逝世。他安然死去，毫无痛苦。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６４１３９ 恩格斯致弗里德·列斯纳（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５日）

① 关于马克思逝世于法国的错误消息，是《纽约人民报》编辑部加进这一电文
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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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收到一封从莫斯科发来的长电报，请求我以彼得罗夫农学

院学生的名义向马克思墓献一个花圈。３８３他们由于不知道我的地

址，把电报打到了《每日新闻》编辑部。现在他们请求我告诉他

们花圈的价钱和我的地址。可是电报没有签名；署名是：莫斯科

彼得罗夫学院学生。

答复谁呢？也许您能给我出个主意。因为电报是在葬礼以后

来的，而为了安葬上星期二死去的龙格的小儿子①，坟墓今天又重

新打开了，所以我要到下星期才能去献花圈。但是我想通知这些

可爱的孩子们，我已经收到了他们的电报，而且完成了委托给我

的事情。

匆匆草此。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２６４ １４１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４日）

① 昂利·龙格。——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１４２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５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附上迈耶尔一封寄到梅特兰公园①的信——杜西没看收信人

姓名就把信拆开了，但当她看清是谁寄来的信时，就立即把它交

给了尼姆②，尼姆又给了我。

今天尼姆在摩尔的手稿里找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资本

论》第二卷２３２，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共有五百多页对开纸。

由于我们还不知道手稿已为出版准备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我们

能否找到别的什么东西，目前最好还是不要在报纸上透露这个好

消息。

彭普斯正在日日夜夜等待着老二出生，假使它今天还没有出

世的话——星期五以来没听到她的消息了。今天老大③满一周岁。

肖利迈向你问好。我们两人都向保尔④衷心问好。请告诉他，最近

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只刊登了葬仪的报道⑤——和《正义报》

上的⑥基本相同。

３６４１４２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５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弗·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编者注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编者注
拉法格。——编者注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即马克思在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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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德国报纸的消息不确切，不灵通，但总的来说还过得

去。甚至连马隆也不那么坏。

最新消息。彭普斯和派尔希①来了！这样，整整十二个月愉快

地过去了。

爱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４３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

纽 约

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你的信在这里引起了哄堂大笑。凡是了解摩尔的家庭生活和

他在亲近朋友中的情况的人都知道，在那里人们都不叫他马克思，

甚至也不叫他卡尔，而只叫他摩尔，正如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绰号一样，而当不再叫绰号的时候，那种极亲密的关系也就停

止了。摩尔是他从大学时代起就有的绰号；在《新莱茵报》人们

也常常叫他摩尔。假使我对他用另一种称呼，他就会以为我们之

间发生了什么需要和解的事情了。

你的 弗·恩格斯

４６４ １４３ 恩格斯致弗·泰·库诺（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９日）

① 罗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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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１８８１年６月底到７月２０日左右，马克思和他有病的妻子曾在伊斯特勃恩

休养。——第５、１０、１９４、２５４页。

２ 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６日到８月１６日马克思和妻子住在阿尔让台（巴黎附近）他

们的女儿燕妮·龙格的家里。——第６、１９９、２５４页。

３ 法国政府于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６日颁布命令，规定众议院选举提前在８月２１

日举行。——第８、１６页。

４ 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８日至８月２２日，恩格斯在布里德林顿码头（约克郡）休

养。——第８、２００、２０４页。

５ 指下面一些著作：

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１８７０年圣彼得堡版（ 《

》 ，１８７０）。

格·路·毛勒《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厄

兰根版第１—４卷（ＧＬＭａｕｒ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Ｆｒｏｎｈｏｆｅ，ｄｅｒＢａｕｅｒｎ

ｈｏｆｅｕｎｄｄｅｒＨｏ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前两卷于１８６２年出版。关于毛勒的著作，并见注１１６。——

第８页。

６ 指麦·诺尔多的两卷本著作《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纪事。巴黎的概况和景

象》（《Ａｕｓｄｅｍｗａｈｒｅｎ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ｅｎｌａｎｄｅＰａｒｉｓ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ｎｕｎｄＢｉｌｄｅｒ》），第

１版１８７８年在莱比锡出版，第２版书名改为《巴黎。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

概 况 和 景 象》（《Ｐｓｒ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ｎ ｕｎｄ Ｂｉｌｄｅｒ ａｕｓ ｄｅｍ ｗａｈｒｅｎ

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ｅｎｌａｎｄｅ》），１８８１年在莱比锡出版。在这本书中诺尔多附入另一著

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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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第三共和国下的巴黎。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新景象》（《Ｐａｒｉｓｕｎｔｅｒｄｅｒ

ｄ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ＮｅｕｅＢｉｌｄｅｒａｕｓｄｅｍｗａｈｒｅｎ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ｅｎｌａｎｄｅ》）；第１、２

版１８８０和１８８１年在莱比锡出版。

诺尔多的这部著作旨在反对维·梯索的多次再版的丛书《到数十亿

的国家去的旅行》（《Ｖｏｙａｇｅａｕｐａｙｓｄｅｓ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ｓ》），第１版１８７５年在巴

黎出版；《普鲁士人在德国。到数十亿的国家去的旅行续篇》（《Ｌｅｓ

Ｐｒｕｓｓｉｅｎｓｅｎ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ＳｕｉｔｅｄｕＶｏｙａｇｅａｕｐａｙｓｄｅｓ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ｓ》），第１版

１８７６年在巴黎出版；《到被兼并的各国去的旅行。到数十亿的国家去的旅

行续篇和结尾》（《ＶｏｙａｇｅａｕｘｐａｙｓａｎｎｅｘéｓＳｕｉｔｅｅｔｆｉｎｄｕＶｏｙａｇｅａｕ

ｐａｙｓｄｅｓ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ｓ》），第１版１８７６年在巴黎出版。——第１２页。

７ 指法国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中失败以后，根据和约付给德国的五十

亿法郎的赔款。——第１２、４５１页。

８ 恩格斯显然是指１８８１年７月１０日《科伦日报》第１８９号上登载的对诺尔

多的《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纪事》一书第二版的评论。——第１４页。

９ 指约·埃卡留斯的文章《一个德国人对英国工联主义的看法》，这篇文章

发表在１８８１年８月６日《劳动旗帜报》第１４号上，未署名。埃卡留斯在文

章中赞扬了由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于１８６８年创建的改良主义的德

国工会（所谓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第１７、１８、２０１、２０３页。

１０ 恩格斯于１８８１年５—８月曾为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

报》撰稿。该报的主编是乔·希普顿。文章发表时不署名，几乎定期每星

期一篇，作为社论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７３—

３１８页）。恩格斯总共写了十一篇文章。恩格斯的最后一篇文章《必要的

和多余的社会阶级》刊载在１８８１年８月６日的《劳动旗帜报》上，此后，

由于该报编辑部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越来越大，恩格斯就停止为该报

撰稿。——第１８、１９６、２０１、２６７页。

１１ 指卡·考茨基的文章《国际劳工法》，文章没有署名，发表在１８８１年８月

１３日《劳动旗帜报》第１５号上。——第１８、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４、２１４页。

１２ 不列颠工联第十四年度代表大会于１８８１年９月１２—１７日在伦敦举

８６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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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１８、２０１、２０３页。

１３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６日甘必大本来要在夏隆（巴黎的一个区），在他的选区的

选民会上发表演说，但与会者不让他讲话。——第２１、３９１页。

１４ 见黑格尔《逻辑学》第１册第２篇第２章的注释：从微分学的应用得出的

微分学的目的。——第２２页。

１５ １８８０年美国医生亨·斯·唐纳在纽约创造了特殊的记录：他做了一个

绝食一个多月（从６月２８日至８月７日）的实验。——第２４页。

１６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２日在伯利维尔（巴黎的一个区）选民大会上，甘必大发表

了自己的纲领，他自己也把它说成是“机会主义的”。这个演说证明温和

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彻底放弃了他们过去的民主改革纲领，即１８６９年甘

必大在伯利维尔宣布的纲领。

关于８月１６日的大会见注１３。

马克思在下面谈到的甘必大的“意大利的无耻行径”，是暗指他的意

大利出身（甘必大的父亲生于热那亚）。——第２４页。

１７ 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

公有和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主

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这

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１８７９年工人党成立

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结果于１８８２年引起了

党的分裂（见注７８）。——第２５、２１２页。

１８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６日，马克思和他的小女儿爱琳娜·

马克思在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在英国南部）养病。—— 第２７、４０、４２、

２４６、２８３、２８８、３１４页。

１９ 指北明翰自由协会于１８８２年１月３日召开的北明翰市选民的例行年

会。在大会上发言的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北明翰的议员）约翰·

布莱特和市政官员、议员张伯伦，完全赞同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对爱

尔兰的政策。其中，他们对政府为施行所谓１８８１年爱尔兰土地法而采取

的那些措施进行了辩护。

９６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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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为了使爱尔兰农民脱离革命斗争，１８８１年８

月２２日利用议会通过了爱尔兰土地法，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英国大地主

为所欲为地对待佃农。１８８１年土地法规定，如果佃农按时交付了租金，

大地主就没有权力任意把佃农从土地上赶走；租金的数额十五年固定不

变。尽管土地法使大地主在把土地卖给国家时有利可图，并且规定的租

金数额仍然非常高，英国的土地占有者还是反对这个法令的实施，力求

保持他们在爱尔兰的不受限制的统治地位。——第２８页。

２０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都柏林英国大地主大会，是１８８２年１月３日在阿

伯康公爵主持下召开的。召开大会的正式借口是讨论副专员——被任命

为施行与１８８１年爱尔兰土地法有关的那些措施的官员——的活动。大

地主们借口这些官员的资历和阅历不足，以及议会没有规定他们的权

限，断定副专员们在解决降低大地主们所得的租金时不公道。大地主们

要求政府立即审理他们的上诉书，并且颁布赔偿损失的法令，以赔偿他

们在政府批准降低租金时可能遭受的损失。英国大地主们这些行为背后

的真正目的是阴谋破坏土地法。——第２８页。

２１ 由于１８８０年在爱尔兰广泛开展了拥护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英国议会

于１８８１年３月通过了在国内实行戒严的法令：停止宪法保障，实行戒

严，同时派出军队把那些拒绝交纳租金的佃农强制迁出。—— 第２８

页。

２２ 指威廉一世１８８２年１月４日的谕旨，由他本人和俾斯麦签署。在谕旨中

威廉要求今后把政府的所有法令当作国王本身的立宪意旨。威廉援引授

予普鲁士国王以个人领导政府政策的权力的普鲁士宪法第四十九条，命

令 大臣和官员们杜绝对于普鲁士国王这一“宪法权力”的任何“怀

疑”。——第２９页。

２３ 指１８７８年６月２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刺威

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刺和在

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１８７８年５月１１日的行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

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

口。——第２９、１６４、２０６、２７７、３３５、４４４页。

０７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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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虚无主义者，是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俄国反动政论中对俄国革命民

主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的称呼。在七十年代这一概念在俄国己逐渐不

用，可是外国资产阶级报刊仍用它来称呼所有的俄国革命者。——第

３０页。

２５ “蛊惑者”是德意志反动集团从１８１９年起对德国知识分子和大学学生会

会员中间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这些人在对拿破仑法国的

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要求统一德国

的政治性的游行示威。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 第

３０页。

２６ 内务大臣尼·巴·伊格纳切夫在１８８１年两次（６月和９月）由自己选定

地方自治局中的“行家”参加讨论国内政策中的某些实际问题——移民、

卖酒等问题。由于这个缘故，十二个地方自治局会议要求不是偶尔地，而

是经常地邀请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参加立法活动，其人选不是由政府指

定，而是由地方自治局本身推选。——第３０页。

２７ 卡·施拉姆的文章《卡尔·毕尔克利和卡尔·马克思》（《ＫａｒｌＢüｒｋｌｉ 

ｕｎｄ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载于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２４、３１日的《工人呼声》第５２和

５３号。

关于下面提到的那些在英格兰银行建立时代的信用货币发明者

们，见卡·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５篇第３６章）。——第３２、２５８

页。

２８ 暗讽威廉一世在德国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时期逃往英国（作为普鲁士王位

的继承人，威廉在１８６１年以前拥有“普鲁士亲王”的封号）和他玩弄立宪

问题。威廉在英国和自由党的领袖——罗素、帕麦斯顿等人保持密切的

关系，同时由于正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制订德意志帝国宪法草案，而注

视着那里的事态进程。——第３３页。

２９ 马克思指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泰奥多尔·蒙森，德国政治活动

家欧根·李希特尔和德国教授、进步党议员阿尔伯特·亨奈耳于１８８１

年１１—１２月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上的发言。这些人的发言充满了效

忠普鲁士国王的忠君保证；这些发言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

１７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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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１卷］，自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会议

开幕起到１８８２年１月３０日闭幕止。１８８２年柏林版第２１—３２、８４—８７、

４０５—４０６页（《Ｓｔ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ｈｃｅＢｅｒｉｃｈｔｅ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

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ｅ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１８８１８２》［Ｂｄ ］Ｖｏｎ

ｄｅｒＥｒｏｆｆｎｕｎｇｓｓｉｔｚｕｎｇａｍ１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８１ｂｉｓｚｕｒＳｅｈｌｕβｓｉｔｚｕｎｇａｍ

３０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８２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２，Ｓ２１—３２，８４—８７，４０５—４０６）。——第３３

页。

３０ 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米·巴枯宁于１８６８年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

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

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

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１８６９年同盟

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

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

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

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

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

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１８７２年９月第一国际海牙代

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

决定。——第３４、２５９、３６２、３６９、３９５、４１２页。

３１ 这里所说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是由党内右翼领袖马隆和布鲁斯发

起于１８８１年１０月中旬，兰斯党代表大会（见注２２７）前夕建立的，并为该

代表大会批准。右翼领袖建立全国委员会企图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

——盖得和拉法格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为了这个目的全国委员

会在全部六个联合会都选派同样数量的代表（每个联合会五名）的基础

上建立，这个时期法国工人党在组织上分为六个联合会：中部联合会联

盟，东部联合会联盟，北部联合会，南部联合会联盟，西部联合会联盟和

阿尔及利亚联合会。因为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只存在前面三个联合会——

其中有两个处于马隆和布鲁斯机会主义集团的影响之下——而其余的

三个只存在于纸上，所以它们的“代表”（他们是右翼领导耍弄各种不体

面的伎俩进入全国委员会的）不具有合法的全权。于是除了五名集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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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派－盖得派，即北部联合会的代表以外，全国委员会的其余二十五名

成员都是马隆和布鲁斯的拥护者，这样，党的领导就落到了右翼分子的

手里。１８８２年１月，为了回答关于把盖得派开除出中部联合会的决

议，五个盖得派的代表退出了全国委员会（见注２４７）。—— 第３４

页。

３２ 指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法国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１８７９

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

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

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１８８０年５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

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

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

和恩格斯还参与制订纲领的实践部分（见本卷第２２３—２２４页）。纲领发

表于１８８０年６月３０日《平等报》，１８８０年７月１０日《无产者报》和１８８０

年７月２０日《社会主义评论》。１８８０年在法国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上

这个纲领作为“最低纲领”被通过。纲领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６４、６３４—６３６页。分裂以后，在１８８２年９月圣亚田代表

大会上，这一纲领被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派）否决了，他们通过了一个新

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罗昂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

仍然有效。

恩格斯这里所指的盖得同马隆、布鲁斯信徒们的论战，是由于法国

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引起的。论战中，盖得尖锐地批

判了试图修正纲领的全国委员会成员茹尔·若夫兰。巴黎十八个选区的

党的小组于１８８１年底推选出若夫兰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巴黎市参议会

的选举，若夫兰在巴黎蒙马特尔区发表的他的竞选纲领草案中，完全不

顾马克思起草的纲领的理论部分，并且在纲领的实践部分中用一些含糊

不清的说法偷换了实践部分的一系列原则上很重要的具体条文（关于八

小时工作制和集体所有制等等）。１８８２年１月８日，马隆和布鲁斯集团

利用自己在全国委员会中的优势坚持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决议中委员会

同意把若夫兰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竞选纲领作为党推荐的纲领。——第

３４、２２４、４００、４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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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指１８８２年１月７日《无产者报》第１７１号发表的若夫兰给《平等报》主编

盖得的信，若夫兰在这封信里一方面维护他在巴黎蒙马特尔区选举时提

出的竞选纲领，另一方面断言，违反党的纪律的不是他，而是盖得，因为

似乎他的活动是取得了全国委员会的同意，而盖得反对全国委员会的决

议。——第３４、２５９页。

３４ 显然指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５日《科伦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评《俄国》（《Ｒｕβ－

ｌａｎｄ》）。短评否认某些欧洲报纸的舆论，即似乎米·德·斯柯别列夫将

军于１８８１年夏天访问巴黎是受俄国政府的委托为法俄同盟奠定基础，

并就剥夺政治侨民避难权的条约等等进行谈判。《科伦日报》断言，斯柯

别列夫访问巴黎是带有私人性质的访问。——第３５页。

３５ 关于若夫兰的文章见注３３。

桑维耳耶通告 是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２日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由巴

枯宁派的汝拉联合会通过的。这个通告的目的在于反对第一国际伦敦代

表会议（１８７１年）的决议，并且对总委员会的活动作了诽谤性的攻击。在

通告里要求立即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根据无政府主义原理来修改国际的

章程。总委员会发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

的分裂》以回答桑维耳耶通告，这个内部通告彻底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

的分裂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３—５５页）。——

第３５页。

３６ 由于农民极端贫困的处境引起六十至七十年代农民运动的高涨，沙皇政

府不得不同意稍微降低赎金。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２８日颁布了一项法令，根据

这个法令，对俄罗斯农民，每一份地降低一个卢布赎金，对乌克兰农民，

则赎金原有额降低１６％。——第３５页。

３７ 指德意志帝国国会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度会议关于废除１８７４年５月４日的

限制宗教法庭活动法的辩论。在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２日会议上，三百五十五

名议员中，二百三十三名投票赞成废除这项法令，一百一十五名反对，七

名弃权。

这项法令是在所谓的“文化斗争”时期——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

七十年代打着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旗号实行一些措施时期——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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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令。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分立主义

倾向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的。

“去卡诺萨朝圣”，恩格斯说这句话是讽喻俾斯麦在七十年代末至八

十年代初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作出的巨大让步。俾斯麦在同天主

教会冲突的初期，１８７２年５月曾在帝国国会中宣称：“我们决不去卡诺

萨”，并同教皇庇护九世争吵过，但在七十年代末，他为了首先同工人运

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作斗争，需要天主教中央党的支

持，便几乎废除了在冲突期间颁布的全部反天主教的法令，并且迫使反

天主教政策的主要拥护者辞职，并同新教皇利奥十三和解。俾斯麦对教

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作的让步，等于承认“文化斗争”毫无结果。

“去卡诺萨”一词的来源是：１０７７年德皇亨利四世为了祈求教皇格

雷哥里七世取消开除他的教籍的决定，到卡诺萨城堡（意大利北部）去做

了一次屈辱的朝圣。——第３５页。

３８ 教皇至上主义者 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个派

别反对各民族教会的独立性，捍卫罗马教皇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权利。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教皇至上主义的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

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１８７０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

误”等等教条。

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教皇至上主义者是指所谓的中央党——德国天

主教徒的政党，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由于普鲁士邦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

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

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

帝国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

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

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

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

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４６１—５２７页）和《今后怎样呢？》（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７—１１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

做了详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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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主义者 是在德国西南部的中小邦的统治阶级当中于德意志帝

国建立后产生的对普鲁士政府持反对派立场的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些

德意志邦的天主教上层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由于德意志在

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而受到压制，抱有分立主义的情绪，不满俾斯麦的

使德意志普鲁士化的政策，要求与中央政权分立，要求地方私法和特权

不可侵犯等。居民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德国南部各邦的分立主义者

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支持中央党。

波兰人、丹麦人和亚尔萨斯人 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一些单独的

党团，也是支持天主教中央党的。在帝国国会中存在这些党团说明，在德

意志帝国内存在这样的少数民族，它们不满强行将一系列领土归并德国

和不满强迫它们德意志化的政策。这一政策，俾斯麦特别残酷地在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归并德国的一些波兰省份和由于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

争划归德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加以推行。帝国国会的丹麦人议员是

１８６７年归并普鲁士和１８７１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前丹麦省份什列斯维

希和霍尔斯坦的代表。在这些民族党团当中，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最为

强大。除了所有这些党团共有的分立主义倾向之外，还有反对俾斯麦在

“文化斗争”时期（见注３７）的反教权主义政策的斗争，使波兰派和亚尔

萨斯派（作为天主教徒的代表）团结起来。

进步党人 是１８６１年６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

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

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１８６６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

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１８７１年德国完成

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

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

下安于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

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１８８４年进步党人同

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第３５、

２３３页。

３９ 马克思指俾斯麦１８８２年１月９日在帝国国会会议上的发言，他不得不

承认工人群众对政府改善工人状况的意图极不相信。俾斯麦的发言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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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１

卷］，自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会议开幕起到１８８２年１月３０日闭幕止。

１８８２年柏林版第４８６页（《Ｓｔ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ｅ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１８８１８２》［Ｂｄ ］ＶｏｎｄｅｒＥｒｏｆｆｎｕｎｇｓｓｉｔｚｕｎｇａｍ１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８１

ｂｉｓｚｕｒＳｃｈｌｕβｓｉｔｚｕｎｇａｍ３０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８２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２，Ｓ４８６）。——第

３６页。

４０ 指列奥·弗兰克尔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８日和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１８８１

年１２月７日就马克思夫人逝世写给马克思的信。

当时弗兰克尔在伐茨（奥匈帝国）的所谓“国事犯监狱”里，他是

１８８１年６月以违犯出版法的罪名被关进去的。

马克思谈到的在日内瓦的符卢勃列夫斯基的“波兰党”，指的是波兰

侨民的马克思主义者小组，符卢勃列夫斯基从七十年代末起居住在日内

瓦期间同这些人关系密切。——第３６页。

４１ 指若夫兰致《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见注３３）。——第３６页。

４２ １８８２年２月初，马克思根据医生的建议赴阿尔及尔治病，在那里从１８８２

年２月２０日住到５月２日。在赴阿尔及尔途中，马克思顺便去看望了他

在阿尔让台（巴黎城郊）的大女儿燕妮·龙格，在那里从２月９日住到２

月１６日。——第３７、３９、２６６、２７０、２７９、３９４页。

４３ 关于马克思同海德门的相互关系见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７月２日给海德门的

信（本卷第１９４—１９６页）。——第５２页。

４４ 暗讽德国反动诗人弗里德里希·博登施泰特和黑格尔分子、四卷本美学

著作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费舍的忠君演说。马克思把他们比

作贺雷西和味吉尔，是指这两个古罗马诗人写了赞颂奥古斯都皇帝（凯

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的颂歌和颂诗一事。——第５２页。

４５ 大概是指马克思到扎尔特博默耳（荷兰）对他的表舅莱昂·菲力浦斯的

一次访问。马克思曾于１８６２年８月底至９月初，１８６３年１２月２１日至

１８６４年２月１９日及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９日至４月８日访问过这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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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５５页。

４６ 讽指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外行诗作，他的诗常常因不合德语语

法而成为笑柄。——第５７页。

４７ 按照医生的建议，马克思于１８８２年５月２日离开阿尔及尔，经过马赛和

尼斯到达蒙特卡罗，马克思在这里住到６月３日，约住了一个月时

间。——第５７、３０９、３９４页。

４８ 马克思指的是恩格斯在地中海海岸热那亚的逗留。恩格斯从瑞士赴英国

的途中曾于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５—６日在热那亚停留，当时由于法国政府禁

止他经过法国领土，他被迫取道意大利。——第５８页。

４９ 新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文迪什勋爵和原任副大臣托马斯·亨利·伯克

于１８８２年５月６日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被小资产阶级的恐怖组织“不

可战胜者”的成员所刺杀，该组织中有过去的芬尼亚社社员。马克思和恩

格斯不赞成芬尼亚运动仿效者的无政府主义恐怖策略（关于这一点见本

卷第３３５页恩格斯的信）。他们的意见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行动对改变英

国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不会产生丝毫影响，结果只会使爱尔兰革命者遭

受不必要的牺牲，使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遭到破坏。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

尔兰本土出现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

和）兄弟会，开展了争取爱尔兰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斗争。芬尼亚

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

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其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

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芬尼亚社社员们脱离了爱尔兰人民的广大

阶层；并且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和当时进行的英国的一般民主运动联系起

来。在六十年代后期，在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１８６７年２—３月武装

起义失败之后，此组织的活动逐渐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

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它的革命性作了很高的评价，并竭力使它

走上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第５９、３３５

页。

５０ 艾希特纳赫的游行（确切的名称是：舞蹈游行）是中世纪以来每年圣灵降

８７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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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节在卢森堡的城市艾希特纳赫举行的游行，目的是对１３７４年猖獗过

的圣维特舞蹈病不再复发表示感谢。游行者不用普通的步伐，而是做一

些前进和后退的复杂动作。——第６０页。

５１ 在德国剧作家和评论家亚·缪尔纳的剧本中，占决定地位的是似乎人命

中注定必不可免的劫数和命运。这些所谓“命运的悲剧”的不可缺少的浪

漫主义特征是不幸的日子，不祥的预言，引起祸患的武器等等；其情节通

常都以悲剧结尾。——第６１页。

５２ 马克思从蒙特卡罗赴阿尔让台的途中于１８８２年６月３—５日在卡恩逗

留了三天。——第６４页。

５３ 以达来朗为代表的法国外交在维也纳会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上提出了所

谓王朝正统原则（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ｅｌａｌéｇｉｔｉｍｉｔé），按照这一原则，欧洲在法

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被推翻的“正统的”王朝应一律恢复。其中，威

廉一世选帝侯在黑森—加塞尔的王位和奥诺雷四世侯爵在摩纳哥的王

位因此“恢复了”。——第６５页。

５４ 加里波第于１８８２年６月２日患支气管卡他逝世。——第６６页。

５５ 戏指旧约中关于尘土是蛇的食物的那些说法（圣经《旧约》《创世纪》第３

章第１４行和《以赛亚书》第６５章第２５行）；并暗指达尔文的著作《关于

在蚯蚓活动下腐植土的形成……》１８８１年伦敦版（《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ｍｏｕｌ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ｍｓ…》Ｌｄ，１８８１）。按照达尔

文的结论，蚯蚓掘松土地并使之通过自己的肠子，大大促进腐植土的形

成。——第６６页。

５６ 暗讽阿·克尼格的著作《论与人们交往》１８０４年汉诺威版（《Ｕｅｂｅｒｄｅｎ

Ｕｍｇａｎｇｍｉｔ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１８０４）。在这一著作中，作者规定了

一个人在同其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的行动准则。克尼格的著作中有很多

肤浅的议论和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第６７页。

５７ 从６月６日到８月２２日马克思住在阿尔让台他女儿燕妮·龙格那

里。——第６７、３９４页。

５８ 指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阿·赫普纳对恩格斯的请求。赫普纳在

９７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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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２年５月３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允许他在美国翻印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著作（恩格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给赫普纳的回信见本卷第

３３９—３４１页）。——第７０页。

５９ 恩格丁——瑞士（格劳宾登州）的山地疗养区，那里有能治病的泉水；它

以其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气候而闻名。——第７５页。

６０ 指从１８７９年延续到１８８２年的埃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那些最后的事

件，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已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的英法资本家对埃及进行

殖民掠夺。运动的导火线是英法代表以债权强国的身分于１８７８年进入

埃及政府（当部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

和以曾经提出过“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口号的阿拉比－帕沙上校为首

的进步军官的代表。由于开罗卫戍部队起义，埃及总督（执政者）被迫于

１８８１年９月实行宪制；１２月埃及召开了国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同

年成立的“祖国党”，它是那些对外国资本的把持感到不满的自由派的地

主和商人同依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怀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军官和

知识分子的联盟。“祖国党”的目的是要实现埃及独立并在国内建立宪

制。１８８２年２月，埃及组成了一个民族政府（阿拉比在政府中担任陆军

部长），它开始解除外籍官员在埃及担任的职务，并计划实行民主改革。

但是，１８８２年夏天，英国挑起了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反对埃及的军事

行动，虽然埃及军队（在阿拉比率领下）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抵抗，结

果还是英国侵略者获得了胜利。英国占领者在１８８２年９月占领开罗以

后，对民族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埃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抗议英国进攻埃及和炮轰亚历山大里亚的公

开集会，是盖得派的中部的联合会（见注２４７）在《公民报》编委昂利·布

里萨克、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的参与下，于１８８２年７月底在巴黎

组织的。盖得派关于埃及问题的决议，向阿拉比－帕沙和“祖国党”表示

敬意，认为他们无愧于自己承担的伟大任务。——第７５、８９、９０、３５３页。

６１ 马克思指的是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５日在伦敦

缔结的四国协定。协定的目的是要列强对土耳其苏丹采取军事援助的措

施，来解决因列强、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在埃及和近东的霸权实行

０８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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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而引起的１８３９—１８４１年的埃及危机。八十年代初，埃及民族运动的

增长使英、法达成了暂时协议，在这些年代，它们如果想对埃及实行干

涉，首先要使这种干涉具有全欧洲的性质。但是，在英国于１８８２年７月

挑起和埃及的冲突的前夕，法国政治活动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赞成干

涉的有前任总理甘必大和１８８２年１月接替他这一职务的弗雷西纳（后

者建议哪怕是只在苏伊士运河区同英国共同行动，这一建议在７月２９

日被众议院否决，并且引起了他的内阁的辞职）。主张对德国实行复仇政

策的人，激进派的首领克列孟梭，反对干涉，证明这种干涉只能加剧英法

矛盾而有利于德国。——第７５页。

６２ 指梅林在卡尔·希尔施嗾使下，于１８８２年７月２日在资产阶级报纸《威

塞尔报》（《Ｗｅｓ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上发表的文章。当时梅林作为社会民主党

的反对者，在这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借口说马

克思和恩格斯同编辑部有分歧，强调报纸“不近人情”，由于该报，照他的

话说，德国工人遭到了接二连三的迫害，他并且声称社会改良主义者赫

希柏格是报纸的实际的鼓舞者。梅林在他文章的结尾扬言要对报纸继续

进行揭露。此外，他还说马克思的身体不好，并推测说马克思对《资本论》

所进行的工作未必能够完成（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梅林这些攻击的态

度见本卷第３３７—３３８页）。恩格斯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登一条

他在报纸上撰稿的消息，以回答梅林的文章（见本卷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７日该报第３１号上发表的题

为《关于私人的事情》（《Ｉｎ ｃｉｇｅｎｅｒ Ｓａｃｈｅ》）这一针对梅林的尖锐的简

讯中，采用了恩格斯的这些指示。——第７７、３３７、３４４、３６５、３９８页。

６３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简讯登载在１８８２年８月６日的《时报》上。——第

７９页。

６４ １８８２年８月１１日至９月８日，恩格斯在英国东部海岸的大雅默斯市休

养。——第７９、３４７页。

６５ 指《战斗报》编辑部的四个成员保·布鲁斯、戴诺、马鲁克和穆泰以及编

辑部秘书拉毕斯基埃尔于１８８２年８月２日退出该报一事。他们和该报

编辑利沙加勒决裂，形式上的借口是拉毕斯基埃尔发表过关于他不再作

１８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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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责任秘书的声明，说是因为利沙加勒限制了他的主动性，监督他

的行动，并且对上述编辑部成员、拉毕斯基埃尔的朋友在报上的言论都

实行了监督。——第８１页。

６６ 马克思同女儿劳拉·拉法格在赴斐维（瑞士）途中，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３日至

２７日在洛桑逗留。——第８２页。

６７ 马克思指的是他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６日至８月１６日和１８８２年２月９日至

１６日在阿尔让台的逗留。——第８３页。

６８ １８８２年８月２日，当时在《欧洲》杂志工作的比利时社会党人塞扎尔·

德·巴普因他妻子的事引起嫉妒，而企图枪杀两年来一直很要好的该杂

志编辑部秘书阿尔图尔·杜韦尔惹，但只使他受了重伤。１１月３日举行

的审判宣告德·巴普无罪。——第８４页。

６９ 关于埃及战争，见注６０。——第８５页。

７０ 指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３日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主席卡尔·威廉·西门子在

南安普顿举行的协会第五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西门子的发言曾发

表在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４日《自然界》杂志第６６９期上。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成立于１８３１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现在；其历

次年会的资料都以报告的形式发表。——第８６、１１４页。

７１ 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１０月下半月至１８４９年１月中旬和１８４９年７月１２日

至１０月初住在瑞士（在日内瓦、洛桑、纽沙特尔和伯尔尼）；这一年，他访

问了斐维（窝州），在这里从７月２４日住到８月２０日左右。——第８７、

３５７页。

７２ 马克思同女儿劳拉·拉法格从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２５日住在瑞士

的斐维（窝州）。——第８８、３４９、３６３、３９４页。

７３ 指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１日在罗马和整个意大利为了永久纪念１８８２年６月２

日逝世的朱泽培·加里波第所采取的隆重措施。——第８８页。

７４ 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鲁道夫·微耳和，早期曾是达尔文

主义的拥护者，在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以后成了反动分子，极端仇视社会主

２８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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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且猛烈地攻击达尔文主义。例如，１８７７年他要求停止教授达尔文

主义，断言达尔文主义同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联系，因而对现存社会制

度具有危险性。——第８９页。

７５ １８７８年６月１３日至７月１３日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在外交压力和军事

恫吓的逼迫下，俄国政府把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审订。

圣斯蒂凡诺和约是俄国得胜的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俄土战争后于１８７８

年３月３日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并引起了得到德国

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强烈抗议。

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出席了柏

林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作出解决东方危机的暂时决定。当然这次会议未

能消除列强的世界政治的紧张关系。——第９０页。

７６ 卡比尔人——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柏柏尔部落群体，居住在朱尔朱腊山

脉、君士坦丁省山区和奥雷斯高原。——第９３页。

７７ 马克思在从瑞士回伦敦途中，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初住在阿尔让台他女儿

燕妮·龙格那里。在这期间，他去过巴黎几次。——第９５页。

７８ 指１８８２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亚田召开

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昂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在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５日在圣亚田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

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

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９月

２６日聚会于罗昂，在这里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亚

田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

１８８０年１１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

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亚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

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

抛弃了”（见本卷第３６９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

动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

并 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 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

的党。

３８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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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６日至１０月１日在罗昂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

认自己忠于１８８０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

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

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昂代表

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

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

工人和主要是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

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

（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

等）。——第９７、３６９、３７９、３９１、４１１、４１３页。

７９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用英语套用欧洲各国在中世纪早期流行的一个

谚语的开头，这个谚语是：《Ｔｈｅｄｅｖｉｌｗａｓｓｉｃｋ，ｔｈｅｄｅｖｉｌａｓａｉｎｔｗｏｕｌｄ

ｂｅ：ｔｈｅｄｅｖｉｌｇｒｅｗｗｅｌｌ，ｔｈｅｄｅｖｉｌａｓａｉｎｔｗａｓｈｅ》（“魔鬼病了，魔鬼

想当圣人；魔鬼病好了，魔鬼就是圣人”）。这个谚语另外的不同说法里，

有把《ａｓａｉｎｔ》（“圣人”）一词换作《ａｍｏｎｋ》（“修道士”）的。——

第９７页。

８０ 马克思从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３０日到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２日住在英国南部的文特

诺尔（威特岛）。——第９８、３９２、３９３页。

８１ １８８１年古巴（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起义的参加者安·马塞奥将军和他

两个军官同伴被西班牙政府逮捕后于１８８２年８月在加迪斯逃出监狱并

在英国领土直布罗陀要塞寻找政治避难。他们８月２０日来到要塞，但立

即被捕并被引渡给西班牙警察。英国当局这种公然的出卖，是违背当时

的英国—西班牙条约的，根据这个条约，英国当局有权不向西班牙政府

引渡政治流亡者。英国警察和下令引渡马塞奥及其同伴的直布罗陀法官

的违法行为，在下院１０月３１日和１１月７日两次会议上被揭露。在这两

次会议上，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的阁员（艾释黎、查·迪耳克等人）替

直布罗陀当局的行为辩解，同时千方百计袒护伦敦政府，否认政府参与

这件可耻的事情。——第９８、１０４页。

８２ 看来，这里指布里萨克和布伊这两个编辑退出《平等报》编辑部，以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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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报》和《公民报》编辑之一的皮卡尔在政治上的动摇。——第９９页。

８３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意大利大选中，意大利社会党人安得列阿·科斯塔由伊莫

拉和腊万纳两个市（在爱米利亚罗曼尼亚地区）选为议员，成了意大利第

一个社会党人议员。

从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３日举行了挪威议会选举，共和派取得了

巨大胜利。——第９９、４５１页。

８４ 指《平等报》编辑部同巴黎国民银行就日报《平等报》第４种专刊（１８８２

年１０月２４日至１２月２８日出版）的出版经费问题的谈判。——第９９、

１０４页。

８５ “带炸药的人”一词广泛流行于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保守派中，用以称呼革

命恐怖分子和制造及保存炸药的人。日报《平等报》第４种专刊在１８８２

年１１月１１日第１９号转载了１１月６日《旗帜报》的电讯，用关于引渡

“带炸药的人”（俄国政治侨民）的谈判来说明法国在这以前不久发生过

的政治迫害。——第９９页。

８６ 看来这里指《无产者报》刊载的全国委员会在圣亚田代表大会（见注７８）

上的报告的报道。报告几乎整个地是反对盖得、拉法格和法国工人党的

革命派的其他主要活动家的，报告里还有从拉法格给马隆的一些信件里

别有用心地挑出的片断。——第９９页。

８７ 指瑞士政府１８７７年３月２３日通过、１８７８年３月１日起生效的瑞士第

一个工厂法《联邦关于工厂劳动的法令》（《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

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ｉｎｄｅｎＦａｂｒｉｋｅｎ》），和１８８２年颁布的《在同业公会法基础上

制定的最新德国工商业条例，以及在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和亚尔

萨斯—洛林实施该条例的有关法令，经修改、补充和增加，附有１８７６年

４月７日通过的关于注册的互助储金会法，以及联邦会议通过的各

项 实 施决定》（《Ｇｅｗｅｒｂｅｏｒｄｎｕｎｇ，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ｎｉｈｒｅｒｄｕｒｃｈｄａｓ

Ｉｎｎ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ｒｌａｎｇｔｅｎｎｅｕｅｓｔｅｎＧｅｓｔａｌｔ，ｍｉｔｄｅｎ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

ｚｅｎｆüｒＷ 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Ｂａｄｅｎ，ＢａｙｅｒｎｕｎｄＥｌｓａβ－Ｌｏｔｈｒｉｎｇｅｎ，ｄｅｎＡ

ｂ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ａｎｚ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ＮｏｖｅｌｌｅｎｕｎｄｄｅｍＧｅｓｅｔｚüｂｅｒｄｉｅ

ｅｉｎｇｅｓｃｈｒｉｅｂｅｎｅｎＨüｌｆｓｋａｓｓｅｎｖｏｍ７Ａｐｒｉｌ１８７６，ｎｅｂｓｔｄｅｎＡｕｓｆüｈｒｕ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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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ｒａｔｈｅｓ》）。这些资料是马克思写作《资本

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所需要的。——第１００、１０４、３７６页。

８８ 在１８８２年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赛尔·德普勒展出了

他在米斯巴赫至慕尼黑之间架设的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 第

１００页。

８９ 马赛尔·德普勒的关于电气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发表在１８８１和１８８２

年间《电光》（《ＬａＬｕｍｉèｒ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ｑｕｅ》）杂志上。他关于输电的专门著作

《远距离输电作业》和《论电流的分布》，发表在１８８１年《电力》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é》）杂志第１５和１６期上。——第１００页。

９０ 马克思指传遍了英国报刊的轰动一时的新闻：英国国家债务管理局局长

里弗斯·威尔逊和舍布鲁克勋爵作为受托人和保证人参加了得克萨斯

“加尔威斯顿和伊格尔”铁路股份公司。议员们在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６日下院

会议上提出了质问，认为身居国家财政系统要职的英国官员不容兼当投

机企业的保证人，因此里弗斯·威尔逊和舍布鲁克辞去公司保证人的全

权。——第１００、１０７页。

９１ 指直布罗陀的英国当局引渡古巴起义参加者一事（见注８１）。——第

１０１页。

９２ 马克思在这里暗指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６日和７日下院会议上关于埃及事件

（见注６０）的辩论。——第１０１页。

９３ 亨·奥尔登堡的文章《科学社会主义原理》（《ＤｉｅＧｒｏｎｄｌａｇｅｄｅｓ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刊载在欧·李希特尔博士编《社会科学和

社会政治年鉴》１８８０年苏黎世版第１年卷下半册第１—１３页。——第

１０１页。

９４ 全国理事会（这是根据党的罗昂代表大会的决定为了同可能派的全国委

员会相抗衡在里昂各党小组基础上建立的，设在里昂市）的宣言发表在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５日《平等报》周报第３种专刊第４７号上，标题是：《工人

党。全国理事会》。——第１０４页。

９５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６、７、９日下议院关于埃及事件（见注６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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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第１０４页。

９６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侨民格奥尔格·福尔马尔发表在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９、

１６、３０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６、４７、４９号上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

题目是《论法国工人党的分裂》（《ＺｕｒＳｐａｌｔｕｎｇｄｅｒ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ｎＡｒｂｅｉｔ

ｅｒｐａｒｔｅｉ》），署名福。——第１０４、１０９、４００、４１３页。

９７ 指盖得、拉法格及法国工人党的其他积极活动家由于在罗昂代表大会

（见注７８）以后在里昂、罗昂、蒙吕松、韦森、圣夏蒙以及其他城市发表的

演说而受法庭审讯一事。法院侦查员爱德华·皮康传唤盖得和巴赞于

１１月１４日，拉法格于１１月２１日到蒙吕松市初级法院出庭，罪名是煽

动国内战争、凶杀、抢劫和纵火；但是被告公开宣布拒绝出庭。１０月７日

起住在巴黎的拉法格于１２月１２日被巴黎警察逮捕。１８８３年４月底，拉

法格、盖得和多尔莫瓦被木兰市陪审法庭判决六个月徒刑和罚款。盖得

和拉法格从１８８３年５月２１日起在巴黎的圣珀拉惹监狱服刑。——第

１０８、４０５、４０７、４３６页。

９８ 这里说的赛米尔·穆尔的数学研究是指他所写的对马克思独创的微分

学论证方法（关于这个方法并见本卷第２１—２３页恩格斯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几页意见。马克思在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２日给恩格斯的

信中对穆尔的意见作了回答（见本卷第１１０—１１１页）。马克思在数学领

域的研究工作还在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从那时起他在许多年期间，系统

地钻研了代数学，探讨了数学分析，阅读并摘录了著名数学家的著作，在

专门的笔记本上作了大量的札记，并在１８７８—１８８２年期间写作了微分

学简史。——第１０８、１１０页。

９９ 马赛代表大会是法国工人第三次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和法国工人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１８７９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３１日在马赛举行。法国工人运动中的

马克思派（集体主义派）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蒲鲁东分子在

代表大会上展开了激烈而尖锐的斗争，结果以茹尔·盖得为首的马克思

派占了上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决议：关于工业国有化和

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工人夺取政权的决议、关于成立法国工人党（它

的正式名称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联合会”，但实际上只称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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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章并提出了制定党纲的任务。马克思写道：

“法国真正的工人党的第一个组织是从马赛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见本

卷第１１１页）。——第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４、４００页。

１００ 指发表在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８日《平等报》第４种专刊第２６号上的拉法格

给蒙吕松市法院侦查员爱德华·皮康的公开信，回答他１１月１５日发

出的要拉法格于１１月２１日出庭的命令。拉法格在这封信中无情地嘲

笑了皮康并声明拒绝出庭（另见注９７）。——第１０９页。

１０１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８２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形成的以马隆和布鲁斯为

首的可能派的党（见注７８）。——第１１０页。

１０２ 指谢·艾莫斯对１８８２年在伦敦再版的约·西·凯的小册子《对埃及人

的掠夺》（《Ｓｐｏｉｌｉｎｇｔｈｅ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所写的书评，标题是《〈对埃及人的

掠夺〉：修订本》（《《Ｓｐｏｉｌｉｎｇｔｈｅ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ｒｅｖｉｓ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发表在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现代评论》第４２卷上。凯为了回答艾莫斯，写了《〈对埃

及人的掠夺〉。答辩》（《《Ｓｐｏｉｌｉｎｇｔｈｅ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Ａｒｅｊｏｉｎｄｅｒ》）一文，发

表在１８８２年１１月《现代评论》第４２卷上。——第１１１页。

１０３ 恩格斯摘引的是普卢塔克的著作《马利乌斯传》第１１—２８章的一段，载

于文集《德文本日耳曼古代史史学家》１８４７年柏林版第１卷上册第６１

页（《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Ｖｏｒｚｅｉｔ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Ｂｅａｒ

ｂｅｉｔｕｎｇ》Ｂｄ ，Ｈａｌｆｔｅ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７，Ｓ６１）。——第１１２页。

１０４ 恩格斯下面摘引的是凯撒的著作《高卢战记》第４卷第１章。——第

１１３页。

１０５ 关于法国工人党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后成立的两个党的力量对

比，见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８日给伯恩施坦的信（本卷第３９９—４０４

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利用了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４日拉法格来信中的材料。

恩格斯提到的“马雷—果达尔事件”，是指无政府主义的新闻工作

者果达尔和一批盖得的拥护者之间发生的两次事件。在巴提诺尔（巴

黎的一个区）的一次会议上，果达尔起来捍卫激进派代表无政府主义者

昂利·马雷，因为盖得派指责他卖身投靠法国煤气公司。果达尔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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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战斗报》的编辑无政府主义者克里埃向盖得派证实的这一事实，

便要求同克里埃决斗。同时，果达尔企图挑起同盖得派——《公民报》

的编辑们搏斗。大概伯恩施坦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盖得派在果达

尔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采取了否定态度。——第１１４、３８４页。

１０６ 恩格斯这里显然是指自己的手稿《自然辩证法》，特别是《运动的量

度。——功》这一章。

《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第３５３—

６５７页）是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是恩格斯对自然科学进行多年的大

量研究的结果。与此有关的材料是在１８７３年至１８８６年期间写成的。

在这段时间里，恩格斯仔细研究了有关自然科学最重要问题的大量文

献，并写成了十篇大致完成了的论文、篇章和一百七十多个札记和片

断。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由于全力倾注于完成《资本论》的出版工

作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不得不在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的写作。《自然辩

证法》作为未完成的著作留了下来，恩格斯在世时，与此有关的材料没

有发表（关于这一著作的写作和发表的情况的详细材料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注２４３）。——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１０７ 拉法格的文章《中了魔的部》（《Ｌｅ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ｅｎｃｈａｎｔé》）发表在１８８２年

１１月２４日《平等报》第４种专刊第３２号上，文章中对前财政部长莱昂

·萨伊的活动进行了尖刻的批评。——第１１５、４０８页。

１０８ １８８２年６月６日至８月２０日和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初，马克思住在阿尔

让台自己女儿燕妮·龙格那里。——第１１５页。

１０９ 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４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

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８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

本卷第３７８—３８０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

１８７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

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

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

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

９８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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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

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

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

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

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０８—３１０

页）。——第１１６、１１７、１２１、２０６、２２８、２６１、２７７、３２７、３２９、３６１、３７８、３８６、

４１４、４２４、４４４页。

１１０ 《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波兰宪法的产生和消灭》１７９３年版第１—２册

（《ＶｏｍＥｎｔｓｔｅｈｅｎｕｎｄＵｎｔｅｒｇａｎｇｅｄｅｒＰ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ｖｏｍ３

－ｔｅｎＭａｙ１７９１》Ｔｈ — ，１７９３），此书在莱比锡匿名出版，作者

是伊·波托茨基，胡·柯伦泰和弗·克·德莫霍夫斯基。——第１１６页。

１１１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１８５１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工商

业展览会建造的。——第１１７页。

１１２ 关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论战，是从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８日《人民报》第１３

号上的罗·康德拉里的文章《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批判》（《Ｌａｃｒｉｔｉｃａ

ｄｅｌ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ｒａｄｉｃａｌｅｍｏｄｅｒｎａ》）开始的。康德拉里在这个报纸上还

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其中有他在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１５日《人民报》第１４

号上发表的《拉弗勒和洛贝尔图斯》（《ＤｅＬａｖｅｌｅｙｅｅ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一文，

这篇文章谈到了拉弗勒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意见。

此外，在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２日、２９日和１１月５日、１２日《人民报》第

１５、１６、１７和１８号上还发表了康德拉里的文章。在１７号上还刊登了卡

洛· 卡 菲 埃 罗 给 该 报 编 辑 部 的 一 封 信，标 题 为《论 战》

（《Ｐｏｌｅｍｉｃａ》）。——第１１８页。

１１３ 指１８８２年底英国工联代表团访问法国一事。代表团团长是工联报纸

《劳动旗帜报》的编辑乔治·希普顿。这一代表团的旅费是由拉芒什海

峡隧道修筑股份公司支付的，代表团的目的就是为建造这一隧道进行

宣传。

代表团到巴黎的访问，奠定了说明法国可能派“对外”政策特征的

可能派同英国自由派工联主义紧密联合的基础。——第１１８、１２１页。

０９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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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显然是指刊登全国委员会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那一号《无产

者报》（见注８６）。——第１１９页。

１１５ 特林基特人（或科洛希人）是组成科洛希语言家族的阿拉斯加东南部的

印第安人部落群体。

前俄罗斯美洲是恩格斯对俄国在北美（阿拉斯加）的领地的称呼。

按照１８６７年３月３０日条约，这些领地被沙皇政府用七百二十万美元

（当时的一千一百万卢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

恩格斯在这里开玩笑地暗指卡·马克思于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年间编写

的详细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美国进步历史

学家摩尔根研究了包括易洛魁人在内的北美印第安人的氏族团体，写

成了自己关于原始社会关系的著作。摘要中有许多马克思的批语和他

自己的论点，摘要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４１年俄文版第９卷第

１—１９２页。——第１２０页。

１１６ 格·路·毛勒用一个总题目联起来的一些著作，是研究中世纪德国土

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

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１８５４年慕尼黑版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ａｒｋ－，Ｈｏｆ－，Ｄｏｒｆ－ ｕｎｄＳｔａｄｔ－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ｕｎｄｄｅｒ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ｗａｌｔ》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５４）；《德国马

尔克制度史》１８５６年厄兰根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ａｒｋｅｎ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５６；《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厄兰根版第１—４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Ｆｒｏｎｈｏｆｅ，ｄｅｒ

Ｂａｕｅｒｎｈｏｆｅｕｎｄｄｅｒ Ｈｏ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德国乡村制度史》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厄兰根版第

１—２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Ｄｏｒ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德国城市制度史》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厄兰根版第

１—４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ｄｔ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９—１８７１）。——第１２１、１２２、４１２、４５２页。

１１７ 恩格斯指写《自然辩证法》（见注１０６）。——第１２１页。

１１８ 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这几行字，是附带写在劳拉·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２

１９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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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２日寄给他的信上的。劳拉通知说，保尔·拉法格刚被巴黎警察局

逮捕。按照警察当局的命令，拉法格必须被送往蒙吕松城受审。——第

１２２页。

１１９ 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的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全欧洲的战争，它是欧洲国家的

不同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采取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斗争

的形式。战争是由于在捷克发生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度的压迫

和天主教反动势力进攻的起义而开始的。随后参战的欧洲国家形成了

两个阵营。罗马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的天主

教公爵在天主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新教国家：捷克、丹麦、瑞典、荷

兰共和国以及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各邦。新教国家曾得到哈布斯堡

王朝的对手——法国历代国王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

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战争于１６４８年以签订使德国在

政治上的分散性固定下来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告终。——第１２５、

４４４页。

１２０ 《萨克森之镜》（《Ｓａｃｈｓｅｎｓｐｉｅｇｅｌ》）——中世纪的一部德国法典，是对地

方（萨克森）习惯法的阐述。——第１２５页。

１２１ 指谢·安·波多林斯基的文章《社会主义和体力的单位》（《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

ｍｏｅｌ’ｕｎｉｔàｄｅｌｌｅｆｏｒｚｅｆｉｓｉｃｈｅ》），该文于１８８１年初次发表于《人民》杂

志第１４年卷新丛刊第３—４期第１３—１６和５—１５页；后来以《人的劳

动和力的单位》（《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ｄＥｉｎｈｅｉｔｄｅｒＫｒａｆｔ》）的标题

转载于德文杂志《新时代》１８８３年第１年卷第４１３—４２４页和第４４９—

４５７页。——第１２７页。

１２２ 马克思显然是指１８４７年那些事件。１８４７年３月２８日，在与德国民主主

义 侨民有联系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üｓｓｅｌ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２５号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粮食投机的文章。文章显然是由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斐迪南·沃尔弗写的，他兄弟是个粮食投机商。

斐迪南·沃尔弗对他兄弟的活动很愤懑，后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谈了

他和兄弟争吵的情况。——第１３４页。

１２３ 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出书的销售情况，该书由奥·

２９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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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斯纳出版社于１８７２年在汉堡出版。——第１３４、４２１页。

１２４ 总委员会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查·布莱德洛之间发生论战的原因，是布

莱德洛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发表公开演说时，以及他１２月１６日刊登

在《东邮报》上的信件和１８７２年１月发表在他自己出版的《国民改革

者》周报上的那些信件中，都有诬蔑马克思的言论。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９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指出了布莱德洛的这些言论和统治集团及

资产阶级新闻界诽谤国际的运动有密切的联系，在１８７１年６月《法兰

西内战》宣言发表后，这种诽谤更是有增无已。马克思在《东邮报》上发

表了一系列声明，对布莱德洛进行揭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７卷第５１４—５１５、５２３—５２５页）。——第１３９页。

１２５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日和２日在色当进行普法战争的决战，结果法军大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８４—９４页）。

法国人在色当的溃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使法国于１８７０年９

月４日宣告成立共和国。——第１４０页。

１２６ １８７４年１月格莱斯顿解散了议会并确定在短期内举行新的选举，以期

在下院取得自由党的稳固的多数。但是选举却使保守党取得稳固的多

数。因此１８７４年２月１７日格莱斯顿宣告他的内阁辞职，２月２１日产生

以迪斯累里为首的保守党内阁（恩格斯对１８７４年英国选举的评论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４１—５４７页）。

布莱德洛参加了反对派，并用“破坏圣像者”这个笔名在报刊上发

表文章，他希望于１８７４年当选为下院议员。

从１５４７年起，下院的会议就在韦斯明斯特宫内的圣斯蒂凡教堂举

行。——第１４１页。

１２７ 这封信可能是马克思写给伦敦书商乔治·里弗斯的。——第１４３页。

１２８ 大概指亚·雷德格雷夫的著作《工厂和工场法，１８７８年，附有序言、大

量注释和详细索引》１８７９年伦敦第２版（《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ｎｄ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ａｃｔ，１８７８，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ｐｉｏｕｓ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ａｎ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ｉｎｄｅｘ》

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９）。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利用

了雷德格雷夫的工厂报告。——第１４３页。

３９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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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 恩格斯引用的是１８７８年莱比锡出版的《反杜林论》德文单行本第一版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第２３０—２３１页）。——第１４４

页。

１３０ 讲坛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

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德

文为Ｋａｔｈｅｄｅｒ）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

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

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

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

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

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

一。——第１４４、１５３、４１６、４４５页。

１３１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书中（第１６９页）援引列奥纳特·欧勒的计算法，

按照这种计算法，从纯粹理论上说，十二年多一点时间，人口会增加一

倍。恩格斯在作复利计算时把一个克劳泽定为
１
６０
盾。——第１４５页。

１３２ 恩格斯引自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卷第６２０—６２１页）。——第１４６页。

１３３ 指普鲁士当局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日在科伦实行的戒严，由于戒严《新莱

茵报》停止出版至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２日。——第１４７页。

１３４ 格·维尔特的这首诗发表在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１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标题《一八四八年吞食社会主义者的人》（《Ｅｉｎ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ｅｎｆｒｅｓｓｅｒ

ａｕｓｄｅｍＪａｈｒｅ１８４８》）是仿照路·白尔尼的著名抨击性小册子《吞食法

国人的人门采尔》１８３７年巴黎版（《ＭｅｎｚｅｌｄｅｒＦｒａｎｚｏｓｅｎｆｒｅｓｓｅｒ》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７）。——第１４７页。

１３５ 恩格斯指以《十戒》（《ＤｉｅｚｅｈｎＧｅｂｏｔｅ》）为题的两篇文章中的头一篇；

这篇文章登在１８８１年１月３０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５号上，对盗窃

人民财物的普鲁士国王们进行了揭露；还指爱·伯恩施坦用利奥这个

笔名发表在１８８１年１月２３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号上的文章《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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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日》（《ＥｉｎＧｅｄｅｎｋｔａｇ》），该文是为路易十六被处死八十八周年而发

表的。——第１４７页。

１３６ 这封信的信封上的地址是爱琳娜·马克思用法文写的：“俄国，圣彼得

堡，喀山桥旁，列斯尼科夫住宅，互贷协会，尼·丹尼尔逊先生”。——

第１４７页。

１３７ 指各国政府公布的正式材料，马克思把它们比作英国议会公布的东西，

统称为蓝皮书（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ｓ）。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

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

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１４８页。

１３８ 指克列孟梭１８８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在马赛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出了

实行个别的民主和社会改革的纲领，例如：用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代

替各种间接税；取消工资计算簿；工人参加调整工厂内部规则；把工人

储金会转交工人自己管理；禁止一定年龄以下的童工劳动；缩减工时等

等。这个纲领中的一些项目是克列孟梭从法国工人党纲领（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６３４—６３６页）中抄来的。

克列孟梭的演说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想通过向工人献媚来积累

政治资本的愿望。——第１４８页。

１３９ 马克思指保·拉法格《法国土地所有制的变动》（《

》）一文的手稿。该文被译成俄文

发表在《基础》月刊１８８２年第３—４期和第６期上。——第１４８页。

１４０ 指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

》）一文，该文用尼古拉—逊的

笔名发表在《言语》杂志（１８８０年１０月）上。

马克思下面谈到自己想读完丹尼尔逊和《言语》的论战时，指的是

《言语》杂志的诺言：“在今后出版的一期杂志中将要继续讨论这篇文

章中的问题”（《言语》杂志１８８０年１０月号第１４２页上对丹尼尔逊文

章的编者按）。但是以后的几期杂志上再也没有提到过丹尼尔逊的文

章。——第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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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爱·雷·朗凯斯特的著作《论退化。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章》１８８０年伦敦

版（《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ｉｎｄａｒｗｉｎ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０）的俄译本，

１８８３年在彼得堡以《论退化。进化论（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章》

（（《 ． （ ）》）的书名问

世。——第１５１页。

１４２ 指斐·多·纽文胡斯的著作《卡尔·马克思。资本与劳动》（《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ＫａｐｉｔａａｌｅｎＡｒｂｅｉｄ》）１８８１年海牙版，这是用荷兰文写的对马克

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所作的简明通俗的叙述。纽文胡斯的这一著作的

第二版于１８８９年出版。——第１５２页。

１４３ 《当代伟人传》（《Ｍａｎｎｅｎｖａｎｂｅｔｅｅｋｅｎｉｓｉｎｏｎｚｅｄａｇｅｎ》）是１８７０—１８８２

年间在哈勒姆出版的一套丛书。由恩·巴尔森主编出版的丛书第十册

中刊载了阿·凯迪伊克写的马克思传。——第１５３页。

１４４ 马克思同布伦坦诺的论战是由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协和》杂志第１０期

上登载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写的一篇诽谤性文章

而引起的。布伦坦诺采用匿名的方式，企图破坏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的

威信，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伪造所使用的材料。《人民国家报》

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１日发表了马克思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８卷第９７—１０１页）之后，７月４日《协和》杂志第２７期上刊登了

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匿名文章，对此马克思也作了答复，发表在１８７２年

８月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６３号上（同上，第１１８—１２７页）。马克思逝世

以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继续进行布伦坦诺掀起的诽谤运动，

恩格斯于１８９０年６月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序言中，以及１８９１

年在小册子《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２卷第１０７—２１３页）中，对泰勒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在这本小册子

的《文件》部分，恩格斯刊载了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

信。——第１５３页。

１４５ 斐·多·纽文胡斯在１８８１年１月６日信中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

主党人打算把一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讨论，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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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由于苏黎世州委员会不

允许在那里开代表大会，所以大会在库尔召开。

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发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１８８１年

１０月２—１２日在库尔（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二个国家的社

会党代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是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但这个问

题没有解决，因为各国社会党的形成时期还没有结束。代表大会决定下

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第１５４、２２６页。

１４６ 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阿·雷尼亚尔为他写的关于爱尔兰

历史的文章写信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龙格，是因为她在法国的《马赛

曲报》上发表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６７０—７００

页）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爱尔兰的政策而享有名声。

恩格斯这封信的结尾没有保存下来。——第１５５页。

１４７ 苏格兰国民公约派是国民公约的拥护者，国民公约是在１６３７年反对查

理一世专制政府的胜利起义之后，于１６３８年在苏格兰宣告成立的联

盟。这个公约的参加者在捍卫长老会（加尔文教）的旗帜下行动，为争取

苏格兰的民族自治、反对在国内实行专制制度而进行了斗争。苏格兰国

民公约派同查理一世进行的战争，加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

始。——第１５６页。

１４８ ＪＰ 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Ｔｈｅ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ｉ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５，ｐ７——第１５６页。

１４９ 万第——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经济和政治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是反革

命保皇叛乱的中心。——第１５６页。

１５０ “冒险家”（《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ｒｓ》）是流传于十六至十七世纪间的英国商业和

金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绰号，他们是一些殖民公司和商业公司的参

加者，投机商，资助冒险的、但会大赚钱的殖民企业和其他企业的银行

家。他们因一家英国商业公司“商人冒险家公司”（《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Ａｄｖｅｎ

ｔｕｒｅｓ》）而得名。——第１５７页。

１５１ 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长达十三年（１６４０—１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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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第１５７页。

１５２ 惩治法典（ＰｅｎａｌＣｏｄｅ或ＰｅｎａｌＬａｗｓ）是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上半叶

时英国殖民者以反对天主教阴谋和反对英国国教的敌人作借口，对爱

尔兰颁布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是天主教徒的

本地爱尔兰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法律限制爱尔兰天主

教徒的继承、接受和转让财产的权利，并且广泛采取因极小的一点过失

就没收他们的财产的做法，因而成为剥夺还保有土地的爱尔兰所有者

的工具。惩治法典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规定了苛刻的租佃条件，更便于

英国的大地主和土地中间人奴役他们。这一法典也旨在消灭爱尔兰的

民族传统：封闭爱尔兰的国民学校，对教师、爱尔兰天主教教士规定严

厉的惩罚措施，等等。只是在十八世纪末，由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

高涨，惩治法典的很大一部分才被废除。——第１５７页。

１５３ 指拨给１７９５年建立的梅努特市爱尔兰天主教专门学校的津贴。皮特政

府力图通过建立一所专门学校，把天主教僧侣和爱尔兰的资产阶级上

层人物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利用这一点作为分裂爱尔兰民族运动的一

种手段。——第１５８页。

１５４ 指１８０１年１月１日起生效的英国和爱尔兰合并，合并使爱尔兰剩下的

一点点议会自治也丧失了（爱尔兰议会被取消；爱尔兰议员到英国议会

占一定数量的席位，但总是占少数）。这一合并巩固了英国对爱尔兰进

行殖民统治的基础。——第１５８、３３３页。

１５５ 指当时的爱尔兰大臣斯坦利（得比勋爵）于１８３１年在爱尔兰实行的学

校体制。在爱尔兰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建立了一些统一的学校，而对天

主教徒和新教徒分别讲授宗教课程。——第１５８页。

１５６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维·伊·查苏利奇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６日来信的答

复。查苏利奇代表较迟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请求马克思谈谈

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

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

个草稿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农民公社、农业生

产的集体形式的综合性概述。给查苏利奇的信的草稿（除最后一稿，即

８９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逐字逐句几乎完全与信相符的第四稿外）和原信都载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６８—２６９、４３０—４５２页）。——第１５９页。

１５７ 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民意党”是由于革命的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发生分裂，于

１８７９年８月产生的民粹派恐怖分子的一个秘密组织。——第１５９、１７３

页。

１５８ 这里和下面的引文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７篇第２４章第１、７节。这些引

文的文字和《资本论》第１卷的文字有差别，原因是马克思引用的《资本

论》第１卷是１８７５年的法文版，而《资本论》第１卷中的译文是按１８９０

年的德文第４版译出的。——第１６０页。

１５９ 指１８４０年２月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

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

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马克

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由于在马克思

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

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的大部分会

员站在少数派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便退出了协

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恩格斯又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伦敦

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最后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１６１、

３０８、３６４、３８５页。

１６０ 指恩格斯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不要通奸》（《Ｄｕｓｏｌｌｓｔｎｉｃｈｔｅｈｅｂｒｅ－

ｃｈｅｎ》）；可能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两篇题名为《十戒》

（《ＤｉｅｚｅｈｎＧｅｂｏｔｅ》）的文章，恩格斯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伯恩施坦。

这篇文章未曾发表。——第１６２页。

１６１ 指卡·考茨基用辛马霍斯（Ｓｙｍｍａｃｈｏｓ）这个笔名发表在１８８１年３月６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０号上的文章《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ｄ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第１６２页。

１６２ 下面恩格斯批判的是谢夫莱１８７５年在哥达匿名出版的《社会主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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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Ｄｉｅ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ｚｄ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一书中阐述的观点。—— 第

１６３页。

１６３ 海外贸易公司（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是１７７２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

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

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金融部门经纪人的作用。１９０４年正式成为普鲁士

国家银行。——第１６３页。

１６４ 暗指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１０９）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

人中间在策略问题上的摇摆。其中１８７９年３月１７日李卜克内西在帝

国国会里就在柏林及其郊区实行所谓“小戒严”问题发表的演说、以及

１８８０年２月１７日在萨克森邦议会中就开姆尼斯城第一选区的选举问

题发表的演说，也反映了这种摇摆。１８７９年３月１７日，李卜克内西在

帝国国会里的演说中声称，社会民主党将遵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因为

它是一个改良党，而且是就这个字的严格意义上来说的，他否认“暴力”

革命，认为那是荒谬行为。１８８０年２月１７日，李卜克内西在邦议会的

演说中说，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立法机构的选举，它就不是一个变

革党。——第１６４页。

１６５ 弗·弗里茨舍和路·菲勒克于１８８１年２—５月访问了美国，这是德国

社会工人党根据１８８０年８月２０—２３日举行的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派

他们去的。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募集党的经费。虽然他们在美国召

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他们为党募集了一千三百马克，

但恩格斯认为，他们在访问期间，把“党的立场降低到庸俗民主派的和

道貌岸然的庸夫俗子的水平”，这是“不管用什么样的美国金钱”都无法

补偿的，认为把他们派往美国是一种失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６卷恩格斯１８８３年５月１０—１１日和１８８４年１月１８日给奥古斯特·

倍倍尔的信）。——第１６４、１９０、４４２页。

１６６ 大概是指１８８１年２月３日下院根据格莱斯顿的提议所通过的一项在

英国议会实行新的议事程序的决议。爱尔兰的反对派在下院里采取了

妨碍议事的策略，使议会无法通过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见注

１６７）法案，因此格莱斯顿就提出了议长有权随时打断发言者的发言并

０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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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逐出会议厅的决议案。——第１６５、１７４页。

１６７ 英国议会在十九世纪曾经数次通过高压法（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ｂｉｌｌｓ）来镇压爱尔

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在１８８１年初，下院通过了两个关

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的法案。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

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别的全权。——第１６５、１７４、３０８页。

１６８ １８８１年土地法案从１８８０年年底起就在议会中讨论，但直到１８８１年８

月２２日才成为法律（见注１９）。——第１６５、１７４、１７７页。

１６９ 关于１８８１年３月７日在波士顿召开的大会的报道，刊登在１８８１年３

月２７日和４月１７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３号和第１６号上。——

第１６６页。

１７０ 德国民主流亡者的代表，其中包括各德国体操协会的会员，积极地参加

了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的美国国内战争，站在北美联邦一方。１８６１年在圣路

易斯城附近发生的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当时住在附近不远的很

多德国侨民都加入了北方人的军队，并击溃了准备把圣路易斯交给南

方奴隶主的州长杰克逊的军队。

德国体操协会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里都有，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

命失败后德国民主主义的流亡组织，其中也包括工人的侨民组织的一

种形式。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５日，在费拉得尔菲亚代表大会上，这些协会联

合成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在其成立初期同在美国的德国工人运动有

联系。——第１６７页。

１７１ 指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于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３日（俄历１日）

刺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事。关于“民意党”见注１５７。——第１６７页。

１７２ 指莫斯特为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而写的一篇题为《完蛋了！》（《Ｅｎｄ－

ｌｉｃｈ！》）的文章，该文刊登在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９日《自由》周报第１２期上。３

月３０日，莫斯特在伦敦被捕，５月２日被交付法庭，６月，以用外国语言

写文章为政治谋杀进行辩护的罪名被判处一年半徒刑，实行强制劳

动。——第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１页。

１７３ 指１８８１年３月３０日和３１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讨论汉堡参议院和

１０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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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政府关于１８８０年１０月在柏林和汉堡—阿尔托纳实行“小戒严”

的报告。

所谓“戒严”或“小戒严”，就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１０９）第二

十八条规定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就是联邦各邦政府可以在个别的专

区和村镇实行为期一年的戒严。在戒严期间，只有得到警察局的允许才

能举行集会，禁止在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把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

人驱逐出该地，禁止或限制拥有、携带、运进和出售武器。——第１７０

页。

１７４ 法国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昂·罗什弗尔在巴黎公社遭到

镇压以后被驱逐出法国，于１８７４年来到日内瓦，在这里同俄国的政治

流亡者建立了联系。“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寄给罗什弗尔一封信，请求他

帮助委员会的代表列甫·加特曼组织反对沙皇政府的宣传工作。但是，

１８８１年３月２６日在《自由》周报上出现了一则消息，说日内瓦的俄国

流亡者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发表声明，拒绝同罗什弗尔发生任何联系，

并且说从来没有向他提供过情报。——第１７２页。

１７５ 指对参加了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３日（俄历１日）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事

件的民意党人（见注１５７）安·伊·热里雅鲍夫、索·李·彼洛夫斯卡

娅、尼·伊·雷萨科夫、提·米·米哈伊洛夫、尼·伊·基巴耳契奇和

格·米·格耳夫曼的审判。审判于１８８１年４月７—１０日（俄历３月

２６—２９日）进行。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０日作出判决：除格耳夫曼以外，所有参

加谋杀的人都被判处绞刑。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５日（俄历３日）执行判决。由

于怀孕而缓期的格耳夫曼被判处服无期苦役，于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４日死

去。——第１７３页。

１７６ 希沃斯岛的地震发生于１８８１年４月３—１１日。由于地震有三千多人死

亡，一千多人受伤；希沃斯城和附近的乡村差不多完全被毁。——第

１７３页。

１７７ 武器法（ＡｒｍｓＡｃｔ）把一切未经许可携带武器的人看作是社会治安的

破坏者，应依法惩办。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８日，英国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以

对付爱尔兰，从４月６日起发布命令，规定一切没有特别许可证的人要

２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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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４月１５日以前就近向警察分局交出武器，命令还列举了从４月７日

起禁止自由出售武器的郡和城市。——第１７４页。

１７８ 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迈克尔·达维特于

１８７９年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土地同盟联合了爱尔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

广泛阶层并得到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中进步分子的支持，它在自己的土

地要求中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发抗

议。但是土地同盟的一部分领袖（帕涅尔和其他人）采取了不彻底的动

摇的立场，力图把土地同盟的活动归结为争取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的

斗争，也就是争取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实行爱尔兰的有限自治，而

下赞成革命民主派所坚持的消灭英国的大地主统治。土地同盟于１８８１

年被英国政府查禁，但实际上它一直活动到八十年代末。——第１７５、

３３３页。

１７９ 恩格斯指的是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其中刊登了奥艾尔和倍倍尔就

柏林和汉堡的“小戒严”发表的演说，以及倍倍尔就工人伤亡事故保险

法案发表的演说（见注１７３和１８３）。——第１７５页。

１８０ 显然，恩格斯指的是李卜克内西的发言（见注１６４）。——第１７５、２７０页。

１８１ 李卜克内西因在开姆尼斯的会议上发表演说，于１８８０年１１月中旬被

判处半年徒刑，关在莱比锡监狱中。——第１７６页。

１８２ 显然是指英国议会于１８６１年通过的《侵犯人身法》（《Ｏｆｆｅｎｃ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ｃｔ》）（关于给莫斯特判罪的情况见注１７２）。——第１７７页。

１８３ 关于“戒严”，见注１７３。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于１８８１年３月３１日和４月４日就１８８０

年１０月在柏林和汉堡—阿尔托纳实行“小戒严”和工人伤亡事故保险

法案所发表的两次发言。见《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８１年第四届第

四次例会》１８８１年柏林版第１卷第６５２—６６１和７４４—７５６页（《Ｓｔｅｎｏ－

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Ｒｅｉｃｈ

ｓｔａｇｓ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１８８１》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１，Ｓ，

６５２—６６１ ｕｓ７４４—７５６）。倍倍尔的这两次发言还在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７

３０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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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５月２９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６—２２号上发表过。

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是俾斯麦实行的所谓“劳工法”的一部分。

草案规定为工人伤亡事故保险建立一个专门的帝国银行。用于保险的

开支，三分之二由工厂主负担，三分之一由工人负担，但一年所挣工资

低于七百五十马克的工人除外（由帝国国库替他们支付）。假如伤病者

丧失了劳动力，保险仅在第五个星期开始生效，而在此之前的开支由互

助保险会负担。倍倍尔对法律草案进行了详尽尖锐的批评，要求工人伤

亡事故保险的开支全部由工厂主负担。法律草案到１８８４年７月６日才

由帝国国会通过。——第１７８、２１２、３８２、３９９页。

１８４ 暗指罗·普特卡默１８８１年３月３０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他企图指责

社会民主党人在准备恐怖行动，并且引用了莫斯特的文章（见注１７２），

这篇文章中多次使用了“弟兄”的称呼。——第１７８页。

１８５ 马克思和他的一家曾住在梅特兰公园附近的梅特兰路４１号。梅特兰路

与南安普敦路交叉，名叫“南安普敦勋爵”的小酒馆显然是在南安普敦

路上。——第１８０页。

１８６ 指１８８１年爱尔兰土地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这个法案从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２

日起成为法律（见注１９）。——第１８１页。

１８７ 激进派首领若·克列孟梭，就法国１８８１年３月进行的反对突尼斯的军

事远征，抨击以茹·费里为首的政府。克列孟梭指责政府把资财白白耗

费在只能削弱法国的军事冒险上。他加以抨击所持的又一个论据是，暴

力征服“不开化”民族会减低法兰西民族道德上的威望。——第１８３

页。

１８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８６—１８７页。——第１８４页。

１８９ 这封信以及下面刊登的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曾被《纽约先驱报》在左

尔格与该报记者谈话一文中引用过。《纽约先驱报》编辑部曾请求左尔

格就俄国民意党人革命家列·尼·加特曼１８８１年６月从伦敦来纽约

一事发表谈话。加特曼参加了１８７９年１１月爆炸沙皇火车的准备工作，

暗杀未遂，之后为了逃避警察局的迫害流亡到法国。由于俄国政府坚持

４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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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把他引渡回国，他在法国被逮捕。在民主舆论抗议的影响下，在维

·雨果于１８８０年２月２７日发表致法国政府的公开信要求不把加特曼

引渡回国之后，他被驱逐出法国，随后在英国住下。在这里又提出了把

加特曼引渡回俄国的问题，于是１８８１年６月３日加特曼又移居美国。

纽约各报，包括《纽约先驱报》在内，报道了加特曼到达的消息。彼得堡

各报对加特曼由英赴美一事表示怀疑，于是１８８１年９月１０日的《纽约

先驱报》就发表了它的记者与左尔格的谈话，同时刊登了马克思写在自

己的名片上的给加特曼的推荐信，以及译自德文的恩格斯的信。——

第１８５页。

１９０ 银行假日（ｂａｎｋｈｏｌｉｄａｙ）——英国的银行和其他机关职员不办公的日

子。一年放假四次，通常都在星期一。——第１８６页。

１９１ 指１８８１年６月５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表示抗议通过对爱尔兰的高压

法（见注１６７）的大会。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民

的艰难处境承担责任，要求不再把未付地租的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和强

制迁出，释放被捕的土地同盟（见注１７８）活动家，要求对爱尔兰民族解

放运动实行残酷镇压政策的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辞职。帕涅尔在大

会上作了长篇演说，痛斥福斯特在爱尔兰的活动。——第１８７页。

１９２ 索·彼洛夫斯卡娅装作加特曼的妻子，和他住在一所住宅里，从这里挖

了一条通往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路基下面的地道，以爆炸沙皇的火

车。对彼洛夫斯卡娅的处决见注１７５。——第１８７页。

１９３ １８７６年３月１８日，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林格瑙遗嘱

把将近七千美元——自己的一半财产——交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他指定了奥·倍倍尔、约·菲·贝克尔、威·白拉克、奥·盖布、威·李

卜克内西和卡·马克思为遗嘱执行人。林格瑙１８７７年８月４日在圣路

易斯逝世之后，他的遗嘱执行人曾设法把他留下的这笔遗产转交给党

来支配。但是俾斯麦通过外交压力终于阻止了把林格瑙遗产转交给社

会民主党。——第１９０页。

１９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９０页。——第１９１页。

５０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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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 马克思援引自己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８７页）。——第１９２页。

１９６ 小拿破仑 是维克多·雨果在１８５１年法国立法议会的会议上所发表的

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１８５２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

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ｌｅＰｃｔｉｔ》）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

传。——第１９２页。

１９７ 抗租者（ａｎｔｉ－ｒｅｎｔｅｒｓ）是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纽约州那些拒绝向

大土地占有者交租并要求把农场全部卖给他们的土地租佃者的称呼。

租佃者对企图用暴力来收租的收租人进行了武装反抗。规模最大的租

佃者的风潮发生在１８３６到１８４５年间。租佃者和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以

妥协告终：１８４６年以后大土地占有者开始逐渐把自己的土地卖给租佃

者。——第１９３页。

１９８ 马克思可能指的是发表在１８８０年８月的《大众科学月刊》（《ＴｈｅＰｏ－

ｐｕｌａｒＳｅｉｅｎｃｅＭｏｎｔｈｌｙ》）上的亨·乔治的文章《卡尼在加利福尼亚的宣

传鼓动》（《ＴｈｅＫｅａｒｎｅｙａｇ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第１９３页。

１９９ 指民主联盟，即１８８１年６月８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建立的半资

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联

盟的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共九条：成年人享有选举权，议

会任期三年，各选区平等，取消作为立法机构的上院，爱尔兰在立法方

面独立自主，土地国有化等等。

在民主联盟的成立会议上，向与会者散发了海德门的小册子《大家

的英国》（《Ｅｎｇｌａｎｄｆｏｒａｌｌ》），海德门在其中两章（第二章《劳动》和第三

章《资本》）里，把《资本论》第一卷的许多章节作为联盟的纲领条文来加

以阐述，但既没有提到作者，也没有提及这一著作本身，并且作了许多

歪曲。

民主联盟存在了三年，１８８４年它被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第

１９４、２３９、３０８页。

２００ 宪章运动——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这一运

动为实现要求英国国家制度民主化的人民宪章（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ｈａｒｔｅｒ）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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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关于宪章运动的意义，列宁说过：“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

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２９卷第２７６页）。——第１９５页。

２０１ 恩格斯指一个叫作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思想流派，这个流派反映工业

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

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领导这一运

动的是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

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

２０２、３１６页。

２０２ 红十字会１８６４年日内瓦公约——欧洲十六国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国际

协定。日内瓦公约规定交战双方照顾伤病员并给予为伤员服务的医务

人员以“中立”权。——第２０２、２１４页。

２０３ 恩格斯摘自希尔施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１日给他的信。——第２０５页。

２０４ 恩格斯指爱·伯恩施坦用《我们缺少知识分子》（《ＥｓｆｅｈｌｔｕｎｓａｎＩｎｔｅｌ

ｌｉｇｅｎｚｅｎ》）这一个标题发表的两篇文章。文章用利奥的笔名发表在《社

会民主党人报》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８日和８月１１日第３１和３３号上。——

第２０５、２１１页。

２０５ 恩格斯指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１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３号“社会政治评

论”栏关于布莱德洛的通讯，这篇通讯开头的话是“无神论者布莱德洛

准备宣誓……”。——第２０６页。

２０６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对茹·瓦累斯的评语：“一个勇敢和非常重

要的公社委员”（见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１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３号）。编

辑部引用了瓦累斯发表的信件，他在信中拒绝了当法国众议院的候选

人（巴黎有两个区推他为候选人），理由是他宁愿不从门口，而从起义人

民的肩膀上进众议院。瓦累斯的信发表在１８８１年８月５日《巴黎公民

报》（《ＬｅＣｉｔｏｙｅｎｄｅＰａｒｉｓ》）上。——第２０６页。

２０７ 茹·瓦累斯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茹·格雷维的公开信发表在１８７９年

２月初的《法国革命报》（《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上。——第２０６页。

７０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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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８ 新马德里联合会是１８７２年７月８日由被无政府主义的多数从马德里

联合会开除出来的《解放报》编辑部成员建立的。他们被开除的原因是

该报揭发了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保尔·拉法格积极参与了新马

德里联合会的建立和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对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

牙的传播作了坚决的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在西班牙建

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曾经为它的机关报《解放

报》撰稿——第２０６页。

２０９ 指１８８１年７月１４—１９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

恩格斯在这封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接下去写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消息，几

乎没有改动地登载在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５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５号“社

会政治评论”栏里。——第２０７页。

２１０ 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故作神秘，他们在大会上发言不用姓

名，而用号码。（见《自由》周报１８８１年７月３０日、８月６日和１３日第

３１、３２和３３期上发表的代表大会的报告）。——第２０８页。

２１１ 关于这个问题，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所谓国际内部的分

裂》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８卷第４７—４９、４３２—４３３页）。——第２０８页。

２１２ １８８１年６月在莱比锡曾经实行“小戒严”（见注１７３），结果，许多积极的

社会主义者，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这个城市。１８８１年７

月２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离开莱比锡，倍倍尔移居德勒斯顿，李卜克

内西则移居莱比锡附近的勃斯多尔夫。——第２１１、３６６页。

２１３ 看来恩格斯是指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１年５月３１日在帝国国会所作的关于

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另见注１８３）的发言的这样一处：“历史发展进

程的力量无限地超过最强大的统治者，俾斯麦公爵本人经历了一些惊

人的变化，他诚实地承认……，他有个时期曾当自由贸易派的尾巴，接

着又当保护关税运动的尾巴，现在则当社会主义的尾巴。”见《帝国国会

速记记录。１８８１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１８８１年柏林版第２卷第１４５５页

（《Ｓｔ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Ｒｅｉｃｈｓ－

ｔａｇｓ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１８８１》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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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１４５５）。——第２１２页。

２１４ 指格·威·哈特曼１８８１年６月１５日在帝国国会就工人伤亡事故保险

法案所作的演说，关于这个演说，《自由》周报（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５日第２６

期）写道：“在讨论草案时，哈特曼匍匐在俾斯麦和帝国国会面前”。《自

由》周报还摘录了《法兰克福报》发表的哈特曼的演说，其中有些摘录和

正式速记发表的演说原文有出入，见《帝国国会速记记录。１８８１年第四

届第四次例会》１８８１年柏林版第２卷第１７５７—１７５９页（《Ｓｔｅｎｏ－

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Ｒｅｉｃｈ

ｓｔａｇｓ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１８８１》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１，

Ｓ１７５７—１７５９）。但据速记记录，哈特曼曾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人……

欢迎帝国首相提出的草案”，“人道志向”和“帮助穷人的道德感”是社会

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第２１２页。

２１５ 指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１日举行的法国众议院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第一次从

法国工人党中提出了候选人。——第２１２页。

２１６ 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专门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

界的高级代表所组成。最初成立于十三世纪。在长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

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枢密院的作用急

剧下降。它仅保留着接受和审理殖民、宗教和行政事务方面的申诉的权

力。参加枢密院的有许多委员会，其中包括考察科学、工业、医学和农业

方面情况的各种委员会。枢密院实际上根本不参与管理现今的英

国。——第２１５页。

２１７ 第七次国际医学代表会议于１８８１年８月３—９日在伦敦举行。在这次

代表会议上曾提出活体解剖，即对动物的活体作手术问题。由于资产阶

级报刊在保护动物的幌子下发动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代表会议起来

捍卫活体解剖。约翰·西蒙作了最明确的发言，揭露了运动的伪善性

质。例如，他指出，提尔施教授为了获得治亚洲霍乱的药剂用老鼠做实

验，总共只付出了几只老鼠的生命，而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３—１８５４

年的霍乱流行期间，股份公司由于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润，继续用被污

染的水供应伦敦南区的居民，结果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见《自然界》杂

９０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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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２４卷第６１６期第３７０—３７５页）。按照恩格斯的指示，《社会民主党

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活体解剖》（《ＤｉｅＶｉｖｉ－ｓｅｋｔｉｏｎｄｅｓ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ｓ》）的社论（１８８１年９月２２日第３９号），以捍卫活体解

剖。——第２１５页。

２１８ 指代表法国工人党参加法国立法机关的候选人。１８８０年８月，马隆、盖

得和布鲁斯开始在里昂出版《解放报》，并按布鲁斯的建议签订了一个

拒绝参加选举的保证书。但是１８８０年１１月《解放报》停刊了，编辑部的

保证书也就失效了。于是盖得提自己作候选人参加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１日

鲁贝城的法国众议院的选举，这就成了马隆和布鲁斯对他进行猛烈攻

击的原因。——第２１６、２２０、３９０页。

２１９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考茨基１８８１年９月２８日一信的答复。考茨基的母

亲敏娜·考茨基于１８８１年秋到达巴黎，考茨基在信中请马克思把她介

绍给住在巴黎附近阿尔让台的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龙格。——第２１７页。

２２０ 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其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１４日信中（１０月２０日寄出）告诉

恩格斯，说１０月初保尔·拉法格请他在朋友中为新版《平等报》筹款。

他问恩格斯，他应该如何对待这种请求，因为他无法正确判断法国工人

运动中的发展情况。——第２１９页。

２２１ 指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１３日的明信片中告诉恩格

斯关于库尔代表大会（见注１４５）的情况。贝克尔以瑞士的德国工人代

表的资格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第２２７页。

２２２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在这次选举

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三十一万二千票和十二个议席（克雷克尔、凯泽

尔、狄茨、里廷豪森、施托累、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弗罗

梅、格里伦贝格尔、福尔马尔、盖泽尔）。倍倍尔在被提为候选人的三个

选区（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第四区）的任何一个选区中都没有当选，

在美因兹区１２月１５日的复选中也没有当选。——第２２７、２３０、２５７、

３１５、４５１页。

２２３ 指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伦敦发生的事件。当时宪章派决定举行群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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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本应前往议会大厦去呈递要求通过人民宪章

的第三封请愿书。政府禁止游行示威，为了防止举行游行示威，往伦敦

集结了军队和警察。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许多人表现了动摇——

决定取消游行示威，并说服示威者解散。游行示威的失败曾被反动势力

利用来进攻工人和镇压宪章派。——第２２８页。

２２４ 指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政变。——第２２８页。

２２５ 恩格斯指的是登载在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１７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７号上

的报道，题目是《为什么我们在格洛高（萨克森）遭到了失败？》

（《ＷａｒｕｍｓｉｎｄｗｉｒｉｎＧｌａｕｃｈａｕ（Ｓａｃｈｓｅｎ）ｕｎｔｅｒｌｅｇｅｎ？》）。——第２２９

页。

２２６ 指１８７９年５月１７日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

会党团的同意下为政府的保护关税草案辩护的发言。马克思和恩格斯

尖锐地谴责了凯泽尔在帝国国会中为这个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有利的

提案作辩护，同时也尖锐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待

凯泽尔的错误立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７８—

１８２页）。——第２２９页。

２２７ 法国工人党兰斯代表大会于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１月６日举行。出

席代表大会的有四十四名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马隆和布鲁斯机会主

义集团的走卒。代表大会确认了由马隆和布鲁斯发起于１８８１年１０月

中旬建立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见注３１）。

在兰斯代表大会上马隆和布鲁斯设法就“最低纲领”（见注３２）通

过了一个互相矛盾的决定。最低纲领被代表大会认为“不完全”符合“劳

动人民的意向”，而且由于每一个选区的社会主义委员会都被赋予制订

自己的纲领的权利，它实际上是被取消了。但是另一方面，代表大会决

定，在通过新的纲领以前，这个纲领仍然有效。这个决定是用来反对团

结在由茹尔·盖得领导的《平等报》周围的马克思派小组的。机会主义

派的首领们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斗争，是想迫使盖得派首先公

开反对他们，然后指责盖得派搞分裂活动，并把他们作为分裂分子开除

出党。——第２３０页。

１１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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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 “未来的音乐”一语是从１８５０年发表的理查·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

品》一书而来的；反对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们赋予这个用

语以讽刺的含义。——第２３１页。

２２９ 在库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见注１４５）上暴露了波兰各社会

主义小组之间的严重的意见分歧。考茨基在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８日信中把

这件事情告诉了恩格斯，就《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什

么立场征求他的意见。恩格斯在１８８２年２月７日给考茨基的信（见本

卷第２６０—２６５页）中作了答复。——第２３１、２４４、２６４页。

２３０ 燕妮·马克思关于英国演员厄尔文的文章登载在１８７５年的《法兰克福

报和商报》上。她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英国报刊发动了一个反对厄

尔文的运动。——第２３４页。

２３１ 克·亨·菲·冯·威斯特华伦的著作《不伦瑞克—律内堡公爵斐迪南

征战记》（《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ＦｅｌｄｚüｇｅｄｅｓＨｅｒｚｏｇ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Ｂｒａｕｎ

ｓｃｈｗｅｉｇ－Ｌüｎｅｂｕｒｇ》）于１８５９年以两卷本出版，而在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以

六卷本出版。——第２３５页。

２３２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在马克思逝世后（１８８３年）才由恩格斯校

订出版。这里马克思把自己著作的那一部分，即后来编为《资本论》第

二卷和第三卷的那一部分称为《资本论》第二卷。—— 第２３５、２３８、

２３９、４２８、４６３页。

２３３ 约翰·雷伊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Ｔｈｅ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ｍ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一文发表于１８８１年

１０月《现代评论》杂志第４０卷。——第２３９、２５３页。

２３４ 法国工人党的兰斯代表大会（见注２２７）没有解决关于党纲的问题，大

会以后，盖得为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最后确定纲领而继续进行斗争。

他采取了一切措施恢复出版《平等报》，该报第１号于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１

日出版（第３种专刊）。在这一号里登载了下列文章：盖得的纲领性文

章、拉法格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帝国国会选举中的胜利的

文章、盖得的关于兰斯代表大会的文章、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

讲话等等。——第２４４页。

２１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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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在帝国国会中讨论关于遵守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时，议

员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在发言中实际上表示不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

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该

报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５日第５１号的社论中，提出了强烈抗议。该报直接针

对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写道，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不应当

悲叹和埋怨诉苦，而应当揭露和控诉……不应当谈判，而应当抗议”。该

报的这个抗议得到了帝国国会外该党的大多数和帝国国会内的社会民

主党党团的支持。在专门会议（倍倍尔虽然不是帝国国会议员，也出席

了会议）上，党团的成员们一致通过一项宣言，表示完全赞同党的机关

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总方针。——第２４８、２７０页。

２３６ 关于兰斯代表大会，见注２２７。——第２４８页。

２３７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下半月，恩格斯第一次到英国，去曼彻斯特的“欧门—恩

格斯”公司所属的纺纱厂学习经商。这次恩格斯在英国居住到１８４４年

８月２６日。——第２５０页。

２３８ 指厄·贝·巴克斯的文章《现代思想的领袖。第二十三——卡尔·马克

思》（《Ｌｅａｄｅｒ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Ｔｈｏｕｇｈｔ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这篇文章

发表于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日《现代思想》杂志第３卷第１２期。——第２５３页。

２３９ 马克思暗指总委员会前英国委员改良主义者乔治·豪威耳发表诽谤性

文章《国际协会史》一事。该文发表在１８７８年７月《十九世纪》杂志上，

对第一国际的历史和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作用作了虚伪的论断。同

年８月，马克思在《世俗记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ＴｈｅＳ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Ｆｒｅ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杂志第３期上发表了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６３—１６９页）。

１８８１年豪威耳作为斯泰福市的下院候选人参加选举，但遭到了失

败。——第２５３页。

２４０ 暗指反社会党人法（见注１０９）。——第２５６页。

２４１ 套用亨·海涅《时代的诗》里的一首诗《安心》中的说法：“德意志是温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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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儿园，不是罗马的凶手窝”。——第２５６页。

２４２ 《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１

卷］，自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会议开幕起到１８８２年１月３０日闭幕止。

１８８２年柏林版（Ｓｔ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Ｂｅｒｉｃｈｔｅ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

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ｅ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１８８１８２》［Ｂｄ ］Ｖｏｎ

ｄｅｒＥｒｏｆｆｎｕｎｇｓｓｉｔｚｕｎｇａｍ１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８１ｂｉｓｚｕｒＳｃｈｌｕβｓｉｔｚｕｎｇａｍ

３０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８２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２）。——第２５７、２７０页。

２４３ 显然，恩格斯是暗指阿·赫普纳的小册子《我同莱比锡警察三年半的斗

争》１８７４年不伦瑞克版（Ｍｅｉｎｅ３濎 濚 －ｊａｈｒｉｇｅ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Ｐｏｌｉｚｅｉｃａｍ－

ｐａｇｎｅ》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ｎ１８７４）。——第２５７页。

２４４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拿破仑法典，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代

表这个体系的是１８０４—１８１０年拿破仑执政时通过的五个法典（民法

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在

被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的西部和西南部实施过，在莱茵省于１８１５

年合并于普鲁士之后，这些法典仍继续在该省生效。——第２５７页。

２４５ 暗指卡·毕尔克利同卡·施拉姆之间的论战（见注２７）以及奥·采什

科夫斯基的著作《论信贷和流通》１８３９年巴黎版（《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ｅｔｄｅｌａ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９）。——第２５８页。

２４６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４卷第４７１—４７２页）、《国际述评（三）。从５月到１０月》（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９４—５１４页）以及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

阶级斗争》（同上，第１１１—１１４页）中都阐述了这些观点。——第２５９页。

２４７ 联合会联盟（全称：ＵｎｉｏｎｆéｄéｒａｔｉｖｅｄｕＣｅｎｔｒｅ——中部联合会联盟）是

组成法国工人党的六个联合会之一。中部联合会联盟于１８８０年４月前

形成，是巴黎各党组织的联合体；其中有八十个工团和小组。联盟的领

导权控制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首领布鲁斯、马隆和若

夫兰等人（他们都参加了《无产者报》编辑部）手中。在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７

日和２４日中部联合会联盟会议上，《平等报》编辑部以及所有同盖得派

４１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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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一致的党小组，都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正式投票赞成这个建

议的只有二十八个小组，即占参加联合会联盟的小组总数的三分之一

多一点（联盟的八十个小组中只有四十八个小组参加了上述会议）。盖

得派在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之后，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联合会，叫

做中部的联合会（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Ｃｅｎｔｒｅ）。——第２５９、３８４、４０２页。

２４８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君主国家的反革命联盟，是为在欧洲镇压革命运动

和维持封建君主制度于１８１５年建立的，到二十年代末业已瓦解。１８３０

年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曾多次企图复活这个同盟。——第２６０页。

２４９ 指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战争的结果，于１８６７年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

——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

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十九个德意志邦和三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

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

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

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南德意志各邦——巴伐利

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达姆斯塔德，于１８７０年加入了联邦。北德

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１８７１年

１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

小德意志是一个由普鲁士领导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的统一德国的

计划。——第２６０页。

２５０ 恩格斯所说的拉萨尔派就是指全德工人联合会，它是１８６３年５月２３

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组

织。从成立时起，联合会就处于拉萨尔的有力影响之下，因为拉萨尔直

接参加了建立该会的工作，而且是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联合会把自己

的宗旨局限于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和平的议会活动的斗争。拉萨尔派的

联合会拒绝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主张建立由国家津贴的生产合

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在对外政策

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立场，从而支持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

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全德

工人联合会在拉萨尔派的影响下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

５１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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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联合会的拉萨尔派的领导的机

会主义活动作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德国的先进工人就退出了联合会。

１８６９年８月７—９日在爱森纳赫召开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

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政

党，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人所共知的爱森纳赫派的政党或爱森纳

赫党）。党的纲领中虽然反映了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但它基本上是按照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制订的。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奠定了“真正的社会

民主工党……牢固的基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９３

页）。——第２６０、３７０页。

２５１ 联邦议会是１８１５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联

邦议会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

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而是起反革命

的作用的，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镇压各邦发

生的革命运动。在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邦一起

不再存在了。——第２６１页。

２５２ 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俾斯麦政府力图挑起对法战争。在这一冲突中，俄国政

府坚决站在法国一边。由于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对德国政府施加压力，

俾斯麦的这一企图没有实现。——第２６２页。

２５３ 根据柏林会议（见注７５）决议被奥地利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于１８８２年１月爆发了起义。起义是因通过占领区兵役制实施法案而引

起的，在１８８２年２月上半月达到了高潮。沙皇政府极力利用起义为自

己的利益服务。——第２６２页。

２５４ 指１８６３年１月在沙皇俄国统治的波兰土地上爆发的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民

族解放起义。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是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

阶段，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得到了俄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的热烈的同

情和支持。欧洲工人同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在为建立国际工人协

会（第一国际）创造先决条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匿名书《柏林和圣彼得堡。俄德关系史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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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集》１８８０年莱比锡版（《Ｂｅｒｌｉｎｕｎｄ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

Ｂｅｉｔｒａｇｅ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Ｒｕｓｓｉｓｃｈ－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８０），出自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埃卡尔特的手笔。恩格斯在

这儿所引证的第二个附件，是专谈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的。——第２６３页。

２５５ 在巴黎公社时期，勇敢地同巴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的许多波兰革命流

亡者中间，最著名的有符卢勃列夫斯基和东布罗夫斯基——他们都是

有才能的、勇敢的和忠诚的统帅。符卢勃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将军，指挥

公社的三个集团军之一。东布罗夫斯基将军，起先领导保卫极其重要的

某正面地段的工作，后来统率公社的第一集团军，１８７１年５月初，被任

命为公社全部武装部队总司令。——第２６３页。

２５６ １８４６年２月，在波兰土地上准备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

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

于贵族分子的叛变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逮捕，总发动遭到破坏，

只出现了零星的革命发动。只有在从１８１５年起就由奥地利、俄国和普

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于２月２２日取得胜利，建立了国民政府，

该政府发表过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

在克拉科夫起义时由代表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利益的邓波夫斯基

所拟订的纲领中，既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又反映了空想社会主

义的要求（把土地分给无土地的人，通过建立国家手工工场或“社会”手

工工场来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计划）。克拉科夫起义于１８４６年３

月初被镇压下去。１８４６年１１月，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签订了一项把克

拉科夫归并于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２６３页。

２５７ 恩格斯所谈的将来在德国出现宪制的“新纪元”，是暗讽普鲁士亲王威

廉（从１８６１年起当普鲁士国王）１８５８年１０月登位摄政时所宣布的“自

由主义方针”。１８５８年，摄政王勒令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并起用温和

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得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名

称“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

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

“新纪元”实际上为从１８６２年９月俾斯麦上台执政开始的容克公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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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独裁作了准备，从而“新纪元”也就结束了。——第２６３、２７６、３６１、

４１４页。

２５８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１８８２年２月１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成立

一个第一国际类型的新的国际工人组织。——第２６６页。

２５９ 指法国国民议会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４日通过的法律；根据由司法部长杜

弗尔提议、由法国国民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制订的这一法律，凡参加国际

的都要判处徒刑。——第２６７页。

２６０ 恩格斯暗指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就社会民主党议员布洛斯和哈森

克莱维尔的言论所通过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于１８８２年１

月１日报道了这一决议（见注２３５）。——第２７０页。

２６１ 指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民意党人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形成的局

势，当时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秘密的“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

新的恐怖行动而躲在加特契纳。——第２７７页。

２６２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３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第２７８页。

２６３ 在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４日的信中，燕妮·龙格告诉马克思说，爱琳娜·马克

思拒绝了普罗斯比尔·利沙加勒向她提出的求婚。——第２８４页。

２６４ 指卡·希尔施的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ｅｎＡｌｌｅ－

ｍａｇｎｅ》），该文发表于１８８２年３—４月《新评论》杂志第１５卷，署名为

“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Ｕ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ａｌｌｅｍａｎｄ）。——第２８９、２９１页。

２６５ 恩格斯指小册子《１７５５年和１８８２年的土地国有化。１７７５年托马斯·斯

宾斯在太恩河畔新堡宣读的一篇讲稿。１８８２年重印出版，亨·迈·海

德门作注和序》１８８２年伦敦、曼彻斯特版（《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１７７５ａｎｄ１８８２ＢｅｉｎｇａＬｅｃｋｔｕ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ｎ

－Ｔｙｎｅ，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Ｓｐｅｎｃｅ，１７７５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ａｎｄｅｄｉ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ｔｅｓ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 ＨＭ Ｈｙｎｄｍａｎ，１８８２》 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１８８２）。——第２９０页。

２６６ 指“铁的工资规律”。这是拉萨尔在他的小册子《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

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１８６３年苏黎世版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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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ｎｅｓＡｎｔｗｏｒｔ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ａｎｄａ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ｉｔé ｚｕｒＢｅｒｕｆｕｎｇ

ｅｉｎｅｓ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ｚｕＬｅｉｐｚｉｇ》Ｚüｒｉｃｈ，

１８６３，Ｓ１５—１６）上的提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规律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９卷第５—６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和杜尔哥关于最低

工资规律的主张，是指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

敦第３版（第１版于１８１７年在伦敦出版）第７３—４９９页（Ｒｉｃａｒｄｏ，Ｄ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ｐ７３—４９９）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建立和分配的探

索（１７６６）》，载于《杜尔哥文集》，欧·德尔的新版本，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

卷第１０页（Ｔｕｒｇｏｔ《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ｔｌ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１７６６）》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ｄｅＴｕｒｇｏｔ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Ｔｏｍ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ｐ１０）。对李嘉图和杜尔哥关于这

个问题的观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４

卷）（见《剩余价值理论》第１分册第２章第３节和第２分册第１５章第

２、３节）。——第２９１、３５５页。

２６７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的校样。筹备出这

一版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起的。直接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篇

序言的，则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密切关系的彼·拉甫罗夫。这篇序

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１日写就，并在１月２３日将原件

寄给拉甫罗夫。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１８８２年２月５日《民意》杂志

上。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序言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普列汉诺夫

译）于１８８２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

恩格斯没能从拉甫罗夫那里收到序言的德文原稿，因为它留在巴

黎拉甫罗夫的卷宗里（当时，由于沙皇政府的坚决要求，拉甫罗夫已被

驱逐出巴黎并转到了伦敦）。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７日左右，拉甫罗夫才把原

稿的副本寄给恩格斯，但是同年４月１３日，序言就已经根据《民意》杂

志发表的俄文文本译出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６号上。恩格斯对

译文不满意，它是一个不出名的俄国人译的（见本卷第３０４—３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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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序言的德文原稿手稿找到了，１９４８年《共产党宣言》的俄文

版发表了手稿的真迹复制。——第２９５、３０４页。

２６８ “基督他复活了吗？”——由复活节问候语“基督复活了。”变来的开玩笑

的说法。——第２９５页。

２６９ 伦敦西区索荷广场玫瑰街６号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人俱乐部所在地，

该俱乐部在八十年代由德国和英国支部组成。德国支部是伦敦德意志

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第一个分支，曾与德国流亡无政府主义者莫

斯特的《自由》周报有密切联系。——第２９６页。

２７０ 恩格斯指莫斯特及其拥护者在《自由》周报上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

和策略及其国会党团代表的立场的一再攻击。如１８８１年帝国国会选举

前夕莫斯特号召自己在德国的拥护者竭力阻挠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

选入帝国国会（对莫斯特和《自由》周报的立场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３４卷恩格斯１８７９年７月１日、１８８０年４月１日给约·贝克

尔 的信，马克思１８７９年９月１９日给弗·左尔格的信）。——第２９６页。

２７１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１５９），它在八十年代设在

伦敦西区托登楠街４９号。——第２９６、３５９页。

２７２ 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在伊斯特勃恩逗留期间（１８８１年６月底到７月

２０日左右），劳拉·拉法格到那里去过。——第２９７页。

２７３ 指法国保险公司“国民联合公司”，当时保尔·拉法格在该公司工

作。——第３００页。

２７４ 指保·拉法格的文章《法国土地所有制的变动》（《

》）。该文曾译成俄文刊登在《基

础》杂志１８８２年第３—４期和第６期上。

劳拉在１８８２年３月２０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拉法格的第二篇

文章彼得堡当时还没有收到，杂志的编辑，为了发表第一篇，正等待着

它。——第３００页。

２７５ 指皇帝查理五世在１５４１年借口与定居在阿尔及利亚的海盗作斗争而

对阿尔及利亚（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进行的不成功的进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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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军队在阿尔及尔城下被土耳其军队打得惨败之后，在阿尔及利亚

其他一切设防地点也被赶了出去。——第３００页。

２７６ １８８２年４月初，社会民主党议员盖泽尔收到一封纽约寄来的挑衅性的

匿名信，信中说德国似乎正在酝酿着起义。盖泽尔把信的内容报告了警

察局并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断言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把革

命当做自己的目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在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日第１６号

上，以《请摊牌吧！》（《ＢｅｋｅｎｎｔＦａｒｂｅｌ》）为题的社论中尖锐地批评了盖

泽尔的言行，并指出，正相反，党的任务就是要在德国加速革命的变

革。——第３０５页。

２７７ 指１８８２年４月２０日《科伦日报》第１０９号上一篇题为《君士坦丁堡》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ｅｌ》）的通讯；通讯揭露了已获得土耳其的铁路租让权的

著名的奥地利铁路投机商摩里茨·希尔施男爵的投机手腕。——第３０５页。

２７８ 由于不满情绪在爱尔兰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格莱斯顿的英国政府采

取某些措施，废除了１８８１年在国内实施的高压法（见注１６７）；１８８２年５

月２日，释放了议会的爱尔兰议员，地方自治的拥护者——帕涅尔、达

维特、狄龙和奥凯利；同时撤换了已提出辞呈的“高压法的拥护者”——

爱尔兰总督弗·托·库伯（帕麦斯顿的继子——威·弗·库伯－坦普

尔的侄子）和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并任命卡文迪什勋爵代替后

者。——第３０９页。

２７９ 恩格斯指１８８２年在爱尔兰大量发生的、由于爱尔兰佃农的困难处境所

引起的许多抗暴行动；在这一年内，国内杀死英国地主、他们的代理人、

英国官员和其他人的数字增加了一倍。——第３０９页。

２８０ 显然是指恩格斯的著作《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２７—３３６页）。——第３１１页。

２８１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篇第３章。——第３１２页。

２８２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反对社会民主党议员哈森克莱维尔和布洛斯的

机会主义立场而采取的行动（见注２３５）。由于这一行动，社会民主党人

布罗伊埃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两封公开信（１月１９日第４

１２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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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２月２３日第９号），信中指责该报不客观，滚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泥

坑等等，并且宣称他同意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的观点。驳斥布罗伊埃

尔的文章登在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９日、２６日和２月２３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第４、５和第９号上。——第３１５页。

２８３ 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暗讽奥芬巴赫的滑稽歌剧《盖罗尔施坦大公国》；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个歌剧的主角由法国著名女演员和歌唱家奥当

斯·施奈德尔扮演。——第３２２页。

２８４ 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把有机会主义思想的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会议员

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立宪主义者相比，当时民主

共和主义者给立宪主义者起了“抱怨派”（Ｈｅｕｌｅｒ）这个绰号。——第

３２７页。

２８５ 指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

姆的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Ｒüｃｋｂｌｉｃｋｅａｕｆｄｉｅｓｏｚａｌｉ－

ｓｔｉｓｃｈ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的文章，该文发表在１８７９年８月在

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１年卷上。这篇文章

是１８７８年１０月在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

会主义派别发表的纲领性的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

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第三节。《苏黎世三人

团的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８２—１９０页），对

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细分析和致命的批判。—— 第３２８、３２９、

３３８、４４５页。

２８６ “硫磺帮”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

会由于它的成员打架闹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成了普通用语。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在日内瓦的一个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小集团曾经开

玩笑地以“硫磺帮”为名。１８５９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

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在自己的诽谤性的言论中把这个“硫磺帮”的

活动同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联系起来。马克思在自己著名的抨击性的著

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４０４—４１５

页）里，驳斥了这种诽谤。——第３２９页。

２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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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７ 恩格斯叙述的事情是在他参加过的１８４９年５—７月德国西南部巴登—

普法尔获起义时期发生的。关于这件事，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

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２７—２３５

页）。——第３２９页。

２８８ 恩格斯第一次直接署名在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８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５０

号上发表了悼文《燕妮·马克思（冯·威斯特华伦）》（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１９—３２１页）。但恩格斯认为发表他的文章《布

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同上，第３２７—３３６页），是他以报纸撰稿

人的身分第一次正式在该报出现（１８８２年５月４日第１９号上）。——

第３３１页。

２８９ 指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４—２１日在巴黎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见注２４７）代

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平等报》派代表被开除出党。《社会民主党人

报》在１８８２年６月１日第２３号上发表的短文《法国》（《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中

斥责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平等报》于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１日在第３种

专刊第２７号上译载了该信提到的短文中的一段话。——第３３１页。

２９０ 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这封信是针对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８日《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２１号上的社论，于１８８２年７月１１日左右写成的；社论是伯恩施

坦写的，用笔名利奥发表，标题为《爱尔兰局势》（《Ｄｉ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ｒ

ｌａｎｄ》）。伯恩施坦把恩格斯这封信的原件给了李卜克内西，后者加进了

一些编者的话，把这封信的大部分发表在１８８２年７月１３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２９号《论爱尔兰问题》（《ＺｕｒｉｒｉｓｃｈｅｎＦｒａｇｅ》）一文中。同时，

李卜克内西对该信加了编辑部的论战的结语和下列引言：“爱尔兰的一

个朋友，是少见的一个熟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人，从伦敦给我们写来了

下面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１号上阐述的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该

信已发表的那部分原件已经丢失；保存下来的只是一部分，即从“道地

的愚蠢，就是纯粹巴枯宁主义的、广告式的、毫无目的的‘以行动进行的

宣传’”几句话一直到该信的末尾部分。恩格斯在１８８２年８月９日给伯

恩施坦的信中对未征得他的同意就发表该信提出了抗议。—— 第

３３２、３４４页。

２９１ 绿带会员（Ｒｉｂｂｏｎｍｅｎ，出自ｒｉｂｂｏｎ——带子一词）是十八世纪末在爱

３２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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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北部发生的爱尔兰农民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结成了秘密组织（这

些组织的成员佩带绿带作为标记）。绿带会员袭击地主庄园，谋杀他们

最仇恨的大地主及其代理人。

白衣团员（Ｗｈｉｔｅｂｏｙｓ）是爱尔兰农民运动的参加者的名称，十八

世纪六十年代，这个运动发展成了反对英国大地主压迫的广泛起义

（为了使别人认不出自己，该组织的成员经常夜间出动，把脸涂黑并穿

上白短衫）。十九世纪，多数白衣团团体同绿带会组织合并了，还有一

部分白衣团团体继续用原来的名称一直活动到十九世纪末。

岩石队长（ＣａｐｔａｉｎＲｏｃｋ）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在

爱尔兰产生和活动的反对英国压迫者的各种秘密农民团体成员的统称。

月光队长（Ｃａｐｔａｉｎ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是秘密绿带会对大地主等人提出警

告时通常用的化名。——第３３２页。

２９２ 解放天主教徒是指英国议会于１８２９年取消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

制。天主教徒（其中大部分是爱尔兰人）获得了被选入议会和担任某些

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提高了四倍。英国统治阶级

打算利用这种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和天主教徒土地占有者吸引

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３３３页。

２９３ 关于芬尼亚运动见注４９。——第３３３页。

２９４ 亚拉巴马号事件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事件，它是因后者在１８６１—

１８６５年美国内战期间给予南部诸州以军事援助而引起的。英国政府为

了本国纺织厂厂主的利益，力图阻挠美国工业的发展，为南部诸州建造

和装备了军舰，这些军舰的行动使北部诸州的贸易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其中有一艘是私掠船的“亚拉巴马号”，它击沉了约七十艘北方诸州的

船只。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赔偿由“亚拉巴马号”和其

他私掠船给美国公民的财产造成的全部损失。就这一问题在华盛顿召

开的委员会于１８７１年５月８日作出了把亚拉巴马事件移交日内瓦仲

裁法庭审理的决定。根据这个法庭在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４日的裁决，英国应

当赔偿美国的金额共计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元。英国为了力图确保美国

不干涉爱尔兰事务，并争取美国不去支持爱尔兰的革命者，便作出让步

４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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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服从了仲裁法庭的决定。——第３３３页。

２９５ 暗指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流亡者约翰·莫斯特在伦敦出版的《自由》周

报，它的编辑是卡尔·施奈特。该报的特点是使用极端革命的词藻和粗

暴攻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活动家的政策和策略。—— 第３３６页。

２９６ 指同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４—２１日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有关的事

件（见注２８９）

关于全国委员会见注３１。——第３３６页。

２９７ １８８０年８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维登代表会议（见注３４２）委托党的领导

机构建立一国际联络局（Ｃｏｍｉｔéｅｘｔéｒｉｅｕｒ），其任务是建立和保持德国

社会民主党同外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联系。——第３３６页。

２９８ 恩格斯指的是他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该文发表的

准确日期是１８８２年５月４日和１１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９

和２０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２７—３３６

页）。——第３３８页。

２９９ 卡尔·考茨基在他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１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恩格斯就殖

民地，特别是亚洲殖民地在欧洲无产阶级胜利后的命运将会怎样这个

问题发表意见。考茨基写道：“我认为，如果英国无产阶级占有印度，对

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对于前者来说，好处是获得原料产地，对于后者来

说，好处是因为如果听其自然，印度人民就会落入最残暴的专制制度之

中……依我看，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印度反而会很好地过渡到现

代社会主义，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这个中间阶段……”。

考茨基的谈这个问题的第二封信是１８８２年５月３１日写的。——

第３３９、３５１页。

３００ 指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

［１８７６年］开姆尼斯第２版（《Ｋ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ＡｒｂｅｉｔＥ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ｒＡｕｓ－

ｚｕｇａｕｓ《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２Ａｕｆｌ，Ｃｈｅｍｎｉｔｚ，［１８７６］）。小

册子的第一版于１８７３年在开姆尼斯出版。马克思根据威·李卜克内

西的请求，在恩格斯的参加下为出版第二版对小册子作了某些修改和

５２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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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关于马克思对该版的态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恩格

斯１８８３年４月１８日给菲力浦·范－派顿的信。——第３４０页。

３０１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第二版，该版本是由格

·瓦·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于１８８２年在日内瓦出版。——第３４１页。

３０２ 指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法文本。

１８８０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

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

著作，由拉法格译出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首先发表

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同年这一著作出版了法文单

行本。关于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１８８３年出版的这一著作的德文第一

版，见注３３８。——第３４３、３６５、３８２、３９４页。

３０３ 关于埃及问题见注６０。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１８８２年８月３日第３２

号）编辑部发表《社会民主党和埃及问题》（《Ｄ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ａｎｄ

ｄｉｅｅｇｙｐｔｉｓｃｈｅＦｒａｇｅ》）一文。该文赞同盖得派在巴黎组织的集会所通

过的抗议英国人炮轰亚历山大里亚的决议。决议向阿拉比－帕沙和“祖

国党”表示敬意。——第３４４页。

３０４ 总督——１８８６—１９１４年埃及世袭执政者的封号。——第３４４页。

３０５ 费拉——埃及的定居农民。费拉是埃及农村居民中地位最低的被剥削

阶级。——第３４５页。

３０６ 恩格斯答应给小品文栏用的材料是１８８２年９月初他从英文译成德文

的英国古代民歌《布雷的牧师》；恩格斯给这首民歌译文加上了说明，解

释它对德国的政治意义，恩格斯署名的译文发表于１８８２年９月７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７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

３４０—３４４页）。——第３４５页。

３０７ 恩格斯于１８６９年７月１日终止了在曼彻斯特贸易公司的工作，并于

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０日迁居伦敦。——第３４７页。

３０８ 恩格斯没有实现这里所说的撰写和发表一系列论俾斯麦和拉萨尔的文

６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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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服从了仲裁法庭的决定。——第３３３页。

２９５ 暗指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流亡者约翰·莫斯特在伦敦出版的《自由》周

报，它的编辑是卡尔·施奈特。该报的特点是使用极端革命的词藻和粗

暴攻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活动家的政策和策略。—— 第３３６页。

２９６ 指同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４—２１日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有关的事

件（见注２８９）

关于全国委员会见注３１。——第３３６页。

２９７ １８８０年８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维登代表会议（见注３４２）委托党的领导

机构建立一国际联络局（Ｃｏｍｉｔéｅｘｔéｒｉｅｕｒ），其任务是建立和保持德国

社会民主党同外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联系。——第３３６页。

２９８ 恩格斯指的是他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该文发表的

准确日期是１８８２年５月４日和１１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９

和２０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２７—３３６

页）。——第３３８页。

２９９ 卡尔·考茨基在他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１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恩格斯就殖

民地，特别是亚洲殖民地在欧洲无产阶级胜利后的命运将会怎样这个

问题发表意见。考茨基写道：“我认为，如果英国无产阶级占有印度，对

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对于前者来说，好处是获得原料产地，对于后者来

说，好处是因为如果听其自然，印度人民就会落入最残暴的专制制度之

中……依我看，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印度反而会很好地过渡到现

代社会主义，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这个中间阶段……”。

考茨基的谈这个问题的第二封信是１８８２年５月３１日写的。——

第３３９、３５１页。

３００ 指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

［１８７６年］开姆尼斯第２版（《Ｋ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ＡｒｂｅｉｔＥ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ｒＡｕｓ－

ｚｕｇａｕｓ《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２Ａｕｆｌ，Ｃｈｅｍｎｉｔｚ，［１８７６］）。小

册子的第一版于１８７３年在开姆尼斯出版。马克思根据威·李卜克内

西的请求，在恩格斯的参加下为出版第二版对小册子作了某些修改和

５２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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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或小册子的计划。——第３５５页。

３０９ “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的说法首先是拉萨尔在他的下一著作中提出来

的：《巴师夏先生—舒尔采·冯·德里奇，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

劳动》１８６４年柏林版第１９９—２００页（《Ｈｅｒ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Ｓｃｈｕｌｚｅｖｏｎ

Ｄｅｌｉｔｚｓｃｈ，ｄｅｒ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Ｊｕｌｉａｎ，ｏｄ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Ａｒｂｅｉｔ》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６４，Ｓ１９９—２００）。

马克思对拉萨尔这一说法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９卷第１８—２３页。——第３５５页。

３１０ 指两个德国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见注２５０）的合并，合

并是１８７５年５月２２—２７日在哥达的合并代表大会上实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抱肯定态度，但是同时他们

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

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共同意见反映在恩格斯１８７５年３

月１８—２８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１８７５年５月５日给威·白拉

克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１０页和１３—１４

页）中，此外还反映在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１—３５页）中。尽管在这些文件中对未来合并的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那个包含着一系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

的许多让步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这个草案仍然只是略加修改就在

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第３５５、３７１页。

３１１ 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１８７７年５月２７—２９日）５月２９

日的会议上，杜林派企图设法禁止在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

表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约·莫斯特提出的提案说，“类似恩格斯

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的文章今后不应在党

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尤·瓦耳泰希也提出了类似的声明。奥·倍倍尔提

出一个折衷的提案：停止在《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

而以《前进报》出版社的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它们；同样地也停止在报纸

上对这一争论问题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莫

７２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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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的提案和瓦耳泰希的主张。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提醒说，关于

发表这些文章的决议是上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

以后，这些反对杜林的文章是党内的最优秀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

这一著作是必需的。李卜克内西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修正：在《前进

报》的科学附刊上、或在《未来》（《Ｚｕｋｕｎｆｔ》）杂志上、或以小册子

的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正的倍倍尔

的提案。《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是在《前进报》的附刊上发表

的。——第３５６页。

３１２ 指刊载在１８８２年８月１７和２４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４号和３５号

上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未署名的文章，文章的标题都是：《废除非常法

吗？》（《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ｄｅｓＡｕｓｎａｈｍｃｇｃｓｃｔｚｅｓ？》）。这两篇文章同年以单行

本的形式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标题是：《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略

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ｄｅｓ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Ｅｉｎ

ＷｏｒｔｚｕｒＴａｋｔｉｋ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署名 苏尔 土

尔。——第３５６、３６５、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６页。

３１３ 恩格斯指自己译的具有民间曲调的英国歌谣《布雷的牧师》（见注

３０６）。——第３５７页。

３１４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的导言是

马克思在１８８０年５月４—５日左右写的。在小册子中，导言是由恩格斯

这一著作法文本译者拉法格署名的。手稿中有马克思给保·拉法格的

附言，其中说，导言是他在同恩格斯商量以后写的，请拉法格“在词句上

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导言大大赞扬了恩格斯的生平。——

第３６０页。

３１５ 恩格斯没有实现写这本小册子的计划。——第３６１页。

３１６ 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就税收问题不止一次地在《新莱茵报》

（《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上发表文章，例如，《打倒捐税！！！》、《呼吁

书》、《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的发言》等（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６、３９、２８６—３０６页）。１８５０年马克

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

８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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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年３月》等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７卷第９—１２５、２８８—２９９页）也涉及税收问题。——第３６１页。

３１７ 指中部联合会联盟（见注２４７和２８９）。——第３６２页。

３１８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１５９）。——第３６３页。

３１９ 指英国侵占埃及（见注６０）。——第３６４页。

３２０ 暗指１８８１年底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上登载的关于马克思逝世的消

息。——第３６５页。

３２１ 恩格斯暗引圣经上犹太人从埃及奴役中逃跑出来的故事，戏指英国和

法国的路特希尔德银行（埃尔兰格尔是路特希尔德在埃及的代表），它

们是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见注６０）的鼓舞者。早在１８７５年，英国首

相迪斯累里在路特希尔德银行的帮助下为英国政府获得了属于埃及总

督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第３６６页。

３２２ 指兰斯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决议（见注２２７）和在巴黎举行的中部联合

会联盟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注２８９）。——第３６９页。

３２３ 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在１８８０年起草的、并由哈佛尔党代表大会（１８８０

年１１月）没有任何改动地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导言。由马克思、恩

格斯、盖得和拉法格拟定的纲领的实践部分虽被代表大会通过，但接受

了马隆提出的某些使纲领大为逊色的修正。——第３６９页。

３２４ 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资产

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

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

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

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社会

经济性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１９０１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

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３７０页。

３２５ 福尔马尔在其《废除非常法吗？》（见注３１２）的第二篇文章中谈到“反对

派的和自由派的‘稀粥’”。——第３７０页。

９２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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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６ 暗指利沙加勒为夺取《公民报》而搞的那些阴谋，结果把由盖得拥护者

所组成的编辑部赶出了新改名为《公民和战斗报》的该报报社。但是，盖

得派立即就用原来的名称《公民报》创办了一个大型日报，该报在未定

名为《平等报》之前曾不止一次地改变名称（见本卷第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５—

３７６页）。——第３７２、３８６页。

３２７ 日阿尔纳卡式的打击意即背信弃义的打击。１５６９年３月１３日，在天主

教徒和胡格诺教徒之间的日阿尔纳卡（法国夏龙省的一个城市）战役

中，胡格诺教徒的领袖，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孔代亲王受伤被俘并被枪

杀。——第３７２页。

３２８ 指普罗斯比尔·利沙加勒要求和保尔·拉法格决斗一事；恩格斯把利

沙加勒比作法国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是暗讽卡桑尼亚克在报刊上搞的那些引起一系列决斗和司法追究的极

其狂妄的行为。——第３７３页。

３２９ 指１８８２年１０月在孟索·累明（法国）发生的煤矿工人大罢工。罢工是

由于使工人阶级状况急剧恶化的经济萧条引起的。罢工期间按照警察

局长安德烈指示行事的奸细勃烈尼扎扮演了背叛的角色，安德烈曾给

无政府主义报纸《社会革命报》（《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提供经费，并

通过他手下的奸细在这个地方干了一系列恐怖行动。——第３７６、４１０

页。

３３０ 查·约·加尔西亚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伦敦记者，伦敦美里利邦区的

一个小民主团体的书记，该团体的名称是美里利邦中央民主协会（Ｍｅ

－ｒｙｌｅｂｏｎ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会址是：西中央区格拉弗

顿 东 街 大 学 旅 馆（ＧｒａｆｔｏｎＳｔｒｅｅｔＥａｓｔＷ Ｃ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ｔｅｌ）。——第３７６页。

３３１ “主脑”（《Ｈａｕｐｔ－Ｃｈｅｆ》）是普鲁士的一个警官施梯伯在１８５２年审判科

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对暗探奸细舍尔瓦尔的称呼，施梯伯为了达到挑

衅的目的，力图说明舍尔瓦尔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并造成他和马克思

以及被告等有联系的假象（见卡·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７２—４８７页）。——第３７６

０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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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３３２ 威·李卜克内西从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起入狱；倍倍尔从１８８２年１１月

１日起被判处徒刑，至１８８３年３月９日在莱比锡监狱服满刑期。——

第３７７、３７９页。

３３３ 根据圣经故事，受奴役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有些畏难的人由于

道路的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受奴役的日子，因为那时至少还可以

吃饱肚子。“惋惜埃及的肉锅”成了谚语。——第３７８页。

３３４ 恩格斯指的是奥·倍倍尔的文章《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Ａｕｆｈｅ

ｂｕｎｇｄｅｓ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ｅｓ？》）。这篇文章发表在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２号上，旨在批驳《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

以单行本出版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见注３１２）。倍倍尔主要是对福

尔马尔的第二篇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作者在那里号召采取暴

动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策略。倍倍尔谴责了这一策略，认为这对党

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和极为有害的。他在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１日给恩格斯的

信中说，象福尔马尔这样的文章所使用的不谨慎的腔调和语言，只会

使党的队伍招致不必要的牺牲。——第３７８、３８６页。

３３５ 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被载入由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见注３１０）。纲领写道：“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

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对这一拉萨尔

主义论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４—２５页）。在本信中恩格斯使用了“都是

（ｅｉｎｚｉｇｅｎ）反动的一帮”。——第３７８、３８７页。

３３６ 由于倍倍尔批驳了用苏尔土尔（Ｓｕｒｔｕｒ）的笔名以小册子出版的福尔马

尔的文章（见注３１２），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路·菲勒克在他出版的《南德

意志邮报》上宣称，这本小册子与党的意见毫无共同之处。《社会民主党

人报》编辑部于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６日第４４号上对菲勒克的声明表示抗

议，它强调指出载入小册子的文章是党的一个成员写的，而且最初是在

党的机关报上发表的。——第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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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７ 这里提到的莱昂·皮卡尔关于在巴黎的德国人的文章，以《圣马克街的

黑幕》（《Ｌ’ａｆｆａｉｒｅｄｅｌａｒｕｅＳａｉｎｔ－Ｍａｒｃ》）为题发表在１８８２年９月３

日的《公民报》上。这篇文章是用沙文主义精神写成的，该报编辑部宣布

不同意这篇文章。从恩格斯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４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可以

看出，文章引起了德国侨民对盖得派的不满（详见本卷第３８９—３９０

页）。——第３８１、３８４页。

３３８ 恩格斯除了直接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１８８３年德文本初

版的正文作了补充和修改外，还专门为它写了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４５—３４７页），并将论述德国土地所有制的产

生和发展的历史的文章《马尔克》（同上，第３５１—３６９页）作为附录收入

该书。——第３８２、４１６、４２６页。

３３９ 恩格斯指自己打算写关于俾斯麦和拉萨尔的小册子（见本卷第３５５—

３５６页）。——第３８３、３８８页。

３４０ 罗塞达碑是拿破仑远征军的一位军官于１７９９年８月在埃及罗塞达城

附近发现的一块玄武岩石碑，碑上刻有三种古代文字的碑文——古埃

及象形文字、埃及俗体文和希腊文，后者为前两者的译文；这使法国学

者商博良得以看懂了埃及象形文字。石碑现藏伦敦英国博物馆。——

第３８３页。

３４１ 恩格斯在这里使用的是中世纪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派交战时的古老的呐

喊——“这里是韦耳夫派！这里是魏卜林派！”（ＨｉｅＷｅｌｆ，ＨｉｅＷａｉｂ－

ｌｉｎｇ！》）——，其中一派支持韦耳夫王朝，另一派支持霍亨施陶芬王朝

（或称魏卜林王朝，因其世袭城堡和城市称魏卜林）。据传，这最初是这

两派的拥护者１１４０年在魏茵斯堡附近交战时喊的。后来在罗马教皇和

德国皇帝相争时期，于十二至十五世纪在意大利发生了奎耳夫派和吉

贝林派（即韦耳夫派和魏卜林派的意大利音）之间的斗争。——第３８７

页。

３４２ 维登代表会议——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见注１０９）颁布

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１８００年８月２０—２３日在（瑞士）

苏黎世州奥辛根附近的古城堡维登举行。——第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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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 在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９日在蒙马特尔第十八选区举行的巴黎群众大会上，

工人选民不让曾是这个选区的议员克列孟梭讲话。——第３９１页。

３４４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８０年６月９日《平等报》第２种专刊第２１号发表的一

篇关于巴黎“政治经济学家协会”１８８０年５月５日就华侨进入加里福

尼亚一事讨论华人问题的会员大会的报道，题为《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

和华人》（《Ｌｅ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ｅｄｅｌａ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ｅｔｌｅｓＣｈｉｎｏｉｓ》）。官方政治

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勒卢阿－博利约、加尔涅、西莫宁等人称赞利用华人

的廉价劳动，说华人的需求极低。１８８０年７月５日，《社会主义评论》杂

志第９期上也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经济学家论华人问题》

（《Ｌ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ｄｅｖａｎｔｌ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署 名 为：贝 ·

马。——第３９７页。

３４５ 恩格斯特别是指《自然辩证法》（见注１０６）。——第３９８页。

３４６ 恩格斯曾打算利用这些材料写论述俾斯麦和拉萨尔的小册子（见本卷

第３５５—３５６页）。恩格斯的这一想法没有实现。——第３９９页。

３４７ 显然是指贝·马隆所著《从大致产生时起到现代为止的社会主义史》

１８７９年罗迦诺版（《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ｕ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ｄｅｐｕｉｓｓ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ｐｒｏ－

ｂａｂｌｅｓｊｕｓｑｕ’àｎｏｓｊｏｕｒｓ》Ｌｕｇａｎｏ，１８７９）。——第４００页。

３４８ 这封信中以下关于法国工人党分裂（见注７８）以后可能派和盖得派的

力量情况的材料和引文，是拉法格在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４日的信中告诉恩

格斯的。——第４０１页。

３４９ 北部联合会产生于１８８０年春。法国工人党分裂（见注７８）以前，在组织

上分为六个联合会，北部联合会是其中之一。它联合了利尔和鲁贝的各

个党组织。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以后，北部联合会仍然站在马

克思派一边。——第４０１、４１３页。

３５０ 恩格斯暗讽早在五十年代反动时期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的约翰·米凯

尔的机会主义立场。米凯尔原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后来成了民

族自由党人和普鲁士的大臣。米凯尔早在１８５６年４月６日和８月１５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已明显地表现出他已离开革命立场。米凯尔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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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革命“不是太近的事”，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不但应当同小资产

阶级，而且应当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而在革命胜利以后，

应当采取这样的策略，即不要把资产阶级吓跑，使之离开无产阶

级。——第４０２、４４５页。

３５１ 恩格斯引证的是拉法格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４日的信。——第４０２页。

３５２ 指圣亚田代表大会和罗昂代表大会（见注７８）。——第４０２页。

３５３ 关于果达尔见注１０５。——第４０３页。

３５４ 恩格斯把揭露在苏黎世的德国奸细弗·施米特叫做施米特事件。《社会

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出版了一本关于施米特和他的德国领导的行径的

小册子《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德国秘密警察。文件和基于确凿材料的

揭露》１８８２年霍廷根—苏黎世版（《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Ｇｅｈｅｉｍｐｏｌｉｚｅｉｉｍ

Ｋａｍｐｆｅｍｉｔ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ＡｋｔｅｎｓｔüｃｋｅｕｎｄＥｎｔｈüｌ－ｌｕｎｇｅｎ

ａｕｆＧｒｕｎｄ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ｄａｒｇｅｓｔｅｌｌｔ》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

１８８２）。同年还在那里以同样的副标题出版了一本题为《德国警察的功

勋》（《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ｏｌｉｚｅｉｓｃｈｕｆｔｅｒｅｉｅｎ》）的小册子。１８８３年３月，出版了这

本小册子的第二版。——第４０４页。

３５５ “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许多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

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在欧洲从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

存在。——第４０６页。

３５６ 指红白蔷薇战争（１４５５—１４８５）结束后都铎王朝君主专制在英国形成时

期的事件。战争的起因是以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即郎卡斯特

族和约克族为中心的英国封建主集团之间的流血内哄（战争便由这两

个族的纹章——郎卡斯特族的红蔷薇和约克族的白蔷薇而得名）。王朝

的奠基者国王亨利七世都铎战胜属约克族的国王理查三世之后，千方

百计想巩固王权，并确立他以同郎卡斯特族有血统关系为理由占取英

国王位这一极有争议的权利，他试图给这个王朝戴上神圣光环。为了这

个目的，他于１５０６年请求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将在红白蔷薇战争期

间被约克族逐下英国王位的郎卡斯特族的代表之一国王亨利六世尊为

４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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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和殉教圣徒。但尤利乌斯二世深知亨利六世是个有名的白痴，担心

尊他为圣徒有损罗马教会的威望，便婉言谢绝了国王的请求。

马克思在这里根据《ｉｎｎｏｃｅｎｔ》一词具有“无辜，纯真”、“疯癫，白痴”

等不同意义，用了这个双关语。——第４０６页。

３５７ 卡·马克思大概是根据他当时读了１８８２年圣彼得堡出版的瓦·沃·

（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 ，１８８２）一书所得印象作出的这个结论。瓦·巴·

沃龙佐夫是个有名的著作家和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民粹派领袖，他在该

书序言中谈到，俄国的“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者”肯定了俄国资本主义

发展的必然性。沃龙佐夫本人则力图证明俄国社会经济进化的非资本

主义性质，提出关于俄国发展的独特道路、关于所谓人民生产在国内占

统治地位的反科学理论。他在该书的另一处把他所不同意的卡·马克

思的经济学说称为“普遍接受的理论”。——第４０７页。

３５８ 指拉法格发表在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９日《平等报》第４种专刊第４７号上的

文章，标题是《我们的一个候选人》（《Ｎｏｔｒｅｃａｎｄｉｄａｔ》）。——第４０８、

４１３页。

３５９ 恩格斯指马克思为了专门研究地租和整个土地关系问题而对有关公

社、公共所有制形式以及俄国农村公社的史料和著作所进行的多年研

究工作。例如，在此以前不久，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１８７９年出版的柯瓦

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

， ， 》）一书，从这

本书中马克思做了关于公社的性质、公社在各个不同时代和各个不同

民族中的地位以及社会经济作用的详细摘记。——第４１２页。

３６０ 指１８８０年１０月由被大赦的一批公社社员在巴黎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

同盟。该同盟的组织者中间，有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著名的和有影响的

活动家，其中很多人曾经是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总委员会的成员。同盟分

子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根本反对任何学说，而鼓吹蒲鲁东主

义－博爱主义思想，以此来博得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同情。尽管公社社员

有很大的威望，茹尔·盖得还是尖锐地批评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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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第４１２页。

３６１ 在这一时期，倍倍尔在莱比锡监狱坐了四个月的牢，但是，政治犯通常

被放回家过圣诞节。——第４１４页。

３６２ １８６６年奥普战争前夕，俾斯麦曾通过不明确的方式暗中向拿破仑第三

保证，假使法国对于建立普鲁士—意大利联盟和消灭奥地利不加干涉

的话，他将不妨碍法国占领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

间的部分地区来扩张自己的领土。１８６６年８月６日，法国政府要求俾

斯麦履行对于法国在战争期间保守中立要给予报答的诺言，坚持要恢

复１８１４年的边界，从卢森堡撤走普鲁士驻防军，并将卢森垦归并法国。

但是俾斯麦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针对这些要求，他在１８６７年３月１９

日公布了早在１８６６年就签订了的普鲁士同南德意志邦巴登和巴伐利

亚的秘密同盟条约。

这里恩格斯重提俾斯麦那些年代的行为，是让人们注意俾斯麦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９日同请求德国支持俄国东方政策的沙皇的外交大臣

吉尔斯所进行的谈判。在进行了这些谈判之后，德国报刊上出现了评述

早在１８７９年就签订了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正式同盟的官方性的

评论和文章。——第４１５页。

３６３ 指鲁道夫·迈耶尔发表的洛贝尔图斯的通信：《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

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１８８２年］柏林版第１—２卷（《Ｂｒｉｅｆｅｕ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Ａｕｆｓａｔｚ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ＤｒＲＭｅｙｅｒＢｄ —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２］）。倍倍尔在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

笑说：迈耶尔很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对于他们给予的“很好接待”

（在１８７９—１８８０年他访问伦敦时）显然感到荣幸，不过，这种“荣誉”他

们须“与给他同样荣幸的五个红衣主教分享”。——第４１６、４４５页。

３６４ 自由派议员，前宪章主义者约瑟夫·考恩１８８３年１月８日在新堡发表

演说，为英国占领埃及（见注６０）辩解。所谓海德门的“未来的音乐”，马

克思是暗指海德门领导的民主联盟（见注１９９），这个联盟的纲领提出

了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考恩是该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关于“未来的音乐”一语，见注２２８。——第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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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５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８３年初《社会民主党人报》就社会民主党议员卡尔·

格里伦贝格尔在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４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发言反对内务大

臣普特卡默一事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普特卡默论证说，必须根据反社

会党人法在德国的许多省份实行戒严，因为社会民主党破坏家庭的神

圣性和鼓吹恋爱自由）。这些文章是：《从格里伦贝格尔关于遵守反社会

党人法的发言谈起》（《ＡｕｓＧｒｉ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ｓＲｅｄｅüｂｅｒｄｉｅＨａｎｄｈａ－

ｂｕｎｇｄｅｓ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１月１日和４日第１号和第２号）、《谈

谈自由恋爱问题。供冯·普特卡默先生在帝国国会宣读之用》（《Ｚｕｍ

ＫａｐｉｔｅｌｖｏｎｄｅｒｆｒｅｉｅｎＬｉｅｂｅＥｔｗａｓｆüｒＨｅｒｒｎｖｏｎＰｕｔｔ－ｋａｍｅｒｚｕｍ

Ｖｏｒｌｅｓｅｎｉｍ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ｅ》）（１月４日和２月８日第２号和第７号）、《普

特卡默和家庭的“神圣性”》（《Ｐｕｔｔｋａｍｅｒｕｎｄｄｉｅ《Ｈｅｉｌ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１月１１日第３号）和《论特权的荣誉》（《Ｖｏｎｄｅｒｐａｔｅｎｔｉｒｔｅｎ

Ｅｈｒｅ》）（２月２２日第９号）。——第４２５、４５２页。

３６６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于１７４８年８月１４日给骑兵少将的指令中的

话。——第４２５页。

３６７ 指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１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克斯·凯泽尔在帝国国会辩论

反社会党人法问题时的发言。——第４２５页。

３６８ 根据１８７１年废除的北德意志联邦（见注２４９）宪法的规定，联邦会议由

参加联邦的所有德国各邦的政府所任命的代表组成。会议的职能是批

准法律。——第４２６页。

３６９ 暗指由于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和德国统一，原先的独立邦——汉诺威、拿

骚和选帝侯国黑森以及自由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归并普鲁士一

事。——第４２６页。

３７０ 这里恩格斯是暗指１８８０年出版的考茨基所著《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

影响》（《ＤｅｒＥｉｎｆｌｕｓｓ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ｖｅｒｍｅｈｒｕｎｇａｕｆｄｅｎＦｏｒｔｓｃｈｒｉｔｔ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一书，考茨基在该书中维护马尔萨斯理论的“合理内

核”。此书也受到了马克思的激烈批评。——第４２８页。

３７１ 恩格斯指的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矛盾客观存在于事物和过程之中的原

理，杜林在自己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

７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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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ｕｎｄｄ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一书中激烈地抨

击了这一原理；１８７５年该书在柏林出了第二版；杜林在书中非难马克

思，说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黑格尔主义的。恩格斯在自己的《反杜林

论》一书中，批判了杜林书中的这个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０卷第１３１—１４１页）。——第４２９页。

３７２ 考茨基在他所著《大洋彼岸的食物竞争》１８８１年莱比锡版（《Ｄｉｅ

üｂｅｒｓｅｅｉｓｃｈｅＬｅｂｅｎｓｍｉｔｔｅｌ－Ｋｏｎｋｕｒｒｅｎｚ》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８１）一书的第一

部分引用了鲁道夫·迈耶尔在维也纳报纸《祖国》（《Ｄａｓ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

上发表的关于加拿大农业形式的许多资料。——第４３１页。

３７３ 指考茨基的文章专辑《婚姻和家庭的起源》（《Ｄｉｅ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ｄｅｒＥｈｅ

ｕｎｄＦａｍｉｌｉｅ》）中的第一篇文章《杂婚》，这些文章发表在达尔文主义杂

志《宇宙》斯图加特版第６年卷第１２期（１８８２年１０月至１８８３年３月）。

第二篇文章题为《抢劫婚姻和母权制。克兰》，第三篇——《买卖婚姻》。

１８８３年这些文章用专辑的总名称出版单行本。——第４３２、４４６、４４７

页。

３７４ 强制放牧——是古代德意志部落马尔克制度中为公社全体社员规定的

义务，在收获以后直至播种以前他们要把耕地上的篱笆拆去，使这些土

地能供全体社员作牧场之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

第３５８—３５９页）。——第４３２页。

３７５ 指茹·盖得所写的社论，它刊登在１８８３年２月１６日《平等报》第５种

专刊第１号上。——第４３６页。

３７６ 指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２日召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

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原拟在苏黎世召开。——第４３７、４４６页。

３７７ 关于盖得和拉法格受法院审讯，见注９７。

Ｇｏｄｅｐéｎａｌ——法国的刑法典，于１８１０年通过，从１８１１年起在法

国和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第４４１页。

３７８ １８８３年２月德国社会党人莫泽斯·奥本海默被揭发秘密与资产阶级

报刊合作并盗用党的经费。——第４４４页。

３７９ 恩格斯指１８７９年１１月威·李卜克内西和１８８１年７月奥·倍倍尔在

８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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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邦议会的宣誓。——第４５１页。

３８０ １８８３年赫普纳改用《工人运动的目的》（《ＤｉｅＺｉｅｌｅ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ｂｅｗｅ－

ｇｕｎｇ》）这个书名在纽约出版了奥·倍倍尔的小册子《我们的目的》

（《ＵｎｓｅｒｅＺｉｅｌｅ》），作为他拟定出版的“德美工人丛书”的第一册。赫普

纳以倍倍尔的小册子的第六版为蓝本，但对它作了许多修改。——第

４５２页。

３８１ 恩格斯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给左尔格的电报，发表在《纽约人民报》上，该

报未经恩格斯同意，把它作为似乎是恩格斯专门发给该报编辑部的电

报加以刊载（并在电文中加上“下午”一词）。恩格斯在两天之后真正发

给该报的电报（见本卷第４６１页），编辑部也作了歪曲。恩格斯在１８８３

年４月１８日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信中，对这种独断行为表示了抗

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第４５４、４６１页。

３８２ 马克思离开瑞士之前于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６日在日内瓦拜访了约翰·菲力

浦·贝克尔。——第４５７页。

３８３ 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的电报全文，恩格斯收在他发表在１８８３年

５月３日和１７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

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８０—３８８页）。——第

４６２页。

９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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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伯康公爵，詹姆斯·汉密尔顿（Ａｂｅｒ－

ｃｏｒｎ，Ｊａｍｅ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ｕｋｅｏｆ１８１１—

１８８５）——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

爱尔兰总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

１８７６）；反对通过爱尔兰１８８１年的土地

法。——第２８页。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ＡｂｄｕｌＨａｍｉｄ

１８４２—１９１８）——土耳其苏丹（１８７６—

１９０９）。——第３０６页。

阿耳方，让·沙尔·阿道夫（Ａｌｐｈ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８１７—

１８９１）——法国国家官员，职业是工程

师；１８５４年起领导巴黎公用事业的工

作，１８７８年起从事城市供水工作。——

第９５页。

阿盖尔公爵，乔治·道格拉斯·坎伯尔

（Ａｒｇｙ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Ｄｕｋｅｏｆ１８２３—１９００）——英国国家活

动家，皮尔分子，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掌

玺 大 臣（１８５３—１８５５、１８５９—１８６０、

１８６０—１８６６、１８８０—１８８１），邮政大臣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印度事务大臣

（１８６８—１８７４）。——第１７７、２３４页。

阿克萨柯夫，伊万·谢尔盖也维奇

（ ， １８２３—

１８８６）——俄国政论家，斯拉夫主义者；

五十至六十年代曾批评沙皇政府的内

政，七十至八十年代是泛斯拉夫主义思

想和 大国 主义 思 想的 鼓 吹 者 之

一。——第２６３页。

阿拉比－帕沙，阿罕默德（ＡｒａｂｉＰａｓｈａ，

Ａｃｈｍｅｄ１８３９—１９１１）——埃及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１８７９—

１８８２年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祖国

党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２年２月起任民族

政府的陆军部长，１８８２年７月起任政府

首脑；在泰尔－ 厄尔－ 开伯尔失败

（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３日）之后被俘，被英国

当 局 流 放 到 锡 兰 岛，直 至 １９０２

年。——第８６、３４４页。

阿列科－帕沙——见沃戈里德斯，亚历山

大。

阿扎马特－巴图克（Ａｚａｍａｔ－Ｂａｔｕｋ）（真

姓提布兰Ｔｈｉｅｂｌｉｎ，ＨＬ）——法国新

闻工作者。——第１４０页。

埃尔布斯勒，奥古斯特（Ｅｒｂｓｌｏｈ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９—１８９４）——巴门的德国商人，恩

格斯的熟人。——第２５０页。

埃尔布斯勒，卡尔·亚历山大（Ｅｒｂｓｌｏｈ，

Ｃａｒ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生于１８５４年）——奥古

斯特·埃尔布斯勒的儿子，１８８２年起是

恩格斯的侄女伊丽莎白·恩格斯的丈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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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埃尔兰格尔，米歇尔（Ｅｒｌａｎｇｅ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８２８—１８９２）——法国路特希尔德银行

的高级职员；八十年代为路特希尔德在

埃及的代表。——第３６６页。

埃卡尔特，尤利乌斯（Ｅｃｋａｒｄｔ，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３６—１９０８）——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新闻工作者，１８８４年起为德国外交部

的官员。——第２６３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国际工人

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

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

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的领导人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７２），总委员会总书记（１８６７

年—１８７１年 ５月），美国通讯书记

（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

表会议的代表；１８７２年以前曾支持马克

思，１８７２年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

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第２０３页。

艾莫斯，谢尔登（Ａｍｏｓ，Ｓｈｅｌｄｏｎ１８３５—

１８８６）——英国法学家，八十年代初起

在埃及当律师，亚历山大里亚上诉法院

（地方法院）法官（１８８２）。——第１１１

页。

奥本海默，莫泽斯（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Ｍｏ－

ｓｅ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８３年被

揭发同资产阶级报刊建立秘密联系并

盗用党的经费。——第４４４页。

奥顿诺凡－ 罗萨，耶利米（Ｏ’Ｄｏｎｏｖａｎ

Ｒｏｓｓａ，Ｊｅｒｅｍｉａｈ１８３１—１９１５）——爱尔

兰芬尼亚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爱尔兰人民报》的发行人（１８６３—

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

１８７０年获赦，不久就流亡美国，在那里

领导芬尼亚社；八十年代脱离政治活

动。——第３３４页。

奥尔德里尼，亚历山大罗（Ｏｌｄｒｉｎｉ，Ａｌｅｓ－

ｓａｎｄｒｏ）——法国社会主义者，曾站在法

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七

十至八十年代初住在法国，１８８２年底被

驱逐出法国；原系意大利人。—— 第

３７４页。

奥尔登堡，亨利希（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

家。——第１０１、１０４页。

奥 耳 索 普，托 马 斯（Ａｌｌｓｏｐ，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９５—１８８０）——英国交易所经纪人，

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接近宪章派；在援

助流亡的公社社员方面同马克思积极

合作；同马克思一家保持友好关

系。——第１３页。

奥 芬 巴 赫，雅 克（Ｏｆｆｅｎｂａｃｈ，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８１４—１８８０）——著名的法国作曲家，

古典小歌剧的创始人之一。—— 第

３２２、３２３页。

奥凯利，詹姆斯（Ｏ’Ｋｅｌｌｙ，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５—

１９１６）——爱尔兰政治活动家，新闻工

作者；１８８０年起为议会议员。——第

３０８页。

奥康奈尔，丹尼尔（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Ｄａｎｉｅｌ

１７７５—１８４７）——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

派的领袖。——第１５８、３３３、３３５页。

奥 诺 雷 四 世（Ｈｏｎｏｒａｔｕｓ １７５８—

１８１９）—— 摩 纳 哥 公 爵（１８１４—

１８１９）。——第６５页。

Ｂ

巴霍芬，约翰·雅科布（Ｂａｃｈｏｆｅｎ，Ｊｏ－

ｈａｎｎＪａｋｏｂ１８１５—１８８７）——杰出的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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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母权论》一书作

者。——第４５０页。

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Ｂａｘ，Ｅｒ－

ｎｅｓｔＢｅｌｆｏｒｔ１８５４—１９２６）——英国社会

主义者，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工作

者；八十年代初起为英国第一批马克思

主义宣传家之一；１８８２年起为民主联盟

（于１８８４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盟

员，是其左翼积极活动家之一；曾在伦

敦（东头）最贫苦的居民中进行社会主

义的宣传鼓动工作；１８８３年起同弗·恩

格斯保持友好关系；英国社会党的创始

人（１９１１）和领袖之一；多次为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６年被开

除出党。——第２４０、２５３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无

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

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上被开除出国际。——

第 ３５、１０６、１０７、２４９、２５９、３３２、３６２、

３６９—３７１、３９５、４０２、４０３、４１２页。

巴里，马耳特曼（Ｂａｒｒｙ，Ｍａｌｔｍａｎ１８４２—

１９０９）——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

者，第一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４），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

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第

一国际停止活动后他仍继续参加英国

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为保守党的报纸

《旗帜报》撰稿；在九十年代支持所谓的

保守党人“社会主义派”。——第１７３

页。

巴赞，古斯达夫（Ｂａｚｉｎ，Ｇｕｓｔａｖｅ）——法国

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社会主义者，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法国工人党党员，

兰斯代表大会（１８８１）代表，１８８２年１１

月底，以策划发动内战的罪名而被捕；

盖得的拥护者。——第１１６、４０５页。

白拉克，威廉（Ｂｒａｃｋｅ，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２—

１８８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

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社会民主工

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１８６９）和领

导人之一，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

（１８７７—１８７９）；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反对社会

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够彻

底。——第３４１页。

班 贝 尔 格 尔，路 易 （Ｂａｍｂｅｒｇｅｒ，

Ｌｏｕｉｓ）——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伦敦

的德国侨民，《德意志伦敦报》的编辑；

不伦瑞克公爵的秘书，后来在苏黎世经

商。——第３１４页。

班克罗夫特，休伯特·豪（Ｂａｎｃｒｏｆｔ，Ｈｕ

ｂｅｒｔＨｏｗｅ１８３２—１９１８）——美国资产

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北美和中美的

历史和民族志方面的著作。—— 第

１２０、４３２页。

鲍利，菲力浦·维克多（Ｐａｕｌｉ，Ｐｈｉｌｉｐｐ

Ｖｉｋｔｏｒ１８３６—１９１６以后）—— 德国化

学家，肖莱马的朋友；同马克思和恩格

斯关系密切；１８７１—１８８０年曾管理雷瑞

（曼海姆附近）的一个化学工厂。——

第１８３页。

鲍利，伊达（Ｐａｕｌｉ，Ｉｄａ）——菲力浦·维克

多·鲍利的妻子。——第１８３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

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

１８８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许多

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９７页。

２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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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倍 尔，奥 古 斯 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４０—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

第一国际会员，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

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

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

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

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

的错误。——第９２、９４、１１６、１１７、１３２、

１６６、１７７、１７８、１９０、２１１—２１３、２２９、２３０、

２４８、２５７、３１４、３１７、３２０、３２７—３２９、３３１、

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１、３５６、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３—３６６、

３７７—３８０、３８２、３８６、３８７、３９９、４１４—

４１７、４２６、４３７、４５０—４５２页。

倍倍 尔，尤 莉 娅（Ｂｅｂｅｌ，Ｊｕｌｉｅ１８４３—

１９１０）——倍倍尔的妻子。——第４１７、

４５６页。

贝克尔，伊丽莎白（Ｂｅｃｋｅｒ，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死于

１８８４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

妻子。——第２３６页。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９—１８８６）—— 德国工人运

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

是制刷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在瑞士的第一国际德国人支部的组

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国际

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的编辑

（１８６６—１８７１）和《先驱者》杂志的编辑

（１８７７—１８８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和战友。——第８３、８７、１２５、１６６、１６９、

１７０、２２７、２３６、２６６、２６８、３４２、４０９—４１１、

４５７页。

贝列拉或贝列尔，艾米尔（Ｐéｒｅｉｒｅ，Ｅｍｉｌｅ

１８００—１８７５）——法国银行家，二十至

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

期是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１８５２

年与其弟伊萨克·贝列尔一起创办股

份银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

司〕。——第１６２页。

贝列拉或贝列尔，伊萨克（Ｐéｒｅｉｒｅ，Ｉｓａａｃ

１８０６—１８８０）——法国银行家，二十至

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

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１８５２

年与其兄艾米尔·贝列尔一起创办股

份银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

司〕。——第１６２页。

贝万（Ｂｅｖａｎ）—— 查理·勒兹根的妻

子。——第３７４页。

贝肖（Ｂａｙｓｈａｗｅ，Ｆ）——英国医生。——

第４１９页。

崩图，保尔·欧仁（Ｂｏｎｔｏｕｘ，ＰａｕｌＥｕ－

ｇèｎｅ１８２０—１９０４）——法国金融家和企

业家，职业是工程师，曾在法国、奥地

利、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参加修建铁路和

工厂的工作；是靠正统派和教权派的资

金建立起来的巴黎的股份银行Ｕｎｉｏｎ

ｇéｎéｒａｌｅ〔联合银行〕的创建人（１８７８）和

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２年因投机活动被判处

五年徒刑，遂逃离国外。——第４０８、

４１３页。

彼洛夫斯卡娅，索菲娅·李沃夫娜

（ ， １８５３—

１８８１）——俄国女革命家，秘密团体“民

意党”的著名活动家；由于参与刺杀亚

历山 大二 世 被沙 皇政 府 判 处 死

刑。——第１８７页。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Ｂｅｅｓｌｙ，Ｅｄ－

ｗａｒｄ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３１—１９１５）——英国历

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

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年在英国报刊上为第一国际和巴

３４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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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公社辩护。——第１７、１８０页。

毕 尔克利，卡尔（Ｂüｒｋｌｉ，Ｋａｒｌ１８２３—

１９０１）——瑞士的著名活动家，小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第

一国际苏黎世支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之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代表

和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秘书；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１８９３）代表；瑞士合

作社运动的发起人和领袖。——第３２、

３３、２５８、２６７、２７８页。

毕克列尔，约翰（Ｂüｃｋ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７０左

右—１８０３）——德国强盗，莱茵区匪帮

的魁首，绰号施因德汉斯（意即屠夫汉

斯）。——第２７４、３２９页。

俾 斯麦，奥托（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Ｏｔｔｏ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

任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和驻巴

黎大使（１８６２）；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

１８７２和１８７３—１８９０）；北德意志联邦首

相（１８６７—１８７１）和德意志帝国首相

（１８７１—１８９０）；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

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１８７８年

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１２、

２９、３３、３５、３６、９３、１１９、１４０、１６２—１６４、

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２—１７３、２０５、２２１、２５５、

２５６、２６０、２６２、２７６、２７７、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７、

３３０、３５５、３５６、３７７、３７９、３８２、３８８、３９９、

４１４、４１５、４２６、４２７、４３７、４４５、４４６、４５０、

４５１页。

卞尼格先，鲁道夫（Ｂｅｎｎｉｇｓｅｎ，Ｒｕｄｏｌｆ

１８２４—１９０２）——德国政治活动家，主

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统一德国；

１８５９—１８６７年为民族联盟主席，１８６７

年起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自

由党右翼首领，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１８７１—１８８３和１８８７—１８９８）。——第

１０４页。

波多林斯基，谢尔盖·安得列也维奇

（ ， １８５０—

１８９１）——乌克兰社会政治活动家和进

步学者，达尔文主义者；最早在乌克兰

宣传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者之一；１８７１年

起侨居奥地利，其后在法国，八十年代

起在瑞士，曾同俄国革命的流亡者有联

系，是在维也纳用乌克兰文出版社会主

义书籍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７９）；同马克思

和恩格斯个人相识，并有通信联

系。——第１２７、１２９页。

波拉基，伊格纳齐乌斯·保罗（Ｐｏｌｌａｋｙ，

ＩｇｎａｔｉｕｓＰａｕ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初在伦敦拥有私人警察所，警察报纸

《外国警察报》记者。——第４０４页。

波利亚科夫，赛米尔·索洛莫诺维奇

（ ， １８３７—

１８８８）——俄国的铁路企业主和金融

家。——第３０６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

王（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ｏｓｅｐ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ａｕｌ，

Ｐｒｉｎｃ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１８２２—１８９１）——拿破

仑第三的堂弟；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绰号普隆－

普隆和红色亲王。——第１４０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ｕａｒｄ１

８５０—１９３２）——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人报》编辑；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

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

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

一。—— 第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５、１０９—１１０、

１２１、１３１、１４６、１４７、１６２、１６４、１６５、１７５—

１７９、２０４—２０７、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２、

４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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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８、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８、２４９、

２５５、２５７、２６９—２７６、２７９、２８０、３０４—

３０８、３１１、３１６、３３２、３３６—３３９、３４２—

３４５、３５４—３５７、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５、３６９、３７２、

３７３、３７５—３７７、３８２—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９、

４００、４０３、４０４、４１２、４１３、４２３、４２４、４２６—

４３０、４３７、４４０、４４１、４４３、４４５、４４６、４５５

页。

伯克，托马斯·亨利（Ｂｕｒ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Ｈｅｎ

ｒｙ１８２９—１８８２）——英国国家活动家，

爱尔兰事务副大臣（１８６９—１８８２），１８８２

年５月６日被爱尔兰小资产阶级恐怖

组 织“不可 战胜 者”的 成 员 所刺

杀。——第５９、３３５页。

伯克尔（Ｂｏｃｋｅｒ）——爱德华·龚佩尔特

的妻子。——第１３、１７页。

伯克尔，贝尔塔（Ｂｏｃｋｅｒ，Ｂｅｒｔａ）——龚佩

尔特的妻子的姐妹。——第１３页。

勃 朗，路 易 （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历史学家；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成员和

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

协的立场；１８４８年８月流亡英国，在伦

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

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

社。——第４１３页。

勃鲁姆，罗伯特（Ｂｌｕｍ，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７—

１８４８）——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领导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中的左派；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参加

维也纳保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

后被杀害。——第３２９页。

博登施泰特，弗里德里希（Ｂｏｄｅｎｓｔｅｄ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１９—１８９２）——德国诗人、

政治家和翻译家。——第５２页。

博伊斯特，阿道夫（Ｂｅｕｓｔ，Ａｄｏｌｆ）——德国

医生，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的儿子，

恩格斯的远亲。——第１８０、３０４、３３７、

３５７、４２９页。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Ｂｅｕ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９）——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伍，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教

育学教授。——第１６５页。

布 拉 西，托 马 斯（Ｂｒａｓｓ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３６１９１８）——伯爵，英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铁路和造船业的

大企业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１８８０—

１８８４年为海军部部务文官委员。——

第１７３页。

布 莱 德 洛，查 理（Ｂｒａｄｌａｕｇｈ，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３３—１８９１）——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

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无神论者，

《国民改革者》周刊的编辑，曾猛烈攻击

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第４１、

１３９—１４２、２０６页。

布莱特，杰科布（Ｂｒｉｇｈｔ，Ｊａｃｏｂ１８２１—

１８９９）——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激进派；议会议员，约翰·布莱特的弟

弟。——第２８页。

布 莱 特，约 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

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

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历任自

由党内阁的大臣。——第２８、１４１页。

布莱特，约翰·阿伯特（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Ａｌ

ｂｅｒｔ１８４８—１９２４）——英国厂主和政治

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８９—

１８９５）；约翰·布莱特的儿子。——第

２８页。

布莱希勒德，格尔森（Ｂｌｅｉｃｈｒｏｄｅｒ，Ｇｅｒ－

ｓｏｎ１８２２—１８９３）——德国金融家，柏林

一家大银行经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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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务方面的私人顾问和从事各种投

机倒把活动的经纪人。——第１２、１４

页。

布朗，威拉德（Ｂｒｏｗｎ，Ｗｉｌｌａｒｄ）—— 美国

社会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马克

思的熟人。——第１６８、１９１、２４７页。

布 朗，约 翰 （Ｂｒｏｗｎ，Ｊｏｈｎ １８００—

１８５９）——美国农民，废奴运动革命派

著名活动家之一；堪萨斯反奴隶主武装

斗争（１８５４—１８５６）的积极参加者；１８５９

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被

送交法院，后被处死。——第１６７页。

布劳恩，亨利希（Ｂｒａｕ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５４—

１９２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

《新时代》杂志的撰稿人（１８８３—１８８８），

还参加过其他许多杂志的出版工作，后

来是改良主义者。——第３５１页。

布里蒙（Ｂｒｉｍｏｎｔ）——法国女波拿巴主义

者。布莱德洛在巴黎的熟人。——第

１４０页。

布里萨克，昂利（Ｂｒｉｓｓａｃ，Ｈｅｎｒｉ１８２３—

１９０６）——法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社

会主义者，政论家；巴黎公社委员，执行

委员会总书记，后任公安委员会总书

记，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

尼亚岛；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到法国，法国

工人党党员，１８８２年为《平等报》编辑部

成员；盖得的拥护者。——第９８、４０３

页。

布 林 德，弗 雷 德 里 卡 （Ｂｌｉｎｄ，

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ｋｅ）—— 卡尔·布林德的妻

子。——第１３５页。

布 林 德，卡 尔（Ｂｌｉｎｄ，Ｋａｒｌ１８２６—

１９０７）——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

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是伦敦德国小

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六十年代

起是民族自由党人。——第１３５页。

布龙默施坦（Ｂｌａｍｍｅｓｔｅｉｎ）——荷兰金融

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法国《公民

报》的所有者。—— 第３３７、３７１、３７２、

３７５、３８６页。

布 鲁 斯，保 尔（Ｂｒｏｕｓｓ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４—

１９１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职业是医生，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

社被镇压后流亡国外，追随无政府主义

者；１８７９年加入法国工人党，是法国社

会主义运动机会主义派——可能派首

领和思想家之一。——第３４、３５、８１、

９７、１０５、１０６、１１０、１１１、２１６、２２０—２２２、

２２４、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９、３３１、３３６、

３６２、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３、３８０、４１１、４５３页。

布伦坦诺，路约（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ｕｊｏ１８４４—

１９３１）——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

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第１５３页。

布罗伊埃尔，恩斯特（Ｂｒｅｕｅｌ，Ｅｒｎｓｔ）——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根据反社会党人非

常法被驱逐出汉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初起流亡哥本哈根，１８８２年他采取机会

主义立场，批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部的政治路线。——第３１５页。

布 洛 斯，威 廉（Ｂｌｏｓ，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４９—

１９２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

作者和历史学家；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年为《人

民国家报》编辑之一；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和

１８８１—１８８７年为帝国国会议员；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期为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８

年十一月革命后为维尔腾堡政府领导

人。——第２７０、３１５、３２７、４２７页。

布伊，卡季米尔（Ｂｏｕｉｓ，Ｃａｓｉｍｉｒ１８４３左右

—１９１６）——法国新闻工作者，布朗基

主义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

巴黎公社委员，国防政府工作调查委员

６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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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席，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

多尼亚岛；八十年代是法国工人党党

员，《平等报》编辑部成员（１８８２）。——

第９９、４０３页。

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Ｈｅｒｚｏｇ ｖｏｎ １７２１—

１７９２）——在普鲁士供职时是将军；七

年战争时期（１７５７年１１月起）任同法奥

军队作战的普军和联军司令。——第

２３４页。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

斯 特－ 威 廉（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４—

１８７３）——１８２３年起为不伦瑞克公爵，

１８３０年９月初被推翻，流亡国外；曾企

图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帮助下复辟；在四

十至五十年代与流亡者中间的民主派

分子保持联系，曾出版《德意志伦敦

报》。——第３１４页。

Ｃ

采什科夫斯基，奥古斯特（Ｃｉｅｓｚｋｏｗｓｋｉ，

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４—１８９４）——伯爵，波兰哲

学家和经济学家，黑格尔分子，１８４７年

起为普鲁士波兹南区的庄园主；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１８５２年起是普鲁士邦议会议员。——

第３２—３４、２５８页。

查理一世——见查理五世。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００—１６４９）——英

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十七世纪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１５７

页。

查理三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８—１８８９）——摩

纳哥公爵（１８５６—１８８９）。—— 第６０、

６５、３１５、３２３页。

查理五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５００—１５５８）——所

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１５１９—１５５６）

和西班牙国王（１５１６—１５５６），称查理一

世。——第３００页。

查理十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５７—１８３６）——法

国国王（１８２４—１８３０）；被１８３０年的七

月革命赶下王位。——第３０页。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 ，

１８５１—１９１９）——民粹运

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马克

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积极活动

家；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第

１５９、１６０页。

Ｄ

达尔松瓦尔，雅克·阿尔森（Ｄ’Ａｒｓｏｎｖａｌ，

Ｊａｃｑｕｅｓ－Ａｒｓèｎｅ１８５１—１９４０）—— 法

国生理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物物理学

家。——第１００页。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自

然科学家，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

人。—— 第６６、８９、３０８、３９８、３９９、４３２

页。

达费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

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Ｄｕｆｆｅｒｉｎ，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Ｔｅｍｐｌ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Ｔｅｍｐｌｅ

－ Ｂｌａｃｋｗｏｏｄ，Ｍａｒｑｕｅｓｓｏｆ１８２６—

１９０２）——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自由党人，爱尔兰大土地占有者，曾参

加格莱斯顿内阁（１８６８—１８７２），加拿大

总督（１８７２—１８７８），驻彼得堡大使

（１８７９—１８８１）和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１８８１—１８８２）；１８８２年１０月起到１８８３

年１２月为英国政府驻埃及的代表；印

度总督（１８８４—１８８８）。——第４２２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Ｔａｌｌｅｙ

－ｒａｎｄ－Ｐéｒｉｇｏ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ｕｒ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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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４—１８３８）——公爵，著名的法国外

交家，外交大臣（１７９７—１７９９、１７９９—

１８０７、１８１４—１８１５），法国出席维也纳会

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的代表；以政治上极端

无原则和贪婪著称。——第６５页。

达兰贝尔，让（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Ｊｅａｎ１７１７—

１７８３）——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十八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人

物之一。——第１１０页。

达维特，迈克尔（Ｄａｖｉｔｔ，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８４６—

１９０６）——爱尔兰革命民主主义者，爱

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土地同

盟的组织者（１８７９）和领袖之一，爱尔兰

自治（地方自治）的拥护者；议会议员

（１８９５—１８９９）；曾参加英国的工人运

动。——第３０８、３４４页。

戴恩哈特（Ｄ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Ｋ ）——慕尼黑的

德国工程师。——第４３７—４３９页。

戴特罗瓦，比埃尔·莱昂斯（Ｄéｔｒｏｙａｔ，

Ｐｉｅｒｒｅ－Ｌéｏｎｃｅ１８２９—１８９８）——法国

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海军军

官；波拿巴主义者；克里米亚战争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和普法 战 争（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的参加者；七十至八十年代是许

多家报纸的所有者和编辑；艾米尔·日

拉丹的亲戚。——第１４０页。

戴兴德，海尔曼·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

（Ｄｅｃｈｅｎｄ，Ｈ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１８１４—１８９０）——德国国家活动家，

主管普鲁士银行（１８６４年起），后主管德

国国家银行（１８７５—１８９０），国务会议成

员（１８８４年起）。——第３１３页。

丹尼尔斯，阿马利亚（Ｄａｎｉｅｌｓ，Ａｍａｌｉｅ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

人之 一罗 兰特 · 丹 尼 尔 斯 的 妻

子。——第２５１页。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 ，

１８４４—１９１８）（笔 名 尼 古 拉—逊

）——俄国经济学著作家，八

十至九十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曾与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年信，把马克思

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

一 卷是 和格 · 亚 ·洛 帕 廷 合 译

的）。——第１４７—１５０、１５２、２３７—２３８

页。

但丁· 阿利 格埃 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 伟大的意 大利诗

人。——第７３、４３３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

斯·斯坦利（Ｄｅｒｂｙ，Ｅｄｗ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ｅ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Ｓｍｉｔｈ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ａｒｌｏｆ１７９９—

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

袖，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

一；曾任内阁首相（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１８６８）。——第１５８页。

德· 巴 普，塞 扎 尔（ＤｅＰａｅｐｅ，Ｃéｓａｒ

１８４２—１８９０）——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

后为医生；第一国际比利时支部的创建

人之一，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

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洛桑代表大会

（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巴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的代表；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以

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

创建人之一（１８８５）。—— 第８４、２２１

页。

德拉肖（Ｄｅｌａｃｈａｕｘ）——来自英特拉肯的

瑞士外科医生。——第５８、６０页。

德穆特，海伦（琳蘅）（Ｄｅｍｕｔｈ，Ｈｅｌｅｎｅ

（Ｌｅｎｃｈｅｎ）１８２３—１８９０）——马克思家

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５、１３、

１５、２０、２３、２６、２９、３０、３３、３９、４３、７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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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７７、９１、９３、９４、１０３、１８３、１８８、１９９、

２４１、２４８、２８９、３２５、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９、３６８、

３７３、３７４、３９７、４０５、４１７、４２３、４３６、４５３、

４５６、４５９、４６３页。

德普勒，马赛尔（Ｄｅｐｒｅｚ，Ｍａｒｃｅｌ１８４３—

１９１８）——法国物理学家和电气工程

师，研究远距离送电问题。——第１００、

１０５、４４６页。

笛卡儿，勒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ｅｎé１５９６—

１６５０）——杰出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

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１１４页。

狄茨，约翰·亨利希·威廉（Ｄｉｅｔｚ，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３—１９２２）—— 德

国书籍出版者；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

主党出版社创办人，１８８１年起为帝国国

会议员。——第４３１页。

狄慈根，约瑟夫（Ｄｉｅｔｚｇｅ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２８—

１８８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

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辩证唯物主义

的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第

２８页。

狄龙，约翰（Ｄｉｌｌｏｎ，Ｊｏｈｎ１８５１—１９２７）——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爱尔兰全国土地同

盟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０年为英国议会议

员；八十年代曾多次被捕入狱。——第

３０８页。

迪耳克，艾什顿·温特沃思（Ｄｉｌｋｅ，Ａｓｈｔｏｎ

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１８５０—１８８３）——英国政治

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和旅行家，资产阶

级激进派，七十年代初为《每周快讯》这

家报纸的所有人和编辑，议会议员

（１８８０—１８８３）。—— 第４１、１７３、１７４、

２８０页。

迪耳克，查理·温特沃思（Ｄｉｌｋ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１８４３—１９１１）——英国政治

活动家，共和主义者，自由党激进派领

袖之一，议会议员；曾任外交副大臣

（１８８０—１８８２），地方自治事务大臣

（１８８２—１８８５）。—— 第１０１、１０４、１７３

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ｃｏｎｓ

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国家活动家

和作家，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

袖，曾任内阁首相（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

１８８０）。——第１４１、１７３、１８０页。

杜尔哥，安·罗伯尔·雅克（Ｔｕｒｇｏｔ，Ａｎｎｅ

－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２７—１７８１）——

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

的最大代表人物；财政总稽核（１７７４—

１７７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第

１６２、２９１页。

杜尔朗（Ｄｏｕｒｌｅｎ）——阿尔让台的法国医

生，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曾为马克思及其一家

治病；沙尔·龙格的朋友。——第７、

１０、１１、１３、１５、１７、３８、６７、６８、７０、７１、７４、

７５、８１—８３、９２、９４—９７、２１０、２９４、３５９

页。

杜尔朗（Ｄｏｕｒｌｅｎ）—— 杜尔朗医生的妻

子。——第１１、１５页。

杜尔朗（Ｄｏｕｒｌｅｎ）——杜尔朗医生的妻子

的姐妹。——第１５页。

杜克累尔，沙尔·德奥多·欧仁（Ｄｕｃｌｅｒｃ，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ｈéｏｄｏｒ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１２—

１８８８）——法国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

者，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国民报》编

辑（１８４０—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５—６月任财

政部长；后任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

（１８８２年８月—１８８３年１月）。——第

９７页。

杜兰多（Ｄｕｒａｎｄ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初 在阿 尔及 尔 的 法国 植 物 学 教

授。——第３０１页。

杜林，欧根·卡尔（Ｄüｈｒｉｎｇ，ＥｕｇｅｎＫａｒｌ

９４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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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３—１９２１）——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

和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

会主义的代表；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

庸俗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在一

起，是个形而上学者。——第４２９页。

杜美，让·巴普提斯特（Ｄｕｍａｙ，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生于１８４１年）——法国工人

（机械工人），可能派分子。——第４５３

页。

杜 韦 尔 惹，阿 尔 图 尔（Ｄｕｖｅｒｇｅｒ，

Ａｒｔｈｕｒ）——比利时新闻工作者，１８７９

年起为社会党党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初为法国《平等报》的比利时通讯

员。——第８４页。

杜西——见马克思，爱琳娜。

多里亚，安得列阿（Ｄｏｒｉａ，Ａｎｄｒｅａ１４６８—

１５６０）——热那亚的海军上将和政治活

动家；热那亚的执政者（１５２８—１５６０），

１５２８年起为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

理五世效劳，曾率领舰队去征伐阿尔及

利亚（１５４１）。——第３００页。

多宗，奥古斯特（Ｄｏｚｏｎ，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法国外交官员和作家；巴尔

干各族人民民间创作文集的编者和译

者。——第２７５页。

Ｅ

厄 尔 文，亨 利（Ｉｒｖｉｎｇ，Ｈｅｎｒｙ１８３８—

１９０５）——著名的英国导演和演员；莎

士比亚许多悲剧中的角色的扮演

者。——第５、１７２、２３４页。

恩格斯，艾米尔（Ｅｎｇｅｌｓ，Ｅｍｉｌ１８２８—

１８８４）——恩格斯的弟弟，恩格耳斯基

尔 亨 的 欧 门—恩 格 斯 公 司 的 股

东。——第２５０、３４７、３４８页。

恩格斯，艾米尔（Ｅｎｇｅｌｓ，Ｅｍｉｌ１８５８—

１９０７）——恩格斯的侄子，艾米尔·恩

格斯的儿子。——第２５１页。

恩格斯，夏绿蒂（Ｅｎｇｅｌｓ，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１８３３—

１９１２）——恩格斯的弟弟艾米尔·恩

格斯的妻子。——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恩格斯，伊丽莎白（Ｅｎｇｅｌｓ，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生于

１８６１年）——恩格斯的侄女，艾米尔·

恩格斯的女儿。——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Ｆ

法尔，让·约瑟夫·弗雷德里克·阿尔伯

（Ｆａｒｒｅ，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Ｆｒéｄéｒｉｃ－Ａｌ－

ｂｅｒｔ１８１６—１８８７）——法国将军，陆军

部长（１８７９—１８８１）。——第１６页。

菲茨吉本，杰拉德（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Ｇｅｒａｌｄ

１７９３—１８８２）——爱尔兰法学家和资产

阶级政论家。——第１５８页。

菲尔丁，亨利（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Ｈｅｎｒｙ１７０７—

１７５４）——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十八世

纪英国启蒙运动的最大代表人物之

一。——第３５７页。

菲勒克，劳拉（Ｖｉｅｒｅｃｋ，Ｌａｕｒａ）——路易·

菲勒克的妻子。——第１９０、２１６、４３７、

４４２、４４７页。

菲 勒 克，路 易（Ｖｉｅｒｅｃｋ，Ｌｏｕｉｓ１８５１—

１９２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实施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

右翼领袖之一；１８８４—１８８７年是帝国国

会议员；１８９６年侨居美国，脱离社会主

义运动。—— 第１６４、１６６、１６８、１８４、

１９０、１９１、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６、３１５、３２７、３７９、

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７、４３７—４４７页。

菲力浦斯，安东尼达（南尼达）（Ｐｈｉｌｉｐｓ，

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Ｎａｎｎｅｔｔｅ）１８３７ 左 右—

１８８５）——马克思的表妹，莱昂·菲力

浦斯的女儿，第一国际荷兰支部成

员。——第５５页。

菲 力 浦斯，温 德耳（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Ｗｅｎｄ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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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１—１８８４）——美国著名的社会和政

治活动家，卓越的演说家，废奴运动革

命派领袖之一，主张用革命的方法反对

南方奴隶主，七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

主张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１８７１

年加入第一国际。——第１６７、１６８页。

费默（Ｆｅｒｍé）——法国法学家，共和主义

者，第二帝国时期被流放到阿尔及尔；

后来是阿尔及尔民事法庭法官；沙尔·

龙格和保尔·拉法格的熟人。——第

３９—４１、４９、５１、５６、２７９、２８２、２８４、２８６、

２９１—２９３、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１、３１８页。

费默（Ｆｅｒｍé）—— 前者的妻子。—— 第

２９８页。

费舍，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Ｖｉｓｃｈ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７—１８８８）——德

国哲学家，黑格尔分子，写有多卷美学

著作。——第５２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Ｖｏｌｌｍａｒ，

Ｇｅｏｒｇ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５０—１９２２）—— 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

义、改良主义派首领之一；《社会民主党

人报》编辑（１８７９—１８８０）；曾多次当选

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

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

文主义者。——第１０４、１０９、３６１、３６５、

３７０、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６、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２、

４００、４０１、４１２、４１３页。

福尔坦，爱德华（Ｆｏｒｔｉｎ，Ｅｄｏｕａｒｄ）——法

国社会主义者，政论家，法国工人党党

员。——第１４２页。

福 格 特，卡 尔（Ｖｏｇｔ，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９５）——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

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逃离德国，五十至

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

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

积极参加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

《福 格 特 先 生》（１８６０）中 揭 露 了

他。——第３２９页。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Ｆｏｒｓｔｅｒ，Ｗｉｌ－

ｌｉ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１８—１８８６）——英国工

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

员，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８８０—

１８８２）；奉行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

政策。——第３０８页。

弗纪埃（Ｆｅｕｇｉｅｒ）——恩吉安的法国医生，

１８８２年６—８月曾给马克思治病。——

第６７、６８、７４、７５、７７、７９—８１、９１、９２、９４

页。

弗兰克尔，列奥（Ｆｒａｎｋｅｌ，Ｌéｏ１８４４—

１８９６）——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

黎公社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

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

友。——第３６页。

弗雷西讷，沙尔·路易·德·索耳斯·德

（Ｆｒｅｙｃｉｎ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ｄｅＳａｕｌｃｅｓ

ｄｅ１８２８—１９２３）——法国国家活动家和

外交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

任部长，内阁总理（１８７９—１８８０、１８８２、

１８８６、１８９０—１８９２）和外交部长（１８７９—

１８８０、１８８２、１８８６）；１８９２年由于巴拿马

舞弊案件的揭发名誉扫地而被迫辞职

并暂时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

７５页。

弗里茨舍，弗里德里希·威廉（Ｆｒｉｔｚｓｃｈ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２５—１９０５）——德

国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改良主

义活动家之一，职业是烟草工人；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

联合会的创始人（１８６３）和领导人之一，

１５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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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分子，１８６９年加入爱森纳赫派；

国 会 议 员 （１８６７—１８７０、１８７７—

１８８１）。——第１６４、１６７、４２４、４４２、４４４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４４—１７９７）——普鲁士国王

（１７８６—１７９７）。—— 第１１７、４２５、４２９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３３０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ｂ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２０６页。

弗里曼，爱德华·奥加斯特斯（Ｆｒｅｅｍａｎ，

Ｅｄｗａｒｄ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１８２３—１８９２）——英

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牛津

大学教授。——第４１８页。

弗洛雷斯坦一世（１７８５—１８５６）——摩纳

哥公爵（１８４１—１８５６）。——第６５页。

弗尼瓦尔，弗雷德里克·詹姆斯（Ｆｕｒｎｉ－

ｖａｌｌ，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Ｊａｍｅｓ１８２５—１９１０）——

英国的文学史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创建了许多文学学会，其中包括“新莎

士比亚学会”，“英国古籍学会”。——

第３５、３９７页。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

Ｗａｌｅｒｙ１８３６—１９０８）—— 波兰和国际

革命运动的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之

一；巴黎公社的将军；第一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积极参加反

对巴枯宁派的斗争；七十年代末，在瑞

士同波兰流亡者接近；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

到法国。——第３６、８３、８７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３８页。

Ｇ

盖得，茹尔（Ｇｕｅｓｄ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４５—１９２２）

（巴集耳，马蒂约Ｂａｓｉｌｅ，Ｍａｔｈｉｅｕ）——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的著名活动家；初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

人，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

者；后为法国工人党（１８７９）创始人之一

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好

些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的领

导人，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３４—３８、７５、８２、９９、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３、

１１５、１１６、２０６、２１９—２２５、２３１、２４８、２４９、

２５９、２９８、３３１、３３７、３４１、３６２、３７１、３７４、

３７９、３８４、３８９、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５、４００、４０３、

４０５、４０７、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１、４３６、４３７、４４１、

４５３页。

盖泽尔，布鲁诺（Ｇｅｉｓ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４６—

１８９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

《新世界》杂志编辑，１８８１—１８８７年为

帝国国会议员；八十年代末作为机会主

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 第

３０５、３１５、３２７、４２７页。

甘必大，莱昂（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Ｌéｏｎ１８３８—

１８８２）——法国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

共和党人，国防政府成员（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１８７１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

报》；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１８８１—

１８８２）。——第１６、２１、２４、２５、７５、９０、

３６２、３８４、３９１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

ｈａｎ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大

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 第１０、

１８６、２０５、２９１、３１５、３２１页。

２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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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７９８—１８８３）——公爵，俄国国家活动

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５６—

１８８２）。——第１７３页。

戈申，乔治·乔基姆（Ｃｏｓｃｈｅｎ，Ｇｅｏｒｇｅ

Ｊｏａｃｈｉｍ１８３１—１９０７）—— 子爵，英国

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德国人，初

为自由党人；１８６３年起为议会议员，曾

多次参加政府，写有许多经济问题的著

作。——第１１１、４２２页。

格莱安，詹姆斯·罗伯特·乔治（Ｇｒａ

ｈａｍ，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２—

１８６１）——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辉

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内务大臣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海军首席大臣（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第１０１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 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

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和 首 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第１９、

２８、９０、９８、１０１、１０４、１４１、１６５、１６７、１７０、

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６、１８０、２５３、３０８、３３３、３３５、

３５３、３５４页。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Ｇｒａｎｉｅｒ ｄｅ Ｃａｓｓａｇｎａｃ，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０）——法国新闻工作者，无

原则的政客，１８４８年革命前是奥尔良

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持极右立场；替为《立宪

主义者报》撰稿。——第３７３页。

格 雷 维，茹 尔（Ｇｒéｖｙ，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７—

１８９１）——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党人；共和国总统（１８７９—

１８８７）。——第１６、２０６页。

格里伦贝格尔，卡尔（Ｇｒｉ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４８—１８９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工人，后为政论家，１８８１年起为帝国国

会议员；九十年代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机会主义派。——第４２５、４５２页。

格里马耳迪（Ｇｒｉｍａｌｄｉ）——摩纳哥公爵王

朝，从十四世纪统治至今（１７９３—１８１４

年中断过）。——第６５页。

格里马耳迪，朗伯托（Ｇｒｉｍａｌｄｉ，Ｌａｍ－

ｂｅｒｔｏ约死于１４９４年）——摩纳哥公爵

（１４５７—约１４９４）。——第６４页。

格林，莉莎（Ｇｒｅｅｎ，Ｌｉｓａ）——第１８７页。

龚 贝 尔， 阿 伯 拉 罕 （Ｇｕｍｂｅｌ，

Ａｂｒａｈａ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侨居法国，１８８３年

在巴黎任银行职员；给《社会民主党人

报》编辑部写过许多信件，批评该报在

关于法国工人党分裂问题上所采取的

正确路线。——第４２４、４２５页。

龚佩尔特，爱德华（Ｇｕｍｐｅｒｔ，Ｅｄｕａｒｄ死于

１８９３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 第

１３、１７页。

古 耳 德，杰 伊（Ｇｏｕｌｄ，Ｊａｙ １８３６—

１８９２）——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

和金融家。——第１５１页。

果达尔（Ｇｏｄａｒｄ）—— 法国无政府主义

者，新闻工作者。——第１１４、３８４、４０３

 页。

Ｈ

哈利（哈拉）——见龙格，昂利。

哈尼，乔治·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Ｊｕ

ｌｉａｎ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

极星报》、《红色共和党人》周报和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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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其他定期刊物的编辑；１８６２年至

１８８８年侨居美国；第一国际会员；曾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

第１６６、３３９页。

哈赛尔曼，威廉（Ｈａｓｓｅｌｍａｎｎ，Ｗｉｌｈｅｌｍ生

于１８４４年）——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

合会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是《新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７５年起是社

会民主党人，１８８０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

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第４２４

页。

哈舍尔特，丽娜（Ｈａｓｃｈｅｒｔ，Ｌｉｎａ）—— 卡

尔，希尔施的妻子。——第３３８页。

哈特曼，格奥尔格·威廉（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１８７５年起是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两主

席之一；１８７８—１８８１年为帝国国会议

员。——第２１２页。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Ｈｙｎｄｍａｎ，Ｈｅｎ

ｒｙＭａｙｅｒｓ１８４２—１９２１）——英国社会

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民主联盟的创始

人（１８８１）和领袖，该联盟于１８８４年改

组为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工人运动中实

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后为英国

社会党领袖之一，１９１６年因进行有利于

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

党。—— 第 ５２、１７１、１７２、１９４—１９６、

２３９、２４０、２９０、３０８、３７６页。

海德门，玛蒂尔达（Ｈｙｎｄｍａｎ，Ｍａｔｈｉｌｄａ死

于１９１３年）——１８７６年起为亨利·迈

尔斯·海德门的妻子。——第１７１、１９６

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５５、４２４页。

汉森，格奥尔格（Ｈａｎｓｓｅ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０９—

１８９４）——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许多关于农业史和土地关系史问题

的著作。——第１２５页。

豪威耳，乔治（Ｈｏｗ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３—

１９１０）——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

（１８６１—１８６２），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第一

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９年），国际伦

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的参加者，改革同

盟和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

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５）。——第２３１、２５３

页。

赫 德 尔，麦克 斯（Ｈｏｄｅｌ，Ｍａｘ１８５７—

１８７８）——莱比锡的帮工；１８７８年谋刺

德皇威廉一世未遂，政府借此实施了反

社会党人非常法。——第３３５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１２—１８７０）——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

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１８４７年侨居国

外，在国外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

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

报。——第２６３页。

赫尔姆霍茨，海尔曼·路德维希·斐迪南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Ｈｅｒｍａｎｎ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１８２１—１８９４）——德国杰出的物理

学家和生理学家；不彻底的唯物主义

者，倾向于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

论。——第４６页。

赫普纳，阿道夫（Ｈｅｐｎ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８４６—

１９２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

家报》编辑之一，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后侨居美国；第一次世

界 大战 时 采 取 社 会沙 文 主 义 立

场。—— 第 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４、２５７、３１５、

３３９—３４１、３９４、４５２页。

４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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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西比拉（Ｈｅβ，Ｓｉｂｙｌｌｅ１８２０—１９０３）

（父姓佩什Ｐｅｓｃｈ）——德国小资产阶级

政论家莫泽斯·赫斯的妻子，马克思一

家的熟人。——第２４２页。

赫希柏格，卡尔（Ｈｏｃｈｂｅｒｇ，Ｋａｒｌ１８５３—

１８８５）（笔名路·李希特尔ＬＲｉｃｈ－

ｔｅｒ）——德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富商的

儿子；１８７６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创办和

资助许多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报

刊。——第２５５、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８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Ｑｕｉｎ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公元前６５—

８）—— 杰出的罗马诗人。—— 第５２

页。

黑尔斯，约翰（Ｈａｌｅｓ，Ｊｏｈｎ生于 １８３９

年）——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职

业是织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

１８７２）和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土地和劳

动同盟的成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主席，后为书记，领

导该委员会里的改良派，反对马克思及

其拥护者；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

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１３９

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

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

家。——第２２、２８、７３、３８３页。

亨利六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２１—１４７１）——英

国国王（１４２２—１４６１）。——第４０６页。

亨利七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５７—１５０９）——英

国国王（１４８５—１５０９）。——第４０６、４５１

页。

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９１—１５４７）——英

国国王（１５０９—１５４７）。——第４５１页。

亨奈耳，阿尔伯特（Ｈａｎｅｌ，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３３—

１９１８）——德国政治活动家，国家法史

学教授，帝国国会议员，进步党领袖之

一，后来加入自由思想党。——第３３

页。

霍亨索伦王朝（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勃兰登

堡选帝侯世家（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

朝（１７０１—１９１８）和德意志皇朝（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第３３、３３０、４２９、４４３页。

霍伊贝耳（Ｈｅｕｂｅｌ）——萨尔茨维德尔的

普鲁士小官吏，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外祖

父。——第２３５页。

Ｊ

基佩尔特，约翰·赛米尔·亨利希（Ｋｉｅ－

ｐｅｒｔ，ＪｏｈａｎｎＳａｍｕｅ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１８—

１８９９）——德国地理学家和制图家，柏

林大学教授；编制过许多地图集。——

第２７５页。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Ｇｕｉ－

ｚｏｔ，Ｆｒａｎｃ， ｏ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

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

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

益。——第１９２页。

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４４—１８８８）—— 著

名的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马克思

经济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但不懂唯

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站

在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

上。——第１５２页。

加尔西亚，查理（Ｇａｒｃｉａ，ＣｈａｒｌｅｓＪ）——

英国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

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伦敦通讯员；海

５５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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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门的拥护者。——第３６３、３７６、３７７、

３８８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革命家，民主

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

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七十年代

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

的支部。——第６６、８８页。

加利费，加斯顿·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Ｇａｌｌｉｆｆｅｔ，Ｇａｓｔ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

ｇｕｓｔｅ１８３０—１９０９）—— 侯爵，法国将

军，普法战争时期任骑兵团团长，在色

当被俘，后被放回参加反对公社的战

争，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曾任

凡尔赛军队的骑兵旅旅长；七十年代起

担任许多显要的军事职务。——第２５

页。

加特曼，列甫·尼古拉也维奇（ ，

１８５０—１９０８）——俄国

革命家，民粹派，１８７９年参加“民意党”

反对亚历山大二世的一次恐怖活动，事

后流亡法国，后迁英国，１８８２年又迁美

国。——第９１、１０７、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７、１２１、

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６、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３、１７２、１７４、

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７、２４５、２８０、２８１、３２６、３２７

页。

杰弗里（Ｊｅｆｆｒｅｙ）——美国工程师和发明

家。——第１８７页。

杰维尔，加布里埃尔（Ｄｅｖｉｌｌｅ，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８５４—１９４０）——法国社会党人，法国

工人党的积极活动家，政论家，写有卡

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

许多哲学、经济学和历史著作，１８８９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二十

世纪初脱离了工人运动。——第３７、

７５、１３１、３３１、４００、４０１、４０３、４０８页。

金德林格，尼克拉斯（Ｋｉｎｄｌｉｎｇｅｒ，Ｎｉｋ－ｌａｓ

１７４９—１８１９）——德国历史学家。——

第１２４页。

Ｋ

卡布鲁柯夫，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

（ ， １８４９—

１９１９）——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民粹派；莫斯科大学教授。——第１５２

页。

卡尔·霍亨索伦亲王（ＫａｒｌｖｏｎＨｏｈｅｎ－

ｚｏｌｌｅｒｎ，Ｐｒｉｎｚ１８０１—１８８３）——普鲁士

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的儿

子。——第４２９页。

卡菲埃罗，卡洛（Ｃａｆｉｅｒｏ，Ｃａｒｌｏ１８４６—

１８９２）——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第一国际会员，１８７１年在意大利执行

总委员会的路线；１８７２年起为意大利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七十年

代末抛弃了无政府主义，１８７９年用意

大利文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

卷简述。——第１１８页。

卡富尔，卡米洛·本佐（Ｃａｖｏｕｒ，Ｃａｍｉｌｌｏ

Ｂｅｎｓｏ１８１０—１８６１）—— 伯爵，意大利

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撒丁

政 府 首 脑（１８５２—１８５９ 和 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实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

统一意大利的政策，同时指望得到拿破

仑第三的支持；１８６１年领导第一届意

大利政府。——第２６０页。

卡龙，沙尔·亚历山大·德（Ｃａｌｏｎｎ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ｄｅ １７３４—

１８０２）——法国国家活动家，财政总稽

核（１７８３—１７８７），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时期是反革命流亡分子的领

６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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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之一。——第１６２页。

卡佩尔，奥古斯特（Ｋａｐｅｌｌ，Ａｕｇｕｓｔ生于

１８４４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

是木匠，拉萨尔分子；六十至七十年代

初是全德工会联合会会员；德意志木工

联合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７—

１８７８年为帝国国会议员，根据反社会

党人法，于１８８０年被驱逐出汉堡，脱离

了政治活动。——第３３０页。

卡桑尼亚克——见格朗尼埃·德·卡桑

尼亚克，阿道夫。

卡斯特拉兹（Ｃａｓｔｈｅｌａｚ）——莫里斯·卡

斯特拉兹的母亲。——第５４、２８４、３００

页。

卡斯特拉兹，莫里斯（Ｃａｓｔｈｅｌａｚ，Ｍａｕ－

ｒｉｃｅ）——法国医生和药剂师，马克思的

熟人。——第４５、４７、５０、５４、２８４、２８９、

３００页。

卡特柯夫，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

（ ，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７）——俄国反动政论家，《莫斯科新

闻》的 编 辑（１８５０—１８５５、１８６３—

１８８７）。——第２６３页。

卡文迪什，弗雷德里克·查理（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３６—１８８２）—— 勋

爵，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自

由党人，１８６５年起为议会议员；担任过

许多重要的国家职务；１８８２年５月被任

命为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８８２年５月６日

被爱尔兰小资产阶级恐怖组织“不可战

胜者”的成员所刺杀。——第５９、３３５

页。

卡佐，德奥多·约瑟夫·茹尔（Ｃａｚｏｔ，

Ｔｈéｏｄｏ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Ｊｕｌｅｓ１８２１—

１９１３）——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党人，职业是法学家；反对

第二帝国的政治制度，１８５１—１８５９年

坐牢；１８７０年为国防政府外交部的秘

书长，１８７１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７９

年至１８８２年１月（有间断）担任司法部

长；甘必大的拥护者。——第１６页。

凯，约翰·西摩尔（Ｋｅａｙ，ＪｏｈｎＳｅｙｍｏｕｒ

１８３９—１９０９）——１８６２—１８８２年在印

度的英国大银行官员；自由党人；曾参

加印度和英国的政治生活。——第１１１

页。

凯迪伊克，阿尔诺德（Ｋｅｒｄｉｊｋ，Ａｒｎｏｌｄ

１８４６—１９０５）——荷兰社会活动家和新

闻工作者，自由主义者，接近讲坛社会

主义。——第１５３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Ｃ ｓａｒ 公 元 前 １００ 左 右—

４４）——著名的罗马统帅，国家活动家

和著作家；著有《高卢战纪》一书。——

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凯泽尔，麦克斯（Ｋａｙｓｅｒ，Ｍａｘ１８５３—

１８８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帝国国

会议员（１８７８年起），属于社会民主党

国会党团的右翼。——第２２９、４２５页。

康 德 拉 里，罗 梅 奥 （Ｃａｎｄｅｌａｒｉ，

Ｒｏｍｅｏ）——意大利新闻工作者，十九

世 纪 八十 年代 曾给《人 民 报》撰

稿。——第１１８页。

考 布（Ｋａｕｂ）—— 卡 尔 · 考 布 的 妻

子。——第１５页。

考布，卡尔（Ｋａｕｂ，Ｋａｒｌ）——侨居伦敦的

德国工人，１８６５年后侨居巴黎；伦敦德

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一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

１８６５年和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１８６５年伦

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１５、１９９

页。

考茨基，卡尔（Ｋａｕｔｓｋｙ，Ｋａｒｌ１８５４—

１９３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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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二

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第

１８７７、１４４—１４６、１６５、１６６、１７１、１７５、

１７６、１８０、１８７、１９０、２０２、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８、

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８、２２６、２３１、２４３、２４９、

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４、２６５、２８０、３０６、３３９、３４５、

３５１—３５３、３５７、３７７、３９８、３９９、４２８—

４３３、４４６—４５０页。

考茨基，路易莎（Ｋａｕｔｓｋｙ，Ｌｏｕｉｓｅ１８６０—

１９５０）（父姓施特腊塞尔Ｓｔｒａｓｓｅｒ）——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１８９０年起为弗里

德里希·恩格斯的秘书；第二国际苏黎

世代表大会（１８９３）代表；考茨基的第一

个妻子。——第３９９页。

考茨基，敏娜（Ｋａｕｔｓｋｙ，Ｍｉｎｎａ１８３７—

１９１２）——德国女作家，写有许多社会

题材的小说；卡尔·考茨基的母

亲。——第１７１、２１２、２１５、２１７、２１８页。

考恩，约 瑟夫（Ｃｏｗｅ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３１—

１９００）——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

者，资产阶级激进派，追随宪章派；新堡

援救加里波第大会（１８６２年９月）的组

织 者 之 一，议 会 议 员（１８７４ 年

起）。——第１６５、４２１、４２２页。

考夫曼（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ＳＦ）——在伦敦的

德国侨民，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为伦敦德

意 志工 人共 产主 义教 育 协 会 会

员。——第１６１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

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

２８页。

科采布，奥古斯特（Ｋｏｔｚｅｂｕｅ，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６１—１８１９）——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

家。——第１０页。

科 尔 克 曼（Ｋｏｌｋｍａｎｎ）—— 伦 敦 书

商。——第１０８页。

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雅克拉尔），安

娜·瓦西里也夫娜（

（Ｊａｃｌａｒｄ）， １８４３—

１８８７）——俄国女革命家，第一国际俄

国支部成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沙尔

·维克多·雅克拉尔的妻子。——第

１５页。

科格希尔，辛克勒（Ｃｏｇｈｉｌｌ，ＪＧＳｉｎｃ－

ｌａｉｒ）——文特诺尔的德国医生。——

第１０２页。

科 赫，罗 伯 特（Ｋｏｃｈ，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４３—

１９１０）——杰出的德国学者，现代微生

物学的奠基者之一；八十年代发现了结

核病、霍乱等的病原菌。——第６０页。

科兰，让·吉约姆·塞扎尔·亚历山大·

伊波利特（Ｃｏｌｉｎｓ，Ｊｅ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Ｃéｓａｒ－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１７８３—

１８５９）——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比利时人，主张把国家占有地租作为解

决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矛盾的手

段。——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科勒，扬（Ｋｏｌｌáｒ，Ｊáｎ１７９３—１８５２）——杰

出的捷克诗人和语文学家；斯拉夫各民

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鼓舞者之一；斯洛

伐克人。——第２６４页。

科勒特，查理·多布森（Ｃｏｌｌ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ｏｂｓｏｎ死于１８９８年）——英国激进派

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乌尔卡尔特

派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编辑（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起为《外交评论》杂志的

出版者。——第１８３页。

科斯塔，安得列阿（Ｃｏｓｔａ，Ａｎｄｒｅａ１８５１—

１９１０）——意大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七十年代是意大利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９

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后来为争取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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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工人政党而斗争，１８９２年起是

意大利社会党党员，在党内追随改良

派；１８８２年起是议会议员。——第９９、

４５１页。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 ，

１８５１—１９１６）——俄国社会学家、历史

学家、民族志学家和法学家；政治活动

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写有许多原

始公社制度史方面的著作。——第３４１

页。

克 格尔，麦 克斯（Ｋｅｇｅｌ，Ｍａｘ１８５０—

１９０２）——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

和诗人；１８６９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七

十至八十年代曾给各种工人报刊撰稿，

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年代里为

此曾多次被判处徒刑；八十年代是社会

民主党杂志《胡桃钳》和《实话》的创办

人和编辑；党歌的作者。——第２０７、

２１１页。

克劳德（Ｃｌａｕｄｅ）——第３００页。

克里埃（Ｃｒｉé）——法国新闻工作者，无政

府主义者；１８８２年为《公民和战斗报》

编辑部成员。——第３７５、３７６页。

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扎曼（Ｃｌｅｍｅｎｃｅａｕ，

Ｇｅｏｒｇｅ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８４１—１９２９）——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八

十年代起为激进党领袖；内阁总理

（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和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奉行帝

国主义政策。—— 第８、７６、９７、１４８、

１８２、３６２、３９１、３９２页。

克伦威 尔，奥利 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ｌｉｖｅｒ

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

族的领袖；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

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１５６页。

克 洛 斯，诺 里 斯（Ｃｌｏｗｅｓ，Ｎｏｒｒｉｓ

Ａ ）——美国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八

十年代初为《纽约星报》驻爱尔兰记者；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的熟

人。——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孔斯旦，让·安都昂·厄内斯特（Ｃｏｎ

ｓｔａｎｓ，Ｊｅａｎ－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ｒｎｅｓｔ１８３３—

１９１３）——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党人；内政部长（１８８０—

１８８１、１８８９—１８９２），实行残酷镇压工人

运动的政策。——第１６页。

库伯，弗兰西斯·托马斯·德·格雷

（Ｃｏｗ－ｐ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ＴｈｏｍａｓｄｅＧｒｅｙ

１８３４—１９０５）——勋爵，英国国家活动

家，自由党人，爱尔兰总督（１８８０年—

１８８２年４月）；威廉·弗兰西斯·库伯

－坦普尔的侄子。——第３０８页。

库伯－坦普尔，威廉·弗兰西斯，蒙特－

坦普尔男爵（Ｃｏｗｐｅｒ－Ｔｅｍｐｌ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ｒｏｎＭｏｕｎｔ－Ｔｅｍｐｌｅ１８１１—

１８８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议会议员，

历任自由党内阁阁员；帕麦斯顿的养

子。——第３０８页。

库奈曼（Ｋｕｎｅｍａｎｎ约生于１８２８年）——

蒙特卡罗的德国医生，１８８２年５—６月

初曾给马克思治病。—— 第５８、５９、

６０—６６、３２１页。

库诺，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Ｃｕｎｏ，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４６—１９３４）——德

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社

会主义者，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和恩格斯经

常通信，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

的斗争；第一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会后侨

居美国，在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后来

参加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

动。——第１９７、４６４页。

Ｌ
拉 布 谢 尔，亨 利（Ｌａｂｏｕｃｈèｒｅ，Ｈｅｎ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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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１—１９１２）——英国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外交家和新闻工作者，自由党

人，议会议员；六十年代末起为《每日

新闻》的所有者之一。——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

义宣传家和政论家，第一国际总委员

会 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１８６６—

１８６９），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

支部（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

一（１８７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

战 友；马 克 思 的 女 儿 劳 拉 的 丈

夫。——第２９、３４、３６、３８、３９、６８、６９、

７３、７５、７７、９８—１００、１０６—１０９、１１３—

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５、１３１—１３４、

１４８、１５２、１９１、１９８、２００、２０７、２１９—

２２５、２３１、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５、２５９、２８５、２８６、

２８９、３００、３０５、３０８、３１９、３２４—３２６、

３３１、３６０、３６８、３７１—３７４、３８０—３８３、

３８５、３８６、３９１、３９４、３９５、４０１—４０８、

４１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２２、４２３、４３６、４３７、４４１、

４５２、４５３、４６３页。

拉法格，劳拉（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Ｌａｕｒａ１８４５—

１９１１）——马克思的二女儿，法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１８６８年起为保尔·拉法

格的妻子。——第１３、１４、３０、３９、４３、

４９、５３、５７、６０、７４、７５、７７、７８、８１、８４、

８５、８７—８９、９２—９６、９９、１２１、１３０、１３２、

１４８、１８８、１９９、２００、２１９、２４１、２４６—

２４８、２５５、２８７、２９７、３００、３０５、３２５、３４６、

３４９、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６、３６７、３７２、３７３、

３８２、３９４、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７、

４３３、４３５、４３６、４５２、４５３、４６３页。

拉菲特，雅克（Ｌａｆｆｉｔｔｅ，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６７—

１８４４）——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

家，奥尔良党人，金融资产阶级代表，

政府首脑（１８３０—１８３１）。——第１６２页。

拉弗勒，艾米尔·路易·维克多·德（Ｌａ

－ｖｅｌｅｖｅ，Ｅｍｉｌｅ－Ｌｏｕｉｓ－Ｖｉｃｔｏｒｄｅ

１８２２—１８９２）——比利时资产阶级历

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雇俗政治经济学

的代表人物。——第１１８、２３３页。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 ，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 俄国

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

一，１８７０年起侨居国外；第一国际会

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前进！》杂志编

辑（１８７３—１８７６）和《前进！》报编辑

（１８７５—１８７６）；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从七十年

代初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

第７０、２０４、２５２、２５３、２６９、２８０、２８１、

２８３、２９５、３０４、３２４、３４１、３４２、４６２页。

拉格朗日，约瑟夫·路易（Ｌａｇｒａｎｇｅ，Ｊｏ－

ｓｅｐｈ－Ｌｏｕｉｓ１７３６—１８１３）——杰出的

法国数学家和力学家。——第１１０页。

拉 萨 尔，斐 迪 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全德工人联合会创

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

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

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

别。—— 第１７２、２２１、２３４、２６０、２９１、

３４１、３５５、３５６、３６１、３７０、３８３、４２７页。

腊契博尔斯基，亚当（Ｒａｃｉｂｏｒｓｋｉ，Ａｄａｍ

１８０９—１８７１）—— 波兰医生，参加过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起义被镇压

后流亡法国，写有许多妇科学方面的

著作。——第４３１页。

腊施，古斯达夫（Ｒａｓｃｈ，Ｇｕｓｔａｖ死于１８７８

年）——德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职

业是法学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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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者，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瑞士和法

国，１８７３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

员。——第２７４页。

莱昂哈特，格尔哈特·阿道夫·威廉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ｔ，ＧｅｒｈａｒｄＡｄｏｌｆ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５—１８８０）——德国法学家和反动

的国家活动家，汉诺威司法大臣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和普鲁士司法大臣

（１８６７—１８７９）。——第２５８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６４６—１７１６）——

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

家。——第１１０、１１４页。

莱 茵 哈 特，理 查（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８２９—１８９８）——德国诗人，曾侨居巴

黎，亨利希·海涅的秘书，马克思一家

的朋友；后来经商。—— 第２８、７１、

２３５、２４７页。

兰多尔，瓦尔特·萨维奇（Ｌａｎｄｏｒ，Ｗａｌ－

ｔｅｒＳａｖａｇｅ１７７５—１８６４）—— 英国诗

人、作家和评论家，追求革命浪漫主

义，同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曾

积极参加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第一

的战争。——第１７３页。

兰克，阿尔图尔（Ｒａｎｃ，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３１—

１９０８）——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短期内担

任过巴黎公社委员；八十年代是各种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报刊的撰稿人，曾

任众议院议员（１８８１—１８８５），参议员

（１８９１—１９００）。——第２９９页。

兰 克，约 翰（Ｒａｎｋ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３６—

１９１６）——德国生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慕尼黑大学教授，１８８９年起成为保守

党人。——第４１７页。

兰 伦 德，威 廉（Ｌａｎｇｌ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约

１３３０—１４００）—— 英国诗人。—— 第

３９７页。

朗凯斯特，爱得文·雷伊（Ｌａｎｋｅｓｔｅｒ，Ｅｄ

－ ｗｉｎＲａｙ１８４７—１９２９）—— 英国学

者，生物学家。—— 第６０、１５１、１７０、

１７１、４５９页。

劳拉——见拉法格，劳拉。

勒兹根，查理（Ｒｏｅｓｇ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曼彻

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职员。——

第３７４页。

雷德福（Ｒａｄｆｏｒｄ）——英国法学家，马克

思一家的熟人，后来是多莉·梅特兰

的丈夫。——第５、１７２页。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Ｒｅｄｇｒａｖｅ，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英国的工厂，视察员。——

第１４３页。

雷德帕思——见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

雷尼亚尔，阿尔伯（Ｒｅｇｎａｒｄ，Ａｌｂｅｒｔ生于

１８３６年）——法国激进派政论家和历

史学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失败

后流亡英国，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到法

国。——第１６、１５５、１５７页。

雷诺（Ｒｅｙｎａｕｄ）—— 阿尔让台的法国医

生。——第１０、１１、１３页。

雷诺（Ｒｅｙｎａｕｄ）——前者的妻子。——第

１０、１１、１３页。

雷伊，约翰（Ｒａｅ，Ｊｏｈｎ１８４５—１９１５）——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八十年代曾为《现代评论》杂志撰稿，

《亚当·斯密生平》一书的作者。——

第２３９、２５３页。

李卜克内西，娜塔利亚（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Ｎａ－

ｔａｌｉｅ１８３５—１９０９）——黑森法学家、自

由主义者特·雷的女儿，１８６８年起为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妻子。—— 第

２１１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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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

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

际的原则的斗争，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

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

一，《人民国家报》编辑（１８６９—１８７６）

和《前 进报》编 辑（１８７６—１８７８和

１８９０—１９００）；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在

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

义立场；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７９、９４、

１０４、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６、１９０、２１２、２４２、２５７、

３１７、３２７、３４３、３４４、３６３、３６６、３７７、３７９、

３８０、３９５、４３７、４４３、４５２、４５６页。

李嘉 图，大 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 第

１８４、１９１、２９１页。

李希特尔，欧根（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ｕｇｅｎ１８３８—

１９０６）——德国政治活动家，进步党领

袖，国会议员。——第３３页。

理查三世（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４５２—１４８５）——

英国国王（１４８３—１４８５）。——第４０６页。

利林塔尔（Ｌｉｌｉｅｎｔｈａｌ，ＦＷ ）——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在纽约的德国侨民，职业

是医生，曾同社会主义者接近。——

第３２７、３９３页。

利沙加勒，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Ｌｉｓ－

ｓａｇａｒａ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Ｏｌｉｖｉｅｒ １８３９—

１９０１）——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

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曾参加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团体“新雅各宾派”；公社

被镇压后流亡英国，《一八七一年公社

史》（１８７６）一书作者；１８８０年回到法

国，《战斗报》的创建人（１８８２）和编辑，

反对法国工人党内马克思派的领

袖。——第１５、２５、８１、２２５、２８４、３３６、

３３７、３７１—３７３、３７５、３７６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β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

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

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１８５２）中被判处三年徒刑；１８５６年

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

义教育协会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在国际

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

国独立工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１３９、

４６１页。

林格瑙，约翰·卡尔·斐迪南（Ｌｉｎｇｅｎａｕ，

Ｊｏｈａｎｎ Ｋａｒｌ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４—

１８７７）——美国社会主义者，原系德国

人，遗嘱把自己的财产赠给德国社会

民主党。——第１９０页。

琳蘅——见德穆特，海伦。

龙格，埃德加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Ｅｄｇａｒ１８７９—

１９５０）——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

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后为医

生，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党党

员；１９３８年起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在希

特勒侵占法国时期是抵抗运动的参加

者。——第６、１０、６９、７４、７８、９３、１４８、

１７０、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６、１８８、２１０、２３２、２３５、

２３７、２４１、２８４、２９０、２９１、３００、３０７、３１９、

３５１、３６８、４２３页。

龙 格，昂 利（哈 利）（Ｌｏｎｇｕｅｔ，Ｈｅｎｒｉ

（Ｈａｒｒｙ）１８７８—１８８３）——马克思的外

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

的儿子。—— 第６、７、１０、２６、６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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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９３、１４８、１７０、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６、１８８、

２１０、２３２、２３５、２３７、２４１、２８４、２９０、２９１、

３００、３０６、３１９、３５１、３６８、３９６、４１７、４２３、

４６２页。

龙格，费利西塔（Ｌｏｎｇｕｅｔ，Ｆｅｌｉｃｉｔａｓ）——

沙尔·龙格的母亲。——第１０、１３、７８页。

龙格，马赛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Ｍａｒｃｅｌ１８８１—

１９４９）——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

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第

６、１０、６９、７４、７８、１７９、１８６、１８８、２１０、

２３２、２３５、２３７、２４１、２８４、２９０、２９１、３００、

３０７、３１９、３５１、３６８、４２３页。

龙格，让·罗朗·弗雷德里克（Ｌｏｎｇｕｅｔ，

Ｊｅａｎ－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１８７６—

１９３８）（琼尼Ｊｏｈｎｎｙ）——马克思的外

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

的儿子；后为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

的改良主义领袖之一。——第６、７、９、

１０、３７、６９、７４、７８、８１、８４、８９、９１、９４、

９８、１０３、１０８、１０９、１３２、１３４、１４８、１７０、

１７５、１７９—１８１、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９、

２１０、２３２、２３５、２３７、２４１、２８４、２８９、

２９１—２９３、３００、３０７、３１９、３５１、３６８、

３９７、４１７、４２２、４２３页。

龙格，沙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３９—

１９０３）——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

东主义者，后为可能派分子，职业是新

闻工作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

黎公社委员；八十至九十年代被选为

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马克思的女儿燕妮

 的丈夫。——第７—１０、１４、２６、３８—４０、

６８、７１、７８、８２、８３、８５、９３、１００、１０５、

１０７、１３４、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８、１７１、１７４、

１７５、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７、１９０、２１０、２３４、

２８１、２８５、２８６、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４、３２０、

３２４、３４２、３５１、３５９、３６８、３９４、４１２、４２３、

４５４页。

龙格，沙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７３年９月

—１８７４年７月）——马克思的外孙，马

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

子。——第２３３页。

龙格，燕 妮（Ｌｏｎｇｕｅｔ，Ｊｅｎｎｙ１８４４—

１８８３）——马克思的大女儿，新闻工作

者，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在爱尔兰人

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

１８７２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

第９—１１、１３、１５、１７、３８、５７、６９、７０、７３、

７４、７８、８１、８３、８８、９３—９６、１３０、１３２、

１３４、１４８、１５５、１７０、１７３、１７５、１７９—

１８３、１８６—１９０、１９８、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７、

２１８、２３２—２３５、２３７、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７、

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４—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１、２９４、

３００、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５、３１９、３２４—

３２６、３２８、３３７、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９、３６０、３６８、

３７３、３９７、４０９、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８、

４４７、４５６、４５８、４５９页。

龙 格，燕 妮（Ｌｏｎｇｕｅｔ，Ｊｅｎｎｙ １８８２—

１９５２）——马克思的外孙女，燕妮和沙

尔·龙格的女儿。——第９５、３５９页。

娄，罗伯特，舍布鲁克子爵（Ｌｏｗｅ，Ｒｏ－

ｂｅｒｔ，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Ｓｈｅｒｂｒｏｏｋｅ １８１１—

１８９２）——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

（１８６８—１８７３），内 务 大 臣（１８７３—

１８７４）。——第１００、１０７页。

鲁瓦，约瑟夫（Ｒｏｙ，Ｊｏｓｅｐｈ）——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法

译者。——第８２、８３、８５页。

路 德 维 希 一 世（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８６—

１８６８）—— 巴伐 利亚国王（１８２５—

１８４８）。——第５７页。

路特希尔德，阿尔丰斯（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Ａｌ－

ｆｏｎｓ１８２７—１９０５）——法国路特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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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银行行长。——第７５、２４７、３６６页。

路易莎（Ｌｕｉｓｅ１７７６—１８１０）——普鲁士国

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的妻子

（１７９３—１８１０）。——第３３０页。

路易十六（ＬｏｕｉｓＸＶＩ１７５４—１７９３）——法

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１４７、２７７页。

伦德斯顿（Ｒｅｎｄｓｔｏｎｅ）—— 马克思的熟

人。——第２５页。

罗，哈 里 埃 特（Ｌａｗ，Ｈａｒｒｉｅｔ１８３２—

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无神论运动女

活动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７—１８７２）和第一国际曼彻斯特支

部成员（１８７２）。——第１４２页。

罗比，亨利·约翰（Ｒｏｂｙ，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

１８３０—１９１５）—— 曼彻斯特的欧门—

罗比公司的股东。——第３４７、３４８页。

罗德黑岑（Ｒｏｏｄｈｕｉｚｅｎ，Ａ ）——扎尔特博

默耳的牧师，马克思的表妹安东尼达

·菲力浦斯的丈夫。——第５５页。

罗塞耳（Ｒｏｗｓｅｌｌ）——第１１１页。

罗舍，莉莲（Ｒｏｓｈｅｒ，Ｌｉｌｉａｎ 生于 １８８２

年）——玛丽·艾伦·罗舍的女儿。——

 第８０、８４、９１、１０９、１２４、３２８、３４７、３５０、

３５４、３５９、３６７、３７３、３７４、４３３、４６３页。

罗舍，玛丽·艾伦（Ｒｏｓｈｅｒ，ＭａｒｙＥｌｌｅｎ约

生于１８６０年）（父姓白恩士Ｂｕｒｎｓ）（彭

普斯 Ｐｕｍｐｓ）—— 恩 格 斯 的 内 侄

女。——第５—７、９、２５、２９、４３、４９、５２、

８０、８２、８４、９１、９４、１０３、１０９、１２４、１２５、

１３１、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７、２１０、２４３、３２８、３４７、

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４、３５９、３６７、３７３、３７４、４３３、

４４２、４６３、４６４页。

罗 舍，派 尔希 ·怀 特（Ｒｏｓｈｅｒ，Ｐｅｒｃｙ

Ｗｈｉｔｅ）——英国商人，１８８１年起是玛

丽·艾伦·罗舍的丈夫。——第１０３、

１１２、１１７、２４３、３５０、３５４、３５７、３６７、３７３、

３７４、４０５、４０７、４３３、４６４页。

罗什弗尔，昂利（Ｒｏｃｈ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ｒｉ１８３０—

１９１３）——法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

治活动家；左派共和党人，国防政府成

员，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

里多尼亚岛，逃往英国，１８８０年大赦后

回到法国，曾出版《不妥协派报》；八十

年代末转向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

阵营。——第２５、８１、１４０、１７２、３８６页。

罗斯科，亨利·恩菲耳德（Ｒｏｓｃｏｅ，Ｈｅｎｒｙ

Ｅｎｆｉｅｌｄ１８３３—１９１５）——英国化学家，

写有许多化学教科书。——第４４２页。

罗特豪斯——见罗德黑岑。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庸俗

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

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

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

第４１６、４２８页。

洛里亚，阿基尔（Ｌｏｒｉａ，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５７—

１９４３）——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人物；马克思主义的赝造者。——第

７６、７７、３７３、４４５页。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４５—１９１８）—— 俄国革命家，民粹

派，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马

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１５２页。

吕利埃，厄内斯特·沙尔（Ｌｕｌｌｉｅｒ，Ｅｒｎｅｓ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３８—１８９１）—— 法国政论

家，原海军军官；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起

义的参加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委员和国民自卫军总司令（１８７１年３

月１８—２５日），对巴黎公社进行过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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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

多 尼 亚 岛；布 朗 热 运 动 的 参 加

者。——第２２５页。

Ｍ
马尔波罗（Ｍａｒｌｂｏｒｏｕｇｈ）——自十八世纪

起成为邱吉尔家族的世袭爵姓。——

第１７３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

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１４６

页。

马耳斯（Ｍａｌｓ）——法国新闻工作者，无政

府主义者，１８８２年为《公民和战斗报》编

辑之一。——第３７５页。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ｉｃ－

ｃｏｌò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活动

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

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

一。——第６０页。

马 考 莱，托 马 斯（Ｍａｃａｕｌａ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００—１８５９）——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

员。——第１７３页。

马克思，爱琳娜（Ｍａｒｘ，Ｅｌｅａｎｏｒ１８５５—

１８９８）（杜西Ｔｕｓｓｙ）——马克思的小女

儿，八十至九十年代是英国工人运动和

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１８８４年起为爱

德华·艾威林的妻子。——第５、６、８、

９、１３、１６、１７、１９—２１、２３、２４、２７—３１、

３５—３８、４３、４６、４８、５３、５７、６０、６２、６９、

７０、７３、７４、７６—７８、８１、８４、８５、８９、９１、

９３、９４、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８、

１２０、１２９、１７２、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７、１８９、２０９、

２１０、２１８、２３６、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６、２４７、２５１、

２５３—２５５、２８４、２９１、３０５、３１８—３２０、

３２２、３２５、３２８、３４２、３４９、３５９、３６０、３６４、

３６８、３７４、３８０、３９６、３９７、４１８—４２３、４５３、

４５９、４６１、４６３页。

马克思，亨利希（Ｍａｒｘ，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７７—

１８３８）——马克思的父亲；律师，后为特

利尔司法参事。——第２３４页。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１４—１８８１）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ｖｏｎＷｅｓｔ－

ｐｈａｌｅｎ）——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

友和助手。——第５—７、９、１０、１３、１５—

１７、２０、２１、２３、２４、２６、２８、４２、１０２、１４８、

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９、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６—

１８９、１９３、１９６、１９８、２００、２０９、２１７、２１８、

２２７、２３１—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７、２５４、２６６、

２９７、４５６、４５８、４６０页。

马克西，弗雷德里克·奥加斯塔斯

（Ｍａｘｓ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１８３３—

１９００）——英国政论家和海军上将，孔

德主义者；八十年代曾为《正义报》撰

稿。——第１７４页。

马 雷，昂 利（Ｍａｒｅｔ，Ｈｅｎｒｙ １８３８—

１９１７）——法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马

赛曲报》编辑之一；１８８１年起为国民议

会议员。——第１６、１１４、２３０、４０３页。

马利乌斯，凯尤斯（Ｍａｒｉｕｓ，Ｃａｉｕｓ公元前

１５６左右—８６）——罗马统帅和国家活

动家，曾任执政官（公元前１０７、１０４—

１００、８６）。——第１１２页。

马 隆，贝 努 瓦（Ｍａｌｏｎ，Ｂｅｎｏｉｔ１８４１—

１８９３）——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一国际

会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

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

迁居瑞士，追随无政府主义者；法国社

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

能派的首领和思想家之一。——第３４、

３５、８１、９７、９９、１００、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９—

１１１、１１４、２０６、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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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９、２６１、３３１、３３６、３６０、

３６２、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３、３８０—３８３、３８５、３８６、

３８９、３９１、３９５、４００—４０２、４１１—４１３、

４２７、４５３、４６４页。

马茂德－吉拉尔－埃德丁－帕沙·达马

德（ＭａｈｍｕｄＤｓｈｅｌａｌｅｄ－ＤｉｎＰａｓｈａ

Ｄａｍａｔ死于１８８４年）——土耳其国家

活动家，军事委员会委员，多次担任陆

军大臣；１８７８年被黜和流放，１８８０年从

流放地返回，１８８１年因参加刺杀土耳其

苏丹阿卜杜－阿吉兹被判处终身流放。

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内

弟。——第３０６页。

马茂德－奈迪姆－帕沙（ＭａｈｍｕｄＮｅｄｉｍ

Ｐａｓｈａ１８１０—１８８３）——土耳其反动的

国家活动家，１８５６年任海军大臣，

１８７１—１８７６年（断续地）任宰相，受俄国

大使的影响极大；１８７６年在社会舆论的

压力下被迫辞职；１８７９—１８８３年任内务

大臣。——第３０６页。

马尼亚德—— 阿尔芒·马尼亚德的母

亲。——第２８７页。

马尼亚德，阿尔芒（Ｍａｇｎａｄéｒｅ，Ａｒｍａｎｄ

死于１８８２年）——巴黎的法国银行官

员。——第２８７页。

马萨尔，艾米尔（Ｍａｓｓａｒｄ，Ｅｍｉｌｅ）——法

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法国工人

党党员，八十年代退出该党；八十年代

初是《平等报》编辑部秘书。—— 第

２８９、３８４、４０３、４０８页。

马塞（Ｍａｃｅ）——“赛义德号”轮船的法国

船长。——第５４、５６页。

马塞奥，安东尼奥（Ｍａｃｅｏ，Ａｎｔｏｎｉｏ１８４８

左右—１８９６）——古巴的革命家，古巴

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压迫斗争的领导

人之一；人民起义（１８６８—１８７８、１８８１和

１８９５）的积极参加者；将军，在战斗中阵

亡。——第９８页。

马 志 尼，朱 泽 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领袖之一，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

时政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

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五十年代

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

族解放斗争；１８６４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

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１８７１年反对

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

运动的发展。——第１７３页。

麦岑，奥古斯特（Ｍｅｉｔｚｅｎ，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２２—

１９１０）——德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

济史学家；写有许多德国土地关系史方

面的著作，１８６７—１８８２年在普鲁士和德

意志帝国统计管理局工作。——第１２４

页。

麦圭尔（ＭｃＧｕｉｒｅ，ＰＴ ）——美国的社会

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改良主义者，美

国社会党党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木

工联合会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１年为库尔国

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代表；后来是社会

主义的公开敌人和工人运动中工联主

义思想的维护者。——第２１７页。

麦克利恩（ＭａｃＬｅａｎ）——文特诺尔（威特

岛）的英国女房主。——第１０２页。

迈 尔，卡 尔 （Ｍａｙ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１９—

１８８９）——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议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六十年代

任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第

３０３页。

迈斯纳，奥托·卡尔（Ｍｅｉβｎｅｒ，ＯｔｔｏＫａｒｌ

１８１９—１９０２）——汉堡出版商，曾出版

《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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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著作。——第１３４、２３５、２３８、４２１页。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Ｍｅｙｅｒ，Ｒｕ－

ｄｏｌｐｈ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９—１８９９）——德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

人，洛贝尔图斯传记的作者，以及《第四

等级的解放斗争》和《德国政界的滥设

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者。——

第２３３、２３４、４１６、４２８、４３１、４４５、４６３页。

曼宁，亨利·爱德华（Ｍ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ｎｒｙＥｄ

ｗａｒｄ１８０８—１８９２）——英国教士，１８５１

年改信天主教，英国天主教会的首脑，

１８７５年起为红衣主教；接近基督教社会

主义。——第４１６页。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Ｍａｕｒｅｒ，

Ｇｅｏｒｇ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０—１８７２）—— 著名

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

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在研究

中世纪日耳曼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８、１２０、

１２２—１２５、３６５、４１２、４１６、４５１页。

梅迪契，洛兰佐（Ｍｅｄｉｃｉ，Ｌｏｒｅｎｚｏ１４４９—

１４９２）——弗罗伦萨国家活动家和诗

人，弗 罗 伦 萨 的 统 治 者（１４６９—

１４９２）。——第６４页。

梅林，弗兰茨（Ｍｅｈｒｉｎｇ，Ｆｒａｎｚ１８４６—

１９１９）——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历史

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卡·马

克思传的作者；《新时代》杂志编辑之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

之一；在创建德国共产党时起过卓越的

作用。—— 第７７、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４、３４５、

３５８、３６５、３９８页。

梅萨－ 伊－ 列奥姆帕特，霍赛（Ｍｅｓａｙ

Ｌｅｏｍｐａｒｔ，Ｊｏｓé１８４０—１９０４）—— 著名

的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

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第一国际西班

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和新马德里联

合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与无政府主

义进行积极的斗争，西班牙的第一批马

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

工人党创始人之一（１８７９），曾将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

文。—— 第３７、３８、７５、２０６、２２６、３７４

页。

梅特兰（Ｍａｉｔｌａｎｄ）——多莉·梅特兰的父

亲，马克思一家的熟人。—— 第１７２

页。

梅特兰（Ｍａｉｔｌａｎｄ）——多莉·梅特兰的姐

妹。——第１７１页。

梅特兰，多莉（Ｍａｉｔｌａｎｄ，Ｄｏｌｌｙ）——英国

女演员，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５、

１９、３１、１７１、１７２页。

蒙 森，泰 奥 多尔（Ｍｏｍｍｓｅｎ，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１７—１９０３）——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古罗马史著

作。——第３３页。

米凯尔，约翰（Ｍｉｑｕｅｌ，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２８—

１９０１）——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

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

年代起是自由党人，民族联盟创建人之

一（１８５９），鄂斯纳 布鲁克市市 长

（１８６５—１８７０、１８７６—１８８０），１８６７年起

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之一，普鲁士众

议院议员，帝国国会议员。——第４０２、

４４５页。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Ｍｉｒａｂｅａｕ，

Ｈｏｎｏｒé－Ｇａｂｒｉｅｌ１７４９—１７９１）—— 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

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

益的代表者。——第２３２、３３７、４２９页。

缪尔纳，亚马多·哥特弗利德·阿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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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üｌｌｎｅｒ，Ａｍａｎｄｕｓ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Ａｄｏｌｆ

１７７４—１８２９）——德国的作家、剧作家

和文学评论家，写有许多宣扬宿命论思

想的悲剧。——第６１、４３１页。

摩里，赛米尔（Ｍｏｒ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０９—

１８８６）——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８—

１８８５）。——第１４１、１４２、３８８页。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Ｍｏｌｉèｒｅ，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１６２２—１６７３）（真姓波克兰Ｐｏ

ｑｕｅｌｉｎ）——伟大的法国剧作家。——

第２４１页。

莫 斯 特，约 翰（Ｍｏｓｔ，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４６—

１９０６）——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１８７８年颁布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流亡英国；《自

由》周报的创办人（１８７９）和编辑；１８８０

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

主党，１８８２年侨居美国，继续进行无政

府主义的宣传。——第１４７、１６１、１６４、

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６、１９７、２１５、２５６、

３１６、３３５、３３６、３４０、３５６页。

穆尔，赛米尔（Ｍｏｏ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３０左右—

１９１２）——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会员，

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

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３０、４３、９１、

１０８—１１０、１８９、２４３、３４７页。

穆 罕 默 德（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５７０ 左 右—

６３２）——阿拉伯传教士，被认为是伊斯

兰教的创始人，按伊斯兰教的说法是先

知，即“安拉的使者”。——第５５、１３５、

３０２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

学派的摹仿者，穆勒·詹姆斯的儿

子。——第１９２、３６２页。

穆 勒，詹 姆 斯（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１７７３—

１８３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

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第１９２页。

Ｎ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

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 国 皇 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第６５、９３、

２５７、４０９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Ｎａ

－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

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帝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 第３９、１４０、１９２、

２６０、２６１、２７９、４５０页。

奈克尔，雅克（Ｎｅｃｋｅｒ，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３２—

１８０４）——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

家，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曾数度被

任命为财政总管，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

曾企图进行某些改革。——第１６２页。

尼基廷娜，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

（ ， １８４２—

１８８４）（父姓让德尔 ）——俄国女

政论家；六十年代末住在意大利，后来

在法国，曾为许多法国期刊撰稿；对社

会主义感兴趣。——第２３３页。

牛 顿，伊 萨 克（Ｎｅｗｔｏｎ，Ｉｓａａｃ１６４２—

１７２７）——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

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

人。——第１１０页。

纽文胡斯，斐迪南·多梅拉（Ｎｉｅｕｗｅｎ－

ｈｕｉ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ｏｍｅｌａ １８４６—

１９１９）——荷兰人运动活动家，荷兰社

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８年起为议会

议员；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

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九十年代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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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立场。—— 第１０１、１５２—

１５５、２４４页。

诺比林，卡尔·爱德华（Ｎｏｂｉｌｉｎｇ，ＫａｒｌＥ

ｄｕａｒｄ１８４８—１８７８）——德国无政府主

义者；１８７８年谋刺威廉一世未遂，政府

借此实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第２９、３３５页。

诺尔多，麦克斯·西蒙（Ｎｏｒｄａｕ，ＭａｘＳｉ

ｍｏｎ１８４９—１９２３）（真姓泽德费尔德

Ｓüｄｆｅｌｄ）——法国作家和政论家，原系

德国人。——第１２、１４页。

诺盖特（Ｎｏｒｇａｔｅ）——伦敦书商。——第

１９５页。

诺维柯娃，奥里珈·阿列克谢也夫娜

， １８４０—

１９２５）——俄国女政论家，长期住在英

国，七十年代在格莱斯顿内阁时期实际

上充当俄国政府的外交代理人。——

第４３、９０页。

Ｏ
欧勒，列奥纳特（Ｅｕｌｅｒ，Ｌｅｏｎｈａｒｄ１７０１—

１７８３）——伟大的数学家、力学家和物

理学家，瑞士人，曾在彼得堡科学院

（１７２７—１７４１和１７６６—１７８３）和柏林科

学院（１７４１—１７６６）工作。——第１１０、

１４５页。

欧门（Ｅｒｍｅｎ）——曼彻斯特的企业主，欧

门—恩格斯公司和欧门—罗比公司的

股东。——第３４８页。

Ｐ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５—— 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

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

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第

９０、１０１、３０８页。

帕涅尔，查理·斯图亚特（Ｐａｒｎｅ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ｅｗａｒｔ１８４６—１８９１）——爱尔兰政治

和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资产阶级民

族主义者，１８７５年起为议会议员，１８７７

年起为爱尔兰地方自治派领袖，曾协助

建立土地同盟（１８７９）。—— 第１７４、

１７７、１８７、３０８页。

帕森斯，威廉（Ｐａｒｓｏｎ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７０左右

—１６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积极参

与使爱尔兰殖民地化的工作，爱尔兰大

土地占有者，爱尔兰最高审判官

（１６４０—１６４８），枢密院成员（１６２３年

起），议会议员。——第１５６页。

派克，萨拉（Ｐａｒｋｅｒ，Ｓａｒａｈ）——恩格斯家

里的女佣。——第２１０页。

彭普斯——见罗舍，玛丽·艾伦。

皮阿，费 里 克 斯（Ｐｙａｔ，Ｆéｌｉｘ１８１０—

１８８９）——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

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起侨居瑞士、

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

谤马克思和第一国际；１８７１年为国民

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

后流亡英国，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到法国，

１８８０年９—１１月出版《公社报》。——

第１６页。

皮 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

袖；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 相（１８３４—１８３５ 和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

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第１０１、１５８

页。

９６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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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卡尔，莱昂（Ｐｉｃａｒｄ，Ｌéｏｎ）——法国社会

主义者，新闻工作者，法国工人党党员；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平等报》编辑

部成员。—— 第 ９９、３８１、３８４、３９０、

３９１、４０３页。

皮康，爱德华（Ｐｉｑｕａｎｄ，Ｅｄｏｕａｒｄ）—— 法

国法学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是蒙吕

松市法院侦查员。——第４０５、４１０页。

皮克林（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卡恩的英国医

生。——第６５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

（１７８３—１８０１和１８０４—１８０４）。——第

１５８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

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

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３２、１８４、１９２、２６３页。

普兰德加斯特，约翰·帕特里克（Ｐｒｅｎ－

ｄｅｒｇａｓｔ，Ｊｏｈ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８０８—１８９３）——

爱尔兰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写有许多

有关爱尔兰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１５６、１５７页。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

·保尔，拿破仑亲王。

普卢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ｏｓ约４６—１２５）——古

希腊作家，道德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

写有古希腊和罗马杰出活动家比较传

记。——第６５、１１２页。

普特卡默，罗伯特·维克多（Ｐｕｔｔｋａｍ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２８—１９００）——普鲁士

反动国家活动家，内务大臣（１８８１—

１８８８），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迫

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之一。——

第１７８、４２５、４５２页。

Ｑ
乔 治，亨 利（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ｎｒｙ １８３９—

１８９７）——美国政论家，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宣扬由资产阶级国家把土地收

归国有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

会矛盾的手段的思想；曾企图领导美

国工人运动，并把它导向资产阶级改

良的道路。——第１８４、１９１—１９３、２３９

页。

琼尼——见龙格，让。

邱吉尔，伦道夫·亨利·斯宾塞（Ｃｈｕｒ－

ｃｈｉｌｌ，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Ｈｅｎｒｙ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４９—

１８９５）——勋爵，英国国家活动家，保

守派领袖之一，印度事务大臣（１８８５—

１８８６）、财政大臣（１８８６）；殖民扩张的

拥护者，反对爱尔兰地方自治，主张采

取一套社会蛊惑的办法。——第１７３

页。

Ｒ
日拉丹，艾米尔·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ｅｄ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３６—１８６６年（断续

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担任《自由

报》编辑（１８６６—１８７０）；以政治上毫无

原则著称；１８４８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

府，在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０—１８５１），１８５０年

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

物；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１４０

页。

茹 尔德，弗朗 斯瓦（Ｊｏｕｒｄｅ，Ｆｒａｎｏ， ｏｉｓ

１８４３—１８９３）——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右翼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银行职

员，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参加者；国民

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

员，财政委员会的领导人；公社被镇压

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１８７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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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里逃脱，１８８０年回到法国。——

第４１２页。

若夫兰，茹尔·弗朗斯瓦·亚历山大（Ｊｏｆ

ｆｒｉｎ，Ｊｕｌｅｓ－Ｆｒａｎｃ
，
ｏｉ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

８４６—１８９０）——法国社会主义者，机械

工人，巴黎机械工人工团的组织者之

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

流亡英国（１８７１—１８８１）；法国工人党党

员，该党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首领之

一，１８８２年起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

员。——第３４—３７、２４８、２５９、３９１页。

Ｓ
萨姆特，阿道夫（Ｓａｍｔｅｒ，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２４—

１８８３）——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洛

贝尔图斯的追随者。——第１９２页。

萨伊，让·巴蒂斯特·莱昂（Ｓａｙ，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Ｌéｏｎ１８２６—１８９６）——法国

国家和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温和的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辩论日报》编辑之

一；１８７１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７２—

１８８２（有间断）任财政部长；社会主义和

工人运动的敌人。——第２４７页。

塞格温，阿瑟·爱德华·谢尔登（Ｓｅｇｕｉｎ，

Ａｒｔｈｕｒ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ｈｅｌｄｅｎ １８０９—

１８５２）——英国歌剧演员。——第１８６

页。

塞孔迪涅，阿基尔（Ｓｅｃｏｎｄｉｇｎé，Ａｃｈｉｌｌｅ）

（笔名博博Ｂｏｕｂｅａｕ）——法国新闻工

作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是《公民报》

的编辑之一。——第２２０页。

赛拉叶，奥古斯特（Ｓｅｒｒａｉｌｌ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ｅ生

于１８４０年）——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楦工人，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

比利时通讯书记（１８７０）和法国通讯书

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巴黎公社委员，马克

思的战友。——第１４０页。

桑让（Ｓｏｎｇｅｏｎ）—— 法国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巴黎工人秘密革命团体

的参加者；曾流亡伦敦；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是巴黎市参议会议长。—— 第

８８、８９页。

沙法里克，巴维尔·约瑟夫（Ｓａｆａｒｉｋ，Ｐａｖｅｌ

Ｊｏｓｅｆ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杰出的斯洛伐

克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捷

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自由派代表

人物；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纲领的拥护

者。——第２７３、２７５页。

沙曼（Ｓｈｙｍａｎ）—— 伦敦的英国牙科医

生。——第９８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

６４—１６１６）——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８５、１７１页。

舍布鲁克——见娄，罗伯特。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信徒，他把

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

成分结合在一起。——第１９２页。

舍勒尔，丽娜（Ｓｃｈｏｌｅｒ，Ｌｉｎａ）——德国女

教师，马克思一家的朋友。—— 第

１８６、１８７、１８９页。

舍维奇，谢尔盖（Ｓｃｈｅｗｉｔｓｃｈ，Ｓｅｒｇｅｊ）——

美国社会主义者，原系俄国人；十九世

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参加《纽约人民报》

编辑部。——第３９４页。

圣金（ＳＴＫｉｎｇ）—— 伦敦书商。—— 第

１０８页。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Ｓｃｈｒａｍｍ，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

主义者，《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

编辑之一；曾抨击马克思主义，八十年

代脱党。——第３２、３３、２５８、３２８页。

施米特，弗·（Ｓｃｈｍｉｄｔ，Ｆ）——在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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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国警察密探。—— 第２９５、４０４、

４３０页。

施奈德尔，卡特琳·让娜·奥当斯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Ｊｅａｎｎｅ－Ｈｏｒ－

ｔｅｎｓｅ１８３８—１９２０）——法国女演员和

歌唱家。——第３２２页。

施奈特，卡尔（Ｓｃｈｎｅｉｄｔ，Ｋａｒｌ）——德国右

翼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参加汉

堡社会民主党各种报纸的出版工作；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侨居伦敦，追随无政

府主义者；是《自由》周报的编辑之

一。——第１９７、２９６、３３６页。

施帕尔，倍尔托特（Ｓｐａｒｒ，Ｂｅｒｔｈｏｌｄ）——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法学家；

１８８１年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驱逐

出柏林，１８８２年流亡伦敦，追随拥护莫

斯特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第

２９５、２９６页。

施特克尔，阿道夫（Ｓｔｏｅｃｋ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８３５—

１９０９）——德国教士和反动政治活动

家，基督教社会党的创建人（１８７８）和首

领，接近保守党的极右派，社会主义工

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和反犹太主义的鼓

吹 者；１８８１ 年 起 是 帝 国 国 会 议

员。——第１６２、４２８页。

施特鲁斯堡，贝特耳（Ｓｔｒｏｕｓｂｅｒｇ，Ｂｅｔｈｅｌ

Ｈｅｎｒｙ１８２３—１８８４）—— 大铁路承包

人；德国人，住在英国。——第１１２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

察局局长（１８５０—１８６０），迫害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１８５２）的策划

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普奥战争（１８６６）和普法战争（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第

１５３、３７６页。

施维茨格贝耳，阿德马尔（Ｓｃｈｗｉｔｚｇｕéｂｅｌ，

Ａｄｈéｍａｒ１８４４—１８９５）——瑞士工人运

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第一国际会

员，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３年

被开除出国际。——第２０８页。

施因德汉斯——见毕克列尔，约翰。

舒马赫，格奥尔格（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Ｇｅｏｒｇ生

于１８４４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

业是制革工人，后为商人，１８８４年起是

帝国国会议员，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机

会主义派；１８９８年帝国国会选举时转

向自由党人方面，因此被开除出社会民

主党。——第４４６页。

斯宾斯，托马斯（Ｓｐｅｎｃ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５０—

１８１４）——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

废除土地私有制和建立农业社会主

义。——第２９０页。

斯蒂贝林，乔治（Ｓｔｉｅｂｅｌ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ｅ）——

美国统计学家和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原

系德国人，第一国际美国支部中央委员

会委员，后来因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

国际，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写有

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第３９５页。

斯蒂凡（Ｓｔｅｐｈａｎｎ）——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阿尔及尔的医生，１８８２年２月下旬

至４月底曾给马克思治病；原系德国

人。—— 第 ４２、４３、４６、４７、５０—５２、

５４—５６、５８、６０、６１、６３、６６、２８２—２８４、

２８６、２８９、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９、３０１、３０３、３０７、

３２１页。

斯 蒂 凡（Ｓｔｅｐｈａｎｎ）—— 前 者 的 父

亲。——第５５页。

斯卡尔金（叶列涅夫，费多尔·巴甫洛维

奇的笔名）（ ，

（ ）１８２８—１９０２）—— 俄国作家

和政论家，六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的代表，闻名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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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的作者。——第８页。

斯柯别列夫，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维奇

（ ， １８４３—

１８８２）——俄国将军，著名的军事活动

家，参加过讨伐中亚（１８７３、１８７５—

１８７６、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和俄土战争（１８７７—

１８７８）。——第５２、２７７页。

斯坦 斯 菲 尔 德，詹 姆 斯（Ｓｔａｎｓｆｅｌｄ，

Ｊａｍｅｓ１８２０—１８９８）——英国国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党人，１８５９年起为议会

议员，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国家职务；马

志尼的朋友。——第１７３页。

斯旺，约瑟夫·威尔逊（Ｓｗ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Ｗｉｌ

ｓｏｎ１８２８—１９１４）——英国物理学家，

电灯的发明者之一。——第１１７，１２１

页。

斯温顿，约翰（Ｓｗｉｎｔｏｎ，Ｊｏｈｎ１８３０—

１９０１）——美国新闻工作者，苏格兰人；

为纽约许多大报，包括《太阳报》的编辑

（１８７５—１８８３）；《斯温顿氏新闻》周刊的

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８７年前）。—— 第

１６７、１８４、１９１页。

司各脱，瓦尔特（Ｓｃｏｔｔ，Ｗａｌｔｅｒ１７７１—

１８３２）——杰出的英国作家，西欧文学

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苏格兰人。——

第２７４页。

苏利埃，美尔基奥·弗雷德里克（Ｓｏｕｌｉé，

Ｆｒéｄéｒｉｃ１８００—１８４７）——法国作家和

剧作家，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共和主

义者，反对王朝复辟，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

的积极参加者。——第４３６页。

索福克勒斯（Ｓｏｐｈｏｋｌｅｓ约公元前４９７—

４０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

剧作者。——第２９１页。

索拉里，让（Ｓｏｌａｒｉ，Ｊｅａｎ）——瑞士社会主

义者，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是《先驱者》杂志的编辑。——第４０９

页。

Ｔ
塔波尔，马丁（Ｔｕｐｐ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８１０—

１８８９）——英国诗人，写有许多空洞教

诲的诗。——第１８７页。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

西佗）（Ｐｕｂｌｉ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Ｔａｃｉｔｕｓ约

５５—１２０）—— 罗马最 大的 历 史学

家。——第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０页。

泰勒，艾伦（Ｔａｙｌｏｒ，ＥｌｌｅｎＭ ）——第３６２

页。

泰 勒，海 伦 娜（Ｔａｙｌｏｒ，Ｈｅｌｅｎ１８３１—

１９０７）——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女社会

政治活动家；参加过争取妇女政治权利

的运动；１８８０—１８８５年曾维护争取爱

尔兰自治的要求，１８８１年参与建立民

主联盟；海德门的拥护者；约翰·斯图

亚特·穆勒的养女。——第３６２页。

唐金（Ｄｏｎｋｉｎ）——英国医生，１８８１—１８８３

年曾给马克思及其一家治病。——第

１０、１３、２０、２４、４３、４７、６０、１７１、１８２、１８８、

１８９、１９８、２００、２０９、２３３、２３６、２３７、２５２、

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３、２９９、３６７、３７３、３９６、３９７、

４５３、４５６、４５９页。

唐纳，亨利（Ｔａｎｎｅｒ，ＨｅｎｒｙＳ 约生于

１８３０年）—— 美国医生。—— 第２４

页。

特里，艾伦·艾丽斯（Ｔｅｒｒｙ，ＥｌｌｅｎＡｌ－ｉｃｅ

１８４７—１９２８）——英国女话剧演员，莎

士比亚剧作 的角色的著 名扮演

者。——第５页。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

阿费尔）（Ｐｕｂｌｉｕｓ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ｅＡｆｅｒ公元

前１８５左右—１５９）——著名的罗马喜

剧作家。——第２２２页。

梯 索，维 克 多（Ｔｉｓｓｏｔ，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４５—

１９１７）——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和新闻工

３７５人 名 索 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作者；１８７４年前住在瑞士，后在法国；

１８６８年起是瑞士报纸《洛桑日报。瑞士

报纸》的撰稿人，普法战争期间是该报

的编辑，１８９１—１８９３年是《费加罗报》

的编辑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激烈地

攻击德国。——第１２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

（１８３２、１８３４），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政府

首脑（内阁总理）（１８７１），共和国总统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第１４０页。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Ｔｈｉｅｒ

ｒｙ，Ｊａｃｑｕｅｓ－Ｎｉｃｏｌａ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１７９５—

１８５６）——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接近于了

解物质因素和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的

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的历史中

的作用。——第１３１页。

Ｗ
瓦尔德霍恩（Ｗａｌｄｈｏｒｎ）——第１７２页。

瓦尔特（Ｗａｌｔｅｒ）——德国工人。—— 第

３５１、３５２页。

瓦 盖 纳，海 尔 曼 （Ｗａｇｅｎ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１８１５—１８８９）——德国政论家和政

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

思想家；《新普鲁士报》编辑（１８４８—

１８５４），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之一，俾

斯麦政府的枢密顾问（１８６６—１８７３）；反

动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

者。——第１１９页。

瓦 累 斯，茹 尔（Ｖａｌｌèｓ，Ｊｕｌｅｓ１８３２—

１８８５）——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和新

闻工作者；共和主义者，积极反对第二

帝国的政治制度，为此，曾多次被判徒

刑；第一国际会员和巴黎公社委员，教

育委员会和对外联系委员会委员，《人

民呼声报》编辑（１８７１），同布朗基主义

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接近，公社被镇压后

流亡英国；１８８３年１０月起为法国《人民

呼声报》编辑。——第２０６页。

微耳和，鲁道夫（Ｖｉｒｃｈｏｗ，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２１—

１９０２）——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资

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

人，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进步党的创

始人和首领之一；１８７１年以后成为反动

分子，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第８９、

２１５页。

威尔逊，查理·里弗斯（Ｗｉｌｓ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ｉｖｅｒｓ１８３１—１９１６）——英国国家官员

和殖民官员；１８７４—１８９４是英国国家债

务管理局局长；１８７８—１８７９年是埃及民

族政府的财务大臣。——第１００、１０１、

１０７、１１１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４３—１８２１）——

黑森—加塞尔的选帝侯（１８０３—１８０７

年、１８１３年１１月—１８２１年）。—— 第

６５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亲王，摄政王（１８５８—１８６１），普

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２９、３３、５１、５２、

６５、１６８、４２６、４３７页。

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５９—１９４１）——

普 鲁 士国 王和 德 国 皇 帝（１８８８—

１９１８）。——第２７７页。

威廉森（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詹姆斯·威廉森

的妻子。——第４２１页。

威 廉 森，詹 姆 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Ｊａｍｅｓ

Ｍ ）——文特诺尔的英国医生，１８８２年

１１月—１８８３年１月初曾给马克思治

病。—— 第 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７、１１８、１２６、

３９６、３９７、４０６、４１９、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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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伦敦书商。——第

１９５页。

威沙特（彼得罗的），珍妮（ＷｉｓｈａｒｔｏｆＰｉｔ

ｔａｒｏｗ，Ｊｅａｎｉｅ１７４６—１８１１）——路德维

希·冯·威斯特华伦（马克思夫人燕妮

的父亲）的母亲。——第２３５页。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Ｗｅｓｔｐｈａ—

ｌｅｎ，Ｅｄｇａｒｖｏｎ１８１９—约１８９０）—— 马

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１８４６年参加布鲁

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五十至六十

年代侨居美国；八十年代初住在柏

林。——第２３６页。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１７９９—１８７６）——普鲁士

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０—

１８５８），反动分子；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

母哥哥。——第２３５页。

威斯特华伦，卡洛琳·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Ｋａｒｏｌｉｎｅ死于１８５６年）——马克思夫人

燕妮的母亲。——第２３５页。

威斯特华伦，克利斯提安·亨利希·菲力

浦·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Ｐｈｉｌｉｐｐｖｏｎ１７２４—１７９２）——不伦瑞克

公爵的秘书和朋友，七年战争的参加

者，写有许多有关七年战争史的著作，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祖父。——第２３４、

２３５页。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Ｗｅｓｔｐｈａ－

ｌｅｎ，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１７７０—１８４２）——马克

思夫人燕妮的父亲，特利尔的枢密顾

问。——第２３４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Ｗｅｅｒｔｈ，Ｇｅｏｒｇ１８２２—

１８５６）——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

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第１４７页。

维凡蒂，安娜（Ｖｉｖａｎｔｉ，Ａｎｎａ）——德国新

闻工作者和作家保尔·林达乌的姐妹，

马克思家的熟人。——第２４３页。

维津，杰恩·伊丽莎白（Ｖｅｚｉｎ，ＪａｎｅＥｌｉｓ－

ａｂｅｔｈ１８２７—１９０２）——英国女演员，莎

士比亚剧作角色的扮演者；马克思家的

熟人。——第３１页。

维利希，奥古斯特（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０—

１８７８）——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

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１８５０年

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

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３年侨居美

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第３２９、３５８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ｏ公元前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５２

页。

魏勒尔，亚当（Ｗｅｉｌｅｒ，Ａｄａｍ）——德国流

亡者，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

对英国改良派；后来成为社会民主联盟

盟员。——第１７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

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２２０页。

文特霍尔斯特，路德维希（Ｗｉｎｄｔｈｏｒｓｔ，

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２—１８９１）——德国反动政

治活动家；分立主义者；汉诺威的司法

大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２、１８６２—１８６５），帝国

国会议员和中央党的首领之一。——

第２５８页。

沃尔弗（Ｗｏｌｆｆ）——德国商人，斐迪南·

沃尔弗的兄弟。——第１３４页。

沃尔弗，斐迪南（红色沃尔弗）（Ｗｏｌｆｆ，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１２—１８９５）——德国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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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国外；１８５０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１３４页。

沃尔斯利，加尼特·约瑟夫（Ｗｏｌｓｅｌｅｙ，

Ｇａｒｎｅｔ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３３—１９１３）——英国将

军，１８８２年指挥在埃及的英国军

队。——第８５、８６、８９、９３页。

沃戈里德斯（博戈里迪），亚历山大（Ｖｏ－

ｇｏｒｉｄｅ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ｓ１８２３左右—１９１０）

（以阿列科－帕沙这个名字闻名）——

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原系保加

利亚人，１８５６—１８６１年任驻伦敦大使馆

参赞，驻维也纳大使（１８７６—１８７８），东

鲁美利亚总督（１８７９—１８８４）。——第

１０４页。

沃伦，约瑟夫（Ｗａｒｒｅ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４１—

１７７５）——美国政治活动家，十八世纪

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之一，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７７５年死于邦克斯山战

役中。——第１６７页。

Ｘ

希尔迪奇，理查（Ｈｉｌｄｉｔｃｈ，Ｒｉｃｈａｒｄ）——十

九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第１９２页。

希 尔 施，卡 尔（Ｈｉｒｓｃｈ，Ｃａｒｌ１８４１—

１９０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

作者，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

辑。——第８、１０、１２、１４、１５、１９、７７、８４、

１７１、１８０、１８７、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５、２４８、２８９、

２９１、３００、３２４、３３７、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４、３４５、

３５８、３９０、４１６页。

希尔施，麦克斯（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ｘ１８３２—

１９０５）——德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进

步党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６８年同弗·敦克

尔一起创建了改良主义工会（人称希尔

施—敦克尔工会）；１８６９—１８９３年期间

为国会议员。——第１７、１８、２０１、２０３

页。

希尔施，摩里茨（Ｈｉｒｓｃｈ，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３１—

１８９６）——奥地利银行家，资产阶级慈

善事业家，１８６９年获得了在土耳其建

筑铁路的租让合同。——第３０５、３０６

 页。

希普顿，乔治（Ｓｈｉｐ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英

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

彩画匠工联书记；《劳动旗帜报》编辑

（１８８１—１８８５）；１８７１—１８９６年为工联伦

敦理事会书记。——第１８、１１８、１２１、

２００—２０３、２１４、２１７、２６７、３８９、３９３

 页。

西门子，卡尔·威廉（Ｓｉｅｍｅｎｓ，Ｃａｒ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２３—１８８３）——德国工程师，电

气技师，企业主；１８５９年起曾居住在伦

敦，在那里领导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伦

敦分公司，１８８２年是不列颠科学促进协

会主席和其它一些科学协会委员；写有

热和电方面的许多著作。——第８６、

８７、１１４、１８３页。

西 蒙，约 翰 （Ｓｉｍｏｎ，Ｊｏｈｎ １８１６—

１９０４）——英国医生，枢密院的卫生视

察员。——第２１５页。

夏米索，阿德尔贝特·冯（Ｃｈａｍｉｓｓｏ，

Ａｄｅｌｂｅｒｔｖｏｎ１７８１—１８３８）——德国浪

漫主义诗人，反对封建的反动势

力。——第４３３、４３４页。

肖莱马，卡尔（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ａｒｌ１８３４—

１８９２）——德国大有机化学家，曼彻斯

特的教授，辩证唯物主义者；德国社会

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第５、６２９、３０、４３、５０、７３、８０、

６７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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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８４、８６、９７、１２６、１２９、２３２、２４９、３０４、

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０、３６７、３７４、４１２、４１３、４３０、

４３７—４４２、４５９、４６３页。

肖利迈（Ｊｏｌｌｙｍｅｙｅｒ）——见肖莱马。

谢夫莱，阿尔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

希（Ｓｃｈａｆｆｌｅ，Ａｌｂｅｒｔ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３１—１９０３）——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俗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宣传放弃阶级斗

争并鼓吹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合

作。——第１４４、１６２、１６３、２２１页。

辛 格 尔，保 尔（Ｓｉｎｇｅｒ，Ｐａｕｌ１８４４—

１９１１）——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１８８７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

员会委员，１８９０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

席；１８８４年起为帝国国会议员，１８８５年

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

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３１６、

３１７、４２７页。

休谟（Ｈｕｍｅ）——伦敦的英国医生。——

第２９９页。

Ｙ

雅克拉尔，沙尔·维克多（Ｊａｃｌ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４３—１９０３）——法国社会主

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政论家，第一国际

会员；巴黎公社的积极活动家；公社被

镇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俄国；１８８０年

大赦后回到法国，继续参加社会主义运

动。——第１５、１６页。

亚当，茹利埃特（Ａｄａｍ，Ｊｕｌｉｅｔｔｅ１８３６—

１９３６）（父姓郎贝Ｌａｍｂｅｒ）——法国女

作家和政论家，《新评论》杂志的创办人

和领导人（１８７９—１８８６）。——第２８９、

２９１页。

亚历山大 二世（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１）——俄国皇帝（１８５５—１８８１）。

——第２９、１７０、３３５页。

亚历山 大三 世（ １８４５—

１８９４）——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８１—

１８９４）。——第２９、３０、１６８、２７８页。

燕妮——见龙格，燕妮。

杨格——见维津，杰恩·伊丽莎白。

扬松，尤利·埃杜阿尔多维奇（ ，

１８３５—１８９３）——俄国

进步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堡大学

教授，曾任彼得堡市政委员会统计处处

长（１８８１年起）；写有许多统计学理论

和统计学史方面的著作。——第１５２

 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 国 女 皇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６）。——第２７２页。

伊壁鸠鲁（Ｅｐｉｋｏｕｒｏｓ约公元前３４１—

２７０）——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４６０页。

伊格纳切夫，尼古拉·巴甫洛维奇

（ ， １８３２—

１９０８）——伯爵，俄国外交家和国家活

动家，１８６４—１８７７年为驻土耳其大使，

在签订圣斯蒂凡诺和约（１８７８）时为俄

国全权代表；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为国家产业

大臣，后为内务大臣。——第３０、９９、

２６３页。

尤 利 乌 斯 二 世（Ｊｕｌｉｕｓ １４４３—

１５１３）—— 罗 马 教 皇 （１５０３—

１５１３）。——第４０６页。

尤塔，约翰·卡尔（Ｊｕｔａ，ＪｏｈａｎＣａｒｅｌ生于

１８２４年）——荷兰商人，马克思的妹妹

路易莎的丈夫。——第１５３页。

雨盖，克洛维斯（Ｈｕｇｕｅｓ，Ｃｌｏｖｉｓ１８５１—

１９０７）——法国诗人、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追随激进派；巴黎公社的拥护者；

１８８１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 第

４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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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纳斯，亚历山大（Ｊｏｎａ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死于

１９１２年）——美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

作者，原系德国人；１８７８年起为《纽约人

民报》主编。——第１３３页。

Ｚ

扎 克 斯，艾 米 尔（Ｓａｘ，Ｅｍｉｌ１８４５—

１９２７）—— 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第３５４页。

扎林格（Ｓａｌｉｎｇ，Ａ ）——供银行家和资本

家使用的《交易所年鉴》的德国出版

者。——第３８８页。

扎纳德利，蒂托（Ｚａｎａｒｄｅｌｌｉ，Ｔｉｔｏ生于

１８４８年）——法国社会主义者，意大利

人，普法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的参加者；

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初住在法

国，第一国际会员，曾给《平等报》撰

稿，１８８２年底被驱逐出法国。——第

３７４页。

泽特贝尔，格奥尔格·阿道夫（Ｓｏｅｔｂｅｅｒ，

Ｇｅｏｒｇ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４—１８９２）——德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第

３１２页。

张伯伦，约瑟夫（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３

６—１９１４）—— 英 国 国 家 活 动 家，

１８７３—１８７５年任北明翰市市长，以后

在很多年里是英国内阁成员，英布战

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英帝国主义思

想家。——第２８页。

左尔格，阿道夫（Ｓｏｒｇｅ，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５５左右

—１９０７）——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左尔格的儿子，职业是机械工程师，

１８９５年以前一直住在美国；１８９５—

１８９８年为巴库油田的工程师，后来去

德国。——第３２、１９０、２３８、２３９、２９６、

３２８、３９３、３９５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Ｓｏｒ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ｆ１８２８—１９０６）——国际

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侨居美国，第

一国际的积极会员之一，国际美国各

支部的组织者，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纽约总委员

会总书记（１８７２—１８７４），马克思主义

的积极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和战友。——第３２、１３３、１８５、１９０、

１９１、２３８—２４１、２９６、２９７、３２６—３２８、

３４６、３９３—３９５、４５４、４５８页。

左尔格，卡塔琳娜（Ｓｏｒｇｅ，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妻

子。——第３２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埃林杜尔——缪尔纳戏剧《罪》中的人物

之一。——第４３１页。

埃 斯 库 拉 普——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医

神。——第１７１、３２１页。

安东——基督教圣徒，相传他是努比亚沙

漠的一个隐修士。——第３５页。

奥 巴 德 亚—— 古 犹 太 传 说 中 的 先

知。——第２８页。

Ｂ

柏克司尼弗——查理·狄更斯的小说《马

丁·切斯维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个

８７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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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假好人。——第１７４页。

Ｄ

道勃雷——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烦恼》中

的人物。——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Ｆ

福图娜—— 古罗马神话中的幸运女

神。——第５９页。

Ｇ

龚佩利诺（克里斯托福罗·迪·龚佩利

诺）——侯爵，海涅的作品《旅行札记》

中的人物。——第４２４页。

Ｈ

海伦——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她引起了

特洛伊的十年战争。——第３６３页。

Ｊ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２９５页。

Ｌ

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强盗，德国作

家克·奥·符尔皮乌斯同名小说的主

人公。——第２７４页。

罗兰——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博雅

多的叙事诗《恋爱中的罗兰》、阿里欧斯

托的叙事诗《疯狂的罗兰》和许多其他

著作中的人物。——第１６８页。

Ｍ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

亲。——第３１１页。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中的

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用活人作祭品：

后来，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和吞噬

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５２页。

Ｐ

匹克威克——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

传》中的主要人物。——第４２５页。

Ｒ

茹尔登——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

市民》中的主要人物。——第２４１页。

Ｔ

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

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

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

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子

就消失不见。——第４６０页。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

主要人物。——第４１页。

Ｙ

伊西达——古埃及最受尊敬的女神之一；

后来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对伊西

达的迷信传播到整个地中海；她是基督

教圣母的形象之一。——第３１１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的代名词；１７１２年启蒙作家

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

传》问 世 后，这 个 名 词 就 流 传 开

了。——第２８、１８０、１８７、３０９、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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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答布伦坦诺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９７—１０１页）。

 —ＡｎｄｉｅＲｅｄａｋｔｉｏｎｄｅｓ《Ｖｏｌｋｓ－

ｓｔａａｔ）

载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１日《人民国家报》

第４４号。——第１５３页。

《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１８—１２７

页）。

 —Ａｎ ｄｉｅＲｅｄａｋｔｉｏｎ ｄｅｓ《Ｖｏｌｋｓ－

ｓｔａａｔ》

载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７日《人民国家报》

第６３号。——第１５３页。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６４页）。

 载于１８８０年６月３０日《平等报》第２种

专刊第２４号。——第２２４、３６９页。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

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

卷第３３１—３８９页）。

 —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１——第１３９页。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５９—

２６３页）。

 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１８８０年巴黎版。——第３６０

页。

数学手稿，一部分载于１９３３年《在马克思

主义旗帜下》第１期。——第２１页。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９—１２５页）。

 —１８４８ｂｉｓ１８５０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１、２、３期和第５—６期。——

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

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

卷第７１—１９８页）。

   用星花（ ）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
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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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é－ｐｏｎｓｅ

à 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ｄｅ

Ｍ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４７——第１８４、１９２页。

《致〈东邮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５１４—５１５页）。

 —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ｓｔ》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东邮报》第

１６９期。——第１３９页。

《致〈东邮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５２３页）。

 —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ｓｔ》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０日《东邮报》第１７３

期。——第１３９页。

《致〈东邮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５２４—５２５页）。

 —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ｓｔ》

载于１７８２年１月２８日《东邮报》第

１７４期。——第１４０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卷《资本

的生产过程》。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ＢｕｃｈＩ：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６７—— 第 ７６、８３、

１４４、１６３、１９４—１９６、２１５、２４０、２５３、

２５８、２７８、２７９、３１２、３４０、３９４页。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ＢｕｃｈＩ：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ｓＺｗｅｉｔｅ 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Ｈ

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７２—— 第１３４、２９０、４２１

页。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ＢｕｃｈＩ：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ｓＤｒｉｔｔｅ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Ａｕ

ｆｌａｇ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８３—— 第 １３５、

２３５、２３８、２３９、２９０、３７６、３８８、３９３、

４２１、４２８页。

 —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Ｍ ＪＲｏｙ，

ｅｎｔｉè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ｓéｅｐａｒｌ’ａｕｔｅｕｒ

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２—１８７５］——第８９、９７、

１４２、１６０页。

 — ．

． ． ：

．—— 第

２３５、２３８、４６３页。

 — ．

． ． ：

， ．—— 第

２３８、４６３页。

弗·恩格斯

《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０８、３１０页）。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Ｐａｒｔｙ

载于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３日《劳动旗帜报》

（伦敦）第１２号。—— 第１９６、２６７

页。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９１—２００

页）。

 —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ｄｅＭ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 载于

１８８０年３月３日和２４日《平等报》第

２种专刊第７号和第１０号。——第

２２４页。

《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１５—３１８

页）。

 —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ｅ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ａｎｄｓｕｐｅｒ

ｆｌｕ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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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１８８１年８月６日《劳动旗帜报》

（伦敦）第１４号。—— 第１９６、２６７

页。

《布雷的牧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９卷第３４０—３４４页）。

 —ＤｅｒＶｉｋａｒｖｏｎＢｒａｙ

载于１８８２年９月７日《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３７号。—— 第３４５、３５７、３６０

页。

《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２７—

３３６页）。

 —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ｕｎｄｄａｓＵｒｃｈｒｉ－ｓｔｅｎ

ｔｕｍ

载于１８８２年５月４日和１１日《社会

民 主 党 人 报》第 １９号 和 第 ２０

号。——第３０７、３１１、３３１页。

《对法国的通商条例》（《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８７—２９１页）。

 —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ｔｒｅａｔｙ 载于

１８８１年６月１８日《劳动旗帜报》（伦

敦）第７号。——第１９６、２６７页。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

行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０卷第３—３５２页）。

 —ＨｅｒｒｎＥｕｇｅｎＤüｈｒｉｎｇ’ｓＵｍｗａｌ－

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７８——第１４４、３５６、３６５、３９４页。

《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９９—３０３

页）。

 —Ｔｈｅｗａｇ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ｒｎ

ｌａｗｌｅａｇｕｅ

载于１８８１年７月９日《劳动旗帜报》

（伦敦）第１０号。—— 第１９６、２６７

页。

《工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

卷第２８０—２８６页）。

 —ＴｒａｄｅｓＵｎｉｏｎｓ

载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２８日和６月４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４号和第５

号。——第１９６、２６７页。

《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９卷第３０４—３０７页）。

 —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ｐａｒｔｙ

载于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３日《劳动旗帜报》

（伦敦）第１２号。—— 第１９６、２６７

页。

《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７７—２７９页）。

 —Ｔｈｅｗａｇｅｓｓｙｓｔｅｍ

载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２１日《劳动旗帜报》

（伦敦）第３号。——第１９６、２６７页。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７４—

３７９页）。

 —ＤａｓＢｅｇｒａｂｎｉｓｖ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 载于

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２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第１３号。——第４６３页。

《两个模范地方议会》（《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９２—２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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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５日《劳动旗帜报》

（伦敦）第８号。——第１９６、２６７页。

《论美国资本的积聚》（《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３７—３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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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ｌｓｉｎ ｄｅｎ 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ｖｏｎ

Ａｍｅｒｉｋａｖｏｒｓｉｃｈｇｅｈｔ…载于１８８２年

５月１８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１

号。——第３０７页。

《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９卷第３５１—３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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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１８８２年霍廷根—苏黎

世版。—— 第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６、

１２７、３６０、３６５、４０４、４１２、４１６、４２６、４５１

页。

《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７２—３７３页）。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ｄｅＦｒéｄéｒｉｃＥｎｇｅｌｓ

载 于 １８８３年 ３月 ２０日《正 义

报》。——第４６３页。

《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９６—２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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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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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ｍ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载于１８８０年３月２０日和４月２０日

《社会主义评论》第３号和第４

号。——第３４３页。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ｕｔｏｐｉｑｕｅ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ｎｃ， ａｉｓｅｐａｒ

Ｐａｕｌ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８０—— 第

３６３、３６５、３８２、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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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０、３６３、３６５、３７２、３８２、３８７、３９４、

３９９、４０４、４２６、４５１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

初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９卷第３４５—３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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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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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版。——第３６０、３６３、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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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ｎＱｕｅｌｌ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４５——第２５９、３４０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９６—６２５页）。

 —Ｕｍｒｉｓｓｅｚｕｅｉｎ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ｏｋｏｎｏｍｉｅ

载于１８４４年《德法年鉴》。—— 第

１４６页。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０卷第３５２—６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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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

载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７日《劳动旗帜报》

（伦敦）第１号。——第１９６、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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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ｄｅｒ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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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２５８—２５９、３２６、３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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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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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１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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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附

有作者序言的新版》，１８７２年莱比锡

版。——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国际述评（三）。从５月到１０月》（《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９２—

５４０页）。

 —ＲｅｖｕｅＭａｉｂｉｓＯｋｔｏｂｅｒ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 ５—６期。—— 第 ２５８—２５９

页。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

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７２—１９０页和第

３４卷）。——第３２８页。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

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

和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８卷第３６５—５１５页）。

 —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ｔｅｅｔ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ｔ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éｓｐａｒｏｒｄｒｅｄｕＣｏｎｇｒè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ａＨａｙｅＬｏｎｄｒｅｓ－

Ｈａｍｂｏｕｒｇ，１８７３—— 第 １０６、２０８

页。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

委员会内部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３—５５页）。

 —Ｌｅｓｐｒéｔｅｎｄｕｅｓｓｃｉｓｓｉｏｎｓｄａｎｓｌ’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ｉｒｅｐｒｉｖéｅ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

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Ｇｅｎèｖｅ，

１８７２——第２０８页。

《致日内瓦一八三○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

纪念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９卷第２６５—２６７页）。

 —Ｄｏｍｅｅｔｉｎｇｕ ｗＧｅｎｅｗｉｅ，ｚｗｏ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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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起义五十周年国际大会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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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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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 ｕｎｄ ｄｅｒ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ｗａｌｔ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５４）。——第１２１、

１２２、３６５、４１２、４５２页。

米拉波，奥·加·《柏林宫廷秘史，或一个

法国旅行者的报道，自１７８６年７月５

日起至１７８７年１月１９日止》１７８９年版

（［Ｍｉｒａｂｅａｕ，ＨＧ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ｓｅ－ｃｒèｔｅ

ｄｅｌａｃｏｕｒｄｅＢｅｒｌｉｎ，ｏｕ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

ｄ’ｕｎｖｏｙａｇｅｕｒ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ｄｅｐｕｉｓｌｅ５

Ｊｕｉｌｌｅｔ １７８６ｊｕｓｑｕ’ｓ １９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１７８７１７８９）。——第３３７、４２９页。

［莫斯特，约·］《完蛋了！》（［Ｍｏｓｔ，Ｊ］

Ｅｎｄｌｉｃｈ！），载于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９日《自

由》周报第１２期。—— 第１６７、１６９、

１７１页。

莫斯特，约·《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浅说》［１８７３年开姆尼斯版］

（Ｍｏｓｔ，ＪＫａｐｉｔａｌｕｎｄＡｒｂｅｉｔＥｉｎｐｏｐ

ｕｌａｒｅｒＡｕｓｚｕｇａｕｓ《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ｎ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Ｃｈｅｍｎｉｔｚ，１８７３］）。——

第３４０页。

同上。［１８７６年］开姆尼斯修订第２版（Ｉ

ｄｅｍＺｗｅｉｔｅ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ｔｅＡｕｆ－ｌａｇｅ

Ｃｈｅｍｎｉｔｚ，［１８７６］）。——第３４０页。

Ｎ

［尼基廷娜，瓦·尼·］《德国的天主教社

会主义》（［Ｈｕｋｕｍｕａ，ＢＨ］Ｌｅｃａｔｈｏ

－ｌｉｃｉｓｍ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ｅｎ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署

名瓦·让德尔，载于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２日

《正义报》第６８７号。——第２３３页。

纽文胡斯，斐·多·《卡尔·马克思。资本

与劳动》１８８１年海牙版（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ｕｉｓ，

ＦＤ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ＫａｐｉｔａａｌｅｎＡｒｂｅｉｄ’ｓ

Ｈａｇｅ，１８８１）。——第１５２页。

诺尔多，麦·《巴黎。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

概况和景象》１８８１年莱比锡增订第２

版第１—２卷（Ｎｏｒｄａｕ，Ｍ ＰａｒｉｓＳｔｕ－

ｄｉｅｎｕｎｄＢｉｌｄｅｒａｕｓｄｅｍｗａｈｒｅｎＭｉｌ

ｌｉａｒｄｅｎｌａｎｄｅＺｗｅｉｔｅ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Ａｕ

ｆｌａｇｅＢａｎｄｅ — 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８１）。——第１２页。

诺尔多，麦·《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纪事。

巴黎的概况和景象》１８７８年莱比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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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Ｌ’ａｆｆａｉｒｅｄｅｌａｒｕｅＳａｉｎｔＭａｒｃ），载

于１８８２年９月３日《公民报》。——第

３８１、３８４、３８９—３９０页。

蒲鲁东，比·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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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史学家》一书，第１卷上半册原

始时代，１８４７年柏林版（Ｄｉｅ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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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亨·《进步和贫困：对工业萧条以及

贫困随财富的增长而增长的原因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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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Ｇｅｏｒｇｅ，ＨＴｈｅＫｅａｒｎｅｙａｇｉ－

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载于１８８０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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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７５）。——第１９３页。

沙法里克，巴·约·《斯拉夫人通信集》

１８４９年布拉格版（Ｓａｆａｒíｋ，ＰＪＳｌｏ－

ｗａｎｓｋｙ ＮáｒｏｄｏｐｉｓＷ Ｐｒａｚｅ，

１８４９）。——第２７３、２７５页。

施拉姆，卡·《卡尔·毕尔克利和卡尔·

马克思》（Ｓｃｈｒａｍｍ，ＣＫａｒｌＢüｒｋｌｉｕｎｄ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载于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２４、３１

日《工人呼声》报第５２、５３号。——第

３２、２５８页。

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１８７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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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Ｇｅｒｍａｎｉａ）。—— 第 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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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亿的国家去的旅行续篇和结尾》

１８７６年巴黎版（Ｔｉｓｓｏｔ，ＶＶｏｙａｇｅａｕｘ

ｐａｙｓａｎｎｅｘéｓＳｕｉｔｅｅｔｆｉｎｄｕＶｏｙａｇｅａｕ

ｐａｙｓｄｅｓ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６）。——

第１２页。

梯索，维·《到数十亿的国家去的旅行》

１８７５年巴黎版（Ｔｉｓｓｏｔ，ＶＶｏｙａｇｅａｕ

ｐａｙｓｄｅｓ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５）。——

第１２页。

梯索，维·《普鲁士人在德国。到数十亿的

国家去的旅行续篇》１８７６年巴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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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６）。——第１２页。

梯叶里，奥·《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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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ｄｅｅｔｓｕｒ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ｏｍｅ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５）。——第１３１页。

《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德国秘密警察。

文件和基于确凿材料的揭露》１８８２年

霍 廷 根—苏 黎 世 版（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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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２）。——第４０４、４３０页。

Ｗ

瓦累斯，茹·（Ｖａｌｌèｓ，Ｊ）致茹·格雷维的

信，载 于 １８７９年 ２月《法国革 命

报》。——第２０６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８２年１月４日

谕旨，载于１８８２年１月７日《帝国公

报》。——第２９、３３页。

威斯特华伦，克·亨·菲·《不伦瑞克—

律内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由斐·奥

·威·冯·威斯特华伦出版，１８５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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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ｚｏｇ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ｏｎ Ｂｒａ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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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９）。——第２３５页。

威斯特华伦，克·亨·菲·《不伦瑞克—

律内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由斐·奥

·威·冯·威斯特华伦根据其遗著和

斐迪南公爵军事档案编纂出版，１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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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页。

维［尔特］，格·《今天早晨我到杜塞尔多

夫去了》（Ｗ［ｅｅｒｔｈ］，Ｇ ＨｅｕｔｅＭ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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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ｒｓｃｈ，Ｋ ］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ｅｎＡｌｌｅ

ｍａｇｎｅ），署名“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

载于１８８２年３—４月《新评论》第１５

卷。——第２８９、２９１页。

西门子，卡·威·（Ｓｉｅｍｅｎｓ，ＣＷ ）在不

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二次代表大

会上的讲演，载于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４日

《自然界》杂志第２６卷第６６９期。——

第８６、１１４页。

西蒙，约·《国家的医学》（Ｓｉｍｏｎ，ＪＳｔａｔ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载于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８日《自

然界》杂志第２４卷第６１６期。——第

２１５页。

［谢夫莱，阿·］《社会主义精髓》，署名“一

个经济学家”，《德国报刊》杂志抽印本，

１８７５年哥达版（［Ｓｃｈａｆｆｌｅ，Ａ ］Ｄｉ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ｚ ｄ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Ｖｏｎ

ｅｉｎｅｍ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ｅｐａｒａｔａｂｄｒｕｃｋａｕｓ

ｄ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ｅｒｎ》Ｇｏ－ｔｈａ，

１８７５）。——第１６３页。

Ｙ

扬松，尤·埃·《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

统计学》１８７８—１８８０年圣彼得堡版第

１—２卷（ ， ．．

． － ．Ｃ．

，１８７８—１８８０）。—— 第１５２

页。

《１８８２年财政改革年鉴》伦敦版（Ｔｈｅ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ｌｍａｎａｃｋＦｏｒ

１８８２Ｌｏｎｄｏｎ）。——第２８０页。

《１７７５年和１８８２年的土地国有化。１７７５

年托马斯·斯宾斯在太恩河畔新堡宣

读的一篇讲稿。１８８２年重印出版，亨·

迈·海德门作注和序》１８８２年伦敦，曼

彻斯特版（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１７７５ａｎｄ１８８２ＢｅｉｎｇａＬ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ｎ－Ｔｙｎｅ，ｂｙ

ＴｈｏｍａｓＳｐｅｎｃｅ，１７７５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ａｎｄ

ｅｄｉ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

ＨＭ Ｈｙｎｄ－ ｍａｎ，１８８２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８２）。——第２９０页。

Ｚ

扎克斯，艾·《绍林吉亚的家庭工业》１８８２

年耶拿版（Ｓａｘ，ＥＤｉｅＨａｕ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ｉｎ

ＴｈüｒｉｎｇｅｎＪｅｎａ，１８８２）。—— 第 ３５４

页。

《扎林格氏交易所证券》第２（金融）部分，

第７版。《１８８３—１８８４年扎林格氏交易

所年鉴，银行家和资本家手册》１８８３年

柏林版（Ｓａｌｉｎｇ’ｓＢｏｒｓｅｎ－Ｐａｐｉｅｒｅ

Ｚｗｅｉｔｅｒ（ｆｉｎａｎｚｉｅｌｌｅｒ）ＴｅｉｌＳｉｅｂｅｎ－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Ｓａｌｉｎｇ’ｓＢｏｒｓｅｎ－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 １８８３８４ Ｅｉｎ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ｆüｒ

Ｂａｎｋｉｅｒｓ ｕｎｄ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８３）。——第３８８页。

泽特贝尔，阿·《从发现美洲到现在的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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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的生产和金银比值》１８７９年哥达

版（Ｓｏｅｔｂｅｅｔ，Ａ Ｅｄｅｌｍｅｔａｌｌ－Ｐｒｏ－

ｄｕｋｔｉｏｎｕｎｄＷｅｒｔｈ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ｓ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ＧｏｌｄｕｎｄＳｉｌｂｅｒｓｅｉｔｄｅｒＥｎｔｄｅｃｋｕｎｇ

Ａｍｅｒｉｋａ’ｓｂｉｓｚｕ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Ｇｏｔｈａ，

１８７９）。——第３１２页。

文  件

《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８１年第四届

第四次例会》第１卷，１８８１年３月３０日

第二十五次会议，１８８１年３月３１日第

二十六次会议，１８８１年４月４日第二十

九次会议。１８８１年柏林版（Ｓｔｅｎｏｇｒａ－

ｐｈｉｓｃｈｅ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

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ｓ４Ｌｅｇｉｓｌａ－

ｔ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１８８１Ｂａｎｄ

２５Ｓｉｔｚｕｎｇ ａｍ ３０Ｍａｒｚ

１８８１２６Ｓｉｔｚｕｎｇ ａｍ ３１Ｍａｒｚ

１８８１２９Ｓｉｔｚｕｎｇ ａｍ ４Ａｐｒｉｌ

１８８１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１）。——第１７５、１７６、

１７８页。

《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

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１卷］，自１８８１

年１１月１７日会议开幕起到１８８２年１

月３０日闭幕止。１８８２年柏林版（Ｓｔｅｎｏ

－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Ｒｅｉｃｈ

ｓｔａｇｓＶ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１８８１８２［Ｂａｎｄ ］ＶｏｎｄｅｒＥｒｏｆｆ－

ｎｕｎｇｓｓｉｔｚｕｎｇａｍ１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８１

ｂｉｓｚｕｒＳｃｈｌｕβｓｉｔｚｕｎｇａｍ ３０Ｊａｎｕａｒ

１８８２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２）。——第２７０页。

《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法》

（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ｇｅｎ ｄｉｅｇｅｍｅｉｎｇｅｆａｈｒ－

ｌｉｃｈｅｎ Ｂｅｓｔｒｅｂ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载于１８７８年《帝国法令通

报》（《Ｒｅｉｃｈｓ－ Ｇｅｓｅｔｚｂｌａｔｔ》）第 ３４

号。—— 第１１６、１２１、２０６、２２８、２６１、

２７７、３２７、３２９、３３０、３５６、３６１、３６５、３７８、

３８６、４１４、４２４、４４４页。

《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

１８７１年日内瓦版（Ｃｉｒｃｕｌａｉｒｅàｔｏｕｔｅｓ

ｌｅｓ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Ｇｅｎèｖｅ，

１８７１）。由代表大会上的汝拉联合会代

表签署。——第３５页。

《工人党。全国理事会》（Ｐａｒｔｉｏｕｖｒｉｅｒ

Ｃｏｎｓｅｉ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载于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５

日《平等报》第３种专刊第４７号。——

第１０４页。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１８６６年伦敦

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

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Ｓｔａｔｕｔｓｅｔｒèｇｌｅ－ ｍｅｎｔｓ

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６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９９—６０３页）。——

第３６９页。

《降低赎金法令》，载于１８８２年１月１３日

《泰晤士报》第３０４０３号。—— 第３５

页。

《劳动的社会主义者的竞选纲领》（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 é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载于１８８０年６月３０日《平等

报》第２种专刊第２４号。——第３４、

２２３、２２４、３６９页。

《劳动的社会主义者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兰斯）。分析公报》（Ｃｉｎｑｕｉèｍｅｃｏｎ－

ｇｒè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ｕｖｒｉ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ｄｅＲｅｉｍ

ｓ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ａｎａｌｙｔｉｑｕｅ），载于１８８１

年１１月５日和１２日《无产者报》第１６２

号和第１６３号。——第２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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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关于工厂劳动的法令（１８７７年３月

２３日）》（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ｄｉｅ

ＡｒｂｅｉｔｉｎｄｅｎＦａｂｒｉｋｅｎ（ｖｏｍ２３Ｍａｒｚ

１８７７）），无出版日期。——第１００、１０４、

３７６页。

《民法典》（Ｃｏｄｅｃｉｖｉｌ），或拿破仑法典，

１８０４年通过。——第２５７页。

《侵犯人身法》（Ｏｆｆｅｎｃ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Ｐｅｒ

ｓｏｎＡｃｔ），１８６１年通过。—— 第１７７

页。

《萨克森之镜》（Ｓａｃｈｓｅｎｓｐｉｅｇｅｌ）—— 第

１２５页。

《刑 法 典》（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１８１０ 年 通

过。——第１１、４４１页。

《在同业公会法基础上制定的最新德国工

商业条例，以及在维尔腾堡、巴登、巴伐

利亚和亚尔萨斯—洛林实施该条例的

有关法令，经修改、补充和增加，附有

１８７６年４月７日通过的关于注册的互

助储金会法，以及联邦会议通过的各项

实施决定》，１８８２年科伦第３版（Ｇｅ－

ｗｅｒｂｅｏｒｄｎｕｎｇ，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ｎｉｈｒｅｒ

ｄｕｒｃｈ ｄａｓ Ｉｎｎ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 ｅｒｌａｎｇｔｅｎ

ｎｅｕｅｓｔｅｎＧｅｓｔａｌｔ，ｍｉｔｄｅｎＥｉｎｆüｈ－

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ｎ ｆüｒ 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

Ｂａｄｅｎ，ＢａｙｅｒｎｕｎｄＥｌｓａβ－Ｌｏｔｈｒｉｎ－

ｇｅｎ，ｄｅｎＡｂ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ａｎ－

ｚ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ＮｏｖｅｌｌｅｎｕｎｄｄｅｍＧｅｓｅｔｚ

üｂｅｒｄｉｅｅｉｎｇｅｓｃｈｒｉｅｂｅｎｅｎＨüｌｆｓｋａｓｓｅｎ

ｖｏｍ ７Ａｐｒｉｌ １８７６， ｎｅｂｓｔ ｄｅｎ

Ａｕｓｆüｈ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 ｇｅｎｄ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ｒａｔｈｅｓ３Ａｕｆｌａｇｅ， Ｋｏｌｎ，

１８８２）。——第１００、３７６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Ｄ

《东邮报》（《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ｓｔ》），伦敦出

版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１６８号，《布莱

德洛先生和共产主义者》（ＭｒＢｒａｄ－

ｌａｕｇｈ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第

１３９、１４０页。

Ｋ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８１年７月１０日第１８９号，对麦·

诺尔多《真正的数十亿的国家的纪

事》一书第二版的评论。—— 第１４

页。

 —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５日第２０４号增刊。通

讯：《俄国》（Ｒｕβｌａｎｄ）。——第３５、５２

页。

 —１８８２年４月２０日第１０９号正刊。４月

１４日通讯：《君士坦丁堡》（Ｋｏｎｓ－

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ｅｌ）。——第３０５页。

 —１８８２年７月１３日第１９２号增刊。７月

１２日巴黎通讯：《炮轰亚历山大里亚》

（ＤａｓＢｏｍｂａｒｄｅｍｅｎｔｖｏｎ Ａｌｅｘａｎ

ｄｒｉｅｎ）。——第８５页。

Ｐ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ｉｔé），巴黎出版

 —１８８０年６月９日第２种专刊第２１

号，《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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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ｅｄｅｌａ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ｅｔ

ｌｅｓＣｈｉｎｏｉｓ）。——第３９７页。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１日第３种专刊第１

号。——第２４４页。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８日第２号。——第

２４４页。

 —１８８２年１月１日第４号，德国通

讯。——第２４８—２４９页。

 —１８８２年１月１日第４号，巴黎通

讯。——第２４９页。

 —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１日第２７号第１—２

页。——第３３１、３３６页。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５日第４种专刊第５３

号，《拉法格被捕》（Ｌ’Ａｒ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ｅ

Ｌａｆａｒｇｕｅ）。——第１２５页。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５４号，《蒙吕松

的审判案》（Ｌ’ａｆｆａｉｒｅｄｅＭｏｎｔｌｕ－

ｃｏｎ）。——第１２５页。

Ｑ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伦敦出版—

１８８１年３月３０日。——第１６７页。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６日第１８１９１号，登在

“俄国和法国”栏（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ｅ）

的星期日夜晚法兰克福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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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页。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第１８１９５号，《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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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ａｎｔｓ）。——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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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页。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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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ｃｆｏｒｔ》）——一家反动报纸，１７９９年

至１８６６年７月１７日（中有间断）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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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和战斗报》（《ＬｅＣｉｔｏｙｅｎｅｔｌａ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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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２年起在巴黎由利沙加勒、马耳斯和

克里埃编辑出版。——第３７２、３７５、４５３

页。

《工人呼声》（《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ｓｔｉｍｍｅ》）——瑞士

社会民主党和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机关

报，１８８１年至１９０２年在苏黎世出版，

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８年在伯尔尼出版。——

第３２、２１７、２６７、４００页。

《国际公民报》（《ＬｅＣｉｔｏｙ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见《公民报》。

Ｈ

《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和

《 德 国 年 鉴 》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

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以日报形式在

莱比锡出版，１８３８年１月至１８４１年６

月名叫《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１８４１年７

月至１８４３年１月名叫《德国科学和艺

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１８４１年６

月以前，杂志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

迈耶在哈雷负责编辑，而从１８４１年７

月起则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负责编

辑。——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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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激进报》（《ＴｈｅＲａｄｉｃａｌ》）——英国资产

阶级激进派的周报，１８８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至１８８２年７月在伦敦出版。—— 第

２５４页。

《解放报。工人党机关报》（《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

ｔｉｏｎＯｒｇｏｎｅ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ｄｕＰａｒｔｉＯｕ－

ｖｒｉｅｒ》）——法国的社会主义日报，１８８０

年１０月３１日至１１月２４日在里昂由贝

·马隆编辑出版。——第２２０、３９０页。

Ｋ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

国的一家日报，自１８０２年起即以此名

称在科伦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

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

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

的政策，十九世纪末叶与民族自由党有

联系。——第１４、３５、５２、５６、８５、８６、９８、

１１９、１２１、１４７、３０５、３５８页。

《苦役犯》（《ＬｅＦｏｒｃａｔ》）——法国的社会

主义月刊，１８８２年７月１４日至１８８３年

７月７日在里尔出版。法国工人党北部

联合会的机关报。——第４０１页。

Ｌ

《 劳 动 旗 帜 报》（《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英国的一家周报，工联

的机关报，１８８１—１８８５年在伦敦由乔·

希普顿编辑出版；１８８１年５月７日至８

月６日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１７、１８、１９６、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４、２１４、

２６７、３２６、３４６、３８８、３９３、４３８页。

《联邦报》（《ＤｅｒＢｕｎｄ》）——瑞士的一家

日报，自由思想民主党的机关报，１８５０

年起在伯尔尼出版。——第９３页。

《两个世界的公民报》（《ＬｅＣｉｔｏｙｅｎｄｅｓ

ｄｅｕｘｍｏｎｄｅｓ》）——见《公民报》。

Ｍ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英国

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

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

版；七十至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

为该报撰稿。——第１９、４３、１４１、１７３、

４６２页。

《每周快讯》（《ＷｅｅｋｌｙＤｉｓｐａｔｃｈ》）——英

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０１—１９２８年以此名称

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该报具

有激进的倾向。——第１７３页。

《民意》（《Ｈａｐｏ 》）——俄国的秘

密报纸，民粹派恐怖主义者的同名组织

的机关报，１８７９年１０月至１８８５年１０

月出版；在俄国一些城市的秘密印刷所

印刷；总共出了十二期；１８８１年３１月１

日以前，报纸的编辑是尼·亚·莫罗佐

夫和列·亚·吉霍米罗夫，后来是格·

亚·洛帕廷等人。——第２９５、３０４页。

Ｎ

《南德意志邮报。供全体人民阅读的独立

民主派机关报》（《Ｓü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ｏｓｔ

Ｕｎａｂｈａｎｇｉｇｅｓ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ｓＯｒｇａｎ

ｆüｒｊｅｄｅｒｍａｎｎａｕｓｄｅｍＶｏｌｋ》）—— 德

国的民主主义报纸，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８４年

在慕尼黑出版。——第３７９、４２４、４２７、

４３８—４４０、４４１、４４７页。

《南特的被剥削者报》（《Ｌ’Ｅｘｐｌｏｉｔéｄｅ

Ｎａｎｔｅｓ》）——法国的工人报纸，１８８２年

在南特市出版。——第４０１页。

《纽约人民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

ｔｕｎｇ》）——美国的社会主义日报，１８７８

年至１９３２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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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９０、４６１页。

《纽 约 先 驱 报》（《Ｔｈ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ｅｒａｌｄ》）——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

的机关报；１８３５年至１９２４年在纽约出

版。——第８５页。

《纽约星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ａｒ》）——第

１９７页。

Ｐ

《平等。社会主义杂志》（《Ｒóｗｎｏｓｃ（Ｅｇａ－

ｌｉｔé）Ｃｚａｓｏｐｉｓｍｏｓｏｃｙｊａｌｉｓｔｙｃｚｎｅ》）——

波兰的社会主义月刊，１８７９年至１８８１

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第２６５

页。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ｉｔé》）——法国的社会

主义周报，１８７７年由茹·盖得创办，

１８８０年至１８８３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

报。该报断续地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

１、２、３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

１１３期），第４和第５两种专刊每天出一

次（共出过５６号）。本应每周出一次的

第６种专刊在１８８６年只出过一期。每

一种专刊都有它的刊名。八十年代初马

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３６、３８、９８、９９、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６、

１１８、１２１、１２５、１３１、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４—

２２６、２３０、２４４、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９、２６７、２８４、

２８６、２９６、２９７、３１９、３２６、３３１、３３６、３４６、

３６１、３６７、３７６、３８１、３８５、３８６、３９１、３９２、

３９５、３９７、４００、４０１、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８、４１１—

４１３、４３６、４４１页。

Ｑ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英国保守

派的日报，１８２７年创办于伦敦。——第

１９、３０、６８、９９、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７、１６７、２７３、

２７５页。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１８７６年哥达

代表大会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

央机关报；１８７６年１０月起在莱比锡出

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该报于

１８７８年１０月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经

常帮助该报编辑部。——第３３１、４４５

页。

Ｒ

《人民。社会主义者评论》（《ＬａＰｌｅｂｅＲｉ－

ｖｉｓｔａ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ａ》）——意大利的社会主

义月刊，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在米兰由恩·比

尼亚米编辑出版（作为《人民报》的新丛

刊出版）。——第１２７页。

《人民报》（《ＬａＰｌｅｂｅ》）——意大利的一家

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１８６８年至

１８７５年在洛迪出版，１８７５年至１８８３年

在米兰出版；在七十年代初期以前，是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后来是社会主

义派的报纸；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是国际支部

的机关报，支持总委员会同无政府主义

者的斗争，发表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

的文章。——第１１８页。

《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

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

阶级的机关报；１８５３年起在柏林出

版。——第３３８页。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德

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

机关报，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日至１８７６年９

月２９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１８７３

年７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

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

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

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

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

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

６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

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

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

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１５３、

３３１、４４５页。

《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Ｇｅｎè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ｌｉｔｔé－

ｒａｉｒｅ》）——保守派报纸，１８２６年开始出

版。——第８９、９２、３６４页。

Ｓ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

ｔｉｋ》）——卡·赫希柏格（路德维希·李

希特尔的笔名）于１８７９—１８８１年在苏

黎世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该杂志

共出３册。——第１０１、３２８、３２９、３３８、

４４５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

ｋｒａｔ》）——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

常法生效期间，１８７９年９月至１８８８年

９月在苏黎世出版，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８９０

年９月２７日在伦敦出版。１８７９年至

１８８０年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

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９０年编辑是爱·伯恩施

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

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地帮助该报编

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

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第１０４、

１１９、１４６１６２、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５、１７６、２０５、

２０６、２１１、２１５、２２９、２４８、２５６、２５８、２５９、

２７０、２９５、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５、３２７、３３１、３３６—

３３８、３４５、３５５、３５６、３５９、３６３—３６５、３７６、

３７７、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６、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５、３９８、

４０４、４１２、４２５、４２８、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５、４４７、

４５２、４５３、４６３页。

《社 会 主 义 评 论》（《Ｌａ Ｒｅｖｕ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

主义者、后来成为可能派的贝·马隆创

办的月刊。先是共和社会主义的刊物，

后来是工团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刊物；

１８８０年在里昂和巴黎两地出版，１８８５

年至１９１４年在巴黎出版。八十年代马

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

第３９７页。

《审判报。汉堡、阿尔托纳及其郊区的日

报》（《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Ｔａｇｅｂｌａｔｔｆüｒ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Ａｌｔｏｎａ ｕｎｄ

Ｕｍｇｅｇｅｎｄ》）——德国一家社会民主党

的日报，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

１８７８—１８８１年在汉堡出版。—— 第

３７８、３８７页。

《时报》（《ＬｅＴｅｍｐｓ》）——法国一家保守

派的日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刊物；

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４３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

对第二帝国，反对同普鲁士作战；在第

二帝国复灭后支持国防政府。——第

６０、７５、７９页。

《十 九 世 纪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英国自由派的月刊；

１８７７年至１９００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

版；１９００年起改名为《十九世纪及以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从１９５１年起则用《二十世纪》

（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名 称 出

版。——第１９４页。

Ｔ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英国最大

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７８５年起在伦敦出

版。——第１７４、２４７页。

《太阳报》（《ＴｈｅＳｕｎ》）——美国一家进步

的资产阶级报纸，１８６８年起在纽约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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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德纳编辑出版；１８７５—１８８３年由约

翰·斯温顿编辑出版；一直出版到１９５０

年。——第１６７页。

《统计学家》（《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英国保守

派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刊，１８７８年起在

伦敦出版。——第１５０页。

Ｗ

《外 国 警 察 报》（《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ｅ

Ｇａｚｅｔｔｅ》）——１８８２年在伦敦出版的一

家警察报纸。——第４０４页。

《未来哲学。唯理论社会主义评论》（《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ｖｅｎｉｒＲｅｖｕｅｄｕ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ｌ》）——法国的一种月

刊，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刊物，１８７５年至

１９００年在巴黎出版。——第１９２页。

《无产者报》（《Ｌｅ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法国的

工人周报，１８７８至１８８４年在巴黎出版；

八十年代初法国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

级机会主义分子即所谓可能派联合在

《无产者报》的周围。——第３５、３６、３８、

３９、９９、１０５、１１１、１１８、１１９、２２０—２２２、

２２６、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９、２５９、２６７、３３１、３３６、

３８３、３８５、３９２、４００、４５３页。

Ｘ

《先驱者》（《ＬｅＰｒéｃｕｒｓｅｕｒ》）——瑞士的

社会主义杂志，１８７７—１８８７年在日内瓦

用法文出版，由约·菲·贝克尔负责编

辑。——第１６６、４０９页。

《现 代 评 论》（《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

月刊，１８６６年起在伦敦出版。—— 第

１１１、２３９、２５３页。

《现代思想》（《ＭｏｄｅｒｎＴｈｏｕｇｈｔ》）——英

国资产阶级的关于宗教、政治、伦理学、

科学和文学问题的进步月刊，１８７９—

１８８４年在伦敦出版。——第２４０、２４２、

２５３页。

《小报》（《ＬｅＰｅｔｉｔ－Ｊｏｕｒｎａｌ》）——法国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１８６３年起在巴黎

出版。——第２８６页。

《小法兰西共和国报》（《ＬａＰｅｔｉｔｅＲéｐｕ－

ｂｌｉｑｕｅ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 法国的激进共

和派日报，１８７５—１８９３年在巴黎出

版。——第２８６页。

《 小 马 赛 人 报 》（《Ｌｅ Ｐｅｔｉｔ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

派 日 报，１８６８—１９４４ 年 在 马 赛 出

版。——第５９页。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Ｚｅｉｔ

－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ｆｒａｇｅ》）——德

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刊物，

创办于１８７１年，在柏林出版到１８７６

年。——第１５３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ｉ

ｉ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时期

民主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

关报，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

１９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

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１４７、

４６４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ｕｅ》）——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９

年１２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

直出到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共产主义者同盟

的理论刊物；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

印刷，１８５０年３月出第１期，总共出过

６期。——第２５８页。

《新莱茵报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ｒＮｅｕｅｎ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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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评论》（《Ｌａ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Ｒｅｖｕｅ》）——法

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杂志，由茹·亚当

创办，１８７９年起在巴黎出版。—— 第

２８９、２９１页。

《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理论杂志，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９０年

１０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

１９２３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是

卡·考茨基（１８８３—１９１７）；１８８５—１８９４

年恩格斯曾为杂志撰稿；从九十年代后

半期起，杂志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

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

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

者。——第３９８、４３１页。

Ｙ

《言语》（《Ｃ 》）——俄国自由派的文学

和科学通俗月刊；１８７８年至１８８１年４

月在彼得堡出版。——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夜晚报》（《ＬｅＳｏｉｒ》）——法国资产阶级

共和派的日报，１８６７年起在巴黎出

版。——第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１页。

《邮报》（《Ｐｏｓｔ》）——见《东邮报》。

Ｚ

《战斗报》（《ＬａＢａｔａｉｌｌｅ》）——法国左翼激

进派的日报，由普·利沙加勒在巴黎编

辑出版，从１８８２年起（断续地）出过两

辑。—— 第２８４、３１９、３３６、３５８、３５９、

３６３、３６４、３７１页。

《正义报》（《ＬａＪｕｓｔｉｃｅ》）——法国的一家

日报，激进党的机关报，１８８０年至１９３０

年在巴黎出版；在１８８０—１８９６年期间，

领导该报的是报纸的创办人若·克列

孟梭，在这一时期，报纸是所谓“极左

派”即坚持个别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

的纲领而反映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

阶级利益的激进党左翼的机关报；１８８０

年７月１１日大赦之后，沙尔·龙格成

了该报编辑。——第１０、１２、９４、１００、

１０４、１４８、１７４、１８３、１８７、２３３、２３４、２８４、

２９１、３５９、３６３、３６４、３７２、３７３、４１２、４２３、

４６３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法

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７８９年创刊于巴

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

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１８４８年革命时

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

点。１８５１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的奥尔良

反对派的机关报；七十至八十年代该报

具有保守的倾向。——第７５页。

《自然界。每周科学画报》（《ＮａｔｕｒｅＡ

Ｗｅｅｋｌ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

志，１８６９年起在伦敦出版。——第２１５

页。

《自由》（《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保守派的晚报，

大资产阶级的喉舌，１８６５年至１９４４年

在巴黎出版；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１年巴黎被

围期间先后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１８６６

年至１８７２年属艾·日拉丹所有，支持

第二帝国的政策，主张对普鲁士作战，

反对国防政府。——第１３９页。

《自由》（《Ｆｒｅｉｈｅｉｔ》）——德国的无政府主

义派的周报，约·莫斯特１８７９年在伦

敦创办；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

评莫斯特和他主编的报纸所发表的无

政府主义言论。后来，该报在比利时

（１８８２）和 美 国（１８８２—１９１０）出

版。——第１６９、１７３、１９７、２０８、２１２、２９６

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

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９８年创刊；１８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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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 第

２７１页。

《 祖 国 纪 事 》（《Ｏｍｅｅｃｍｅ ｂｌｅ

ａｎｕｃｋｕ》）——俄国的一家文学政治杂

志，１８２０年至１８８４年在彼得堡出版，后

被沙皇政府封闭。维·格·别林斯基参

加过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到１８６４年），

亚·伊·赫尔岑等人曾为它撰稿；１８６８

年该杂志由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

·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负责编辑；

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

它的周围。涅克拉索夫逝世（１８７７年）

后，民粹派对该杂志取得了占优势的影

响。——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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